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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

（七十年代中期）



１８７０年

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０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库格曼的信，它很能向你说明现时战争的政治秘密。他

对不伦瑞克大会呼吁书的批评是正确的，现将该呼吁书寄上几

份。１另外，寄上《觉醒报》。你从报上可以看到布卢瓦最高法院起

诉书的前半部分；法国的密谋家无缘无故地变为暗探，这和芬尼

亚社社员比较起来，是多么可怜啊！而有意思的是该报刊登了老

德勒克吕兹的社论。２他虽然也对政府持反对立场，却充分体现了

沙文主义，说什么“因为法国是唯一有理想的国家”（即它自己本

身的理想）。这些共和派沙文主义者所恼怒的，无非是他们的偶像

的现实化身——长鼻子的路·波拿巴和交易所的投机行径——不

符合他们的幻想罢了。法国人是该受鞭打的。如果普鲁士人取胜，

那末国家权力的集中将有利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集中。此外，如果

德国人占优势，那末，西欧工人运动的重心将从法国移到德国。只

要把１８６６年以来两国的运动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德国工人阶

５



级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超过法国工人阶级。它在世界舞台上对于

法国工人阶级的优势，同时也就会是我们的理论对于蒲鲁东等人

的理论的优势。

最后，附上希尔德布兰德的经济和统计杂志对我的书的批

判３。我的身体状况很少使我感到愉快，但是这篇作品却使我笑出

了眼泪，真是笑出了眼泪。随着德国反动势力的猖獗和哲学的英

雄时代的结束，具有德国市民天性的“小资产者”又重新抬头——

在哲学上是一片不亚于莫泽斯·门德尔森的空谈，是一片自作聪

明、抑郁不满和自命不凡的抱怨之声。而现在，连政治经济学也

蜕化为关于法权概念的无稽之谈！这甚至比“刺激对数”４还要高

明。正如这方面的权威裁判席勒早就指出的，小市民在解决一切

问题时，总是把它归之于“良心方面”。

附带说一下，昨天我在中央委员会看到一份美国报纸，上面

登了几篇关于资本等等的文章，其中也谈到我的书①。文章说，我

认为工人必须用一天中的一部分时间来为自身的需要工作，因此

超过这部分时间的剩余，即我称为剩余劳动的部分，构成为剩余

价值，从而也是利润等等的来源。文章作者接着说，这里也许有

点意义，但这与实际情况不符。例如，一个工厂主制造的商品，在

未出卖以前，对他来说等于零。现在假定，衣服等的实际价值

（他指的是生产费用）等于ａ。然后，工厂主在将它出卖给商人时

附加ｂ，而经手这一商品的各种商人又附加ｃ。

由此可见，价值＝ａ。附加部分＝ｂ＋ｃ。因此，使用价值＝ａ＋

ｂ＋ｃ。这样，剩余价值＝使用价值（！）超过价值的剩余。这甚至

６ 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０日）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比弗兰克尔在巴黎学来的“公式”
５
还要高明！

刚才有人打断了我。法籍意大利人塔朗①（《派尔－麦尔新

闻》的撰稿人）乘马车来我这里；把我借给他的拉萨尔等人的著

作送回来了。他将以军事记者的身分去巴黎。问我是否愿意以同

样的身分去普鲁士，如果不愿意，能否推荐另外一个人？我现在

由于他的关系同《派尔－麦尔》颇有来往，在这段喜剧性的时期

里，如果我愿意写点政治题材的文章，或者你愿意写点军事题材

的文章，都会被采用，并且还可以得到稿酬。

培列昨天从日内瓦来信说，我们那个承认日内瓦罗曼语区

联合会委员会而反对巴枯宁所组织的反委员会的决议②，在那些

家伙中间的反应，如同爆炸了一颗炸弹６。他们立即给巴枯宁

拍了电报，还准备在下届代表大会上以此为罪名将总委员

会置于被告席。目前，非常必要的是，让杜邦将我们关于同盟的

决议③的副本一定给我寄来。请以我的名义就此事立即认真地同

他谈一谈。

昨天，总委员会委托我起草一个宣言④。在我目前患肝病和身

体疲乏的情况下，这是不大愉快的事。昨天我在艾伦和麦迪逊那

里，他们都劝我，病情如不好转，需要到海滨去，即到英国东海

滨去，那里比较凉爽。

７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０日）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

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编者注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编者

注

梯布林。——编者注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①和朋友们。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你看到没有，威廉在最近一号《人民国家报》上

的表现，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２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库格曼真是妙极啦！看来，他的学校教育没有白受。假设完

全具有原告的精神，而且把一切都说清楚了②。但是，如果这种假

设确实是正确的，那末俾斯麦现在至少已经无法应付时局了。显

然，这些先生终于在德国挑起了一场真正的民族战争。路易·波

拿巴曾经作过多次试探，想兼并德国两省和卢森堡等地，象通常

一样，想通过这种手段来事先使公众安于面临的既成事实，但这

些做法对德国米歇尔却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显然，这一次他终

于下定决心，要彻底结束这种阴谋诡计。事与愿违，也出乎两国

军队和固执的老威廉的预料，装样子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人们一

定会把它进行到底。

法国军事行动（显然原定于本星期三左右采取行动）中突然

８ 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２日）

①

②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５—６页。——编者注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出现的犹豫和迟缓，证明路易·波拿巴确信自己已大大打错了算

盘。南德意志人迅速参战，以及后来路易·波拿巴明显看出他将

不得不同德国人民交战，这就使他无法用炮击突然占领美因兹并

以还只是半集中起来的兵力向维尔茨堡方向迅速推进。如果要进

攻，那末他现在就得投入全部兵力。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时

间。各团编组第四营的命令直到１５日或１６日才下达，这些营的

骨干是由每团三个基干营的四个连组成的，这样，从一开始就得

扩充到六至八个连，并由后备人员加以补充。７月１９日和２０日在

巴黎开始征集归休兵，２１日和２２日征集已服役的预备兵，明天将

征集未服役的预备兵。必须使前两类人员首先到达所属各团，后

一类人员才能补充进去。因此，至少要推迟到下星期三左右才能

开始战斗（不算小的接触）。但到那时，德国人可能已经十分强大，

以致波拿巴只好等待第四营，这就又得拖延一两个星期。而那时

他就该完蛋了。

昨天，此地的一个德国庸人对我说，星期六他在威斯特伐里

亚同一个普鲁士将军同乘火车，那人把他当成英国人，并用英语

和他交谈。那人说：“我们迟了十天，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如果

在十天当中，你们听不到我们大吃败仗的消息，那末我们很快就

会得到你们的同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您知道，英

国人的同情总是在胜利者一方。”

北德意志的动员工作于１６日开始，巴伐利亚于１７日开始。动

员令下达后，预备兵和后备军步兵约过八天就可以准备就绪，其

余的大约要过十三天；这样，到２５日全部步兵就可以准备就绪，

到３０日其他兵员就可以准备就绪。但是，由于预备兵不等征集就

大批去报到，常备军将更早地准备就绪。驻扎在莱茵河畔的无疑

９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２日）



是第七、第八、第十一和第十二军。近卫军也已经从柏林开出，这

是昨天从那里回来的博尔夏特告诉我的，我估计是开往巴伐利亚，

以便在漂亮的王储①指挥下作战。想必昨天已开始从东部经过柏

林调动部队。自星期日或星期一起，波拿巴顶多只能占领普法尔

茨，只要对方不犯大错误，他就不能继续前进越过莱茵河。从下

周末起，德国人就能开始进攻，并把军队开进法国，尽管需要经

过多次激战，但也一定能够击溃波拿巴派来迎战的全部军队。根

据目前的情况判断，我认为战争对波拿巴不可能有美满的结局。

我打算同意给《派尔－麦尔新闻》每周写两篇有关战事的文

章，并取得优厚的现金稿酬；我将试写一篇关于军事组织的文章。

每篇文章必须付给三个或四个基尼；《卫报》②当时付给我每篇两

个基尼，并准备付给更多的稿酬。７如果你明天能将此事办妥，请

立即告诉我。至于以记者身分去普鲁士大本营，这会有许多障碍；

最大的障碍就是施梯伯，加之我在那里会比在这里更少有可能用

批判的眼光看待事物。

你从附上的剪报中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竟干了些什么。《卫

报》上的报道是我们自己写的８，但是，附上的《信使报》③的报道

表明，廉价文人利用它搞了什么名堂。真能笑死人。法国工人在

曼彻斯特受到德国庸人和店员的狂热赞赏，也许还是第一次。

我已写信给杜邦，估计今晚可以见到他。

你打算到哪儿的海滨去？哈姆贝尔以南的东海滨，那里没有

什么意思。以北的斯卡博罗，费用昂贵，而且过于拥挤，布里德

０１ 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２日）

①

②

③ 《曼彻斯特信使报》。——编者注

《曼彻斯特卫报》。——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林顿码头也是这样；如果你去后面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在那里

会面。如需钱用，我可以立即给你寄去四十英镑。

但愿可恶的恐慌现象稍微平息一下；我要出卖股票。

律斯勒的作品①，我暂时搁下来了。

威廉的最近一号《人民国家报》没有收到。这一点现在使我

特别恼火。

莉希和我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库格曼的信奉还。

你看到没有，现在波拿巴在用《马赛曲》卖弄风情，而高贵

的泰莉莎每晚都扯开她那粗鲁的士兵嗓子在演唱？

泰莉莎嘴里唱着《马赛曲》——这就是波拿巴主义的真实写

照。真卑鄙！

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特

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８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刚才已将你的文章②送给《派尔－麦尔》的编辑（弗·格林

伍德），并说明如果他不愿刊载，就请他立即退回。毫无疑问，如

１１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８日）

①

②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一）》。——编者注

海·律斯勒《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遇这种情况，我可以设法把文章登在《泰晤士报》或《每日新

闻》上。

《泰晤士报》曾通过埃卡留斯竭力向我们保证，要刊载我们

（国际）的宣言①。结果没有这样做，想必是因为其中有一段抨击

了俄国。

此后（星期一②），我立即把这篇东西寄给了《派尔－麦尔》，

并根据同他们的军事记者（梯布林，他现在在卢森堡）的商定，就

军事文章问题写信给该报编辑，请他给予答复。现在没有回信。宣

言也没有刊载。因此，今天我在寄送你的文章的同时附带写了一

封短信给《派尔－麦尔》编辑，信中只谈到军事通讯问题；也就

是说干脆问他一声：到底登不登？

本星期二，总委员会决定印一千份宣言。预期今天能看到校

样。

在法国唱《马赛曲》就象整个第二帝国一样，也是一场可怜

的模仿剧。但是，这只狗③至少感觉到，《向叙利亚进发》
９
现在是

不宜唱了。与此相反，在普鲁士则用不着耍这种把戏。威廉一世

同右边的俾斯麦和左边的施梯伯一起唱着《耶稣保佑我》１０，这就

是德国的马赛曲！就象１８１２年的情形一样。德国的庸人看来真正

是欣喜若狂，他们现在可以毫无拘束地表现他们天生的奴性了。谁

能想到，经过１８４８年后的二十二年，德国的民族战争竟会有这样

的理论表现！

幸而所有这些表演都来自中等阶级。除了施韦泽的公开信徒

２１ 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８日）

①

②

③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７月２５日。——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

者注



外，工人阶级都没有参与这件事。幸而法德两国国内的阶级战争

非常发展，以致任何对外的战争都不能真正使历史的车轮倒退。

俾斯麦在公布有关条约（关于比利时）的史实时，也做得太

过分。１１甚至伦敦的有威望的人士也不敢再说普鲁士正大光明了。

真是马凯尔１２之流！不过，我记得１８６６年前不久，我在可敬的布

拉斯的报纸①上和《十字报》上看到过一些文章，责骂比利时是

“雅各宾党人的巢穴”（！）并建议法国将它兼并。另外，约翰牛所

表示的道义上的愤慨也同样是可笑的。什么根据条约规定的权利！

真见鬼！在此以前，帕麦斯顿早就在英国实行了这样一条原则，即

签订条约完全不等于必须恪守条约，英国自１８３０年以来正是按这

条原则办事的！现在到处都是战争和无耻行径。

《十字报》真妙，要求英国不供给法国人煤，即破坏英法商约，

换句话说就是向法国宣战。１３煤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军用物资，英国

反对派曾经激昂地提出过这条理由来反对帕姆②。他却用廉价的

俏皮话加以搪塞。可见，在签订条约时绝没有忽视这一点。在谈

判期间，乌尔卡尔特曾对此进行无情的揭露。因此，如果英国一

开始不宣战，那末它应当将煤供给法国人。至于说到宣战，这会

在当权者和伦敦的无产阶级之间引起一场十分激烈的冲突。工人

是坚决反对这种“大型戏剧”的。

日内瓦的俄国人终于来信了。１４现附上。请立即寄回，就定在

下星期一③吧，因为我还要写回信。

你从附上的欧·奥斯渥特（他是乌尔卡尔特派，但是比较大

３１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８日）

①

②

③ ８月１日。——编者注

帕麦斯顿。——编者注

《北德总汇报》。——编者注



陆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也想搞点民主的东西。
１５
我已回信告

诉他①，我已经在国际的宣言上签了名，就这个宣言的纯粹政治内

容来说，它所阐述的主要也就是那些观点。他在今天和昨天寄来

的两封信中，坚决要求我今天下午参加他们在他家里召开的会议

（他就住在我们附近）。他还给我寄来路·勃朗的信的片断。但我

不能这样做。谁能向我保证，路易·勃朗去的地方，卡尔·布林

德就不会去呢？

我现在就到斯密斯那里去接洽房子的事。１６

祝好。

你的 卡·马·

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你从附件中可以看到，跟《派尔－麦尔》的交涉都办妥了，今晚

你的第一篇文章②就见报。令人不快的只是，格林伍德先生（附带

说一句，我至今没有将你的姓名告诉他）对条件未置一词，虽然我

在给他的第一封信里已经明确问过这一点。不过，梯布林（即塔

朗）在去大陆前向我辞行时告诉我，稿酬自不用说，每月月底支付。

无论如何，我以为最好再给他们寄去几篇文章，以便在发出

４１ 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９日）

①

②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一）》。——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３１—１３２页。——编者注



关于这个问题的正式照会以前，掌握主动。

我昨天已去斯密斯那里。１６已经弄清，没有从伦敦写信到曼彻

斯特去了解你的情况，因为你的房产主在曼彻斯特附近也有产业，

他愿亲自到那里去查询。不过要写信催他快点办这件事。不管怎

样，我正在注意不让任何“第三者”从中作梗。

祝好。

你的 卡·马·

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７月３１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普鲁士的作战计划。请你立即乘马车把这篇文章①送到

《派尔－麦尔新闻》，以便使它能在星期一晚上见报。文章将大大

提高《派尔－麦尔新闻》和我的声望；到星期二，事态发展可能

使任何一头蠢驴都能明白这一点。我的第二篇文章②不知是否已

于星期六刊出，因为今天这里各俱乐部都没有《派尔－麦尔新

闻》。这件事使我稍感自豪，因为猜测这一计划确实是不容易的。

其决定性因素就是得到消息说，第七军前卫队第七十七团的连长、

龚佩尔特的表兄弟于２７日从亚琛开往特利尔。当时我对这一切就

都清楚了。

５１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７月３１日）

①

②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二）》。——编者注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三）》。——编者注



此外，有必要请你同格林伍德商定，我将把文章直接寄给他，

以便能够在当天见报。现在，丧失时机对这类文章来说是致命的。

我打算每星期平均给他寄两次文章；有紧急情况时就多寄，事态

发展平静时则少寄。有时，如有可能就寄些短小的述评，由他酌

情刊用。

在威廉率领下作战，使我们愈来愈感到可耻。不过，由于他

的神圣使命和他的施梯伯（没有这个人，德国的统一简直就不可

能实现），使他成为十分可笑的人物，这毕竟是好事。国际的宣言①

星期六刊载在这里的托利党的《信使报》②上；假如是本周的另一

天，其他各报也都会刊载，但这受到了星期六广告的干扰。宣言

将教育各阶级人民懂得，现在只有工人才有真正的对外政策。这

个宣言很好，《泰晤士报》不刊载它，无疑只是由于俄国人的缘

故③。战后工人们会安然地恢复被中断的斗争，就象完全没有发生

什么事情一样，这一点将使各国政府以及资产阶级感到非常惊讶。

我日益深信德国人会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总之，首次大会战

我们确实打赢了。看来，尽管法国人有后装枪，然而他们还完全

不明白，他们拥有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毛奇所玩弄的把戏是非常冒险的。据我估计，他在星期二或

星期三④以前不能将兵力集中完毕。从亚琛到边境约有二十德里，

有四五天强行军的路程，况且现在又是暑天。这样，第七军未必

６１ 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７月３１日）

①

②

③

④ ８月２日或３日。——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２页。——编者注

《曼彻斯特信使报》。——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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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明天以前全部到达萨尔河，而大会战今天可能已经发生。无

论如何，一切都有精细的计算，以致早于或晚于二十四小时都会

造成极大的影响。真正的会战也许将在美尔茨和萨尔布吕肯之间

的萨尔河一线展开。１７

好在是法国人首先进攻德国领土的。当德国人击退侵略、跟

踪追击的时候，这同他们没有先遭侵略就开进法国比较，无疑会

在法国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因而，从法国方面来说，战争更具

有波拿巴主义的性质。

最终的结局——德国人终将取得胜利——我已毫不怀疑，但

毛奇的计划说明，有充分把握在首次会战中就可以出动绝对优势

的兵力。大概星期二晚上我们就会知道，他是否打错算盘。毛奇

考虑问题往往是不顾他的威廉的。

德国的庸人越是拜倒在自己的虔诚的、祈求上帝开恩的威廉

面前，他对法国的态度就越加蛮横。过去的关于亚尔萨斯和洛林的

叫嚷现在又完全复活了，在这方面，奥格斯堡的报纸①是急先锋。

但是洛林的农民一定会让普鲁士人看一看，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关于条约，你说得完全正确。②人们完全不象俾斯麦所想象的

那么愚蠢。这件事只有一个方面是好的，即现在所有这些卑鄙勾

当都会暴露出来，那时候，俾斯麦和波拿巴之间尔虞我诈的交易

就会告终。

在整个中立的历史中（包括煤在内１３），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活

象孩子一样，这从历史上看完全是有根据的。在这个民族面前还

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类问题。的确，有谁考虑过这些问题呢？

７１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７月３１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３页。——编者注

《总汇报》。——编者注



现将俄国人的信奉还。
１４
俄国人毕竟是俄国人。简直是庸俗的

争吵。六个俄国人相互之间争吵到如此地步，似乎对世界的统治

就取决于此。这里也还没有提出巴枯宁的罪状，只是对瑞士的纠

纷有所抱怨而已。就俄国人来说，我们的这些人看来总还算是老

实的，但是我对他们还要小心谨慎。不过，知道一下所有这些胡

言乱语也很好，因为这涉及到无产阶级的外交。

由于邮局的过错，我总是不能如期收到《人民国家报》。２３日

那号报纸的邮件上打的是１９日的邮戳；这些家伙的手法就是这

样。缺了好几号。在最近的两号上，威廉①已经不是那么一味蠢干

了，他以德法两国工人之间的亲善来掩饰自己的退却。

肖莱马有两个兄弟在黑森师服役，是志愿入伍的军士。

从斯密斯那里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消息。１６“对于你的操劳十分

感激。如果在这个星期内我还一无所闻，我将给这个斯密斯写一

封很不客气的信。这个贵人的想法真怪——竟要亲自到这里来查

询！假如他把这件事交给他的银行家，那末过三天就可得到一切

消息。但是这位先生想必自以为能干。畜生！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莉希的膝盖正在好转。

杜邦当然是通过莫泰，在附近城里最不卫生的地方找了一套

住宅，旁边是一条发臭的河道，我曾想让他另租一处。但是你不

要同他去谈及此事，因为事情已经办妥了。他再也没有带莫泰到

我这里来。大概赛拉叶给他写信说了这一点，而杜邦看来现在感

到轻松一些，因为这个家伙再也不会日夜缠住他了。

你的 弗·恩·

８１ 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７月３１日）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附在信里的札记］
１８

北德意志联邦的军队①

    １个近卫军和１２个基干军：

共计１１４个三营制的步兵团…………………… ３４２个营  

猎兵营和狙击兵营…………………………………… １６个营  

黑森师：４个二营制的团和２个猎兵营…………… １０个营  

   常备军…………… ３６８个营  

后 备 军

    ９３个二营制的团和１２个独立营 １９８个营  ……………………

黑森约有  ６个营  ………………………………………………

２０４个营  

  已编组的有５７２个营  

在常备军和后备军动员后，即使不再下达专门的命令，也可

以立即编组后备部队：

    常备军——１１４个团的第四营 １１４个营  ………………………

后备军—— ９３个团的第三营 ９３个营  …………………………

   ７７９个营  

在进行动员时，必须立即抽调军官去编组后备部队，这些部

队在动员令下达后四至六个星期内，就能编组完毕；这是军队中

最精锐的营。这些营一旦编成以后，就能编组常备军的第五营和

后备军的第四营，等等。这样，已经编组的有：

    常备军３６８个营（每营１０００人）………………… ３６８０００人  

后备军２０４个营（每营 ８００人）………………… １６３２００人  

  ５３１２００人  

９１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７月３１日）

① 在札记第一页原稿上，在“法国人方面”一语之前都勾掉了。——编者注



计划编组的有：

    常备军１１４个营（每营１０００人）…………………… １１４０００人 

后备军 ９３个营（每营 ８００人）…………………… ７４４００人 

  １８８４００人 

共计步兵…………………７１９６００人 

巴伐利亚：２个军，约５０个营

加后备军３０个营  ＝８０个营

维尔腾堡：１个师，约１６个营

加后备军１０个营  ＝３６个营①

巴  登：１个师，约９个营

加后备军５个营  ＝１４个营

  １３０个营＝约１１００００人 

对南德意志的军队，我列举的是最低限度的数字。骑兵和炮兵

完全没有计算在内，为的是只比较一下步兵的人数，因为步兵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

法国人方面：

    ３３个自卫军营——常备军

 １００个三营制的基干团 ３３３个营 ………………………………

３个朱阿夫团＝９个营

３个土尔科团＝９个营

外籍部队及其他５个营

                ２３个营 

猎步兵 ２０个营 ……………………………………………………

    ３７６个营 

０２ 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７月３１日）

① 原稿如此。——编者注



    这里，每个营有８个连；如果象１８５９年样，２４个

连编为４个营，每营６个连，那末，一个连可以增加

到１５０人，并编组第四后备营，这样，１１５个团将有 １１５个营  

   ４９１个营  

如果把相当大一部分流动自卫军组织起来，那就有 １００个营  

步兵共５８００００人    ＝５９１个营  

其余的部队得靠野战军中的军官或新征集的军官加以重新整

编。同时，象这种流动自卫军，在野战的条件下，至少要经过两、

三个月才能使用，因为从１８６８年以来，流动自卫军每年只受训两

个星期。另一方面，法军（常备军）的骨干很有限，不能征集大

量的后备部队（或多或少受过训练的）。这个新制度是从１８６８年

起才实行的。不过，我还应当等待有关这一新制度的更详细的情

报，这个新制度几乎没有触及法军的内部组织；或许在某些方面

已经悄悄地作了变动。无论如何，受过训练的部队只够使已经编

组起来的基干营进入战斗准备。

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０年８月１日 ［于伦敦］

十分匆忙。

亲爱的弗雷德：

你最近的两篇文章①好极了。我立即乘马车赶到《派尔－麦

１２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１日）

①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二）》、《战争短评（三）》。——编者注



尔》。但是，由于格林伍德不在那里，未能作出任何决定。不过他

在十二点以前会回来的。

今天我就写信告诉他，你（现在我要说出你的名字）将把文

章直接寄去。

至于“俄国人”，那末他们会看到，我将“以一个半海盗对付

一个海盗”。

这里的寡头们想使英国站在普鲁士一方作战。十八年来，他

们一直对波拿巴卑躬屈膝，并理所当然地利用他来作为地租和利

润的救星，现在则指望找到庄严虔诚的君主制的普鲁士这样一个

更威风、更可靠的大陆宪兵。然而，这些家伙应当多加小心。现

在民间到处都在传说：“我们这个万恶的德意志王朝为了本家族的

利益竟要把我们拖入大陆战争！”

这里的《费加罗报》——我曾给杜邦寄去具有代表性的一号

——是由法国使馆主办的一种英文报纸。

俾斯麦方面已经大批收买了伦敦的报刊，其中有《劳埃德

氏》和《雷诺》！后者在昨天的一期上要求肢解法国。这头猪是不

怕反复无常的。这个一向咒骂德国人、吹捧法国人的家伙，突然

摇身一变成了布林德一类的人物。

布林德这个家伙则在高喊爱国主义，大喊大叫地把自己的共

和主义“献到”祖国的祭坛上，希望以此来争取在即将到来的大

选中当选为国会议员。

直到昨天我出席第三次召开的会议以前，奥斯渥特一直不让

我安宁①。我是相当审慎的，差一刻十一点（规定时间）才到会。我

２２ 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１日）

① 见本卷第１３—１４页。——编者注



向他说明，我不能签名，（１）首先是因为我已经在国际的宣言①上

签了名，（２）因为没有你，我不能在私人的（即不是国际的）呼吁书

上签名，而同你商议又需要时间，这样他们就会错过良好时机。今

后如有可能，我们邀请他和他的朋友们参加国际，以便一致行动。

随后我对他说，还有另一个个人因素。哪里有路易·勃朗，那

里无疑就有他的走狗——卡尔·布林德。

他打断我的话说：“布林德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表现得活象一个

狂热的沙文主义者。我们需要您来对付他。”

“我不能和这个家伙呆在一个地方，我向您声明，如果他来这

里，我马上就离开您的家。”

我呆在楼下奥斯渥特那间朝街的书房里。果真如此！我透过

眼镜老远就看到这位显赫的前大学生，尽管他的头发全染黑了，还

有两个滑头陪着。奥斯渥特说，他暂时把他们领到楼上会客室——

开会的地方。

随后他向我提议：他要告诉楼上，说我在这里，并向布林德

声明，我不能同他会面。换句话说，他想把布林德撵走。

我对他说，这不行。是他把布林德请来的，这会引起一场无

谓的纠纷，等等。

我拿起帽子，十分友好地向奥斯渥特辞别，此人虽然没有作

出惊人的事，却是一个很正派的人。

赛拉叶根据我的建议，就莫泰的事给杜邦写了一封相当不客

气的信，杜邦生了气，两个星期没有给赛拉叶写信。

你把去海滨的旅费给我寄来，那太好了。我想于本星期就去

３２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１日）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

注



布莱顿。在目前情况下，再晚我就不能离开伦敦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总之，你可以把文章直接寄：伦敦滨河路诺森伯兰街２号，

《派尔－麦尔新闻》编辑弗雷德里克·格林伍德先生。

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８月３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二十英镑，Ｗ ２８６７２１，曼彻斯特，１８６９年６月２０日，

又二十英镑，Ｗ ２７７４５４，曼彻斯特，１８６９年１月２３日，作为赴

布莱顿的旅费；另五英镑，Ｓ１１１３０６２，利物浦，１８６９年５月１７

日，这是穆尔向国际交纳的会费。我的会费，９月初可寄给你，现

在我没有钱，只好等待股息。由于目前须要开支，我不得不出卖

股票；你看，我是再稍微等一下呢，还是马上就把股票卖出去？现

在我卖股票还可以不受损失。

法国人正在向前推进，并已占领了萨尔布吕肯（那里驻有一

个营，四个骑兵连，可能还有少量炮兵），对此我很高兴。首先，

这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其次，因为德国人在首次会战中将采取

守势，而由于有后装枪，防御阵地大为加强了。据我估计，德国

人于昨晚开始了战略进攻，所以我认为会战（作为前哨战也许今

４２ 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８月３日）



天已经打响）明天将在奥特魏勒—诺伊恩基尔兴—霍姆堡一线展

开。在这里，弗里德里希－卡尔和王储①的军队将正面作战，而斯

坦美兹将从侧翼（左翼）向法国人进攻，或者相反。

直到昨晚，当大量属实的消息传来之后，格林伍德才把文章②

刊登出来，这是十分愚蠢的。在词句上，他又作了各种各样荒谬

的修改，说明他不懂军事术语。然而，文章已经发挥了作用。《泰

晤士报》今天发表一篇社论，完全是从我的两篇文章——第二篇

和第三篇上抄来的。为此我要给格林伍德写一个声明。１９

本来你昨天就可以收到钱，但是你的信是随第二次邮班送来

的，快四点钟时我才收到。

同布林德开的玩笑很妙。奥斯渥特是不是１８４９年巴登的奥斯

渥特中的一个？那时有三个奥斯渥特。

现在仍然有某种危险，在德国人集中兵力并摆开阵势以前，法

国人就会向德国人发动进攻。如果高贵的路易③于星期五④出击，

那末，他不会遇到多大困难就可以到达莱茵河。不过到星期二，德

国人也该差不多准备就绪了。路易错过最好的进攻时机只是由于

本身的缘故，也就是说，由于没落帝国２０，由于军需部门的腐败，

结果使他耽搁了五天，看来，连现在也是没有准备就绪就被迫出

动了。

如果德国人出乎意料地在首次会战中失利，那末再过四个星

期，他们会比现在强大得多；莱茵河一线可以使他们免于彻底的

５２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８月３日）

①

②

③

④ ８月５日。——编者注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三）》。——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失败，而法国人则无所防护。

收到钱后请立即告诉我，挂号信有时也会丢失的。衷心问候

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０年８月３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倒霉的奥斯渥特刚刚——晚上七点钟——离开我这里，尽管

这封信来不及寄了，我还是写这么几行，因为说不定明天又会有

什么事情打扰我。

同布林德一起来的那个家伙，是戈德施提克尔教授，是个老

牌的民族自由主义者。当时场面很紧张①。大学生布林德甚至撒谎

说，雅科比博士站在他一边（这是为了做给在场的法国人看的）。

这些家伙在离开时，曾向人示意，奥斯渥特已经被波拿巴“收

买”了，这不是直截了当说的，而是暗示的。

这使可怜的奥斯渥特惊恐万状。因此，他就来找我。要我签

名支持他。否则他在伦敦的地位将大受威胁。他随身带来印好的

宣言（只是校样）１５。首先，我把以前说过的话又向他重复了一遍，

然后我看了看那作品——软弱无力，高谈阔论，甚至没有暗示这

６２ 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３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３页。——编者注



次战争从德国人方面（我不是说从普鲁士方面）来说是防御性的，

尽管这是出于对正在同他洽谈的法国人的礼貌。

当时我劝他放弃这个主意，因为效果可能“不大”，正如我以

前在回答他的第一封信时就说过的，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对抗

民族狂潮的积极力量。①

他反驳说，首先，有些法国人已经签了名，而路易·勃朗也

声称愿意参加（这证明他没有参与宣言的起草）。

其次，如果他现在不发表宣言，那末明天布林德就会在德国

报纸上到处胡说，似乎是他阻拦了这个叛卖性宣言的刊印。所以，

最好还是把它刊印出来。

后一点是对的。应当承认，我开始有点同情这个人。因此，我

提出了如下的最后通牒：

我愿意参加（同路易·勃朗一样，不是简单地签名而已），但

有下列两个条件：

（１）在我的名下刊印一个注释：

“我只在下述限度内同意以上发表的宣言，即该宣言的精神总

的来说符合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宣言②”；

（２）补充一句话，即指出（哪怕是用最温和、最委婉的词

句）这次战争从德国人方面来说是防御性的。

他接受了这些条件。明天五点钟在他那里再开一次会，我将

去参加。

后来他问我，恩格斯是否也和我一样以同样的保留条件签名？

７２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３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

者注

见本卷第１３２页。——编者注



我说，这是伦敦宣言。我在一定的条件下签名，只是出于对

他的礼貌，但完全是违背我的批判意识的。由于奥斯渥特错把前

大学生布林德拉到这件事情中来，我现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为

什么除我之外你也要去损害自己的声誉。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此外，过了星期日①，我以书面方式提请奥斯渥特注意另一种

布林德式的手法②。这就是：我在《号召报》上看到一篇法兰克福

通讯（是唯一的一篇不坏的通讯），作者表现了对于一个法国人来

说是非常反沙文主义的精神。但他毕竟作了如下的评论来反对德

国人：

《法兰克福报》刊登了一篇伦敦通讯，据该通讯称：“旅居伦敦的法国共

和主义者邀请所有著名的德国共和主义者对这场拿破仑式的战争表示共同

的抗议。德国共和主义者拒绝了，理由是这次战争从普鲁士方面来说是防御

性的。”

这是前大学生的拙劣作品，他总是写些关于卡·布林德、对

于卡·布林德、为了卡·布林德、有关卡·布林德及其英雄业绩

的东西。

《派尔－麦尔》报社昨天就第一篇关于战争的文章③（７月份）

给我寄来两个半基尼的支票，并注明给所有通讯员的稿酬通常在

月底支付。马克思家的年青一辈——野姑娘④和著名的威廉斯⑤声

称：“她们打算没收这头一笔战利品，作为她们应得的佣金。”鉴

８２ 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３日）

①

②

③

④

⑤ 燕妮·马克思（女儿），她曾以威廉斯的笔名发表过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

章。——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一）》。——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４１—１４２页。——编者注

７月３１日。——编者注



于这些“中间人”的刚毅性格，你要是向她们提出抗议，那末抗

议很快也会向你发来。附上昨天的《派尔－麦尔》的剪报，她们

在报上抗议了《泰晤士报》的抄袭行为。如果战争再延续一些时

候，那你很快会被公认为伦敦的头号军事权威。

尽管《派尔－麦尔》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它有两个优点：

（１）在有威望的报纸当中，它是唯一对俄国采取某种反对立

场的报纸。这在战争进程中会有重要的意义；

（２）作为一家贵族的报纸（从主要方面说），在所有俱乐部，

特别是在军事俱乐部中起着主导作用；

（３）它是伦敦唯一没有被收买的报纸。

顺便说一下，你去买一份最近一期《伦敦新闻画报》，因为上

面登有布隆诺夫这个恶棍的照片。你会看到，他的面容就是俄国

外交的写照。

附带说一下，迪斯累里在大谈普鲁士由于维也纳条约而得到

普鲁士的萨克森的可笑保证，并以此论证英俄同盟的必然性（他

正好忘记了波兰的独立是英国方面这一保证的条件）。２１这只是企

图试探一下。不过英俄同盟确实也是格莱斯顿当前的计划。国际

的英国会员应当积极干预这件事。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星期二以

前写信给总委员会。２２

比利时人建议于９月５日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代表大会。这是

巴枯宁先生的计划。代表大会主要将由他的走卒们参加。与此相

反，我建议：问一下各支部，在目前法国和德国的代表不可能出席

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它们是否认为，应当授予总委员会下列权力：

（１）推迟召开代表大会；

（２）授权总委员会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召开代表大会。建议

９２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３日）



被通过了。
２３

正如我们从最近一号《团结报》对我们的公开攻击（由于我

们关于瑞士事件的决议）２４中看到的，巴枯宁已经为召开阿姆斯特

丹代表大会做好了预防措施，因此这一点尤其重要。要是没有瑞

士的德国人，他在上次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就会把我们击败的２５。

洛帕廷已离开布莱顿（他在那里闷得要死）来到伦敦。他是至

今我所遇到过的所有俄国人中唯一“诚实可靠的”俄国人，我要很

快消除他身上的民族偏见。我还从他那里得知巴枯宁在散布流言

蜚语，说我是俾斯麦的代理人。这真是奇谈！的确很可笑，据赛拉

叶告诉我，就在那天晚上（星期二，昨天），法国人支部２６成员、皮阿

的亲密朋友沙特兰在法国人支部全体会议上甚至宣布俾斯麦已付

给我一笔钱，即二十五万法郎。如果一方面考虑到这是法国法郎，

另一方面注意到普鲁士的吝啬，那末这至少是一笔优厚的代价！

祝好。

你的 卡·马·

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特

［１８７０年］８月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谢谢你寄来的四十英镑。煤炭大王①给国际的五英镑也收到

０３ 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４日）

① 赛米尔·穆尔。——编者注



了。

至于出售股票的事，我的意见是这样：股票还会上涨，但是

在最近的将来要下跌，因为早就很不景气的伦敦证券交易所正在

利用时局以造成破产，这也会对大陆的交易所发生影响，因此，市

场上必然会抛出大量股票。

至于奥斯渥特的“来历”，我今天就向他问清楚。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拉法格夫妇和施纳普斯①是战争的首批牺牲品之一。他

们的房子就在筑垒地区２７，时局一有逆转，房子就会被毁。

１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８月５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十分匆忙。佣金是理所应得的。②

对于我们那些拿刺刀冲锋去夺取用多管炮和后装枪守卫的筑

垒阵地的士兵们，你能说什么呢？好样的！我敢打赌，波拿巴明

天就会炮制一个胜利来掩饰这一点。

１３１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８月５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８—２９页。——编者注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如果你认为有某种意义，而且还来得及的话，可用同样的保

留条件替我在奥斯渥特的宣言上签名。１５

格林伍德今天非常客气地来信说，只要我愿意，就可以经常

寄文章去。就这样办吧。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明天或者星期日①将发生一场决战，现在看来就在洛林边

界。１７

１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０年８月８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明天才能动身（被国际的事耽搁了），并且不是去布莱顿，

而是去兰兹格特２８，因为据我得到的消息，前一个地方太热；此外，

由于阿尔诺德·文克里特－卢格②在那里，使这个地方变得不安

全了。

帝国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德意志帝国。看来，第二帝国建立

以来的所有这些骗局，归根到底，既不按原来的步骤，也不按预

２３ １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８日）

①

② 文克里特是半传奇式的瑞士武士，马克思诙谐地把卢格称作文克里特，因为

他们两人的名字相同，都叫阿尔诺德。——编者注

８月７日。——编者注



计的方式，这样或那样地实现了１８４８年的“民族”目的——匈牙

利、意大利、德意志！我认为，象这样的运动只有弄到普鲁士和

俄国之间打起来才会结束。这绝不是不可能的。旧俄派的报纸

（我在波克罕那里看到了该报的一些东西）那样激烈地攻击俄国政

府对普鲁士采取友好立场，就象法国梯也尔派报纸于１８６６年攻击

布斯特拉巴２９同普鲁士眉来眼去一样。只有皇帝
①、德俄派和官方

报纸《圣彼得堡报》一起反对法国。但是就连他们也绝没有料到

普鲁士德国会取得如此决定性的成就。他们和１８６６年的波拿巴一

样，以为交战国双方在长期的搏斗中彼此都会弄得精疲力竭，而

神圣的罗斯那时就可以作为至高无上的仲裁人出现。

但是现在呢！如果亚历山大不愿被毒死，那就必须做出点什

么来安抚本国的党派。显然，俄罗斯的威望遭到德意志普鲁士帝

国的“破坏”将比“第二帝国”的威望遭到北德意志联邦３０的破坏

更加厉害。

因此，俄国将会象波拿巴在１８６６—１８７０年那样去同普鲁士作

交易，以便取得土耳其问题上的让步，而尽管霍亨索伦王朝信奉

俄国教，整个这宗交易将以交易双方之间的战争而告终。不管德

国米歇尔总是多么愚蠢，但他的重新抬头的民族感情（正是现在

这个时候，已经不能使他相信，为了首先实现德国的统一必须忍

受一切）未必能用来为俄国服务，因为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丝

毫借口。等着瞧吧。如果我们漂亮的威廉还能活些时候，那末我

们还能亲眼看到他会对波兰人发出召唤的。正如老卡莱尔说的，上

帝要创造某种伟大的业绩，他总是挑选最愚蠢的人去干。

３３１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８日）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当前使我不安的是法国本身的事态。下一次大战役除法国人

失败外，未必会有别的结局。而那时候将怎样呢？如果被击溃的

军队在布斯特拉巴率领下涌入巴黎，那就会导致对法国来说最屈

辱的媾和，还可能带来奥尔良王朝的复辟。如果巴黎爆发革命，那

末要问，这个革命是否拥有对普鲁士人进行认真抵抗的手段和领

袖呢？不能否认，二十年来波拿巴主义的丑剧已使人心极为涣散。

未必能够指望产生革命的英雄主义。这一点你以为怎样？

我对军事一窍不通，但我总觉得，很少有比巴登格３１进行的战

役更无意义、更无计划和更平庸的了，加之那冠冕堂皇的开场戏，

完全是没落帝国２０时代圣马丁门剧场上演的轻歌剧的风格——父

亲和儿子站在炮口旁边；伴随着这种“壮丽”场面的是卑鄙的行

为——炮击萨尔布吕肯！坏蛋，真是坏透了。

在麦茨召开的首次军事会议上，麦克马洪主张迅速出击，但

勒伯夫持相反意见。

顺便说一下，我们从维也纳的一封来信（埃卡留斯的堂兄、一

位七十二岁老人的来信）中得知，俾斯麦曾秘密地到过那里。

在这次战争中（在军需和外交方面）充分表现出没落帝国的

精神，其行动准则就是：互相盗窃和尔虞我诈。因此，在法国，当

隆隆炮声把事情的真相揭示出来时，从大臣到公务员，从元帅到

列兵，从皇帝到他的擦鞋工，所有的人都陷于一片惊慌之中。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十分赞赏我们的宣言①。这个宣

言在伦敦给人很深的印象。此外，科布顿的庸人的和平协会还书

面表示愿为散发宣言效劳３２。

４３ １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８日）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

者注



关于奥斯渥特的宣言，我已按照你答应的那样做了，因为没

有“你”，我确实不愿单独出面①。由于延误时日，宣言自然会更

加不象样子。对我们来说倒无所谓，因为我们只是同意它的总的

倾向，等等，而且仅仅是在那种限度之内，等等。拒绝签名（尽

管它很可笑）现在是不行的，因为路易·勃朗等人会认为这样做

是由于普鲁士的胜利。

顺便说一下，老卢格在一个星期以前写信给奥斯渥特说，他

不能签名。为什么呢？他“确信
·
普
·
鲁
·
士
·
人将在巴黎宣告法兰西共

和国的成立！”你从这里难道还能看出这个颠三倒四的老畜生原先

却是个名气很大的人吗？

附上从预言家乌尔卡尔特那里得到的一些东西。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在《双周评论》（８月号）上关于“我们未开垦的土

地”的文章②中对爱尔兰土壤有以下一段话：

“它的土地是肥沃的，这有种种证据…… 还有德·拉弗勒先生的证据

可以证明；这位先生认为……”（第２０４页）

因为拉弗勒著有关于比利时和意大利农业的书籍，所以他在

英国被认为是一个农艺学方面的大权威，这一段对你会有用的。３３

５３１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８日）

①

② 弗·奥·马克西《我们未开垦的土地》。——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３１—３２页。——编者注



１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

兰 兹 格 特

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０日于曼 彻 斯 特

亲爱的摩尔：

今天是８月１０日。难道巴黎人完全忘记了这个日子吗？根据

《派尔－麦尔新闻》今天的晚刊看来，似乎没有忘记。３４没落帝国
２０

看来正在垮台。巴登格
３１
离开了军队，并且不得不把军队交给巴赞

（！！），这个人现在是那些还没有被打败的人当中最优秀的一个。实

际上这意味着巴登格将完全引退。看来革命会轻而易举地发生，一

切都在自行崩溃，正象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无疑，最近一两天就

可见分晓。

我认为，奥尔良派（没有军队）没有足够的能力立即进行复

辟的冒险。因为他们的王朝现在是唯一可能的王朝，所以他们自

己大概宁愿再有一个共和政体的空位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前

《马赛曲报》会不会掌权呢？３５

我想，普鲁士人会同共和国缔结一般说来是光荣的和约。重

新引起１７９３年和１７９４年的局面，对他们是不利的。威廉的整篇

演说指望用革命进行投机，并表白他不想把事情弄到极端地步的

意愿。与此相反，从那时起德国的民族狂潮大大高涨，对亚尔萨

斯和洛林的叫嚷也甚嚣尘上。但对威廉是不能指望的。不过我现

在还依然认为，他们只要得到一点也就会满足的。看来法国会让

６３ １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０日）



出一部分领土。而要使１７９３年的热潮重现，而且是完全的重现，

还需要有１７９３年的敌人，同时你说得对，也还需要和那些刚刚摆

脱没落帝国的法国人不同的另外一种法国人。

不过，我猜想普鲁士人已经在同奥尔良王族进行谈判了。

关于俾斯麦到过维也纳的传说，我认为这是当地交易所的谣

言。维也纳在这方面是相当出色的。

我完全同意你对俄国人的看法①。并且不用多久，事情就会弄

到这个地步。我相信，为了应付这种情况，俾斯麦会预先宽恕法

国人的。

关于巴登格的战略，你可看一看昨天的《派尔－麦尔新闻》

（社论）和今天的晚刊。从那以后我又发现了一件新的蠢事。费里

克斯·杜埃的第七军８月１日还不慌不忙地从伯尔福开往阿耳特

基尔克。由于斯特拉斯堡—南锡线已经或者将要被德国人在萨比

林②附近截断，这样一来，现在就不得不把这个军通过维祖耳和肖

蒙调往麦茨或夏龙。这种丑事还从来没有过。妙的是这整个骗局

被德国人一举粉碎了！

在法国军队里，人们对于敌人有什么样的看法，从让罗上尉

自星期日起在《时报》上发表的书信中可以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这

个诚实的年青人曾经在萨尔布吕肯被俘，并见到过第八军（我们

莱茵人）。这个年青人所表现出的惊异实在令人可笑。光是普军营

地的外貌就给了他极强烈的印象。“一支优秀的军队，一个为战争

而严密组织起来的民族”，都灿烂地展现在他眼前，以至一个普鲁

士士官的“品德”，遗憾得很，也“使我们羡慕”！要知道，这还

７３１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０日）

①

② 法国称作：萨韦尔恩。——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３３页。——编者注



是一个颇有见识、通晓德语的军官呢！他还承认普鲁士人在枪法

上也比法国人强得多。

德国人现在拥有一百二十五万全副武装的士兵，所以即便有

一二十万意大利人（相当于法国人的半数）也无济于事。奥地利

现在只要稍微动一下，维也纳就有发生革命的危险。俄国在签订

和约或者在巴黎建立革命政府（不能指望同革命政府玩弄阴谋）以

前，想必是感到安全的。那里人们将千方百计地避免更加激怒已

经发狂的德国米歇尔。你现在可以看到，我完全说对了，我把这

个普鲁士军事组织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一旦象现在这样发生

民族战争，它是完全不可战胜的。

现在已经正式命名，叫德意志第一、第二、第三军。

我想再到席勒协会３６去一趟，看看最近的电报。衷心问候你们

全家。

你的 弗·恩·

关于房子的事仍然没有消息。在目前情况下，不受三年半期

限的约束也许更好些。我且等几天再给这个家伙①写信。

８３ １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０日）

① 斯密斯，见本卷第１８页。——编者注



１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２日于兰兹格特市

哈兹街３６号

亲爱的弗雷德：

寄上一批材料３７，阅后务必连同你的书面意见一并退回。

我来这里以前，左臀部已开始疼痛，后来扩展到腰部。我不

知道这是什么，不过现在已出现明显的症状。这是风湿病，并且

极其严重，使我夜间几乎无法入睡。这里有一个英国人也患这种

病，他用热海水浴治疗。你认为怎样？

代表全家问候莉希夫人和弗雷德，我的妻子也感谢你的来信。

你的 摩尔

１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５日于兰兹格特市

哈兹街３６号

亲爱的弗雷德：

你从《每日新闻》以及今天《派尔－麦尔》转载的简讯中可

以看到，一位“著名作家”打算用英文出版一本小册子来为德国

９３１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２日）



兼并亚尔萨斯辩解。

在《每日新闻》上刊载关于本人的简讯的这位“著名作家”自

然不是别人，而是前大学生卡尔·布林德。这个坏蛋目前可能与

英国报刊勾结一起造成危害。

由于你现在同《派尔－麦尔》有来往，所以当他的拙劣作品

一发表，你就把它搞到手，并给这个畜生以应得的惩罚。３８

只在我们之间说说：如果普鲁士人自己不要求法国的一寸土

地，而要求把萨瓦和尼斯归还意大利，把１８１５年条约所规定的中

立地带归还瑞士３９，那他们就会在外交上造成重大的影响。谁也不

会反对这一点。但是我们不宜建议作这样的土地交换。

全家在这里过得非常快活。杜西和小燕妮整天呆在海边，并

且锻炼得很健康。相反，我却由于风湿病和失眠而不得不几乎整

天躺着。

祝好。

你的 卡·马·

１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兰 兹 格特

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５日于曼 彻 斯 特

亲爱的摩尔：

三天来，我的肚子一直痛得很厉害，偶尔还有点发烧。在这种

情况下，即使病情开始好转，我也不会有很大兴趣详细谈论威廉①

０４ １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５日）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的政策。但是，既然你一定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回，那就

这样吧。

实在软弱不堪的白拉克对民族热情究竟迷恋到什么程度，我

不知道，同时，由于我两个星期至多只收到一号《人民国家报》，

所以，除了以邦霍尔斯特给威廉的信（这封信总的说来是沉着的，

但暴露了理论上的不坚定性）作为根据，我就无法判断委员会①在

这方面的态度。比较起来，李卜克内西那种死守原则的狭隘的坚

定性一般说来倒显得好些。３７

我看情况是这样：德国已被巴登格３１卷入争取民族生存的战

争。如果它被巴登格打败了，那末，波拿巴主义就会有若干年的

巩固，而德国会有若干年、也许是若干世代的破产。到那时，就

再也谈不上什么独立的德国工人运动了，到那时，恢复民族生存

的斗争就将占去一切，在最好的场合下，德国工人也只能跟在法

国工人后面跑。如果德国胜利了，那末，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就无

论如何都要遭到破产，因恢复德国统一而发生的无穷无尽的争论

就将最终平息，德国工人就能按照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全国规模组

织起来，同时，不管法国出现什么样的政府，法国工人无疑将获

得比在波拿巴主义统治下要自由一些的活动场所。包括各个阶级

在内的德国全体人民群众已经了解到，问题首先正是在于争取民

族生存，因此，他们立即表示了投入这场斗争的决心。在这种情

况下，一个德国的政党要按照威廉的那一套去宣传全面抵制，并

把形形色色的次要的考虑置于主要的考虑之上，我认为是不行的。

此外，如果没有大批法国人的沙文主义，即资产者、小资产

１４１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５日）

① 在不伦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编者注



者、农民以及由波拿巴在大城市中所创造出来的、怀有帝国主义

情绪的、欧斯曼的、出身于农民的建筑业无产阶级４０的沙文主义，

巴登格是无法进行这场战争的。这种沙文主义不遭到打击，而且

是彻底的打击，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和平就不可能。本来可以指望

这一工作由无产阶级革命担负起来；但是战争既已开始，那末德

国人就只好自己来做这一工作，并且立即做这一工作。

现在来谈谈次要的考虑。这场战争是在列曼①和俾斯麦之流

指挥下进行的，如果他们打赢了这场战争，那他们必然会赢得暂

时的荣誉，这一点，我们要归功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这

种情况确实非常讨厌，然而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因此就把反俾

斯麦主义提高为唯一的指导原则，那是荒谬的。首先，现在俾斯

麦同１８６６年一样，在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给我们做一部分工作，虽

然他并不愿意做，然而还是在做着。他在给我们创造比过去更宽

阔的活动场地。此外，现在已经不是１８１５年了。现在，南德意志

人必然要参加国会，从而就将产生一种普鲁士主义的对立物。而

且，落在俾斯麦身上的民族责任，如你所写的，根本不允许同俄

国结成同盟。总之，象李卜克内西那样，由于他不喜欢１８６６年以

来的全部历史，就想使这段历史退回去，那是愚蠢的。但是我们

了解我们的典型的南德意志人。同这些蠢才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

我认为我们的人可以：

（１）参加民族运动，——这种运动强大到什么程度，你从库

格曼的信中可以看到４１，——只要这一运动是保卫德国的（但这

并不排斥在缔结和约以前在某种情况下的进攻）；

２４ １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５日）

① 威廉一世的绰号。——编者注



（２）同时强调德国民族利益和普鲁士王朝利益之间的区别；

（３）反对并吞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一切企图——俾斯麦现在暗

示，他打算把这两个地方并入巴伐利亚和巴登；

（４）一等到巴黎由一个共和主义的、非沙文主义的政府掌握

政权，就力争同它光荣媾和；

（５）不断强调德国工人利益和法国工人利益的一致性，他们

过去不赞成战争，现在也不互相交战；

（６）至于俄国，就象国际的宣言①中所说的那样。

威廉的下列说法是很有趣的：因为俾斯麦过去是巴登格的同

谋者，所以正确的立场是保持中立。如果这是德国人的普遍意见，

那末马上又会出现莱茵联邦４２，而高贵的威廉总有一天会看到，他

在这个联邦中会扮演什么角色，工人运动会变成什么样子。一贯

受到拳打脚踢的人民，才正是能够实现社会革命，而且是在威廉

所喜爱的无数小邦里实现社会革命的人民！

这个可怜虫企图要我对“据说”曾在《爱北斐特日报》上发

表过的某些东西负责４３，这多妙呵！可怜的家伙！

法国的崩溃看来是可怕的。一切都在倒塌，都在被出卖、被

盗窃。沙斯波式步枪②造得很拙劣，在战斗时打不响，现在连这种

枪也没有了，只好把古老的燧发枪找出来。可是，如果革命政府

很快就出现，那它是用不着灰心失望的。但它必须抛开巴黎不管，

从南方来继续进行战争。那时，它或许能坚持到买到武器、组织

起新的军队并利用新的军队再把敌人一步步压回到边界上去。如

３４１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５日）

①

② 一种后装步枪，以它的发明者的名字命名。——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

者注



果两个国家互相证明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这才是战争的最好结局。

但是，如果这一情况并不马上出现，那末喜剧就会收场。毛奇的

作战行动是非常卓绝的，老威廉①似乎给了他以完全的行动自由，

各第四营正在补充到军队里去，而法国的第四营还不存在。

如果巴登格还没有离开麦茨，他的情况可能是不妙的。

海水浴对风湿病并没有什么好处。不过龚佩尔特——他已去

威尔士，要在那里呆四个星期——认为海洋空气是特别有效的。我

希望你的终痛能很快消除，这是非常难受的。但无论如何这并没

有什么危险，而恢复全身的健康却重要得多。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此外，你知道，糟糕的威廉怎样继续同反动的分立主义

者４４——符耳斯特尔、奥伯弥勒等等一道进行欺骗，并使党陷入窘

境。

威廉显然指望波拿巴获胜，只想这样一来他的俾斯麦就会彻

底完蛋。你记得他总是用法国人去威胁他。当然，你也是站在威

廉一边的！

４４ １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５日）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１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０年８月①１７日 ［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弗雷德：

我衷心地感谢你（马克思夫人也感谢你给她的来信②）在这样

困难的情况下所付出的劳动。你的来信和我已考虑好的答复方案

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这样重要的事情上，没有事先和你商量，

我是不愿采取行动的，因为它不是关系到威廉③，而是关系到对德

国工人行动的指导。４５

威廉得出他的观点同我的观点一致的结论：

（１）是根据国际的宣言④，当然，他事先就已经把它译成威廉

的语言了；

（２）是根据我赞成他和倍倍尔在国会中所发表的声明４６。这是

死守原则成了勇敢行为的“时机”，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

这个时机继续存在，更不能得出结论说，德国无产阶级在这场已

经变成民族战争的战争中的态度，集中表现在威廉对普鲁士人的

仇视上。这种情况正好象我们既然在适当的时机反对过意大利的

５４１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７日）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

者注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４５—１４７页。——编者注

原稿为：“４月”。——编者注



“波拿巴式”的解放，就要反对意大利在这次战争中获得的相对独

立一样。

对亚尔萨斯和洛林的贪欲看来在两种人中占优势，一种是普

鲁士的宫廷奸党，一种是南德意志的啤酒店中的爱国主义者。这

将会是欧洲，尤其是德国所能遭遇到的最大的不幸。你大概已经

看到，多数俄国报纸已经在谈论：为了保持欧洲的均势，欧洲的

外交干涉是必要的。

库格曼把防御性的战争和防御性的军事行动混为一谈。这就

是说，如果有一个家伙在街上打我，我只能挡开他的拳头，而不

能把他打倒，因为我如果这样做，就会变成一个进攻者！从所有

这些人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他们是缺少辩证法的。

由于风湿病，我已经有四夜通宵不眠了，在这些时间里，我

在幻想着巴黎等地的情况。今天晚上我将服龚佩尔特开的安眠药。

第二帝国的丧钟敲响了，它的结局，也会象它的开端一样，不

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这一点我在论述波拿巴的文章中说对

了①！人们还能够想象出对１８１４年拿破仑进军的更为漂亮的模仿

吗？我相信，只有我们两个人从一开始就看透了那个布斯特拉巴２９

的全部平庸性，把他看作地地道道的江湖骗子，从来不为他的一

时的成功所迷惑。

附带说一句，资产阶级的和平协会给国际总委员会寄来了二

十英镑，供印刷法文版和德文版的宣言之用。３２

祝好。

你的 卡·马·

６４ １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７日）

① 见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编者注



《泰晤士报》、《电讯》①、《每日新闻》等等，二十年来对波拿

巴是多么卑躬屈膝啊！

不伦瑞克人建议总委员会请波克罕写一本反对俄国的小册

子，真是可笑！

这些人幼稚已极！

海洋空气对我很有好处，不管怎样，要是在伦敦，这种病发

作起来会难受得多。

至于租三年半房子的事，我不赞同你的意见②。由于法国的灾

难，伦敦上等住宅的租金还会上涨，而你任何时候都能“满意

地”把房子脱手。

１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

兰 兹 格 特

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０日于曼 彻 斯 特

亲爱的摩尔：

但愿你的风湿病已不是那么厉害了。服三氯乙醛会使你好过

一些；如果不行，可去请医生诊治，让他给你点安眠药。龚佩尔

特在威尔士，所以不便向他请教了。

为房子的事我今天给斯密斯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１６我不

能再受这位打沙鸡的贵人愚弄了，再过一个月我就搬到那里去。从

我同斯密斯谈好到昨天已经五个星期了，但是还没有任何回音！

７４１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０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３８页。——编者注

《每日电讯》。——编者注



我认为兼并德法居民区现在已成定局。如果上星期在巴黎成

立革命政府，那它还可能做出点事情。现在则太晚了，它只会使

自己作为对国民公会的拙劣模仿而处于可笑的地位。我相信俾斯

麦本来是会同一个及时出现的革命政府缔结不割地的和约的。但

是在法国目前这种行动下，他没有任何理由违抗外部的压力和他

本人的虚荣心。这是极大的不幸，但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如

果德国是象法国那样的国家，那末这还说得过去。但现在占领的

地方却要在三个与它毗邻的国家之间瓜分，在这种情况下，这便

荒唐了。尤其荒唐的是，德国人想把西边讲德语的威尼斯４７强行弄

到手。布林德这位显要人物的有份量的小册子，我将竭力搞到它，

但可能要很晚。３８

关于马克－巴赞你能说些什么呢？麦克马洪已经够糟的了，现

在竟出来个马克（乌尔姆的）①。如果十二万法国人被迫放下武器，

那就太不象话了，然而事情大概会弄到这个地步。４８威廉这头老驴

在其老朽之年竟然还要破坏麦茨这个处女的贞洁！第二帝国所显

露出来的这种垮台情景是前所未见的。我只是很想知道，当巴黎

人得知最近一个星期来的事变真相后４９，难道他们竟然不会起而

行动。当然，即使如此也已无济于事。为了使巴黎适于防御，必

须在其四周进行破坏，其规模之大使我难以想象能否真正实行。自

１８４０年以来，城内居民几乎增加了两倍，粮食供应的困难也相应

增加。最后，全部商品运输现在都靠铁路，只要每条线路上有几

座铁路桥被炸毁，那末即使没有完全封锁，也几乎不可能把数量

相当可观的储备品运到城里。

８４ １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０日）

① 马克（Ｍａｃｋ）是奥地利将军，曾于１８０５年在乌尔姆向拿破仑投降，此处讽喻

与他同姓的麦克马洪（Ｍａｃｋ－Ｍａｈｏｎ）。——编者注



上星期的损失一定很惨重。德国人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经常坚

定不移地采用刺刀冲锋，而现在又用骑兵去攻击极其顽强的步兵；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伤亡累累。漂亮的威廉对此不置一词。但毫

无疑问，兵对兵，营对营，德国人已表明他们比法国人占有决定

性的优势。首先是在施皮歇恩，那里是二十七个营同法军（至

少）四十二个营作战，法军尚且占据着几乎无法攻克的阵地。星

期四的会战５０之后，法国军营内的士气将大大低落。

库格曼是否在卡尔斯巴德①？我不知道照片应寄到哪里。

莉希和我衷心问候你们全家。关于你的风湿病，希望很快能

听到令人宽慰的消息。

你的 弗·恩·

１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风湿病急剧恶化，家庭会议决定送我到伦敦来，以便问问麦

迪逊医生的意见。因此，星期六②下午我来到伦敦，今天将重返兰

兹格特。

昨天询问了麦迪逊的意见。他说这是急性坐骨神经痛。给我

开了药，同时还给了外敷药膏。到海滨来对于因失眠引起机能失

９４１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２日）

①

② ８月２０日。——编者注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调的总的健康状况是有益的。他要我在大热天进行热海水浴。

在巴黎，看来只忙于一件事，这就是在采取必要措施将临时

权力交给奥尔良王朝的代表之前，制止居民采取行动。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看到路易·勃朗的那封令人作呕的信了吗５１？最高的爱国

主义就是采取消极态度，并把全部责任推到波拿巴主义者身上。

苏格兰的蠢驴埃耳科显然自命为不列颠的毛奇。５２

弗莱里格拉特：《乌拉！日耳曼尼亚！》
５３
。在这首费了很大力

气才逼出来的诗中也少不了“上帝”和“高卢人”。

  我宁可当只小猫咪咪叫，

  也不愿做个卖唱者弹老调！①

１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特

１８７０年８月３０日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弗雷德：

明天早上我将乘轮船回伦敦。第一、五个人住在这里花费太

大，因为英国人由于战争的缘故挤满了所有的海滨疗养地。

第二、住房里“过堂风”很厉害，况且又是这样高的价钱。剧

０５ １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３０日）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三幕第一场。——编者注



痛已停止，但是我身体的某些部位就象瘫痪了一样，所以还得再

请医生诊治。

详细情况到伦敦后再谈。

你的 卡·马·

《旁观者》一个星期前宣称，你的文章是英国报刊上唯一出色

的文章，但对作者如此吝惜言词和事实表示遗憾。

顺便说一下，波克罕昨天从马尔吉特来到此地。有一件事看

来使他十分不快：他本人原来想写你写的那个题材的文章，在我

们之前就已通知《派尔－麦尔》，但是落空了。

２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０年９月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前天晚上到达此地。今天将去麦迪逊医生那里。

昨晚接到附上的《派尔－麦尔新闻》寄来的这张便条和支票。

我是把支票转到你的名下并寄往曼彻斯特，还是把它兑现后给你

寄钱？

在你的第一篇关于麦克马洪的文章①得到如此光辉的证实之

后，着手写下一篇文章并概述一下你自己的《战争短评》，现在已是

１５２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９月２日）

①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十二）》。——编者注



时候了。你知道，必须指点英国人注意“实质”，并且对厚颜无耻的

约翰牛表示过分的谦虚是不合适的。我家的女眷发现所有伦敦报

纸都在剽窃你的文章，但从来不注明出处，她们对此都极为愤慨。

据我看来，巴黎的全部防务只是警察的滑稽戏，其目的是在

普鲁士人到达大门口并拯救秩序即拯救王朝及其马木留克兵之

前，使巴黎人保持安静。

目前，即在整个战争期间，巴黎的可悲情景表明，为了拯救

法国需要有一个悲痛的教训。

不穿军服的人无权捍卫自己的“祖国”！这是真正普鲁士式的

论调。

普鲁士人应当从他们本身的历史中懂得，用肢解之类的办法

是不能从被打败的敌人那里取得“永恒的”安全保障的。法国就

是在失去洛林和亚尔萨斯以后，也远不会象普鲁士服了拿破仑奉

送的过量的提尔西特药丸５４后那么衰弱。而拿破仑第一从这里又

得到了什么好处呢？这使普鲁士恢复了元气。

我不认为俄国已经积极干预这场战争了，也不认为它已经做

好准备。但是，它现在宣布自己是法国的救星，这真是巧妙的外

交手腕。５５

在我给不伦瑞克委员会的详细答复①中，我断然杜绝了我们

的威廉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而在别人面前把我和他“混为一谈”的

讨厌手法。他主动地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以公开解释由他别有

用心地故意造成的误会，这很好。

你对歌颂天伦之乐的诗人弗莱里格拉特能说什么呢？甚至象

目前这样的历史性灾难也只是成为他讴歌自己后裔的口实。而志

２５ ２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９月２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编者注



愿“看护兵”对英国人来说却成了“军医官”。
５６

前士瓦本神学院学生大·施特劳斯同法国前耶稣会教士的门

徒勒南之间的书信来往是个有趣的插曲。５７神父终究是神父。施特

劳斯先生的历史知识大概来自柯尔劳施的著作①或类似的教科

书。

再见！

你的 卡·马·

至于对萨尔布吕肯的炮击，普鲁士人显然是在大扯其谎。

巴黎的滑稽戏一场比一场精彩。但是最出色的还是那些从一

个城门进去又从另一个城门出来的士兵们！

附上劳拉②的信。这些傻瓜始终令人不能容忍地迟迟不返回

波尔多。

２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于曼 彻 斯 特

     妻子我不顾，儿女我不忧，

   我有更远大的企求；

   他们饿了，让他们去乞讨，

   我的皇帝，我的皇帝竟被囚！③

３５２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

①

②

③ 海涅《近卫兵》。——编者注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弗·柯尔劳施《德国历史概述。国民学校教材》。——编者注



世界历史确实是最伟大的诗人，它甚至能够模仿海涅。我的

皇帝①，我的皇帝竟被囚！而且这还是在“发臭的普鲁士人”那里，

而可怜的威廉②就站在旁边，并且上百次地提出保证说，他在整个

这件事情上确实是完全无罪的，这纯粹是上帝的意志！在这里，威

廉看起来就象一个小学生：谁创造了世界？——我，老师，是我

创造了世界，但我下次真的不再干了！

于是，可怜的茹尔·法夫尔跑来建议：应该让八里桥、特罗

胥和一些阿尔卡迪亚人５８来组织政府。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帮

坏蛋。但是，现在仍然可以预料，这件事一旦在巴黎传开，那就

一定会发生的。我不能想象，今天或明天就会被大家知道的这些

源源不断的新闻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或许会出现一个左派政府，它

在稍稍作些抵抗的姿态之后便会缔结和约。

战争即将结束。法国不再有军队了。巴赞一投降（这大概会

在本星期内发生），德军的一半就会开往巴黎，另一半将越过卢瓦

尔河去彻底清除这个国家中的大批武装力量。

至于我的那些文章，你会看到，我在前天的文章③中已做了必

要的说明。但是我在英国报界最凶恶的对手是格林伍德先生本人。

这个傻瓜经常把我斥责他的竞争者的剽窃行为的话删去，更妙的

是，他本人十分天真地在其评论中摘录我头一天的文章，却丝毫

不提这是抄来的。这个家伙不想使自己失去对战争问题表示独特

看法的乐趣，而其实他的看法纯粹是胡说八道。每一个庸人都不

仅把会骑马，而且把懂得点战略看作是体面的事。但事情还不限

４５ ２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

①

②

③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十五）》。——编者注

威廉一世。——编者注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于此。几天前，他在我的文章中添上了几行（纯粹是为了充塞篇

幅）关于围攻斯特拉斯堡的毫无意义的话。一有适当机会，我将

就这一点写一篇文章，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５９但是你想能怎么样

呢？和平时期为报纸写文章，实质上无非是经常对一些没有研究

过的东西发表议论，因此，老实说我是无权抱怨的。

请把支票兑现并把钱留在你那里①。一半是理应归你的，而另

一半作为下期的预支，届时我再给你汇去七十英镑。

亚尔萨斯的骗局，除了其中的古代条顿人的因素之外，主要

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它想把佛日线和德属洛林当作屏障。（语言

的边界：从佛日山脉的多农或席尔美克一直走，约一小时路程，到

隆维以东，即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交界处，这几乎是标得很

清楚的；又从多农沿佛日山脉到瑞士边界。）多农北面的佛日山脉

不象南面那样高峻陡峭。以为法国割去这条大约有一百二十五万

居民的狭长地带就会受到“箝制”，这只有《国家通报》的蠢驴们

和布拉斯之流才会这样想。庸人们要求“保证”的叫嚣是根本荒

谬的，但是，因为它适合宫廷的口味，所以风靡一时。

那首描写看护兵的伟大的诗５６还没有拜读。它该是很美的。其

实这些看护兵都是头号的无赖，正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不在，

而且大吃大喝，废话连篇，因此他们在部队里已使人十分厌恶。只

有少数例外。

法国人在萨尔布吕肯尽可能地进行了破坏。当然炮击只继

续了几小时，不象在斯特拉斯堡那样夜以继日地持续了几个

星期。

５５２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

①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５１页。——编者注



寄还白鹦鹉①的信，谢谢。这封信非常有趣。如果那时不发生

特殊事件，巴黎的防御将会是一个有趣的插曲。法国人由于害怕

发生必须加以正视的局面，老是处于惶恐不安的境地，从这里可

以更好地得到关于恐怖统治的确切概念。我们通常把恐怖统治理

解为造成恐怖的那些人的统治，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是本身感到

恐惧的那些人的统治。恐怖多半都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

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而干出来的。我深信，１７９３年的

恐怖统治几乎完全要归罪于过度恐惧的、以爱国者自居的资产者，

归罪于吓破了胆的小市民和在恐怖时期干自己勾当的那帮流氓。

目前的小恐怖也正是这些阶级造成的。

我们大家，包括肖利迈②和穆尔在内，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２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０年９月６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刚“坐下”准备给你写信，赛拉叶来了并告诉我，他明天离开

伦敦去巴黎，但只呆几天。主要目的是安排一下那里国际（巴黎联

６５ ２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９月６日）

①

② 肖利迈（Ｊｏｌｙｍｅｉｅｒ）是肖莱马的谑称，由英文单词《ｊｏｌｌｙ》（“快乐的”、“有

醉意的”）和德国人的姓Ｍｅｉｅｒ（有“农夫”的意思）组成。——编者注

劳拉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

者注



合会委员会）的事务。今天整个法国人支部
２６
都启程到巴黎去，要

在那里用国际的名义干蠢事，所以这更有必要。“他们”想推翻临时

政府，在巴黎建立公社，任命皮阿为法国驻伦敦公使，等等。

今天我接到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给德国人民的呼吁书６０（我明

天把它寄给你），它坚决要求总委员会专门对德国人发表一篇新的

宣言。这件事我打算今晚就提出来。劳驾，请尽快把有关亚尔萨斯

和洛林问题的必要的英文军事述评寄来，也许宣言①中能用得上。

我今天已经详细地答复了联合会委员会，并干了一件不受欢

迎的事，这就是提醒他们注意事态的真实状况。６１

不伦瑞克的回信来了，他们将按照我的指示行动。

顺便说一下，龙格于星期日打电报告诉我共和国已宣告成立。

我是在凌晨四点钟收到电报的。

茹尔·法夫尔虽然是个有名的无赖和六月大屠杀的参与

者②，但目前作为外交部长还不错。他一向反对梯也尔的旧政策，

主张统一的意大利和统一的德意志。

我只是为罗什弗尔惋惜，他竟是这个政府的成员，而无耻的

加尔涅－帕热斯也在其中。不过他作为保卫委员会６２成员不便于

拒绝工作。

寄来的钱非常感谢。我有什么权利要你的一半稿酬呢，就是

上帝也莫名其妙。

祝好。

你的 卡·马·

７５２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９月６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７５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

注



保尔、劳拉和施纳普斯①于９月２日平安抵达波尔多。这样更

好，因为在目前情况下拉法格自己是决不会离开 ［巴黎］的。

伦敦简直挤满了为保护自己钱财而避难的人。正如我写信告

诉你的，上等住宅在涨价。

你是否认为，如果法国目前这种极其恶劣的天气继续下去的

话——这在前所未见的长期干旱之后是十分可能的，普鲁士人将

会因“某种理由”而变得明智起来，尤其是有英俄奥同盟威胁着

的时候？

杜邦过去曾同皮哥特通信，他应当用法国共和主义者的名义

写封信把这个畜生痛骂一顿。劝他这样干吧！

２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９月７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续前）②。由于德国庸人取得意外的、同时也是不配取得的胜

利，卑劣的沙文主义冲昏了他们的头脑，现在正是采取某种行动

来反对这一点的时候了。但愿《人民国家报》不是那么可怜！但

这也没有办法。当载有我的序言③的《农民战争》出小册子的时候，

事变早就把它抛在后头了。因此国际的新宣言（你这一次必须把

８５ ２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９月７日）

①

②

③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３—５６页。——编者注

拉法格一家。——编者注



德文本也准备好）更有必要。

如果电报传来的国际巴黎会员的呼吁书６０多少可靠的话，那

末不用说，证明人们还完全受着空话的支配。这些人二十年来容

忍了巴登格３１，他们在半年以前还不能阻止他获取六百万对一百

五十万的选票６３，不能阻止他毫无根据、毫无理由地唆使他们去反

对德国，而现在，这些人由于德国的胜利送给他们一个共和国——

并且是那样的一个共和国！——竟要求德国人立即离开法国的神

圣土地，否则决战到底！这完全是法兰西优越感的旧幻想，是法

国后来的任何下流勾当都不能亵渎的被１７９３年所神圣化了的土

地的旧幻想，是“共和国”一词神圣不可侵犯的旧幻想。实际上

这种行为使人想起丹麦人，他们在１８６４年让普鲁士人走到三十步

以内，就向他们一齐开枪，然后放下武器，希望不要因为这种做

法而受到同样的报复。

我希望这些人初醉之后就能立即清醒过来，否则同他们保持

国际主义的关系是极其困难的。

这整个共和国，如同它的产生没有经过斗争一样，直到现在

仍然是一场纯粹的滑稽戏。正如我两星期前就已料到的①，奥尔良

派需要一个临时共和国来签订屈辱的和约，以便使他们以后准备

复辟的奥尔良王朝不承担责任。奥尔良派拥有实权：特罗胥管军

事司令部，凯腊特里管警察局，而左派先生们则只有清谈的职位。

奥尔良王朝是现在唯一可能的王朝，所以他们可以静候适当的时

机来上台执政。

杜邦刚走。他晚上曾在这里，他对这份绝妙的巴黎呼吁书很

９５２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９月７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６页。——编者注



气愤。我告诉他，赛拉叶要到那里去，并且事先同你商量过，这

才使他平静下来。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十分明朗而又正确：利用共

和国必然给予的自由在法国组织政党；在建立组织之后，一有可

能立即采取行动；在缔结和约以前，国际在法国应持观望态度。

临时政府的老爷们和巴黎的资产者（根据《每日新闻》的报

道判断）看来清楚地懂得，继续战争纯粹是一句空话。下雨对德

国人不会有多大妨碍；现在战场上的士兵已经习惯这一点，并且

觉得比在烈日下还舒服。不过，可能发生流行病，特别是在麦茨

投降之后，在那里流行病大概已出现，虽然确切的情况还不很清

楚。迫使普鲁士人实行大规模枪杀的游击战争，看来可能性也不

大，但是在革命的最初影响下在某些地方还是可能爆发的。麦茨

的投降大概不会迟于下星期６４，一旦我们知道麦茨的投降将在巴

黎造成什么样的印象，那也就可以判断战争的今后进程了。我觉

得，到现在为止新执政者的措施只是讲空话，这除了迅速投降外，

不会有任何结果。

罗什弗尔大概不会长期同这帮恶棍呆在一起；当《马赛曲

报》重新出版的时候，毫无疑问，他马上就会和这些人决裂的。

肖莱马今天同韦纳一起离开此地，以便直接取道比利时前往

色当，把此地救济委员会６５的烧酒、葡萄酒、毛毯、法兰绒衬衫等等

（共计一千磅以上）带给伤员。他只要有空，就会到你那里去，但他

在伦敦还有许多事情；昨天早晨他们才开始购货和包装。如有可

能，他们想从色当前往麦茨，他们都有一个兄弟在军队中服役。

卑鄙的巴黎政府的特点是，它也不敢向公众说明事态的真相。

我担心，除非出现奇迹，不然从纯粹形态的斗争发展来说，以奥

尔良王族为首的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阶段将是不可避免的。现在，

０６ ２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９月７日）



牺牲工人可能是波拿巴和麦克马洪之流的战略；在缔结和约之前，

工人们无论如何是干不出什么来的，而在缔结和约之后，开头他

们还需要时间以便组织起来。

建立同盟①的威胁也许会给普鲁士人以某些压力。但是他们

知道，俄国的后装枪不中用，英国人没有陆军，而奥地利人非常

弱。在意大利，由于对教皇②的态度（因为佛罗伦萨政府正式宣布

９月份要去罗马），并答应赠送萨瓦和尼斯，看来俾斯麦已使统治

集团不可能作任何反抗；这是很微妙的一着。其实，俾斯麦本人

看来也只是在等待某些压力，以便取得金钱和斯特拉斯堡城及其

四郊就算了。法国人对他来说还用得着，而他可能以为，他们会

把这一点看作是宽宏大量。

再见，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２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特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０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的回信写得简短并且晚了一些，务请你和杜邦原谅。堆在

我身上的政治事务太多了。

你从附上的来自不伦瑞克和巴黎这两个对立点的愚蠢的材料

１６２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０日）

①

② 庇护九世。——编者注

指建立反普鲁士的英俄奥同盟（见本卷第５８页）。——编者注



中可以看到，搞这些事情是多么令人高兴。

你知道，我给不伦瑞克写过指示信①。当时设想（但这是枉

然），打交道的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黄口小儿，而是一些有教养的

成人，他们应当知道，信中尖锐的语句不是“供出版”用的，此

外在指示信中需要给予秘密指示，而这是不能公开大声宣布的。好

了！这些蠢驴不仅把我信中的话“一字不差地”刊印出来，而且

简直是用大叉子挑明我是写信的人。他们还刊印了这样一些话，如

关于“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等等，这本来是

对他们的鼓励，但目前无论如何不应公布。６６或许我还得感谢他

们，因为他们至少没有把我对法国工人的批评刊印出来。这些家

伙还把他们的有损声誉的拙劣作品火速寄往巴黎！（更不用说布鲁

塞尔和日内瓦了。）

我要斥责他们，但是蠢事已经干下了！而另一方面，在巴黎

居然也有这种蠢货！他们把自己的令人发笑的沙文主义宣言６０成

包成包地寄给我，这个宣言在这里引起英国工人的嘲笑和愤慨，我

费了很大力气才使他们没有公开表示出来。他们要我把这个东西

大量寄往德国，或许是为了向德国人指出，在他们回老家去以前，

首先必须“撤回到莱茵河那边”！其次，这些家伙不是给我写一封

合乎情理的复信，竟给我发来了电报指示（前大学生龙格的指

示！），告诉我应当怎样在德国进行宣传！多么可悲！

我把这里的一切都开动起来了，以便工人（星期一将召开一

系列群众大会）迫使其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６７格莱斯顿起初是

乐于这样做的。然而有听命于普鲁士的女王②以及内阁中的寡头

２６ ２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０日）

①

② 维多利亚。——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编者注



啊！

可惜，《马赛曲报》的格鲁赛，一个十分干练、坚强而勇敢的

人，竟被卑鄙的、纠缠不休的、爱好虚荣和沽名钓誉的饶舌者克

吕泽烈缠住了。

新的宣言①（谢谢你对它所作的贡献）将在星期二以前印好。

很长，但也没有别的法子。

你的关于巴黎筑垒工事和炮击斯特拉斯堡的文章②写得很出

色。

请告诉杜邦，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并直接委托赛拉叶写信给

他，让他暂时不要离开曼彻斯特。

前天晚上肖莱马曾来我们这里。

祝好。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杜宾根的教授谢夫莱出版了一本荒谬的厚书③

（价值十二个半先令！）来反对我。

３６２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０日）

①

②

③ 阿·谢夫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别是对经济活动形式和财产形式的考

察》。——编者注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十六）》、《战争短评（十七）》。——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

者注



２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２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们那边的朋友们（德国的，同样还有法国的）在政治灵活

性上显然是一个赛过一个。不伦瑞克人真是蠢驴！他们担心，如

果修改你对他们所作的解释，你会对他们不满，所以就一字不差

地加以引用。６６其实，令人不快的只是关于重心转移的段落。把它

公布出来是极不策略的。但是可以预期，巴黎人现在别的事情太

多，不会去研究这个宣言，况且他们不懂德语。他们在宣言中使

用的德语真是妙极了。而威廉①在他的报纸②上竟赞扬这种沙文主

义的拙劣作品。６８龙格也真不错。既然威廉一世送给他们一个共和

国，那就是说应当立即在德国完成革命。为什么他们自己在西班

牙革命之后没有完成革命呢？６９

今天的《未来报》上刊登了宣言③中有关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一

段，但似乎是从不伦瑞克人那里弄来的。新的宣言印好后，请立

即给我寄两份或更多份来。

假如人们在巴黎能做点什么的话，那就应当阻止工人在缔结

４６ ２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

者注

《人民国家报》。——编者注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和约之前采取行动。俾斯麦不久一定会缔结和约，这或者是在占

领了巴黎之后，或者是由于欧洲的局势迫使他结束战争。不管和

约如何，它必然会在工人们有所行动之前就缔结。如果工人们现

在为保卫国防效劳而取得胜利，那他们就不得不继承波拿巴和当

前这个满目疮痍的共和国的遗产，他们将无谓地遭到德国军队的

镇压，并又会倒退二十年。如果他们等待，则什么也不会失去。边

界可能会有某些改变，但这只是暂时的，将来又会被取消。为了

资产阶级去同普鲁士人作战，那是荒谬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

缔结和约，仅仅由于这一点它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而被俘释

放回来的军队在内部冲突方面也就不那么可怕。对工人来说，在

缔结和约以后，一切条件都将比任何时候更有利。但是，他们是

否会在外国进攻的压力下陷入迷津，并在攻打巴黎前夕宣布成立

社会共和国呢？假如德国军队需要对巴黎工人进行街垒战作为最

后的战争行动，那是很可怕的。这会使我们倒退五十年，而且会

造成十分混乱的局面，以致所有的人都会陷入迷误的境地，那时

法国工人中将会滋长民族仇恨和盛行空谈的风气！

最糟糕的是，在巴黎很少有人敢于在目前情况下正视事实的

真相。在巴黎是否有人敢于哪怕是想到，法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积

极抵抗力量已被摧毁，因而用革命去驱逐入侵之敌的希望已经破

灭了呢！正因为人们不愿正视现实，我担心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

因为工人们在帝国覆灭之前所表现出来的冷淡态度，现在大概已

经消失了。

还请你告诉我谢夫莱那本书的名字①。这才是你的真正的对

５６２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２日）

① 阿·谢夫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别是对经济活动形式和财产形式的考

察》。——编者注



手！此人曾参加关税议会
７０
，是个很普通的庸俗经济学家。他比孚

赫更有名气，然而是个士瓦本人。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乐趣。

由于某种兼并看来无论如何不可避免，我们应及时考虑一种

形式，使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把这一切都看

作无效并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废除。我以前就认为，这样做在战争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益的，而现在，当法国人遭受割让的命运的时

候，这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否则这些人会发出可怕的叫嚣。

请转告杜西，我的妻子①十分感谢她的来信并将在日内回复

她。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２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３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这些普鲁士人真是不可救药的蠢驴！他们根据福格尔·冯·

法尔肯施坦的命令，逮捕了整个不幸的不伦瑞克社会民主主义委

员会，甚至逮捕了印刷温和的、而且确实是审慎的宣言的印刷厂

主人②，给他们戴上镣铐，解往东普鲁士的勒特岑③。
７１
你知道，在

法国人可能登陆的借口下，几乎整个德国北部都宣布戒严，因此，

６６ ２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３日）

①

②

③ 波兰称作：吉日茨科。——编者注

西韦尔斯。——编者注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军事当局就可以随意捕人。幸而，立即放逐到东普鲁士表明，这

只不过是打算把他们关押到缔结和约，而不打算提交军事法庭；如

果是后一种情况，派去判刑的尉官们无疑会判处他们十年监禁或

者苦役。但是人们看到，仅仅一句关于共和国的话，就使这些可

怜虫吓得胆战心惊，而没有政治犯又使官方感到多么不舒服。

总之，战争逐渐具有令人不快的性质。法国人还没有挨够揍，

而德国的蠢驴取得了过多的胜利。维克多·雨果用法语写些无聊

的东西，而漂亮的威廉却在糟蹋德语。７２

“现在，在结束这种信的时候，怀着激动的心再见。”

这就是国王！而且还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的国王！而他

的老婆①竟准许将它发表！如果再这样继续一个星期，那就可以得

出结论说：他们我们双方，如此这般等等。

而现在，在结束这种信的时候，怀着或者不怀着激动的心再见。

你的 弗·恩·

２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特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随信一并寄上宣言②十二份。有些小的误刊，个别文字遗漏等

７６２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４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

者注

奥古斯塔。——编者注



等，但意思没有什么出入。再版时将予以订正。你不应忘记，总

委员会应当考虑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因此它不能写得象我们两人

用自己的名义写的那样。

昨天晚上，我们从李卜克内西那里接到了关于不伦瑞克事

件７１的报道，但是象往常一样，由于威廉式的含糊不清，不能使用。

今天，我把关于此事的短评①寄给了《派尔－麦尔》、《回声报》以

及其他报纸。

事实本身很好。这一次，对蛊惑者７３的迫害，开始于战争结束

之前，并且是针对工人，而不象很早以前那样是针对轻率的大学

生。这很好，普鲁士人正在暴露他们的本性，并在缔结和约之前

就把工人阶级的任何幻想都毁灭了。的确，也只有国家的直接迫

害，才能激起工人阶级的怒火。

“共和国”——即使仅仅是这么一个词——就使事情发生了完

全不同的变化。例如，乔治·波特尔先生，这位《蜂房》的工人

英雄，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主义者。这使你看到了伦敦的情绪。但

愿宫廷的亲普鲁士政策会促使这里采取行动。乔治三世的孙女和

弗里茨的岳母②的违宪干涉，这是多么美妙的推动力！

俾斯麦毕竟是头蠢驴。因为当他作为德意志人实现统一的工具时，

一切都能如愿以偿，所以他就冲昏了头脑，自认为现在他能够肆无忌

惮地不仅在外交上、而且在内政上实行独特的普鲁士政策。

昨天，在林肯法学协会广场的一个地方召开了工人大会。象往

常一样，我们星期二开了会③。求救的电报来了。和平协会
３２
那帮

８６ ２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４日）

①

②

③ ９月１３日总委员会会议。——编者注

指女王维多利亚，她的女儿嫁给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编者注

卡·马克思《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的被捕》。——编者注



“收买了”许多工人的好汉（例如克里默），取得了微弱的多数。我

们的突然出现扭转了局势。讨论的是对法兰西共和国有利的各项

决议，据和平协会看来，这些决议似乎会引起同普鲁士的战争。今

天我向比利时和瑞士以及合众国发出了详尽的指示。７４

附上赛拉叶的信①，它一定会引起你和杜邦的兴趣。这只是信

的一部分，因为其余部分涉及到家务事，所以留在赛拉叶夫人那

里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俄国书记！

谢夫莱那本书的名字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２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７５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６日于伦敦

十分匆忙。

亲爱的弗雷德：

请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告诉杜邦，让他答复马赛人（寄上马赛

人的宣言７６和信）并斥责他们；同时把我们的宣言②寄给他们。如

９６２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６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

者注

见本卷第１５４—１５５页。——编者注



果他需要这篇宣言，我可以从这里再寄去若干份。

除《旁观者》刊登了一篇装腔作势的评论宣言的文章和《派

尔－麦尔》刊登了一个简短的宣言摘要外，伦敦的所有报纸都竭

力冷落我们。

祝好。

你的 卡·马·

０７ ２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６日）



１８７１年

２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莱顿７７

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８日 ［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随信附上《舆论》，它比较完整地转载了《国民报》的一篇文

章７８。你会看到，在《国际》一文所指控的那一段下面，还有一段

被上述报纸明智地删掉了，对这一段必须给以答复。这家报纸在

同戈德施米特和珍尼·林德的诉讼中刚刚失败，并且因此获得了

恶意诬告的名声。我不仅要求刊登答复，而且要求在该报的同一

地方刊登详尽而彻底的辟谣声明。

还应当同时在《人民国家报》上刊登这篇文章，给《国民

报》以严厉的驳斥。察贝尔这个无赖在俾斯麦的卵翼下又觉得非

常舒服了。

罗兹瓦多夫斯基在索美塞特郡找到了一个学校教师的职位，

供给全部膳宿，但没有薪水，１２月１５日满期；明天他就到那里去。

他必须在那里学会英语。我帮他离开了这里，付给代办人佣金一

英镑一先令，服装费三英镑七先令，债款一英镑十三先令，旅费

１７



和额外开支一英镑十先令，共七英镑十一先令；此外，昨天为杜

邦的孩子们付了十二英镑十二先令①。这一切使我的口袋空空如

也。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出门去安排罗兹瓦多夫斯基的事，你的

夫人带来了提巴尔迪给我的信，信中说通过达威多夫给罗兹瓦多

夫斯基找到了别的差事。然而，已经晚了，罗兹瓦多夫斯基至少

必须先到那里去一下。过些时候，如果我们觉得事情已经安排好

了的话，那就可以让某个法国人，譬如说博弗尔去接替他的职位，

而他就可以回来，去挣俄国的钱。

希望海滨的空气对你有益。

你的 弗·恩·

３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９日于布莱顿市

曼彻斯特大街地球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劳驾请把写在背面的东西②誊抄一下，签上我的名字，寄往滨

河路南安普顿街４号《舆论》编辑部。我的笔迹会给这些家伙以

误刊的借口。至于如何对付那家德国报纸③，等我回去
７７
以后再说。

今天是这里的第一个好天。昨天和前天都下雨。遗憾的是，我

２７ ３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９）

①

②

③ 《国民报》。——编者注

卡·马克思《致〈舆论〉周报编辑》。——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７２页。——编者注



没有把治肝疼的药带来，但是，空气对我来说异乎寻常的好。如

果可能（并且如果孩子们到时候不回来①），我乐于在这里呆到星

期四；但我手头没有钱，而从你的来信看，你也一文不名。

至于涅恰也夫，此人用他特有的手法，亲自到处散布有关他

自己的谎言，我回来以后，要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公开宣布对他

不予承认。７９

祝好。

你的 卡·马·

把你认为需要的东西添写上去。

３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１日 ［于布莱顿］

亲爱的弗雷德：

期限是到星期三②。

荣克是星期六到这里来的，今天就要回去。

我在一个名叫巴斯噶的神父（法国人）的帮助下，将为流亡

者弄到一些钱８０。

祝好。

笔很不好写。

你的 卡·马·

３７３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３日）

①

② ８月２３日；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指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从巴涅尔 德 吕雄回到伦敦。——编者注



３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莱 顿

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非常匆忙。附上五英镑银行券，Ｂ５７ ６８８６８，伦敦，１８７１年

７月２７日。你在那里能呆就呆着吧，这比回来对你更有好处；女

孩子们这个星期内不会回来①。据《派尔 麦尔》说，拉法格也自

由了８１。

列斯纳说，拉萨尔派已经决定，如果他们在最近这个星期内

得不到钱的话，将向法院控告你８２。

弗兰克尔在这里。昨天，他、沙兰和巴斯特利卡当选为总委

员会委员。今天，他同罗沙一起到我这里来；他没有给我以逃亡

者的印象。

昨天，奥耳索普到总委员会来了，让我把救济流亡者的五个

先令转交给你；他又要离开本市，并且还要给你写一封信；这里

人声嘈杂，当然不可能同这个聋子详谈。

荣克来信建议我起草一份给美国人的呼吁书，信是昨天晚上

七点钟收到的，所以太晚了。已决定委托你起草这份呼吁书８３，并

于本星期六②通过邮船发去。如果你不能写，那就由我来写一个大

致这样的东西。附上的这封信说明，这样做将是有益的。昨天，一

４７ ３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３日）

①

② ８月２６日。——编者注

指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从巴涅尔 德 吕雄回到伦敦。——编者注



共收到了大约两三个英镑！

韦斯顿、黑尔斯、阿普耳加思，还有我们的一个英国人，被

乔·波特尔邀请参加了恩格兰德尔博士也出席的一次会议，因此，

整个会议①又展开了辩论！波特尔报告说，爱·华金先生已经同加

拿大政府商定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凡尔赛的俘虏将被遣往

加拿大，并在那里分给每人一英亩土地。我怀疑，幕后有梯也尔，

他想以此摆脱这些人。韦斯顿狂热地为此辩护，他越来越胡说八

道了。龙格、泰斯和瓦扬以充分的理由建议转入下一个议程，事

情到此结束。

我这里从早到晚都有来访者，连读报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又

有人坐在楼下。此外，我的两个弟弟②告诉我，他们将到这里来。

祝好。

你的 弗·恩·

３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４日 ［于布莱顿］

亲爱的弗雷德：

你的信和五英镑是十二点钟接到的，对此非常感谢，但接到

时我的电报已经发出了。

５７３３．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４日）

①

② 海尔曼·恩格斯和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

８月２２日总委员会会议。——编者注



我明天就给纽约写几行①。现在要我回伦敦（于星期六②到

达）。

你从我今天寄给我妻子的信上可以看出，《舆论》多么低三下

四地在道歉７８。

拉法格终于自由啦！８１

祝好。

你的 卡·马·

３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１８７１年９月８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奥耳索普的地址是：佩格韦尔湾。他没有告知门牌号码，不

过，用不着写门牌。佩格韦尔湾的任何人都会告诉你，谁住在哪

里。如果你能同他谈一谈，那很好，因为星期二他将带着钱到伦

敦来，并邀请我去他那里。我给他详细地写了信，同时声明说，只

有给我以支配捐款的充分自由，而不总是向我索取“贫困等级不

同”的流亡者的名单，我才继续向他和他的朋友收集捐款８０。

对于可敬的法夫尔，你能说什么呢？可恶的伦敦报纸现在必

须用电讯来通告自己的耻辱。８４

上星期一，巴黎的一家波拿巴派报纸《自由未来报》宣告我

６７ ３４．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９月８日）

①

② ８月２６日。——编者注

见本卷第７４页和第２８４—２８５页。——编者注



死了。

结果，来了一大堆信；其中，德朗克今天给我妻子写了信，伊

曼特寄来了载有同样荒唐消息的《邓第广告报》。

明天见。你回伦敦后，请立即来看我。

向全家问好。

你的 卡·马·

罗沙模仿弗兰克尔讲法语真是象极了。

９月６日的《旗帜晚报》只刊载了致编辑的信①，并加按语说：

“我们没有收到任何附件。”８５

我昨天才看到这张报纸。由于给这些人的信是出自你的手笔，

所以我就叫我妻子立即用她的名义给他们写信，借口是我已离开

伦敦若干天了。她（用挂号）寄去了那一号《舆论》，要求转载和

道歉，并以起诉相威胁。７８她附了一张“旧”名片：“燕妮·马克思

夫人，冯·威斯特华伦男爵世家”，这一定会使这些托利党人感到

惊恐。

７７３４．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９月８日）

① 卡·马克思《致〈旗帜晚报〉编辑》。——编者注



１８７３年

３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７３年］５月２３日于曼彻斯特

多维尔街２５号

亲爱的弗雷德：

昨晚住在“不伦瑞克”旅馆８６；既未遇到穆尔，也未遇到肖莱

马。

今晨我去穆尔那里，他不在家；我问他的女房东能否在邻近

给我找一个房间；她回答说，可以把自己住房的卧室让给我，于

是我就立即同她谈定。

然后，到了龚佩尔特那里；他去德国了；今天我要去打听一

下（通过察普），他何时回来。

回到“不伦瑞克”旅馆时，在门口碰见了穆尔。对于我同他

的女房东谈定的事，他很满意。

今天，我给杜西写了信，我相信，利沙加勒先生目前一定会

强作欢颜。

你的 卡·马·

８７



问候夫人①。我能见到伦肖。

３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３年５月２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前天，我给龚佩尔特写了信，把我对你的情况的看法告诉了

他，并附了一个简短的病历（自然，一切家务事都没有提，只说

你由于各种原因极为烦恼），以便尽我的最大努力证明我的诊断是

对的。今天，接到他妻子前夫的大儿子的回信，说龚佩尔特要过

八至十天才能回来，他将把我的信转去。

我同拉法格一直忙到四点半钟，来不及寄挂号信了，星期一

我把它连钱一同寄出，这样你如有兴趣的话，就能够利用这段时

间去游览。

我这里还有五十英镑，是否给你夫人？

再过几天，我们就将结束俄国的部分，这里还剩一个小插曲，

为此，我首先要仔细研究一下俄国的材料②，而我常常受到干扰。

问候穆尔和肖莱马。

你的 弗·恩·

９７３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３年５月２４日）

①

② 指写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保·拉法格也参加了写

作。——编者注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３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７３年５月２５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弗雷德：

在肖莱马的房间里匆匆回答三言两语，马上就要同他出去散

步，因为穆尔在他的达辛尼亚①那里，打算六点钟左右才露面。

这里冷得要命，到今天为止一直刮东风，所以，我得了重感

冒。

我到这里来的当天，或者确切些说当晚，象往常一样，我遇

到的第一个人，还是那个博尔夏特。

昨天，我还遇到了可敬的诺尔斯，他酩酊大醉，满脸通红。

据穆尔告诉我，勇敢的达金斯在国际分裂以后，就再也不过

问国际的事了８７。

如果你把五十英镑交给我妻子，我将十分感谢。

祝好。

你的 卡·马·

肖莱马向你问好，并要我转告，根据你给龚佩尔特的信，他

现在又深深相信，你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战略家。

０８ ３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３年５月２５日）

① 达辛尼亚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唐·

吉诃德幻想中的情人。此处指情妇。——译者注



３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３年５月２６日星期一［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附上十英镑，计银行券两张：Ｃ７６４８８７６和７７，伦敦，１８７３年２

月６日。今天下午，我将把钱给你夫人送去。

星期六①我做了一件蠢事。你夫人来这里，我冒冒失失地把你

的信②给了她，最后那段话她看了很久，但是，什么话也没有说。不

过，对于你相信利沙加勒先生目前一定会强作欢颜这句话，她也不

可能看出什么特别的意思。如果她问我，那我就向她说，除了你所

作的推测外，我一无所知，毕竟不能随随便便地相信利沙加勒的诺

言，因此你还在这里的时候就说过，要写封信去影响杜西。

法国最大的蠢驴麦克马洪顺利地巧赢了梯也尔先生，并把他

赶走了。的确，反动立场就是个斜面，只要一站上去，就会滑下

去的。如果麦克马洪还算得上什么的话，那他不过是个波拿巴分

子，而有意思的是：正如１８４８年两个老保皇派不得不把路易·波

拿巴推为元首一样，如今他们又不得不把他的总督推为元首８８。依

我看来，保皇派目前唯一可能的阴谋就是复辟君主制。奥尔良派

和正统派的争吵会使麦克马洪不胜其烦；鲁艾等人将要愚弄他，而

一旦他落入他们之手，他们就会教给他，应当怎样把军队等等搞

１８３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３年５月２６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７８—７９页。——编者注

５月２４日。——编者注



得适合于实行波拿巴式的政变。那时，一切都将取决于军队，而

麦克马洪，不管他过去怎样，无疑会尽一切努力，而且会很熟练

地为此目的而对军队严加训练。如今，梯也尔变得比任何时候都

更受欢迎，而甘必大重新退居次要地位，所以，一旦再发生风暴，

那末，从梯也尔到费里克斯·皮阿就会被列入重新使自己声誉扫

地的人的行列。

使我特别高兴的是，麦克马洪再一次向梯也尔证明，这些正

直的武夫恰恰是多么恶劣的坏蛋。

问候穆尔和肖莱马。

你的 弗·恩·

３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８９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 ［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

的辩证思想。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

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离开运动，

离开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就谈不到物体。物体只有在运动中

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

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

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

２８ ３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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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主要对象。①

１．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是位置移动（是在时间之中的——为了

使老黑格尔高兴）——机械运动。

（ａ）单个物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但是相对地说，可以把下落

看做这样的运动。向着许多物体所共有的一个中心点运动。但是，

只要单个物体不是向着中心而是向着另外的一个方向运动，那末

虽然它还是受落体定律的支配，但是这些定律已经变化成为②

（ｂ）抛物线定律并直接导致几个物体的相互运动——行星等

等的运动，天文学，平衡——在运动本身中的暂时的或外表上的

平衡。但是，这种运动的真正结果最终总是运动着的诸物体的接

触，一些物体落到另一些物体上面。

（ｃ）接触的力学——相互接触的物体。普通力学，杠杆、斜

面等等。但是接触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此。接触直接表现为两

种形式：摩擦和碰撞。二者都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在一定的强度

和一定的条件下产生新的、不再仅仅是力学的作用，即产生热、光、

电、磁。

２．本义上的物理学——研究这些运动形式的科学，它逐一研

究了每种运动形式之后确认，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运动形式互相

转化；并且最后发现，所有这些运动形式在一定的强度（因运动

着的物体而异）下就产生超出物理学范围的作用，即物体内部构

造的变化——化学作用。

３．化学。对于研究上述运动形式来说，无论它研究的是有生

５８３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

①

② 卡·肖莱马在这段的页边上写着：“完全正确！”——编者注

卡·肖莱马在这段的页边上写着：“很好，这也是我个人的意见。——卡·肖

·”。——编者注



命的物体或无生命的物体，都没有多大关系。无生命的物体所表

现出来的现象甚至是最纯粹的。与此相反，化学只有通过那些在

生命过程中产生的物质才能认识最重要的物体的化学性质；人工

制造这些物质愈来愈成为化学的主要任务。它构成了向关于有机

体的科学的过渡，但是，这种辩证的过渡只是在化学已经完成或

者接近于完成这种实际的过渡的时候才能实现。①

４．有机体——在这里，我暂时不谈任何辩证法。②

由于你那里是自然科学的中心，所以你最有条件判断这里面

哪些东西是正确的。

你的 弗·恩·

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东西还有点意义，请不要对别人谈论，以

免被某个卑鄙的英国人剽窃，对这些东西进行加工总还需要很多

时间。

４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１日于 ［曼彻斯特］

多维尔街２５号

亲爱的弗雷德：

刚刚收到你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但是，我没有时间对此

６８ ４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１日）

①

② 卡·肖莱马在页边上写着：“我也不谈。——卡·肖·”。——编者注

卡·肖莱马在页边上写着：“这是最根本的！”——编者注



进行认真思考，并和“权威们”①商量，所以我不敢冒昧地发表自

己的意见。

我在这里向穆尔讲了一件我私下为之忙了好久的事。然而，他

认为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或者由于涉及这一问题的因素很多，而

大部分还有待于发现，所以问题至少暂时无法解决。事情是这样

的：你知道那些统计表，在表上，价格、贴现率等等在一年内的

变动是以上升和下降的曲线来表示的。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

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

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现在我还认为，如有足够的经过

检验的材料，这是可能的）。如上所说，穆尔认为这个课题暂时不

能解决，我也就决定暂且把它搁下。

法国的灾难８８使我高兴的是，它和梯也尔及其走狗们的出丑

联在一起，而使我不高兴的是，如果结局相反，我可以预料，各种人

物会很快离开伦敦；同时，我还认为，无论是从法国的利益出发，还

是从我们的利益出发，目前任何暴力的灾难都是不合时宜的。

但是，我绝不相信，这一事件会导致复辟。无疑，“乡绅会

议”９０曾指望在巴黎、里昂、马赛，尤其在巴黎发生某种暴动。在

这种情况下，就会动武，就会逮捕一部分激进的左派，如此等等，

简而言之，将造成一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迅速地导致复辟的局势。

波拿巴本人在试图实现政变，也就是说最终完成政变时，由于巴

黎人的纯粹消极的反抗，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而且深深意识到，

如果这样持续六至八天，那末，政变就会遭受失败，并且无法挽

回。因此，出现了在林荫道等地方进行无缘无故的凶杀，即恣意

７８４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１日）

① 指卡·肖莱马和赛·穆尔。——编者注



实行恐怖的信号。正是莫尔尼先生这个事实上的头目，后来无所

顾忌地说出了由他本人制定的这项行动计划。

此外，“乡绅会议”缺乏果断的精神，而只有当他们面临的不

是三个，而是一个僭位者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表现出这种精神。相

反，这些家伙指望的是，让事变本身来帮助他们摆脱布利丹的驴

子①的处境。

但是现在，当他们处于议会的有限范围时，他们内部会立即

开始内讧。每个人都指望从最接近的派别中，例如从中间派左翼

中把必要的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便把对手排挤出去。至于麦

克马洪，在我看来，这个目光短浅的“正直人士”是绝不会独立

自主地行事的。此外，还有一个必然加速这伙人分化的因素。唯

一能使这些人形式上联合起来的就是上帝，即天主教。右派中较

激进的和较“正直”的人无疑会要求内阁对教皇②和西班牙采取明

确的立场９１，而我觉得，完全撇开内部的阻力不说，他们也不会在

这方面采取任何步骤，因为他们不得不对俾斯麦先生有所顾忌。然

而，实际上至今指挥着“乡绅会议”的全部活动，并且也指挥着

老妖婆即麦克马洪的妻子③的是耶稣会神父们，他们是不会让人

轻易地撇开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议会就能够象不久前那样极

其容易地再度迅速变换场景。要知道，要摆脱“必不可少的人”④，

８８ ４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１日）

①

②

③

④ 指梯也尔。——编者注

伊丽莎白 夏绿蒂。——编者注

庇护九世。——编者注

十四世纪法国唯名主义哲学家布利丹认为意志自由特别是选择自由的问题在

逻辑上是不可解决的，因而传说他讲了一个驴子的故事：一头驴子在两个完

全相同的草堆之间，无法进行选择，结果只好饿死。“布利丹的驴子”就成了

一句俗语。——译者注



总共只要九票就足够了，顺便说一下，同黑格尔相反，这证明必

要性并不包含着可能性。

前天，我曾到南港去看德朗克。他胖得不象样子，这同他的

身材很不相称。我在他那里偶然看到了一个德国庸人借给他的施

特劳斯的《新旧信仰》一书。我翻阅了一下，对这个可恶的神父

和俾斯麦的崇拜者（装出一副谈论社会主义的伟人样子），竟没有

一个人给予痛斥，这说明《人民国家报》有很大弱点。

今天，我同穆尔一起去巴克斯顿，所以星期一①以前我不在

家。同龚佩尔特会一面之后我就回来。单纯的散步和无所事事对

我很有益处。

附上杜西的来信。在我给孩子的信中，我说，她最近的一封

来信使我放心，等等；她指责我对利沙加勒不公正，那是没有根

据的。我只要求他不是讲空话，而是提出证据来说明他比自己的

名声更好些，从而可以有一定的理由去信赖他。你可以从回信中

看出，这个“坚强的人物”是如何行事的。真糟糕，为了孩子，我

的举动必须非常温和而慎重。我要等回来同你商量之后再回信。信

就留在你那里。

肖莱马刚刚来了。他不能跟我和穆尔一起走，因为罗斯科病

了，现在又要准备考试。

肖莱马读了你的信②以后说，他基本上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

暂不发表更详尽的意见。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卡·马·

９８４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１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８２—８６页。——编者注

６月２日。——编者注



４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９２

１８７３年８月２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赛拉叶今天晚上曾来这里。他对于赴日内瓦一事颇为抱怨，也

很犹豫９３。据他说，撇开个人原因不说，他原先之所以同意只是由

于他以为我们也要去；加之，他现在才看到委托书，他说，本来

是答应在代表大会前两星期寄给他的。他现在从委托书里发现有

这样一些提法，例如加强联合会委员会的权力，而对这些提法，无

论是他个人还是代表联合会委员会①都不能为之辩护。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联合会委员会收到了培列的一封信，信

中提出：

（１）罗曼语区联合会要求取消海牙代表大会赋予总委员会的

权力；

（２）日内瓦罗曼语区那帮人中，除杜瓦尔外，没有一个人愿

意接受任何英国支部的委托书，而杜瓦尔也是要以承认第一项为

先决条件；

（３）正如培列所写的，那里没有一个家伙愿意为代表大会哪

怕花费一星期的时间，而接受委托书则必须这样做。

在这种情况下，我坚决认为，赛拉叶以不去为好。在这种无

０９ ４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３年８月２９日）

①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法预测的情况下，如果他去那里，一定会使我们，而不是使他很

难堪。我的意见是，他应该写一封信，附上美国方面的材料９４，然

后声明，因健康状况不佳，他不能使用纽约、伦敦等地给予他的

委托书；最后，说明从大陆主要国家寄到伦敦来的信件使他深信，

在法国、德国、奥地利、丹麦、葡萄牙等国的目前情况下，召开

名副其实的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赞成，就马上来电报说“可”；如不同意则说“否”。在

了解你的态度之前，我不打算发表任何明确的意见。

人们直到现在还竭力向我们隐瞒瑞士的情况，这样，我认为

派赛拉叶去是十分荒唐的。我们完全缺席，可能会而且一定会给

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造成强烈的印象，——尽管报界一开头会作

为丑事来大肆渲染；如果赛拉叶在这种情况下前去，那真是活见

鬼。

祝好。

你的 卡·马·

左尔格来信还说（也许，你已经知道），荷兰人已通知他们，

还要派自己的代表去参加汝拉的代表大会９５，左尔格要求赛拉叶

作为他们的代表，坚决不让荷兰人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

问候夫人①。

１９４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３年８月２９日）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４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７３年８月３０日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摩尔：

如果赛拉叶不愿意去，我们不能强迫他，但我不能取消向他

们许下的诺言，因为我已打电报通知此事①，而且不管怎样，他本

人应该考虑一下，如何同总委员会妥善解决一切问题。

对你陈述的理由可以这样反驳：对我们来说，有个通讯员在

那里是很重要的，没有赛拉叶，我们就得不到有关情况的报告，特

别是有关内部会议的报告。

但是，把随信附上的两份报告９４及时译成法文并寄往日内瓦，

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对总委员会的义务，英文的报告在那里完全

无用。不管怎样，此事你们无疑应当关心一下。如果三四个人同

时各搞一部分，那末有一两天工夫就可以全部完成，即使译文不

十分好，那末由于仓卒也是可以原谅的。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代表大会的结局愈是可悲，自然愈好，因

此赛拉叶不去也好。但我的处境很为难，因为我已许下他要去的

诺言，我不好单方面把它取消。

不过，为什么日内瓦的蠢驴们竟没有一个人及时来信！这是

多么卑鄙的行为，而这恰恰又是那些挑起全部争吵的家伙干的！而

２９ ４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３年８月３０日）

① 见本卷第５９８页。——编者注



且对方会嘲笑他们，要求他们完全认输并承认他们的代表大会
９５

和他们的新章程。这个在海牙表现得如此激烈的杜瓦尔，现在也

加入了大合唱，——真是岂有此理。

好吧，等着看热闹吧！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４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１８７３年８月３０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电报收到；过后赛拉叶来了，随身带着培列给戴伊斯的信。我

不能为你把信留下，因为这里的联合会委员会书记戴伊斯要在星

期二报告此事。不过，赛拉叶答应替你复写一份。这封信非常精

彩：说应该剥夺海牙代表大会赋予总委员会的“无限的权力”。对

此日内瓦人——其中也包括培列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据说

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使一些汝拉支部转向他们。同是这个培列，多

年来一直说，只要总委员会更坚决地反对汝拉人，这些支部就会

转过来！这里依然表现出瑞士人的那种极其狭隘的地方观点。此

外，弗兰克尔对我说，这个恶棍对于俄尔顿（即那里对瑞士地方

性代表大会开会地点的称呼）所通过的决议还感到不满意９６！在这

种情况下，那就根本谈不上为了这些人，为了这些甚至拒绝接受

英国支部的委托书的人而到日内瓦去①。我认为，你最好立即给赫

３９４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３年８月３０日）

① 见本卷第９０—９１页。——编者注



普纳发出相反的指示，这样他就能及时接到通知。

昨天，在我坐下来给你写信的几个钟头以前，我差一点送命

了，而且直到现在全身还很难受。我喝了一勺复盆子醋，有些呛

进了气管里。我开始憋得抽搐，脸色完全发青，等等，再有一秒

钟，就全完了。事后我立刻产生了一个念头：能否人为地制造这

种现象？这是一种最体面、最不会令人生疑而且又非常迅速有效

的脱离人世的方法。如果公开介绍这种试验，可能会给英国人帮

大忙。

龙格夫人在往返拍发了几次电报之后（在布伦曾发生很强烈

的风暴）明天就要来了。

附带说一下，拉法格和勒穆修终于分手了。９７散伙是在勒穆修

声明自己决心这样做之后发生的，因为另一方的不满情绪已很明

显。勒穆修现在寄希望于你。我认为，散伙是明智的，而且对双

方来说都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老鼠与青蛙之战①耗费了全部的时

间。

祝好。

你的 卡·马·

至于赛拉叶，他已因病一个星期不能工作了，而如果去日内

瓦又得耗费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我感到非常满意的是，我们没

有使他有任何理由往后指责我们破坏他的全部事业！你知道，这

个法兰西人是多么惯于强调，并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惯于强

调：他同自己党内的“资产者”相反，是属于“工人阶级”的。

弗朗萨的信收到了。９８

４９ ４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３年８月３０日）

① 隐喻古希腊的一言诙谐叙事诗《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老鼠与青蛙之

战）》。——编者注



４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７３年９月３日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摩尔：

今天早晨收到你夫人的来信，得知燕妮①已经顺利地分娩了。

谨致衷心的祝贺。初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总不免使人有些担心，而

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又使人分外高兴。

日内瓦人是真正的庸人。就是说，为了联合汝拉各支部，就

把一切都颠倒过来！我确信他们现在已经在和另一方讨价还价，并

且渴望实行妥协，假如我们去，大概会看到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总

委员会的秘密报告未必可以全部地向这样的代表大会宣布。不过，

另一方也相当可怜，只有三十名代表！９９

我答应过勒穆修互不相干的两件事
②：

（１）不管情况如何，借给他二十三英镑交纳营业执照费；

（２）如果拉法格抛开他，或者拉法格自愿退出，或者通过其

他某种形式散伙，而不致影响我同拉法格的关系，那就同他和穆

尔③进行关于合营的谈判，其条件与他们同拉法格合营的条件相

同。从你的来信中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他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散

５９４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３年９月３日）

①

②

③ 乔治·穆尔。——编者注

见本卷第９４页。——编者注

燕妮·龙格。——编者注



伙的：如果我取代拉法格而同勒穆修合作，拉法格不会对我有任

何责难。如果这是正确的（而这件事，对我来说，只要你发表意

见就行了），那末穆尔和勒穆修可以在我同安得鲁斯联系的那个晚

上来我这里，我们便可商谈这件事。如果他因为营业执照而立刻

需要钱用，让他立刻通知我，我马上把钱给他寄到伦敦去。

祝贺你死里逃生①。可惜这种抽搐是不能十分有把握地使之

突然发生的，复盆子醋和甚至更厉害的东西就是几百次呛进你的

气管里，也不会引起这些症状。

给赫普纳的信已经写了。１００

如果你认为对拉法格来说我这样做能问心无愧的话，是否请

你把上面所说的告知勒穆修？只是要记住一点：我所提的只涉及

原先拉法格在“穆尔—勒穆修”公司所处的那种地位。至于其他

计划——关于大型印刷厂，——出于商务上的考虑，目前无论如

何必须予以拒绝。使用这个营业执照，至少在初期有足够的工作

可做。等我回来时，将对这一切加以说明。

莉希和我衷心地问候你们全家。

我相信，安得鲁斯也已经给你们寄去了扉页、目录和封面②。

封面的下面应该用小字印上：定价二先令。

你的 弗·恩·

６９ ４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３年９月３日）

①

②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的扉页、目

录和封面。——编者注

见本卷第９４页。——编者注



４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１８７３年９月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赫普纳的来信１００。

本应寄到你处的那些《同盟》①还没有收到，虽然上星期六②达

尔森那里已经有了。因此，到目前为止，我只能把你家里还有的

那十二份寄去。

祝好。

你的 卡·马·

据特鲁索夫告知，由培列、杜瓦尔等人署名的那篇拙劣作品

是克吕泽烈写的１０１。我当时就对你说过，这些不学无术的人写不出

这种东西，因为文笔还是比较讲究的。

７９４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３年９月９日）

①

② ９月６日。——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４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

哈 罗 格 特１０２

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２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洛帕廷昨晚又去巴黎了，他打算过一两个月回来，那时，如

果拉甫罗夫不因费用问题而改变决定（我已要洛帕廷特别注意这

一点），他将连同他的印刷厂一起迁到这里来。

洛帕廷和吴亭大概永远不会成为很亲密的朋友，他们的性格

很难合得来，而且他们在日内瓦初次见面就很冷淡的印象还没有

磨灭。此外，洛帕廷仍怀有强烈的俄罗斯爱国主义情绪，总是把

“俄国的事情”当作与西方无关的某种特殊的事情；看来，他对吴

亭把一切秘密都告诉我们并不十分赞许１０３。加之洛帕廷刚刚从拉

甫罗夫那里出来，而且刚刚摆脱西伯利亚的孤独生活１０４，自然会在

某种程度上易于接受他那甜得过分的调和主义。

另一方面，俄国流亡者的一切事情使他感到极其厌烦，他再

也不愿同他们发生任何关系，而吴亭尽管敌视这帮家伙，而且由

于这种敌视，仍然深深地陷在这种无谓的纠纷之中，并对一切琐

事都很计较，例如，洛帕廷不愿把你所知道的那篇车尔尼雪夫斯

基的稿子①交给特鲁索夫印刷，而愿交给拉甫罗夫印刷，对此吴亭

就非常生气，因为据说这会提高他们的威信！

８９ ４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２９日）

①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收信人的信》。——编者注



在我看来，同样没有多大意义的是，洛帕廷认为艾尔皮金不

是一个十足的无赖，而是一匹头脑简单的蠢驴；虽然正是由于这

个艾尔皮金对某个费杰茨基或费列茨基不谨慎以及后者饶舌，俄

国政府得知洛帕廷呆在伊尔库茨克，并逮捕了他。

洛帕廷到伊尔库茨克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离那里

极近”的地方，就是说，在七八百英里以外的涅尔琴斯克附近，但

马上就被送到亚库茨克以北的位于北纬六十五度的中维柳伊斯

克，在那里，和他交往的除了当地的通古斯人以外，只有看守他

的一个军士和两个士兵。

洛帕廷自７月脱逃后，在伊尔库茨克又躲藏了一个月，后来还

躲藏在专门受命寻找他的踪迹的那个人家里。随后，他穿上农民服

装，扮成车夫，赶着一辆大车到了托姆斯克，从那里改乘轮船。从托

波尔斯克乘驿马，最后乘火车到了彼得堡，一路上他都装扮成农

民。在彼得堡他又躲藏了一个月，然后乘火车平安越过国境。

《资本论》第二章至第五章（包括《机器和大工业》）的翻译

是他担负的，所以说，他担负的是大部分。１０５现在他在替波利亚科

夫翻译英文的东西。

昨天我读了工厂立法这一章①的法译文。我虽然极为尊重用

优雅的法语翻译这一章的艺术，但仍然为这出色的一章抱屈。力

量、活力、生命力——统统见鬼去了。平庸的作家为了能够用某

种优雅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不惜阉割语言的。用这种拘

谨的现代法语，是愈来愈难于表述思想了。学究式的形式逻辑几

乎到处都要求把语句重新排列，单是这一点就使叙述失去了鲜明

９９４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２９日）

① 指《资本论》第一卷的《工作日》一章。——编者注



性和生动性。我认为，用法译本作为英译本的基础是一个大错误。

用英语不需要削弱原作的表现力。在真正辩证叙述的某些地方不

免要失去一些东西，但在其他方面英语的强劲和简洁将予以补偿。

附带说一下，你知道科柯斯基先生用什么来为自己的拙劣翻

译①辩解吗？他说我写东西用的是极难翻译的“李卜克内西—马克

思的”文风！这是什么样的恭维啊！

杜西的信是昨天晚上接到的。准备明天再答复，免得你们都

在同一天收到。

龚佩尔特说些什么？

衷心问候杜西。

你的 弗·恩·

４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３０日 ［于哈罗格特］

亲爱的弗雷德：

星期四②我到龚佩尔特那里去了，发现他的头秃得相当厉害，

人也衰老了。这个可怜的人因患严重的痔疮而痛苦不堪，他终于

决定动手术，但正如他自己说的，这总有某些危险。我在他那里

００１ ４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３０日）

①

② １１月２７日。——编者注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的德译本，该
书于１８７４年以《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为题在不伦瑞克出版。——
编者注



（我在曼彻斯特逗留的短时间内，除他之外，自然不会见到任何

人）同他的四个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女教师一起吃了午饭。

龚佩尔特给我作了检查，发现肝有些大，根据他的意见，我

只有去卡尔斯巴德①，才能完全痊愈。要我喝杜西喝的那种矿泉水

（由于性质一样，这里把这种水叫作基辛根），但不用矿泉浴。此

外，我的生活制度和杜西的生活制度也有些不同。她只许走很少

一点路，这一点龚佩尔特完全同意这里给杜西治疗的医生默特尔

的意见（默特尔是一个很香的姓②，他是苏格兰人，并以至今仍是

詹姆斯二世党人而自夸，就让他去见唐·卡洛斯部下的斯图亚特

上校吧），而我则相反，需要长时间的散步。龚佩尔特劝我少做工

作，这未必是需要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

做，甚至连信也没有写。我认为在这里呆两个星期完全够了，可

是龚佩尔特坚持要三个星期。确实，杜西也要到下星期三左右才

能采用比现在更厉害的矿泉浴。

附带说一下，龚佩尔特没有收到我寄给他的关于同盟的小册

子③。在曼彻斯特，人们一直抱怨邮局不把报纸和印刷品送到。因

此，请立即给他寄去小册子以及你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关

于西班牙的那些文章④的单行本，如果你已经收到的话。龚佩尔特

说，这一切他都很感兴趣，我们应当从伦敦给他寄一些去，使他

能随时了解情况，不然，他同曼彻斯特的庸人在一起，最后也会

变得委靡不振。

１０１４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３０日）

①

②

③

④ 弗·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默特尔这个姓的原文是《Ｍｙｒｔｌｅ》，也有桃金娘的意思。——编者注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很遗憾，可爱的洛帕廷没有碰到我。这个年青人多么顺利地

摆脱了灾难呵１０４！如果他到伦敦来，我们就能防止他接受拉甫罗夫

的奉承①。

昨天这里（这里的空气总的说来非常令人爽快）下了倾盆大

雨，我感冒得很厉害，今天不得不呆在家里，因为必须记住：防

患于未然。杜西信中对你说过的我们这里度蜜月的那一对（他们

姓布里格斯）头三天就无聊得要命，以致年青的丈夫写信去邀请

一个跛子朋友，这个人昨天已经来了。从这以后，根据喧哗声来

判断，他们已经活跃起来了。杜西和我昨晚下象棋解闷。总的说

来，我看过圣贝夫关于沙多勃利昂的书②，这个作家我一向是讨厌

的。如果说这个人在法国这样有名，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

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种虚荣不是穿着十八世纪轻佻的

服装，而是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

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

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

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

“李卜克内西—马克思的”文风一语，是科柯斯基先生的一种

非常客气的说法③。然而，这看来是指我们所不熟悉的李卜克内西

的法文文风。他的德文文风同科柯斯基先生的一样拙劣，因此必

然会使后者感到愉快和亲切。

既然你已经开始看《资本论》的法译本，我希望你能继续看

２０１ ４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３０日）

①

②

③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１００页。——编者注

沙·奥·圣贝夫《沙多勃利昂及其在帝国时期的文学团体》。——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９８页。——编者注



下去。我想，你会发现某些地方要比德文本好些。

问候莉希夫人。

再见。

你的 卡·马·

４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

哈 罗 格 特

１８７３年１２月５日 ［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昨天我本应如约给你写信，但午后三点到六点，我荣幸地在

自己家里接待了你的合伙人勒穆修先生９７，并且倾听了他的诉

怨，——不要害怕，我不打算向你重复这些拨弄是非的话来加以

报复。我劝两人和解，而且对他们说（穆尔①是在一个星期以前，

勒穆修是在昨天），他们既然已结合在一起，就应当彼此和睦相处。

这是人们所能找到的两个最可笑的家伙。他们每个人都无限地夸

大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各人只呆在自己的部门，而这些

部门又各不相同，于是双方就尽情地互相批评起来。我上星期给

穆尔五英镑，昨天也给了勒穆修五英镑，并且特别强调指出，他

理应只得到此款的半数。这使他略感不快，但是，因为穆尔没有

来，而是派他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这样做。勒穆修

当时说，还要为营业执照交纳十英镑，这样，一百六十英镑就将

３０１４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３年１２月５日）

① 乔治·穆尔。——编者注



全部用完。在没有现金收入的情况下，假如你授权于我，我可于

下星期再给他们五英镑。但我将坚决要求穆尔通过龙格收取现款，

因为从１０月份起已经积聚了相当多的进款，并要求他用收集到的

款子来维持营业。如果你也按这个意思写封短信给穆尔，那就好

了。不过，假如他们写信去打扰你，你就回信告诉他们，在你回

来以前他们无论如何应当和睦相处，而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

们所抱怨的一切，都不象他们所说的那么严重。

关于同盟的报告①已寄给龚佩尔特了。他对你的头痛说了些

什么？希望你的感冒已经痊愈。

我现在能够付给你一百英镑，供圣诞节开支。是把它全部给

你夫人，还是只给一部分，而剩下的等你回来后给你？此外，由

于你们要呆三个星期，你是否还需要钱？如果需要，请说明多少，

打得宽裕点。

两星期以前，我托阿斯通出售一些股票，但是这种股票没有

买主。如果股票能脱手（而明天我会见到他），那就可以立即清理

你的债务，否则我们只好等到２月初，那时我又会有些进款。

给你寄去吴亭的那本斯特拉斯堡的格夫肯教授写的关于银行

的小册子②，以供消遣。多么聪明的人们！他们总是只引用自己的狐

群狗党的东西，只引用诸如奥格斯普尔格（过去有谁知道这个犹太人）

和伟大的瓦格纳这样权威人士的东西，关于瓦格纳有诗曰：

     连《泰斯维斯 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

   那还有什么东西适用呢？天哪！１０６

吴亭把一大堆这样的小册子留在我这里，都是些极其荒谬无

４０１ ４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３年１２月５日）

①

② 弗·亨·格夫肯《德意志帝国和银行问题》。——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聊的东西；既然他是托自己的书商选购的，那他就活该；光看标题

就知道，其中四分之三只能当大便纸用；再有一点也很能说明问

题，就是其中还没有一本书边是裁开过的。

关于法译本①，过几天再详谈。到现在为止，我发现你加过工

的确实比德文的好，但这里问题不在法文和德文上。就文体来说，

关于穆勒的评语１０７写得最好。

附上剪下的关于人体中机械力怎样变成热能的材料。布什是

当代优秀的外科医生之一。这里所描写的现象也可以解释在战争

初期双方提出的论断，似乎对方违反协议使用爆破弹。头脑冷静的

布什所作的描写，完全证实了一个古老的警告：不要玩弄火器。如

果自己的大脑把颅骨炸破，那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衷心问候杜西。

你的 弗·恩·

４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７３年１２月７日［于哈罗格特］

亲爱的恩格斯：

你给我的六十英镑，约剩下二十三英镑作为我的旅费。（收到

的钱花费如下：给穆尔②公司十英镑；清账：付啤酒铺老板五英镑，

付杂货铺老板五英镑，付威瑟斯五英镑，付当铺的利息二英镑十七

５０１４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３年１２月７日）

①

② 乔治·穆尔。——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先令，四英镑为杜西买衣服、鞋子等，五英镑留给我妻子。）再有十

英镑我就完全够用了；但如果经过曼彻斯特返回，象我答应龚佩尔

特的那样，并在那里逗留两天，可能需要十二英镑。

请从一百英镑中只拿出二十英镑给我妻子，八十英镑留给我

作为后备，因为１月３日和１６日我将有一笔更重要的支出，而她

可能经受不住诱惑，去偿还不甚紧迫的债务。

为了堵住这个公司的嘴，不得不再花费五英镑。关于催收欠款

一事我今天给穆尔写封信。

我得的重感冒还没有完全好，仍在服药，这药是龚佩尔特得知

我生病以后，立即从曼彻斯特给我开来的。但愿再过几天就会痊

愈。这里的空气和安静的生活（我根本不做任何事）对我如此有益，

这你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尽管有这种令人厌烦和苦恼的意外，

我多年来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好过。

我之所以感冒是由于过分死板地遵照龚佩尔特的嘱咐，在饮

矿泉水之后过多地走路。而当时天气预示将有暴雨。

小杜西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治疗。此外，还有一项生活制度，规

定她不得晚于十一点睡觉。

在德·巴普巨著的内容提要１０８中，作为第二册中主要一章的

是“生理学资料”：

“劳动力的分析及其存在的生理学条件”：“１．卡尔·马克思关于劳动力

的理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一理论的巨大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２．对马

克思所谓的劳动力的生理学分析。构成这种力的三要素：神经力、肌肉力、感

觉力。”

你看，这竟成了他侵入医学领域的理由。这一章的结尾是：

“１４．上述生理学资料怎样使我们能够尽可能准确地确定劳动力的价值，

６０１ ４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３年１２月７日）



确定一切交换价值的基础和整个经济学的基础。”

最后一点象是误解。下面是题为《由研究再生产的作用而获得

的资料》的人口论。我从内容提要中看出，由于《资本论》的法文翻

译工作进展缓慢，他不知道那里有增补，因而根本无法掌握它。

古巴奴隶主的反抗是上帝的恩赐；决不希望事情这样毫无结

果地结束。卡斯特拉尔及其同伙遇到各种不愉快的困难，也使我感

到高兴。１０９

你读了教皇①的通谕没有？通谕极其明显地把我们漂亮的威

廉②同迫害基督的使徒和信徒的罗马皇帝相提并论。
１１０

对法国议会的左翼，大概还要采用特别的议事规程。无赖们不

愿大批退出。他们会失去作为公民天职的不受侵犯权，以及官方地

位、议员报酬等等。

龚佩尔特问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再去曼彻斯特？我安慰他说，

你也许要到春天才能因事顺便去看一看。

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卡·马·

５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

哈 罗 格特

１８７３年１２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７０１５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①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庇护九世。——编者注



附上三张半截的五英镑银行券；收到后请立即告知，以便把另

外的半截寄去。

从昨天早晨起就浓雾弥漫，我躲开浓雾在荒阜①上散步一小

时。那里有蔚蓝的天空和温煦的太阳，真是雾海中一个明媚的小

岛。

罗德里希·贝奈狄克斯这个无赖出版了一部关于“莎士比亚

狂热病”的臭气熏天的厚书②，书中极为详尽地证明，莎士比亚不

能和我国的伟大诗人，甚至不能和现代的伟大诗人相提并论。看来

简直应该把莎士比亚从他的台座上拉下来，而让大屁股罗·贝奈

狄克斯坐上去。单是《风流娘儿们》③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

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④和他的狗克莱

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莎士比亚往往采取大

刀阔斧的手法来急速收场，从而减少实际上相当无聊但又不可避

免的废话，但是笨拙的大屁股罗·贝奈狄克斯对此竟一本正经而

又毫无价值地议论不休。去他的吧！

昨天我收到一张莱茵省的地质图。我在当地作的一些推测多

半都已证实。

衷心问候杜西。

你的 弗·恩·

８０１ ５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①

②

③

④ 兰斯是莎士比亚的喜剧《维洛那二绅士》中的人物。——编者注

莎士比亚的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编者注

罗·贝奈狄克斯《莎士比亚狂热病》。——编者注

汉普斯泰特荒阜。——编者注



５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７３年１２月１１日于哈罗格特

亲爱的恩格斯：

半截的银行券已收到，十分感谢。我接到左尔格的信；他恳切

地请你马上把所缺的二十五份《同盟》①寄往纽约。

在你们那里浓雾弥漫的时候，相反，这里却是真正的春天，并

且空气非常清新，这在英国一般是不常见的。

罗德里希·贝奈狄克斯并不使我感到惊奇。假如他和他这类

人懂得莎士比亚的话，他们怎么能鼓起勇气把他们自己的“作品”

公之于众呢？

巴赞的情况很糟１１１。奥尔良派除了这样处死一个波拿巴的将

军外，不会有更廉价的方式来表现他们本身的爱国主义了。奥马尔

公爵是第二个卡托。

刚才给龚佩尔特写了信，并告诉他，我们将于星期一②十二点

钟到达曼彻斯特。

祝好。

你的 卡·马·

９０１５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①

② １２月１５日。——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１８７４年

５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１１２

１８７４年７月１５日于赖德市

纳尔逊街１１号

亲爱的弗雷德：

我还没有给你写信，的确感到很惭愧，但是谁都知道，在完全

闲散的情况下是很难找到时间的。这个岛是一个小天堂，对那些到

处把良田变为公园的地主老爷们更是这样。我们乘船绕岛周游了

一圈，到过文特诺尔、散当、考兹、纽波特，此外，还步行游览了几

次。天气太热，不能经常进行这样的游览，当然，同伦敦比起来，这

里的气温还是很适中的。

这里，在当地居民中，看来信教之风极为盛行，但是，尽管如

此，他们却是讲究实际的人。“请投富翁斯坦利一票”——这样的广

告我们在郊外到处可以看到。赖德市镇委员会是交易所活动的真

正范例，赖德港口和铁路建筑公司形形色色的成员在这里开会，其

会议报告在这里的地方报刊上取代了英国下院的报告。

我们的房东，是个对贫民宣读圣经的人，他那大约有二十四卷

０１１



的神学藏书，装饰了我们的客厅。他虽然属于英国国教会，我仍在

他的藏书中发现有斯珀吉昂的布道书。我在散当洗了一个热水澡，

在公共浴室里也发现这类图书，而且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举行某种

虔诚的宗教集会的通告。的确，这里的人民很穷，看来是在教会中

寻求他们的主要乐趣。研究一下本地渔民怎样如此迅速地落到这

种屈辱的地位，是很有意义的。毫无疑问，“人口过剩”在这里是根

本谈不上的，因为这里的居民实际上总共连十万人都不到。

我的健康状况在好转，已经无需服用药丸，但不管怎样，脑袋

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

上星期六①小劳拉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喜悦；可惜她星

期一晚上就回去了。她走的时候，我们把她送到码头，当时有一帮

游览者——戒酒协会会员从布莱顿来到这里。他们当中有一半人

喝醉了酒。正如站在我旁边的一位英国老人所说的，这是“他一生

所遇到的人当中最坏的一帮”。的确，我也从未见过这样一帮堕落

的、粗野的、猥亵的白痴，妇女们也是丑陋不堪，而这些都是“青年

人”。外国人大概会为这种生来就自由的不列颠人的范例而感到惊

讶。

很遗憾，俄国皇帝②没有在萨克森遭到失败。你从报纸评论中

可以看出，当俄国人答应俾斯麦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使他的战争纲

领得到欧洲批准的时候，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是打算在那里继续

进行于巴黎开始的（１８５６年）有关海上法的预备谈判１１３。假如首相

不是迪斯累里而是格莱斯顿的话，那他们的这种把戏就会得逞。而

现在这个会议则只能以失败告终。

１１１５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４年７月１５日）

①

②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７月１１日。——编者注



对俾斯麦的未遂的刺杀
１１４
，看来使他暂时举止失常了。否则，

尽管基辛根矿泉水起了作用，他会不会还来谈论阵亡者以及他本

人为德国赢得的“自由”呢？但是，漂亮的威廉必定会认识到，如果

人们认为已无需向他开枪，那是违背礼俗的。

在法国，由于害怕解散议会，这些先生们变得非常胆小。尽管

麦克马洪发出庄严的普鲁士式的内阁命令，但他显然不象他装扮

的那样坚决了。他也清楚，政变将使他依附于波拿巴主义者，并使

七年期限法１１５迅速完蛋。另一方面，他还担心事先没有安排或“组

织”好元帅的权力就解散。如果“乡绅会议”９０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

于自己的幻想，那末，不管它本身怎样抗拒，仍然“会使他有可能统

治下去”。但是，世界历史上难道有过比这个冲突及其主角更滑稽

可笑的事情吗？如果共和国依然存在下去，那罪过最小的当然是职

业的共和主义者。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和彭普斯。

你的 摩尔

５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

赖  德

１８７４年７月２１日于兰兹格特市

神父坡１１号

亲爱的摩尔：

星期五①晚上，我突然接到龚佩尔特从伦敦发来的一封信。他

２１１ ５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４年７月２１日）

① ７月１７日。——编者注



到那里去做手术，请我们在手术（星期六）后去看他。我给他发了电

报，并立即写了信。今天接到回信说，手术做得很好，他希望几天后

就能起床。我是本星期还是下星期初去看他，取决于他的下一封

信，不管怎样我有事要到伦敦去，并把彭普斯接来。

但愿你的脑袋最终适应于海滨空气，不再捣乱。

卡洛斯派为枪杀一个普鲁士军官而感到痛快。普鲁士舰队现

在就可以立即出动，进行报复，而不是在赖德对你进行封锁。几乎

无可怀疑的是，普鲁士不管怎样总要同西班牙发生争执。而俾斯麦

正在很好地利用他那只受了伤的手。无疑，这将促使颁布关于出

版、集会、结社等的新法令。

你对威廉的看法恐怕是不对的。我想他现在会认为，根据宪

法，他的所有大臣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在和平时期充当射击的靶

子。这是他真正接受宪制的唯一方面。

显然，朋友迪斯①在他的顽固的乡绅们逼他（在英国历史上大

概还是第一次）公开废除他前任的两项议会成果——学校法，而现

在是学校委员会１１６——以后，又愿意当少数派大臣了。当蠢驴们废

除那些一贯奉行的措施，从而破坏传统的不可侵犯性时，他们并不

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是在英国守法的旧传统方面打开了一个明

显的缺口。如果再干一些这样的勾当，那末托利党的议会对于选民

说来就会落到象凡尔赛议会同样的地步，而且也会象麦克马洪那

样死命地抓住自己的七年期限法１１５。

但这是个多么蠢的傻瓜啊！起初是写这种普鲁士式的信，随后

是信的作者辞职，现在则是几乎刚刚还在指挥进攻的麦克马洪本

人请求延期！我认为，这些都不会有什么结果，议会将通过相反的

３１１５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４年７月２１日）

① 迪斯累里。——编者注



决议，于是毫无结果，一直休会到冬天，随后便开始恶性循环，直到

主张解散议会的多数派形成为止。假如议会有所作为，那仅仅是由

于偶然的机遇，就象台球侥幸击中一样，但是迄今为止它还一次也

没有碰到这样的机遇。

而这个财政家曼涅，在间接税多如牛毛的情况下，还企图以更

大的压力榨出更多的钱来！１１７这真不愧为第二帝国的财政巨头！甘

必大也神气活现地发表长篇的说教，以便使勃朗、基奈等三个空论

家皈依他的信仰！而被打败的意大利人正在和被打败的法兰西人

一起，在阿维尼翁和阿尔克两地，在佩脱拉克的遗骸上庆祝“拉丁

种族的优胜”！与此同时，德国的庸人正沉溺于“文化斗争”１１８的欢

乐之中，而英国的庸人则为教会和国家所陶醉。的确，各国统治阶

级到处都在同样迅速地腐烂下去，就连我们德国的资产者在这一

点上也完全与时代并驾齐驱。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５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１８７４年８月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小燕妮后天到你那里去，她可能于中午十二点从梅特兰公园

肯提希镇车站乘车前往。到那天我将去送她。１１９

我的四个证人：曼宁、马西森、西顿和阿德科克，在星期六的十

４１１ ５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４年８月４日）



二点整到了律师那里，把一切必要的证件交给了法官，并在当天从

他那里取走全部案卷，交给了内务部。律师认为，此事将于本星期

作出决定。１２０

附上拉法格的信，这封信我忘记告诉你了。

我左边大腿上长了一个痈，已经第二天了，也许用汞软膏可以

治好。睡眠不好。我非常想念小家伙①。

衷心问候全家。

你的 卡·马·

５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７４年］８月１２日星期三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摩尔：

《农民战争》②已收到，谢谢。

假如你还没有动笔写信，那就请你立即写几行来，谈谈你的健

康状况。燕妮③从龙格处得知你的腿有毛病，对此十分不安，昨天

她说打算到你那里去。海洋对她有显著的好处，海水浴效果良好，

据我判断，咳嗽已好；遗憾的是，她还有些失眠，我建议她采取我认

为最好的办法，即午饭后略睡一会儿，她做得很有成效。

你如能常给她写信，那总是好的，你知道，她是多么想念你。

你的 弗·恩·

５１１５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４年８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燕妮·龙格。——编者注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编者注

沙尔，即燕妮·龙格死去的孩子。——编者注



５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１８７４年８月１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星期二①寄给你的信，想必已经收到。如果没有收到，应向

邮局声明，因为小杜西写的另一封信就没有按地址寄到。

昨天我和妻子一起查阅账目，发现她有很多额外开支。因此我

从我的旅费中取出十六英镑五先令交她付给房东，取出十五英镑

给她本人。在购买各种旅行必需品之后，我这里剩下的钱暂时还够

用，因为我在９月１８日或２０日之前大概不会离开卡尔斯巴德②，

这样你就可以从下一季度的钱里取出必需的款项寄给我。

然而，我是否能在卡尔斯巴德逗留还很难说。上星期维也纳发

生了一起诉讼案，对被告之一提出的各项罪名中，还有这样一条：

他曾把“社会共产党人（检察官这样称呼我）卡·马·”的照片寄往

伦敦。不过，法庭不认为这是犯法的。

在俄国的所有大学里都发生了新的逮捕事件１２１，而在欧洲显

然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企图，要使“国际”重新成为吓人的东西。

不管怎样，我明天就要启程，因为本来就要赶不上季节了。杜

西的身体好多了，她的食欲在按几何级数增加，但这是带有歇斯底

里因素的妇女病的特点。必须装出一副样子，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她

６１１ ５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４年８月１４日）

①

②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８月１１日。——编者注



又开始靠尘世的食物为生了。在完全痊愈的时候，这种现象也就会

消失的。

痈并不大，但很深，从昨天起不再流脓了，看来正在愈合。幸而

我没有早点动身，要是在路上发生这种事，那就很伤脑筋。然而，龙

格把这件事写信告诉小燕妮，这是多么愚蠢。如果我在卡尔斯巴德

感到厌烦的话，我可能要返回汉堡。波克罕已经走了。

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卡·马·

我随《农民战争》①同时寄去的《灯笼》，小燕妮收到没有？

如果罗什弗尔在本星期出不了一号成功的《灯笼》，那他

就无可救药了。法国政府正在尽人力之所能使另一些人变得机智

起来。

５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７４年９月１日于奥地利卡尔斯巴德②

城堡山日耳曼尼亚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到星期三③我来这里就满两个星期了，我的火药，也就是钱正

７１１５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４年９月１日）

①

②

③ ９月２日。——编者注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编者注



好还够再用一星期。如果你给我写信，请按上述地址，但信封上写：

爱琳娜·马克思小姐。治疗对杜西非常有效；我自己感到好一些，

不过仍旧没有摆脱失眠。

我们两人严格遵守生活制度。早晨六点到各自的矿泉去，在那

里我必须喝七杯水。每喝完一杯就休息十五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可

以来回散散步；喝完最后一杯以后，散步一个来小时，最后喝咖啡。

晚上临睡以前，还要喝一杯凉水。

我暂时只能喝尘世的饮料——白水；杜西倒每天喝一杯比尔

森啤酒，这真使我羡慕。我的医生是库格曼推荐的，他是奥地利人，

举止言谈都很象著名的塞西利亚将军，他最初因为我留在这里而

有些不安。按照他的忠告，我是用伦敦的“食利者”查理·马克思这

个名义登记的。这个“食利者”带来的后果是，我必须替自己，还要

替爱琳娜向可敬的市财库交双份疗养税，然而却消除了我是恶名

昭著的卡尔·马克思的嫌疑。但是，昨天我的身分被维也纳爱造谣

的《喷泉报》（疗养区的报纸）揭露了，跟我一起的波兰的爱国者普

拉特伯爵（善良的天主教徒，自由派贵族）被当作“俄国虚无主义者

的首领”。但现在这样做大概已经晚了，因为我已有市里的交付疗

养税的收据。本来我也可以住在比库格曼为我安置的省钱得多的

地方，但是在我这种特殊情况下，为了保持显贵的外表，这样做是

有利的，也许甚至是必要的。不管在什么条件下——虽然库格曼还

不知道这点——在返回时，我决不取道汉诺威，而宁可象我来时一

样走南路。这个人的挑剔或粗野使我感到讨厌，这使他毫无理由地

把自己和家庭生活弄得很不愉快。我可能要在卡尔斯巴德呆五个

星期。

这里的近郊很美丽，在绿树成林的花冈石山上散步，是不会感

８１１ ５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４年９月１日）



到厌倦的。然而，树林中没有一只鸟。鸟儿是健康的，因而不喜欢

矿泉的水蒸汽。

但愿小燕妮已经好一些。

代我向大家衷心问好。

你的 摩尔

５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

卡尔斯巴德①

１８７４年９月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经过极其艰险但又非常美妙的航行——海浪高达二十英尺，

我们已于昨天夜里，或者更确切些说，今天凌晨二时，平安地回来

了１１９。燕妮起初有点晕船，呕吐以后就觉得好些，她一直呆在甲板

上一个避风的地方。现在她的主要痛苦是睡眠不正常，这个可怜的

孩子整夜思念着自己死去的小孩②，简直毫无办法。

上星期日③我给你写了一封信寄到库格曼家，并寄去一张开

在他名下的三十英镑横线支票。如果这张支票不能兑现，请电告白

恩士小姐：“支票退回”，你就把它寄给我或带回来，我将给你寄去

银行券。这是作最坏的打算，我没有别的办法，但我想，支票收到后

一切都会顺利的。如果这笔钱不够用，请写信来，我再给你寄去，从

９１１５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４年９月５日）

①

②

③ ８月３０日。——编者注

沙尔·龙格。——编者注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这里看到的你的来信①判断，我担心会不够。无论如何，你应当继

续治疗，直到医生认为不必再治的时候为止。以防万一，再附上正

巧还留在我手头的两张五英镑银行券，这是前半截，后半截过几天

再寄去。银行券号码见信末。

梅萨的信也看到了——这真是出人意外的好消息，非常可喜。

由于矿泉水不可避免地产生刺激作用，治疗起初使你失眠加

重，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如果你把这点告诉医生，他就会相应地改

变自己的处方，并注意使情况不致发展得过于严重。

燕妮在本星期，好象是星期二或星期三，曾写信给杜西，大概

已经寄到了。

燕妮经过极为艰苦的旅行，没有感到任何不良后果，甚至星期

二在敞篷车上两小时的冒雨旅行——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遇到了雨

——也顺利地过来了。不过，她用伞、雨衣和披巾保护得很好。总

的说来，直到最后几天，我们那里一直是好天气，而大陆上大概在

连绵不断地下雨。

泽稷岛从我们上次去后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盖了许多房子，

雅致的别墅，大型的旅馆。物价几乎和英国一样高昂，市场上一切

都涨价了，伦敦市场也影响这里的物价上涨。法语在迅速地消失，

甚至农村的孩子们彼此间讲话也几乎只用英语，三十岁以下的年

青人几乎全讲英语，而不带任何法国口音。只有年老的贵族还坚持

讲法语。现在那里也有两条不长的铁路，火车上听不到一句法语。

到了游览季节，五个不同的公司每天都组织岛上游览，我们也去了

一次，同去的有一百五十多人，分坐了八九个车厢。人群中有小市

０２１ ５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４年９月５日）

① 见本卷第１１６—１１７页。——编者注



民、职员、志愿兵和假绅士，这些假绅士足以使人发笑，有时又使人

发怒。真正的不列颠人在泽稷岛的这种旅行中，抛弃了自己矫揉造

作、过分拘泥的那一套，但在吃份饭的时候，却又非常认真地保持

那种风度。英国小资产阶级中的某些暴发户——未必可以称他们

为阶层——积累的资财日益增多，奢侈和摆阔气的作风也随之盛

行，这点从泽稷岛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正是因为泽稷岛被认为是还

算省钱的，也就是说还不算时髦的小岛。看来，泽稷岛游览者的体

面程度在逐年降低——我们在兰兹格特也同样看到这种情形，在

那里，没有比不幸的理发师（４月里他曾把我们的头发剪得很短）

对此发出的怨声更高的了。

“先生，现在放开我吧”，——我还有一大堆东西要写，而且这

封信也该发了，因为要寄挂号信。衷心问候杜西以及温采尔①。

你的 将军②

附上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前半截。二英镑五先令Ｄ６７７７７３

和４，伦敦，１８７４年７月１３日。

１２１５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４年９月５日）

①

② 恩格斯的绰号。——编者注

库格曼的绰号。——编者注



５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１８７４年９月１８日于卡尔斯巴德①

亲爱的弗雷德：

我们将于星期一②启程，经莱比锡去汉堡
１２２
，在莱比锡将稍事

逗留，去看看威廉③。

你知道，我是十分懒于动笔的，但这次一直没有写信却不是

这个原因。头三个星期我几乎整夜失眠，再加上这里过于紧张，这

就是全部原因。

虽然只是每天早晨喝矿泉水（晚上临睡前送一杯凉的特种矿

泉水到住所来），但整天就象在一台机器里似的，几乎一分钟也不

停地在转动。

早晨五点或五点半起床。然后相继喝六杯各种各样的矿泉水。

两杯之间至少相隔十五分钟。

接着准备早餐，为此必须先买些适合治疗的点心。然后至少散

步一小时，末了到郊区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这里的咖啡好极了。

以后就在附近的山上散步，约在十二点钟回住所，并且每隔一天还

要洗一次澡，这又占去一小时。盥洗之后，就在一家旅馆里吃午饭。

饭后严禁午睡（饭前准许），这是正确的，我试过一次以后就

２２１ ５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４年９月１８日）

①

②

③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９月２１日。——编者注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完全相信了。因此又去漫游，有时步行，有时乘马车。晚上六到

八点回卡尔斯巴德，吃点清淡的晚点，然后就寝。剧院（它和其

他娱乐场所一样总是在九点左右散场）、音乐会、阅览室给生活增

添一些色彩。

由于矿泉水的作用，我变得极易动怒。因此你可以理解，很

长时期来库格曼使我难以忍受。出于好意，他把我的房间安排在

他和杜西的房间之间，这样，不仅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而且

当我单独一人的时候，我都感到有他在场。我对他那种用热情的

声调郑重其事地发表的滔滔不绝的无稽之谈还能忍受，而对那帮

纠缠不休的汉堡 不来梅 汉诺威的庸俗男女，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但当他因闹家庭纠纷使我过于厌烦时，我就再也忍受不住了。这

个学究气十足的资产阶级浅薄之徒认为，他的妻子①似乎不懂得、

不理解他那专注于最高宇宙问题的浮士德式的禀性，因而以极其

恶劣的方式来折磨这个在各方面都比他强的女人。因此，我们之

间终于发生了一场争吵；我搬到了上一层楼，完全摆脱了他（他

使我的治疗受到很大妨碍），直到他启程（上星期日②）之前我们

才重新和好。但我向他坚决表示，我不去汉诺威了。

同西蒙·多伊奇（就是那个在巴黎曾和我有过争吵的人，他

在这里马上找到了我）的交往非常愉快。医务人员中有一半也很

快聚集在我和我女儿③的周围——这些人对我极为合适，因为在

这里我应当少想而多笑。柏林的画家克尼勒也是个非常可爱的小

伙子。

３２１５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４年９月１８日）

①

②

③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９月１３日。——编者注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



关于我同汉斯·海林 库格曼的奇遇中的某些趣事，到伦敦以

后再谈。

“关于奥地利事态”的细节听得越多，就越加确信，这个国家

正在走向末日。

到目前为止，我的体重减了四磅（海关的磅秤），甚至可以用

手摸到，肝肿大已消失。我相信我在卡尔斯巴德已经最终达到了

自己的目的，至少能维持一年。如果能在汉堡的迈斯纳处读到你

写的几行字，我将非常高兴。

杜西和我衷心问候莉希夫人和彭普斯。

你的 摩尔

我被邀去伊施耳（是《维也纳医学报》出版者克劳斯医生邀

请的），奥本海姆先生（库格曼夫人的兄弟，是个很和蔼的人）还

邀请我去布拉格，但是人到一定时候就老想回家。

６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

汉  堡１２２

１８７４年９月２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来自卡尔斯巴德①的消息曾使我怀疑，你是否还能在那里收

到信，不然我早就给你写信了。

４２１ ６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４年９月２１日）

①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得知卡尔斯巴德对你有益，十分高兴。只要肝正常，本来失调

的和因治疗而愈益兴奋的神经系统也就会逐渐复原。你自然还需

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治疗并从卡尔斯巴德带来这方面的医嘱。

你们不从德勒斯顿那条路走，是毫无道理的，从那条路走要有趣得

多，现在作短期的旅游对你恰恰很有好处。不过还有时间从汉堡去

霍尔施坦沿海一带看看，你无论如何应在那里逗留几天，那个地方

很美丽。如果你需要钱，可向迈斯纳借，我们从这里还他。

你将在《泰晤士报》上看到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报道，这

显然是温菲尔德（或者叫作在海牙呆过的人）写的。这个场面真

是可怜，十四个人，除两个德国的拉萨尔分子（法兰克福的弗罗

梅和？①）、施维茨格贝耳、一个西班牙人果梅斯和埃卡留斯外全是

比利时人１２３。罗沙给我们寄来了布鲁塞尔小报《日报》上的一篇报

道，是关于这一小伙人的极有趣的记述。

其次，两个肖伊②和好吵闹的弗兰克尔几乎把我们这里的德

意志共产主义协会③断送掉。由于渴望进行活动，他们在自己的处

所召开了公众集会并邀请了齐林斯基之流的拉萨尔匪帮参加，而

这帮人是他们两年前费了很大力气才赶出去的！我得知此事已经

太晚了。我斥责了弗兰克尔并给了他一些指示，不用说，他做的

恰恰相反。果然不出所料，齐林斯基拉了五六十人来（协会本身

的人未必有十个！），把自己的人安插进会议主席团，于是他们就

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最后事情就拖下来了，这样，一切总

还算顺利，但并未完结。由于我还没有见到列斯纳（看来，他也

５２１６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４年９月２１日）

①

②

③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亨利希·肖伊和安得列阿斯·肖伊。——编者注

克尔施滕。——编者注



是心中有愧，否则他就来了），所以我没有得到关于事情经过的确

切情报。弗兰克尔很为他的业绩感到惭愧，而你的夫人狠狠地痛

斥了他一番。看来肖伊兄弟俩是忍不住要去管闲事的人。

你在莱比锡可能见到布洛斯，他明天或后天将恢复自由，不

管怎样你会听说，科伦工人打算出版一份日报，而布洛斯曾来问

过我，可否把它定名为《新莱茵报》，布洛斯将任编辑。这是在你

刚到卡尔斯巴德后不久的事，那时还没有接到你的任何音信，不

可能同你商量，所以必须暂且由我来决定。考虑到这是第一次以

应有的方式来同我们洽谈，其次，由于科伦只是一个外省的城市，

我们今后也未必会在某个时候再出版《新莱茵报》，我——就我个

人来讲——对此不表示反对，并且还说，估计你也会同意。我把

燕妮①当作你的代表，同她商量了一下，她也是这个意见。如果我

们拒绝的话，会给莱茵工人以极不愉快的印象。不过，你如有疑

问，也还来得及收回诺言。

威廉②编辑的《人民国家报》，由于只是为了充塞篇幅而毫无

批判地刊载各种材料，现在变得越来越枯燥和糟糕了。只是偶尔

有点可看的东西。

我正埋头研究关于本质的理论。从泽稷岛回来后，我在这里

找到了丁铎尔和赫胥黎在拜尔法斯特的演说１２４，其中再次暴露出

这些人完全没有能力认识自在之物，因而渴求一种解救的哲学。这

使我在排除了头一个星期的各种干扰之后，重新投入辩证法的研

究。虽然大《逻辑》③触及事物的辩证本质要深刻得多，自然科学

６２１ ６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４年９月２１日）

①

②

③ 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编者注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燕妮·龙格。——编者注



家有限的智力却只能利用它的个别地方。相反，《全书》①中的论述

似乎是为这些人写的，例证大都取自自然科学领域并极有说服力，

此外由于论述比较通俗，因而唯心主义较少。我不能也不想使这

些先生免遭研究黑格尔本身的惩罚，所以说这里是真正的宝藏，况

且老头子给他们提出了现在也还很伤脑筋的难题。不过，丁铎尔

的开幕词是迄今为止在英国的这类集会上所发表的最大胆的演

说，它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并引起了恐惧。显然，海克尔的远为坚

决的姿态使他不能入睡。我这里有一份一字不差地登在《自然

界》上的演说全文，你可以读一读。他对伊壁鸠鲁的推崇会使你

发笑。毫无疑问，就回到真正合理的自然观而论，在英国这里要

比在德国认真得多，在这里不是到叔本华和哈特曼那里去，而至

少是到伊壁鸠鲁、笛卡儿、休谟和康德那里去寻求出路。对他们

说来，十八世纪的法国人自然依旧是禁果。

在纽约，阴谋家和吹牛家在总委员会中获得了多数，左尔格

已辞职②，并且完全退出了。这样更好。现在我们对已经逐渐衰落

的事业不再负任何责任了。会议记录在我们手里，真是幸运！

至于重要的政治问题，幸而现在我们可以听其自然了，等你

回来后还有够你笑的时候哩！

总的说来，现在这里一切都正常。燕妮前天的气色很好，情

绪也很高。符卢勃列夫斯基好一些了，他作了电疗。没有说要截

去手臂，只是谈到要割去一块肌肉，大概其中长了神经末梢，引

起疼痛。但是，看来他的处境很困难，而恰好在紧要关头收到我

们的钱。

７２１６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４年９月２１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６４３页。——编者注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编者注



代我向迈斯纳致良好的祝愿，关于其他事情最近将给他写信。

衷心问候杜西。再见。

你的 弗·恩·

８２１ ６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７４年９月２１日）



第 二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其他人的信

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８７４年１２月



第 二 部 分



１８７０年

１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６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阁下：

首先应当向您表示歉意，回信耽搁了。您的信是星期四①晚上

六点钟收到的，而当时我已离开伦敦去城外。

无论如何，我不能参与发表公开的宣言１５，因为国际工人协

会总委员会（我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已经委托我写一篇类似的宣

言②。宣言已经写好，已提付讨论，并于上星期二一致通过。宣言

本应于今天登在《泰晤士报》上，不过，由于有一段抨击了俄国，

大概被压下来了。但毕竟有希望登在《派尔 麦尔》上１２５。巴黎现

在正处于戒严状态。在西欧其他各国以及合众国，我们都有自己

的机关报。

１３１

①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

者注

７月２１日。——编者注



如果宣言在这里发表，那您会发现，尽管我们的社会见解多

么不同，宣言所阐述的政治观点（这是首先要涉及到的）是同您

的观点一致的。无论如何，我坚信，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对抗

民族纠纷的复活和现今整个外交的真正力量。

不过，我准备进一步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请来信告诉我，您

是否愿意到我这里来和什么时候来，或者什么时候我可以在您家

里见到您。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２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和劳拉·拉法格

巴  黎

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８日 ［于伦敦］

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应当原谅我很久没有写回信。你们知道，我很怕热。炎

热把我的精力完全消耗了。此外，我的事情太多：德国“朋友

们”象发射多管炮似的纷纷给我来信，而在目前情况下，我又不

能不立即给他们回信。

当然，你们很想听到一些有关战争的情况。毫无疑问，路·

波拿巴已经错过了他初期的良好机会。你们明白，他原先的计划

是出其不意地袭击普鲁士人，并靠这种突然性来保证对普鲁士人

的优势。的确，法军进入战斗准备状态要比普军容易得多，因为

法军目前全部是由基干兵组成的，而在普军中，后备军里的非军

２３１ ２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法格（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８日）



事人员占着相当的分量。所以，假如波拿巴象他起初打算的那样，

用即使是半集中起来的兵力迅速出击，那末他也可能出其不意地

占领美因兹要塞，同时向维尔茨堡方向推进，从而切断北德意志

和南德意志的联系，使敌人营垒惊慌失措。然而，他错过了这一

机会。他看到了德国这场战争的明显的民族特征，并对南德意志

一致地、迅速地、毫不迟疑地归附普鲁士感到震惊。他的一贯的

犹豫不决占了上风，这是很符合于他这个策划政变和全民投票的

阴谋家的老行业的。但是这种方法用在战场上是不行的，战争要

求迅速而果断地作出决定。他放弃了他原先的计划，决定集中自

己的全部武装力量。这样一来，他就丧失了他所拥有的主动性即

突然性这一优势，而普鲁士人则赢得了动员自己的部队所需要的

时间。因此，可以说，波拿巴一开始作战就已打了败仗。

但是，目前不管起初的事态怎样，战争将是非常激烈的。即

使法国初获大胜，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法军在自己的途程

上很快就会遇到三个准备长期防守的大要塞——美因兹、科布伦

茨和科伦。归根到底，普鲁士比波拿巴拥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甚

至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普鲁士在这个或那个地方越过法国边境，使

“祖国的神圣领土”——立法团的沙文主义者认为，这种“神圣领

土”就在莱茵河的法国一岸——成为作战区！

两个民族使我想起有关两个俄国贵族的笑话，这两个贵族由

他们的两个农奴犹太人跟随着。贵族甲打了贵族乙的犹太人，贵

族乙回答说：“既然你打了我的犹太人，我就要打你的犹太人。”看

来，两个民族都顺从它们自己的专制君主，容许本民族去攻打另

一个民族的专制君主。

在德国，战争被视为民族战争，因为这是防御性的战争。资

３３１２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法格（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８日）



产阶级（更不用说土容克地主）在表示自己的忠顺方面大显身手。

可以认为，我们已经回到了１８１２年和这以后的年代了，喊着那些

年代的口号：“为上帝、国王和祖国而战”，念着老驴阿伦特的诗

句：“德国人的祖国，它意味着什么！”①

根据十二月的英雄②的命令唱《马赛曲》，自然就象第二帝国

的整个历史一样，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然而，这表明他感觉到，

《向叙利亚进发》９现在是不宜唱了。与此同时，可恶的老驴威廉·

“亚涅山大”③却和右边的“强盗”俾斯麦、左边的“密探”施梯伯

一起唱着《耶稣保佑我》１０！

这两种情形都是令人厌恶的。

然而，令人宽慰的是，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工人们都

在进行抗议。的确，两国国内的阶级战争非常发展，以致任何国

与国之间的战争都不能长期地使历史的车轮倒退。相反，我认为，

现时的战争将会产生双方的“官方人士”完全意料不到的结局。

附上李卜克内西的《人民国家报》的剪报两份。你们可以看

到，他和倍倍尔在国会的表现非常出色。１２６

我个人则希望双方，即普鲁士人和法国人去厮打，同时也希

望——依我的看法，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德国人占上风。我

之所以希望这样，是因为波拿巴的最终失败，或许会引起法国革

命，而德国人的最终失败则只能使现状再持续二十年。

４３１ ２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法格（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８日）

①

②

③ 指威廉一世。原文《Ａｎｎｅｘａｎｄｅｒ》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结合词，它由《Ａｎｎｅｘ

ｉｏｎ》（“兼并”）和。《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亚历山大”）两词组成。“亚历山大”暗

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编者注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恩·摩·阿伦特《德国人的祖国》。——编者注



英国的上层阶级现在对波拿巴充满着道义上的愤慨，而十八

年来他们一直对波拿巴卑躬屈膝。当时他们需要他作为他们的特

权、地租和利润的救星。而同时，他们也知道，这个人是坐在火

山上的，而这种令人不快的地位迫使他周期性地破坏和平，并使

他——加之他还是一个钻营之徒——成为令人厌恶的伙伴。现在，

他们则希望庄严的、新教的、俄国所支持的普鲁士来充当扼杀欧

洲革命的刽子手的角色。普鲁士对他们来说是更可靠和更威风的

宪兵。

至于英国的工人，他们憎恨波拿巴要比憎恨俾斯麦更甚，主

要是因为波拿巴是一个侵略者。同时，他们也说：“你们这两家倒

霉的人家！”①如果英国的寡头们要参加反法战争（看来他们颇有

这种倾向），那末，在伦敦有人会敲起警钟的。我本人正在做一切

力所能及的事情，以便通过国际来支持这种“中立”精神，并打

乱英国工人阶级的“被收买的”（被“有威望的人士”所收买的）

首领们的计划，因为这些首领们正竭力把英国工人阶级引入歧途。

但愿对筑垒地区的住房所采取的措施不致危及你们。２７

多多地吻我可爱的小施纳普斯
②。

忠实于你们的 老尼克③

５３１２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法格（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８日）

①

②

③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一场。——编者注



３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图书馆①：

给你寄去载有总委员会宣言②的７月２８日的《派尔 麦尔新

闻》剪报一份。

请在《人民国家报》上刊载的译文中注明，你收到的是宣言

的英文本。这样我们的其他通讯员就会明白，我们没有时间给他

们寄译文了。

星期二③，我把你和倍倍尔在国会的抗议书译成英文给了总

委员会。抗议书在总委员会里大受赞扬。４６

还有一件事。卡尔·布林德先生在体育馆举行的德国人集会

上发表了爱国主义的演说；这个小丑在演说中，把他这个德意志

的布鲁土斯在战争期间将自己的共和主义献到祖国的祭坛上这件

事，说成是极其重要的、震撼世界的事件。此为第一幕。

第二幕。卡尔·布林德亲自在伦敦的《德意志邮报》上把上

述群众集会加以渲染，同时，照例地把出席人数、大会的意义等

６３１ ３ 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９日）

①

②

③ ７月２６日。——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

者注

图书馆（英语：《ｌｉｂｒａｒｙ》）是马克思的女儿们给李卜克内西起的绰号。——编

者注



等胡吹一通。

第三幕。卡尔·布林德在《每日新闻》上刊登一封匿名信，信

中令人神往地描述卡尔·布林德在体育馆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发表

的长篇演说对整个德国所产生的惊人影响。他写道，所有的德国

报纸都转载了他的演说。其中一家，即柏林的《人民报》居然（！）

全文刊载（这个家伙是《人民报》的记者）。维也纳各报也没有忽

视这一重大事件（这个家伙就这件事亲自给《新自由报》写了一

篇通讯）。

无数事例表明这个侏儒企图在英国人面前充当德国的马志尼

的角色，这是其中之一例。

祝好。

你的 卡·马·

４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１８７０年８月２日于 ［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亲爱的贝克尔：

好久没有写信，只是因为没有时间。希望我们彼此之间的了

解足以使我们相互确信我们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总委员会关于战争的宣言①，我暂时只寄给《平等报》，因为

７３１４ 马克思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７０年８月２日）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

者注



我知道，这对《先驱》来说已经晚了。今天我正等着校样，以便

给你本人寄去。

荣克在翻译代表大会的议程（寄给《先驱》）中出了一系列错

误。

第一项应为：“关于取消国债的必要性问题。讨论赔偿权问

题。”

第二项应为：“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之间的相

互关系。”

第四项应为：“把发行银行变为国家银行。”

第五项应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合作生产的条件。”

其实，所有这些你都能在《人民国家报》上看到１２７。

其次，关于代表大会，在目前情况下，显然不可能在美因兹

举行。比利时人建议在阿姆斯特丹。我们确信，在情况尚未好转

之前，代表大会应当延期召开。

第一，在阿姆斯特丹，我们的基础很薄弱，而重要的是代表

大会应当在国际已经深深扎根的国家里召开。

第二，在现时战争造成的经费缺乏的情况下，德国人不可能

派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派出一人。法国人没有护照，即未

经当局许可，不能离开本国。我们的法国支部遭到破坏，一些久

经考验的人不是逃亡，就是被关入监狱。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

会重演在瑞士演出过的滑稽剧１２８。某些阴谋家在阿姆斯特丹可能

拼凑虚假的多数。为了玩弄这些诡计，他们总是能找到必要的资

金。从哪儿来？这是他们的秘密。

另一方面，根据章程第三条规定，总委员会不能延期召开代

表大会。然而在目前的非常情况下，如果总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

８３１ ４ 马克思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７０年８月２日）



得到各支部的必要支持，它是能够对此承担责任的。
１２９
因此我们希

望，无论是瑞士德语区小组，还是日内瓦罗曼语区小组，都能在

这方面正式提出附有理由的建议。

如你所知，巴枯宁在比利时总委员会中有其驯服的工具——

空谈家安斯。我以自己的名义——因为当时比利时书记的职位空

缺——把对巴枯宁的揭露和评论附在１月初总委员会关于《平等

报》等等所发出的通告信①里。安斯对此给总委员会写了一封针对

我本人的极其粗暴的信（他谈到了我“攻击巴枯宁的不正当的手

段”），对此我也给予了相应的回答。昨天，比利时总委员会给我

们写来一封充满指责的正式信件，看来，这也是受了他的影响，例

如，信里写道：比利时总委员会决定委托代表们在即将召开的代

表大会上，追究我们对我们关于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②

的责任。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去干预这种瑞

士的地方事务！说来也奇怪，这和巴黎“联合会”一样，是布鲁

塞尔人自己直接要求我们干预的！真是健忘！

无论如何，现在我们不得不在特别通告里更加详细地论证我

们的决议。所以，如果你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同盟的阴谋诡计

和拉绍德封代表大会以及瑞士内部争吵的准确情报，我将非常感

激。

我已收到了日内瓦俄国朋友的来信１４。请代我向他们表示谢

意。

如果他们能写一本关于巴枯宁的小册子，那实在是再好不过

的了，但是必须在最近就写好。如果这样，他们就用不着给我寄

９３１４ 马克思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７０年８月２日）

①

②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编者注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有关巴枯宁的阴谋活动的新材料了。

他们问我，巴枯宁在１８４８年干了些什么？他在１８４３—１８４８年

住在巴黎期间，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革命一开

始，他就到布勒斯劳①去了，在那里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取得了联

系，并在他们当中替当时已经成了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死

敌的阿尔诺德·卢格竞选（选入法兰克福议会）。后来——１８４８年

——他在布拉格组织了泛斯拉夫主义者代表大会１３０。这些泛斯拉

夫主义者曾指责他，说他在那里耍两面派。但是，我不相信这是

真的。如果他在那里（从他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朋友们的观点来

看）犯了什么错误的话，在我看来，那也是“无意的”。１８４９年初，

巴枯宁发表了一篇宣言（小册子）１３１——温情脉脉的泛斯拉夫主

义！从他在革命期间的活动中可以举出的唯一值得称道的事，是

他参加了１８４９年５月的德勒斯顿起义１３２。

他刚从西伯利亚回来以后的言论②对判断他的为人是十分重

要的。关于这一点，在《钟声》上和登在《未来报》上的波克罕的《俄

国来信》１３３，中都有充分的材料，这些东西你大概都有。请告诉俄国

朋友们，他们信中所揭发的人③并没有在这里露面，他们委托的有

关波克罕的事我已经办了１３４，要是他们当中有谁能到这里来，我将

非常高兴。最后，如果他们能寄一本刚刚出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全

集第四卷给我，我将非常感激。书款我将给他们邮寄去。

你在最近一期《先驱》上发表的论战争的文章④写得很好，我

０４１ ４ 马克思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７０年８月２日）

①

②

③

④ ［约·贝克尔］《人民战争》。——编者注

谢列布廉尼科夫。——编者注

米·巴枯宁《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编者注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们全家都很赞赏，并向你致衷心的问候。

再见。

你的 卡尔·马克思

附上的校样在个别印错的地方已作了修改。所以，根据这份

校样翻译比根据寄给《平等报》的那份更好。

５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８月２日 ［于伦敦］

阁下：

我在８月１日《号召报》上的一篇７月２７日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通讯中读到下面一段话：

“满城都是被收买来支持好战精神和反法情绪的人……〈原文如此！〉①

同时，从伦敦寄给《法兰克福报》的一封信中有非常有趣的证明。旅居伦敦

的法国人打算发表反对这场拿破仑式的战争的宣言，为此邀请了旅居伦敦的

著名的德国共和主义者。德国人似乎拒绝参加他们的抗议，并声明这次战争

从德国方面来说是防御性的。”

这篇虚假报道是《法兰克福报》记者布林德搞的，它歪曲了

您所发起的“集会”的真相。

我想，您如果在《号召报》（编辑部地址：巴黎瓦卢瓦街１８

１４１５ 马克思致欧·奥斯渥特（１８７０年８月２日）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

的。——译者注



号）上给予驳斥，就能最好地达到您原先提出的目的。

您的 卡·马克思

６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８月３日 ［于伦敦］亲爱的奥斯渥特先生：

寄上我的最后通牒—— “附言”，希望它能使您满意①。再多

我也做不到了。

您的 卡·马·

《Ｉ 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ａｄｄｒｅｓｓｓｏｆａｒａｓｉ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ｏｎｔｈｅｗａｒｉｓｓｕｅｄｂｙ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ｉｏｎ．》

“我只在下述限度内同意以上发表的宣言，即该宣言的精神总

的来说符合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战争的宣言。”

２４１ ６ 马克思致欧·奥斯渥特（１８７０年８月３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７页。——编者注



７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１３５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８月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请把您的宣言１５寄给我的朋友路·西·波克罕看一看，他家

的地址是：西区肯辛顿区不伦瑞克花园１０号。

衷心问候女士们。

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８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８月６日 ［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附上总委员会关于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两项决议的“十

分清晰”的副本①。

请写信给培列，让他把这两项决议刊登出来。这是回答《团

结报》的最好的办法。２４

他们不必说这是根据总委员会的指示发表的；他们有权这样

３４１７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１８７０年８月５日）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编者注



做，因为在总委员会决议的初稿里明确规定这些决议是要公布

的１３６。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９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８月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ＩｔｅｒｕｍＣｒｉｓｐｉｎｕｓ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允许您将他的名字签在宣言上，但是注

意：必须附有和我在签名时提出的完全相同的保留条件。②

您的 卡·马·

赫·伊·路特希尔德，商人（德国人，即普鲁士人），答应在

同样条件下签名。

顺便说一下，指出这次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是防御性的那个

地方，尽管用的是十分巧妙的、委婉的词句，仍然保留！

４４１ ９ 马克思致欧·奥斯渥特（１８７０年８月７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４２页。——编者注

ＥｃｃｅｉｔｅｒｕｍＣｒｉｓｐｉｎｕｓ——又是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４篇的

开头），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编者注



１０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１３７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２日于兰兹格特市

哈兹街３６号

亲爱的荣克：

寄去下列文件以便提交总委员会：

（１）日内瓦的德语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罗曼语区联合会委

员会将给您寄去同样内容的文件）。

（２）还有我从不伦瑞克接到的决议的副本；原件我不寄给您

了，因为那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琐事，我必须给予答复。

我感觉很不舒服，但海滨的空气也许会对我有益。

祝好。

您的 卡·马克思

１１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兰 兹 格特

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５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今天我到银行去了，就是我曾叫斯密斯去查询的那家银行，在

那里偶然听说他终于屈尊去进行了查询，而给他的答复（如果需

５４１１１ 恩格斯致燕·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５日）



要，银行准备以十倍的数目替我担保），大概会使他满意的。
１６
这

样，可能我很快就会听到他的消息。我非常高兴，我现在不必写

信给这个愚蠢的房产主贵人了，他的产业在波尔顿附近，在工厂

的烟雾弥漫之中，看来是很小的。这个家伙可能现在正在附近的

沼泽地带打沙鸡，也正是这个时候他乐意同租赁人进行事务通信。

而在此以前，这头蠢驴显然是在摆架子。

在法国目前的情况下，不管哪一天都可能来个天翻地覆，也

许就发生在一两个星期之内，因此租一所房子，以三年半为期，并

加以修缮，这自然是件冒险的事，但又必须冒这个险。我以为，奥

尔良派现在正期望一个象１８４８年那样的受他们操纵的临时共和

国，而且使这个共和国因签订和约而出丑，那时候王冠就会落在

他们奥尔良王朝这个现在唯一可能的王朝头上。但是，这套把戏

可能不会得逞。

最糟糕的是，巴黎一旦发生真正的革命运动，由谁来领导呢？

最有声望和唯一合适的是罗什弗尔；布朗基看来已被人遗忘了。

幸而巴尔贝斯已经死了。“党内的大胡子”又会把一切都搞糟

的。好吧，等着瞧吧！

我的那些文章①很走运：我在适当时机作出的某些小小的预

言都及时地见报，而第二天就为最新消息所证实。象这样的事是

很侥幸的，不过这使庸人们极为敬佩。

不久前出现的那篇署名“冯·通德尔 滕 特龙克”的文章不知

作者是谁？这篇文章非常直率地把真实情况告诉了英国的庸人。１３８

总的说来，英国人现在突然发现了德国人的高尚素质，他们现在

６４１ １１ 恩格斯致燕·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５日）

①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一）至（八）》。——编者注



都责骂波拿巴，而在一个月以前还对他卑躬屈膝，真是妙不可言。

再没有比“正派人”更下流的了。

可惜我今天没有时间再给杜西写信了。请告诉她，我这几天

就写信给库格曼并将答应的东西随信附去。１３９

我和我的妻子①衷心问候你们大家，希望海滨的治疗对你们

大有好处。

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２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１４０

霍 布 根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尊敬的左尔格先生：

我很久没有给您回信，有两方面的原因：先是太忙，后来又

病得很厉害。８月初医生让我到海滨去２８。但在那里，坐骨神经痛

剧烈发作，弄得我几个星期都直不了腰。昨天我才又回到伦敦，但

是还远未痊愈。

首先十分感谢您寄来的东西，特别是那份对我来说非常珍贵

的劳动问题统计资料１４１。

现在简短地答复一下您几次来信提出的问题。

休谟曾受委托在美国人中间进行宣传，但是他超越了自己的

７４１１２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０年９月１日）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权限。下星期二我将把这件事报告总委员会，把他的那些“会员

卡”也拿出来展示。１４２

至于美国的“书记职务”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是那里的

德国人支部的书记，杜邦是法国人支部的书记，埃卡留斯是美国

人的和讲英语那部分人的支部的书记。因此，在我们的正式文件

中，埃卡留斯被列为“美国书记”。否则我们就得采取不必要的烦

琐办法，例如，我还要作为日内瓦的“俄国人支部的书记”签署，

等等。不过，埃卡留斯本人就克吕泽烈的事１４３在纽约的一家报纸上

已经把情况完全说清楚了。

下星期我再给您寄去一包会员卡。

巴黎在战争时期的行为是可悲的，它在多次惨败之后仍然忍

受着路易·波拿巴和西班牙冒险家欧仁妮①的马木留克兵的统

治，这说明法国人多么需要有一次悲痛的教训，才能重新激起他

们的勇敢精神。

普鲁士蠢驴们不会了解，目前的战争必然会导致德国与俄国

之间的战争，正象１８６６年的战争曾导致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战争

一样。这是我所期待的德国从战争中得到的最好结局。除了同俄

国结成同盟并屈从于俄国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独特的“普

鲁士主义”。此外，第二次这样的战争将是俄国的不可避免的社会

革命的助产婆。

很遗憾，一个我所不能理解的误会使我的朋友福格特对席利

产生了错误的看法１４４。席利不仅是我的一个最老的、最亲密的私人

朋友，他还是一个极能干、极勇敢和极可靠的党员。

８４１ １２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０年９月１日）

① 拿破仑第三的妻子。——编者注



我很高兴，迈耶尔作为代表到辛辛那提去。
１４５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我很想看看凯洛格写的关于货币的那部荒谬作品的原文１４６

（这同英国的布雷、格雷、布朗特尔·奥勃莱恩等人和法国的蒲鲁

东的著作简直是一路货色）。这里找不到这本东西。

１３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霍 布 根

１８７０年９月２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亲爱的迈耶尔：

匆匆（因为邮班现在就要截止）只写这几行。下星期再比较

详细地给您写信。昨天从海滨回来，医生曾让我到那里去增强体

质；可是，坐骨神经痛剧烈发作折磨了我几个星期。

我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答家里见到的一大堆信件；在我

的这些邮务债主中，左尔格的信就有半打。您的信不知弄到哪里

去了，只是在我把给左尔格的回信发出以后才见到它，所以未能

根据您信中提出的意见修改那封信１４７。

不过，不管怎样我都要写信给左尔格的，因为他给我寄来了

报纸和劳动问题统计资料１４１（马萨诸塞州）以及对总委员会有用的

关于休谟的消息和休谟制作的两张“国际会员卡”的样品１４２，等等。

９４１１３ 马克思致齐·迈耶尔（１８７０年９月２日）



最后，不管情况怎样我都不能不去纠正我的朋友福格特对我

的一个最老的和最亲密的朋友席利的错误印象１４４。

我非常高兴，从左尔格最近的来信中得知您将作为代表去辛

辛那提。１４５

如果德国工人联合会任命了另外一个通讯员，那就需要把这

件事正式通知我，以便向总委员会报告。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 卡·马·

您能否告诉我西部铁路业和代表大会对它采取的行动等比较

详细的情况？

１４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于伦敦

十分匆忙。

亲爱的奥斯渥特：

我于星期六①才回到伦敦，因为太忙，不能接受您友好的邀

请。

在您准备第四版１５的时候，请用在法国通用的正式名称：

“国际工人协会”，而不要用“国际劳动者协会”。

０５１ １４ 马克思致欧·奥斯渥特（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

① ９月３日。——编者注



我的预见毕竟是对的，帝国的结局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①。

您的 卡·马·

１５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２日 ［于伦敦］

阁下：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奥·赛拉叶已作为总委员会的全

权代表于上星期三②前往巴黎。他认为他留在那里的职责不仅是

参加防御工作，而且是影响我们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此人确实

是个才智出众的人物。他的妻子③今天得知他的决定。不幸，她带

着一个婴儿，不仅一文不名，而且赛拉叶的债主还要她偿还十二

英镑左右的债款，威胁要拍卖她的家具，把她赶到街上去。在这

种情况下，我和我的朋友们决定帮助她，并为此冒昧地在这封信

中也向您和您的朋友们求助。

您会看到，我上星期五提交给总委员会的、现在正在印刷的

那篇宣言④，在很多点上几乎同您的文章⑤完全一致。

１５１１５ 马克思致爱·斯·比斯利（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④

⑤ 爱·斯·比斯利《为法国申辩。告伦敦工人书》。——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

者注

燕妮·赛拉叶。——编者注

９月７日。——编者注

见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编者注



我认为巴黎将不得不投降，从我接到的来自巴黎的一些私人

信件中可以看出，临时政府中某些有影响的成员已对这种事变作

好准备。

赛拉叶今天来信说，唯一能阻止新的六月起义的是普鲁士人

急速进军巴黎！只要外省履行自己的义务，就是巴黎陷落，法国

也决不会灭亡。

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给我拍来大量电报，谈的都是关于英国承

认法兰西共和国的问题。的确，对法国说来，这是现在最重要的

事情。这是目前能为法国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普鲁士国王①象接待

法国执政的君主一样正式接待波拿巴。他想恢复波拿巴的王位。在

取得不列颠政府的承认之前，法兰西共和国是不能正式存在的。但

是不能浪费时间。难道你们能容许你们的女王②和你们的寡头们

按照俾斯麦的指示来滥用英国的巨大影响吗？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顺便说一下，当前，英国报纸上出现了许多关于“我国防卫”的

无稽之谈。一旦同普鲁士或大陆其他军事强国交战，你们唯一的可

靠的进攻手段，就是截断他们的海上贸易。但是只有在恢复了你们

的“海上权利”（这是由于内阁玩弄阴谋，未经国会批准，根据１８５６

年巴黎和约而让给俄国的权利）之后，你们才能做到这一点。俄国

认为这一条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在这次战争一开始就迫使

普鲁士承认“巴黎协定”中这些条款的极端重要性。１４８普鲁士自然

是非常乐意这样做的。第一、它没有海军。第二、从大陆各军事强

２５１ １５ 马克思致爱·斯·比斯利（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２日）

①

② 维多利亚。——编者注

威廉一世。——编者注



国的共同利益来说，自然要迫使英国这个欧洲唯一的海上强国从

人道出发放弃海战的最主要手段。非人道的行动方式的特权（而哪

一种战争能用“人道”方式进行！）保留在大陆强国的手里。此外，这

种外交上的“慈悲”是以所有权（自然是海上的，而不是陆上的）比

人的生命更神圣为前提的。这就是陷入糊涂境地的英国工厂主和

商人被有关海战的巴黎条款所愚弄的原因所在，这些条款对他们

是无益的，因为美国没有接受。只有在同美国交战时，这种条件才

会对英国的金融寡头具有某种意义。目前，普鲁士和俄国（它正悄

悄地向印度推进）对英国所以采取鄙视态度，就是因为它们认为英

国在陆地的进攻战中不会得手，而在它能左右一切的海战方面却

解除了武装，或者更确切些说，由于克拉伦登按照帕麦斯顿的密令

采取的专横行为而被解除了武装。如果明天你们宣布，巴黎和约的

这些条件（即使不是用条约条款的形式表述出来）是一纸空文，我

敢向您担保，大陆上的挑衅者的调子立即就会改变。

１６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４日于伦敦

尊敬的公民：

随信附上我们的宣言①两份，一份给《国际报》，另一份给

《自由报》。我没有时间把它翻译出来，杜邦在曼彻斯特，而赛拉

３５１１６ 马克思致塞·德·巴普（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４日）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

者注



叶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正在巴黎。我的时间都花在同德国通信和

对英国工人进行宣传鼓动上了。

我们设在不伦瑞克的中央委员会于９月５日发表了《告德国

工人》的宣言，反对兼并法国领土，主张同共和国签订和约６６。根

据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将军（一个卑鄙的普鲁士人，１８６６年

在法兰克福因野蛮行为而臭名远扬１４９）的命令，不仅没收了这篇宣

言，而且逮捕了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甚至逮捕了印刷宣言的

不幸的印刷厂主人①，并且象对待刑事罪犯那样，给他们戴上镣

铐，解往东普鲁士的一个城市勒特岑②。
７１
您知道，在法国人可能登

陆的借口下，德国北部沿岸一带都宣布了戒严，因此这些军人老

爷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逮捕、审讯和枪决。而在德国其他未宣布

戒严的地方，普鲁士人也同样实行了为中产阶级所支持的压制各

种独立见解的恐怖制度。德国工人却不顾这种恐怖和资产阶级的

爱国主义号叫，表现得非常出色。

可惜，对于我们的法国同志我不能这样说。他们的宣言是荒

谬的６０。“撤回到莱茵河那边！”他们忘记了，德国人要是回老家的

话，也用不着撤回到莱茵河那边，只要撤退到普法尔茨和莱茵省

（普鲁士的省）就够了。您可以想象，俾斯麦的官方报纸会如何利

用这种沙文主义的空话！这个宣言的整个调子是荒谬的，同国际

的精神完全不符。

我没有时间把赛拉叶寄给我的信全部抄给您，但是下面的一

段摘录就足以说明巴黎的情况。我们的责任是不要用幻想来安慰

自己。

４５１ １６ 马克思致塞·德·巴普（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４日）

①

② 波兰称作：吉日茨科。——编者注

西韦尔斯。——编者注



“不能想象，六年来一贯标榜国际主义、声称要消灭国界和不再承认‘外

国人’这个概念的人，为了保持虚假的声望竟堕落到现在这种地步，而他们

迟早将为此付出代价。当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气愤时，他们回答说，如果他

们不这样讲，那早就见鬼去了！因此，他们认为，向这些不幸的人隐瞒法国

的真相比拿自己的声望冒险去开导他们要更好些，而我觉得这种做法本来对

我们法国要有利得多。况且，他们那种极端沙文主义的讲话会把国际置于什

么境地！他们那种由于不幸的想象力而竭力想加以复活的深刻的民族纠纷不

知道需要几代才能消除！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愚蠢，完全不是。他们和我一样

清楚，他们向人民谄媚，就是欺骗人民，他们感觉到他们正在自己脚下挖坑，

他们尤其害怕公开承认自己是国际的成员，而既然这是愚蠢的，那末他们也

就只能拙劣地模仿１７９３年的革命了！”

我相信，在巴黎即将投降而且必然投降的时候，这一切都将

消失。回忆昔日的伟大是法国人的不幸，甚至是工人的不幸！必

须让事变把这种对过去的反动迷信一劳永逸地粉碎！

作为《团结报》附刊发表的宣言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１５０。我很

了解，那些鼓吹绝对放弃政治的人（似乎工人就是一些在广大的

世界之外给自己创造小天地的僧侣），当历史的警钟一敲响的时

候，总是要陷入资产阶级政治中去的。

英国的报纸除极少数外都已卖身投靠：大部分投靠俾斯麦，小

部分投靠路·波拿巴，后者准备了足够的钱来大批地收买它们。然

而我有办法来同普鲁士老爷们作殊死的战斗。

我们的巴黎朋友纷纷给我拍来电报，告诉我应当怎样在德国

进行宣传。我想，我会比巴黎人知道得更清楚，应当如何对待我

的同胞们。

如果您能写几行谈谈比利时的情况，我将非常感谢。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５５１１６ 马克思致塞·德·巴普（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４日）



１７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温采尔：

附上宣言①。

我的时间全部被“国际的事务”占去了，以致从来不能在夜

里三点钟以前睡觉。因此请原谅我这么久没有给你写信。

衷心问候伯爵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②。

你的 卡·马·

１８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附上我们的新宣言①
五十份。其中有些误刊，但不是意思上的

错误。准备在再版时订正。

６５１ １７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４日）

①

② 普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

者注



我们德国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不伦瑞克）于９月５日向德国

工人发表了一篇宣言，反对兼并洛林和亚尔萨斯，承认法兰西共

和国等等。６６根据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的命令，不仅没收了

这篇宣言，而且逮捕了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连同印刷这一宣言

的不幸的印刷厂主人①）并给他们戴上镣铐，解往东普鲁士的勒特

岑②。
７１
我立即将关于此事的报道③寄给了伦敦各报，看他们是否刊

登这些东西。

在昨天的大会上，击败那些被和平协会３２收买或者理论上十

分幼稚的人们，完全是偶然的。星期二，正当我们在召开国际总

委员会的通常的例行会议时，我们的朋友们从滨河路打电报来，要

我们去搭救他们，因为否则他们在投票时会遭到失败。于是就发

生了这一切７４。

请您原谅我没有早些给您回信。我忙于国际的事务……以致

自我回来以后，从来不能在夜里三点钟以前睡觉。

李卜克内西由于糊涂没有把秘密地址告诉我，直接寄给他的

所有信件都被警察机关没收了。

我准备给您找几号《人民国家报》，不过同以前给您寄去的那

些一样，以后要还给我，因为我要用来选材料。

您的 卡·马克思

７５１１８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４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的被捕》。——编者注

波兰称作：吉日茨科。——编者注

西韦尔斯。——编者注



１９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１５１

日 内 瓦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附上给《平等报》的总委员会宣言①。明天你将收到由我翻译

的德文本（因为这篇东西我开始是用英文写的）。德文本上有几句

关于德国的话，是专门对工人说的；英文本没有来得及加进去。

祝好。

你的 卡·马·

２０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几天以前，我已将译本②寄给《人民国家报》，因为此事比较

紧急。但是这个译本有些地方作了修改。

祝好。

你的 卡·马·

８５１ １９ 马克思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４日）

①

② 指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的德译本。——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２１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６日于伦敦

阁下：

请原谅我又写信打扰您，但是，打仗就得象个打仗的样子。

国际总委员会两篇宣言①所作的最坏的预测已经应验了。

普鲁士曾声明，它是同路易·波拿巴作战，而不是同法国人

民作战，但是现在它正同法国人民作战，而同波拿巴媾和。它泄

露了机密。它声称要使路易·波拿巴或他的家族重新在土伊勒里

宫复位。无耻的《泰晤士报》今天装模作样，认为这不过是谣言②。

它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这是在柏林《国家通报》（普鲁士的《通

报》）上刊载的。我从《科伦日报》这类半官方的普鲁士报纸上看

到，忠于霍亨索伦王朝传统的威廉皇帝这头老驴已经跪倒在沙

皇③脚下，乞求沙皇大开宏恩，收用他这个奴才去反对土耳其人！

近来，反动势力在德国开始嚣张。我已写信告诉您，这是从我们

不伦瑞克的同志们身上下手的，把他们当作一般刑事罪犯，戴上

镣铐，解往东部边境。７１但这只是成百上千件事实中的一件。

在德国反对拿破仑第一的第一次独立战争④以后，政府对所

９５１２１ 马克思致爱·斯·比斯利（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６日）

①

②

③

④ 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年的战争。——编者注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６日《泰晤士报》社论。——编者注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编

者注



谓蛊惑者的野蛮残暴的迫害（ｄｉｅｄｅｍａｇ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持

续了整整二十年之久！７３但那时，迫害只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才开始

的。现在则在签订和约以前就开始了。

当时，迫害的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官僚和贵族的崇尚空谈的

理想家和轻举妄动的年青人（大学学生）。现在迫害的则是工人阶

级。

至于说到我，那末我对普鲁士政府的所有这些罪行都感到高

兴。这些罪行将使德国激愤起来。依我看来，您现在应当做以下

的事情：总委员会关于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虽然只在《派尔 麦尔》上

全文刊载１２５，但在其他许多报纸上刊载了宣言的摘要，甚至关于宣

言的社论。这一次，虽然宣言已经送给伦敦的各家报纸，但是，除

《派尔 麦尔》发表了极为简短的摘要外，竟没有一家报纸对它稍加

注意。

（附带说一下，昨天如此“友好地”对待您的这家报纸１５２，对

我负有某种私人义务，因为我向它推荐了我的朋友恩格斯的《战

争短浮》。我这样做是根据Ａ．Ｂ．①的建议，他有时在《派尔 麦

尔》上暗中夹带一些关于国际的短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第二

篇宣言在这家报纸上没有完全无声无息。）

在大陆上，公众已经习惯于认真地对待国际的宣言，时而这

家报纸，时而那家报纸——甚至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甚至在波

拿巴统治下的法国报纸，甚至现在在柏林——都加以全文转载，因

此人们曾不止一次地责备我们，说我们不重视利用“自由的”伦

敦报刊的可能性。自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卑鄙的行业已经完全

０６１ ２１ 马克思致爱·斯·比斯利（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６日）

① 梯布林。——编者注



卖身投靠，也未必会相信这一点；而威廉·科贝特早就把它斥为

“叛卖的、无耻的和无知的”了。

我想，假如您在《双周评论》上发表一篇关于国际、关于总委员

会有关战争的宣言和关于这些典型的“自由的”英国报纸如何对待

我们的文章，——而我将设法使您的文章也在西班牙、意大利、瑞

士、比利时、荷兰、丹麦、匈牙利、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我们的报纸上

转载，——那末您将对国际作出可能作出的最大帮助！１５８这些英国

报纸实际上比柏林的报纸更效忠于普鲁士警察机关。

拉法格正在波尔多办报①，他向您和您的夫人致最良好的祝

愿。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２２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９月２３日 ［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随信寄去《人民国家报》（第７２—７６号）和《人民意志报》

（第３４号），两者我都必须在下星期一②以前收回。

我只是偶尔才收到《未来报》。恩格斯随身带来的那几号，正

如他刚从曼彻斯特运来的所有其他家庭用具一样，还没有打开。也

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暂且不能接受您的友好邀请。我首先要给恩

１６１２２ 马克思致欧·奥斯渥特（１８７０年９月２３日）

①

② ９月２６日。——编者注

《国防报》。——编者注



格斯和他的家庭安置一下。

我完全反对您的中立化计划１５４，并且已经按照这个意思对它

（我从别人那里也已听说这个计划）发表了详尽的意见。

如果问题真是关系到德国军事安全的话，那末，拆除麦茨和

斯特拉斯堡周围的工事也就足够了。

俾斯麦是知道这一点的。他也知道，在这个地区建立中立地

带不会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今后又势必要同法国媾和，这样得到

的将更少，实际上，什么也得不到。这是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

余的措施。

其次，请您认真考虑一下，德国的所有反对派之所以成为一

股相当大的力量并由于政府的迫害而日益壮大，仅仅是因为而且

恰恰是由于它严格地按原则行事。

不仅工人们感觉到这一点，而且象雅科比、特利尔的路德维

希·西蒙，以至雅科布·费奈迭这样的人也都感觉到这一点。一

旦这些带有各种色彩的反对派搞起外交来，那就一切都完了。他

们通过外交是根本得不到什么的，只会由于自己的行为而丧失

［……］①权利声明：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兼并吧；我们则宣布这

种兼并无效！

不过，现在的主要角色不是梯也尔，而是茹尔·法夫尔。拆

除要塞的建议最初是在官方的《圣彼得堡报》上提出来的１５５，并立

即为法国临时政府所接受。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消除战争恶棍对

漂亮的威廉②的影响，那末这就是彼得堡的眼色。

您的 卡·马·

２６１ ２２ 马克思致欧·奥斯渥特（１８７０年９月２３日）

①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手稿此处不清。——编者注



２３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１９日 ［于伦敦］

阁下：

德亚克是反对工人的。他实际上是英国辉格党人的匈牙利版

本。

至于里昂１５６，我已收到了几封不宜发表的信。最初，一切都顺

利。在国际支部的压力下，里昂在巴黎之先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

立即建立了革命政府——公社，它的成员一部分是参加国际的工

人，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日用品入市税被立即废除

了，而这是完全正确的。波拿巴派和教权派阴谋家们都被吓倒了。

已采取了武装全民的坚决措施。资产阶级即使不是真正同情新秩

序，至少已经开始默默地服从这种新秩序了。里昂的行动立刻得

到马赛和土鲁斯的响应，在这些地方国际支部是很强的。

但是，蠢驴巴枯宁和克吕泽烈跑到了里昂，把一切都弄糟了。

他们两人都是国际的成员，所以，不幸得很，他们有足够的影响

把我们的朋友们引入歧途。市政厅被占领了一个短时间——颁布

了愚蠢透顶的关于废除国家的法令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您

知道，一个俄国人（资产阶级报纸说他是俾斯麦的代理人）想冒

充拯救法兰西委员会的首领，这一事实本身就完全足以使舆论发

生变化。至于克吕泽烈，那末，他的行为既象傻瓜又象胆小鬼。这

两个人在遭到了失败以后都离开了里昂。

３６１２３ 马克思致爱·斯·比斯利（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１９日）



在卢昂，象在法国的其他大多数工业城市一样，国际的各个

支部都效法里昂，坚持让工人正式参加“保卫委员会”６２。

但是，我必须告诉您，根据我从法国得到的种种消息来看，整

个资产阶级都宁愿让普鲁士占领，而不愿让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

共和国取得胜利。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寄上我昨天收到的《纽约论坛报》一份。如果您读完后把它

退还给我，我将非常感谢。其中有一篇关于国际的文章，我不知

道是谁写的，但从风格和文笔来判断，可能是德纳先生写的。

此外，转寄给您三份《国防报》，这是拉法格给您的，他还向

您问好。

２４

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

丹  第

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１日 ［于伦敦］亲爱的伊曼特：

你的侄子①于昨天早晨到达。你的信是今天收到的。但是，我

们在家庭会议上决定：小伊曼特将在这里呆到星期三，然后乘轮

船回去。

第一，关于启程的事，我们不愿意让他这样快就离开大家，而

４６１ ２４ 马克思致彼·伊曼特（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１日）

① 罗伯尔·伊曼特。——编者注



且稍事休息，对他本人也有好处。

第二，关于旅行的方式：他从南安普顿来时冻坏了，而乘火

车去丹第（条件更坏，坐三等车）会把他累坏的，如果坐轮船的

一等舱，他只要花二十先令，就能享受应份的暖气。

他是一个十分庄重和有教养的青年，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

相信你会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

祝好。

你的 卡·马·

附带说一下，我们的威廉——不是国王，而是威·李卜克内

西——在他的《人民国家报》上大大地激怒了普鲁士人，虽然他

以固有的局限性认为，如果对方说“白”，他就得说“黑”，反之

亦然。因此，他把某个甘必大之流的全部空话当作了真话，而实

际上却在经常地欺骗自己的读者，如象法国的统治者向法国人灌

输欺骗性的消息一样。

同时，弗莱里格拉特先生成了民族自由主义庸人们的思想的

主宰者。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既然他把向市民募集来的那笔钱装

进了腰包，他就应当拿出点东西来。１５７

２５

马克思致荷兰和佛来米的国际会员

布 鲁 塞尔

［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３—９日之间于伦敦］

请我们的荷兰朋友们按期把自己的《工人报》、《阎王》、《未

５６１２５ 马克思致荷兰和佛来米的国际会员（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３—９日）



来报》和安特卫普《工人报》等报刊寄给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

员会，地址如下：

英国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卡尔·

马克思。

２６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你必须这样来理解我很久不给你写信的原因：在这场战争中，

总委员会的绝大部分管外国通信的人都被吸引到法国去了，我不

得不处理几乎所有的国际通信，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此外，目前

在德国，特别是在北德意志联邦，尤其“特别”是在汉诺威，在

“通信自由”占统治地位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我把我对战争的看

法写信告诉我的德国通信者，这对我来说倒没有什么，但是对他

们来说是很危险的，而在目前，除此以外还能写些什么呢？

譬如，你想要从我这里得到我们关于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我

已经把它寄给你了。显然它已被没收。今天我把两篇宣言①的合订

本、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②和今天的《每日新

闻》寄给你。因为这家报纸带有普鲁士色彩，这类东西也许能通

６６１ ２６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①

② 爱·斯·比斯利《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编

者注



得过。比斯利教授是一个孔德主义者，因此不能不抛出各种各样

的怪论；但是在其他方面，他是一个很能干而勇敢的人。他是伦

敦大学的历史教授。

看来，不但波拿巴、他的将军们和他的军队已经成了德国的

俘虏，而且千疮百孔的整个帝国制度也同他们一起适应于橡树和

菩提树之国的气候了。

至于德国的资产者，他们那种征服者的醉态一点也不使我感

到惊奇。首先，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夺取外国领土始

终是“夺取”。此外，德国的资产者长期以来驯服地承受着他们的国

君们、特别是霍亨索伦王朝的脚踢，如果变换一下位子，把这种脚

踢加之于外国人，那末，德国的资产者是必然会感到心满意足的。

无论如何，这场战争已经使我们摆脱了“资产阶级共和派”。

战争已经给这帮人带来了可怕的结局。而这是一个重大的结果。战

争也给了我们的教授们一个最好的机会，使他们在全世界面前暴

露出自己原来是一伙卑躬屈节的学究。战争所引起的种种情况将

给我们的原则提供最好的宣传材料。

在英国这里，战争爆发时，舆论是非常同情普鲁士的，现在却

完全相反。例如，在咖啡馆里，唱《守卫在莱茵河上》的德国歌手都

要被嘘下台来，而唱《马赛曲》的法国歌手却博得别人齐声伴唱。除

了人民群众对共和国的坚决同情、上流社会对明如白昼的俄普同

盟的恼怒，以及普鲁士外交在军事上获得胜利以来所发出的无耻

腔调以外，进行战争的方式——征集制度、焚毁村庄、枪杀自由射

手１５８、扣留人质，以及令人想起三十年战争的种种暴行，在这里已

经激起了公愤。当然，英国人在印度、牙买加等地也这样干过，可是

法国人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中国人，更不是黑人，而普鲁士人也

７６１２６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不是“天生的”英国人！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他们的常备军一旦被

彻底消灭，而他们还要继续保卫自己的话，那简直就是犯罪，这是

一种真正的霍亨索伦的观念。事实上，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普鲁士人

民战争，在堂堂的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看来，简直是一个真正的

眼中钉，这一点，可以从彼尔茨教授写的关于格奈泽瑙的历史著

作①中清楚地看出来，格奈泽瑙在他的《民军条例》中把自由射手

战争变成了一种有系统的东西。１５９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图而不按照

圣谕作战，使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感到很伤脑筋。

但是，且看将来如何。法国的战争还可能有极其“不愉快

的”转变。卢瓦尔军团１８０的抵抗还在计算之“外”，而德国的军事

力量目前向左右分散，仅仅是为了进行恐吓，可是，实际上，除

了在各地激起防御力量，并且削弱进攻力量，不会有别的结果。炮

轰巴黎的威胁也不过是一种阴谋诡计。根据概率论的一切规则，炮

轰是根本不可能对巴黎这个城市本身发生严重影响的。即使毁坏

了几处外国防御工事，打开了一个缺口，可是在被围的人数超过

了包围的人数的情况下，那又有什么用呢？而如果被围的人进行

特别出色的出击，迫使敌人躲在工事后面保卫自己，那末，在扮

演的角色调换了位置的时候，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使巴黎挨饿倒是唯一的真正的办法。但是，如果这一期限拖

得很长，从而使外省有时间组织军队和开展人民战争，那末，除

了转移重心之外，也将一无所得。此外，即使在巴黎投降以后，少

数人也不可能把它占领并把它控制住，而将要使大部分入侵者无

法行动。

８６１ ２６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① 格·亨·彼尔茨《元帅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伯爵的生平》。——编者注



可是，不管战争怎样结束，它已经教会法国无产阶级掌握武

器，而这就是未来的最好的保证。

俄国和普鲁士对英国所使用的无耻腔调，可能会给它们带来

完全出乎意外的不愉快的结果。简单说来，事情是这样的：依照

１８５６年的巴黎和约，英国自己解除了武装。１４８英国是一个海上强

国，它只能用海战的手段来同大陆的军事强国相抗衡。在这里，可

靠的手段就是暂时破坏或中断大陆国家的海外贸易。这主要靠运

用这样一个原则：劫夺中立国船上的敌对国货物。英国人在作为

巴黎和约附件的所谓宣言中已放弃了这个海上权利（以及其他类

似的权利）。这是克拉伦登按照亲俄派帕麦斯顿的密令进行的。但

是这个宣言并不是条约本身的有机部分，也从来没有经过英国正

式批准。如果俄国先生们和普鲁士人异想天开，以为因家族利益

而普鲁士化了的女王①的影响和格莱斯顿之流的资产阶级的怯懦

心理，将会在决定性的时刻阻止约翰牛抛弃这个由他自己制造的

“神圣障碍物”②，那他们就失算了。而到那时，约翰牛在几星期内

就能扼杀俄德两个国家的海外贸易。到那时，我们就将有机会看

到彼得堡和柏林的外交家们的拉长了的脸和“极端爱国者们”的

拉得更长的脸了。等着瞧吧！

衷心问候伯爵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③。

你的 卡·马·

又及：你能把文特霍尔斯特在国会的演说稿寄几份给我吗？

９６１２６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①

②

③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见海涅《新春集。序章》。——编者注

维多利亚。——编者注



２７

恩格斯致弗雷德里克·格林伍德

伦  敦

［草稿］

［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７日下午一点 ［于伦敦］

我的朋友奥斯渥特先生给我寄来了附上的信，他说，和往常一样，

把票寄到《派尔 麦尔新闻》编辑部去了，并请我替奥斯渥特夫人

说个情，请该报评论一下她今天的音乐会或者至少派一位音乐评

论员去听听她的演唱。我告诉他，我从来不这么做，甚至不知道

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做。但是他仍然坚持，而既然他是一个很值得

重视的人，我只能说以下一点：如果您在这方面便于做点什么的

话，就算是您对我的私人帮忙。我对音乐完全外行，因此不敢冒

昧地发表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我听说，懂音乐的人对奥斯渥特夫

人的演唱十分赞赏。

２８

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９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我们刚刚得到关于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赫普纳昨天被捕的

０７１ ２７ 恩格斯致弗·格林伍德（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７日）



消息。这是普鲁士的报复行为，因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早在普

鲁士帝国出世以前，就使它遭受了道义上的失败。１６１的确，公开而

坚定地捍卫我们的观点并非一件小事，他们两人在国会的英勇行

为使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认为，这首先是出

于一种渺小的报复心和要想消灭报纸① 的企图，也是为了剥夺他

们再度当选的可能性；至于叛国的指控，那纯粹是虚构的。但是，

普鲁士老爷们可能会大大失算，因为德国工人的真正出色的行动

甚至曾经迫使施韦泽这个坏蛋服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暴力行为大概根本不会发生预期的作用，而

只会引起相反的效果。德国工人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得如此卓有远

见和坚韧不拔，使他们一跃而成为欧洲工人运动的先驱，而您知

道，这使我们感到何等的自豪。

然而，我们有责任尽力地关怀我们被捕的朋友及其在德国的

家属，使他们免遭贫困，特别是现在，即将来临的圣诞节对他们

来说本来就够扫兴的了。因此，随信附上五英镑的英格兰银行券

“Ｂ１００４８４１，伦敦，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１２日”，请您和倍倍尔夫人分

用这笔钱。

此外，附上这里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１６２为被捕的不伦瑞克

人７１的家属募集的七塔勒。关于这笔钱，请您在附去的收条上签字

并将收条退还给我，以便使马克思能够向协会报告账目。

我的妻子②是一位具有革命信念的爱尔兰人，因此，您可以想

象，昨天当被判刑的芬尼亚社社员获得赦免的消息传来时，我们

全家是多么高兴，尽管这是可怜的普鲁士式的赦免。１６３可是，紧接

１７１２８ 恩格斯致娜·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９日）

①

②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指《人民国家报》。——编者注



着便传来了我们的德国朋友被捕的消息！

祝您健康，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夫人，不要气馁。普鲁士人和

他们的俄国上司已经陷入了他们无法应付的境地。

致真挚的同情。

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全家问候您并向孩子们衷心问好。

２７１ ２８ 恩格斯致娜·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９日）



１８７１年

２９

马克思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３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国际总委员会已在为受普鲁士政府迫害的德国爱国者（名副

其实的爱国者）的家属募捐。我给您寄去的头一笔款五英镑是供

您和倍倍尔夫人用的。

头号诚实人这个伦敦骗人记者①，无疑是此地普鲁士大使馆

的警方人员１６４，这些人都是按１８５２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６５
时期的

办法行事的。我们将跟踪侦查这个家伙，以便今后在这里的报刊

上揭露这帮人的阴谋诡计，并以此来说明基督教 普鲁士 德意志

道德发展的最新阶段。

我在今天收到的一号《人民国家报》上看到一篇短评，它又

一次给予涅恰也夫先生以不应有的重视。１６６这个涅恰也夫在欧洲

报刊上所宣扬的他在俄国的功绩和苦难，全都是恬不知耻的谎言。

３７１

① 指《德意志总汇报》编辑比德曼。这里是俏皮话：原文Ｂｉｅｄｅｒｍａｎｎ（比德

曼）既有诚实人的意思，又是该编辑的姓。——编者注



我手头有证据。甚至此人的名字也不值一提。

我的妻子和女儿们①向您、您的孩子们和李卜克内西致最衷

心的问候。

致新年的良好祝愿。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３０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８日② ［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我在昨天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彻底揭露了茹尔·法夫尔的往

事。现把有关他的反革命活动的一些最重要的材料寄给您。１６７

总委员会昨天还通过一项决议，委托您给瑞士的德意志工人

教育协会机关报《邮袋报》的编辑写一封信，内容大致如下：

（１）这些协会及其机关报《邮袋报》对国际工人协会持什么

态度？

（２）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给总委员会寄过一次会费。

（３）它们的机关报《邮袋报》为德国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辩

解，这是同总委员会的宣言③根本抵触的，它们甚至连宣言的摘要

４７１ ３０ 马克思致海·荣克（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８日）

①

②

③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编

者注

原稿为：“１７日”。——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也没有发表。

（４）如果它们坚持不履行自己的义务（见第２条），并坚持对

符合国际章程的总委员会的政策持反对立场（见第３条），那末，

总委员会就要行使巴塞尔代表大会赋予它的权力，将它们暂时开

除出国际，听候下届代表大会裁决。１６８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拉登多夫不再担任《邮袋报》的编辑。您应当把信寄到《邮

袋报》编辑部，地址是：“苏黎世，加森，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茹尔·法夫尔

茹尔·法夫尔是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７日臭名昭著的法令的起草

人，根据这个法令，六月起义时被俘的成千上万的巴黎工人未经

任何审讯（即使是形式上的审讯也没有），就被流放到阿尔及尔等

地去服苦役。以后，他始终拒不同意共和党有时向制宪议会提出

的关于大赦的提案。

茹尔·法夫尔是卡芬雅克将军在六月起义以后对法国工人阶

级实行恐怖统治的最为声名狼藉的工具之一。他支持当时所有旨

在取消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最卑鄙的法令。１６９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６日，茹尔·法夫尔作为议会委员会中的反革

命多数派代表发言时，建议向路易·波拿巴提供他所要求的一百

二十万法郎，作为讨伐罗马共和国之用。１７０

５７１３０ 马克思致海·荣克（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８日）



３１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纽  约

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１日 ［于伦敦］

亲爱的迈耶尔：

在纽约建立所谓的中央委员会，我看很不好。１７１我曾竭力阻止

总委员会承认它，但是，舍尔尼埃先生的来信使我无法再说了，从

他的信中得知，此事的发起人是我们的法国书记①杜邦——他是

一个非常出色、但过于热心的人，由于热情有余，往往干出一些

轻率的事情。这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他受到了总委员会的申斥，

但事已如此。恩格斯（他现在住在这里）和我提醒您和福格特，按

照我们的章程，只有在公然违背国际的章程和原则的情况下，总

委员会才能行使否决权，而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

给各支部以行动自由和自治权的政策。只有处于帝国时期的特殊

情况的法国曾经例外。因此，我们的朋友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在伦敦这里同英国人一起工作，其中有些人是我们极不喜欢

的；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只是想把国际当作乳牛来达到自己渺

小的个人虚荣的目的。但是，我们必须强作欢颜。如果我们由于

这些人就愤怒地离开，那末这只会加强他们的影响，而现在正因

为有我们才使这种影响受到遏制。所以你们也必须这样做。

至于福格特，我一开始就相信，这是喜欢摆架子的左尔格给

６７１ ３１ 马克思致齐·迈耶尔（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１日）

① 总委员会在美国的国际法国人支部通讯书记。——编者注



人造成的假象。但是，我必须回答左尔格直接提出的问题①。否则，

他本人会对我的朋友席利胡说八道，这是我想使后者摆脱的一件

不愉快的事１４４。

我们在这里的工人阶级中间发起了一次反对格莱斯顿（支持

法世西共和国６７）的强大运动，这也许会使他垮台。普鲁士现在完

全屈从于俄国内阁。如果它获得最终胜利，英勇的德国庸人就会

得到他们应得的一切。不幸的是，目前的法国政府以为能够发动

一次没有革命的革命战争。

高贵的诗人弗莱里格拉特现在正在这里，住在他女儿那里。他

不敢见我的面。德国的庸人送给他六万塔勒１５７，对此他应当以“你

呀，骄傲的姑娘日耳曼尼亚”②之类的梯尔泰式赞美诗来加以报

答。

最近几个月来，我的健康又处于令人厌恶的状况，但是，谁

能面对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而去考虑诸如此类的小事呢！

半官方的《法医学文库》在彼得堡（用俄文）出版了。给这

家杂志撰稿的一位医生在上季度的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西

欧无产阶级的卫生状况》；作者在文章中主要引用了我的书③，并

注明了出处。结果引起一场不幸：书报检查官受到内务大臣④的严

厉申斥，主编被撤职，那一期杂志，凡是他们能弄到手的，全部

付之一炬。１７２

我不知道是否已告诉过您，１８７０年初我开始自学俄语，现在

７７１３１ 马克思致齐·迈耶尔（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１日）

①

②

③

④ 齐马晓夫。——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引自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乌拉：日耳曼尼亚！》。——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４８页。——编者注



我可以相当自如地阅读了。这是在我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弗列罗

夫斯基的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农民）的

状况》以后才开始的，同时我也想读一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杰

出的）经济学著作（七年前他因此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１７３）。成

绩是要付出努力才取得的，象我这样年纪的人，为了学会一种与

古典语、日耳曼语和罗曼语截然不同的语言，是要下一番功夫的。

俄国目前发生的思想运动，证明底层深处正在发生动荡。有识之

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

您和福格特还欠着一笔账——你们的照片。至少我记得，您

曾答应给我。

向您和福格特问好。

您的 卡尔·马克思

关于公有土地的问题，我已写信给我的老朋友乔·朱·哈尼，

他现在是马萨诸塞州的助理秘书。

３２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１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尊敬的左尔格先生：

在美国的德国人支部的所有报告都应寄给我。埃卡留斯只是

美国人的通讯书记。他作为总委员会书记不管与外国的通讯联系。

８７１ ３２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１日）



我完全忘记了德国人支部的“会费”一事。
１７４
因此，在收到您

的信后，我给埃卡留斯写了一封信，随信附去的他的回信也可以

作为收据。

关于成立中央联合会（为了避免误会，我们认为最好称它中

央委员会）的事我已经写了信①。

我没有收到凯洛格的书１４６。很可能书是放在这里的邮局给我

送来的那个黄信封里。信封被撕破了，上面盖了个戳子：“内空”。

想必是信封太不结实。

几个星期以前，我曾给您寄去一大包总委员会在各个时期的

文件，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回信。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个人的，我

把它寄给您，因为总委员会已经没有储存了（大多数出版物都是

这样）。

永远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３３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１年２月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从你最近的来信中得知你的健康状况又恶化，使我感到很难

过。至于我的身体，在秋冬两季还算不错，只是上次在汉诺威逗

留期间１７５所患的咳嗽至今还没有好。

９７１３３ 马克思致路·库（１８７１年２月４日）

① 见本卷第１７６页。——编者注



我曾给你寄去一份载有我的信①的《每日新闻》。这份报纸显

然象我寄给你的其他邮件一样，又丢失了。今天我把这份剪报连

同总委员会的第一篇宣言②寄给你。其实，信中所说的无非是一些

事实，但是正因为这样它才起了作用。

我对资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看法你是知道的。但是，茹尔·法夫

尔先生（从临时政府和卡芬雅克时代起就已经臭名昭著③）之流超

出了我的预料。首先，他们使这个“正统的骑士”、“军界的蠢人”（这

是布朗基对特罗胥作的正确评述）实现了他的“计划”。这个计划无

非是把巴黎的消极抵抗尽量拖延下去，直到发生饥饿为止，而使进

攻仅限于虚张声势的演习和“佯攻”。我这里说的不是什么“推测”。

我知道茹尔·法夫尔亲笔写给甘必大的一封信的内容，他在信中

抱怨说，他和巴黎的其他一部分政府成员曾敦促特罗胥采取认真

的攻势，但没有结果。特罗胥总是回答说：那样会使巴黎的蛊惑宣

传占上风。甘必大回信说：“您宣布了您自己的判决。”特罗胥认为，

用他自己的布列塔尼别动队（它替他效劳如同科西嘉部队替路·

波拿巴效劳一样）去征服巴黎的赤色分子，要比打击普鲁士人重要

得多。这就是不仅在巴黎而且在法国各地遭受失败的真正秘密，法

国各地的资产阶级串通多数地方当局正是按照这一原则行动的。

既然特罗胥的计划已经到了极点，已经到了使巴黎面临或者

投降或者饿死的地步，茹尔·法夫尔之流就应干脆仿效土尔要塞

司令１７６的榜样。这位司令没有投降。他只是向普鲁士人宣布，由于

０８１ ３３ 马克思致路·库（１８７１年２月４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１７５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

者注

卡·马克思《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编者注



缺少粮食，他不得不停止防御并且打开要塞大门。他们现在可以

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了。

但是，茹尔·法夫尔并不满足于签署正式的投降书。１７７他在宣

布他本人、他的同僚和巴黎为普鲁士国王①的战俘时，竟还厚颜无

耻地代表整个法国。除巴黎之外，他知道法国的什么情况呢？除

俾斯麦发慈悲告诉他的那一点以外，他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不仅如此。这些普鲁士国王的俘虏先生们走得更远，他们竟

宣布，留在波尔多的仍然自由的那一部分法国政府１７８已丧失了它

的权力，只有征得他们这些普鲁士国王的战俘的同意才能进行活

动。但是，既然他们自己已成为战俘，只能按照他们的胜利者的

命令行动，那末他们这样做也就宣布了普鲁士国王享有法国实际

上的最高权力。

甚至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投降和被俘以后也没有这样无耻。

他对俾斯麦的建议回答说：他不能进行谈判，因为他既然成了普

鲁士的俘虏，在法国也就失去了任何权力。

茹·法夫尔至多只能有条件地，即有保留地接受对整个法国

的停战，也就是说停战协定必须由波尔多政府来批准，而且只有

这个政府才有权利和资格同普鲁士商谈停战协定的条款。波尔多

政府无论如何不会允许普鲁士把东方战场排除在停战协定之外。

它不会允许普鲁士人这样有利地向外扩展自己的占领线！

俾斯麦由于他的战俘公然篡权和继续行使法国政府的职权而

变得越来越蛮横，竟肆无忌惮地干涉法国的内政。这位贵人对甘

必大关于国民议会大选的命令１７９提出抗议，据说是因为这个命令

１８１３３ 马克思致路·库（１８７１年２月４日）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侵犯了选举自由！那好啊！甘必大也应对德国国内实行的特别戒

严和其他制度毁灭了国会的选举自由提出抗议来作为回答。

但愿俾斯麦坚持他的媾和条件！四亿英镑的战争赔款１８０相当

于英国国债的一半！甚至法国的资产者也会明白这一点！他们也

许最终会明白，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继续作战，才

会得到好处。

无论是知名的人士还是普通的人们，总是根据现象、根据外

表、根据直接的结果来判断事情的。例如，二十年来人们一直把

路·波拿巴奉若神明。而我甚至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也总是把他

作为一个平庸的流氓来加以揭露。我对容克俾斯麦的看法也是如

此。但是，假如他的外交是出于自愿的，那我倒并不认为他是多

么的愚蠢。此人现在已陷入俄国外交的罗网，只有狮子才能破网

而出，但是他不是狮子。

例如，俾斯麦要求法国给他二十艘头等军舰和东印度的庞迪

契里。这样的想法是不可能出自一位真正的普鲁士外交家的。他

一定会知道，一个属于普鲁士的庞迪契里只不过是英国人手中的

普鲁士抵押品，只要英国愿意，就可以把这二十艘军舰在未开进

波罗的海之前劫走，这样的要求只会在普鲁士人离开法国领土以

前激起约翰牛的不信任，单单由于这个原因，从普鲁士方面看来

它就是荒谬的。但是从俄国的利益来说恰恰需要这样，以便更牢

固地确保普鲁士的隶属关系。的确，这些要求甚至使主张和平的

英国资产阶级的情绪也会完全转变。现在所有的人都主张战争。这

种对英国的挑衅和对它的利益的危害甚至引起了资产阶级的狂

怒。很可能，由于普鲁士的这种“明智”，格莱斯顿之流会被赶下

台来，而代之以对普鲁士宣战的内阁。

２８１ ３３ 马克思致路·库（１８７１年２月４日）



另一方面，俄国的情况看来也很靠不住。自从威廉当了皇帝
１８１

以后，以王位继承人①为首的旧俄反德派重新占了上风。而人民的

情绪也倾向于它。哥尔查科夫的微妙的政策对它来说是不可理解

的。事情很可能是这样：沙皇②或者完全改变他的对外政策，或者

象他的前辈亚历山大一世、保罗和彼得三世那样一命呜呼。

如果英国和俄国的政策同时发生变化，一旦普鲁士的东北部

和东南部边界无法防御敌人的入侵，德国的军事力量又消耗殆尽

的时候，普鲁士该当如何呢？不应忘记，从这次战争爆发到现在，

普鲁士德国往法国派了一百五十万士兵，而其中还留在作战部队

的大约只有七十万人！

因此，尽管表面上看来不错，普鲁士的情况终究是不妙的。如

果法国坚持住，利用停战机会重整自己的军队，最后使战争具有

真正的革命性质（而聪明透顶的俾斯麦会竭力造成这种结局），那

时，新德意志普鲁士帝国还会受到一次完全意料不到的棍棒的洗

礼。

向伯爵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卡·马·

又及：你来信曾提到的哈克斯特豪森关于威斯特伐里亚的土

地关系（大致如此）一书③，如能给我寄来，那太好了。

请把附信④寄给雅科比医生（科尼斯堡⑤），但要贴上邮票，以

３８１３３ 马克思致路·库（１８７１年２月４日）

①

②

③

④

⑤ 现在称作：加里宁格勒。——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８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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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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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万一。

请你的夫人在附信上写上约翰·雅科比医生的地址：科尼斯

堡。

小燕妮刚才让我向“特鲁特亨、小弗兰契斯卡和温采尔”①转

致她的问候，我谨照办。

３４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波 尔 多

１８７１年２月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保尔：

需要为法国造就新的辩护人。看来，你和劳拉正在认真地和

卓有成效地从事这项爱国活动。全家高兴地得知，我们亲爱的劳

拉胜利地度过了危急关头，我们相信，今后事态的发展将会更加

顺利。请代我吻小施纳普斯②，并告诉他，老尼克③见到自己继承

人的两张照片高兴极了。在那张“一本正经的”照片上，突出地

表现了小家伙的严峻的特征，活象个ｆｒａｎｃｆｉｌｅｕｒ④，充满了极可爱

的幽默和顽皮的表情。

４８１ ３４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１年２月４日）

①

②

③

④ 直译是“自由逃亡者”，是给在巴黎被围时从城里逃跑出去的资产者起的嘲讽
性绰号。ｆｒａｎｃｆｉｌｅｕｒ的读音与ｆｒａｎｃｔｉｒｅｕｒ（自由射手，即积极参加反普鲁士
斗争的法国游击队员）相近，这就使这一绰号具有幽默性质。——编者注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和路德维希·库格曼。——编者
注



你们知道，我对资产阶级英雄人物是并不赞许的。但是，茹

尔·法夫尔之流超出了我的最坏的预料。当特罗胥实现了自己的

秘密“计划”，换句话说，当这个“正统的骑士”、“军界的蠢人”

把巴黎的消极抵抗弄到只能在或者饿死或者投降两者之间选择的

地步，茹尔·法夫尔之流是可以仿效土尔要塞司令１７６的榜样的。当

这位司令完全丧失抵抗能力时，他并没有投降。他只是把真实情

况告诉普鲁士人并声明，由于缺少粮食，他不能继续防御，他们

可以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没有对他们作任何让步。他只不过承

认既成事实。相反，法夫尔之流不但签署了正式的投降书１７７，他们

还厚颜无耻地代表整个法国，尽管他们完全不知道巴黎以外的法

国情况，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他们只知道俾斯麦

发慈悲告诉他们的一点片面的情况。不仅如此，他们在投降并成

为普鲁士国王的俘虏先生以后，走得更远，竟宣布说，波尔多代

表团１７８丧失了自己的权力，只有征得“普鲁士国王的俘虏先生们”

的同意，才能进行活动。要知道，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投降并

被俘以后还曾向俾斯麦声明，他不能同俾斯麦谈判，因为他失去

了行动的自由，因为他变成普鲁士俘虏这一事实本身，使他失去

了主宰法国的任何权力！

可见，甚至路·波拿巴也没有象法夫尔之流那样厚颜无耻！

法夫尔至多只能有条件地，即有保留地接受停战，也就是说

他的行动必须得到波尔多代表团的批准。他必须让那些没有成为

普鲁士国王的俘虏的人来制订这一停战协定的条款。当然，他们

绝不会允许普鲁士人把东方战场排除在停战协定之外，也不会让

普鲁士人在停战的借口下，如此有利地扩展自己的军事占领线。

巴黎代表们在变成投降派１８２先生和普鲁士国王的俘虏以后，

５８１３４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１年２月４日）



还一心想行使法国政府的职权，这种怯懦的奴才相大大怂恿了俾

斯麦，他竟认为自己享有法国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并且已经在以

这样的身分行事了。他抗议甘必大关于大选的命令１７９，似乎这个命

令侵犯了选举“自由”。他提出国民议会选举所必须依据的条件。

那好啊！甘必大也可以对正在举行的德国国会大选提出抗议来作

为回答。他可以要求这次大选成为一次自由的选举；为此，首先

要俾斯麦解除在普鲁士大部分地区实行的特别戒严，或者至少暂

时停止这种行动。给你们举一个德国选举自由的例子。在法兰克

福（美因河畔）提出一个工人候选人（不住在法兰克福），他开始

在这个城市里进行竞选活动。普鲁士当局采取什么行动呢？它借

警察的武力把这个候选人赶出了法兰克福！１８３

但愿普鲁士人坚持让法国支付四亿英镑战争赔款的“微薄”要

求！１８０这可能甚至激怒法国的资产阶级，而正是他们的权术同地方

当局（甘必大使大部分地方行政当局控制在波拿巴派和奥尔良派

等手里）的阴谋勾结在一起造成了迄今军事失败的真正原因。甚

至资产阶级最终也会明白，让步要比战斗损失更大！

同时，如果法国再坚持一些时候，国际形势将会对它有利得

多。在英国，格莱斯顿内阁正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它很快就会

垮台。现在，这里的公众舆论又呈现出好战的气氛。这种变化是

普鲁士提出的要求，特别是它觊觎庞迪契里和贪图二十艘法国头

等军舰造成的结果。约翰牛认为这是对英国的威胁，是俄国搞的

阴谋（圣彼得堡内阁确实向普鲁士暗示过这些要求）。

看来，俄国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在普鲁士国王接受皇

帝称号１８１以后，反德派，即以王位继承人①为首的所谓旧俄派重新

６８１ ３４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１年２月４日）

①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后来的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占了上风。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现在的皇帝①或者将被迫接受它的

要求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或者同他的前辈的命运一样，

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抛掉自己的“臭皮囊”。如果俄国发生这样的

动荡，那末，普鲁士就将无法维持它在法国现有的力量，因为它

同俄国和奥地利毗邻的边界会完全没有部队防护，会完全暴露而

处于不设防状态。那时它就会马上降低调子，并变得好说话起来。

总之，如果法国能坚持住，如果它能利用停战机会重整自己

的军事力量，如果它能最终认识到，要进行革命战争就要有革命

措施和革命毅力，那末它就还有可能得救。俾斯麦清楚地意识到，

他正处在困难的境地。他指望用“傲慢的腔调”来摆脱困境。他

寄希望于同法国所有反动分子的合作。

你们的 老尼克

又及：杜邦现在为之服务的那个老板收到波尔多一家商号的

来信，要在曼彻斯特找一个代理人。杜邦很想背着他的老板——

一个极其卑鄙和粗鲁的暴发户——了解一下，他能否得到这个职

位。他请你们打听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这家商号是拉巴迪公司

（酒业），地址是：波尔多市博尔德土地街。

普律东现在在干什么？他的身体好些没有？

７８１３４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１年２月４日）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３５

马克思致约翰·雅科比

科 尼 斯 堡①

１８７１年２月４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敬爱的朋友：

《双周评论》的发行人约翰·摩里教授昨天来信，要我问一问

您能否为《评论》写一篇关于德国状况的短文（将在这里译成英

文）。我也应摩里先生的请求，可能为４月份的那一期写点东西

（那一期的文章要在３月１０日前准备好）。《双周》２月号上刊载了

退伍的共和派布林德１８４和金克尔教授以俾斯麦精神写的两篇文

章，其目的就象当年斯巴达人向自己的青年描述那些完全被弄得

得意忘形的奴隶一样。

望速回信。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８８１ ３５ 马克思致约·雅科比（１８７１年２月４日）

① 现在称作：加里宁格勒。——编者注



３６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１８５

巴  黎

１８７１年２月２７日于伦敦

阁下：

洛帕廷到美国去了，而我还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３７

马克思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１８６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３月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很遗憾，我寄给您救济被捕者家属的很少的一点钱不是国际

总委员会出的，总委员会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基金。无非是募捐的

人推选总委员会作“保证人”，按规定的用途把钱转寄一下。
·
不
·
过，

不需要任何收据。

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在英国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

文章，大概是指附去的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１１月号（１８７０

年）上发表的这篇关于国际的文章①。施梯伯可能企图根据从第

９８１３６ 马克思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７１年２月２７日）

① 爱·斯·比斯利《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５３１页开始的几个地方（我已把这些地方的开头用线标出
１８７
）来捏

造罪证。第一、比斯利教授不属于国际，因 此，他说的话不能被

认为正式代表我们的观点。第二、他自己也已经驳斥了施梯伯的

结论。

我给不伦瑞克人写的信①，既不代表总委员会，也没有受它的

委托。因此，信不是用总委员会的公用笺写的。我在信中始终说

明只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这实际上是对那些来信要求我发表我个

人意见的人的一封拖了很久的复信。他们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至

少我不知道刑法典的哪一条禁止这样做。“我的意见”没有在《普

鲁士国家通报》上刊登，无论如何不是俾斯麦先生的过错。可敬

的洛塔尔·布赫尔在萨多瓦纪念日以后，建议我为该报写一些有

关金融问题的评论。想必是他没有把我给他的答复公之于众。１８８

德意志帝国在继续法兰西帝国对国际的攻击。再没有比以国

际会员用战争反对一场预谋的战争为借口，来对他们进行法律上

的迫害更能说明法兰西帝国的末日了。在这方面，共和国发表的

奥利维耶先生的秘密通信，是很说明问题的。１８９

我很高兴，恰好在今天接到您的来信。事情是这样，我本来

有篇文章要在《双周评论》上发表，但被我暂时搁下了，因为在

这里，无能为力的普鲁士政府可能想在德国朋友身上打主意，当

然，德国的朋友绝不能对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负责。

如果您能把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０日结束的最近一次国会会议的

全部速记记录寄给我，我将非常感激。寄费自然由我偿付。

小燕妮不幸患了胸膜炎。

０９１ ３７ 马克思致娜·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３月２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编者注



向您和李卜克内西致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卡·马·

３８

恩格斯致卡尔·克莱因和弗里德里希·莫尔

佐 林 根

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０日 于 伦 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朋友克莱因和莫尔：

对你们去年２月的来信没有答复，一定会使你们很惊奇。但

是这里有种种原因。第一、我每天都在盼望我将能告诉你们一点

有关协会的好消息，然而没有办到，而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就更无

可指望了。第二、你们的信送来时使我毫不怀疑有人设法在邮局

看了信的内容；因此，我一直在寻找机会，特别是在宣布战争、实

行特别戒严和大逮捕以后。最后一点，我不知道你们两人在战争

期间是否已应征入伍。

现在有可能往巴门寄信了，从那里寄邮件也不太危险；因此，

我借此机会向你们谈谈我的情况，并附上我的一张照片，这是过

去答应给你们的。我没有弄到沙佩尔的照片，你们知道他在去年

去世了，一旦弄到手，我就给你们寄去。

对于德国工人来说，现在正开始出现困难的时期；看来大局

已定，他们必将成为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的牺牲品。但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德国的工人运动已变得十分强大，以致普鲁

士的阴谋诡计也不能轻而易举地消灭它。虽然我们应当对迫害有

１９１３８ 恩格斯致卡·克莱因和弗·莫尔（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０日）



所准备，但是，迫害相反地会给我们增添更大的力量，一旦为胜

利而陶醉的资产阶级清醒过来和开始感到醉后的头痛时，我们党

就又有说话的机会了。不管怎样，德国工人以自己在战争期间的

模范行为证明，他们知道问题的实质所在，在所有的政党中，只

有他们对当代的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资产阶级则完全被胜

利冲昏了头脑。

我在伦敦这里已经住了五个月。我不知道，你们今后能不能

真正地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因为看来在德国，人们企图把加入这

个协会当作一种犯罪。无论如何，请你们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

们这里的人都很关心使七年前开始的整个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

联合不致破裂。而这是最主要的。

致兄弟般的敬礼，握手。

你们的 弗·恩格斯

３９

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鲁道夫：

由于我在这里不认识任何一位对商务有专门研究和在这方面

可以信赖的律师，所以经过考虑之后，我认为最好还是给曼彻斯

特那个为你们同丰克订立合同的人去信。据我个人看，事情是十

分清楚的，但是对于英国的法律问题，最好不要寄希望于健全的

人的理性。不过这一次，正象一位律师说的，法律同健全的理性

２９１ ３９ 恩格斯致鲁·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０日）



是一致的：德国公司的一个股东退出德国公司，绝不能涉及他在

英国的公司，而英国公司也无权干预此事。另一方面，英国公司

的任何一个股东，如果没有得到本企业其他股东的同意，在期满

以前不得任意退出。

因此：（１）阿道夫①在退出巴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后，

他在“丰克公司”的地位仍然照旧；（２）要使阿道夫也退出“丰

克公司”，那你们不仅应当得到他的同意，而且应当得到丰克的同

意。关于最后这一点，你们大概没有想到。

由于这些问题也关系到阿道夫，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偏袒

任何一方，所以我今天也把此事写信告诉了他。

这件情报使我花了十先令六便士，相当于三点十五塔勒，请

把这笔钱记在应付给我的账上。

阿道夫希望一有可能就退出企业，我认为这是十分自然的。恩

格耳斯基尔亨的冬天非常枯燥，阿道夫希望除了通常的天伦之乐

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消遣，我想你一定不会因此而责怪他。使

我感到奇怪的倒是，他竟能在那里呆这么久，要是我的话早就大

喊救命了，而且会经常地喊。你和海尔曼②说得倒容易，可是你们

两人总是不想迁到恩格耳斯基尔亨去。你们休想要我相信，事情

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你们对生产一窍不通——不懂生产，你们

可以学习，这会给你们带来不小的好处。阿道夫即使不搞商业也

能找到很多使他愉快而又合适的工作。谁有这种可能，只要情况

允许，他就可以退出企业，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对此早应

有所准备，如果目前出现这种情况，那末你们最好是，让他尽快

３９１３９ 恩格斯致鲁·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０日）

①

② 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阿道夫·格里斯海姆。——编者注



地退出来。因此，我完全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对此老是抱怨不休。

就让阿道夫随心所欲地干吧，你们要友好地分手，你们要适应新

的情况，因为在新的情况下，你们每一个人将得到比以前更多的

股息。

看来，哥特弗利德①不会遭受很大的困难——西巷的旧工厂

闲着，可以把它接收过来，机器也不难搞到，可以在曼彻斯特通

过其他人弄到很多，等等——所以，你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不

过，不言而喻，我在道义上不应给以前的股东带来任何损失，因

为我退出公司时他们付给我很大一笔钱。但是，你们的代理人和

推销员是干什么的呢？如果他们能尽到自己的责任，那你们就用

不着任何另外的情报。

我怀疑，这里（现在几乎遍及全世界）对法国的同情似乎是

由于法国吃的苦头最多。无论如何，你们可以完全相信，如果以

后有一天普鲁士人被打败（这不是不可能的），那末他们不仅得不

到同情，反而会成为笑柄。你们看不到自己鼻子以外的地方；但

是，在为胜利而陶醉之后，接着很快就会感到醉后的头痛，那时

你们自己就未必会那样得意了。别看你们力量大，显赫一时，人

们将象从前那样，照“奥里缪茨的方式”摆布你们。奥里缪茨已

经在华沙准备好了１９０，在那里，你们的最高统治者俄国皇帝②已命

令你们向奥地利和联邦议会屈服。如今，当你们长期把法国当作

自己的敌人时（要知道，它的边界毕竟同你们的边界毗连着），俄

国则成为你们唯一的保护者，它将很快迫使你们为它的庇护付出

代价。现在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

４９１ ３９ 恩格斯致鲁·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０日）

①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请向妈妈①转致衷心的问候，并告诉她，我近日就给她去信。

向你的妻子和孩子们、所有弟妹们和他们周围所有的人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４０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１５１

波 尔 多

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保尔：

附上赛拉叶就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４日《巴黎报》的无耻捏造在３月

１８日《欧洲信使报》（这家法国报纸在伦敦出版）上发表的声明，

想必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１９１

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２日的《泰晤士报》以《国际协会》为题，发表

了如下声明：

“卡尔·马克思先生请求我们驳斥本报于３月１６日发表的驻

巴黎记者来信中所述的一个论点，即：

‘卡尔·马克思……曾写信给他的一位在巴黎的主要信徒，说他不满意

这个城市的协会会员所采取的立场，说他们玩弄政治手腕，因而破坏了协会

的章程，说他们使工人涣散，而不是使工人组织起来’云云。

卡尔·马克思先生声明，这一报道看来是取自３月１４日的

《巴黎报》，该报在那篇报道中还答应全文发表这封硬说是他写的

信。３月１９日的《巴黎报》果然刊载了一封信，信上注明：１８７１

５９１４０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３日）

① 爱利莎·恩格斯。——编者注



年２月２８日于伦敦，好象还有他的签名。马克思先生声明，这封

信彻头彻尾是无耻的捏造。”

现在来谈谈这家卑鄙的、反动的巴黎报纸的第二个诡计。当

我们听到国际的巴黎会员开除了国际的德国会员这一捏造后，我

们就写信给巴黎的“兄弟和朋友”，他们回答说，整个这一事件无

非是下流的巴黎报纸的捏造而已。此时，谣言就象森林的火灾一

样遍及整个伦敦报界，各报都就这一非常可爱的事件发表长篇社

论，并企图证明国际的分裂和巴黎工人无可挽救的堕落。

今天的《泰晤士报》（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３日）发表了总委员会的

下述声明①：

“巴黎的反德同盟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英国报刊纷纷报道，似乎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会员秉承反德

同盟的意旨，竟然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

这个报道完全违背事实。无论是我们协会的巴黎联合会委员

会，也无论是它所代表的任何巴黎支部，都从未想到做出这样的

决定。所谓的反德同盟纯粹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玩弄的把戏。它是

由赛马俱乐部１９２倡议成立的，由于科学院、交易所、某些银行家和

工厂主等的支持才得以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从来就与它毫无关系。

这种诽谤的目的十分明显。在这次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有人企

图把国际当做替罪羊，要它承担一切不愉快事件的责任。现在又

６９１ ４０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３日）

①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是在耍这种手法。例如，瑞士和普鲁士的报纸指责国际是制造不

久前在苏黎世发生的侮辱德国人事件１９３的罪人，而象《里昂信使

报》、《吉伦特信使报》、《自由》等法国报纸则报道说，日内瓦和

伯尔尼的国际会员在普鲁士大使主持下举行了什么秘密会议；在

这些会议上仿佛拟定了计划，要夺取里昂，让联合一致的普鲁士

人和国际会员来共同洗劫该城。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

总书记

格·埃卡留斯

３月２２日于伦敦”

今天，我还要写许多封信，因此，我必须就此搁笔。告诉劳

拉，她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

您的 卡·马克思

您给燕妮的信，刚刚收到。正如您认为的那样，绝不是我的

青年人的热情，而是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在战争期间发表的那些已

向我们正式宣布的宣言，曾使总委员会相信象国际法国会员开除

国际德国会员这样的蠢事是可能的！我今天已把就《巴黎报》的

捏造和所谓巴黎人开除国际德国会员一事（这引起了德国“正派

报纸”的一片喧嚣）所作的声明①，寄给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

（李卜克内西的报纸）和柏林的《未来报》（雅科比博士的机关

报）。我是以如下的话结束这个声明的：

７９１４０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３日）

① 卡·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编者注



“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

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很自

然，他们都把国际工人协会看作自己共同的敌人。”

４１

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

丹  第

１８７１年３月３０日 ［于伦敦］

亲爱的伊曼特：

那封“信”是巴黎的一家下流报纸《巴黎报》捏造的，登在

３月１４日和１９日两号上面。１９１我就此事所作的声明，载于３月２２

日的《泰晤士报》（社论后面用小号字排印的简讯）①。这家可恶的

报纸同普鲁士警察机关有直接联系。它的主编——臭名昭彰的昂

·德·佩恩参加秩序党的“和平”游行队伍，挨了两颗子弹１９４。

向小布尔巴基②问好。

令人惊讶的是，法国的所有反动报刊都转载了这封假信。为

了把这件事搞得耸人听闻，《巴黎报》发表假信时，加了一个夸张

的标题：国际的“最高首脑”（施梯伯的“主脑”１９５的译法）。

祝好。

你的 卡·马·

８９１ ４１ 马克思致彼·伊曼特（１８７１年３月３０日）

①

② 指罗伯特·伊曼特。——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泰晤士报〉编辑》，见本卷第１９５—１９６页。——

编者注



４２

恩格斯致菲力浦·克楠１５１

安 特 卫 普

１８７１年４月５日 ［于伦敦］

安特卫普，公民菲·克楠

亲爱的公民：

正如我在上一封信中告诉您的，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昨晚

的会议上把您关于雪茄烟工人罢工的来信的内容报告总委员

会１９６。同时，我已请求总委员会对我们的安特卫普会员给以尽可能

的援助和支持。

我的提议得到了坚决支持，尤其是得到了伦敦雪茄烟工人联

合会主席、公民柯恩的坚决支持，他通知总委员会说，他的联合

会的雪茄烟工人已通过决议，以互助形式向自己的安特卫普同志

们提供一百五十英镑，约合三千七百五十法郎；还说在这里做工

的比利时雪茄烟工人协会，已捐出二十英镑；他的联合会已同这

里的其他联合会和利物浦雪茄烟工人联合会进行了联系，并已请

求他们捐款支援罢工，等等。

此后，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

（１）立即草拟致伦敦及外省的英国工联的呼吁书，并加以刊

印，分送给所有联合会，以唤起它们支援安特卫普罢工工人。

（２）总委员会派出代表到集中在伦敦的、同我们保持联系的

那些大联合会，动员它们也这样做。

９９１４２ 恩格斯致菲·克楠（１８７１年４月５日）



由于我从公民柯恩那里知道，您已经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

安特卫普的工厂主雇用荷兰雪茄烟工人，而在英国这里，此类企图

毫无成功的希望，所以，我能为你们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给在莱

比锡出版的我们的德国报纸《人民国家报》写一则简讯，在简讯中

我将叙述罢工是如何发生的，并号召德国雪茄烟工人阻止以任何

方式招雇工人去安特卫普，并尽可能贷款给我们以支援罢工。①这

则简讯将在下星期发表，此外，我还请编辑②注意你们的情况。

所有这些措施将会取得什么结果，事先还难以预料。如果英

国的联合会同意给我们贷款，那末，要过几个星期才能办完必要

的手续。德国的联合会未必能够给予贷款，因为战争大概已使它

们破产了。

请随时告知我有关雪茄烟工人罢工的情况，以便使我在必要

时能够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公民柯恩说，三百名布鲁塞尔雪茄

烟工人也宣布了罢工，这一情况是否属实？总委员会没有得到有

关这方面的任何消息，如果真是那样，那末，从布鲁塞尔人方面

说，这是极大的错误。如果什么消息也不告诉我们，我们怎能采

取行动呢？

我们已经有一些时候没有收到原定给总委员会的《工人报》

了。我们的每种报纸总委员会都应该得到两份：一份给图书馆，那

里我们收藏着全套的这些报纸，作为各国无产阶级运动未来历史

的资料，另一份给负责出版该报的那个国家的书记。如果我们不

再收到《工人报》，那将非常遗憾，我们一向是十分注意这份报纸

的。

００２ ４２ 恩格斯致菲·克楠（１８７１年４月５日）

①

②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弗·恩格斯《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编者注



今天将寄给您一百五十英镑。如果在接到这封信后的二十四

小时内没有收到这笔钱，请立即给公民柯恩写信，您那里有他的

地址。

为安特卫普工人尽力，我认为是自己的职责，在这里，在总

委员会里，我以能代表他们而感到荣幸；只是请你们把发生的一

切事情详尽地告诉我。

请接受我的兄弟般的问候。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４３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４月５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能否把附上的文章①挤进最近一号《人民国家报》？正是这次

罢工对国际在比利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１９６

祝贺你获释。
１９７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如果德国雪茄烟工人能够贷款给安特卫普人，那就应当这样

１０２４３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４月５日）

① 弗·恩格斯《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编者注



做。交总委员会转发的爱北斐特呼吁书，昨天收到了，并已经送

出。１９８我已看过。

４４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４月６日 ［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得到你和倍倍尔以及不伦瑞克人获释的消息１９７，在这里，在中

央委员会①里大家都感到万分高兴。

看来巴黎人是要失败的。这是他们的过错，但这种过错实际

上是由于他们过分老实而造成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后来公社都给

了梯也尔这个邪恶的侏儒以集中敌人兵力的时间：（１）因为它们

愚蠢地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梯也尔力图用暴力解除巴黎武装并

不是开始内战似的；好象只是为解决对普鲁士人的和战问题而召

集起来的国民议会不曾立即对共和国宣战似的！（２）为了避免篡

夺政权的嫌疑，它们失去了宝贵的时机（当反动派在巴黎——旺

多姆广场——失败１９４以后，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去

进行公社的选举，而组织公社的选举等等又花费了许多时间。

你千万一个字也不要相信报纸上出现的关于巴黎内部事件的

种种胡说八道。这一切都是谎言和欺骗。资产阶级报纸上那一套

下流的胡言乱语还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出色。

２０２ ４４ 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４月６日）

① 总委员会。——编者注



最显著的特点是，德国的统一皇帝①、统一帝国和柏林的统一

议会，对外部世界来说，似乎是根本不存在的。巴黎的任何风吹

草动都会引起更大的注意。

你们必须密切注视多瑙河各公国发生的事件。如果法国革命

遭到暂时的失败（那里的运动只能被镇压一个很短的时期），那时，

欧洲的一场新的战争将从东方开始，罗马尼亚在这方面将成为信

奉正教的沙皇②的第一个借口。这就是说，要注意这方面。

伦敦最滑稽的现象之一，无疑就是前大学生卡尔·布林德。这

个自命不凡的大学生贪婪地抓住了最近这次战争，来鼓吹自己的

泛日耳曼主义。他是掀起关于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叫嚣的第一个人。

他甚至厚颜无耻地否定法国人民过去的伟大革命活动。这个无赖

竟敢警告这里的工人，要他们别因为自己对法国的同情和与普鲁

士人的对立，而使德国工人起来反对自己。这个骑士每星期把自

己炮制的关于卡尔·布林德的活动的报道分送给所有的伦敦报

纸，有两三家报纸竟愚蠢到刊登卡尔·布林德关于卡尔·布林德

和为了卡尔·布林德而写的一些报道。如果这套东西一直继续下

去，那末，最后他就能够把自己强加于公众。这个有影响的人物

通过这样的方式已使这里的一部分公众相信，这个人物在德国所

起的作用，如同马志尼当时在意大利所起的作用一样。他在自己

的报道中叙述卡尔·布林德在维也纳《自由报》上讲的话，叙述

全德国如何屏气凝神地倾听他的那些先知的预言，并且每星期如

何诚惶诚恐地期待着卡尔·布林德的例行口号。的确，最好是你

们在《人民国家报》上把这个家伙和他的卑鄙面目彻底揭露出来，

３０２４４ 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４月６日）

①

②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威廉一世。——编者注



因为这个人，这个吹牛的癞蛤蟆，使我们德国人在这里陷于可笑

的境地。我们将把你们的文章转给《东邮报》（伦敦的工人报纸）。１９９

事情非常简单。卡尔·布林德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是不存在的，

而德国的共和派资产阶级（他把自己吹捧为它的代言人）根本就

不存在，因而对于卡尔·布林德来说也是不存在的。他是无所依

归的。当然，对这样的人不必认真对待，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

让这样的人用伪装来愚弄公众。

劳拉已在巴黎被围前几天去波尔多了。

我们的女孩子——杜西和小燕妮（小燕妮曾患胸膜炎）很快

也将去波尔多。

如果倍倍尔能定期给我寄来柏林联邦国会的速记记录，我将

非常感谢他。

你到这里来将使我们非常高兴。

《人民国家报》现在无论如何必须维持下去。我相信能为它弄

到钱。

代我最衷心地问候你亲爱的夫人①。

你的 卡·马·

你能否把在莱比锡的可靠地址寄给我？

顺便寄去４月５日《小报》（巴黎出版）上关于施梯伯的一篇

逗趣的短评。２００

４０２ ４４ 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４月６日）

① 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４５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 ［４月１０日左右］①于伦敦

亲爱的威廉：

匆匆忙忙只写两条消息，也许你可以把它用于《人民国家

报》：

（１）在现在正式公布的《皇室文件和通信》里于字母《Ⅴ》下

（收款者均依字母顺序排列）一字不差地记载着：

“福格特——１８５９年８月付给他四万法郎。”２０１

（２）虽然在德国，俾斯麦政府把同我通信当作几乎是应受刑

事惩罚的行为（见不伦瑞克案件２０２，这和当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６５

完全一样），但在法国，它则竭力让人们怀疑我（从而怀疑在巴黎

的国际——这套手法的目的就在于此）是俾斯麦先生的密探。这

是借助于仍然同施梯伯警察机关保持密切国际联系——特别是在

梯也尔执政的条件下——的旧的波拿巴警察机关干的。

因此，我不得不在《泰晤士报》上反驳《巴黎报》、《高卢人报》以

及其他报纸上的各种谰言，因为这种荒谬言论已电告英国各报。最

新的谰言是在前几天被公社查封的《夜晚报》（鼎鼎大名的普隆 普

隆分子阿布的报纸）上出现的，又从《夜晚报》传到法国外省的所有

反动报纸上去了。例如，我今天从劳拉那里（顺便说一下，拉法格现

在作为波尔多的代表住在巴黎）收到《外省人报》的如下一段剪报

５０２４５ 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０日左右）

① 原稿为：“３月１４日”。——编者注



（昨天我收到比利时一家僧侣报纸上的同样内容的剪报）：

“巴黎４月２日讯。来自德国的揭发在这里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现在

可以完全有把握地确定，卡尔·马克思这个国际最有影响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７

年曾是俾斯麦伯爵的私人秘书，而且从未同其过去的保护人断绝关系。”

施梯伯现在真正是“可怕的”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４６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你的“医嘱”奏效了，我已请我的麦迪逊医生看了一下，暂

时由他治疗。可是，他说我的肺部完全正常，咳嗽是由支气管炎

等引起的。咳嗽可能还会影响肝脏。

昨天，我们接到一个很不令人宽慰的消息，说拉法格（不是

劳拉）目前正在巴黎。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

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

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

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

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

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

６０２ ４６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２日）



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

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象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

象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

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

慈”。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

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

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

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

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

实的”考虑！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

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

来最光荣的业绩。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带着兵营、教

堂、愚昧容克制度、特别是市侩气味去举行陈腐化妆舞会的那些

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

顺便说一下，在官方公布的、直接由路·波拿巴的国库支付

补助金的清单①中，有这样一个附注：福格特——１８５９年８月付给

他四万法郎！我已把这件事告诉李卜克内西了，以便日后利

用。②

你可以把哈克斯特豪森写的书③寄给我，因为我最近不但从

德国，甚至从彼得堡安全地收到了各种小册子以及其他东西。

谢谢你给我寄来了各种报纸（请你多寄些来，因为我想写一

７０２４６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奥·哈克斯特豪森《论德意志原斯拉夫国家、特别是波美拉尼亚公国社会制

度的起源和基础》。——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２０５页。——编者注

《皇室文件和通信》。——编者注



点关于德国、国会等等的文章）。

衷心问候伯爵夫人和小猫头鹰①。

你的 卡·马·

４７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３日 ［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这八十塔勒你可以用于家庭，也可以用于《人民国家报》②。前

者也好，后者也好，都是最近这次战争中的“负伤者”。

我这里没有弗莱里格拉特的诗。这首诗是１８５２年发表的，也

曾登在科塔的《晨报》上；这个报纸你也许能够在莱比锡弄到。２０３

重印《莱茵报评论》上的东西如果不加前言，不作增补等等，

我认为没有好处，而要做到这一点，现在未必有时间。２０４

恩格斯要我转告你，他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③现在只具有

历史价值，因而已经不适用于实际宣传。相反，你应从《资本

论》中选登较长的片断，例如关于《原始积累》一章２０５的片断等等。

米凯尔加入过同盟④，并以自己担任同盟在汉诺威王国的特

别顾问而大加吹嘘。这件事你可以刊载，但不要提及我的名字，因

８０２ ４７ 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３日）

①

②

③

④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编者注

原稿为：《人民报》。——编者注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为要是米凯尔本人不迫使我说的话，我是应该保守这个“秘密”的。

  让我沉默吧，别叫我讲，

  因为秘密已和义务临降！①

《共产党宣言》如果不加新的序言，当然不能出版。我同恩格

斯将竭力做些这方面的准备２０６。

衷心问候你亲爱的夫人②。

你的 卡·马·

４８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现在把《德法年鉴》上我的那篇旧文章重新刊载在《人民国

家报》上是无论如何不行的③。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

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加之它还完全是以黑格

尔的风格写的，这种风格现在也根本不适用。这篇文章仅仅具有

历史文件的意义。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９０２４８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３日）

①

②

③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２０８页。——编者注

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歌德《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迷娘》）。——编者注



４９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１７年４月１７日 ［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你的信按时收到了。现在我的事情很多。因此只能写几句话。

你怎么能把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之类的小资产阶级的示威游行２０７同

目前的巴黎斗争相提并论，我简直莫名其妙。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

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

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

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

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

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

“偶然情况”。

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不利的“偶然情况”，决不应该到法国

社会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而应该到普鲁士人盘踞法国并濒临巴

黎城下这样一种情况中去寻找。这一点，巴黎人是知道得非常清

楚的。但是，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也是懂得这一点的。正因

为如此，这些恶棍才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

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

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

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

０１２ ４９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１８１７年４月１７日）



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再见。

卡·马·

５０

恩格斯致格奥尔格·埃卡留斯２０８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９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埃卡留斯：

下面是关于巴塞罗纳罢工的情况，为了节省你的劳动，直接

写成英文：

巴特略兄弟公司（巴塞罗纳）是个规模巨大的棉纺织企业，其

中就业工人约有九百名。

他们所付的工资不仅比这个工业部门的其他任何公司都低得

多，而且还经常试图以女工代替男工、以童工代替成年工的办法，

进一步压低工资。近来，他们毫无例外地解雇了所有被怀疑属于

纺织工人联合工会的工人。２月２６日，这个工会的会员举行盛大

集会，讨论巴特略公司的状况。会上一致通过新的工资标准，这

些标准虽然略微超过迄今存在的工资定额，但仍然大大低于其他

企业主所付的最低标准；大会还派出代表团，要求实行这些标准；

一旦遭到拒绝，工厂的就业工人就要罢工。

代表团甚至没有受到接待，因为巴特略公司拒绝接待除本厂

工人以外的任何代表团。这个新代表团提出一项新的工资定额，但

１１２５０ 恩格斯致格·埃卡留斯（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９日）



是遭到了断然拒绝。所有工人，除了大约二十五人外（其中大部

分随后也参加了罢工），都立即停工。这件事发生在２月２７日，因

此工人罢工已经将近九个星期了，而工会所拥有的基金即将告罄。

国际在西班牙的其他支部正竭力在为他们募捐，但现在它们要支

援的罢工很多。且不说别的不太重要的罢工，正在举行罢工的就

有桑坦德的木桶工和瓦伦西亚的制革工，因为他们的老板坚持让

他们退出自己的工会和国际。这样，目前在西班牙举行罢工的总

共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国际各支部都必须给他们以支援。

巴塞罗纳及其四郊是西班牙的南郎卡郡，那里有很多大型的

棉纺织企业，而这个地区大部分居民都靠棉纺织业为生。近来，工

人们由于英国棉纱的竞争受害不小，如果郎卡郡的棉纺织业工人

能为西班牙用机器操作的纺织工人做点什么，那就会在西班牙留

下特别良好的印象。世界各国之间频繁而密切的贸易关系，使得

涉及一国居民的每件事不可避免地也对其他所有国家发生影响。

因此毫不奇怪，如果西班牙棉纺织业中的工资普遍降低（如果这

次罢工失败，看来这就不可避免），最后也必将导致南郎卡郡的工

资的降低。

（关于现金援助的形式——捐助或者贷款——应该由人们自

行考虑确定。委员会可以代为转寄款项，或者也可以由他们直接

寄去，地址已如上述。）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２１２ ５０ 恩格斯致格·埃卡留斯（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９日）



５１

恩格斯致弗朗西斯科·莫拉２０９

马 德 里

［书信内容记录］

［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０日左右于伦敦］

４月１９日，我把《联盟》第８０—８２号上关于巴塞罗纳纺织工

人罢工的有关情况摘要寄给了埃卡留斯，以便告知工联曼彻斯特

委员会。①

同样，我也通知莫拉 ［信］已收到，并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情，还告诉他由于比利时和散德兰的罢工，由于整个国际局势，不

要指望得到很大的支援。

贷款是一种必要的形式，我们至今一直利用这种形式。因此，

巴塞罗纳人应当写一封信，表示他们一定归还经总委员会取得的

一切贷款。由于英国工联一向有这种手续，所以才需要这样做。

正打算就巴黎事件发表一篇宣言２１０。

３１２５１ 恩格斯致弗·莫拉（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０日左右）

①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２１１—２１２页。——编者注



５２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０日 于 伦 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今天最紧急地告诉你所谓国际民主协会２１１的一些情况，对这

个协会你大概一无所知，因此你可能把它同我们混淆起来。这是国

际工人协会的滑稽可笑的模仿品，它在此地的阴暗角落里已经混

了几年，但是有时又竭力在公众面前自吹自擂，也就是说，使自己

成为笑柄，此外，它并非不想偷偷地冒充为国际工人协会。因为这

些人上星期日①又在海德公园为巴黎公社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

这次集会在他们领导下自然是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他们甚至

散布谣言，说我们派了代表到那里，虽然我们向他们派到我们这里

来的代表团断然拒绝了这一点）。由于他们现在还想在大陆上建立

一些分会，也许会给你寄去有关的建议，所以必须告诉你，他们是

何许人。第一、是普法尔茨的爱闹事的老手维贝尔，此人你是知道

的；第二、是勒·吕贝，此人你也熟悉。给你寄去一份剪报，在这上

面他们用混乱的语言向世界宣布自己混乱的纲领。其中凡是看得

懂的地方，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所说的援助工人也就是救

济丧失劳动力的人，这一点已为英国济贫法２１２所实现。关于资本和

４１２ ５２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０日）

① ４月１６日。——编者注



劳动，他们则竭力回避，不置一词。由于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在这里

已普遍得到承认，因此他们不能加以回避，但这种要求本身并不是

那么反资产阶级的，前天就有一个托利党人，一个地地道道的百万

塔勒拥有者对我说，他是拥护这个措施的。此外，正如你知道的，维

贝尔是海因岑的信徒和纯粹的“民主主义者”。

当这些家伙在这里鬼混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睬他们，但是如

果他们想开展活动，那冲突就不可避免了，那时我们将彻底地收

拾他们。

根据这里收到的电报判断，《人民国家报》昨天又因侮辱陛下

而被没收２１３。我感到奇怪的是，这没有发生在更早的时候。你很大

胆；正如弗里德里希二世常说的，“不过，这是完全合乎常理的”。

福格特的事①还要一再谈论。除了卡尔·福格特以外，不可能

指任何别的福格特，这从文句的前后意思看是清楚的。第一、任

何别的福格特不会这样出名，以致可以不必指出名字和地址就直

接称“福格特”。第二、还有哪一个别的福格特正好在那时得到波

拿巴家族这样的赏识，以致在８月意大利战役刚一结束，就认为

需要给他四万法郎呢？而且，“１８５９年８月付给他”这句话本身就

说明，曾不止一次付给他钱。越是反复提这一点，就越是会使对

这一切保持缄默的资产阶级报刊注意这件事。还应当把《无产者

报》和《人民意志报》吸引到这方面来。

经验告诉我，施梯伯的走狗们拆阅信件的技术，同他们制造

阴谋一样很不高明，所以我一直要你注意，所有我给你的信的封

口上都牢牢地盖有我的印章，即用哥德体刻的我的姓名第一个字

５１２５２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０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０５页。——编者注



母《Ｆ．Ｅ．》。普鲁士人还不会好好地打开胶水上面的火漆，使之

不留痕迹，而多半是粗笨地从旁边把信封撕开。因此，如果我的

印章不是清清楚楚的，那你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怎样，

如果寄给你的盖有姓名第一个字母《Ｆ．Ｅ．》印章的信经过这些家

伙的手而不拆阅，那他们一定会感到恼火的。

邮班就要截止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你，但是只好暂时

写到这里。

你的 弗·恩·

５３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０日左右于伦敦］

尊敬的左尔格先生：

凯洛格的著作１４６这次已平安地寄到，十分感谢，也十分感谢您

寄来的其他邮件。

今后，委员会①会较快地得到答复，但是最近几个星期，欧洲

大陆的事情和这里在英国人中间的宣传鼓动工作２１４占去了相当多

的时间，因为大多数非英国人的书记都在巴黎。

忠实于您的 卡·马·

６１２ ５３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０日左右）

① 国际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编者注



５４

马克思致列奥·弗兰克尔２１５

巴  黎

［草稿］

［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６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并以它的名义最坚决地驳斥公民费·皮

阿对①赛拉叶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这个人产生怨恨的唯一原因，就

是他仇视国际。有警察机关的密探、前帝国近卫军分子和经纪人

钻入的所谓的伦敦法国人支部２６已被总委员会开除，皮阿企图通

过它在全世界面前冒充为我们协会（他并不是会员）的秘密领袖，

并让我们对他在伦敦的荒诞无稽的演说和他在巴黎的败坏名誉的

胡说负责，对此公民特里东在布鲁塞尔逗留期间已给予他应有的

回击２１６。因此，总委员会不得不公开声明不承认这个卑鄙的阴谋

家。②他对杜邦和赛拉叶的愤恨便由此而来。当所谓的法国人支部

中皮阿的可耻应声虫们散布皮阿现在在巴黎所散布的诽谤，而赛

拉叶威胁要对他们诉诸英国法院时，法国人支部自己就声明不承

认他们，并痛斥他们是造谣中伤者。

因为赛拉叶的政治生活没有可供③诽谤的任何信口，他们便

７１２５４ 马克思致列·弗兰克尔（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６日左右）

①

②

③ 手稿中删去了：“甚至皮阿先生，这个人人称颂其勇敢的‘正直’人物”。——

编者注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议》。——编者注

手稿中删去了：“委员会的代表”。——编者注



开始攻击他的私生活。假如皮阿的私生活象赛拉叶的私生活那样

干净，他就不会在伦敦这里遭到那种只有用鲜血才能洗刷的凌辱

……①

总委员会在最近几天就要发表一篇关于公社的宣言２１０。它所

以把这个宣言一直拖到现在，是因为天天都在等候巴黎支部的确

切消息。可是空等一场！毫无音信！总委员会不能再拖了，因为

英国工人迫不及待地等着总委员会的说明。

不过，时间并没有白白浪费。各个书记在给大陆和北美各支

部的信中，都向工人们说明了这个伟大的巴黎革命的真实性质。

我从一个公民②那里收到了来信，他为递送您所知道的东西

来过我这里。他们在巴黎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把③便于成交所必要

的证券转让出去。现在您一定还持有自由流通和可按牌价出售的

三厘证券。这个公民将向您作一切其他必要的说明。可以完全放

心地把证券交给他。

８１２ ５４ 马克思致列·弗兰克尔（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６日左右）

①

②

③ 手稿中删去了：“在洽谈中”。——编者注

大概是艾劳。——编者注

手稿中删去了：“和在伦敦遭到几个人，一个法国工人的公开凌辱”，“总之，

赛拉叶的罪过在于他坚定地挫败了种种阴谋……”手稿中以下为空白。——

编者注



５５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８日 于 伦 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库格曼：

您从上述地址可以看出，我终于在伦敦住下了。这还是去年

秋天的事，因为那时我正好把曼彻斯特的各种事务最后办完了。对

于迁居，从各方面说我都是满意的。从我的新居到马克思的住所，

步行不到十分钟，从当地的概念说这是非常近的，加之，公园就

在我们的门口，这里的空气非常清新。

说到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您的想法过于悲观了。首先是您的

诊断很大胆，认为他的咳嗽是由肺炎引起的。马克思和我在这里

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年青医生①（苏格兰人），他的叩诊和听诊技术

都不亚于大多数德国医生，他所说的同我早先的想法完全一致，就

是说：咳嗽纯粹是喉症引起的，而肺部则完全健康。他说，当然，

要根治这种疏于医治的痼疾并不那么容易，他还预言，即使咳嗽

在夏天好了，而到秋天还会复发。但是，他认为，只要进行适当

的治疗，这病并不要紧。咳嗽令人讨厌的首先是它妨碍马克思睡

眠，从而影响马克思总的健康状况。现在，这一点已或多或少地

有所消除。医生主要是在治疗他的肝脏，在这方面已取得一定成

９１２５５ 恩格斯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８日）

① 麦迪逊。——编者注



效。但是，您可以理解，对于这种据我所知已经断断续续拖了二

十六年的慢性病，疗效是不会很快的。不过，马克思的生活方式

还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不正常。战争使他的情绪开始激昂起来，

从那时起他没有再研究那些复杂的理论问题，生活方式相当合理，

甚至常常不等我去找他，他就出去散步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而一

经发觉啤酒对他不利，他就连着几个星期一滴都不喝，但他的食

欲反复无常，有时根本不想吃东西，有时又饿得发慌，这从他的

状况来说，是毫不奇怪的。您不必担心，他的皮肤是不会失去知

觉的，除非相当大一片表皮完全被痈破坏。经海格特散步到汉普

斯泰特，再返回梅特兰公园，这段路程将近一点五德里，而且中

途有许多上下陡坡，上面的臭氧比整个汉诺威都多。他一星期内

要在这段路程上散步三四次，有时只走其中的一段路。当然，我

不得不常常去催促他，但是他知道，这对他有好处。他的住所同

我的住所一样，都在高出太晤士河大约一百五十英尺的空旷的地

方，空气几乎象郊外一样，周围只有一些大花园和零星的房舍。我

认为他的健康未见恶化，多亏这个良好的环境。

刚才已叫我吃饭，加上那个不讲道理的邮班过半小时就要截

止，我不得不就此搁笔。不管怎样，上面所说的应该足以减轻您

的略嫌过分的不安。我的生活总是离不开户外活动，因此，马克

思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同我一起到外面走动，这对他倒是最好的

药物。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０２２ ５５ 恩格斯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８日）



５６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５月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图书馆①：

非常匆忙，只写如下几点：

公布《皇室文件和通信》的（顺便说一下，福格特在这里是

作为皇室津贴领取者出现的）并不是公社——它没有时间搞这种

无聊的事情，而是国防政府，即福格特在其给科尔布的信２１７中大为

赞赏的那些忠贞不渝的共和派茹尔·法夫尔之流。

几乎所有的巴黎报纸都摘要刊登了这些正式公布的材料（尤

其是津贴领取者的姓名）。我附上的剪报取自《小报》（１８７１年５

月３日②那一号）——这家报纸至今还在巴黎进行反公社的论战，

如同福格特先生在维也纳进行的一样。由于同福格特气味相投，该

报竟在他的姓后面打了一个问号。

然而，福格特自己在结束他的臭文章时把他过去说的一切都

推翻了。

他说：“也可能甚至在１８５９年，人们滥用了我的姓，诚然，看来没有指

出我的名字卡尔。”③

１２２５６ 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５月４日）

①

②

③ 卡·福格特《致〈瑞士商业信使报〉编辑部》。——编者注

应为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５日（见本卷第２２３—２２４页）。——编者注

图书馆（英语：《ｌｉｂｒａｒｙ》）是马克思的女儿们给李卜克内西起的绰号。——编

者注



可见，是路易·波拿巴在把“福格特”写进自己的账簿时，滥

用了这个姓啊！在１８５９年８月接受路·波拿巴津贴的那个“福格

特”，而且仅仅写个“福格特”，没有“名字”的福格特，没有任

何别的字样的福格特，不用说，这只能是日内瓦那位“大名鼎鼎

的”卡尔·福格特！福格特先生对这一点了解得非常清楚，以致

他自己说：“人们滥用了我的姓。”这位清白的男子感到自己被深

深触痛，以致并不企图用一些轻而易举的手法来为自己开脱，如

可以推诿说世上有许多“福格特”，正象有许多“卡尔”一样。如

果某个没有名字的“福格特”在１８５９年８月从皇室中央金库领取

了四万法郎，这同我有什么相干呢？不，他没有这样做，福格特

说，我就是那个福格特，那个不用指出“名字”的福格特，不过

“人们滥用了”“我的姓”！

你应该根据这一切为你的报纸写一篇适当的短评。如果为了

讨好魏斯先生和象他那样的人民党活动家而对此保持缄默２１８，那

将是十分荒唐的。

你的 卡·马·

５７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５月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附上给《人民国家报》写的文章①。

２２２ ５７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５月４日）

① 弗·恩格斯《再论〈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肯定地说，在德国雪茄烟工人大罢工期

间，他们曾给德国雪茄烟工人寄去三千法郎。安特卫普和布鲁塞

尔的罢工还在继续１９６，如果真的寄过三千法郎，那末，现在归还这

笔钱是德国人应尽的义务。请对此作一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在

《人民国家报》上写一则短评。

我们这里对倍倍尔的演说和文章感到非常高兴。２１９他在辩论

基本权利时的演说很出色；一个工人那样毫无拘束地尽情嘲笑一

切神父、容克和资产者，并使自己感到比所有这些人都优越，这

的确是柏林泥潭中出现的所有现象中最好的现象。

得知你很快就动身来这里，我们很高兴。不言而喻，你可以

住在马克思那里，也可以住在我这里。这方面我们会安排的。

燕妮和杜西在波尔多的拉法格家，是星期一①到达那里的。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５８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５月５日 ［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昨天晚上收到你的来信后，我立即写了回信②，但在信中出了

一个差错。刊登有关福格特情况的《小报》，日期应是１８７１年３月

３２２５８ 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５月５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２１—２２２页。——编者注

５月１日。——编者注



２５日。这个日期很重要。《小报》同其他巴黎报纸一样，开始公布

津贴领取者的名单是在３月１８日革命以前很久，革命以后又继续

公布。３月２５日最后公布了那些姓名以字母《Ⅴ》开头的人。

你的 卡·马·

５９

恩格斯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０日 ［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所说的问题，马克思和我事先曾多次谈论过，今天晚上又谈

了一次。２２０我们的结论还是这样：只有两个人谈得上作为这一职务

的候选人，这就是黑尔斯和莫特斯赫德。关于黑尔斯，您所说的

完全正确，如果提他为候选人，那可以提出一个条件，即要他作

出比过去更令人满意的说明；至于他担任工长，那杜邦也是工长，

只要黑尔斯在其他方面表现不错，这一情况即使有点令人不快，也

不应该成为绝对的障碍。总的说来，我们认为，应该说他比莫特

斯赫德更合适些，莫特斯赫德的性格不大适合于在伦敦的群众中

进行有效的宣传，而进行宣传正是书记的主要职责。至于不懂语

言，那末在您本人能够承担这一职务之前，是没有办法的，而我

担心，您不可能承担这一职务。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英国人。一

方面，我认为，不懂语言并不是我们目前组织中的一个严重障碍；

另一方面，正是这种情况有助于把过去一直非常不确定的书记的

地位比较明确地肯定下来。书记要作会议记录，要同英国各支部

４２２ ５９ 恩格斯致海·荣克（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０日）



进行通信联系，同时还要在伦敦的群众中广泛扩大协会的影响，使

他们摆脱工人贵族及其公认的首领而独立。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

能够而且准备做这些工作的人，那末，我们的十五先令可能会在

比以前更大的程度上得到报偿。我们不应该忘记，需要担负的这

个职务，不象埃卡留斯喜欢自称的那样，是协会“总书记”的职

务，而仅仅是总委员会的书记的职务，——他的正式职责只限于

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履行书记的工作并同英国各支部进行通信联系

（据我所知，他同美国的英国人支部通信仅仅是根据专门的决议）；

换句话说，他既是英国的书记，同时又应以书记的身分在这里进

行宣传，而埃卡留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然而，这是非常重要的。

马克思和我都认为，书记的这一部分职务是最重要的。

无论如何，你们应当就这件事谈一谈，并考虑一下可以做些

什么。

总之，既然您征求意见，我们就把意见告诉您（当然，是秘

密的）；不必着急，也许得先找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但是，象任

何其他事情一样，这要由你们委员会来决定。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没有受到攻击就从伊西炮台逃跑的人们，真该枪毙。由于这

种怯懦的行为，战局大大恶化了。

５２２５９ 恩格斯致海·荣克（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０日）



６０

马克思致列奥·弗兰克尔和

路易·欧仁·瓦尔兰

巴  黎

［草稿］

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３日 ［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弗兰克尔和瓦尔兰：

我已经同送信人①见过面。

把那些能使凡尔赛的恶棍们声名狼藉的案卷放到安全的地方

去，是不是更好一些？这类预防措施是决不会有什么害处的。

有人从波尔多写信告诉我，在最近的市镇选举中，有四个国

际会员当选。２２１外省已经开始闹风潮。可惜那里的行动只是地方性

的和“和平”的。

为了维护你们的事业，我已经写了几百封信，寄给世界各地

凡有我们支部的地方。何况工人阶级从公社成立那天起就是拥护

公社的。

甚至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也放弃了它们最初那种凶狠的态

度。有时，我还能在这些报纸上发表一些对你们有利的文章。

我觉得，公社浪费在琐碎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太多了。大

家知道，除了工人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影响存在。如果你

们来得及弥补已失去的时间，那末这一切就不会造成什么损害。

你们完全有必要在巴黎以外，在英国和其他地方赶快做你们

６２２ ６０ 马克思致列·弗兰克尔和路·欧·瓦尔兰

① 大概是艾劳。——编者注



认为需要做的一切事情。普鲁士人虽然不会把炮台交到凡尔赛分

子手里，但是在和约最终缔结（５月２６日）２２２以后，他们是会允许

政府用自己的宪兵去包围巴黎的。你们知道，因为梯也尔之流在

由普野 克尔蒂约签订的合同中搞到了一大笔酒钱２２３，所以他们拒

绝接受俾斯麦所提出的德国银行家的援助。他们要是接受了这种

援助，就会失掉这笔酒钱。因为实现他们的合同的先决条件是攻

占巴黎，所以他们要求俾斯麦把第一次付款的期限延至占领巴黎

之后。俾斯麦接受了这个条件。因为普鲁士本身非常迫切地需要

这笔钱，所以，普鲁士就会尽可能地给予凡尔赛分子种种方便，以

加速占领巴黎。因此，你们要当心呵！

６１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２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阁下：

拉法格、他的全家和我的女儿们都住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

比利牛斯山区，但在法国这一边。２２４因为拉法格生在古巴，所以他

能弄到一张西班牙的护照。但是，我还是希望他最后在西班牙那

一边定居下来，因为他曾在波尔多起过杰出的作用。

尽管我很钦佩您在《蜂房》上发表的文章２２５，但是我几乎为在

该报上看到您的大名而感到惋惜。——请允许我顺便指出，我作

为一个有党派的人，是同孔德主义２２６势不两立的，而作为一个学

７２２６１ 马克思致爱·斯·比斯利（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２日）



者，我对它的评价也很低。但是我认为您是英国和法国的唯一的

一个不是作为宗派主义者、而是作为历史学家（从这个词的最好

的意义上讲）来对待历史上的转折点（危机）的孔德主义者。《蜂

房》冒充工人报纸，但是，实际上它是叛徒的机关报，它已经出

卖给赛米尔·摩里之流了。在最近的普法战争期间，国际总委员

会不得不同这家报纸断绝一切关系，并且公开声明：它是一家冒

牌的工人报纸。２２７但是，除了伦敦的地方报纸《东邮报》以外，伦

敦的各家大报都拒绝刊登这项声明①。在这种情况下，您在《蜂

房》上撰稿又会给正义的事业造成损失。

我的一位女友在三四天内就要到巴黎去。我给了她几张合法

的护照，让她带给现在还匿居在巴黎的一些公社委员。如果您或

者您的某一个朋友有事要托她在那里办理的话，请写信告诉我。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小报”每天都在发表关于我的文章和我

同公社之间的关系的无稽之谈，而且这类东西每天都从巴黎寄到

我这里来。这证明凡尔赛的警察当局要弄到真正的文件是有很大

困难的。我和公社的联系是通过一位德国商人②保持的；这位商人

一年到头都在巴黎和伦敦之间来回做买卖。一切都由口头转达，只

有两次例外：

第一次是，我通过这位中间人送给公社委员们一封信③，答复

他们提出的如何在伦敦交易所拍卖一批有价证券的问题。

第二次是，５月１１日，即惨剧发生前十天，我用同一办法告

诉他们有关俾斯麦和法夫尔在法兰克福达成秘密协议２２８的详情细

８２２ ６１ 马克思致爱·斯·比斯利（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２１７—２１８页。——编者注

大概是艾劳。——编者注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案》。——编者注



节。

这个消息来自俾斯麦的一位得力助手①，这个人过去（从１８４８

年到１８５３年）参加过我所领导的秘密团体２２９。他知道我还保存着

他从德国寄给我的有关德国情况的所有报告。他要依赖我保全他。

因此，他老是想方设法向我证明他的善意。我对您说过，有一个

人曾经警告我说，如果我今年还到汉诺威去访问库格曼医生，俾

斯麦就决定逮捕我，那就是这个人。

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该多好呵！我曾建议公社委员们

加强蒙马特尔高地的北部，即对着普鲁士人的那一面，而当时他

们是还有时间这样做的；我曾事先告诉他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他们就将陷入罗网；我向他们揭露了皮阿、格鲁赛和韦济尼埃；我

曾要求他们立即把那些足以使国防政府成员声名狼藉的全部案卷

寄到伦敦来，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公社敌人的疯狂行为。——

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末凡尔赛分子的计划总会部分地遭到

失败的。

要是凡尔赛分子已经找到了这些文件，他们就不会公布伪造

的文件了。

国际的宣言②不会在星期三以前发表③。到时候，我将马上寄

给您一份。四五个印张的材料，现在印成了两个印张。这就要校

对、订正好几遍，并且难免发生一些印错的字句。因此，发表的

日斯也就延迟了。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９２２６１ 马克思致爱·斯·比斯利（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宣言于星期二，即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３日印成。——编者注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约翰·米凯尔。——编者注



６２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３日于伦敦

阁下：

我很乐于整理“第一章”，但是最早也要过两个星期才能着手

做这件事２３０。因为病了两个月，积下了许多工作，须先办理一下。

以后，我还要把一些细小的修改开列一个单子寄给您①。

说到续写我的著作，我们的朋友②的消息是出于误会
２３１
。我曾

认为必须把稿子全部改写。而到目前为止，我还缺少一些必要的

文献，不过这些文献最终会从合众国寄来的。

我们的朋友应该从他的商业旅行中返回伦敦了。他为之奔波

的那家公司的代理人分别从瑞士和其他地方给我来信。如果他再

不回来，这家公司就会垮台，他自己也就会永远失去继续为该公

司服务的机会。公司的竞争者都在打听他，在到处寻找他，并且

将用阴谋把他诱入陷阱。２３２

多蒙您盛意给我寄来各种俄文书籍，对此我非常感谢。所有

这些书籍都顺利地寄到了。我也很乐于看这位作者的其他经济著

作（他的关于约·斯·穆勒的著作③我已经有了）
２３３
。

０３２ ６２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３日）

①

②

③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第一

部的补充和注释》。——编者注

洛帕廷。——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１８—３２０页。——编者注



尽管我有病，我还是刚刚发表了一篇宣言①，篇幅约两个印

张。我怎样给您寄去呢？

由于我经常外出，所以很少在家，寄给我信件等等（里面用不

着信封），请按我的一个朋友阿·威廉斯先生②的地址。他就住在我

的住所里，因此地址仍是：伦敦西北区粉笔场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忠实于您的 马·

６３

马克思致女儿燕妮、劳拉和爱琳娜

巴涅尔 德 吕雄

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３日 ［于伦敦］

亲爱的孩子们：

我病了一个半月之后，健康又完全恢复到目前情况下所能恢

复的程度。另外，在我们家里，真是一塌糊涂，粉刷、油饰、上

色、裱糊，弄得乱七八糟。最近几天来，嘈杂声和经常的从一处

往另一处搬动，完全毁坏了我的神经系统，因而我在将军③家里住

的时间，要比在自己家里住的时间还多。

我很想得到关于燕妮健康状况的更详细的消息。我担心——

我从字里行间看出，——她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总的说来，现

在在征询了著名医学专家的意见和获得全面的情况之后，我认为

你们都应当离开法国的比利牛斯地区，搬到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地

１３２６３ 马克思致女儿燕、劳拉和爱琳娜（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３日）

①

②

③ 恩格斯的绰号。——编者注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区。①那里的气候要好得多，而你们在那里也会更加强烈地感觉到

你们所需要的那种变迁。这对于图尔②尤其如此，假如他今后还不

接受那些精通医学、深知他的身体情况、并向他以前在波尔多等

地的医生征询过的人们的忠告，那末他的健康状况将会恶化，甚

至可能有很大的危险。因此，我希望你们不要怕小小的麻烦，搬

到更有益于健康的地方，然后立即给我寄来你们的新地址，以便

我能够给你们寄去我的新“地址”③。

在伦敦这里，目前生活十分枯燥。成群的乡亲④在街头闲逛。

从他们张皇失措的表情，从他们看待一切事物的惊异神态，从他

们在川流不息的马匹、单马车、公共马车、大人、小孩和狗面前

所感到的惊慌恐惧的神色，立刻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我听说，妈妈和洛尔米埃太太进行着有关政治的激烈斗争。我

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达到白刃战的地步，或者还只限于尖锐的

言词，没有伤害肢体。

我从圣彼得堡收到了非常珍贵的书籍２３３和非常友好的来信，

信中向我提出了各种建议。２３４

拉甫罗夫（不是阿诺罗夫）是个很好的青年，他不是没有才

能，但是他白白浪费了时间并损坏了自己的脑子，因为他在最近

二十年期间，主要是读了这个时期的德国书籍（哲学和其他方面

的），这是全部现有书籍中最糟糕的。看来，他以为，既然这些书

是德国的，那就必定是“科学的”。

２３２ ６３ 马克思致女儿燕、劳拉和爱琳娜（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３日）

①

②

③

④ 指公社流亡者。——编者注

双关语：原文《ａｄｄｒｅｓｓ》的意思是“地址”和“宣言”。这里指《法兰西内

战》宣言。——编者注

保尔·拉法格的绰号。——编者注

马克思出于保密的考虑，以医嘱的形式提出自己的意见。——编者注



维凡蒂夫人好象已经荣幸地摆脱了困境。我没有见到她，但

我发觉，现在她受到赞扬，可能赞扬得有些过分，不过你们知道，

在卡茨家里，从来就是过甚其词的。

荣克的小姨子前天已埋葬了。可怜的姑娘！她死在医院里。

小“行家”①从整个本质方面说是非常好的。所以，可以原谅

他的一些小缺点，如他的空谈、自满和喋喋不休地重述在这里在

那里发表的“成功演说”。

德国的“傻瓜”爱国者当然在博勒特那里庆贺了普法战争的

“光荣”结束，开了“和平庆祝会”，按照条顿人的风俗，他们没

有忘记“彼此痛打得流血”。

凯伦起先找了一个教师职位，现在，在将军的帮助下，在英

国北部得到了一个工程师的好职位。

麦迪逊医生向燕妮和杜西致最良好的祝愿。

现在再见，我的亲爱的孩子们！

老尼克②

６４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妈妈：

正当我坐下来给你写信的时候，接到你从洛伊特斯多夫寄来

３３２６４ 恩格斯致爱·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６日）

①

②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指海尔曼·荣克。——编者注



的信。这促使我去看了一下地图，在地图上找到了这个地方。这

大概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那里正好是山脉与莱茵河畔相接，展

现出从安德纳赫延伸到科布伦茨的一片平原景色。我相信，那里

的空气会对你有益的。

你带着一伙活泼的年青姑娘到恩格耳斯基尔亨去，是做得对

的。在目前情况下，两家亲戚之间的关系①必然会有些不和睦和不

愉快，而有姑娘们在场，就不致过多地谈论这些。不过，既然事情现

在已经解决，不管哪方面都应该让你安宁了，——如果要翻老账，

反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至于我，当鲁道夫突然要求我给予他、

海尔曼和艾米尔帮助的时候，我感到很不愉快，因为这样做必然要

对阿道夫采取不友好的态度。你知道，鲁道夫是个非常老实的人，

他不会装假，因此，他的信使我毫不怀疑，他们是想背着阿道夫去

干这一切事情。但是，阿道夫象其余三个人一样也有同样的权利得

到所需的情报。这件事使我很不痛快，所以我起初竭力拖延，但是，

当他们一再来信催促的时候，我不得不下决心，从我这方面说，我

不能不同时也告诉阿道夫这些他所非常关心的情况。但是，为了给

予他们时间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我曾写信告诉他们②，我也将给阿

道夫写信，而不久前我也已经写了信。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自己

不立刻告诉他此事已征求过我的意见，为什么他们不把我的答复

告诉他。如果那样，一切都会顺利的。不过，我不能做这样的事：背

着阿道夫提供给他们可能被用来反对他的消息。稍后一些时候鲁

道夫给我的信证明，他们正有此打算。鲁道夫总认为，阿道夫希望

４３２ ６４ 恩格斯致爱·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６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９２—１９３页。——编者注

指恩格斯的弟弟鲁道夫、艾米尔和海尔曼为一方同他妹妹的丈夫阿道夫·格

里斯海姆为另一方的相互关系。——编者注



退出企业这一点是个罪过。我认为——我自己就是在不久前退出

企业的，他做得太过分了。现在，幸而问题已经解决，我希望他们会

迅速和解。阿道夫来信要求我提供有关在曼彻斯特进行分产的消

息，我写信告诉他，如果他们大家在签订最后合同的时候，或者在

此以前，就彼此退还有关此事的来往信件，把它们扔到火里烧掉，

喝上一瓶香槟酒，那是最明智的做法。

至于说我到那里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在巴黎事

件之后，对我们——国际——开始了普遍的迫害；指责我们从伦

敦挑起了革命，这完全就象有人说我是我弟弟和阿道夫之间争吵

的祸首一样。但是，叫嚣仍然没有沉寂下来，而我们得到了确实

的消息，说有人在汉诺威等着马克思，他去那里会遭到逮捕。诚

然，我就是到那里去，对我也不可能采取什么了不起的行动，但

是毕竟可能发生小小的冲突，而我无论如何不想让此事发生在你

的住所里。何况，这些比利时恶棍还要护照。所以我想，我最好

等一些时候，等警察和市侩们稍微平静一点再说。

恩玛①的情况令人不可理解。看来，在你们那里，在巴门，是

有一些奇怪的产科医生。

我们这里也老是刮东风，但是在５月末，就不十分冷了，天

气也常常是很好。然而，到６月初，我又不得不生了几次火。前

天天气热了起来，下了一场大雨，这对作物很有好处，现在看来

我们这里很快就会有好天气。总的说来，这里的春天很不坏，比

曼彻斯特好得多。那里常有熟人到我这里来，前天龚佩尔特医生

和夫人来过；她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我需要这么大的住所，但

５３２６４ 恩格斯致爱·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６日）

① 恩玛·恩格斯。——编者注



是却大大赞扬我把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总的说来，我象往常那

样健康，我的食欲正常；现在我逐渐习惯于午睡，我的胡须显著

地白起来了，我同往常一样就是怕热。我希望，你也挺好，你可

以在阿格尔河畔菩提树林荫道上散散步，希望不久我也能在那里

吃完午饭后躺在长凳上睡一会儿。

你忠诚的儿子向大家致最衷心的问候。

弗里德里希

６５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８日 ［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请原谅我的沉默，就是现在，我的时间也很少，只能给你简

短地写几行字。

你知道，在最近这次巴黎革命的整个期间，凡尔赛报纸（在

施梯伯参与下）不断辱骂我，说我是“国际的最高首脑”①，而这

里的报纸也随声附和。

现在再谈谈宣言②，这你大概已经收到了吧！它引起了一片疯

狂的叫嚣，而我目前荣幸地成了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胁最大的

人。在度过二十年单调的沼泽地的田园生活之后，这的确是很不

错的。政府的报纸《观察家报》以向法庭起诉来威胁我。看他们

６３２ ６５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８日）

①

②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９８页。——编者注



敢！对这帮恶棍我一点也不在乎！附上《东邮报》剪报一份，上

面载有我们对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答复。我们的答复最初发表

在６月１３日《泰晤士报》上。２３５这家可敬的报纸由于这种轻率行为

遭到了鲍勃·娄先生（财政大臣和《泰晤士报》监事会委员）的

严厉斥责。

非常感谢你寄来罗伊特的著作①，衷心问候伯爵夫人和亲爱

的小弗兰契斯卡②。

你的 卡·马·

６６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附上宣言③第一节的译文。其余部分很快就寄去，这样你可以

把第一节分两期刊登，也不致于中断，换句话说，过一个星期，你

又会收到稿子。条件是：

（１）你应当迅速刊载，每期多登；

（２）正文不要加注释；我翻译时尽量做到，除了那些用几句

话反正也解释不清的暗示和个别细节以外，不需要注解；

（３）排好的版要保存下来，以便另行出版小册子，这次出小册

７３２６６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２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弗·罗伊特《我的漫游》。——编者注



子是必要的。如果你们没有为此所需的资金或贷款，就告诉我们。

你不能刊登的地方，就用删节号代替，并把稿子寄给日内瓦的

贝克尔，以便刊登在《先驱》上（这样做时务必让他知道，删掉的地

方应加在哪里）。２３６

你将收到我作为信件给你寄去的一份宣言原文，上面我附了

几句话。如果需要，我还可以再寄。

宣言在伦敦这里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叫嚣。起初试图对它保持

沉默，但是办不到。星期三，１４日《旗帜晚报》登了有关它的消息，

１５日《每日新闻》登了摘录，占去报纸的大部分版面。接着是《回声

报》、星期六《旁观者》、《写真》、《派尔 麦尔新闻》也都加以刊载，

《电讯》发表了社论，这样，事情就捅开了。星期一，《泰晤士报》发表

了非常可怜的社论，《旗帜报》又有反应，昨天，《泰晤士报》也有反

应，总之，整个伦敦都只是谈论我们。当然是一片狂叫。这样更好。

我不理解你对驱逐出境的担心２３７。如果我处于你的地位，在没

有保证得到另一个国籍之前，我不会放弃黑森国籍。在这方面，你

太犹豫不决了。只要公开地大闹一场，就会向全世界表明，所有这

一切帝国法律都是真正的欺骗，那也就会结束这全部卑劣勾当。但

是，如果你们回避这种只会给民族主义奴才①带来损害的吵闹，而

不去挑起它，那末警察机关自然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注意——这只

是指你信中所说的有关地方，而不是指表现很勇敢并博得我们充

分赞扬的报纸②所执行的路线。不过，你不要以为警察走狗会象对

待某些工人那样对待你；只有当他们在一定时期内用驱逐工人的

办法造成了相当数量的先例之后，这种事才可能发生。

８３２ ６６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２日）

①

② 《人民国家报》。——编者注

指民族自由主义派。——编者注



我完全不知道，你被逐出普鲁士的法令现在是否仍然有效。警

察机关这样肯定，这是可能的。但是，我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

你在当议员的时候不提出这个问题。

我不能当《人民国家报》的通讯员。但是，如你所看到的，我

在尽量帮你们忙。

和《派尔 麦尔新闻》打交道不会有什么结果。２３８我自己由于纯

军事文章曾不得不与该报打交道，而政治性短文，无论是你还是

我，都不能在那里刊登。我与它保持联系，仅仅是为了有时往那

里塞点适当的东西，以便在那里保持阵地。即使它用你当通讯员

（当然它不会这样做），那末也不会刊登你的任何一篇通讯。早在

今年年初我就向编辑①声明过：我清楚地知道，我能在他们那里刊

登的仅仅是军事文章，而决不是政治文章，我这样做只是指望在

我们认为需要的时候，他能够刊登一些有关我党事业的实际说明

材料。实际上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

关于《雷诺》，看来你对它的印象也不坏！这是这里所有报纸

中最卑鄙的报纸，它只要一感到没有成功的把握，就会吓得往裤

子里拉屎；它对宣言完全保持沉默，甚至连《每日新闻》上已经

发表了的摘录也不刊登。

德国工人在最近这次大危机的时期表现得很出色，比其他地

方的工人都强。倍倍尔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的关于公社的演说

所有英国报刊都登了，给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２３９你们应当有时

把《人民国家报》寄给《派尔 麦尔》编辑部；后者有时会从那里

面摘登一些东西，因为它的一个编辑有些怕马克思和我，那里还

９３２６６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２日）

① 格林伍德。——编者注



有一个撰稿人①懂得德文，并刊登这类东西。同时，该报还喜欢刊

登其他报上所没有的各种奇闻。

如果你以后把我那份《人民国家报》不是寄到曼彻斯特，而

是寄到这里，我将十分感谢。请寄给我三四份载有宣言的报纸，一

份用于校对，其余的用来分发。

衷心问候你和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６７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２４０

巴 累 塔

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相信，您已收到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②，我是按

您留下的地址寄到佛罗伦萨的。另一份，为了安全起见，过一两

天将放在信里给您寄到巴累塔。

收到您从巴累塔寄来的信，我很高兴，本想早些回信，但是

宣言给我们带来了工作，因为报刊猛烈地攻击它，我们就得回答

各种报纸。我还要把宣言译成德文，供给我们莱比锡的报纸

（《人民国家报》）。荷兰译文登在海牙的《未来报》上。如果您能

组织一下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工作，那末这将大大有助于您进行

宣传，使意大利工人有可能迅速知道总委员会的立场，知道我们

０４２ ６７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３日）

①

②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梯布林。——编者注



协会的行动原则和做法。

经过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我认为，最好还是给佛罗伦萨的卡

斯特拉佐寄两份我们的宣言，并请他在信中转寄给您一份。我将

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和他经常通信２４１。您应当原谅我没有及早给他

写信，但是除了意大利之外，我还必需同西班牙和比利时通信。现

在谈谈关于那不勒斯的情况和卡普卢索。此人出席过一次我们的

代表大会①，但是从来没有和总委员会保持经常的通信，为了说明

这一点，我应当谈一谈某些详细的历史情况。卡普卢索和他的朋

友们属于俄国巴枯宁的宗派。巴枯宁有他自己的理论，这种理论

是由共产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某种混合物构成的；他想把这两种

理论合而为一，这说明他对政治经济学完全无知。另外，他从蒲

鲁东那里借用了关于无政府主义是社会最终状态的词句，同时他

反对工人阶级的任何政治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似乎就是承认现存

的政治状况，此外还因为一切政治行动，按照他的意见，都是

“权威的”。至于他希望怎样消灭现存的政治压迫和资本的暴虐，他

打算如何不用“权威的行动”来实现自己最喜爱的关于废除继承

权的思想，他没有说明。在被武力镇压的１８７０年９月里昂起义期

间，巴枯宁在市政厅下令废除国家，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对付

国民自卫军中的一切资产者，后者便非常从容地开进市政厅，赶

走了巴枯宁，不到一小时的工夫就恢复了国家１５６。不管怎样，巴枯

宁在自己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宗派，参加这个宗派的有一小

部分法国和瑞士的工人，有许多我们在西班牙的人，有在意大利

的某些人，其中包括卡普卢索和他的朋友们，这样，卡普卢索证

１４２６７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３日）

① 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年）。——编者注



明自己的名字是起得正确的——他的上司是俄国的①。

我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

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

心（协会章程第一条）②。由于巴枯宁及其朋友们的特殊理论不违

反这一条，所以没有反对接受他们作为会员，没有禁止他们用一

切可以接受的方式和尽一切可能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在我们协会

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共产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工联主义

者、合作社派、巴枯宁主义者，等等，甚至在我们总委员会中也

有观点极不相同的人。

假如协会成了宗派，那它就会灭亡。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

用以说明章程第一条的那种广泛性，这就是说，一切被接受加入

协会的人都竭力谋求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可惜，象一切宗派主

义者一样，思想狭隘的巴枯宁主义者们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硬

说，总委员会是由反动分子组成的，协会的纲领过于含糊不清。按

照他们的意见，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这是巴枯宁自己从我们德国

人这里剽窃的）应当是必须遵守的义务，废除继承权和国家等等

应当成为我们纲领的一部分。但是要知道，马克思和我本来差不

多就象巴枯宁一样，是老早的和坚定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差

不多我们所有的会员也都是这样的。关于上述继承权是毫无意义

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也象巴枯宁一样，知道得很清楚，虽然我们

与他不同，认为把废除继承权描绘成摆脱一切祸害的出路是不重

要的和不适当的。至于“废除国家”，这是旧的德国哲学用语，这

２４２ ６７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３日）

①

②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双关语：意大利语《ｃａｐｏ》音“卡普”，意即上司，《ｒｕｓｓｏ》音“卢索”，意即

俄国的。——编者注



个用语，只是在我们年青的时候曾多次使用过。但是把这一切列

入我们的纲领，那就等于使自己脱离我们广大的会员，那就等于

分裂欧洲无产阶级，而不是团结它。当这种硬要把巴枯宁主义的

纲领当作协会的纲领的努力没有得逞的时候，他们就试图把协会

推上歧途。巴枯宁在日内瓦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组

织要成为与我们协会不同的国际性组织。我们一些支部的“最激

进的人们”，即巴枯宁主义者们，要在各地成立这个同盟的支部，

而这些支部要服从在日内瓦的另外一个总委员会（即巴枯宁），并

且要有单独的全国委员会，来与我们的全国委员会相对抗。在我

们全体代表大会上，同盟上午要同我们一起开会，下午则要召开

它自己单独的代表大会。这个绝妙的计划是在１８６８年１１月向总

委员会提出来的。但是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总委员会宣布废除这

些违反我们协会章程的规章，并且声明，同盟的支部只能个别地

接受，同盟应当或者是自行解散，或者是不再加入国际①。１８６９年

３月９日，总委员会通知同盟说，“因此，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挡同

盟各支部变成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如果解散同盟以及同盟各支

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最后决定了，那末，根据我们的条例，

必须把每一个新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通知总委员会。”②这些条

件从来也没有完全履行过，但是同盟本身除了法国和瑞士之外在

各地都消失了，而在法国和瑞士，它终于把事情弄到分裂的地步：

约一千名巴枯宁主义者——不到我们的拥护者的十分之一——退

３４２６７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３日）

①

② 这段引文曾被警察翻译人员歪曲了，漏掉了字，因而句子丧失意义。这里已

按照文件原文更正，见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

同盟中央局》。——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



出了法国和瑞士的联合会，并向总委员会要求承认它们作为单独

的联合会，总委员会对此大概不会加以阻挠。由此您可以看出，巴

枯宁主义者们活动的主要结果在于给我们队伍带来分裂。谁也没

有为他们的特殊信条设置障碍，但是他们不满足于此，而想发号

施令，把自己的学说强加给我们全体会员。我们按照我们的职责

所要求我们的，给了他们以回击，但是如果他们同意平静地和我

们其他的会员并肩存在，那末，我们既没有权力也不打算将他们

开除出去。问题在于，把这样的分子提到首位是否适宜，而如果

我们能够把没有沾染这种特殊宗教狂热病的意大利支部吸引到自

己方面来，那末，我们自然会更好地同他们一起工作。您可以根

据您将在那不勒斯看到的情况，自己判断此事。在为了反对我们

而发表的茹尔·法夫尔通告中当作国际纲领引用的那个纲领，实

际上就是上述巴枯宁主义者的纲领。２４２我们对法夫尔的回答，您可

以在６月１３日伦敦《泰晤士报》上找到。①

１８６４年，马志尼企图利用我们的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

是他没有得逞。他的主要工具是一个加里波第的拥护者沃尔弗少

校（他的真名是图尔恩 翁特 塔克西斯公爵），提巴尔迪现在已经

揭发他是为法国警察机关服务的间谍２４３。当马志尼看到，国际不能

作为他的工具时，他便开始疯狂地攻击国际，并利用各种机会诽

谤它，但是，正象您所说的，时代在变化，“上帝和人民”的口号

已经不是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口号了。

我们很清楚，租佃制或“分成制”，是从罗马时代起到现在为

止意大利农业的基础。无疑，这个制度总的说来使得租佃者较之

４４２ ６７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３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

明》。——编者注



无产者得到的政治独立性，比他们在英国所享有的更为广泛。但

是，如果相信西斯蒙第和对这个问题有所著述的近代作者，那末，

在意大利，土地所有者对租佃者的剥削，象各地一样，也是很重

的，而下层农民的交租负担则特别沉重。在伦巴第，地产是很大

的，当我在那里的时候２４４，租佃者都相当富裕，但是，除了他们之

外，还存在着受租佃者雇用的农村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事实上

担负了一切工作，而从这个制度中却得不到任何利益。在租佃者

较少的意大利其他地方，根据从远处可以作出的判断，“分成制”

不会使他们免遭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小租佃者常常遭受

的那种贫困、愚昧和落后。我们对待农业居民的政策整个说来是：

凡是有大地产的地方，租佃者按其和工人的关系来说是资本家，我

们就应当采取维护工人利益的行动；凡是地块不大的地方，租佃

者虽然名义上也是小资本家或小私有者（如象法国和德国部分地

区那样），但是实际上，他们通常也落到象无产者一样贫困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当采取维护他们利益的行动。无疑，这

种情况也必然存在于意大利。如果您能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问题

以及意大利有关土地所有制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最新法律的情报，

总委员会将非常感谢您。

经过多次的中断，于７月３日才写完这封信，劳驾请您快些

回信。我今天就给卡斯特拉佐写信。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５４２６７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３日）



６８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０日 ［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现寄上第三节的末尾①。第四节将过两三天，无论如何在周末

前寄去。校样将于今天或明天退还。

关于驱逐出境问题然２３７：普鲁士和美因兹的实际生活中的例

子不能令人信服，因为那是戒严时期，当时是根据法律这样做的。

对于从萨克森驱逐出境一事，你们应当或者通过被驱逐者拒绝离

境的办法，或者经过向法院上诉和向国会请愿的方式，不管怎样，

争取获得最终的解决。进步党人２４５在这种场合下不可能不支持你

们，否则就会使自己名誉扫地。在国会直截了当地拒绝承认公民

权和迁徙自由之前，问题是不会了结的。特别是关于你的事情，如

果你在国会开会前一周左右去一趟柏林，在那里不要有什么顾虑，

你就可能很快使事情弄到危机的地步。我相信，他们不会触犯你，

事情就会结束。但是，假如他们对你采取什么行动，那就会演出

一场骇人听闻的丑剧，而只要国会一召开，他们终究不得不放你

出来；假如国会采取了不体面的行为，你就可以在全世界面前揭

露它。现在存在着一定的体面准则，在和平时期，就是最糟糕的

议会也不可能公开破坏它。现在你已经不在国会里，当然事情就

６４２ ６８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０日）

① 指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德译本。——编者注



不这么简单了。但是，如果你们不经斗争而任其实际上剥夺你们

所享有的一切纸上的权利，而不去迫使国会公开通过决议，来维

护或者反对它自己的破烂货，这样对你们真是毫无办法了。

你要求我们在这里创办报纸的那种命令口气，很使我们感到

可笑。看来，你把伦敦当成克里米乔，以为在这里不经几番周折，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创办《公民和农民之友报》。你应当知道，伦敦

比克里米乔大多少倍，在这里创办报纸就要困难多少倍，为此所

需的经费就要多多少倍。如果你能提供约一万英镑给我们使用，我

们就能为你效劳。

关于奥哲尔，你忘记了，这个人是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没有

重大理由不可能把他开除出去２４６。从你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论中，可

以看出，你现在完全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报

纸对于工人党内部发生的事情都保持绝对的沉默。

我们现在和《派尔 麦尔新闻》彻底断绝了关系。２４７

我的妻子①和马克思一家衷心问候你和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６９

马克思致莱昂·比果２４８

巴  黎

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１日于伦敦

阁下：

我声明，被硬说成是我写的并在里面似乎谈到阿西先生的那

７４２６９ 马克思致莱·比果（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１日）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封信，也象一切被法国报纸硬说成是我写的信一样，是伪造的。

除了仅有的一次以外，我从未私下地或是公开地与阿西先生

有过交往。３月１８日革命之后过了几天，伦敦的报纸公布了一封

电报，按照这封电报，这次革命似乎是由我和好象到伦敦来与我

串通的布朗基和阿西先生①阴谋发动的。我当时就在《泰晤士报》

上发表声明②说，所有这一切是法国警察机关炮制的荒谬谣言。

谨致

敬礼

卡尔·马克思

７０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２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您能不能在最近这个星期日下午五点钟到我们这里来吃饭？

您将在我们这里见到一些我们的巴黎朋友。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马克思

８４２ ７０ 马克思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２日）

①

② 卡·马克思《致〈泰晤士报〉编辑》。——编者注

在信的草稿中删去了：“以及两个不存在的人，一个是意大利人，另一个是英

国人”。——编者注



７１

马克思致阿·奥·拉特森２４９

伦  敦

［草稿］

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２日 ［于伦敦］

阁下：

随信寄去国际总委员会的下列出版物：

（１）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２）１８６６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最后通过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

（３）１８６６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和１８６８年布鲁塞尔代表大

会决议。

（４）《泰晤士报》（１８６８年９月９日）（总委员会向布鲁塞尔代

表大会的报告①）。

（５）比利时的屠杀。

（６）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

（７）向在巴塞尔召开的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②。

（８）关于爱尔兰大赦问题③。

（９）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

９４２７１ 马克思致阿·奥·拉特森（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编者注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编者注



（１０）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议程①。注意：普法战争阻碍了

代表大会的召开。

（１１）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

（１２）《法兰西内战》宣言（第二版）。

这个单子虽然还不完全，但是包括了总委员会公布的最重要

的文件。

宣言《美国大使华施贝恩先生》现在正在印刷，明天就寄给您。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西区半月街７号阿·奥·拉特森先生。

又及：附上致阿伯拉罕·林肯的公开信②的手抄副本和他的

复信２５０。

７２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２４０

那 不 勒斯

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相信，您已经收到了我于７月３日寄往巴累塔的信③。我在

寄出这封信以后，过了一天收到您６月２８日的来信，高兴地得知，

您已经收到宣言④，宣言正在译成意大利文并将用意大利文出版。

０５２ ７２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６日）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４０—２４５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编者注

卡·马克思《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编者注



至于俄译本，那末，请通过一切办法催促您的熟人尽快完成！完

成和印刷得越快越好。德译本和荷兰文译本即将脱稿，西班牙文

译本正在马德里刊印，法译本将在日内瓦，或许还将在布鲁塞尔

刊印２５１。这样，尽管大陆各国政府进行种种迫害，可以满意地指出，

我们的协会在国际范围内发表自己文件的可能性，比任何欧洲政

府的官方刊物还要大。

当接到您的信的时候，我准备寄往佛罗伦萨的信还没有发出，

而考虑到局势，我想，最好不直接往这个城市寄信。装有印刷文

件、从伦敦寄给佛罗伦萨鞋匠①的信，由于他在声援公社的宣言上

签了名２５２，自然会引起怀疑，而同样一封寄给那不勒斯法学博士②

的信就可以作为一种普通信件寄到。因此，我随这封信附上：

（１）１８６４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２）代表大会批准的条例。

（３）１８６６年代表大会决议和１８６８年代表大会决议。

（４）总委员会关于战争的两篇宣言。

（５）《法兰西内战》宣言第二版。

（６）总委员会关于华施贝恩先生的宣言③——三份。

劳驾请尽可能把其中的某些文件寄往佛罗伦萨，其余的留下

自用。我们的书记④在您和他分别之前给了您哪些文件，我不清

楚。如果某些文件或者所有这些文件，您需要更多的份数，请告诉

我，只要我们一得到这些文件，我就给您寄去。无论如何，我们佛罗

１５２７２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６日）

①

②

③

④ 卓瓦基尼。——编者注

卡·马克思《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编者注

卡洛·卡菲埃罗。——编者注

皮契尼。——编者注



伦萨的朋友们不管问到什么有关协会现状的情况，您现在已有足

够的材料可以说明了。在这些迫害还没有结束之前，我现在只通过

您和他们通信也许是适宜的，因为我不希望超过必要的范围使任

何一个人的声誉受到影响。当他们的协会没有恢复的时候，他们可

以立即建立由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六至十二人组成的我们协会的支

部，给我们写一封信证明他们联合的事实，并委任一位书记，那时

我就和他们开始通信。这个支部可以在晚一些时候与恢复起来的

协会合并。信收到后，开一个名单来，以便送去付印。①

我们高兴地听到，您和其他的朋友们不怕迫害，而相反，欢迎

迫害，把它作为一种极好的宣传方式。我的意见也是如此，我以为，

我们是注定要遭受很多这类迫害的。在西班牙，许多人被关进监

狱，而其他的人则躲藏起来。在比利时，政府竭力充分地利用法律

甚至超出法律以外的某种手段来反对我们。在德国，俾斯麦的拥护

者也开始玩弄这套把戏，但是他们在那里比在西班牙，在更大的程

度上遭到我们的人的坚决抵抗，在这方面，我们的人取得了较大的

成功。无疑，你们在意大利也会有自己的命运，但是我们坚信，你们

不会象卡普卢索和他的朋友们那样来对待这些迫害２５３。巴枯宁的

这些追随者稍微遇到一点危险就表现得这么怯懦，真是令人惊讶。

西班牙的巴枯宁主义者在这以前不久给我们来信说，他们放弃政

治活动的行为取得了很大成就，以致社会主义者不再令人害怕，而

被认为是完全无害的人（！！），——这些巴枯宁主义者后来在不久

以前的迫害面前表现得很不体面。在他们中间，我们找不出任何一

个人（不管他是属于哪一个民族），不管在什么时候，无论是在街垒

２５２ ７２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６日）

① 原稿如此。——编者注



战中或者在其他场合，曾经自觉地甘冒风险。要是完全摆脱他们，

那就好了，如果你们能够在那不勒斯或者其他城市找到同这种日

内瓦派毫无联系的人，那就更好。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不管我们

召开什么代表大会，这些人不是在形式上，就是在实际上总要在我

们协会内部建立秘密宗派，而那不勒斯、西班牙等地的人们将会认

为，从他们自己的大本营那里得到的通知要比协会所能做出的其

他一切东西都更重要。由此可见，如果他们留在我们协会内，显然

那也只是短时间的，以后一定会重新提出开除他们的问题。我们有

证据说明，他们仍然在打算建立与我们的大国际相并列的自己的

国际，但是他们可以相信，无论是总委员会或者是代表大会都不会

允许任何破坏我们章程的行为。

至于您谈到的关于意大利南部居民的状况，并不使我们奇怪。

甚至在这里，在几乎从本世纪一开始就存在工人阶级运动的英国，

也有很多消极和愚昧的现象。工联运动，首先是有势力和有经费

的工联，成了与其说是推动整个运动的工具，不如说是阻挠整个

运动的障碍，而在工联之外，还有广大的伦敦工人群众，他们多

年来离开政治运动很远，因而非常愚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

却没有工联主义者和其他旧的宗派的许多传统偏见，因而是可以

进行工作的很好材料。他们完全可以为我们的协会所发动，我们

深信，他们是十分明理的。

我非常理解您在那不勒斯的处境，这就象二十五年前我们开

始组织社会运动时，我们的一些人在德国所处的情况一样。当时

跟我们走的，只有为数不多的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

瑞士、法国和英国的无产者；我们做群众工作的经费极少，也象

您一样，我们不得不在学校教师、新闻工作者和大学生中征集拥

３５２７２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６日）



护者。幸而在运动的这个时期容易找到这种人，他们不属于真正

的工人阶级；稍后一些时候，当工人成为运动中占优势的成分时，

这种人当然就少了。

１８４８年争得的自由以及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自然大大

缩短了运动的这个第一阶段，无疑地，经过一两年以后，您就可

能向我们作出完全不同的关于那不勒斯状况的报告。

同时对于您决心向我们如实地叙述实际情况，表示感谢。我

们的协会十分强大，不怕了解真实情况，哪怕这种情况看来是不

利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毫无实际根据的虚浮报告更能削弱我们协

会的了。请您这样做吧，您从我这里任何时候都不会接到哪怕是

稍微地歪曲事物本来面貌的消息。

附上７月３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告和有关沃尔弗少校的全部

事实２４３。因为这个人在意大利非常有名，最好在那里予以公布。

我要补充一点，我们对于我们的组织所出版的一切期刊有个

规定：要按期给总委员会送来两份，一份归入保存一切刊物的档

案，一份给负责出版该刊物的国家的书记。您能否尽力争取在最

近办一个意大利协会的机关刊物？还必须给这里寄来几份意大利

文译本。

我们这里现在有一些意大利流亡者，他们曾经在巴黎为公社

而战斗，目前得到我们流亡者基金的救济。

敬礼和兄弟情谊。

弗·恩格斯

４５２ ７２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６日）



７３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１日 ［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我不得不又麻烦您，请您办一个由法国领事馆签证的护照。

（最后一个护照已在巴黎。）您的帮助已经救了六个人，如此崇高

的事情是对您劳累的最好奖赏。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７４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２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请原谅我这么久才回信。近来，我工作很忙，甚至连睡觉的

时间都没有。

因此我也没有考虑对《资本论》做些什么。不过，下星期我

一定开始工作并为您准备好一切①。

５５２７３ 马克思致欧·奥斯渥特（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１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１７—３２０页。——编者注



我已准备好寄往柏林的邮件，但是不幸，由于疏忽没有寄出，

仍留在这里。所以请给我寄来柏林的新地址，我好立即把邮件寄

去２５４。

这里得到了十分令人不安的关于我们共同的朋友①的消息，

但我希望这是谣传，或者无论如何是夸张的。

如果您能在柏林给我找到一个代理人，可以作为我与彼得堡

进行某一部分商务活动的中间人，那是很有益的，对于某些商品

来说，这条弯路可以比直路更短些。直线远不是在所有场合都象

数学家所设想的那样是最短的。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②

７５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我尽可能地向您介绍一下我的朋友约瑟夫·罗兹瓦多夫斯

基。他曾经是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的参谋长。这是个出色的年青

人，但是一文不名。他想先教法语课。等到他掌握了英语，就可

以为他找个工程师的职位。

他的住址是：伊斯林顿区艾塞克斯路帕金顿街９号。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６５２ ７５ 马克思致欧·奥斯渥特（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４日）

①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洛帕廷。——编者注



７６

马克思致查理·卡隆２５５

新 奥 尔 良

［书信内容记录］

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６日 ［于伦敦］

信寄给新奥尔良的查理·卡隆（国际共和主义俱乐部的主席

兼临时秘书）。接受为国际的支部。已给他们去信，让他们和纽约

的中央委员会联系。给他们寄去一份《内战》①（第二版），一份章

程和一份《华施贝恩》②。

７７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７日 ［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劳驾请立即把附上的便条送给李卜克内西。

你的沉默使我非常惊奇。我不能想象，装有印刷品的各种邮

包你竟没有收到。

另一方面，如果你想按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老办法来惩

罚我的沉默，那是很愚蠢的。亲爱的，请你注意，即使一天有四

７５２７６ 马克思致查·卡隆（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６日）

①

② 卡·马克思《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编者注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十八小时，我仍然是几个月也做不完我每天的工作。

国际的工作很多，加之伦敦挤满了流亡者，我们应当给以关

怀８０。此外，各种各样的人，如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士都包围着我，

要亲眼看看这个“怪物”。

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罗马帝国时代之所以可能创造基督教

神话，仅仅是由于还没有发明印刷术。恰恰相反。顷刻之间就可

以把自己的发明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在一天当中所制造的

神话（而资产阶级蠢驴还相信和传播它），比以前一个世纪之内所

能制造的还要多。

我的女儿们已经在比利牛斯山区几个月了２２４。小燕妮患胸膜

炎还没有完全好，但根据她的来信，在显著好转。

非常感谢你寄来德国的材料。我希望你、你亲爱的夫人和小

弗兰契斯卡①十分健康，并请转达衷心的问候。

又及：你也许会感到惊讶，我在给《派尔 麦尔》的信中暗示

要决斗②。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不这样使编辑③有个借口说出一些

廉价的俏皮话，他就会干脆拒绝刊载这一切。在这里他上了圈套，

恰恰做了正是我所需要的事情：他逐字逐句地转载了宣言④中对

茹尔·法夫尔及其同伙的指责。

祝好。

你的 卡·马·

８５２ ７７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７日）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格林伍德。——编者注

卡·马克思《致〈派尔 麦尔新闻〉编辑格林伍德》。——编者注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７８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不迟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附上结尾部分①。

虽然我把《农民战争》交给了你，你却一份也没有给我寄来２５６。

为了哪怕得到几份，我都必须通过这里的工人协会１６２去订购。这次

我期望得到礼遇，请给我二十五份宣言的单行本。我不仅要对许

多私人朋友尽礼节上的义务，而且要分发给伦敦和其他城市的德

国工人；此外，还应当送给总委员会约二十五份。你可以寄来五

十份波克罕的小册子，书款由我们付，另再寄来你们的所有其他

出版物各约六份（倍倍尔和狄慈根的著作各十二份），书款也由我

们付２５７。

你的 弗·恩·

全部清样一收到，我们还要在美国刊印德译本。

９５２７８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７日）

① 指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德译本。——编者注



７９

马克思致尼古拉·伊萨柯维奇·吴亭

日 内 瓦

［草稿］

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７日 ［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星期二①总委员会决定，今年（鉴于特殊情况）将不召开代表

大会，但是将象１８６５年那样在伦敦召开秘密代表会议２５８。将建议

各支部选派自己的代表。关于召开这次代表会议的事，不要在报

纸上公布。会议将是秘密的。代表会议所要讨论的不是理论问题，

而仅仅是组织问题。会上还要研究某些国家各支部之间的分歧。代

表会议将于９月１７日（９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在伦敦开幕。荣克

将把这些决定通知贝克尔和培列。

在星期二的会议上，总委员会研究了吉约姆提出的两个问

题２５９。第一、他送来两封信的副本：一封是１８６９年７月２８日埃卡

留斯写的，信中同盟被承认为国际的支部；另一封是１８６９年８月

２５日荣克写的，这是同盟交纳会费（１８６８—１８６９年期间）的收据。

吉约姆现在问，这些信是不是真的？

我们回答说，对此不能有任何怀疑。

第二个问题：“总委员会是否通过了把同盟开除出国际的决

议？”我们按照实际情况回答说，没有通过任何这类决议。

０６２ ７９ 马克思致尼·伊·吴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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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必须确认的只是这些事实，但是罗班为了派遣

他的那些人的利益试图把这些事实解释成要预先来解决瑞士的纠

纷问题６，对此，总委员会坚决进行了驳斥！

首先指出下述情况，即在埃卡留斯来信之前的一封信中，曾

经明确规定接受同盟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已为同盟所接受，现在

则要弄清同盟是否履行了这些条件，这是代表会议上应当审查的

问题。

至于１８６８—１８６９年的会费，则指出，同盟为了买得参加１８６９

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权利，曾付过这些钱，此后，同盟就停止交

纳会费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指出，即使总委员会没有通过开除同盟的

决议，那也决不能证明，同盟没有以自己的行动开除了自己。

总之，总委员会决定，它只回答吉约姆所提问题的事实，而

把实质问题提交代表会议来解决。

《平等报》经常不按时寄来。

如果您收到这封信后告诉我一声，我将非常感激。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马·

又及：我没有以俄国书记的身分在总委员会宣言上签名，为

的是不影响我们俄国朋友的声誉。

１６２７９ 马克思致尼·伊·吴亭



８０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２４０

那 不 勒 斯

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卡菲埃罗：

收到您１２日的来信，相信您已收到我几天以前寄往那不勒斯

的信①，其中附有协会章程、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和布鲁塞尔代表

大会决议、《内战》宣言第三版、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１８６４年协会

成立宣言，等等。这些文件完全足以向您说明：我们协会的条例和

原则是怎样的，总委员会代表我们协会和为了维护协会利益进行

活动时拥有什么手段。我收到了在洛迪发行的《人民报》、关于卡普

卢索的消息和一份登有马志尼对我们的攻击的《人民罗马》２６０。

至于您信中援引的关于卡普卢索的已经公布的事实，那已经

足以认为他没有能力今后再在什么时候给我们带来危害。假如他

敢于公开以工人阶级代表的身分出现，那末大家就会知道他那三

百里拉的行为２６１，而这就会肃清他的最后一点影响。我们高兴地得

知，你们那里没有巴枯宁主义者宗派。我们原先以为情况相反，因

为瑞士的巴枯宁主义者一直硬说，这种宗派是存在的。他们经常重

复这一点，而我们没有从那不勒斯方面得到任何复信，所以就相信

了这一点。我们在那不勒斯除了卡普卢索的地址以外，没有别的地

址，我们的法国书记欧·杜邦当着马克思的面给卡普卢索至少写

２６２ ８０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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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三封信，但卡普卢索大概是有意避而不提这些信件。如果您认为

必要，请问一问卡普卢索关于这些信的事。另一方面，我们从来没

有收到过那不勒斯的回信；如果象您所说的这些信是直接寄给总

委员会的，那就十分明显，由于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警察机关的缘

故，一封也没有寄到我们这里来。

您谈到反思的要素（从这里我愉快地听到老黑格尔的声音，我

们在许多方面也得感激他），并说协会在自己的活动中不能满足于

简单地重复章程的第一条，这个原则如果不加以发展，就会成为单

纯的否定，即对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权力的否定，

您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的确，我们应当大大地前进。我们应当发

挥这个问题的积极方面，即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因此，讨论

各种不同意见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我曾经说过，这种讨

论不仅在协会内部经常进行，而且在总委员会中也经常进行，因为

那里有共产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欧文主义者、宪章主义者、巴枯

宁主义者，等等。最大的困难在于，把他们所有的人联合起来，使这

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不致破坏协会的统一和稳定。这一点我们一

直是做得成功的，唯一的例外是瑞士的巴枯宁主义者，他们怀着真

正宗派主义的狂热，一直企图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建立有自己的总

委员会和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单独的国际协会来把自己的纲领强加

给协会，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大国际内部干的。

当他们以日内瓦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形式进行这种尝试的时

候，总委员会以下述决定（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①对此作了回答：

“根据这两个文件〈同盟的纲领和条例〉，上述的同盟完全溶化

３６２８０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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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工人协会中，但同时又完全成立于该协会之外。根据发起委

员会〈同盟〉的章程，除了由日内瓦代表大会、洛桑代表大会和布鲁

塞尔代表大会选出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之外，在日内瓦还将

存在另外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除了国际的地方组织

之外，还将存在同盟的地方组织，后者将通过活动于国际协会的各

个全国局之外的它们自己的民族局向同盟中央局提出请求加入国

际。这样，同盟中央委员会就授予自己接纳加入国际的权利。此外，

国际工人协会的全协会代表大会也将有一个孪生兄弟——同盟的

全同盟代表大会，因为根据发起委员会的条例，

‘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部的社

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将在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公开会议’。

鉴于①：

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该协会之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

国际性组织的存在，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

任何地方的任何别的一伙人都可以仿效日内瓦发起小组〈同

盟〉的做法，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负有别的特殊使命的其他

国际性协会引到国际工人协会里来；

这样，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会变成所有的民族和政党的阴谋

家手中的玩物；

此外，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许可加入国际的只能是地方

性的和全国性的支部（见章程第一条和第六条）；

国际工人协会的各个支部不得规定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

程和组织条例相抵触的章程和组织条例（见组织条例第十二条）；

这个问题在布鲁塞尔全协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反对和平同

４６２ ８０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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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２６２
的决议中已预先得到解决〈该同盟向国际提出关于合并的建

议，而上述决议是我们对这些资产者的回答〉；

代表大会在这个决议中声明，和平同盟没有任何理由存在，因

为根据它不久以前发表的声明，其宗旨和原则与国际工人协会的

宗旨和原则完全相同；同盟发起小组的某些成员作为布鲁塞尔代

表大会的代表曾投票赞成这项决议。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

（１）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中规定它同国际工人协会关

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废除和无效；

（２）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工

人协会。”

对于这个问题，即国际不能容许另外的具有自己单独组织的

宗派主义国际存在，我认为不能有两种意见。毫无疑义，所有将

来的代表大会和总委员会都将坚决反对在我们协会内部进行这种

阴谋活动，最好让我们那不勒斯的朋友们，至少让那些在日内瓦

得到支持的人们知道下面这一点：巴枯宁主义者在协会中是微不

足道的少数，只有他们一直在制造纠纷。我说的主要是瑞士人，因

为我们和其他人之间完全没有发生或者很少发生这种事情。我们

始终允许他们所有的人具有自己的原则，用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法

传播这些原则，只是希望他们放弃任何破坏协会或者把自己的纲

领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样，他们就会相信，欧洲工人决不想成

为小宗派集团的工具。其次，关于他们的理论观点，总委员会于

１８６９年３月９日曾根据章程第一条给同盟写信①说：

５６２８０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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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

相同，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但是，国

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由各个全国性支部的机关报刊所

促进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进行的直接的讨论，应

当逐步导致一个共同的理论纲领的形成。因此，批判地审查同盟

的纲领并不属于总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研究这个纲领是不是如实

地反映了无产阶级运动并不是我们的任务。对于我们来说，重要

的只是要了解，它同我们协会的总的方向即工人阶级彻底解放有

没有什么相抵触的地方。”

我给您摘录了这么详细的引文，为的是说明，任何指责总委

员会超越章程第一条所规定的界限的说法，都是多么没有根据。总

委员会在执行自己有关接受支部或者消除纠纷方面的正式职责

时，当然不能这样做；但是，至于讨论理论问题，总委员会则最

热切地希望超出所规定的界限。总委员会希望通过这种争论制定

出一个可以为欧洲无产阶级所接受的共同理论纲领。在我们讨论

理论问题的历次代表大会上，争论都占去大部分时间，但是应该

指出，在这些理论争论中，巴枯宁和他的朋友们参加得最少。总

委员会在自己的正式文件中也远远超越了第一条。请读一读给您

寄去的所有通告信，特别是其中的第三号——《法兰西内战》宣

言，在这篇宣言中，我们发表了维护共产主义的主张，这无疑会

使协会中的许多蒲鲁东主义者极不高兴。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

点，是因为对巴黎公社进行诬蔑的资本家们推动了我们。

总委员会发表的任何一个文件都无不超越第一条的界限。但

是总委员会能够超越协会正式纲领的界限，仅仅是在情况证明这

样做是正确的限度内。这并不使任何一个支部有理由说：你们破

６６２ ８０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８日）



坏了我们的章程，你们正式宣布协会章程中所没有的东西。您说，

我们的那不勒斯朋友们不满足于单纯的抽象概念，他们希望某种

具体的东西，他们不满意除了平等和以社会秩序代替无秩序以外

的任何东西。好，我们愿意做得更多。在总委员会中没有一个人

不主张彻底消灭社会阶级，总委员会没有一个文件是不完全符合

这一点的。我们必须摆脱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使掌握了一切生

产资料如土地、工具、机器、原料和在生产所需的时间内为维持

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资料的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的联合阶级来代替

他们的地位，并且促进这个阶级的发展。其结果，不平等必将消

灭。而为了彻底做到这一点，必须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我认

为，这对于那不勒斯的朋友们是相当具体的。当我们和其他人一

样为耕种贫瘠土壤分担一份工作的时候，不应当要求总委员会隔

不长的时间就发出振奋人心的宣言，这种宣言可能使相当一部分

我们的会员满意，当然也会使另一部分人不满意。不过，如果现

实局势要求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象发表《内战》宣言并为法兰西

内战本身所证明的那样，来适应这个要求。至于宗教问题，那我

们不能正式谈论它，除非神父们迫使我们这样做，但是您在我们

的所有出版物中都会感到无神论的精神，此外，我们不接受任何

在章程中稍有一点宗教倾向的团体。许多这样的团体曾希望被接

受，但都遭到了拒绝。如果我们的那不勒斯朋友们联合成一个无

神论的团体，并只接受无神论者，那末，正如您自己说的，在不

仅上帝万能而且对圣詹纳罗也要表示恭敬的这样一个城市里，他

们的宣传将会变成什么呢！

根据您的希望，附上给卡·帕拉迪诺的信，并向那不勒斯支

部表示同志的感情；请转交给他。

７６２８０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８日）



现在谈谈马志尼。星期二①，我已把他在《人民罗马》上发表

文章一事告知总委员会。关于讨论的公开报道，过几天再寄给您。

不过，对于意大利，最好能刊印下列一段：２６３

马志尼宣称：

“这个几年前在伦敦成立的协会，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和它合作…… 一

小撮人企图直接领导大批在祖国、志向、政治主张、经济利益以及行动方式都

各不相同的人，这一小撮人的结局，或者将是完全停止活动，或者必将独断地

行动。因此我拒绝和他们交往，稍后意大利工人支部也拒绝和他们交往。”

我们来看一看事实。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我们协会的成立大会

举行以后，在该公开会议选出的临时委员会举行会议时，鲁·沃尔

弗少校就提出了马志尼亲自草拟的宣言和章程草案。在这个草案

中，不仅没有对直接领导大批人等等提出异议，不仅没有说这个力

量“如果要完全活动，就必将独断地行动”，而是相反，章程是本着

中央集权的密谋即赋予中央机关以独断权力的精神起草的。宣言

是以马志尼惯用的风格起草的：庸俗的民主即给予工人政治权利

以保持中等和上等阶级的社会特权。这个宣言和章程草案后来遭

到了否决。但是意大利人（您会在我们成立宣言的末尾看到他们的

名字）仍然是协会的会员，直到某些想利用国际来达到自己目的的

法国资产者提出上述问题时为止。在他们遭到失败以后，首先是沃

尔弗，接着是其他一些人退出了委员会２６４，我们就和马志尼永远断

绝了关系。不久以后，中央委员会为答复韦济尼埃的文章，在列日

的报纸上声明②，马志尼从来不是国际协会的会员，他的宣言和章

程草案都被拒绝。您大概看到，在英国报刊上，马志尼曾疯狂地攻

８６２ ８０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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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巴黎公社；每当无产者举行起义时，他总是这样做的；在无产者

失败以后，他就向资产阶级告发无产者。１８４８年六月起义后，他也

是这样做的；他对起义的无产者的攻击是这样令人愤慨，甚至连路

易·勃朗也写文章反对他。而后来路易·勃朗曾屡次宣称，１８４８

年的六月起义是波拿巴派的暗探干的。２６５

如果马志尼称我们的朋友马克思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头脑，

不容异己的性格”等等的人，那末我只能对您说，马克思的破坏性

的“权力”和“不容异己的性格”保证了我们协会七年来的统一，为

了使国际获得今天的光荣地位，他所做的事比任何人都多。至于传

说的已经在英国这里开始出现的协会的分裂，实际是委员会有两

个同资产阶级一鼻孔出气的英国委员①，认为我们关于内战的宣

言太尖锐了，因而退出了协会。代替他们的是另外四个英格兰人②

和一个爱尔兰人③，我们认为，我们在英国这里比两个叛徒离开我

们以前强大得多了。我们没有瓦解，现在我们第一次被所有英国报

刊公认为欧洲的一支强大力量，从来没有一本小册子象正在发行

第三版的内战宣言那样，在伦敦这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我再重复一遍，极为殷切地希望用意大利文公布对马志尼的

这个答复，以便使意大利的工人们了解，伟大的鼓动家和密谋家马

志尼对他们只有一个忠告——受教育：尽可能提高文化水平（似乎

这只有靠他们），尽量多办消费合作社（甚至不是生产合作社），并

且寄希望于未来！！

总委员会在星期二的会议上决定，９月的第三个星期日（９月

９６２８０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８日）

①

②

③ 麦克唐奈。——编者注

泰勒、罗奇、米尔斯和罗赫纳。——编者注

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编者注



１７日）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协会各个支部的秘密代表会议。所以

通过这样的决议，是因为在西班牙、法国、德国，可能也在意大

利，正发生政府的迫害，目前不可能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如果

我们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在大部分这些国家，不可能公开选派

我们的代表，此外，他们在回国之后大概还要遭到逮捕。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采取秘密代表会议的方式，代表会议的召开、

会议的时间、讨论情况均不公布。１８６５年曾经召开过这样的代表

会议，以代替代表大会。２５８即将举行的代表会议显然只能在伦敦召

开，因为这是外国人不受警察机关驱逐的欧洲唯一的首都。关于

代表人数和选派代表的比例完全由各国支部考虑。代表会议的时

间只有几天，因此讨论主要限于与协会内部事务和协会整个组织

有关的实际问题。既然会议将是秘密的，而讨论情况以后也不公

布，那末讨论理论问题就没有重大意义，但是代表们的会见将提

供交换意见的良好机会。总委员会将向代表会议作关于两年来活

动的报告，代表会议将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这样，在会议往下

进行以前，将提出一些重要问题。

因此，请您尽可能加速进行我们意大利支部的改组工作，以

便选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会议。既然甘布齐大约准备在这个期间

来伦敦，那末，他也许正可以安排在这个时候来这里，并得到作

为你们的一名代表的委托书。同时我还要请您注意组织条例第八

条，这一条说：“只有向总委员会交清会费的分部和支部的代表，

才能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２６６。会费规定每个会员每年一个索尔多

或者十个生地西母，最好会费在代表会议之前寄来，因为不然就

可能在代表权的问题上发生麻烦。

《法兰西内战》意大利文译本一经印出，就请至少给我寄六份，

０７２ ８０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８日）



以满足总委员会的需要。

您给我的信最好不要写我的名字，而写白恩士小姐，格式如

下：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白恩士小姐，别的什么都不要写，里面

不要信封或写收信人。这是我的侄女，是个不懂意大利文的姑娘，

因此，可以不必担心发生误会。

还附上（１）我们致美国委员会的揭露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

恩先生的行为的宣言①；

（２）和（３）已经公布的关于总委员会两次会议的报道（这些

已经刊登的报道只包括我们愿意公布的材料，其中删去了一切有

关内部组织问题的内容）。

弗·恩格斯

８１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８日 ［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如果您在下星期日下午五点钟到我这里来吃饭，将使我非常

感激。您在这里将见到我的布鲁塞尔朋友②，并可以与他商谈关于

出版军事法庭记录的问题２６７。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１７２８２ 恩格斯致汉普斯泰特“天意修女”修道院院长（１８７１年８月初）

①

② 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编者注

卡·马克思《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编者注



８２

恩格斯致汉普斯泰特

“天意修女”修道院院长

伦  敦

［草稿］

［１８７１年８月初于伦敦］

尊敬的女士：

经昨天贵院寄宿学校的一位修女和我交谈之后，我不揣冒昧

给您写这封信。

事情是关于收容三个女孩：欧仁妮·杜邦（九岁）、玛丽·杜

邦（七岁）和克拉丽丝·杜邦（三岁）作为贵院寄宿学校学生的

问题。她们的父亲在曼彻斯特约瑟夫·海厄姆先生的乐器厂当工

长，母亲大约在一年半以前去世。杜邦先生认为，他自己无力保

证他的孩子受到应有的教育，委托我为她们找个适当的处所。

昨天接待我的那位修女告诉我，在您那里可以为幼儿们找到

地方，寄宿费每个孩子第一年是十三英镑，以后每年是十二英镑；

其次，她建议我以书面方式向您申述我的希望。

因此请您，尊敬的女士，通知我，您是否同意收容她们；如

果同意，我将告诉她们的父亲，他立刻就来伦敦，把孩子带给您。

您或许还需要我作某些其他的说明，那就请通知我，什么时间我

可以去您那里并向您说明。

贵校的地址是住在梅特兰公园路的克拉克森先生告诉我的。

尊敬的女士，请接受我深切的敬意。

弗·恩·

２７２ ８２ 恩格斯致汉普斯泰特“天意修女”修道院院长（１８７１年８月初）



８３

恩格斯致菲力浦·克楠１５１

安 特 卫 普

１８７１年８月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克楠：

我按时收到了您５月１日和本月１日的两封来信，从信中得

知，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未曾加入国际，甚至现在还没有加入。使

我非常惊讶的是，从最初罢工１９６时起就没有把这一情况通知我

们，因为我们在这里为他们进行一切工作时（这不是一件小事，因

为我们给了他们为数达一万五千法郎以上的捐款），曾深信这是为

国际会员而做的。现在才知道，他们不仅不是我们的会员，而且目

前在我们为他们做了这一切以后，还没有加入！这真是太岂有此理

了，至于我，我决定再也不为这种忘恩负义的人们做什么事。难道

这些先生们所谓的团结一致，就是取得国际给他们提供的英国和

其他国家工人捐助的钱，然后放进腰包，甚至不来加入我们的行

列，以此证明自己准备为别人做同样事情的决心吗？对此，我们这

里持另外的看法，国际绝不应当为这种人工作。谁希望得到我们协

会给予的捐助，谁就应当准备挑起自己的一份担子，而加入协会就

是在这方面可以提供的最简单的证明。那些大喊大叫向国际要钱、

同时又拒绝参加我们行列的人，该受资产者剥削，因为他们放弃唯

一能够摆脱资产阶级剥削的手段，即整个欧洲工人联合和组织起

来。自国际成立以来，还没有过这种情况，只有安特卫普雪茄烟工

人才得到了向国际要钱的荣幸，而他们得到捐助之后，却对我们

３７２８３ 恩格斯致菲·克楠（１８７１年８月４日）



说：谢谢先生们，你们可以走了，我们不再需要你们了，请吧！

但愿我对他们的指责太严厉了，今天他们也许已经参加了我

们的行列。但是，如果他们不立刻这样做，您就应当承认，他们的行

为是极端卑鄙的，只要我没有得到他们参加国际的消息，我就反对

再寄给他们哪怕一个生丁。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钱更有益得多地用

在那些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身上。

您问我，伦敦雪茄烟工人是否加入了国际？当然是的，从国际

成立之时起就加入了。他们的主席公民柯恩在总委员会中代表他

们。我已经和他谈过您想让他就加入国际一事给安特卫普人写信

的问题，但是在那里，一万五千法郎都没有发生作用，一封信又能

产生什么效果呢！

《工人报》给我们送得仍然很不按时，而且只有一份。这里懂得

佛来米文的工人很少，所以很难为您找到订户，然而我已请总委员

会委员们宣传您的报纸。

今年不可能召开代表大会了，因为法国、西班牙、德国、奥地利

和匈牙利的政府迫害，根本不允许这样做。为了巩固我们的组织，

将召开秘密代表会议，以代替代表大会，但是总委员会只能和有关

的中央委员会就此问题进行通信。此外，我们怀疑荷兰政府是否会

那么宽容，以至能给予我们的代表大会以充分自由，特别是在巴黎

事件以后在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上将提出十分微妙的问题。

在总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重新调整了书记的职务，我负责

西班牙和意大利，而比利时则由最近比利时代表大会建议担任此

职务的列日的公民阿尔弗勒德·埃尔曼负责。今后他将与您通信。

敬礼和兄弟情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４７２ ８３ 恩格斯致菲·克楠（１８７１年８月４日）



８４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１８７１年８月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西多罗夫①先生：

英文书籍的价格是：

勒基《唯理论史》 １６先令………………………………

勒基《欧洲道德史》 １英镑８先令……………………

泰罗《原始文化》 １英镑４先令………………………

拉伯克《文明的起源》 １６先令…………………………

梅恩《古代法》 １２先令…………………………………

梅恩《农村公社》 ９先令………………………………

这是书商的价格，还可能再打大约１５％的折扣。但是，如果

您委托我试一试通过第二道手为您购买这些书，那末也许只需付

一半价钱，而我认识的一位书商乐于干这件事。这些情况我本来

可以更早告诉您，但是我的这位书商外出了。

昨天您大概收到了威廉斯②的信。最近我们没有从患病的旅

行者③那里得到消息，但是找到了通过可靠途径往彼得堡转寄信

件的机会，希望很快就能得到我们很想知道的更详细的消息２６８。

５７２８４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７１年８月９日）

①

②

③ 洛帕廷。——编者注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拉甫罗夫的化名，恩格斯在和他通信时使用这个名字。——编者注



至于陶赫尼茨出版的布克尔著作①，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是如

果没有的话，那是十分奇怪的，——无论如何，在巴黎的每个德

国书商那里您都可以打听得到。

给您寄去最近的两号《东邮报》２６９。

这里来了几个新人，威廉斯大概已写信告诉您，其中有瓦扬、

泰斯、龙格。

您能不能设法替我订阅从８月７日或者甚至８月１日起的

《审判通报》？我们需要最精确的凡尔赛审判案材料全文，供我们

作历史研究用，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报纸象这家报纸那样刊登如

此完整的报道。同时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怎样弄到它，而时机

不能丧失，因为往后可能得不到最有意思的几期。如果您能办到

这件事，我们将很感激。您所花的钱，我们以后偿还。

现在谈谈另一件事。为了研究与巴黎两次被围②有关的军事

事件，我需要一张目前最好的巴黎市区和郊区地图，尽可能要标

明讷伊区街道以及其他发生过战斗的小居民点名称的。我曾想在

这里弄到这种地图，但没有结果。也许您能告诉我这类详细地图

的名称和出版者的姓氏，这样，我将容易弄到它。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看到，在巴黎是不能过逍遥日子的；大

概我托您办的事比您托我办的事要多。目前先请告诉我，关于英

文书籍的事我应当采取什么步骤。请接受我衷心的问候。

弗·恩格斯

６７２ ８４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７１年８月９日）

①

② 指巴黎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８７１年１月被普鲁士人和１８７１年４—５月被凡尔赛人

的两次包围。——编者注

亨·托·布克尔《文明史》。——编者注



８５

马克思致泰奥多尔·科尔２７０

伦  敦

［草稿］

［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０日于 ［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科尔公民：

我从列斯纳那里收到给佩斯①裁缝工人的四英镑一先令六便

士以后，在德国报纸上看到，佩斯裁缝工人的罢工已告结束。

因此，我立即写信给雅科布·霍兰德尔（按霍兰德尔本人给

工人协会②提供的约翰·特拉夫尼克的地址）。我在信中告诉他，

已经收到德意志工人协会要转寄给他的四英镑一先令六便士，但

是在德国报纸上看到罢工结束的消息以后，我曾问他，如果这个

消息属实，佩斯裁缝工人是否同意将这些钱转入法国流亡者基金？

我请他立即回信。

因为回信没有来，我于６月２７日（您从附上的收据可以知

道）以工人协会的名义将钱转入了流亡者基金。

我这样做是基于下述条件：如果佩斯工人通过自己的通讯员

霍兰德尔要求我以另外方式处理这些钱，那末，我以工人教育协

会名义转入流亡者基金的四英镑一先令六便士应当看作是我个人

７７２８５ 马克思致泰·科尔（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０日）

①

②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现今布达佩斯左岸地区。——编者注



交纳的，而该项款子我将如数寄给佩斯的工人协会
２７１
。

佩斯的回信没有来，所以我认为问题已经解决。

收到您的信以后，我就写信给巴赫鲁赫（住在巴黎的匈牙利

工人），请求通过可靠的途径征询佩斯的雅科布·霍兰德尔的意

见，并要求他立即给我回信。

同时我请您通知协会，我从中退出。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８６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

伦  敦

［草稿］

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０日 ［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想是发生了误会。

首先不是书商，而是我的朋友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

表示愿意自己花钱在布鲁塞尔出版记录２６７。

前天我接到他的信，信中写道：

“星期日我接到附来的信〈比果先生的〉，我回信说，因为出版费用已经

达到很大数目，我不能再担负每天一百法郎的开支。但是，由于没有任何获

利的打算，我建议从可能得到的利润中支付速记员和记者的报酬。我没有得

到任何答复，可见，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对此我很高兴，因为《费加罗

报》和《审判通报》准备全部发表关于昨天在凡尔赛开始的审判案的报道。另

一方面，由于我长期住在伦敦，我没有时间作必要的准备。”

８７２ ８６ 马克思致阿·于贝尔（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０日）



维耳布罗尔先生补充说，以后应当把一切信件都直接寄给他，

地址是：“布鲁塞尔市苗圃路２４号，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

尔”。

凡尔赛的检察官拟定了一份荒诞的对国际的起诉书。２７２为了

有利于辩护，把下面的事实告诉比果先生，也许是有益的：

（１）附上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编号一）。在

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３日的第一篇宣言里，总委员会声明说，战争不是法

国人民，而是帝国发动的，俾斯麦实质上是和波拿巴一样有罪的。

同时总委员会号召德国工人不要让普鲁士政府把防御战争变为征

服战争。

（２）１８７０年９月９日（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五天）的第二篇宣

言是对普鲁士政府征服计划的极为有力的揭露。它号召德国和英

国的工人站到法兰西共和国一边。

在德国，国际协会所属的工人确实激烈地反对了俾斯麦的政

策，所以俾斯麦才按捏造的“阴谋”通敌的罪名下令把国际的德

国主要代表非法逮捕并囚禁在普鲁士的要塞内。７１

在伦敦，英国工人响应总委员会的号召，举行了大规模的集

会，以迫使本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和全力反对肢解法国。６７

（３）现在，难道法国政府不知道战争期间国际给予法国的支

持吗？恰好相反。茹尔·法夫尔先生驻维也纳的领事勒费夫尔先

生甚至贸然公布了一封——以法国政府名义——致德意志国会中

的两个国际代表李卜克内西先生和倍倍尔先生的感谢信。他在这

封信中写道（我是按勒费夫尔那封信的德译文译回来的）：

“先生们，只有你们和你们的党〈即国际〉是维护德国古老传统即人道主

义精神的”，如此等等。２７３

９７２８６ 马克思致阿·于贝尔（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０日）



瞧！这封信在叛国案的审讯中出现了，这是萨克森政府在俾

斯麦的逼迫下对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进行的并且直到现在还在继

续进行的审讯２７４。这封信成了俾斯麦在德意志国会延期开会以后

逮捕倍倍尔的借口。

正当无耻的报纸向梯也尔告密，说我是俾斯麦的奸细的时候，

俾斯麦却以背叛德国的罪名把我的朋友监禁起来，并且下令，只

要我一踏上德国的国土，就把我逮捕起来。

（４）在停战１７７前不久，那位可敬的茹尔·法夫尔——正如

总委员会在６月１２日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①里所宣布的（这

封信的副本现在一并附上，编号二）——通过他的私人秘书雷特

兰热尔博士请求我们在伦敦组织支持“国防政府”的群众性游行

示威。正如总委员会在给《泰晤士报》的信里所说的，雷特兰热

尔补充说，这样做的时候不要提“共和国”，而只提“法国”。总

委员会拒绝协助这样一种游行示威。２７５但是，这一切证明，法国政

府自己认为“国际”是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普鲁士征服者的同盟者

——而事实上，它确是法国政府在战争期间的唯一的同盟者。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马·

０８２ ８６ 马克思致阿·于贝尔（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０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

明》。——编者注



８７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请告诉勒穆修（他应当自称孔斯旦），带着附去的名片去找红

狮子广场２号罗森塔尔先生。他应说明，是欧根·奥斯渥特先生

让他去的。

罗森塔尔是法籍犹太人，他也许会让勒穆修在他那里担任雕

版师。当然，勒穆修最好根本不谈他是流亡者。

有两个罗森塔尔——父亲和儿子。勒穆修应当和他们两人都

谈谈。他应当立即去，因为这个职位本星期内就会被占去。

还请您让意大利画家到我家来一趟，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

是记得在我们的流亡者中见过他。我也许能为他找到工作。

给托马诺夫斯卡娅女士２７６附上几句话。

向荣克夫人问好。

您的 卡·马克思

１８２８７ 马克思致海·荣克（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４日）



８８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

伦  敦

［草稿］

［不早于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首先，我没有比果先生的地址，不能直接给他写信。此外，我

想，通过您转交信件将更稳妥。

我不能迅速选出与勒费夫尔事件①有关的德国报纸，但是比

果先生会在《人民国家报》（莱比锡出版，由李卜克内西主编）上

看到勒费夫尔的信以及编辑部对这封信的评论。不过，对李卜克

内西和倍倍尔的迫害是众所周知的。

从《人民国家报》第６３号（１８７１年８月５日，请注意我标出

的地方）上，比果先生可以看到，对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正

以阴谋叛国罪进行审讯，而勒费夫尔的信正是起诉文件之一。

附上一个英国人威·特雷特先生关于财政部火灾２７７的声明，

以便替茹尔德辩护。

我将写信给维耳布罗尔，让他把从比果先生那里得到的一切

东西都保存起来。２４８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马·

２８２ ８８ 马克思致阿·于贝尔（不早于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４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７９—２８０页。——编者注



８９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８月中于伦敦］

［……］①符卢勃列夫斯基、龙格、巴斯特利卡在这里。

为什么给恶棍伯·贝克尔恢复名誉？为什么让蠢驴戈克肆意

散布蠢话？２７８

大名鼎鼎的凯腊特里省长和总检察官德尔佩克突然到了比利

牛斯山区巴涅尔 德 吕雄马克思的女儿那里，这使他们清楚地意

识到，他们必须离开法国。拉法格平安地 ［……］②通过山区到了

西班牙。两个宪兵被派到他们的花园里，并在那里一直呆到他们

离开为止！但是，所有这一切，在他们回来之前，不要公开（除

非可能见之于法国报刊）。２２４梯也尔决意要使自己成为令人嘲笑的

对象。

你的 弗·恩·

３８２８９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８月中）

①

② 手稿此处残损。——编者注

手稿开头部分残损。——编者注



９０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

纽  约

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５日于布莱顿

尊敬的波尔特先生：

我遵照医嘱到这里已经差不多两个星期了，因为过度的工作

使我的健康受到很大损害。不过，我可能在下星期返回伦敦。７７

下星期您将收到总委员会为公社流亡者求援的呼吁书
８３
。他

们大部分都在伦敦（现有八十到九十人）。总委员会在此以前把他

们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但是近两个星期来，我们的经费快用光

了，同时新来的人逐日增多，所以他们的处境极为悲惨。我希望，纽

约方面将尽力援助。在德国，党的全部经费都给那些受当地警察迫

害的人使用；在奥地利以及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情况也是这样。２７９

在瑞士，不仅要救济流亡者，虽然只是一小部分，而且由于圣加伦

的同盟歇业，还要援助国际的会员。２８０最后，在比利时也有流亡者，

虽然为数不多，此外，比利时人还要帮助那些去伦敦的人。

由于这些情况，供给在伦敦的大批流亡者使用的全部经费，到

现在为止，完全是在英国募集的。

现在参加总委员会的有下列公社委员：赛拉叶、瓦扬、泰斯、

龙格、弗兰克尔，还有下列公社代表：德拉埃、罗沙、巴斯特利

卡和沙兰。

我给《纽约先驱报》寄去一份声明，对于该报记者就我同他

的谈话所写的荒唐的和完全歪曲事实的报道，我拒绝承担一切责

４８２ ９０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５日）



任。
２８１
我不知道该报是否刊登了这篇声明。

请代我问候左尔格。下星期我给他回信①。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９１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５日 ［于布莱顿］

亲爱的燕妮：

昨天我忘记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我到这里７７后的第二天，在

我们那条街的拐角处，又遇上了显然是在等人的那个家伙，我已

告诉过你，这个人已经不止一次地跟踪恩格斯和我，恩格斯认为

他是密探，对此我们有一次曾给了他“暗示”。你知道，一般说来，

我对于密探缺乏嗅觉。可是这个家伙竟公然地处处在这里监视我。

昨天，我对此厌烦了，我就停住脚步，转过身去，以轻蔑的目光

透过长柄眼镜打量了一下这个家伙。他怎么样呢？他恭顺地脱下

了帽子，而今天就不再照顾我了。

今天我给德纳写了一封很长的信②，信中详细地叙述了在吕

雄和西班牙的遭遇。他必定会在他的《太阳报》上刊登这封信。这

类东西正好合美国人的口味。当然我在叙述这一切时，竭力（如

果孩子们③还要留在那里）使它不致带来危害。

５８２９１ 马克思致燕·马克思（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５日）

①

②

③ 燕妮·马克思、爱琳娜·马克思和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卡·马克思《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８９页和第２９４—２９５页。——编者注



谁不愿意听，谁就是最聋！老斯特普尼对于流亡者的态度就

是如此。我和荣克坦率地向他说明了一切。黑尔斯给他寄去了捐

款单①。我告诉他达威多夫的信
２８２
，最后还告诉他，为了得到救济，

这里正在采取某些措施。而老蠢驴至今仍不肯掏腰包，看来也不

打算这样做。昨天，他以阉人的声调告诉我，已把捐款单寄往波

士顿，并且让我看了他就捐款问题写给这里一位女士的信。可是

他自己呢？就是没有他！正象荣克说的，这家伙真是个“乖僻的

人”。荣克上星期六②来到这里，星期一又离开了。他带来自己的

两个孩子，在离开之前告诉斯特普尼，他去找一个熟人，以便把

孩子安置在那里。斯特普尼和他一起去了，而当荣克和女主人一

切都已谈妥的时候，他则表示：“我倒想照管孩子一个星期！”——

于是一切又陷于紊乱。

这里的气候几乎一直是刮风下雨，因此我不断地感冒和咳嗽。

但是，极好的空气和我每天进行的浴疗，对于我整个健康状况起

了很好的作用。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任何事情都没有比你不在这

里更使我感到遗憾。无论如何，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今年不是

在夏季就是在秋季一定要来一趟。

至于说到施韦泽派的傻瓜施奈德尔和齐赫林斯基（“裁缝”③

已经在德国获得很坏的名声），那末这些人很快就会感到，他们在

这里并不是在德国。

我认为，在总委员会里蒲鲁东主义者太多了，我回去后将坚

持把马丁和勒穆修留下来作为消毒剂。

６８２ ９１ 马克思致燕·马克思（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５日）

①

②

③ 双关语：德语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施奈德尔）既是姓，也有裁缝的意思。——编者注

８月１９日。——编者注

指为公社流亡者募捐。——编者注



布莱顿（我在这里完全过着隐士生活）全城自然都倾注于一

起轰动的服毒事件——一个富裕而愚蠢的三十五岁的老处女因渴

求爱情而歇斯底里大发作。

《每日新闻》和《每日电讯》驻巴黎记者关于凡尔赛审判案的

报道，真是廉价文人的极恶劣而又卑鄙的胡言乱语。

再见。

你的 卡尔

９２

马克思致蒙丘尔·丹尼尔·康韦２８３

伦  敦

［草稿］

［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９日于伦敦］

阁下：

我从布莱顿回来后７７，看到您８月２４日的便函。总委员会最

近一次会议将在今天召开，但是因为会上要继续讨论法国军事法

庭的问题，根据上星期二①通过的决议，任何外人不得入场。

所以采取这个严格的措施，是因为法国警察机关的奸细曾钻进了

会场。

荣幸地附上为法国流亡者募捐的捐款单。流亡者数目（目前

约八、九十人）在逐日增加，而我们的基金却完全用光了。处境

确实很惨。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给流

７８２９２ 马克思致蒙·丹·康韦（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９日）

① ８月２２日。——编者注



亡者寻找工作，他们当中多数人是熟练工人和自由职业者。

阁下，我有幸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９３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１８７１年９月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西多罗夫①先生：

我很感谢您在《审判通报》和地图方面给予的帮助②；报纸现

在按时送来。我和罗兹瓦多夫斯基商量后决定，我应该去找德国

书商。顺便说一下，罗兹瓦多夫斯基在一所寄宿学校中找到了教

师的职位，期限至１２月，没有薪水，但是供给膳食，管洗衣服和

住房；他在那里大概能学会英语，这样他将容易找到另外的职位。

至于书籍，看来还没有落到旧书商手里，因此书价不得不按

出版价格平均降低１６％至２０％支付。请立即告诉我，您是否要我

按这些条件代买书籍，如果要的话，过几天您就可以收到。这些

书开列如下：

勒基《唯理论》。

泰罗《原始文化》。

拉伯克《文明的起源》。

梅恩《古代法》。

８８２ ９３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１８７１年９月３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７６页。——编者注

拉甫罗夫的化名，恩格斯在和他通信时使用这个名字。——编者注



梅恩《农村公社》，而花十先令就能买到的还有：

布克尔《文明史》。

现在有人打扰我，因此不得不结束这封信。

您的 弗·恩格斯

威廉斯①的两个女儿②回来了，另一个女儿和她丈夫③在西班

牙。

９４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１年９月５日 ［于伦敦］

尊敬的左尔格先生：

寄上为流亡者求援的呼吁书８３。您８月２３日从美国寄来的

邮件今天收到了２８４。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９８２９４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１８７１年９月５日）

①

②

③ 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９５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

伦  敦

［草稿］

１８７１年９月６日 ［于伦敦］

阁下：

从您的信中可以看出，您不仅表现“不安”，而且开始有些疑

虑，因为您把您常用的《ＭｙｄｅａｒＳｉｒ》改成了《ＤｅａｒＳｉｒ》①。

至于我本人，我认为“不安”的心情对于保持科学的和客观

的见解，并不特别适宜２８５。

可惜，我不能满足您的愿望。我遍访了大陆上的所有朋友，但

是在任何人那里都没有找到哪怕一两篇用意大利文和法文发表的

关于我那本书②的为数众多的评论和摘录。普鲁士战争大大妨碍

了该书法文本的出版。不论是英文的译本，还是英文的评论都没

有见到过。两年以前，我的朋友弗·恩格斯寄给《双周评论》一

篇对《资本论》的非常详细的分析③，但是被退回了，退稿上注明：

“这对于《评论》的英国读者来说学术性太强了。”２８６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宣言。如果不算我曾奉寄的《法兰

西内战》和《华施贝恩先生》④两篇宣言的话，总委员会从１８７０年

０９２ ９５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１８７１年９月６日）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编者注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

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亲昵程度略有不同的两种称呼，对于比较亲密的朋友用《ＭｙｄｅａｒＳｉｒ》。——

编者注



９月以来，除了我这次寄去的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外，再没有发表

任何宣言。除了法国和普鲁士警察机关以国际名义发表的、如我

在《真理报》（巴黎）上指出纯系捏造①的宣言以外，在最近期间，

没有发表过任何文件。《泰晤士报》上刊载的所谓瑞士宣言２８７，正

如上星期六的那期《观察家》正确指出的，是

“法文本的被歪曲了的译文，而法文本本身就很不准确……它

不是来自国际工人协会，而是来自它的某些瑞士成员”。

忠实于您的 卡·马·

９６

恩格斯致“密勒和理查”公司２８８

伦  敦

［草稿］

［１８７１年９月９日以后于伦敦］

先生们：

在答复……的时候，我要说明，根据我的意见，麦克唐奈先

生按其性格、能力和政治地位来说完全适合于他所说的那个企业。

他作为有名望的爱尔兰人，据我判断，将能在许多方面得到同乡

们的大力支持，他在他们中间有非常广泛的联系，而我本人认为

他是个十分诚实的人。

请你们在听取上述意见时严格保密，也不要认为这是担保。

我仍然……

１９２９６ 恩格斯致“密勒和理查”公司（１８７１年９月９日）

① 卡·马克思《致〈真理报〉编辑》。——编者注



９７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委托书对我来说不需要，因为我作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书记，

即使没有委托书也代表这两个国家２８９。如果你们派代表的话，还可

以再派两个，法国人在这里也派了三个。总之，你们可以派三个

代表，不过，他们必须在星期六①以前到达这里。

马克思和我没有任何为别人所不知道的名字，我们都只有一

个名字。２９０

为什么你不寄些德文版的宣言来
２３６
？每天都有人向我们询问

此事。应当说，对我们采取这种态度绝不是鼓励我们今后继续工

作。在你最终屈尊对我们表示哪怕是最起码的礼貌以前，我将不

再给你寄任何稿件，马克思也如此。

把戈克先生和奥哲尔加以对比，这未免太过分了。第一、在

政治上奥哲尔比愚蠢的巴登人聪明千倍；第二、奥哲尔作为工联

伦敦理事会２９１的书记曾经代表数十万工人，现在仍然代表着整整

一个工种的工人，而我从来没有听说，戈克先生除了代表瑞士的

某些反动的巴登的工场工人，即唯一还保存下来的极端落后的真

正“工场工人”之外，在什么时候代表过什么人。但是，如果你

２９２ ９７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１日）

① ９月１６日。——编者注



们在《人民国家报》上为这类人的连篇空话提供篇幅，而我们却

抛弃奥哲尔，这样，对比也就太不相当了。至于说伯·贝克尔，此

人早在伦敦就开始干出你所知道的卑鄙行为，而当我们读到，你

们由于他的才能而原谅他这些卑鄙行为的时候，对我们几乎是个

打击！我至今一直认为，对于他的卑鄙行为，对于他的极端下贱

的行为可以采取宽容态度，也许只是由于他的愚蠢。好吧，你们

的新花样会给你们带来莫大乐趣的！让这个下流东西“把绳子拴

在脖子上”到你们那里去２９２，那他是决不会饶你们的。至于说报纸，

与其有一个适合他的口味的报纸，还不如根本没有！即使伯·贝

克尔先生没有出卖党（对此我根本不信），那也未必是由于他本身

的缘故。一个写过诋毁自己的主子和老师拉萨尔的文章的人，是

什么都做得出来的。虽然我们颇有兴趣地读了这本书①，但是作者

是应该永远受到鄙视的。

马克思看了《人民国家报》上关于你将出版公社史等等（第

７３号第４版）２９３的广告之后，感到很惊奇。我也很惊奇。你这是怎

么搞的，真是莫名其妙。我没有答应过这类事情，我们也不知道，

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仿佛有人和总委员会已经商定，准备为

《人民国家报》写一部真实的公社史。无论如何，既然提到总委员

会，我们请求予以澄清，因为可能有人会提出询问。

最近，预料会对你们加强迫害。俾斯麦已同奥地利人和意大

利人商妥进行普遍的陷害，这是无疑的。２９４俾斯麦所希望的并不

多：他需要发泄个人的愤恨，此外还想使工人运动纳入对他有利

的施韦泽式的轨道。不过，作为一个容克，作为一个投机资产者

３９２９７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１日）

① 伯·贝克尔《揭露斐迪南·拉萨尔的悲惨逝世的内幕》。——编者注



及平庸的走运的国务活动家（他把这一切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俾

斯麦丝毫不害怕红色的幽灵。奥地利现在猛烈攻击“国际”，完全

象１８２３年在维罗那，其后又在卡尔斯巴德①猛烈攻击“革命”和

烧炭党人一样。２９５但是显然，其中有些也会落到你们头上。

我的妻子②和马克思夫人在兰兹格特；本星期我也要到那里

去呆几天，但星期六将返回这里２９６。如果你不来，我希望倍倍尔来。

小孩子③长得这么好，我们很高兴。

马克思和我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拉法格那里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９８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２９７

霍 布 根

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２日 ［于伦敦］

尊敬的左尔格先生：

请把附上的我们爱尔兰书记麦克唐奈的信转交给约·德沃

依。

我没有时间详细地答复您。目前我们这里太忙了，因而已经

４９２ ９８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卡尔·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有三个月我不得不甚至中断十分迫切的理论工作（至今我仍然处

于这种状况）。

关于章程，我只指出，英文版是唯一标准的版本２９８。代表会议

将通过决定，发行英文、法文和德文的标准版本。所以需要采取

这项措施，还因为与章程有关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应当收

入这个版本。

纽约中央委员会１７１不应忘记：

（１）早在中央委员会成立以前，总委员会就同美国建立了联

系；

（２）至于宣言①，它已在伦敦发售，因此每人都有权自己花钱

把它寄给在美国的朋友。第一批寄往纽约的宣言为数甚少，因为

第一版在两天之内就销售一空，所以我没有得到应有的份数以便

寄送。

（３）章程第六条明确规定：“并不排斥每个独立的地方性团体

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例如华盛顿支部声明，它不愿意

同纽约建立联系２９９。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５９２９８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２日）

①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９９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西多罗夫①先生：

附上购买昨天给您寄去的英文书籍的付款单②。我的书商没

有告诉我，书籍是通过什么途径寄出的，但是我想，这是经过大

陆包裹快递公司办理的。如果您两天之内没有收到，请通知我。

布克尔（三卷）最便宜的版本定价二十四先令，由于我不怀

疑您能在巴黎买判这部书，所以没有寄去。但是，您如果需要它，

就请告诉我。

威廉斯③收到了您的信。您或许已经看到，他被宣布逝世④，我

们对此感到非常好笑。

符卢勃列夫斯基和库尔奈已来这里。您大概知道，威廉斯的

女儿⑤回来了。

请原谅，今天不多写了。您知道，我八点钟要去开会⑥，而现

在已经快到八点了。

您的 弗·恩格斯

６９２ １００ 马克思致海·荣克（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３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指国际总委员会会议。——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９８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８８—２８９页。——编者注

拉甫罗夫的化名，恩格斯在和他通信时使用这个名字。——编者注



１００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于 ［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亲爱的荣克：

请从三英镑十先令的存款中，以我的名义，凭收条付给纳泽

上校二英镑十五先令，付给拉甫罗夫派到我们这里来的俄国胖子

十五先令。

您的 卡·马·

１０１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５日 ［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请您明天到克拉彭路里士满坊３５号找菲斯先生（但您必须在

上午十点钟前到那里）。

菲斯先生是法国人、老侨民、商人。昨天我同他谈到您的事；

我对他说，如果他能给您以帮助，我将非常感激。他回答我说，也

许能够帮助出售您的某些画。为了见到菲斯先生，请转递附上的

名片。

７９２１００ 马克思致海·荣克（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３日）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１０２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兰 兹 格 特

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３日 ［于伦敦］

亲爱的燕妮：

今天代表会议终于结束了。这是一件繁重的工作。上午和下

午都开会，间歇时专门委员会开会，听取目睹者的谈话，准备报

告，等等。但是工作却比以往所有代表大会加在一起做得还要多，

因为没有列席群众，没有必要发表装腔作势的演说。德国没有代

表，代表瑞士出席的只有培列和吴亭。

上星期，罗马的革命党设宴欢迎里乔蒂·加里波第；我接到

了罗马《首都报》所载有关此事的报道。一个发言人（卢恰尼先

生）提议为工人阶级和“成为它的孜孜不倦的工具的卡尔·马克

思”（《ａＣａｒｌｏＭａｒｘｃｈｅ（ｑｕｉ）ｓｅｎｅ（ｅｎ）èｆａｔｔｏ（ａｆａｉｔ）ｌ’ｉｎｓｔａｎｃａ

ｂｉｌ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ｏ（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ｉｎｆａｔｉｇａｂｌｅ）》①）干杯，受到非常

热烈的欢迎。这对马志尼来说是颇为苦恼的！

当关于我逝世的消息传到纽约的时候，“世界主义协会”召开

了会议，会议的决议发表在《世界报》上，现在寄给你３００。

杜西也接到了表示焦急不安的彼得堡朋友们的来信。３０１

８９２ １０２ 马克思致燕·马克思（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３日）

① 括号内的法文词是马克思从意大利文翻译的。——编者注



巴枯宁的朋友及其同谋者罗班和巴斯特利卡的处境很不妙。

已经揭发的关于罗班在日内瓦和巴黎的活动，确实令人吃惊。３０２小

燕妮的文章今天已寄往美国。３０３

你的 卡尔

１０３

马克思致古斯达夫·克瓦斯内夫斯基

柏  林

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９日于兰兹格特

回信寄：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上星期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
２５８
决定，今后总

委员会不再发会员卡。总委员会将发会费券（类似邮票）来代替

它，每个协会会员都要把会费券贴在自己的那份章程上，或者贴

在会员卡（即本国，比如说瑞士所发的会员卡）上。因此，会费

券一旦印好，我就给您寄去。

至于章程①，在这里（伦敦）准备出新版的英文本、法文本和

德文本（后者要在德国出版）。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每个会员均

须持有一份章程。这就势必要根据１８６６年以来历次代表大会的各

项决议对章程进行补充和修改。

在代表会议上，德国既没有选派代表，也没有提出报告，这

种报告也象会费一样，从１８６９年９月起就没有收到过。德国工人

９９２１０３ 马克思致古斯达夫·克瓦斯内夫斯基（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９日）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党对国际迄今所保持的纯柏拉图式的关系，即一方指望另一方效

劳，却不作任何交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有损于德国工人阶

级的声誉。因此我建议柏林支部和我建立直接通信联系；如果社

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在德国组织国际的工作方面依然无所作为

的话，我也将向其他一切支部提出同样的要求。法律可能阻碍建

立正规的组织，但是不能阻止社会民主工党的现有组织实际上进

行在所有其他国家进行的同样工作，如吸收个别会员、交纳会费、

寄送报告，等等。

您个人作为社会民主工党监察委员会委员，也许能够在这方

面采取行动。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１０４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和约翰逊①刚刚在兰兹格特度过几天
３０４
，回来以后，看到您

的来信。

至于应付给我的钱，我首先请您帮忙在本月月底前再给我订

三个月的《审判通报》。我的订阅期到１０月３１日截止。往后您也

许还要在巴黎为我花钱，因此不要忙于还债。关于布克尔的著作

００３ １０４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５日）

① 指马克思。——编者注



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我永远愿为您效劳。如《东邮报》上有什么

有意思的东西，我也一定给您寄去。

至于特利倍尔公司，它是完全诚实可靠的，所以您可以向它

提供商品，丝毫不用担心。地址是约翰逊亲手写的，由赛拉叶亲

自转交给了所说的那个人。该公司就地有各种各样的版画，可供

挑选。现在我们感到这种商品缺乏，眼下不能供应。３０５

我已把您来信的内容通知了下查理街的朋友①。他不再干这

件事了，此事已转交给别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来说已失

去意义。为了向您提供准确的情报，就必须作极详细的说明；现

在只说下列情况：与此事利益所及的人当中，有些人采取了不体

面的行为，尽管事先对他们提出警告，他们还是不愿和那些既不

应享有威望、也不应受到信任的人断绝关系，甚至还让这些人来

操纵自己进行投机。因此，优秀的熟人离开了他们，并认为，鼓

励那些或者以失败告终，或者只会给地地道道的骗子带来好处的

行为，就等于白白浪费钱。不过我以为，所说的那些人已经在别

的地方得到了他们所需的东西。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还是很不

错的，这些人缺少经营事业的资本，如果能够为他们弄到一些贷

款，我们将很高兴。可以向约翰逊谈谈，您知道，他是经营这类

事务的主要经纪人。

代我向所有的朋友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

１０３１０４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５日）

① 海尔曼·荣克。——编者注



１０５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１日 ［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从附上的培列的信中３０６，您可以看到，他还没有收到关于同盟

以及其他的决议①。如果您还没有寄出，那就不要寄了，因为我将

给您寄去经过校订的副本。

我已给罗兹瓦多夫斯基寄去一英镑。

请从流亡者基金中拨给杜律一些钱，使他能够离开现在住的、

按他可怜的境遇来说是过分昂贵的住所。最好杜律能得到足够的

钱，以赎回他在当铺典当的东西；但是，依我的意见，他不要把

这些东西运回现在的住所，而应该寄存在您家里，不必付清所欠

的房租就离开。他为这所破房付的钱，已经超过了应付的数目。

还请给您昨天所说的那位新来的人一英镑。

当总委员会讨论这些钱的处理时，我将坚持这些开支（从美

国给我们寄来的钱一部分就是这样使用的３０７）。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２０３ １０５ 马克思致海·荣克（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１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１０６

恩格斯致恩利科·比尼亚米３０８

洛  迪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３日于伦敦

《人民报》编辑公民：

总委员会委托我将下列决议①寄上，请贵报予以发表。

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意大利书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０７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３日 ［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给罗兹瓦多夫斯基的一英镑，请算作是我私人给的。

至于杜律，当接到您的信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因此，如

果您已经给了他另外的钱，那末，我将通知总委员会，这项开支

如不批准，就由我来偿还。

关于在《苏格兰人报》上胡说八道的人②，我一开始可以说就

有预见。不过，我希望我是错误的。

３０３１０６ 恩格斯致恩·比尼亚米（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３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７３—４７４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编者注



至于培列，可能信件和其中的一切都被没收了①。因此，我正

在准备新的校订本，这个本子等您签字以后，就用挂号信寄去。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１０８

马克思致约翰·黑尔斯３０９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黑尔斯：

必须转抄如下的决议②，并将它寄给伦敦各家日报（只寄给英

国的报纸；赛拉叶将寄给法国的报纸）。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１０９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９日于伦敦］

阁下：

寄去给比斯利夫人的照片。大名鼎鼎的格林伍德的教名是弗

４０３ １０８ 马克思致约·黑尔斯（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４日）

①

②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０２页。——编者注



雷德里克。这不是弗里德里希大帝①。您知道，伏尔泰在瑞士隐居

时身边有个名叫亚当的耶稣会教徒；他向来访者介绍此人时，总

是说：这不是世上的第一个人！燕妮②希望在下星期三③中午一点

钟左右荣幸地拜访比斯利夫人。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１１０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依我看，福雷斯蒂埃应当得到的不是三英镑，而是四英镑。既

然一个人的名誉受到损害，那就应当采取措施使他在旅行期间不

致由于一文不名而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请给吴亭写几句话（应当把这些话转告福雷斯蒂埃），请他：

（１）寄给我（用挂号信）他答应给我的护照；

（２）请他立即告诉我，他是否知道有关苏黎世新斯拉夫人支

部的情况３１０。我在那里的签名中发现下列名字：阿·杜波夫、卡斯

帕尔·图尔斯基、曼努伊洛·赫尔瓦查宁。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５０３１１０ 马克思致海·荣克（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９日）

①

②

③ １０月２５日。——编者注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弗 雷 德里 克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这 个 英国 人名 在德 语中 为弗 里 德 里 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译者注



１１１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我们可以付给他们两英镑，让他们去试印包括代表会议决议

在内的通告３１１。我将在星期一
①结束。您知道，应印英文本五百份，

法文本五百份。至于章程等，还需要讨论。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马克思

１１２

恩格斯致《玫瑰小报》编辑部
［《总委员会关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的附函］

米  兰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０日于伦敦

在一个月前圣彼得堡陪审法庭审理所谓涅恰也夫案件期间，

曾公布有关国际工人协会的证人供词。这些供词应由在伦敦召开

的协会代表会议进行研究。

６０３ １１１ 马克思致海·荣克（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① １０月２３日。——编者注



结果，代表会议通过如下决议，并指示在国际的刊物上予以

公布。

弗·恩格斯

１１３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巴  门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妈妈：

很久没有给你写信，因为我想用适当的形式来答复你最近对

我的政治活动提出的意见，以便使你不致感到不快。但是，当我

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科伦日报》上极端无耻的谎言，特别是瓦亨

胡森这个坏蛋的卑鄙行为，当我看到那些在战时把所有法国报刊

上的东西全都看作是谎言的人，现在却把警察局的每一个捏造和

卖身投靠的巴黎下流报纸对于公社的每一个诽谤，都当作福音书

一样在德国各地传布，这时我的心情就不太适于写回信了。由于

照普鲁士的样板枪毙了几个人质，由于照普鲁士的先例烧毁了几

座宫殿——而其余一切全是谎言——，就大叫大嚷起来，而对于

凡尔赛分子枪杀已经解除武装的四万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事，却

无人谈论！然而，你们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你们只有从《科伦日

报》和《爱北斐特日报》上得到消息，而这两家报纸简直是向你

们灌输谎言。不过，你在自己的一生中也曾听说过，有不少人，例

如在老拿破仑统治时期的道德协会３１２会员、１８１７年和１８３１年的

蛊惑者７３、１８４８年的人们，都曾被诽谤为真正的食人生番，而后来

７０３１１３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



总是证实，他们根本不是那么坏，由于出自私利的迫害狂，起先

给他们编造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故事，但后来这些故事都烟消

云散了。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这些捏造的恶

行时，会记起这些，这样你对１８７１年的人们也就会怀有好感。

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三十年来所持的观点，这你是知

道的。假如事变需要我这样做，我就不仅会保卫它，而且在其

他方面也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你也不应该觉得突然。我要是

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即使马克思不在这里或者甚

至根本没有他，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归罪于他是很不

公平的。并且我还记得，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似乎是我

把他带坏了。

关于这一点不用多谈了。这里毫无办法，只好任其如此。如

果再平静一段时间，叫嚣自然会消失，而你自己也就会比较平静

地看待这些事情了。

９月份我在兰兹格特度过了一段时间，这是多维尔稍北部东

岸的一个不大的，或者确切些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海滨疗养区。这

是我所知道的最有趣的疗养区之一，在这里可以过着无拘无束的

生活，在陡峭的白垩岩石下面有个很漂亮的石头浴场，那里到处

是沿街卖唱的假黑人、变戏法的、耍杂技的、演傀儡戏的等等诸

如此类的玩意儿。地方不很讲究，所以花费不多，令人感到自由

自在。海水浴非常好，而且由于天气凉爽，这就使我得到双倍的

好处：我的胃口大开，一天能睡十个小时。尽管我住在伦敦的一

个最有益于健康的地区，那里的空气，按医生的说法，象农村一

样好，但是我仍然觉得，和这里的空气比较还有很大差别。你的

确应该考虑在明年夏天来呼吸三四个星期的海滨空气，这种空气

８０３ １１３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



甚至能使最健康的人变得更健康。

我那位有意思的邻居已有一些时候没有弹钢琴吵我了，也许

她已经离开。但是，现在在对面盖新房子的地方，有个女音乐师；

下面有一家裁缝铺，上面的房子已租出去。目前情况还不错，所

以我也就无可抱怨了。

令人讨厌的雨还在下着，这在秋季的晴朗天气以后，完全是

出乎意料的。于是不得不生起炉子，而在三天以前，天气还很闷

热，以致不开窗户就受不了。但是整个说来，这里的气候要比曼

彻斯特好得多；几乎从来没有整天下雨的，而在曼彻斯特，这个

时候却常常是两三天连绵不断地下雨。

从海尔曼和艾米尔①的话中我感到，大概还需要过一些时候，

他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与阿道夫②和解。③如果他们彼此先分开一

些时候，和解可能会快些。不管怎样，好在分产至少基本上已告

结束；既然钱财问题解决了，不管怎样，就没有任何新的借口进

行争吵了。但愿一切都会顺利解决。

总的说来，我的自我感觉良好，精神饱满，我终于在这里买

到了好烟叶，于是我又拾起了我最初心爱的长烟斗。今天晚上我

要使自己特别愉快一番，要冒着大雨到滨河路的维也纳啤酒店去

痛饮一场。小艾米尔·布兰克这几天常到我这里来呆一会儿，不

然我根本见不到这个轻佻的人，因为我几乎从来不到西蒂区去。

好吧，祝你健康！向弟妹们衷心问好，不要因为我久未写信

９０３１１３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１９３页。——编者注

阿道夫·格里斯海姆。——编者注

恩格斯的两个弟弟。——编者注



而责怪我。

衷心地爱你。

你的 弗里德里希

可以转告艾米尔·布兰克，马克思不需要我的钱。不过，我

倒要看一看，如果我向他提出马克思要用他的钱，艾米尔·布兰

克会是一副什么样的面孔。

１１４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肖塔尔先生曾拿着附上的这封信到这里来。四天的时间已经

白白过去了。我告诉肖塔尔，如果他们不能马上把决议排印出来，

我就要立即收回３１１。我不明白，这些人怎么能排印章程之类的东

西。

望您把信退还给我。

您应当给这批流亡者寄点钱去，譬如说十英镑。我们要摆脱

开这帮人，越快越好。

您的 卡·马克思

０１３ １１４ 马克思致海·荣克（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左右）



１１５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底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校样一准备好，就让他们马上寄给我。３１１

总委员会的现任瑞士委员都叫什么名字？

萨德勒是何许人？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马·

１１６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不能用你们的出席代表会议的委托书３１３。过去有个决定，凡

没有选派代表的国家，可由其书记代理。这样，我就代表了意大

利。如果我用你们的委托书，那只能剥夺马克思的席位和表决权；

因此委托书一直原封未动地放在我的口袋里。

１１３１１６．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４日）



现在再来谈谈你那不幸的戈克①，应当说，他和奥哲尔在两个

根本问题上是有区别的：（１）奥哲尔毕竟是个工人，而戈克从来

就是个小资产者，而且永远都会如此；如果你同戈克结成一伙，那

我们这里肯定不会这样做；（２）我们抛弃了奥哲尔２４６，你却死抓着

你那个戈克，不想同他分手。你是否还会责怪我们没有象你抓住

戈克那样抓住奥哲尔？

关于你们重新吸收伯·贝克尔一事，你毫不含糊地辩解说，是

因为你们那里非常缺少“有才能的人”２９２。可见你是把他算作这样

的人了。

我不知道，我的这些“粗鲁话”除了对你讲以外，还能对谁

讲。总之，我开始慢慢感到习惯的是，你向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

要求，却不想在哪怕是一些最起码的事情上迁就一下我们。不久

我势必还会感到毫不奇怪的是，我把整个小册子的手稿寄给你，而

我还得向书商去订购我所需要的份数，与此同时我在你的来信里

读到，小册子销路极好。在其他国家里，只要总委员会把准备出

版的文件寄去，不等提出要求，他们就会把应得的份数送给总委

员会，而且还会分给它一部分赢利。而在德国，那就还要为这几

本书付款。但是，你可以放心，不再会有这种事情了。因为我不

愿意充当你们这些书的债务人，所以我把单据退还，要求重新开

一份给我。至于我自己订的以及给马克思和德国工人协会订的其

他书刊，只要账一结好，我们自然会付款的。

《东邮报》我是每周按期寄给你的。昨天刚寄去一份，同时还寄

去一份１０月２７日的《泰晤士报》，上面登了一篇关于国际的文章

２１３ １１６．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４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９２—２９３页。——编者注



（材料来源很好）
３１４
。如果你没有收到，你应当立即在《人民国家报》

上对此事提出声明。这个施梯伯一定会明白，人们在监视着他。

在附去的一篇通讯①里，也包含着对施维茨格贝耳的答复。这

个家伙是巴枯宁集团在纽沙特尔州的主要阴谋家之一。这个集团

在他们篡夺国际瑞士支部领导权的企图遭到惨败后，两年来一直

妄图把瑞士支部搞掉。这是汝拉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继续。

他们不顾总委员会的禁止②，盗用和僭取了罗曼语区联合会

委员会的名称，现在，代表会议了结了这件事３１５。如果艾尔皮金寄

给你什么东西要你发表的话（我不大相信会这样），你最好不客气

地退给他，把我的地址给他，并告诉他，要他直接找我作进一步的

说明。我要使他不再去麻烦你。这段历史说来话长，不便在这里讲

了。

过一两天你将得到代表会议决议③的德文付排稿，现在正在

翻译。

左尔格得到了照顾④。

总的说来，情况很好。现在在意大利，我们有很多机关报，随信

寄去一份供公布的单子３１６；通信十分频繁，以致我的工作多得不得

了。从昨天寄去的《东邮报》上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成立了英国

联合会委员会３１７，从而使总委员会摆脱了那些纯属英国的琐事；这

是非常必要的。爱尔兰委员会不久也将成立。

３１３１１６．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４日）

①

②

③

④ 俏皮话：这句话的德语是《Ｓｏｒｇｅｉｓｔｂｅｓｏｒｇｔ》。德语《Ｓｏｒｇｅ》（“左尔格”）既是姓，

又有照顾的意思。——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编者注

弗·恩格斯《论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编者注



重新修订的章程①的英文本正在印刷，法文本、德文本和意大

利文本正在翻译。这些事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因为马克思和

我担负了几乎全部的组织工作和校订。加上马克思身体又不好（他

的腋下长了一个脓疮），由于感冒他仍须呆在家里。

公社委员若昂纳尔已来这里，又在总委员会担任了原来的职

务。茹尔·瓦累斯也在这里。朗维耶在代表会议期间就来了。西卡

尔最近几天刚到。同奥科洛维奇一起从监牢里逃出来的雅克拉尔

——优秀人物之一——平安地到了伯尔尼，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总

的说来，多数是优秀人物；自然，在这一大批流亡者当中也总有一

些败类，其中包括《度申老头》的编辑韦梅希这个彻头彻尾的坏蛋。

衷心问候你和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１１７

马克思致海·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请您下星期给博弗尔（他已经没有房子住）十个先令。如果他

在下星期内还找不到工作，我们得把他送到布鲁塞尔去，从那里他

可以设法回法国。

你的 卡·马·马克思

４１３ １１７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４日）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１１８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６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将把一百份代表会议的决议①（五十份法文的和五

十份英文的）寄往纽约。不应发表的决议将另行通知。

章程和条例②的新的英文版修订本明天就出版，您将收到一

千份，以便在美国推销（每份一便士）。用不着在纽约译成法文和

德文，因为我们也要发行这两种文字的正式版本。请来信告诉我

们，这两种文字的版本需要多少份。

我把同德国人支部和纽约委员会③的通讯职务让给了埃卡留

斯（根据我的建议，已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３１８，因为我没有时间

很好地履行这一职务。

第十二支部（纽约）建议总委员会承认它为美国的领导支部。

埃卡留斯大概已经把反对这种要求、维持现在的委员会的决议④

寄给第十二支部了。

在对待华盛顿支部（它已把自己的会员名单寄给总委员会）的

问题上，纽约委员会做得太过分了２９９。除了会员人数和通讯书记姓

５１３１１８ 致弗里德·阿道夫·左尔格（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６日）

①

②

③

④ 《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编者注

国际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名等等外，它没有权利要求得到其他的情况。

其余的事下封信（本周内）再谈①。

您的 卡·马·

１１９

马克思致斐迪南·约策维茨

柏  林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６日 ［于伦敦］

敬爱的朋友：

寄去代表会议的决议②的法文本一份。决议的英文本也出版

了，德译文将于明天寄给《人民国家报》。

国际章程和条例的英文版明天就出版。德文版可能在莱比锡

出，法文版在日内瓦出。根据代表会议的最新决议，协会的每个

会员均须持有一份章程。会费券一旦印好，马上就给您寄去。

至于柏林，依我看，在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工作之前，“一

般”不要举行群众性的集会。然而，应当利用一些具有普遍意义

的和大家都关心的事由来举行集会和公布文件。

最近比较合适的事由是对不伦瑞克社会民主党前委员会委员

进行的无耻审讯；起诉的主要罪状是加入国际３１９。但是，最好稍等

一下，等到公开审讯，那时将把德国的注意力吸引到不伦瑞克问

题上来。

政府打算向帝国国会提交一项关于国际的法案，这也会提供

６１３ １１９ 马克思致斐·约策维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６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２０—３２２页。——编者注



一个良好的机会。应当相信，德国工人也会象当年的西班牙工人

那样，坚决地起来反对政府的干涉。

我在最近的一封信里①出了一个差错。
１８７
０年正当我们决定在

美因兹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战争爆发前不久）３２０，倍倍尔给我寄

来过一份详细的报告。

我将非常高兴——这不只是因为担负着德国通讯书记的职务

——通过您和克瓦斯内夫斯基同柏林的其他朋友保持经常的通信

联系。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１２０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随信附上勘误表一份，改动不多，有些只是误刊的更正。几

处较为重要的改动是在第１９２、２０１、２８８（脚注２０５ａ）和３７６页上，

因为这里部分地涉及到内容。

用不着再等待重新修订第一章，因为我最近几个月来忙得很

（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也很少有好转的希望），根本不能从事理论工

作。

７１３１２０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９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９９—３００页。——编者注



  当然，总有一天我会把这项工作全部搞完的，但也有这样的

情况，即责任感往往促使你去做那些比起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来较

少具有吸引力的事情。

衷心感谢您对我的好意。我读过一些爱尔利布①的著作。他作

为一个作家，我是把他跟莱辛和狄德罗同样看待的。

我已经收到那几号很有趣的《莫斯科新闻》。

忠实于您的 阿·威·②

［附件］３２１

第６８页脚注５２，倒数第２行：不是《ｎｅｐｏｕｖａｎｔｐａｓ》，应是

《ｎｅｐｏｕｖａｎｔ》。

第８３页脚注６２，倒数第６行：不是《ｓｐｅｃｉｅｓ》，应是

《ｓｐｅｃｉｅ》。

第１９２页第３行，不是“全年总收入”，应是“全年销售额”。

同上第７行，不是“２３
２３工作日之中”，应是“

２３
２３之中”。此句

应为：“在构成总额１１５０００镑的２３２３之中……”

同上，在第１９２页脚注３２之后应增加：作者对注３２的补充：

“且不谈西尼耳说的内容如何荒唐，他的叙述方法也是混乱的。其

实，他想说的是：

工厂主使工人每天劳动１１１２小时或
２３
２小时。正象一个工作日

的情形一样，全年的劳动也是由１１１２小时或
２３
２小时（乘以一年的

工作日数）构成。按照这个假定，２３２个劳动小时生产的年产品为

１１５０００镑；１
２个劳动小时生产的年产品为

１
２３×１１５０００镑；

２３
２个

８１３ １２０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９日）

①

② 阿·威廉斯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指俄国作家杜勃罗留波夫（俄语 既是姓，又有善良的爱的意思），
马克思把他的姓按意思译成德语Ｅｈｒｌｉｅｂ（爱尔利布）。——编者注



劳动小时生产２３２３×１１５０００镑＝１１５０００镑；
２０
２个劳动小时生产

２０
２３

×１１５０００镑＝１０００００镑，也就是说，它们只补偿预付资本１００

０００镑。余下的３
２个劳动小时生产

３
２３×１１５０００镑＝１５０００镑，即

总利润。

在这３
２个劳动小时中，

１
２个劳动小时生产

１
２３×１１５０００镑＝５

０００镑，即只补偿工厂和机器的损耗。最后的２
２个劳动小时，即最

后一个劳动小时，生产最后的２
２３的产品，即生产

２
２３×１１５０００镑＝

１００００镑，它生产的是纯利润。这正是需要证明的。

但在正文中，西尼耳却说：

‘其余２
２３即每天最后两个

１
２小时才生产１０％的纯利润。’

可见，他突然把按产品划分的２２３部分同按工作日划分的
１
２小

时混为一谈了。”

第２０１页倒数第７行及以下一行应为：“但是如果你要在１０

年内就消费尽我的劳动力，可是每天支付给我的仍然是我的劳动

力总价值的 １
１０９５０，而不是

１
３６５０，那就只支付了我的劳动力日价值

的１３，因而每天就偷走了我的商品价值的
２
３。”

第２８８页脚注２０５ａ应为：“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罗朗和

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说，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因此，应

删去以下字样：“由巴黎教授维尔茨……所制定的”。

第３０７页第８行，不是《ａｎｉｍａｌｓｐｉｒｉｔ》，应是《ａｎｉｍａｌｓｐｉｒｉｔｓ》。

第３０９页脚注１５，第４行，不是《ｌｅｐｏｉｓｏｎ》，应是《ｌｅｐｏｉｓｓｏｎ》。

第３１９页脚注 ２６，倒数第 ９行，不是《ｄｉｖｉｄｅｒ》，应是

《ｄéｖｉｄｅｒ》。倒数第６行，不是《ｄｉｖｉｄｅｎｓｅｓ》，应是《ｄéｖｉｄｅｎｓｅｓ》；不是

《ｔｅｉｎｔｕｒｉｅｕｒｓ》，应是《ｔｅｉｎｔｕｒｉｅｒｓ》。

第３７６页第２０行，不是“它构成的价值越小”，应是“它转移的

９１３１２０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９日）



价值越小”。

第５９３页脚注６０，倒数第１６行，不是《ｓｅ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应是《ｃ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第６５８页倒数第１７行，不是“１银格罗申８分尼”，应是“２银

格罗申６分尼”。

１２１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前天我给您寄去一百份代表会议的决议①（五十份英文的和

五十份法文的）。

本星期内将寄给您一千份章程和条例的标准的英文版修订

本②，请尽力推销。

总委员会为了完成代表会议委托它的各项工作，必须负担大

量的开支。

章程的修订本的标准法文版将在日内瓦印刷，标准德文版在

莱比锡印刷。请来信告知，这两种文字的版本在美国大约需要多

少份。

在这里的法国流亡者当中成立了一个国际的支部—— “１８７１

年法国人支部”３２２（约有二十四人），由于我们要求修改它的章程，

０２３ １２１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９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它很快就同总委员会发生了争执，可能事情会闹到分裂的地步。这

些人跟瑞士的一部分法国流亡者共同行动，而那些流亡者又同被

我们解散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巴枯宁）派３２３勾结在一起。他们攻

击的对象，不是那些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

级，而是伦敦的总委员会，特别是鄙人。我花了将近五个月时间

为流亡者奔波，并用关于内战的宣言①挽救了他们的声誉，而他们

对我的报答就是这样。

早在代表会议上，当西班牙、比利时、瑞士和荷兰的代表对

总委员会可能因为掺杂太多的法国流亡者而失去国际性表示担心

时，我还出来为他们辩护３２４。但是，在这些“国际主义者”眼里，

单是“德国”的影响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因为科学是德国的）这

一点就已经是一种罪过了。

现就纽约中央委员会１７１的问题作如下通知：

（１）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见第二项决议第一条），它今后必

须改称为美国联合会或联合会委员会。

（２）一旦在各州建立较多的支部时，最切实可行的是按照比

利时、瑞士和西班牙②的办法，召开一次各支部的代表大会，以选

出纽约的联合会或联合会委员会。

（３）一旦在各州建立相当数量的支部时，也可以相应地成立

本州的联合会委员会，而纽约委员会将是它的中央机构。

（４）纽约联合会委员会和行将成立的各州委员会的地方性章

程，其最后文本须在公布前报总委员会批准。３２５

我们在意大利的工作进展很快，对马志尼派取得了巨大的胜

１２３１２１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９日）

①

② 手稿中删去了：“而现在还有英国”。——编者注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利。在西班牙的进展也很显著。在哥本哈根成立了一个拥有一千

五百名会员的新支部，并且出版了自己的报纸《社会主义者报》。

关于不伦瑞克法院对当地前委员会、白拉克和同志们的起诉

书，有人已经告诉我了，这是一个无耻的文件。３１９

您想退出委员会，我们都感到很遗憾。我还是希望，这不是

您最后的决定。我自己常常也有类似的想法，因为国际的事务占

去我的时间太多，影响我的理论工作。

顺便说一下，我想要十二份１０月２１日的《伍德赫尔周刊》，

上面登有我女儿的一篇通讯①。这一期我们只是偶尔见到过一份。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１２２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我手头的工作还很多，所以只能给你写这几行字。

文件收到了。这完全是按照后来被维也纳上诉法院撤销的那

个维也纳样板３２６炮制出来的。

随信附上法文版和英文版的决议②各一份。

２２３ １２２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９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编者注



向伯爵夫人和小弗兰贺斯卡①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卡·马·

１２３

马克思致卡尔·施佩耶尔

纽  约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０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亲爱的施佩耶尔：

列斯纳把您的信转给我了。由于工作繁忙，以后又得了病，使

我不能早些给您回信。您的信中有一系列错误：

（１）根据章程，总委员会在美国首先应当注意的是美国人。

（２）至于和威斯特及其他人的私人通信，总委员会与此根本

毫无关系。总委员会的某些英国委员，即乔·哈里斯和其他奥勃

莱恩派的宗派主义者３２７——货币流通方面的巫医——同威斯特之

流保持着联系。他们给合众国写信，并不具有正式性质。如果您

能提出一些证据来说明，哈里斯和其他人以总委员会的
·
名
·
义自行

与美国通信，那末，这种岂有此理的事就会很快制止。

（３）至于总委员会委员的其他通信，我们不能加以禁止。

首先，关于埃卡留斯和杰塞普的通信，我不知道有什么可反

对的。我完全不知道，我们最老的合众国通讯员之一杰塞普采取

了反对纽约委员会的行动。

３２３１２３ 马克思致卡尔·施佩耶尔（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０日）

①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其次，我和齐格弗里特·迈耶尔的通信。迈耶尔和福格特是

受总委员会委托的。３２８我本人不了解他们两人，但是过去和现在一

直认为迈耶尔和福格特是工人党的积极的老党员。我早就建议他

们两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在纽约建立的组织。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收到福格特的任何一封信了。如果他耍阴

谋，那自然不会得到我的支持。我只采取有利于你们运动的行动，

而不采取有利于私人的行动。

至于左尔格，我对他本人也象对迈耶尔和福格特一样，不很

了解。但是我深信，总委员会一定会对他的活动表示十分感

谢，——我在总委员会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这个意见。

（４）你们无论如何应当尽力争取工联。

这封信只给您本人。除了左尔格以外，不要告诉任何人。

望速来信。

致兄弟般的敬礼。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１２４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３２９

米  兰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３日于伦 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敬爱的朋友：

对于您１日的亲切来信，我只得遗憾地回答说，目前我们在米

兰，除了同《玫瑰小报》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联系，我们给该报寄文

４２３ １２４．恩格斯致泰·库诺（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３日）



件，以供发表
３３０
，但是该报还没有向我们提出过任何关于成立支部

等等的建议。贯彻国际精神的运动在意大利开始得如此突然和意

外，以致那里的一切还处在非常没有组织的状态，而且如您所知，

警察还采取一切办法来阻挠组织工作。在米兰一定会有适当的人，

这从《玫瑰小报》拥有读者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目前，您要尽力去

寻找这些人，而一旦有人从那里来信，我一定把这个人的地址寄给

您。也许很快就会发生这种事，因为，现在正好要公布总委员会的

大批文件，所以我这个意大利书记的名字，大概很快就会到处都知

道了。迄今一直是马志尼主义的主要中心和大工业城市的米兰，对

于我们来说之所以特别重要，还由于伦巴第的丝织工业区将会和

米兰一起自行转到我们这边来。因此，您和您的朋友能够在米兰为

共同事业而工作，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都灵，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支部（地址是《意大利无产者

报》），洛迪（《人民报》）的来信丢失了，很可能是信中谈到了关

于成立支部的问题。

今天上午我在马克思那里见到了里乔蒂·加里波第，这是个

很有知识的青年，很沉着，但与其说是个思想家，不如说是个士

兵。不过，他可以成为很有用的人。本来在老头子①的理论观点中，

好心肠多于明确性，不过他最近给佩特罗尼的信对于我们是有重

大意义的３３１。如果他的儿子们在所有重大关键时刻也象老头子一

样表现出这种正确的本能，那末，他们就能做出许多事情来。您

能不能给我们在热那亚找一个可靠的地址？问题是想通过可靠的

途径把我们的出版物转寄给在卡普雷腊的老头子，里乔蒂说，许

５２３１２４．恩格斯致泰·库诺（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３日）

① 朱泽培·加里波第。——编者注



多东西都被扣压了。

我的名字大概警察已经相当熟悉，给我的信请寄：

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象此信开头所写的）白恩

士小姐，而不要寄到海 霍耳博恩街，我每星期只到那里去一次，许

多东西都会在那里积压起来。

里面不用信封。

现邮寄去手头的一张英文报纸，其中夹有：

（１）１８７１年９月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

（２）《法兰西内战》。总委员会的宣言。

（３）新版章程①，目前只有英文版。法文版和德文版即出。

望速来信。

敬礼和兄弟情谊。

弗·恩格斯

１２５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６日 ［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从附上的信３３２（此信请退还给我）中，您可以看到，我们得到

一个方便的机会，不必经过鲁耳埃的同意就可以同巴黎工人建立

联系。

６２３ １２５ 马克思致海·荣克（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６日）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有没有首饰工人联合会或者某种类似的团体？如果有，您最

好直接找它联系。缩短巴黎首饰工人的劳动时间，对于伦敦人来

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巴黎是他们的主要竞争者。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１２６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７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１）关于出版章程①等等，下一封信再谈。

（２）你对我的关于柏林的意见的评论，完全出于误解。我反

对的只是那些没有事由的示威游行，相反，我指出了最近出现的

一些“事由”②，可以作为示威游行的根据并使之获得成功。

（３）首先你和倍倍尔没有出席代表会议，也没有设法让其他

代表出席，然后，你就发表了波鲁特陶的通讯；他在那篇通讯中

指责总委员会没有邀请德国代表，从而也许是无意识地充当了日

内瓦反总委员会的阴谋分子的工具。这就被日内瓦的巴枯宁分子

和同他们合谋的流亡者走卒解释为：马克思即使在德国也失去了

自己的影响！

７２３１２６ 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７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３１６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４）你可以相信，我比你更了解国际内部的阴谋。因此，既

然我写信告诉你，《人民国家报》不能刊登波鲁特陶的那些与国际

多少有点关系的信件（包括这个波鲁特陶寄给你的已经登过预告

的稿子），那你就应该干脆决定，你是打算反对我们还是同我们站

在一起。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你就应该坚决听从我根据确切了

解的情况而提出的意见。

（５）因为我们这里对至今在你们那里开展国际事务的情况非

常不满，所以我受总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同德国的主要地区建立

直接联系，我已开始这样做了①。

（６）我们这里的国际事务非常繁忙，以致恩格斯和我至今都

找不出时间来写《共产党宣言》的序言２０６。无论如何，我们不会

为了在《人民国家报》上同波鲁特陶先生展开论战而去写它。

你的 卡·马·

１２７

马克思致茹尔·若昂纳尔１５１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茹尔·若昂纳尔：

明天（星期日）晚上七八点钟之间，我在家里等您。先讨论

一下国际的一些事务。然后就完全自由！

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８２３ １２７ 马克思致茹·若昂纳尔（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８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９９—３００页。——编者注



１２８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８日 ［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我认为这样做更好：

（１）您不妨用您的名义给迪耳克写一封信，不要提我。３３３我不

愿在这个问题上同他打交道，是有原因的。

（２）星期二暂不提库尔奈。３３４对他本人，最好不要过于匆忙。

衷心问候您亲爱的夫人。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１２９

马克思致阿·于贝尔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２日 ［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的病一直把我困在家里，因此不能象我所想的那样尽一切

努力来支持《谁来了！》的正直人士３３５。不过，我同我的一些法国

朋友们谈过，不知他们是否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至于加入国际的条件，只要承认我们的原则就行。现寄给您

９２３１２８ 马克思致海·荣克（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８日）



三十份会员证，在您物色到新的对象时就可以使用。他们每年只

须交纳一便士的会费，但是也可以根据自愿多交。您只要在会员

证上填写一下新会员的名字就行了。

还寄给您三十份章程①。每个协会会员均须持有一份，每份一

便士。

根据最近这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②，现在正在印制可以粘

贴的价值一便士的会费券，这种会费券应贴在国际会员均须持有

的章程上。

凡是已经交过会员证费的人，就不必再交会费券费。

《法兰西内战》这本小册子在海 霍尔博恩街２５６号特鲁拉夫

处销售。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１３０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

纽  约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 ［于伦敦］

波尔特朋友：

昨天同时收到了您的来信和左尔格的报告。３３６

（１）首先谈一谈总委员会对纽约联合会委员会的态度。我相

０３３ １３０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四 关于向总委

员会交纳会费》。——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信，我当时寄给左尔格的那些信（以及给施佩耶尔的信，此信我

允许他私下给左尔格看）①，已经消除了您所代表的德国人支部
３３７

的极端错误的意见。

在合众国，象在即将成立国际的其他任何国家一样，总委员

会最初不得不授予个别人以全权，并委派他们担任国际的正式通

讯员。３２８然而，自从纽约委员会有所巩固以来，尽管还不能立即取

消这些通讯员，但他们相继停止了自己的活动。

同以前委派的全权代表的正式通信，早就只限于在埃卡留斯

和杰塞普之间进行了，而我从您本人的信中知道，您丝毫没有抱

怨后者。

但是，除了埃卡留斯以外，就再没有人和合众国正式通信了，

只有我和杜邦例外，杜邦当时是法国人支部的通讯员，就他进行

的通信来说，也仅限于这些法国人支部。

除了您和左尔格以外，我根本没有和其他人进行过正式的通

信。我和齐·迈耶尔的通信是私人通信；他从未公布过通信中的

任何东西，这种通信按其内容说也决不可能妨碍或者损害纽约委

员会。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乔·哈里斯，也许还有布恩——总委

员会的两个英国委员——在同纽约等地的国际会员进行私人通

信。他们两人属于已故的布朗特尔·奥勃莱恩派３２７，满脑子是诸如

货币流通的愚蠢思想和虚假的妇女解放之类的胡思乱想。因此，他

们是纽约第十二支部３３８以及一切与之气味相投的支部的天然同盟

者。

１３３１３０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１５—３１６、３２０—３２２、３２３—３２４页。——编者注



总委员会无权禁止委员们进行私人通信。但是，如果我们得

到证明，这种私人通信被冒充为正式的通信或者妨碍总委员会的

活动——不管是拿去在报刊上发表，还是被利用来同纽约委员会

争吵，——那末，就要采取必要措施来制止这种胡作非为。

这些奥勃莱恩派尽管很愚蠢，但是在总委员会中形成一种常

常是十分必要的、与工联主义者相对抗的力量。他们比较革命，在

土地问题上比较坚定，较少民族主义，不易为资产阶级用各种方

式所收买。否则他们早就被驱逐出去了。

（２）当我知道德国人第一支部怀疑总委员会有些偏爱资产阶

级博爱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或浅薄之徒的团体以后，我感到异常

惊讶。事情恰恰相反。

成立国际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

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只要看一下最初的章程①和成立

宣言就会发现这一点。另一方面，要不是历史的进程已经粉碎了

宗派主义，国际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

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

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宗派是有其（历史的）理由的。一旦工人

阶级成熟到这种程度，一切宗派实质上就都是反动的了。可是，在

国际的历史上还是重复了历史上到处出现的东西。陈旧的东西总

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

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

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而且更多的是在

２３３ １３０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

① 卡·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编者注



总委员会同个别支部的非正式的商谈中进行。

在巴黎，由于蒲鲁东主义者（互助主义派３３９）是协会的创始人

之一，在最初几年他们自然就掌握了巴黎的领导权。后来，在那

里自然又成立了一些和他们相对立的集体主义派、实证论派等等

的团体。

在德国有拉萨尔集团。我个人和声名狼藉的施韦泽通过两年

信，并且无可争辩地向他证明了，拉萨尔的组织是一个纯粹的宗

派组织，这种组织是和国际所追求的真正工人运动的组织相敌对

的。他不理解这一点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

１８６８年底俄国人巴枯宁参加了国际，目的是要在国际内部建

立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第二个国际。他

这个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妄图在这个特殊组织中代表国际进行

科学的宣传，并把这种宣传变成国际内部的这个第二个国际的专

职。

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
·
阶
·
级
·
平

·
等（！），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圣西门主义者的胡

说），以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等等，而以放弃政治运

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

这种童话在工人运动的现实条件还不大发展的意大利和西班

牙曾经受到欢迎（现在也还受到一定的支持），在瑞士罗曼语区和

比利时的一些爱好虚荣的、沽名钓誉的空论家中间也受到欢迎。

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

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

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

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３３３１３０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



几年来总委员会都不得不对这种阴谋（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支持，特别是在法国南部）进行斗争。最后，

总委员会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九

项、第十六项、第十七项）给予了早已准备好的打击。３４０

不言而喻，总委员会不会在美国支持它在欧洲所反对的东西。

决议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九项现在给了纽约委员会一

种合法的武器来消除一切宗派主义和浅薄之徒的团体，并且在必

要的时候把它们清除出去。

（３）纽约委员会如果能在给总委员会的正式信件中表示完全

同意代表会议的决议，那就好了。

巴枯宁（此外，第十四项决议——关于在《平等报》上发表

涅恰也夫审判案——使他个人受到威胁，因为这会揭穿他在俄国

的卑鄙行径）正在尽一切可能，利用他的残存党羽对代表会议提

出抗议。

为此目的，他与日内瓦和伦敦的一部分堕落的法国流亡者

（不过人数不多）建立了联系。他所提出的口号说，总委员会受着

泛日耳曼主义（或俾斯麦主义）的统治。这是指下述不可饶恕的

事实而言，即我是德国人，实际上在总委员会中具有决定性的精

神影响。（请注意：在总委员会中，德国人在数量上比英国人和法

国人都少三分之二。可见，罪孽在于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理论方面

受着德国人的统治（！），而他们把这种统治即德国的科学认为是

十分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

在日内瓦，在一个资产阶级太太安得列·莱奥女士（她在洛

桑代表大会上竟无耻到向凡尔赛刽子手告发费雷３４１）的庇护下，他

们出版了《社会革命报》，该报在同我们论战时几乎完全使用了

４３３ １３０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



《日内瓦报》这个欧洲最反动的报纸所使用的语言。

在伦敦，他们设法建立了法国人支部，这个支部的典型活动，

您可以在我附上的《谁来了！》第４２号上看到（同时参看载有我

们法国书记赛拉叶的信件的那一号）３４２。这个支部由二十人组成

（其中许多人是密探），它没有得到总委员会的承认３２２，而另外一个

人数要多得多的支部得到了承认３４３。

实际上，尽管这一帮坏蛋耍阴谋，但是我们在法国和俄国仍

进行着广泛的宣传，在俄国，巴枯宁得到应有的评价，我的著作

《资本论》恰好目前正在印成俄文本３４４。

上述法国人支部（没有得到我们的承认，现在处于完全瓦解

的状态）的书记，就是那个被我们作为密探开除出协会的杜朗３４５。

主张放弃政治的巴枯宁的信徒，里昂的勃朗和阿尔伯·里沙

尔，现在是领取报酬的波拿巴奸细，我们手中有这方面的证据。贝

济埃（法国南部）的通讯员布斯凯（也是这个日内瓦集团的），据

地方支部报告，是个警察！３４６

（４）关于代表会议的决议，应当指出，所有的版本已在我手

头，我首先把它们寄给了最远的据点纽约（左尔格）。

如果在报刊上过早地出现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一半是假

的），那末，这是一个会议代表①的过错，总委员会已对这个人开

始进行调查②。

（５）至于华盛顿支部２９９，它起初请求总委员会把它当作独立支

部与它建立联系。如果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那末再谈这个问

题就是多余的了。

５３３１３０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７４页。——编者注

指埃卡留斯。——编者注



至于支部，一般地需要指出如下几点：

（ａ）根据章程第七条①，希望保持独立的支部可以直接向总委

员会提出关于接受的问题。（“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总委

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条例的第二节第四条和第五条是：“每一

个想加入国际的新支部或团体〈指“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必须

立即将其申请通知总委员会”（第二节第四条），“总委员会有权接

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第二节第五条）。

（ｂ）但是，根据条例第五条②，总委员会在关于接受的问题上

应当先听取联合会或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等等。

（ｃ）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见条例第五节第三条），采取宗派

名称等等或者（第五节第二条）没有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支部的

支部，将根本不予接受。

本信的内容请通知您所代表的德国人支部，并请遵照办理，但

不要公布。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的英文本或法文本，都还没有出版。法文版的准备

工作曾进行过，但是由于最近的事件而中断了。３４７

埃卡留斯根据我的建议被委派为北美各支部（法国人支部除

外，其书记是勒穆修）的书记。但是，我仍将愉快地答复您或左

尔格向我提出的私人质询。《爱尔兰共和国》上关于国际的文章，

恩格斯已寄到意大利去发表了。

６３３ １３０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

①

② 第二节第五条。——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载有关于总委员会会议报道的《东邮报》，今后将按期寄给纽

约的左尔格。

请注意：关于政治运动：

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夺得政权作为最终目的，为此

当然需要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

阶级的预先的组织。

但是另一方面，任何运动，只要工人阶级在其中作为一个阶

级与统治阶级相对抗，并试图从外部用压力对统治阶级实行强制，

就都是政治运动。例如，在某个工厂中，甚至在某个行业中试图

用罢工等等来迫使个别资本家限制工时，这是纯粹的经济运动；而

强迫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等等法律的运动则是政治运动。这样，到

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

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

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以某种预先的组织为前提，

那末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

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

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

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视态

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统治

阶级手中的玩物，法国的九月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格莱斯

顿先生及其同伙在英国到现在还能够耍把戏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

了这一点。

７３３１３０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



１３１

恩格斯致卡尔梅洛·帕拉迪诺

那 不 勒 斯

［草稿］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于伦敦

帕拉迪诺公民：

刚刚收到您１３日的来信，感谢您的关于那不勒斯支部的报

告３４８，我将把它提交给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不管总委员会对于

是否应该公布这一文件的内容会作出什么决定，保持必要的谨慎

是应该的。

遗憾的是，您认为您有义务向我声明，您完全不同意最近这

次代表会议①的决议。从您的来信可以看出，在那不勒斯建立的国

际支部已不再存在，因此，我认为这一声明只代表您个人的意见，

而不是代表已经解散的那不勒斯支部的意见。然而，为了避免误

解，我来详细地答复您。

（１）您不满意的是“代表会议召开的方式，这种方式完全不

符合我们共同章程的规定”。

对这种指责可以用两条理由来回答：

（ａ）完全正确，我们的共同章程没有规定有代表会议，只规定

有代表大会；章程是在多少有些幼稚的信念的影响下草拟的，以

为各国政府会给我们以行动自由②。各国政府剥夺了我们在１８７０

８３３ １３１ 恩格斯致卡·帕拉迪诺（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

①

② 手稿中删去了：“而您，就我所知，是一位法学家，应当知道，在任何社会中，

除了成文的法律以外，还有一些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法规。”——编者注

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编者注



年召开代表大会的可能，我们便立即向各支部征求意见，它们都

确认和延长总委员会的权力，并授权总委员会解决召开下届代表

大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１２９１８７１年，各国政府使代表大会更不可

能召开了。①

如果您对此有怀疑，我可以提出证据。但是您并不需要这些

证据；既然从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０日起，“就已经不可能召集国际那不

勒斯支部”３４９，那末它也就不可能选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法国、德

国、奥地利、西班牙也是这样。西班牙的联合会委员会还不得不

到葡萄牙去寻找避难所！那有什么办法呢？这里有１８６５年的先例，

当时出于某些考虑，对公众部分公开的代表大会，改为在伦敦举

行的秘密代表会议，它的召开和决议得到下一届代表大会的批

准３５０。您可能会对我说，任何先例都是资产阶级的和权威的破烂

货，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不取，而我要回答您：共同章程

和组织条例、代表大会的决议等等，都属于同一范畴，而遗憾的

是，任何一个团体，即使是最革命的团体，都非有它不可。所以，

总委员会根据本身应负的责任，向各支部建议，把目前不可能召

开的代表大会改为可能召开的代表会议，因为各国政府不会知道

代表会议的代表。各支部都同意了，没有一个反对，总委员会对

于自己的行动准备向未来的代表大会承担责任。

（ｂ）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召开本身，那是完全按规定进行的。

９３３１３１ 恩格斯致卡·帕拉迪诺（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

① 手稿中删去了：“在法国，协会被解散，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

匈牙利，协会遭到迫害，使它完全解体。国际会员起码还能公开集会的唯一

几个国家只有美国、英国、比利时、瑞士。而在比利时，也宣布了反对国际

的法律。选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章程规定，代表大会除

了讨论组织问题的会议外，还应有公开会议。”——编者注



所有同总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的联合会、单个支部，都及时得到

了通知。

（ｃ）况且，如果对召开代表会议的合法性和方式必须提出某些

意见，那就应该或者是在代表会议以前、或者是在代表会议期间。

但没有提出过任何一条反对意见。

（２）您抱怨“代表人数少”。这不是总委员会的过错。但是，

比利时、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瑞士和俄国都直接派了代

表。至于法国，当时在伦敦的几乎所有巴黎公社委员都是它的代

表，我不认为，您会对他们的代表资格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如果

说意大利没有选派代表，那您应该把这一点归咎于您的政府。①

（３）您说，这些代表“攫取了全协会代表大会的权力”。这完

全违背事实。这次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绝没有涉及章程的内容。②

其中有一些不过是重申了以前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这些决议

是不久前加入的支部和会员所很少知道或完全不知道的。另一些

是具有纯粹组织性质的决议。这些或那些决议都绝对没有越出代

表会议的权限，甚至也都没有越出总委员会的权限。

（４）接着，您抗议“决议的内容”，在您看来，“这些决议是

同记载在我们章程中的我们协会的原则相抵触的”。

我坚决反对这一点，并等着您来加以证明。国际的创始人，那

些拟订我们协会的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人，在这次代表会

议上都作为代表参加了，请原谅，我首先相信他们对这个章程的

０４３ １３１ 恩格斯致卡·帕拉迪诺（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

①

② 手稿中删去了：“这些决议具有纯粹组织的性质。总委员会有权自行作出这些

决议。”——编者注

手稿中删去了：“而对这个政府，您早就应该组织有效的反对了。”——编者

注



解释，以及后来的历次代表大会对它的解释。不要忘记，国际有

其自己的历史，而我们有充分理由为之骄傲的这段历史，就是对

章程的最好说明。国际绝不打算抛弃这段光荣的历史，目前有利

于我们协会的无产者群众的自发运动，不仅是对章程的文字，而

且也是对国际的整个历史的最出色的证明，而这一运动在意大利

比在任何地方都表现得更鲜明和更激烈。不管您对总委员会所承

担的巨大责任如何担心，总委员会始终忠实于整个文明世界的工

人们委托给它的业已保持了七年之久的旗帜。总委员会尊重个人

的意见，它准备把自己的权力交回给那些授予它的人，然而，当

它还承担着协会的最高领导时，它就要注意使造成国际目前这种

局面的运动的性质不致改变，只要代表大会没有作出其他决议，它

就要遵守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

根据代表会议的第十项决议，或者用“那不勒斯工人联合

会”，或者用任何其他名称重新恢复已经解散的那不勒斯支部，那

是毫无障碍的。

１３２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

布 鲁 塞尔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如果我的时间属于我自己，我早就给您写信了。最近四个星

期来，由于脓疮、手术等等，我完全循规蹈矩地没有出门。加之，

一方面要处理国际的事，另一方面又要处理流亡者的事，我甚至

１４３１３２ 马克思致塞·德·巴普（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４日）



不能为《资本论》俄译本改写第一章。由于彼得堡的朋友们催得

越来越紧，我不得不让第一章仍保持原样，只作一些微小的修

改①。我在伦敦已经告诉过您，我常常问我自己：我退出总委员会

的时候是否已经来到？协会发展得越快，我的时间就花得越多，可

是最后，总还得把《资本论》写完。再说，我退出就会使国际得

救，用鲁耳埃、马隆、巴枯宁、罗班一伙人的话来说，它就不会

受到我的泛日耳曼主义的威胁了。

我同我的医生谈了您的事情。他对我说了如下情况：

（１）您要作为一个英国医生在伦敦住下来，在这里只进行考

试还不行。您必须在一所伦敦的医院（或大学）里起码工作两年。

在比利时上完的课程，可以算学科的一部分，但不能算全部。

（２）另一方面，您可以作为持有比利时毕业证书的医生在这

里住下来，而不参加新的考试，也不必去上英国的课程。这里有

一些法国医生和德国医生，他们就是这样开业的。的确，在某些

情况下您不能开业（例如在法医学方面），然而这没有关系。

（３）最后，您可以象在您以前的许多外国人那样，把两种方

式结合起来：立即开业，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以后成为一

个英国医生，并最终成为皇恩浩荡的女王陛下的医生。

所以，亲爱的朋友，您看，条条道路通向罗马。关于这件事，

请您来信写几句。

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对总委员会采取的行为使我感到怀疑。

我们之间说说，安斯先生和他的老婆都是巴枯宁分子，而斯廷斯先

生大概发现他的雄辩之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吴亭写信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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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自己也不相信），在日内瓦甚至有人说，您已经站到同盟

分子方面去了，同安得列·莱奥、马隆、腊祖阿等人结成了联盟。

这件本身无足轻重的事情会引起很坏的后果。英国、合众国、

德国、丹麦、荷兰、奥地利、大多数法国支部、意大利北部以及西西

里和罗马的意大利人、绝大部分瑞士罗曼语区、整个瑞士德语区和

俄国国内的俄国人（必须把他们同在国外和巴枯宁有联系的某些

俄国人区别开来）都和总委员会站在一起。

另一方面，瑞士的汝拉联合会（即那些用这一名称作掩护的

同盟分子）、那不勒斯、或者还有西班牙、比利时的一部分和一些

法国流亡者团体（根据我们从法国收到的来信判断，这些法国流

亡者团体在那里没有什么重大影响）组成了对立的阵营。这种分

裂本身并不十分有害，但是正在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对付共同敌人

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是极不适时的。我们的对手对自己的弱点

是了解得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们指望通过联合比利时联合会委

员会得到精神上的巨大支持。

这里，每天都有人向我要《反蒲鲁东》①。如果我能得到您曾

经盛情许诺我的若干本我的反蒲鲁东的作品，我就能够在法国流

亡者的优秀代表中间进行一些宣传。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很遗憾，必须告诉您：您的朋友、画家列奥纳多在这里不会

很受欢迎。我家里的人昨天去看了他的画。我还什么也没有看，因

为浓雾弥漫，使我不能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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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

圣 塞 瓦 斯 田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４［—２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和图尔①：

不是国际的事务，就是公社社员来访，使我一直没有时间写

信。你们可以根据一个事实来判断我的时间紧张到了什么程度。在

彼得堡，正在把《资本论》译成俄文，但是根据我的要求，第一

章的翻译暂时推迟了，因为我打算把它改写得更通俗一些。自从

巴黎事件以来，我一直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而最后，我不得不

只作极少的修改，以便不耽误全书的出版。

至于对图尔的诬蔑，那全是一派胡言，是法国人第二支部散

布的谣言。法国通讯书记赛拉叶立即写信寄往波尔多。那里现有

的六个支部的回答是对著名的图尔投绝对信任票。

关于在伦敦和日内瓦发生的那些丑剧，我必须从头说起。

在一些法国流亡者当中，我们把泰斯、沙兰和巴斯特利卡吸收

进了总委员会。后者刚被接受，就建议要吸收阿夫里阿耳和卡梅利

纳。但是，“凡事总有个限度”②，我们认为，我们队伍中的蒲鲁东分

子已经够多了。根据种种理由，把对这两个极受尊敬的人的选举，

推迟到这次代表会议，而在代表会议以后，此事也就告吹了，因为

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我们不要吸收过多的流亡者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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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委员①。因此，公民阿夫里阿耳和卡梅利纳大为恼火。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这一决议，

曾遭到巴枯宁分子——罗班、西班牙人罗伦佐和科西嘉人巴斯特

利卡的激烈反对。巴斯特利卡这个头脑空虚而又极其自负的家伙

遭到比谁都厉害的斥责，大家对他相当不客气。他的性格的主要

特征——自尊心使他很不愉快。

另外还有一件事。

代表会议就“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问题和瑞士罗曼语区的

分歧问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也参加了），该委员会在我家里

开了会３５１。曾把吴亭作为一方的见证人，巴斯特利卡和罗班作为另

一方的见证人请来参加会议。罗班表现得极不体面而且很怯懦。在

会议开始时他发了言，但他说完以后就宣布要退席，并起身往外

走。吴亭对他说，他应该留下，因为问题是严肃的，他不愿意在

他缺席的情况下来谈论它。罗班用一连串出色的战术动作走近了

门口。吴亭严厉地阻止他，并对他说，他正要谴责他是同盟阴谋

的主谋者。这时，魁梧的罗班为了保证自己安全撤退，便把门半

开着，象一个真正的安息人那样３５２，一边往外走，一边向吴亭骂道：

“哼，我鄙视你！”

９月１９日，他通过德拉埃交给代表会议如下一封信：

“我是抱着调停争端的希望，作为瑞士分歧的见证人被邀请参加审查这

一事件的委员会的。

既然认为我直接参与这一事件，那我就要正式声明，在讨论瑞士问题时，

我绝不充当被告的角色，并且不参加代表会议的任何会议。

保·罗班 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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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参加代表会议的人，例如德·巴普，都要求立即把此人

开除出总委员会，但是根据我的建议决定让他收回自己的信件，如

果他拒绝收回，就由总委员会来处理这个问题。由于罗班固执己

见，拒不收回信件，他终于被开除出了总委员会。

与此同时，他在９月２８日给我寄来了如下一封委婉的信：

“马克思公民：

我个人对您十分感激，当我认为什么也不能动摇我对您的深情厚谊时，

这也并不使我感到苦恼。而现在，当我不能让我的感激之情屈服于我的良心

并遗憾地同您绝交时，我认为我有责任作这一声明。

我确信，您受个人憎恨的感情所支配，对一些国际委员提出了不公正的

谴责或对这种谴责加以支持，而这些国际委员或者是您所憎恨的，或者是他

们的唯一罪过就在于不愿受您的憎恨。

保·罗班”

我认为不必回答罗 罗 罗 罗班这头羊（拉伯雷已经知道它叫

这个名字并特意从巴汝奇的羊群中选中了它３５３）。现在，我们来谈

谈我们其他的羊吧①。

代表会议以后，阿夫里阿耳和卡梅利纳着手组织法国人支部

（“伦敦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泰斯、巴斯特利卡（他已决定返回瑞

士，他在临走前想为巴枯宁在伦敦建立一个据点）和沙兰（不值一

提的小丑）也参加了。他们在《谁来了！》（关于这家报纸我在下面还

要谈到）上发表了自己独特的与共同章程相抵触的章程３５４。顺便说

一下，这些先生们（他们一共二十人，其中有些是警探；被总委员会

公开痛斥为密探并被开除出国际的著名的杜朗就是他们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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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３４５
）攫取了指派持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权利，

同时规定，支部的任何成员不应该接受担任总委员会委员的任何

委任，除非是作为本支部的代表派去参加总委员会。

甚至在总委员会没有批准他们的章程以前，他们就厚颜无耻

地派了肖塔尔（这个蠢货在公社期间成了巴黎的笑柄）和卡梅利

纳作为自己的代表来参加总委员会。人们客气地请他们回去并等

候总委员会批准章程。我受委托对该章程进行评论。总委员会给

这个新支部的第一封信①还是根据和解的精神写的。仅仅要求他

们删去那些与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文字和精神相抵触的条文。３５５

他们勃然大怒。阿夫里阿耳（在泰斯和卡梅利纳的协助下）花

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草拟了一份答复，为这个答复做最后文字润色

的是韦梅希（《度申老头》）。

这个家伙与他们混在一起是由于他们同一些印刷工人（流亡

者）共同创办了一家报纸《谁来了！》，它的临时编辑是勒·韦德

（叔本华观点的哲学家）。韦梅希为了占据该报，就奉承他们，唆

使他们反对总委员会。果然，他达到了目的。

他们派巴斯特利卡到瑞士，并从那里得到一项指示：总委员

会受到泛日耳曼主义（这是指我！）、权威主义等等的压制。每个

公民的首要义务就是行动起来推翻这个被篡夺了的总委员会等

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来自巴枯宁（他通过日内瓦的同盟②书记俄国

人尼·茹柯夫斯基、吉约姆等人进行活动），他的集团（其实，在

瑞士人数极少）同安得列·莱奥女士、马隆、腊祖阿以及其他一

些不满于自己只起次要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法国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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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团体结成了联盟。
３２３

顺便说一下，所有这些曾经担任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或者冒

充该委员会委员的蠢货，如鲁耳埃这个吹牛大王、狂号者和酒鬼，都

怀着成为总委员会委员的希望（似乎是根据权利）而感到自慰。

泰斯（他被委任为总委员会的财务委员，而不是法国通讯书

记）和巴斯特利卡声明退出总委员会，理由是他们的章程中有一

条规定不许他们接受总委员会的委任。

我终于答复了这封由韦梅希老头最后加工的、佛来米精神大

大超过法兰西精神的信。回信是非常厉害的，也是非常挖苦的，以

致他们决定不再同总委员会通信了。因此，他们没有被承认为国

际的支部。韦梅希老头当了《谁来了！》的主编。他在第４２号上

发表了一封信３５６，作者是肖塔尔、舒托（里果已经在《祖国垂危

报》上揭露他是一个密探３５７）和向比埃特里宣誓退出国际和放弃政

治的朗德克（见对巴黎国际会员的最后一次审判）３５８以及其他一些

废物。他们在这封信中透露了代表会议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说，

德国工人（他们曾举行反对兼并法国两省的示威游行，随后又举

行保卫公社的示威游行，而且其中许多人至今还遭受俾斯麦的迫

害）尽到了自己的职责①。据说，这就是“泛日耳曼主义”的明证。

对于善良的泰斯、卡梅利纳和阿夫里阿耳，这样说未免太过

分了。他们拒绝签名。作为《谁来了！》理事会的理事，他们就韦

梅希在该报上连载的那部不道德的长篇小说３５９与他有过争执。不

再需要这些先生的韦梅希，便在《谁来了！》上对他们进行了不指

名的攻击。他为了自己的那些令人作呕的文章还同其他流亡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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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争吵，我认为，他昨天是吃了西卡尔的一记耳光
３６０
。现在人们非

要把他赶出编辑部不可。等着瞧吧！人们认为凡尔赛收买他是为

了败坏公社社员的声誉。总而言之，在伦敦，这些阴谋都破产了。

法国人第二支部已处于彻底瓦解的状态（无疑，勒·吕贝、布莱

德洛、贝森和其他人加速了这种瓦解）。另一个人数众多的、与总

委员会一致行动的新的法国人支部已经成立３４３。

我们已吸收了安·阿尔诺、弗·库尔奈和加·朗维耶来代替

已退出的总委员会委员。

同盟和安得列·莱奥、马隆等人在日内瓦出版了一个小报

《社会革命报》（编辑是一个名叫克拉里斯的人），他们在报上公开

攻击总委员会和这次代表会议，说什么泛日耳曼主义（首领是德

国人和俾斯麦主义者）、权威主义等等，等等。汝拉联合会（还是

那个集团，不过换了名称）在桑维耳耶（伯尔尼汝拉山区）召开

了一次范围极小的代表大会，决定呼吁所有国际支部支持汝拉联

合会，以便立即召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来审查总委员会的活动，

并取消代表会议的那些违反自治原则的决议，据说这些决议“公

开破坏”了自治原则。３６１引起特别反对的是决议第二项的第２、３两

条、第九项（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第十六项和第十七项３４０。

他们不敢提到特别使巴枯宁感到不愉快的第十四项决议，因为这

项决议向全欧洲揭发了他在俄国所干的卑鄙勾当。

马德里联合会委员会（受巴枯宁和巴斯特利卡操纵）的行为

非常可疑。恩格斯从罗伦佐走后写过许多信，但从未收到回信。这

些人信奉的是放弃政治的说教。恩格斯今天写信①告诉他们，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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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继续保持沉默，就要采取措施。图尔无论如何应该行动起来。

我将把重新修改和增补的章程和条例的新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寄给

他。

我们的对手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已经说过，古·杜朗是伦敦

的分裂派支部的第一书记，此人是凡尔赛的密探，已被我们揭露。

巴枯宁分子勃朗和阿尔伯·里沙尔（里昂的）已经卖身投靠波拿

巴。他们打着波拿巴比梯也尔好的旗帜到这里来搜罗盟员。

最后，敌视日内瓦的流亡者在贝济埃的通讯员①——几乎是

他们唯一的法国通讯员——被贝济埃支部揭发是一个警察局的密

探（他是首席警官的秘书）３４６。

希望很快收到有关我亲爱的施纳普斯②和全家健康的好消

息。

老尼克③

关于泰斯。由于凡尔赛报纸对他和贝累大爷大肆吹捧，他在

巴黎已经没有任何影响。

巴斯特利卡是巴枯宁党羽的头目。

我还要补充一句，日内瓦《社会革命报》对我们的指责，在用词

上同我寄给你们的《日内瓦报》（欧洲最反动的报纸）和《泰晤士报》

大致相同。《泰晤士报》上所提到的那个报纸就是《日内瓦报》。

０５３ １３３ 马克思致·拉·拉法格（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４—２５日）

①

②

③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布斯凯。——编者注



１３４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３６２

圣 塞 瓦 斯 田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图尔①：

谢谢您的来信，我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正好用上了。我给马

德里联合会委员会的最后通牒②今天就用挂号信寄去，我告诉他

们，如果他们继续保持沉默，我们将不得不按照国际的利益所要

求我们的那样采取行动。如果他们不回答或者支吾搪塞地回答，我

们将立即授予您全权处理整个西班牙的问题。按照我们的章程，您

同每一个协会成员一样，有权建立新的支部。十分重要的是，一

旦发生分裂，即使现有的整个组织（连同全部财产）都去投靠巴

枯宁的阵营，那我们也要在西班牙保留一个立足点。那时，我们

只能依靠您一个人了。因此，您要尽一切可能在各地同那些在这

种形势下对我们有用的人建立联系。这些巴枯宁分子肯定想要把

国际变成一个弃权论者协会，但他们决不会得逞。我们不能按时

收到巴塞罗纳的《联盟》和马德里的《解放报》，所以我不知道这

些报纸上是否已经露出阴谋的苗头。但是他们经常鼓吹放弃政治，

在他们看来这或许要比经济问题更重要。他们放弃政治，结果正

是他们自己把政治变为最重要的东西。

１５３１３４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５日）

①

② 弗·恩格斯《致马德里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保尔·拉法格的绰号。——编者注



代我向劳拉问候，并代我吻小施纳普斯①。

永远是您的 弗·恩·

１３５

马克思致尤利安·巴拉舍维奇 波托茨基３６３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５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阁下：

随同便条一起，给您寄去四份章程和条例，以及几份伦敦代

表会议的决议。

章程的法文本，过几天就出版。请来信告诉我你们需要这种

版本多少份。

凡与国际有关的其他各种报告，请寄给瓦·符卢勃列夫斯基

将军（伊斯林顿区文森特坊２２号），他是总委员会的波兰书记。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２５３ １３５ 马克思致尤利安·巴拉舍维奇 波托茨基（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５日）

①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１３６

马克思致尤利安·巴拉舍维奇 波托茨基３６３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９日于 ［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阁下：

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法文本要过几天才能出版，届时我将给您

寄去几份。

我将非常高兴在晚上六点钟以后在我家里见到您。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１３７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１５１

霍 布 根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想必您在纽约已经收到我寄给您的代表会议的决议①和各种

信件。随信附上三份最近《东邮报》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当

然，这里只有供公开发表的东西。

关于财务问题，我必须说明如下：

３５３１３６ 马克思致尤·巴拉舍维奇 波托茨基（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９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１）纽约委员会①收到的《内战》小册子，每册只需付两便士。

章程和条例根据销售情况，每份付一便士。但是您应该来信告诉

我们，您需要多少份章程的法文本和德文本。除了您目前立即需

要的数目以外，您最好还留一些作为储备。

（２）关于给我们寄来的救济流亡者的钱，总委员会需要一个

明确的书面声明，说明由总委员会独自负责把钱分给法国流亡者，

而所谓的“伦敦法国流亡者协会”３６４没有监督总委员会的权利。

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虽然上述协会的会员多数都是诚

实的人，但领导他们的委员会却是由一些恶棍组成，所以流亡者中

的一部分人，而且是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就不愿意同这个“协会”有

任何交往，而愿意直接得到总委员会的帮助。因此，我们每星期交

一笔钱给协会去分配，另一部分则由我们自己直接分配。

正是以上提到的那些恶棍，对总委员会散布了极其恶毒的诬

蔑，其实如果没有总委员会（它的许多成员不仅牺牲自己的时间，

而且还自己掏腰包）的帮助，法国流亡者早就“饿死了”。

现在来谈谈麦克唐奈的问题。３６５

在接受他之前，总委员会对他的品行作过仔细的调查，因为他

和所有其他的爱尔兰政治家一样，也受到他本国同胞的不少攻击。

在得到关于他个人品行的确切材料之后，总委员会便选了他，

因为住在英国的爱尔兰工人群众对他比对任何其他人都更信任。

麦克唐奈没有宗教偏见，至于他的一般观点，要是说他有什么

“资产阶级”倾向，那是荒谬的。从他的生活方式和观点来看，他

是一个无产者。

４５３ １３７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９日）

①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编者注



如果人们对他有什么责难，那就让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不

要转弯抹角地暗示。依我看来，那些长期被监禁而脱离运动的爱

尔兰人并不是权威的裁判。最好的证明就是他们同《爱尔兰人

报》的关系，该报的出版者皮哥特是个投机分子，而经理墨菲是

个恶棍。这家报纸一直阴谋反对我们，尽管总委员会为爱尔兰的

运动出了不少力。在这家报纸上，麦克唐奈经常遭到一个跟坎伯

尔（伦敦警察机关的官员）有联系的爱尔兰人（奥当奈尔）的攻

击；这是个酒鬼，只要警察给他一杯杜松子酒，他就会把他所知

道的一切秘密都说出来的。

麦克唐奈被任命以后，墨菲就在《爱尔兰人报》上对国际

（不仅是对麦克唐奈）进行攻击和诽谤，与此同时，私下却要求我

们任命他为爱尔兰书记。

至于奥顿诺凡 罗萨，我很奇怪为什么在您写信把他的事情告

诉我以后，您至今还把他当做权威。如果说有人从个人来说应当

感激国际和法国的公社社员，那正是他，可是您看到，我们从他

那里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感激。

请纽约委员会的爱尔兰会员们不要忘记，为了对他们有好处，

我们首先要对住在英国的爱尔兰人施加影响，为此目的，我们所

能确定的人没有比麦克唐奈更好的了。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特雷恩从来没有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５５３１３７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９日）



１３８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西多罗夫①：

我已收到您最近的两封信。３６６如果说我没有早些给您回信，那

应归罪于好样的巴枯宁，他采取的阴谋手段给我们带来了无数麻

烦。形势正在激化，不久报刊上将爆发一场公开的论战。公开分

裂，这就是他们的打算。不管怎样，一切很快就会见分晓。我不

想把一切都详细地告诉您，因为实在太多，而且也太枯燥。自然，

由于我们不得不应付这些胡闹的事情，无论是约翰逊②还是我都

没有时间干工作了。

谢谢您又花钱替我订了《审判通报》。

关于符卢勃列夫斯基的情况，我们已经从罗兹瓦多夫斯基那

里得到一些消息，罗兹瓦多夫斯基放弃了原来的职位，但过了几

天又找到了另一个职位。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力量，但是由于这

个人的倔强和过分高傲的性格，我们不得不非常谨慎地行事；然

而我们希望哪怕能使他至少不缺生活必需品。您知道，他拒绝任

何医疗，而要纠正这种偏见将更困难。

约翰逊曾患轻微的支气管炎，长了一两个不怎么危险但很令

人恼火的疖子；昨天他参加了总委员会的会议，一个月以来这还

６５３ １３８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９日）

①

② 指马克思。——编者注

拉甫罗夫的化名，恩格斯在和他通信时使用这个名字。——编者注



是第一次。别的方面，他感到还不错。我们这里现在天气很不好，

大家都感冒了。

关于这里的阴谋，影响正在日益消失。几个被卷进去的老实

人退了出来，把活动场所让给了那些再也没人理睬的真正的恶

棍①。瑞士的情况更糟，因为马隆等人坠入了圈套，有的人是因为

软弱，有的人则是因为虚荣。对他们尤其糟糕的是，世界并不因

为他们的愚蠢而停滞不前。

您的 弗·恩·

赫伯特·斯宾塞《心理学》………………１６先令

赫伯特·斯宾塞《基本原理》……………１６先令

贝恩《心理学和道德学》…………………１０先令６便士

贝恩《逻辑学》，共两册……………………１０先令６便士

贝恩《感觉和理智》………………………１５先令

贝恩《情感和意志》………………………１５先令

贝恩《性格的研究（附《颅相

 学的评价》）》……………………………９先令

根据以上价格减２０％。

以上贝恩的书都是单行本。

７５３１３８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９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０１页。——编者注



１３９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圣 塞 瓦 斯 田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９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拉法格：

就西班牙的事给您写几句话。看来在西班牙的国际内部有过

斗争，最终是我们取得了胜利。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长期沉

默而最后又决定打破沉默的原因。２５日我给莫拉写了一封信；２８

日梅萨给你写了信３６７，２９日莫拉给我来信，信中说，关于我同他

谈的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和诽谤，他们一无所知，等等。但是，在

我们随后收到的两号《联盟》上，有一号发表了代表会议的决议①，

另一号转载了《解放报》上的一篇关于第九项决议的文章３６８，对这

篇文章我们完全有理由感到满意。梅萨的信更加清楚。因此，在

西班牙的事情上是赢得了胜利。我立即给莫拉写了回信并希望今

后一切顺利。

不过，另一方着实忙了一阵，并象往常一样采用了相当卑鄙

的手段。１１月２３日的《社会革命报》转载了１１月１９日巴塞罗纳

《联盟》上的一篇文章，说瑞士分裂派的密使到了那里……说巴塞

罗纳各支部相信分裂派的原则是革命的……并同意他们提出的联

盟。我们在那一号《联盟》上找那篇文章，但是没有找到。在１２

８５３ １３９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９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月３日的那一号上对此作了说明，说那篇文章不代表各支部的意

见，甚至不代表任何一个支部的意见，而仅仅代表报纸的一个编

辑的意见，他背着编辑部刊登了那篇文章！

在西班牙取得的胜利，使战场大大缩小了。现在明显的反对

者只有：没有被这里承认的法国人支部３２２（十五人），日内瓦支部，

汝拉人，以及可能的反对派意大利人。但是，我对意大利进行了

彻底的整顿，现在我们开始改变斗争方式，从个别活动和私人通

信变为公开活动。马志尼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他（在自己

报纸的一篇文章中）要国际对巴枯宁的言行负责。这样就有了既

可打击马志尼又可谴责巴枯宁的机会。我立即这样做了，把文章

寄给了我们所有的意大利报刊３６９。至少会有几家刊登，另外几家由

于与巴枯宁关系较深，恐怕不会刊登。我在寄这篇文章的同时，还

把西班牙人赞同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梅萨告知的关于国际在西班

牙取得胜利的消息都告诉了他们。这样做是会有效果的，他们将

会看到，关于西班牙的事情，另一方对他们讲的全是谎言。的确，

这些人的政策就是：为了争取西班牙就说意大利完全站在他们一

边，反之亦然。我们在意大利还会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是西

班牙人决定站在我们这一边，将是举足轻重的，会影响到各个方

面。至于那些爱吵闹的汝拉人，我们最近就要对他们进行声讨。

当这件事完满地结束时，我将非常高兴。您想象不到，我们

为此做了多少工作，写了多少封信。几个星期来，摩尔、赛拉叶

和我都不能做别的事。我这个可怜的人还要用意大利文和西班牙

文写一封又一封的长信，而这两种语言我又只懂一点儿。

我们在法国的情况很好，有二十六家报纸愿意刊登我们的文

件。

９５３１３９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９日）



我们这里的天气冷得要命，您在气候温暖的地方过冬是很幸

运的。另外，我们身体都好，马克思一家也好。摩尔和燕妮①都觉

得比去年冬天好得多。摩尔咳嗽不那么厉害了，他的腋下曾长一

个疖子，但是痈已经消了，没有再长。在他这样的年龄，肝不会

再恢复正常，但是肝功能比以前好多了，而重要的是，摩尔的生

活已比较有规律。燕妮胸膜炎复发以后，可能会有肺气肿，但她

开始懂得自己应当很好注意，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勉强去适应严

寒和恶劣的天气。她又开始唱歌了，她的嗓子从来没有现在这样

洪亮、有力。

听说小施纳普斯②已经恢复健康，我非常高兴。代我热烈地吻

他和您的夫人③。

你的 弗·恩·

将军④

１４０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星期一这里的德国工人协会将对施奈德尔采取必要的措施。

０６３ １４０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①

②

③

④ 恩格斯的绰号。——编者注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遗憾的是，那里施韦泽的拥护者实在太多了，我们要是没有弗兰

克尔，整个协会在最近时期就会落到他们手里（《社会民主党人

报》我刚刚收到）３７０。弗兰克尔是否会象你要求的那样抗议重新发

表他的那封旧信，我还不清楚。３７１他对这封信的前半部分，一定觉

得懊悔；至于针对你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的后半部分，其

内容无非也就是我们当时写给你的那些意见。《新社会民主党人

报》的另一个作者肯定是维贝尔。

对施奈德尔：（１）不言而喻，代表会议①的代表是选举的。回

答他的其他愚蠢问题是可笑的。（２）十五个法国人中，有一个是

公社委员沙兰；有几个酒鬼；还有贝·朗德克，他在巴黎的一次

对国际的审讯中曾声明，他确实加入过国际，但是永远不再加入

了；还有三个人根本没有加入过国际（只是加入了那个不久前成

立的但从未被承认的伦敦法国人支部３２２），可悲的是，人们不愿意

承认这些人（连同他们的与共同章程相抵触的章程）是这里的法

国人支部。泰斯和阿夫里阿耳是支部里唯一正派的人，没有在这

个声明上签字，现在又重新同我们接近！而现在在总委员会里有

八名公社委员（赛拉叶、弗兰克尔、瓦扬、库尔奈、朗维耶、阿

尔诺、若昂纳尔、龙格），并且我们这里有一个拥有五十人之多的

强大的法国人支部３４３，参加的都是流亡者中最正派的人。鲁耳埃不

是公社委员，是一个爱吹牛、爱喝酒的鞋匠。而《新社会民主党

人报》竟把这十五个人称为“著名的法国领袖”！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关于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和迪耳克的消

息，都是取自资产阶级报纸（《每日新闻》等等）故意歪曲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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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不真实的。
３７２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丹麦通讯证明我们的人在那里没有任

何联系。３７３最好你写信给哥本哈根《社会主义者报》编辑哈·布里

克斯或他的助手路·皮奥，并向他们推荐德国通讯，如果他们同意

寄给你德文或英文的丹麦通讯作为交换，那就好了。他们懂英文。

而且，你用两个星期就可以把丹麦语学得能够看懂《社会主义者

报》。有一本陶赫尼茨的词典就够用了，这种语言没有什么语法。

地址：哥本哈根《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

顺便说一下，《谁来了！》在一个星期以前已经奄奄一息。编

辑韦梅希即使不是密探，他所写的东西无论如何也是法国警察机

关求之不得的。最近，有人建议把这家报纸给我们３３５，但是，我们

不想要这份遗产，于是它就泄了气。

关于波鲁特陶。随信奉还的信比上一封信更能证明这头驴真

是从头到脚陷进了巴枯宁的罗网。既然他谴责对同盟的揭发，要

求国际的全体会员务必奉行无神论，这难道不就是巴枯宁主义吗？

既然他在他也弄不清的问题上部分地支持一些人的抱怨，而他所

说的关于代表会议的每一句话又都是谎言，这难道不就是巴枯宁

主义吗？而你竟想利用他来对付这些人？可能，他还算“诚实”，

但是他属于那种十分自命不凡的诚实的混蛋一类，对于这类人，我

宁愿受他们的敌视，也不愿与他们友好；这个愚蠢的糊涂虫决不

会从我们这里得到一行字。大概日内瓦事件３７４使他看清了一切或

者终于使他归入到最适合于他的巴枯宁行列里。你为什么不让他

给你寄《社会革命报》，特别是第５、６、７号呢？我建议你读《平

等报》，这对了解情况是绝对必要的。

你不要以为，日内瓦的所有公社委员都是反对我们的。这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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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毫无兴趣的问题，你自己就能够很容易地作出解答，你只要回忆

一下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０年各种流亡者小组的行动，那时候人们经常

是完全偶然地聚集在一起的。在日内瓦的公社委员总共也就三个

人：马隆、勒弗朗塞和奥斯丁，其余的都是一些完全不知名的人。

代表会议上没有德国的代表，照你说来这应归咎于马克思和

他的保密想法，我们应当声明，绝不是这样。马克思只是写信说，

警察机关不应当知道有关的任何情况。难道你就不能不让警察机

关知道而把代表会议的事通知你们的委员会或地方小组吗？这样

才算得上一个好“组织”！我们想召开秘密的代表会议，自然是为

了对付大陆的警察，但这并不等于说，既然你和倍倍尔不能来，你

们就不必想方设法让其他人来！马克思坚决批驳这种论调。

在目前情况下，秘密活动无非就是工作不要喧嚷，宣传不要

追求人人共知，不要象皮阿这类法国空谈家那样，要求每天散发

充满血腥味的传单；我们同他们进行过斗争。３７５

在西班牙，一切很顺利，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代表会

议的相应决议得到了承认（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你可以在《平等

报》上找到一篇从《解放报》上转载的文章３６８），甚至他们暂时还

坚持的放弃选举的主张也临近破产。其实，玩弄放弃政治这种把

戏的只是几个巴枯宁分子和蒲鲁东分子余孽（我们已摆脱了他们

中的大多数人），而这一次这种把戏彻底垮台了。西班牙的问题已

经解决。

关于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我已经给你写了文章①。关于

德国的情况我什么也不知道。你有这方面的材料吗？没有材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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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干不成的。

你认为国际的德国会员不必交纳会费，而国际在德国有多少

会员也是无关紧要的，你的这种看法和我们完全相反。如果你们

不要求每人每年交纳一个银格罗申的会费，或者把会费都用完，那

你们只好自己去摆脱这种困境。你们怎么能设想让其他国家替你

们负担开支，你们却象耶稣基督似的“精神上”存在于他们之中，

而拯救的是自己的肉体和自己的钱财，这我是不能理解的。无论

如何，这种柏拉图式的关系应当结束；德国工人应当是或者在国

际之中，或者在国际之外。法国人正遭受着完全不同的压迫，而

我们在那里组织得比任何时候都好。如果你个人对这件事漠不关

心，那我们就必须另找别人了，但请你相信：不管怎样，这件事

我们一定会妥善解决的。

章程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快满一个印张，因此看来不必加附录

了，如果要加的话请你告诉我们，排版需要多少钱，加附录需要

多少钱，我们再决定怎么办。

马克思正在进行《资本论》第二版的工作，我则忙于意大利

和西班牙的通信以及其他事务；什么时候才能找出时间写《宣

言》的序言，再说吧。２０６

我们全家向你和你们全家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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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圣 塞 瓦 斯 田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８日 ［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首先，热情感谢图尔的建议３７６。我接受这项建议，但有以下两

个必要条件：

（１）如果事情失败，我应支付预付款及其通常利息；

（２）图尔的预付款不应超过两千法郎。出版商声称，这笔款

子只是开始时需要，我以为这是不祥之兆。无论如何，图尔应当

提出一项条件，即他所承担的义务只限于这个“开始”。

从各方面说，我认为价格便宜的普及版比较好。

由于各种情况的巧合，正是现在需要出德文第二版。我正全

力以赴地忙于准备工作（因此只能简单地写几句），而法文版的译

者自然应该根据校订过的德文版翻译（我将把经过修改的旧版本

寄给他）。妈妈正在打听凯累尔的下落。为此，她已给他的姊姊写

了信。如果不能（及时地）找到他，那我们要将此事委托给翻译

费尔巴哈著作的译者①。

俄文版（根据德文第一版译的）将于明年１月在圣彼得堡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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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地吻你和施纳普斯①，祝图尔和大家新年快乐。

白鹦鹉②的老主人

１４２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马 德 里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３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昨天晚上，我刚刚动笔给西班牙委员会就翻译和发表巴枯宁

派的通告３７７写一封措辞相当激烈的信时，接到了您的来信，这使我

十分高兴。虽然我对您被迫去马德里一事感到遗憾，但是您日前

在那里却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西班牙委员会采取暧昧态度和保持

沉默确实会引起令人不快的解释。我给莫拉写信③已经有二十四

天了。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或许发表那篇怀有敌意的通告就是

答复。要是您不来信，对此我们会怎样想呢？

随信寄上三十个日内瓦支部的决议３７８，因为我怕您找不到。此

外还寄上罗曼语区委员会对巴枯宁派的答复；我很希望《解放

报》也向自己的读者介绍这个出色文件的译文。在同一号《平等

报》上，您可以看到有关这一争论和三十个支部的会议的其他一

些文章。日内瓦人的答复目前是足够的了。不言而喻，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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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立即进行这项工作，用通告的形式给予答复，内容包括争论产

生以来的各个阶段；您知道，这件事很费时，会占去我们一些时

间。目前重要的是提请西班牙人注意以下几点：

（１）从桑维耳耶通告３６１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先生想干什么。

攻击代表会议①无非是一种借口。现在他们在攻击对协会具有法

律效力并为总委员会所必须遵守的巴塞尔决议。３７９这是公然的叛

变行为，这些人撕下了假面具，这是好事。然而

（２）这些巴塞尔决议是谁的作品呢？是伦敦的总委员会吗？完

全不是。这些决议是比利时的代表们提出的（其中就有巴枯宁分子

罗班！），而得到了哪些人的热烈支持呢？是巴枯宁、吉约姆、施维茨

格贝耳等人，即正是那些现在攻击这些决议，说什么这些决议由于

其权威的性质而败坏了总委员会声誉的人。不过这并不妨碍吉约

姆和施维茨格贝耳在上述通告上签名。我们这里有证人，而如果散

蒂尼昂和法尔加·佩利塞尔没有被宗派主义迷了心窍，他们是应

该想起这一点的（只要他们参加了那次会议，这一点我不大清楚）。

然而，当时是另一种情况。巴枯宁派以为，他们肯定能取得多数，而

总委员会将迁往日内瓦。结果不是这样，于是，这些决议一下子就

成为权威的和资产阶级的了，而如果由按巴枯宁派的口味组成的

总委员会来执行的话，这些决议就会是极端革命的。

（３）召开代表会议是绝对合法的。在总委员会中代表汝拉人

的罗班本人曾要求将分歧的问题提到这次代表会议上来，而既然

他是汝拉人的常任通讯员，那末汝拉人一定会从他那里知道这一

点。瑞士书记荣克已经不能再同一个向总委员会的决议公开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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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继续以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来装饰自己的委员会
６
保

持正式通信联系。总委员会的这项决议①是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

关于组织问题的第八项决议（新版章程，组织条例第二节第７条）

授予它的权力而通过的。其他各支部都以通常的途径接到了正式

通知。

现在，我们的西班牙朋友们一定能看清楚，这些先生是怎样

滥用“权威的”这个字眼的。巴枯宁派对什么一不如意，他们就

说，这是权威的，以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作出了永远的判决。如果

他们是工人，而不是资产者、新闻记者等等，或者，如果他们哪

怕是稍微研究一下经济问题和现代工业的条件，那末他们就会知

道，不强迫某些人接受别人的意志，也就是说没有权威，就不可

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不论这是多数表决人的意志，还是作为领

导机构的委员会的意志，或是一个人的意志，——这总是要强迫

有不同意见的人接受的意志；然而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

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请试试看，在没有领导，也

就是没有权威的情况下让巴塞罗纳的某个大工厂去进行生产！或

者在不能肯定每一个工程师、司炉等等在正是需要的时候坚守自

己岗位的情况下去管理铁路！我想知道一下，好样的巴枯宁是否

会把自己肥胖的身躯托付给铁路列车，如果铁路是按照谁不愿意

服从规章制度的权威，谁就可以不坚守自己岗位的原则去管理，而

这种规章制度在任何社会中都比巴塞尔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条例更

加权威得多！所有这些娓娓动听的极端激进和极端革命的词句只

是掩盖着思想的极其贫乏和对社会日常生活所处条件的根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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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请试试看，在船上废除船员“所承认的一切权威”！

您说得对，应当找出一个办法更加广泛地在大陆上传播关于

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我一直在寻找这种办法。一些时候以来，我

一直在给罗伦佐转寄《东邮报》，因为他曾对我说过，他们那里有

人懂英语。今天我给您寄去该报的最近一号，另外还有前几号的

剪报（寄给罗伦佐）。您可以从这里为《解放报》搞点东西。我现

在确实没有时间亲自翻译所有这些东西，因为我同意大利有大量

书信来往。不过我考虑一下能够做些什么，如果巴塞罗纳有人懂

英语，我是否可以把报纸寄到那里去？

今天我没有见到摩尔，他正在加紧进行德文第二版的工作①。

今晚我将把您的信转交给他。我们大家都很好，燕妮感觉良好，摩

尔也还可以。我②要他尽可能经常散散步，因为他很需要呼吸新鲜

空气。我的妻子③向您问好并恭贺新年。给劳拉写信的时候，代我

向她问好。邮班就要截止了。

您的 将军④

如果拉法格在马德里，就给拉法格，如果不在，就给莫拉和

罗伦佐。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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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２年

１４３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２年①１月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首先恭贺新年，并附上校样②。

关于《德意志总汇报》上的施梯伯之歌，也许你已经收到马

克思或杜西的信③。事情相当清楚，用不着写信向你证明这是伪造

的，花钱打电报更是毫无意义。你完全正确，马上就判断出这是

伪造的东西。大部分名字都搞错了，你去同代表会议决议上的真

正签名对照一下，就会得到伪造的直接证据。３８０

你的信还留在马克思那里，所以我不能逐项答复你。

无论如何，你们必须找到一种形式，使你们有可能派代表出

席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如果谁也来不了，你们可以委托这里的

老头子代表你们。因为巴枯宁分子和蒲鲁东分子一定会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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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德文版校样。——编者注

原稿为：“１８７１年”。——编者注



所以，委托书将经过严格审查，譬如由你和倍倍尔亲自组成的代

表团，同寄给我的委托书一样２８９，未必会顺利通过。西班牙人那里

的情况，同你们那里一样，相当糟糕，但是他们不让自己搞得晕

头转向。其实，不伦瑞克的判决并不是法规。这一类卑鄙的勾当，

况且又是以联邦议会３８１的法律为依据，只有在堕落的小邦中才可

能干出来。倍倍尔应该在国会里对此提出抗议，那时进步党人２４５只

能或者同意倍倍尔，或者在整个德国面前名誉扫地。只要我有时

间，我就给《人民国家报》寄去对这一卑劣勾当的批判（法律上

的）。

据拉法格（他曾经在马德里或者现在还在那里）来信说，在

西班牙一切都很顺利；巴枯宁分子的疯狂行动在那里搞得太过分

了；而那些西班牙人都是工人，他们首先希望的是统一和组织起

来。你大概已收到桑维耳耶代表大会最近的通告，这个通告充满

了对巴塞尔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攻击，说它是一切灾祸的

根源３６１。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同时，比利时的安斯、斯廷斯之流同我们开了个绝妙的玩笑

（见刊载在《国际报》上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３８２）。德·巴普被

可耻地愚弄了，他来信说，一切都很顺利。然而，这个反对派暂

时还限于合法范围内，而到适当的时候也就会被收拾掉的。除了

德·巴普之外，比利时人从来就是不中用的。

马切腊塔（在罗曼尼亚）的一个团体选举了加里波第、马克

思和马志尼三人为名誉主席。这种混乱状态可以使你对意大利工

人的舆论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再加上一个巴枯宁就齐全了。

明天我将寄去《东邮报》的剪报（两次会议的）①；最近的一

１７３１４３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１月２日）

① 指总委员会会议报道。——编者注



号我这里没有，要在今天的会议上才能拿到。

衷心问候你们全家和倍倍尔。

你的 弗·恩·

注意：你是否改了地址？酿造街１１号。

１４４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２年１月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寄去《东邮报》的剪报。

附上的文章①极需马上发表。章程②可以等一等。我正采取措

施，以便在《平等报》上刊登该文的译文，并通过这种途径，使

它到达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各个角落。

你的 弗·恩·

２７３ １４４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１月３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德文版。——编者注

弗·恩格斯《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编者注



１４５

马克思致马耳特曼·巴里３８３

伦  敦

［草稿］

１８７２年１月７日 ［于伦敦］

阁下：

很抱歉，您既没有在家里碰到我，也没有碰到恩格斯先生。显

然，您的一些来信所持的出发点是，断定我们在总委员会里组织

了一个特殊的派别。如果我们认为黑尔斯先生有错而反对他，那

我们只是履行自己①的职责；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我们也会同样

地对待其他任何一个总委员会委员的。然而，这同派别没有任何

共同之处。我们不知道总委员会里有任何派别。在黑尔斯先生的

朋友当中，有一些很可敬的人，他们长期以来为我们的事业进行

了斗争。

如果莫特斯赫德先生“同意推举自己为书记候选人”，那末无

论如何，我们并没有请求他这样做。由于他担任着有报酬的“工

人代表同盟”３８４的书记，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上星期二的会

议②之后，恩格斯先生已明确告诉您，他还没有决定应当投谁的

票，并说目前我们对所提的候选人有不同意见。因此，我们决定

让我们大陆上的朋友们自己酌情行事。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确定联合会委员会３１７的地位和机构。至

３７３１４５ 马克思致马·巴里（１８７２年１月７日）

①

② １月２日总委员会会议。——编者注

手稿中删去了：“总委员会委员”。——编者注



于书记的职务，这主要是个别人选的问题，这个问题看来不应当

也不可能匆忙决定。不管怎样，这要看情况而定。

忠实于您的 卡·马·

１４６

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３８５

都  灵

［第一稿］

［草稿］

［１８７２年１月６日左右］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特尔察吉：

您１２月４日的来信收到了，我没有早一些回信，是因为我想

对您最感兴趣的问题，即关于《无产者报》的资金问题，给以确

切的答复。现在我可以这样做了。

我们的经费很少，而国际的百万财富只存在于资产阶级和警

察局的惊恐万状的想象之中，它们不能理解，象我们这样的协会

没有数以百万计的经费，怎么能取得这样强大的阵地。要是它们

看到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经费的报告就好了！好吧，就

让它们继续这么猜想吧，这对我们不会造成危害。收到您的来信

后，已决定由我出面以总委员会的名义购进《无产者报》的几份

股票，但是随即传来了关于您造成的分裂的消息３８６，所以我们怀疑

以后报纸是否有可能继续出版。接着节日到了，因而２６日就没有

召开会议，等等，等等。最后，我可以告诉您，如果您想继续出

版报纸，并有可靠的理由确信能做到这一点，那末，我将接受委

４７３ １４６ 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１８７２年１月６日左右）



托，给您寄去五英镑，即约一百六十里拉；您按这个数目用我的

名字把股票寄给我。总之，请马上写信给我，以便在报纸复刊——

我希望这样——时，我可以及时地把钱给您寄去。

同时，请告诉我，是否可以不写明街道和门牌，只写上您最

近一封信中所说的收信人（米朗多拉，切·切雷蒂；博洛尼亚，埃

·佩斯卡托里），因为我不希望我的信是为警探写的。

汝拉联合会（瑞士）代表大会的通告或许已经寄给您了，其

内容是攻击总委员会和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３６１。总委员会将对

这些攻击作出答复；日内瓦的《平等报》暂时对此作了答复３８７，三

天前我已将该报连同两号载有总委员会会议报道的英文报纸①给

您寄去了。这些先生原先企图借口代表会议来同我们争吵，在这

以后，现在又因为我们执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攻击我们，而

这些决议对我们具有法律效力，我们有义务执行。他们不承认总

委员会的任何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大家自愿承认的。我很想知

道，如果没有这种权威（如他们所称呼的），怎么对付得了托伦和

杜朗，又怎么能够用关于支部自治的华丽辞藻阻止由警探和叛徒

建立支部呢？最后，这些人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做了些什么呢？他

们和巴枯宁一道是这些决议的最热烈的维护者，提出这些决议的

不是总委员会，而是比利时的代表！

然而，如果您想了解他们为国际做了些什么，能做些什么，那

就请读一下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日内瓦《社会革命报》第５号上刊

载的联合会委员会向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所作的正式报告，您将

会看到，他们把一年前还很稳固的联合会弄得瓦解和软弱到什么

５７３１４６ 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１８７２年１月６日左右）

① 《东邮报》。——编者注



地步
３８８
。我认为，“权威”这个词用得太滥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打败自己的敌人，那末，

我认为这就是权威行动。如果巴黎公社的权威和集中稍微多一些，

那末，它就会战胜资产者。胜利以后，我们可以随意组织起来，但

是，为了进行斗争，我认为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

使这些力量指向同一个攻击点。如果有人向我说，没有权威和集

中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这是两种应当坚决加以诅咒的东西，那

末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

过是口头革命派。

总之，此事请马上写信告诉我。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 弗·恩格斯

［第二稿］

［草稿］

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４［—１５］日于伦敦

海 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

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４日，特尔察吉，都灵

亲爱的特尔察吉：

我没有早一些答复您１２月４日的来信，是因为我想对您最感

兴趣的问题，即关于《无产者报》的经费问题，给以确切的答复。

您知道，国际的百万财富只存在于资产阶级和一些政府的惊

恐万状的想象之中，它们不能理解，象我们这样的协会没有数百

万的财富怎么能占据这样强大的阵地。要是它们看到最近一次代

表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经费的报告就好了！

６７３ １４６ 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１８７２年１月６日左右）



尽管很穷，我们本来还是决定给你们寄去一百五十法郎，但

这时那份登载着消息等等的《玫瑰小报》来了３８９。这就改变了一切。

如果你们单是决定派代表参加未来的代表大会，那很好。但是，这

是一个充满了对总委员会的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责的通告所要求

召开的代表大会啊！如果你们能够稍微等一等总委员会对这个通

告的答复，那就好了！总委员会认为你们的决议只能证明，你们

不等总委员会起来辩护，就站到指责者那一方面去了，因此，我

给你们寄上述款项的委托就被撤销了。在此期间您收到了载有罗

曼语区委员会的答复①的《平等报》，这个委员会所代表的瑞士工

人等于汝拉人所代表的十倍。但是，从汝拉通告中已经暴露出起

草者本身的恶毒意图。起初，他们借口代表会议来同我们争吵，现

在又攻击我们，原因是我们在执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我

们有义务执行的决议。他们不承认总委员会的任何权威，即使这

种权威是大家自愿承认的。我很想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权威（如

他们所称呼的），怎么对付得了托伦、杜朗或涅恰也夫，又怎么能

够用关于支部自治——象在通告中所说的那样——的华丽辞藻阻

止警探和叛徒的渗入。

当然，谁也不会否认支部有自治权，但是，如果联合会不把

某些权力给予联合会委员会，并且最终给予总委员会，那末联合

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是，您知道谁是这些权威性的决议的起

草人和维护者吗？是总委员会的代表吗？根本不是。这些权威性

的措施是由比利时的代表们提出的，而施维茨格贝耳们、吉约姆

们和巴枯宁们是最热烈的维护者。事情就是这样。

７７３１４６ 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１８７２年１月６日左右）

① 《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

复》。——编者注



我认为，“权威”和集中这些字眼用得太滥了。我不知道什么

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

于别人，就象在一切革命中所做的那样，那末，我认为，这就是

在行使权威。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

利以后，你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

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

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两

种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末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

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如果您想知道通告的起草人在实践中为国际做了些什么，那

就请读一下他们自己向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汝拉联合会状况的正

式报告（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的日内瓦《社会革命报》），您将会看

到，他们把一年前还很稳固的联合会弄到什么样的瓦解和软弱的

地步。而这些人还想改革国际！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４７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２年①１月１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比利时人的情况是这样的：德·巴普是唯一精明能干的人，但

８７３ １４７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８日）

① 原稿为：“１８７１年”。——编者注



做的事情不多；斯廷斯是一头蠢驴，也许更是一个阴谋家，而安

斯是一个蒲鲁东主义者，由于这一点，尤其是由于他的俄国老婆，

他倒向了巴枯宁。其余的人都是傀儡。但是另一方面，比利时工

人决不会在国际里捣乱。不伦不类的决议就是由此而产生的。３８２幸

而安斯先生自己捉弄了自己，不了解内情的工人报纸逐字逐句地

对决议加以阐述，并把决议看作是对我们有利的声明。《哨兵

报》３９０、马德里的《解放报》等都是这样做的。

代表会议的决议①没有约束力，因为召开代表会议本身是违

背章程的，这只能说是出于必要。因此，对这些决议表示赞同是

完全必要的。

如果你象《哨兵报》那样，在上述意义上去解释比利时的决

议，并且说，重新审查章程的决定（修改章程首先应当在他们的

六月代表大会上讨论，然后提交国际的例行代表大会，而国际的

例行代表大会不可能早于规定的９月以前召开）就是拒绝巴枯宁

分子关于立即召开代表大会的要求，那就好了。然后你还可以指

出，如果比利时人认为，总委员会只不过是一个通讯局，那末他

们显然是忘记了巴塞尔决议３７９，这些决议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无

论如何在国际应届代表大会未予废除以前是有效的。

目前我们打算按原定时间召开代表大会。确定地点为时尚早，

不过自然不在瑞士，也不在德国。

我只收到一份载有我的文章②的那号《人民国家报》，以后的

一号就没有收到。马克思收到了以后的一号，但是没有收到我的

文章！这可能是发行上的差错。请立即给我寄六份第３号和一份

９７３１４７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８日）

①

② 弗·恩格斯《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第４号。我需要几份，以便给懂德语的意大利通讯员等人。

马克思非常感激你在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方面所表现的谨

慎，如果没有采取对策就突然收到该报，会使他的夫人白白地焦急

一番。工人协会①将对此作出答复，并把答复寄给《人民国家报》；

对施奈德尔也是如此。３９１现寄去一篇短评，这篇短评是不会使这些

先生们感到高兴的。３９２至于工人协会——那里也发生了有趣的

事。３７０施奈德尔和老驴兼坏蛋谢尔策尔，以为自己拥有多数，便同

维贝尔一起，并在他的帮助下，同法国的分裂主义者串通一气，建

议协会脱离国际。我们的人一贯行动迟缓，对许多事情马马虎虎，

容忍了过多的坏蛋，但是这件事做得太过分了。于是他们就集合起

来，以二十七票对二十票否决了建议，紧接着又建议开除这二十

人，一时大闹了起来，无法进行表决。随后，我们的人立即采取措施

挽救协会的财产，并集合在另一所房子里，把这二十人开除了。现

在，这些人陷入了窘境，毫无办法，但仍然厚颜无耻地于星期二②

派谢尔策尔为自己的代表到总委员会来！当然，没有接待他。

极端联邦主义的法国人同极端集中主义的德国人结成联盟也

不坏。３９３而这些法国人也同样是彻底完蛋了。当韦济尼埃当选书记

时，泰斯、阿夫里阿耳之流就提出辞职（第二次）。其余的人分成

两派；一派将受韦济尼埃愚弄，另一派将受韦梅希（属《度申老

头》，曾任此地《谁来了！》的编辑，而现在在编辑《韦梅希报》）

愚弄。这两人无论在人品上或政治上都同样是可疑的；而起码还

有另外三个人更应被怀疑是密探。法国警察当局是如此狡猾，甚

至它的密探也都是相互监视的。

０８３ １４７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８日）

①

② １月１６日。——编者注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有关萨克森人的决议的消息使我们很高兴。一定以适当的形

式公布这个决议。３９４关于个人入会的信件还没有收到。
３９５

现在回答你的问题：

（１）根据有关会费券的决定，会员卡作废。３９６

（２）会费券本来应该由荣克在昨天就准备好；无论如何，在

得到你的答复以前会准备好的，我们现在就等你们通知需要多少。

我们将把它寄去。

（３）你应当立即告知意大利“自由思想者”的名字或地址。在

意大利与我们有联系的所有的人都是自由思想者。我想，你指的

是佛罗伦萨的斯蒂凡诺尼。这是一个工厂主，巴枯宁分子，同我

们对立的国际社会主义自由思想者协会的创始人３９７。

出版马克思的《反蒲鲁东》①第二版，还可以等一等。更重要

的是出版法文版的《资本论》。现在，这也许很快就能实现，目前

正在商洽。最好先不提《资本论》第二版，因为还需要把第一版

剩下的卖完，而且最好是让这颗炸弹在罗雪尔、孚赫之流的头顶

上突然爆炸。

关于刊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论蒲鲁东的文章，马克思没

有对我说什么。如果在一两天内我没有写信告诉你另外的情况，那

就放心刊印吧！

左尔格真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忘记了，伦敦和纽约之间的信

件来往需要三个星期，而除了美国人的纠纷外３９８，总委员会还有其

他事情。要是他们再等一天发动政变，那他们从这里收到的答复，

就会使政变成为多余的了。最初他们轻率得令人不可思议地收罗

１８３１４７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８日）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了一大批素不相识的恶棍，随后，争吵既已发生，就要我们去解

决他们的麻烦。

戈克近日曾来这里。他确实变得好多了，现在，他大致上相

当于１８４８年德国工厂工人的水平，而从一个小资产者到一个工厂

工人，这已经是前进了一步。现在至少可以同他交谈了，而四年

前，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有事到纽约去了，他想知道圣诞节前

寄给你的一箱酒是否已收到。他说，我的文章①彻底打垮了福格

特，看来，他总的认为我们对待福格特一直是正确的。他还会向

前迈进，或者更确切地说，运动进程本身迫使他向前迈进，这是

完全可能的。

西班牙的情况很好，这是就联合会委员会而言的。在巴塞罗

纳，还有人在大搞阴谋，联合会处于巴枯宁分子的强大影响之下。

不过，由于在西班牙问题要提到代表大会（４月）上去讨论，而那里

多数是工人，不是律师、医生等等，所以我认为一切都会顺利进行。

幸而拉法格还在马德里；发表的关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东西，

是出自他的手笔３９２。《解放报》编辑梅萨完全站在我们这一边。

在意大利，在米兰，我们有库诺，他是瑞士工程师，认识你

和倍倍尔，他至今一直在那里阻止通过巴枯宁主义的决议。其余

的人，不是巴枯宁分子，就是一些谨小慎微的人。这是一个困难

的地区，使我的工作非常棘手。

附上两次会议的报道以及同布莱德洛论战的材料３９９，还有桑

维耳耶通告３６１，或许你那里没有。

我们大家向你和你全家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２８３ １４７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８日）

① 弗·恩格斯《再论〈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１４８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９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朋友：

您大概已经收到按所附清单寄去的书４００，据此，我在您的借方

账上记上一英镑十六先令五便士。①

但是，我将从您寄来的钱（尚未收到）当中把二英镑八先令

转入您的贷方账。

我根本不知道霍奇森的著作，我哪儿也没有见到它的广告。不

过，我将设法打听一下。

我们的账目现在大致平衡。关于《审判通报》，我会写信告诉

您的。我想，这个报纸我们不再需要了，订期到一月底为止。

您或许已经收到我寄给您的几号《东邮报》，以及我有时夹在

报纸里的印刷品。

国际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巴枯宁的阴谋不会造成什么严重

后果。此人忘记了一点：工人群众决不可能象一小撮宗派主义空

谈家那样跟着他跑。此外，我们获得了关于他在俄国搞阴谋的宝

贵情报，而且是第一手材料。真是卑鄙已极。

愿意永远为您效劳。

您的 弗·恩·

３８３１４８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９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５７页。——编者注



１４９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４０１

马 德 里

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图尔：

您１月７日的来信使我们很高兴。至于莫拉哥，您可以确信，

背后不会没有巴枯宁。这些人难以置信地热衷于私人通信，既然

他是同盟的成员，那末他们自然会纷纷去信并向他谄媚。但决定

把所有这些问题推迟到西班牙代表大会去解决，这对我们来说无

论如何是一个胜利，因为

（１）这虽然是间接地，但却是否定地回答了立即召开国际代

表大会的要求；

（２）我们看到，当广大工人自己讨论这些问题时，他们独具

的健全理智和固有的团结感总是会而且很快会使他们识破这种个

人阴谋。对于工人们来说，国际是他们决不愿意失去的伟大成果；

而对于这些空谈家和阴谋家来说，国际只是个人和宗派进行无谓

争吵的场所。

我们将尽可能在我们的答复中考虑您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

仅限于西班牙人最需要的东西。瑞士人遭到了激烈的攻击，他们

的要求恰恰相反。不过我想，我们能够在主要点上写得使我们的

所有朋友都满意。

各方面都要求再版《哲学的贫困》。为此自然要写一篇新的导

言，我希望摩尔在《资本论》第二版的工作结束之后，立即就来

４８３ １４９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９日）



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梅萨现在着手搞西班牙文译本，那末他大概

可以及时得到这篇导言。但是我不能保证，您知道，有多少意料

不到的工作经常会落到摩尔的肩上。他正在跟拉沙特尔商洽３７６；合

同草案上有一些完全不能接受的东西。燕妮或杜西一定会就这件

事更详细地写信给您或劳拉。

现在谈几则新闻：

（１）这里的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即拒绝从自己的章程中勾掉

一些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因而从来没有得到承认的那个支部，正当

它发表了由三十五个公民签名①的冗长而空洞的反对总委员会的

声明时彻底垮台了。韦济尼埃当选为书记使泰斯、阿夫里阿耳及

其同伙退出了（已经是第二次！）。随后，韦济尼埃一伙要求把韦

梅希清除出去，这个人无论在私人生活方面或者在政治生活方面

都是韦济尼埃的旗鼓相当的对手。这样一来，产生了新的分裂，结

果出现了三派。这就是支部自治的最高表现。

另一方面，我们这里有一个拥有六十个成员的法国人支部３４３，

一个意大利人支部和波兰人支部，老的德国人支部４０２不算在内。柏

林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诽谤是钻进这个支部的施韦泽的一

些爪牙干的；不久前已将他们开除②。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３１７还

在活动，宣传工作进行得很好，我们主要是想在那些除了行会利

益什么也看不到的旧的半资产阶级政治团体和旧的工联之外建立

立足点。杜邦在曼彻斯特对我们非常有利。在各大城市里，迪耳

克等人的共和主义俱乐部都同情国际，几乎所有这些俱乐部中的

优秀分子都受我们的影响，因此总有一天这个资产阶级共和运动

５８３１４９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９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３８０页。——编者注

原稿为：“由十五个人签名”。——编者注



会摆脱资产阶级首领而落到我们手里。

我很喜欢《解放报》上评论《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章。我

立即将它译了出来，并寄往莱比锡，给李卜克内西的《人民国家

报》。３９２

赛拉叶在法国开展了惊人的活动。已经取得的成绩虽然不应

宣扬，但是确实非常好。各支部正在按新的名称进行改组，到处

都是这样。根据赛拉叶的通信可以断定，几乎各地的巴枯宁分子

的通讯员都是间谍。在南部一个城市里，首席警官①竟是同盟盟

员。３４６目前，几乎可以充分证明，波尔多的马尔尚是间谍。您大概

知道，他丢失了两次会议的记录；这样一来，在这些记录中提到

的所有人都遭到迫害，因此也曾企图加害于您。马尔尚怎么也说

不清这些记录的下落，虽然他曾被驱逐到日内瓦，但是回到波尔

多后谁也没有打扰他。

在瑞士，同意总委员会的不仅有罗曼语区委员会（它所代表

的国际会员至少比汝拉人多十倍），而且还有国际在瑞士德语区的

机关报苏黎世《哨兵报》（见１月６日第１号）。４０３该报向那些谈论

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统治的人们问道：

“专制总是以专制者拥有能使自己的专制命令得以执行的物质力量为前

提的。如蒙所有这些记者赐告，总委员会的刺刀和多管炮仓库在哪里，我们

将万分感激。比方说，苏黎世支部不同意总委员会的某项决议（这种事至今

未发生过），总委员会究竟拥有何种手段，能够迫使苏黎世支部承认这项决议

呢？总委员会甚至没有权力将某个支部从协会中最终开除出去——它顶多只

能停止它的活动，直到召开唯一能够作出最终决定的应届代表大会…… 在

大国际协会中，不仅对于未来的社会结构，而且对于目前需要采取的措施，都

６８３ １４９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９日）

① 布斯凯。——编者注



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个协会在其全协会代表大会上一定要讨论这类问

题，但是在其章程的任何一条中都没有规定为各支部所必须遵守的某种制度

或准则。必须遵守的只是基本的原则：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 因

此，我们在国际中可以看到各种截然相反的政治观点，从奥地利工人的严格

的集权主义到西班牙同志们的无政府主义联邦主义。西班牙同志们宣扬放弃

参加选举；德国同志们则每次选举都行使投票权。在一些国家里，国际的会

员支持其他多少具有进步性质的政党，在另一些国家里，他们则在任何场合

下都保持独立，以区别于其他政党。唯有君主派在任何地方的国际会员当中，

都是找不到的。在政治经济学问题方面，情况也是这样。共产主义者和个人

主义者并肩工作，可以说，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在国际内部都有其代表……

 然而国际始终善于在外部敌人面前使自己的队伍紧密无间…… 它能够

而对普法战争而保持自己的统一，并经过这次战争成长壮大，而别的一些组

织却被战争所摧毁。国际象一个人一样起来捍卫巴黎公社…… 难道某些团

体在个别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资产阶级报刊就可以说国际分裂了吗？请读

一读持某种反对意见的汝拉人支部的通告吧，通告最后高呼：国际工人协会

万岁！难道能说这是分裂吗？不，先生们，和你们的愿望相反，国际不会分

裂，它一定能协调自己内部的事务，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统一，更加团

结…… 你们越是对我们进行诽谤，你们越是谈论我们队伍的分裂，国际工

人协会万岁的呼声将越是响亮。”

如果您能设法在《解放报》上刊登这篇东西，那就更好。

在德国，《人民国家报》十分有力地反对汝拉人，支持总委员

会。不但如此，有代表六十个组织的一百二十名代表参加的１月

７日的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在秘密会议上（法律禁止他们公开讨

论这类问题）一致反对汝拉通告，并对总委员会投了信任票。３９４

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也一致支持总委员会，但是迫害不允许

他们公开表示这一点。他们现在几乎不能集会，以国际名义召集

的任何会议都会立即遭到警察的禁止或驱散。

意大利至今还没有一个组织。各团体都完全自治，甚至都不

７８３１４９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９日）



愿意或者不能联合起来。这是对发展到极端的马志尼资产阶级集

权主义的反动，马志尼曾企图单独地而且非常愚蠢地领导一切。那

里的人们总会渐渐醒悟过来，但是应当给他们时间来取得本身的

经验。

您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您的夫人①，希望您会得到关于她和孩

子的好消息。马克思夫人现在正在我这里，她和马克思全家都衷

心问候您。我的妻子②和我向您衷心问好。给劳拉写信的时候代我

问候她，望及早来信。

您的 将军③

１５０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我十分需要在明晚见到您。因此希望您来；如果您不能来，那

我将于星期日上午去您那里。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８８３ １５０ 马克思致海·荣克（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９日）

①

②

③ 恩格斯的绰号。——编者注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劳拉·拉法格，当时她正在圣塞瓦斯田。——编者注



１５１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米  兰

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诺：

刚刚接到您通过贝克尔转来的信，从信中得知，该死的警探没

收了我１２月１６日给您的那封详细的信。尤其令人恼火的是，信里

有关于巴枯宁阴谋的一切必要材料，而您本来可以整整早一个月

了解到全部情况。此外，我在信中请求您，作为一个会遭到驱逐的

外国人，最好少参加一些公开的宣传活动，以便您能够继续留在那

里，并保持您的职位，可惜在这个期间您的职位已经丢掉了。

会员卡已被代表会议的决议废除，并代之以会费券。３９６早就有

许多滥用会员卡的现象，因为到处都有大量空白卡片落到警察手

里，被他们利用。过几天我将寄一百张会费券去，作为那十法郎的

收据，现在我家里没有。——关于那个装有一只木脚的老上尉的

情况，这里一点也不知道，他同总委员会没有联系。４０４

假如我手头有章程的话，我很乐意给您寄去。它的法文本和英

文本已经印好，德文本日内就出版，意大利文本已经脱稿，稿子放

在我的写字台里准备付印，但是，（１）我们没有钱付印刷费；（２）由

于巴枯宁挑拨意大利人普遍反对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因此，根据

代表会议的决议由总委员会出版的修订本，在那里是否能得到一

致承认，还很成问题；在这一点没有弄清以前，我认为，付印是没有

好处的。何况在那里已经用意大利文出版了章程的几种版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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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吉尔真提①（《平等》发行部）和腊万纳（已经关闭的《罗曼尼

亚人报》发行部——腊万纳的路多维科·纳布鲁齐可以提供消

息），还有洛迪市帕勒斯特罗大街的《人民报》，它出售过每本十生

丁的单行本。所有这些本子固然都很糟糕，有些地方还译错了，而

且只包括最初的组织决议，但是暂时还必须利用它们。

贝克尔来信说，他要把巴枯宁的阴谋告诉您，但是我对此不抱

希望，现在我把最必要的东西扼要地告诉您。巴枯宁一直到１８６８

年都是阴谋反对国际的，他在伯尔尼和平代表大会上遭到惨败４０５

之后，加入了国际，并且立刻就开始在国际内部进行反对总委员会

的阴谋活动。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

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

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

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

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

——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

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

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

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

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

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

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但是，在巴枯宁看来，既然

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

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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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

原则的。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

数人都站到自己方面来了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

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

叫做社会清算。

这一切听起来都异常激进，而且简单得五分钟就能背熟，因

此，巴枯宁的这套理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快就受到了青年律师、

医生以及其他空论家们的欢迎。但是，工人群众决不会让人叫自己

相信：他们国内的公共的事情并不同时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按

本性来说是有政治头脑的；任何要他们放弃政治的人都终究会被

他们所唾弃。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

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

根据巴枯宁的意见，既然国际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进行政治斗

争，而是为了在进行社会清算时能够立即代替旧的国家组织，所以

国际应当尽可能地接近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

首先是不存在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没有一

个做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

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对少数

的权威也将终止。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

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

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

所以，国际也应当照这个样子来建立。每一个支部都是自治

的，每一个支部中的每一个人也是自治的。巴塞尔决议３７９真该死，

它竟授予总委员会以一种危险的和可以败坏它自己的权威！即使

这种权威是自愿授予的，它也必须终止，就是因为它是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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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骗局的主要点扼要说来就是如此。但是究竟谁是巴塞尔

决议的首倡者呢？正是巴枯宁先生自己及其同伙！

当这些先生们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看到，他们无法实现自己

的计划——把总委员会迁移到日内瓦去，即把它抓到自己手里，这

时，他们便采取了另一套办法。他们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即

大国际内部的一个国际协会，他们这样做的借口，目前您在巴枯

宁派的意大利报刊，如《无产者报》、《玫瑰小报》上面又可以看

到：热情的拉丁种族比起冷淡的、迟缓的北方人来，需要一个更

为鲜明的纲领。这个可怜的计划因总委员会的反对而遭到了失败，

总委员会自然不能容忍国际内部有任何分立的国际组织存在。此

后，由于巴枯宁及其拥护者力图用巴枯宁的纲领来代替国际的纲

领，这个计划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另一方面，从茹尔·

法夫尔和俾斯麦起到马志尼止的反动派，每当要攻击国际的时候，

他们所抨击的始终正是巴枯宁的空洞而浮夸的词句。因此我１２月

５日发表的反对马志尼和巴枯宁的声明①是很必要的，这个声明也

在《玫瑰小报》上刊载过。

巴枯宁派的核心是由几打汝拉人组成的，拥护他们的工人总

共不到二百人。其先锋队是现在到处以意大利工人代表的身分出

现的意大利的青年律师、医生和新闻记者，是巴塞罗纳和马德里的

一些同样的人物，是里昂和布鲁塞尔有时出现的个别人物，其中几

乎没有一个是工人；在这里②，有一个唯一的标本，那就是罗班。因

不能召开代表大会而有十分必要召开的代表会议让他们找到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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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而且由于瑞士境内的大多数的法国流亡者转到他们那方面去

——因为这些人（蒲鲁东主义者）在那里找到了许多引起共鸣的东

西，而且还由于个人的动机——，于是他们就发动了战役。自然，在

国际里到处都有少数不满的人和没有得到承认的天才，这些人正

是他们不无理由地可以指靠的。目前他们的战斗力量如下：

（１）巴枯宁本人——这一战役中的拿破仑。

（２）二百个汝拉人和法国人支部的四十至五十人（在日内瓦

的流亡者）。

（３）在布鲁塞尔，有《自由报》的编辑安斯，但是他并不公

开拥护他们。

（４）在这里，有从来没有被我们承认过的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

部３２２的残余分子，这个支部已经分裂为三个彼此敌对的部分；其次

是大约二十个从德国人支部中清除出去的（由于提议大批退出国

际的缘故）①冯·施韦泽先生式的拉萨尔分子，他们这些捍卫极端

的集中和强有力的组织的人，却十分适合同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治

主义者结成联盟。

（５）在西班牙，有巴枯宁的几个私人朋友和信徒，他们至少

在理论方面对工人，特别是对巴塞罗纳的工人有很大的影响。但

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很重视组织，而别人没有组织的情况是

会使他们感到诧异的。巴枯宁在这里能指望获得多大的成功，只

有在４月间的西班牙代表大会上才能看出来，由于工人将在大会

上占优势，所以我并不为此担心。

（６）最后，在意大利，据我所知，都灵、博洛尼亚和吉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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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支部都主张提前召开代表大会。巴枯宁派的报刊说已经有二

十个意大利支部站在他们方面，我不知道这些支部。无论如何，领

导权几乎到处都操在巴枯宁的乱叫乱嚷的朋友和信徒的手中；但

是，只要对情况作一次较周密的调查，大概就会发现，拥护他们

的人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意大利工人群众到现在终究还是马志

尼主义者，而且只要国际在那里被认为是放弃政治的，他们将仍

然是马志尼主义者。

但是，无论如何，从意大利现在的情况来看，巴枯宁的党羽

目前在那里还是可以在国际里左右形势。总委员会并不想抱怨这

种情况；意大利人有权随心所欲地干蠢事，而总委员会将只用和

平辩论的办法来反对他们。这些人也有权声明拥护汝拉人那样的

代表大会，虽然无论如何总使人感到极为奇怪，那些刚刚加入而

且一点情况也不了解的支部怎么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立即站到某

一方面，尤其是在它们还没有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前！我已经直率

地对都灵人说明我对此事的看法①，对于其他象这样发表过声明

的支部，我也将这样做，因为任何这种附和通告３６１要求的声明，都

是间接赞同通告中所包含的对总委员会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和诽

谤，而总委员会也即将就这个问题发出自己的通告②。如果您在通

告发出之前能够阻止米兰人发表类似的声明，那末您就实现了我

们的一切希望。

最可笑的是，正是那些声明拥护汝拉人并从而谴责我们搞权

威主义的都灵人，现在突然要求总委员会用一种它从来没有采取

过的权威的方式对付敌对的都灵工人联合会３８６，即开除那个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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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国际的《多事人报》的贝盖利，等等①。而这一切都是要我

们在听取工人联合会对这件事的意见以前就做！

星期一②我给您寄去了一份载有汝拉通告的《社会革命报》、

一份日内瓦出版的《平等报》（可惜，载有代表着比汝拉人多二十

倍的工人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所做的答复③的那一号，我再也

没有了）以及一份《人民国家报》，您从这份《人民国家报》中可

以看出，在德国人们对这件事是怎样想的。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

——来自六十个地方的一百二十个代表——已一致声明拥护总委

员会３９４。比利时代表大会（１２月２５—２６日）要求修改章程，但是

要求在例行的代表大会上（９月）进行修改。３８２我们每天都从法

国收到表示拥护的声明。在英国这里，所有这一切阴谋自然都得

不到任何支持。总委员会决不会为了讨好几个阴谋家和妄自尊大

的人而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只要这些先生还不越出合法的范围，总

委员会是乐意给他们以行动的自由的，这个由各式各样的人物结

成的联合很快就会自行瓦解；但是，只要他们做出一点违反章程

或代表大会决议的事情，总委员会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如果想一想，这些人是在什么时候——正好是在国际到处都

受到极为残酷的迫害的时候——开始他们的阴谋的话，那就不能

不想到，国际密探先生们在这件事情上是插了一手的。事实正好

也是这样。在贝济埃，日内瓦的巴枯宁分子有首席警官④给他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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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３４６
两个显要的巴枯宁分子即里昂的阿尔伯·里沙尔和勃

朗曾经到过这里，并且向他们所要争取的一个工人即里昂的肖耳

说，推翻梯也尔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重新把波拿巴拥上王座，所以

他们拿着波拿巴的钱去周游各地，向流亡者进行拥护波拿巴复辟

的宣传！这些先生们所谓的放弃政治就是如此！在柏林，俾斯麦

资助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唱着同一的调子。俄国警察是怎样

插手这件事情的，我暂且不做结论，但是巴枯宁是和涅恰也夫事

件有很大的牵连的（他固然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这里有俄文的

原本报告书，而马克思和我都懂俄文，所以他是无法骗过我们

的）７９。涅恰也夫即使不是俄国奸细，至少也进行过这种人的活动；

而且在巴枯宁的那些俄国朋友中还有各种形迹可疑的人物。

您丢掉了自己的职位，我感到很遗憾，我曾经特意写信给您，

要您避免能导致这种后果的一切。您住在米兰，这对国际来说要

比公开活动所能取得的一点点效果重要得多；秘密活动，也能做

出许多事情来，等等。如果我在翻译等等方面能对您有所帮助的

话，我将非常高兴地去做这些事情。不过您得告诉我，您能从哪

种文字译成哪种文字，我怎样才能对您有所帮助。

既然警察狗仔把我的照片也弄走了，我现在另给您寄上一张，

并请给我寄来两张您的照片：一张给马克思小姐，以便让她给您

一张她父亲的照片（只有她还有几张好的）。

再一次请您当心和巴枯宁有联系的一切人物。一切宗派的特

点都是彼此依附和进行阴谋活动——您提供的任何消息（您可以

确信这一点）都会立刻跑到巴枯宁那里去的。他的基本原则之一

就是：忠于诺言一类的事情只是真正革命者为了事业所必须始终

轻视的资产阶级偏见。在俄国，他是公开这样说的，在西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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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秘密的学说。

请您立刻写信给我。如果我们能够使米兰支部不参加意大利

其他各支部的大合唱，那就好了。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 弗·恩格斯

如果您将信写给白恩士小姐，那末里面既不必用信封，也完

全不用提及我的名字。我会亲自拆阅的。

１５２

恩格斯致商业职工支部４０６

巴 塞 罗 纳

［草稿］

［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６日左右于伦敦］

致巴塞罗纳商业职工支部

公民们：

很遗憾，在答复你们１月２３日来信的时候，我不能告诉你们

这一行业的支部的地址，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否有这类支部。你们

说，在你们国家里，商业职工很少献身于无产阶级进步事业，这

话对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因为这个阶层总的说来是由资产阶级

的仆役构成的，他们本身希望早晚有一天成为资产者。尽管有许

多值得推崇的例外情况，但是我认为，你们是最先在本行业中建

立了支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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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愿意把你们的通告寄给我大约二十份，我将在欧美

大商业城市中加以散发，这对于宣传将是有利的。

敬礼和社会革命。

１５３

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

都  灵

［草稿］

［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９日于伦敦］

致“无产者解放社”  国际都灵支部

亲爱的特尔察吉：

本月１５日曾给您写一封信①，随后接到您同月１５日的来信。

我已将来信内容告知总委员会，它对都灵工人的高度积极性很满

意。

都灵工人联合会至今尚未向总委员会提出申请。假如它提出

申请，总委员会在听取双方意见之后，就会作出是否可以暂时接

受该联合会的决定。我不能事先向你们说它一定不会被接受。首

先，因为我不是总委员会；此外，总委员会的立场如下：

的确，巴塞尔代表大会授予总委员会在下属代表大会召开前

不接受任何一个新支部的权力；然而这项权力还从未行使过，除

非是出于迫切的必要性和仅仅是在听取该支部的说明之后才这样

８９３ １５３ 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９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７６—３７８页。——编者注



做。我们怎么能够不听取另一方的意见，就用义务来约束总委员

会呢！您可以相信，总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维护国际的利益。

至于贝盖利先生，我们不能发表象您所请求的那种正式声

明。４０７贝盖利不是国际会员，不受总委员会的管辖，即使事情不是

这样，我也认为他不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以致要用这种方

式把他从其他敌视国际的记者中突出出来。

不过，应当告诉您：我们没有预料到您这方面会提出这类要

求。您同意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要求，而这个代表大会的唯一目

的就是谴责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并取消巴塞尔代表大会授予总

委员会的权力３６１。一旦你们通过这样的决议，那你们本身就要求总

委员会采取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权威主义十倍的行动！难道你们

要求总委员会行使不久前你们刚刚谴责过的那些权力，并拒绝接

受一个新的支部，甚至事先不听取它可能为自己所作的辩护吗？假

如我们犯了这类权威主义的过错，你们的汝拉朋友们将会说什么

呢？当然，你们不等总委员会的答复，就通过了有关汝拉通告的

决议，尽管是间接地，但也就支持了该通告所包含的虚伪的和诽

谤性的谰言。你们是一个十分年青的支部，因而对整个这一问题①

完全无知，你们有权作为一个自治的支部这样去做，只要这种自

治不超出国际章程所允许的范围。但是，总委员会要对自己的行

动负责，它不能允许自己有这种自由。

谢谢您寄来二十法郎会费，我已将它交给财务委员，为此给

您寄去二百张十生丁的会费券３９６。这种会费券要贴在每个国际会

员均须持有的共同章程的一页上，以表示该章程的持有者是国际

９９３１５３ 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９日）

① 手稿中删去了：“对国际以往的历史”。——编者注



会员。

您本人或许现在会相信，赋予总委员会这种权威主义的权力

不是没有理由的，这种权力可能是有益的；而你们作为国际会员

在开始自己活动的时候，与其去间接地谴责你们还完全不了解的

总委员会，并在各地的政府迫害必然促使真正的国际会员最紧密

地团结起来的时刻去通过一些只会使纠纷加剧的决议——与其采

取你们所采取的这一切，倒不如将自己的决议搁置一旁，等到你

们知道了更多的情况再说。

１５４

马克思致斐迪南·约策维茨４０８

柏  林

１８７２年２月１日 ［于伦敦］

尊敬的公民：

我给您的回信耽搁了，有三个原因：

第一、太忙，因为几个受政府代理人指使的徒鹜虚名的庸碌

之徒在国际内部挑起了一场纠纷，此外，我的时间都用于我的那

本关于资本的书①的德文第二版和我根据德文第二版准备的法文

版以及我不得不作种种修改的俄文版②。

第二、总委员会在本星期初才收到会费券３９６。现附上五百张。

章程和组织条例的德文本正在印刷，很快就可以在《人民国家

报》发行部按一个银格罗申一份出售。

００４ １５４ 马克思致斐·约策维茨（１８７２年２月１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３１７—３２０页。——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第三、我们正忙于起草一个内部通告
①
，揭露巴枯宁及其拥护

者等等的阴谋。通告一经拟好和印刷后，您就会收到一份。只能

暂告下述情况：法国人中所有值得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的人都拥

护我们。这里成立的那个小小的分立主义支部已经分裂成三个互

相谩骂的支部。３２２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１５５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１５１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２月１日 ［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为了起草通告①，我们需要下列信件：

（１）在代表会议②期间，您收到一个巴枯宁分子，可能是茹柯

夫斯基的信，信中通知成立了一个新的宣传支部４０９，并请总委员会

批准。我听吴亭说，您已作了初步答复，并说这个新支部无非是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再版。

这是我们需要的第一封信。

（２）马隆的信，他在信中请求总委员会承认在他领导下在日

内瓦成立的“法国人支部”。４１０

（３）代表会议后收到的由瑞士寄来的有关“纠纷”的信件；您

１０４１５５ 马克思致海·荣克（１８７２年２月１日）

①

② 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曾对总委员会说过，这些信件将交给小委员会
４１１
。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为了节省时间，请把所有这些信件交给雷吉斯，他明天早晨

将到您那里去。

１５６

马克思致拉沙特尔出版社

巴  黎

１８７２年２月９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先生们：

请将附去的合同用印花纸印好一式两份，其中一份由莫里斯

·拉沙特尔先生签署，然后两份一并给我寄来；另一份由我签署

后再寄回。４１２

我的译者２月２日来信说：

“从今天起我就开始工作，我的进度将取决于出版者给我规定的期限。总

之，我将完全听从他们的安排。”

如果你们使我有可能把“期限”告诉鲁瓦先生，我将非常感

谢。

我仍然忠实于你们。

卡尔·马克思

２０４ １５６ 马克思致拉沙特尔出版社（１８７２年２月９日）



１５７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２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告诉您一个消息：

克莱米约老头曾到伦敦，同一位先生住在“金十字”旅馆，他

在旅馆的登记簿上把这位先生写成自己的儿子。实际上这是特律

希先生，即前参谋部的军官，是个追逐高官厚禄的波拿巴主义者

和《自由》（日拉丹）的编辑。他是巴登格３１安排在这个报社的，并

以木斯勒雷的笔名写过一些军事论文。

这两位先生到伦敦来是为了同契泽耳赫斯特的那个人①进行

事务谈判。谈判的结果是任命这位克莱米约老头（在巴登格死

后）为帝国摄政政府成员之一。

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３０４１５７ 马克思致阿·于贝尔（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２日）

① 指拿破仑第三，在第二帝国垮台后，他曾住在伦敦的契泽耳赫斯特。——编

者注



１５８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德国的申请信还没有收到。３９５如果可爱的德国人仍旧停留在

诺言和一般的空话上，那末我们同他们大概什么事也办不成。

现在我无法给你弄到有关济贫税４１３的材料。为了刻不容缓地

对汝拉通告３６１给以答复
①，我们忙得不可开交，而这里的统计材料

非得亲自动手从原始资料中去找才行。关于对汝拉人的答复暂不

要公开声张。

你大概已经知道，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见最

近一次会议的报道４１４）是巴枯宁一伙的主要支柱。

关于《哲学的贫困》一书，很快就会采取措施。马克思已经

签署了《资本论》法文版的合同，很快就要分册出版（暂不外

传）。４１２等出几册之后，就该轮到《哲学的贫困》了。

然后出《宣言》的德文版，可能还要出法文版和英文版

（《宣言》曾在纽约的一家英文报纸和一家法文报纸上发表过４１５）。

你看，我们的事情都在作安排，但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正如你知道的，这里把拉萨尔分子赶走了②。如果他们继续在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谩骂，就请你把看过不用的那几号寄给我

４０４ １５８．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５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３８０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们。现在工人教育协会再也收不到《新报》了。这里的拉萨尔派

先生们依然厚颜无耻地以“协会”的名义进行活动，并派谢尔策

尔为代表到总委员会来，但是被断然拒绝了。

你大概已收到马克思寄去的八百多张会费券。请把会费券３９６

贴在章程扉页背面的上方，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得到三千份章程，

还有单据。请你看一下代表会议的有关决议①，那里说得很清楚。

寄去普鲁士贷款银行的十塔勒支票一张，以便支付附去的单

据上的那笔钱，单据签好后请退给我。剩下的钱请酌情处理。

此外，还寄去《东邮报》上发表的四篇会议②报道和给赫普纳

写的几行字。

库诺表现得很好，但他丢掉了职位，现在生活非常困难。

我总认为，你说的那个意大利人不是别人，正是斯蒂凡诺尼。

你可查一下：

（１）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日《自由思想》第１８期。为对抗国际而

成立的“唯理论者总协会”的纲领，规定要成立唯理论者的寺院，

这首先要募集大量资金来购买地产，并在会议厅里给每一个为协

会捐献一万法郎的资产者立一个大理石胸像。３９７

（２）接着，在第２０、２１期上越来越疯狂地攻击国际否定同盟

对无神论的理解，攻击总委员会施行暴政等等。

（３）隔了一段时期之后，又在１８７２年１月４日第１期上刊登

了一篇辱骂总委员会的长文章，其中照搬了《新社会民主党人

报》上的全部施奈德尔和维贝尔式的诬蔑３７０，并加了一些同样卑鄙

５０４１５８．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５日）

①

② 总委员会会议。——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四 关于向总委

员会交纳会费》。——编者注



的说明（例如，关于共产党人案件
１６５
）。

（４）接着又在１月１８日第３期上刊登了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２月２８日的信，信中答应支持斯蒂凡诺尼和发表他寄来的材料，

还答应要在萨克森代表大会上维护李卜克内西所不了解的那个可

敬的协会的纲领。

（５）接着又在１月２５日第４期上刊登了一篇辱骂总委员会的

文章，还是从《新报》上照搬了申克和维南德先生对马克思的诬

蔑。３９１

你可以看到，你对通信的热情竟把你拖进了多么可敬的协会。

站在斯蒂凡诺尼背后的不是别人，正是巴枯宁（他给斯蒂凡诺尼

提供了所有这些材料），而斯蒂凡诺尼简直是把你当作工具使用，

正象对待费尔巴哈一样，他的信也被引用了。毕希纳自然也和斯

蒂凡诺尼勾结起来反对我们。这都是你和你所不了解的人交往的

结果，当时你只要问一下，甚至只说出个名字，就完全可以从我

们这里得到全部说明，而不致使自己陷入这种窘境。现在你只好

给斯蒂凡诺尼写一封措辞强硬的短信，并把有关的一号《人民国

家报》寄给他。但是，由于斯蒂凡诺尼一定会设法不发表你的信，

所以你应把副本寄给我，我把它翻译出来，送给意大利的报纸发

表①，那里甚至巴枯宁派的报纸也常同这个人争吵。不过，如果你

想让我们在国外和你统一行动并维护你，那末首要的条件就是：你

不再给你所不认识的人写诸如此类的信来干扰我们。

在西班牙，人们忙于同政府进行斗争，没有谁再来考虑和我

们争吵。

６０４ １５８．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５日）

① 见本卷第６８０页。——编者注



马克思一家和我向你们大家，特别是向倍倍尔问好。

你的 弗·恩·

拉法格和劳拉在马德里，打算暂时留在那里。

１５９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６日于伦敦

致约·菲·贝克尔公民

亲爱的老战友：

过了这么多年又接到你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

关于列斯纳那十个法郎的事，没有问题。４１６

你能否给我出个主意，设法帮助库诺留在米兰？我毫无办法，

而我们当然很希望尽一切努力使这个可爱的年青人留在这样重要

的地方。可恶的意大利人给我带来的麻烦比整个国际给总委员会

带来的麻烦还要多，尤其令人烦恼的是，只要意大利工人还听任

一小撮空谈家——报界的下流作家和律师们——作为他们的主要

代言人，那就显然不会有什么成效。

马克思已把一百张一银格罗申的会费券按指定地点用挂号信

寄到科伦，但我们还没有收到回信。

你的那位年青朋友韦格曼看来正是那个人，为了他的事，我

的表妹博伊斯特夫人几年前曾往曼彻斯特写过信。那时我千方百

７０４１５９ 恩格斯致约·菲力浦·贝克尔（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６日）



计替他找职位，虽然我曾断定这是不可能的；结果什么也没有找

到，我便把这一情况详细地告诉了安娜·博伊斯特。我想现在再

替他往曼彻斯特写封信，不过最好让韦格曼告诉我，他能担负哪

个专业方面的工作。遗憾的是，恐怕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在这

里，德国和瑞士的年青技术人员多得很，一旦有个职位，马上就

会被人占去。我曾为一个亚尔萨斯的流亡者想尽一切办法，但是

毫无结果，虽然这个人就在当地，而且持有评价很好的介绍信；只

是过了很久才终于非常偶然地给他找到了一个教书的职位。

西班牙的情况很好。政府对国际采取的暴力行动使人们摆脱

了放弃政治的倾向。马克思的女婿，即马德里的拉法格，正在尽

一切可能扫除他们头脑中的另外一些巴枯宁主义的愚蠢思想。我

不再为西班牙担心了。在这里，同我们打交道的是工人，而巴塞

罗纳的那几个巴枯宁派医生和记者不得不非常谨慎地行事。西班

牙联合会委员会是完全拥护我们的。某些支部的讲话非常通情达

理，联合会委员会已经发出（或不久前准备发出）一份通告，其

中附有它同总委员会的所有来往信件４１７，然后提出一个问题：总委

员会是企图对他们，对西班牙人实行专政吗？在这期间出现了这

样一种局面，西班牙可能很快就会打起来，而这使汝拉人及其信

徒们的全部把戏彻底破产。事实上，他们在西班牙现在是有事可

做的，无需为这些琐事去争吵。

吴亭的信和《激进瑞士报》已经收到，我们会立即对这件事

进行必要的宣扬。

关于你所询问的信件的事，老实说我真忘记了。我马上写信

给弗兰克尔，问他是否收到了两封信，如果没有，我继续找一找，

假如丢失了，我也立即告诉你。

８０４ １５９ 恩格斯致约·菲力浦·贝克尔（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６日）



马克思和我问候你们大家。

致兄弟般的敬礼。

你的 老弗·恩格斯

１６０

恩格斯致朱泽培·贝内代蒂

皮  萨

［草稿］

［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８日于伦敦］

朱·贝内代蒂公民：

几天前我收到了您１月７日的信，我不能完全肯定这封信是

给我的，因为信上写的两个收信人——无论是“国际民主协会”，

还是“国际工人之间协会”——都同我们协会无关。但是，由于

您提到巴塞尔代表大会和汝拉通告３６１，可能您的信还是寄对了。

至于信的内容，我必须告诉您，这里根本不知道皮萨支部是

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第四条规定，凡愿意

加入国际的支部或团体，应立即向总委员会提出申请，总委员会

（决议第五条）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团体或小组参加国际，但它

们保留有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的权利４１８，总委员会只接受那些被

认为是真正工人的和国际主义的团体或支部，其章程不得与共同

章程有任何抵触（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第十四条）４１９。

我很遗憾，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竟会给所谓皮萨支部的自治

观念造成如此沉重的负担，这个支部现在还处在形成阶段，而且

还没有被国际所接受，但是它对“协会的性质本身”的了解居然

９０４１６０ 恩格斯致朱·贝内代蒂（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８日）



比那些从成立之日起就加入协会并参加起草协会章程的人们更清

楚。虽然您认为这个性质是“排斥任何权威原则”的，但是很遗

憾，总委员会至少要承认国际章程的权威，该章程要求总委员会

履行历届代表大会（包括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拒绝接受

那些因为主张自治而不承认协会共同章程的权威的支部。

至于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要求，那末在你们的支部没有按正

式手续被接受之前，我不能将此要求转告总委员会。我只能通知

你们，你们有幸成为汝拉通告公布后要求我们召开这种会议的第

一个（真正的或虚假的）支部。

１６１

马克思致斐迪南·约策维茨４２０

柏  林

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４日 ［于伦敦］

书记公民：

今天我只能对您作一个简短的答复。由于“国际警察”同国

际内部的一些叛徒勾结起来搞阴谋，总委员会给我增添了很多工

作，使我不得不把理论工作停下来。现在言归正题：

１．由于印制会费券３９６拖延了四个月（因为在伦敦出现了一些

事前没有料到的障碍），总委员会决定把剩余会费券的退还日期由

３月１日推迟到７月１日。（请将此事通知李卜克内西，因为我现

在没有时间给他写信。）

２．关于会费券的双份付款问题，您应在７月１日的报告里简

单地说明：寄来的钱里有多少是属于这类情况。

０１４ １６１ 马克思致斐迪南·约策维茨（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４日）



３．关于“通讯书记”，总委员会让柏林支部自行决定。
４２１

４．柏林支部属于这样一些国家的范畴，那里由于“法律障

碍”而不能建立经常性组织，因此，这些国家的支部有充分自由

按适合于该国法律的形式来建立，而并不因此丧失其他支部所享

有的任何权利。４２２

５．下届代表大会将于１８７２年９月召开。总委员会尚未决定

开会的地点。社会民主党最好能立即把它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通

知我们。

６．总委员会的定期报告由《东邮报》发表每周报道来代替，

这份报纸您将在今天第一次收到。

６．①《人民国家报》是属于您所询问的那一类“机关报”。

７．总委员会对柏林支部已经任命统计委员会４２３一事表示感

谢。

８．总委员会要我问一下汉堡人（即社会民主党委员会）４２４对总

委员会持什么态度？我们至今没有从那里收到过一封信。

９．总委员会请柏林支部发表声明，表示它同意最近一次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马·

１１４１６１ 马克思致斐迪南·约策维茨（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４日）

① 原稿如此。——编者注



１６２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６日① ［于伦敦］亲爱的荣克：

您能否在星期四晚上到我这里来，同我和恩格斯一起给报纸

写一篇关于总委员会用于流亡者的开支等等的报道？

请把你的收支簿带来，还有尽可能多的关于我们已经安排了

工作的人员的材料。

我们和许多法国人明天晚上不去霍耳博恩了，因为街上很乱，

会议无法举行。４２５

哈里逊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无耻地吹嘘他

那一伙给予流亡者的莫大援助，似乎这种援助使所有真正应受援

助的人摆脱了苦难。４２６

附上燕妮②的便条和汇款单。

您的 卡·马·

２１４ １６２ 马克思致海·荣克（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６日）

①

②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原稿为：“２７日”。——编者注



１６３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马 德 里

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８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孩子：

你可以从我没有给你和保尔回信来判断我的工作是多么繁忙

（我从去年１２月起就没有得到过安宁）。但是，我的心一直同你们

在一起。老实说，我最惦念的是可怜的小施纳普斯①的健康。我对

保尔最近的一封信甚至有些生气，信中尽是一些有关“运动”的

有趣的细节，而对亲爱的小病人却只字未提。

由于我不停地阅读和写作，几天前我的右眼开始发炎，现在

看东西很费劲，所以这封信也只能写一些最要紧的事情。

首先，凯累尔不再翻译我的书②了。在终于弄清他的地址后，

我立即给他写了信。他回信告诉我，他只译了二百页左右，并且

在５月以前不能继续进行这项工作，因为他签订了一项翻译医学

著作的合同。这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我已找了翻译费尔巴哈的

鲁瓦，他倒完全符合我的要求。从１２月底起，他已从我这里拿走

德文第二版修改稿近二百八十页。今天我已写信给他，要他把已

译好的那部分稿子立刻寄往巴黎。

至于传记，我还没有考虑好，为了这本书而发表一篇传记，一

般说来是否合适。４２７

３１４１６３ 马克思致·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８日）

①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关于写蒲鲁东的序言问题，我再考虑一下。
４２８

保尔要的出版物，明天就寄去。
４２９
因为我担心《雾月十八日》里

的某些统计资料不完全准确，总想找个时间核对一下，要不我早

就寄了。

我会给李卜克内西写信的。４３０

拉腊对于我党完全是个异己分子，用他的资金来出版我党的

文件是绝对不行的。４３１不过，你们不应同他的家属断绝联系。在某

种情况下，这种联系可能是有用的。

我为你们给伍德赫尔之流写东西而感到遗憾。这是些败坏我

们声誉的骗子。让保尔写封信给《太阳报》（纽约）的出版者查理·

安·德纳，并向他推荐西班牙的通讯，同时问一下稿酬条件（同美

国人打交道这种事情必须事先谈妥）。现附上几句话给德纳。如果

他不同意，我会在纽约找到其他报纸（《先驱报》或另外的报纸）。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施韦泽的报纸的继续，只不过换了编

辑部。原来的报纸总还保持一点体面，而现在的则成了通常的警

察报纸，成了拉萨尔派的俾斯麦报纸，就象俾斯麦的那些封建主

义的、自由主义的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报纸一样。

附带说一下，由于你们的一封信把我弄糊涂了，我在同拉沙

特尔签订的合同中列入了这样一条：“在接到要求十五天之后……

将在巴黎交付为数……的款项”。４１２我明天就写信告诉他，我宁愿

在７月１日付款。必要时我可以筹款，但必须及早告诉我。

现在，我亲爱的孩子，再见吧，千万次地吻小施纳普斯和你，

向保尔问好。

你们最忠实的 老尼克①

４１４ １６３ 马克思致·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８日）

①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反对分裂分子的《通告》①印好后，就给你们寄去。

１６４

恩格斯致西吉兹蒙特·波克罕４３２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３月初于伦敦］

……左尔格很天真，竟想要一本用我们的观点写的关于爱尔兰问

题的书！两年来我一直想写一本这样的书３３，但是战争、公社和国

际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不过，我可以向他推荐：

１．普兰德加斯特《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殖民》伦敦朗曼公司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第二版。

２．奥康奈尔《爱尔兰的回忆》伦敦达菲出版社１８６９年版。

３．伊萨克·巴特《爱尔兰人民和爱尔兰》伦敦里奇韦出版社

版。

这些都是论述现状的。

爱尔兰问题，不管它多么简单，但毕竟是长期历史斗争的产

物，同样需要加以研究，花两个小时就能掌握的指南是没有的……

５１４１６４ 恩格斯致西吉·波克罕（１８７２年３月初）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１６５

恩格斯致路易·皮奥１５１

哥 本 哈 根

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 ［于伦敦］

亲爱的皮奥先生：

我非常高兴接到您２月２４日的来信，如果我早知道您在哥本

哈根的确切地址，而且不是从吴亭那里听说您外出旅行的话，我

早就在接到来信之前给您写信了。当然，我们不可能不知道，莫

特斯赫德作为丹麦书记，远未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正如附上的

给丹麦联合会委员会的信所证明的，委托给他的各种事情都没有

完成。但是，要解除莫特斯赫德的书记职务，最好由丹麦联合会

委员会向总委员会（地址：伦敦西中央区拉脱本广场３３号总委员会

书记约翰·黑尔斯）提出质询，为什么通信工作搞得这样马虎。事

情是这样的：我们有意不想任命德国人当丹麦书记，我们的法国

人大部分不会用英文写信，而我们又不知道法文通信对你们是否

合适，所以我们只好挑选了一个英国人，因为你们给我们写信是

用英文，而还没有担任什么职务的英国人当中，最合适的是莫特

斯赫德。但是，我们看到，一事无成，必须设法使通信工作活跃

起来，使整个事业不致消沉下去。前书记柯恩只关心自己的同行

雪茄烟工人，此外，在１８７１年９月的代表会议上，比利时人就他

在受总委员会委托去比利时期间的行为，要求对他追究责任。４３３从

此以后，他就不露面了。

在正式关系重新调整以前，如果您不反对，我将暂时以私人

６１４ １６５ 恩格斯致路·皮奥（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



方式同您通信。我还将每周寄给您一份登有总委员会会议正式报

道的《东邮报》。２月２４日的一号，我已经寄出了。当然，您将用

丹麦文给我写信，我完全懂您的语言，因为我读过许多斯堪的那

维亚的文献，遗憾的是，我不能用丹麦文给您回信，因为我从来

没有在这方面实践的机会。也许以后会有机会！除我之外，还有

马克思懂丹麦文，在总委员会里恐怕再没有别人了。

我将尽一切努力随时把为《社会主义者报》写的通讯寄给您。

如果可能的话，今天或明天您就会收到一篇①。可惜在目前，意大

利和西班牙书记的职务和其他事情，使我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没

有一点时间。在没有为您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物色到通讯员以前，我

将亲自过问，使您收到这些国家的消息和报纸。最好是您用《社

会主义者报》交换那里的报纸——当然，那些报纸是周报，而你

们的是日报，这就应当考虑钱的问题。

您大概在日内瓦和莱比锡已经听说，受巴枯宁领导的某些分

裂分子企图在非常代表大会上指控总委员会３６１。问题的实质在于

国际对政治问题的立场。这些先生要求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行动，其

中包括放弃一切选举，而国际从一开始，就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是社会解放的手段这一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②，总委员会捍卫

了这一点。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③引起了这场斗争的爆发；而由于

代表会议有关原则问题的那些决议，在未被各联合会承认以前，不

具有约束力，所以，承认这一项决议的丹麦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

７１４１６５ 恩格斯致路·皮奥（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九 关于工人阶

级的政治行动》。——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２９页。——编者注



是很重要的。关于问题的实质，我就不说什么了，因为对象丹麦

人这样一个政治上开展的民族来说，这会是一种侮辱。

其实，声明承认代表会议决议的，已经有大多数（支部①），这

就是苏黎世支部，瑞士罗曼语区、德国、英国、荷兰和美国的支

部。在西班牙，４月份召开的代表大会将作出决议；在意大利，依

然是一片混乱；比利时人至今沉默；在法国，所有支部都赞同决

议，在那里不可能建立联合会。

汝拉人要提前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企图已彻底破产，他们在

自己的石印通告（３月３日）里自行放弃了这一企图。４３４站在他们

一边的曾有：西班牙的一个支部（马利奥尔卡的帕耳马）；意大利

的一个支部（都灵支部——该支部现已脱离他们），以及各种既不

想加入国际，也没有交纳会费的伪支部（皮萨支部、博洛尼亚支

部等等）；还有伦敦的所谓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３２２，然而这个支部由

于它自己的特殊章程同共同章程相抵触而从未被国际所接受，此

后便分裂成四派——情况就是这些。此外，总委员会针对这些阴

谋拟了一份答复②，现在正在印刷，一旦印好，我就给您寄去。

我今天给您寄去的有：马德里《解放报》一份，法文和英文

的代表会议决议各一份，英文和德文的新版章程各一份。我暂时

每周把《解放报》同《东邮报》一起寄给您，并将写信给马德里

和意大利，要他们给您寄报纸。如果您在《社会主义者报》复刊

后随时把有意思的那几号寄给我四至六份，那末在你们最后达成

协议以前，我将以适当的方式把它们散发出去。

据我所知，莫特斯赫德没有向丹麦联合会委员会建议承认代

８１４ １６５ 恩格斯致路·皮奥（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这个词看来是《新时代》杂志在１９２１年发表这封信时加的。——编者注



表会议的决议，也没有执行关于贴会费券的决定，所以我只好自己

承担起这一责任，并通过您把这些事通知丹麦联合会委员会。至于

会费券（代表会议决议第四项第一条至第五条）３９６，因为印出来的

时间比预计晚得多，总委员会决定把结算日期从３月１日（第四项

第四条）推迟到７月１日。暂寄去五百张会费券，合两英镑一先令

十便士，并请告诉我们，是否还需要和需要多少。这些事最好是告

诉莫特斯赫德（地址：西中央区拉脱本广场３３号①）或黑尔斯。我

们在这里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你们丹麦国会选举的结果４３５。我们

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使加入国际的工人在各国国会中占有席位，使

至今独享这种荣誉的倍倍尔得到各国的支持。我们认为，在你们丹

麦，很有可能把我们自己的人选进去，希望取得成功。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 弗·恩格斯

来信最好写下列地址：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白恩

士小姐；里面不必加信封——这是我的住宅。拉脱本广场我每周

只去一次，我们已经从霍耳博恩搬出来了。

９１４１６５ 恩格斯致路·皮奥（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

① 总委员会的地址。——编者注



１６６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 ［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我找不到韦梅希的支部４３６的章程。请看一下是否在您那里。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马克思

１６７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１５１

霍 布 根

１８７２年３月８日 ［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今天刚从李卜克内西那里收到德文版的章程，星期一①才能

发出。你们那里显然以为总委员会只要一挥手就什么都有了，而

实际上，如果没有委员和私人朋友的个人捐助，它肯定是什么事

也干不成的。从您的来信、施佩耶尔和波尔特的来信中，我看到

和其他国家的通信中同样的情况。在每个国家里，人们都认为，我

们的全部时间只能用于他们那一个国家。如果我们对每一件小事

０２４ １６７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３月８日）

① ３月１１日。——编者注



都要抱怨的话，那末我们就可以抱怨说，例如你们的总结报告是

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同时送到我们这里的。

总委员会委托我全面报告美国发生分裂的情况３９８（由于欧洲

国际内部的复杂局面，我们不得不把这件事从一次会议推到另一

次会议），所以我仔细地阅读了来自纽约的全部通讯和报纸上发表

的全部材料，我发现我们远远没有及时地、准确地得到有关挑起

分裂的那些因素的情报。我起草的决议①一部分已被通过，另一部

分将在下星期二②进行审查，最后的决定将寄往纽约。

您将收到一千份德文本章程。黑尔斯将寄去五百份英文本。我

将寄去二百份法文本，法文本已全部发完。

埃卡留斯说，他已把文件寄给了格雷哥里４３７（与他私人通信的

人），因为您曾写信告诉他，您已辞去自己的职务，但没有指定任

何新的通信人。

对专职的“法国”通讯书记一事的控诉完全是不公正的４３８，因

为德国人也有自己的专职通讯书记，而合众国书记埃卡留斯尽管

会用德文、英文通信，但不会用法文通信。此外，这种控诉极不

策略，因为它似乎证实了总委员会法国委员们的那些怀疑，即第

一支部３３７企图对其他支部实行独裁。你们的控诉是同另一个委员

会的控诉同时到达的，那个委员会说，第一支部违反章程，在老

委员会里的代表过多。

另一个委员会购买章程付的钱要多些，因为他们要交纳入会

费（起码他们是这样说的）。

但愿您的委员会对总委员会的决议感到满意。

１２４１６７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３月８日）

①

② ３月１２日。——编者注

卡·马克思《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编者注



我们将在日内瓦出版一本篇幅同《内战》差不多的反对分裂

主义者的小册子①。在此期间，他们却竭力使尖锐的论战缓和下

来，在他们最近发表的通告里已有所收敛４３４。

匆匆草此。

您的 卡·马克思

１６８

马克思致艾米尔·埃德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３月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埃德：

在您还没有把自己的家具从住宅里搬出时，什么也别对您的

房东讲。否则他会把家具扣押下来，给您造成种种麻烦。

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１６９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马 德 里

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如果您愿意把您的事情委托给我，我是乐于接受的。您只须

２２４ １６９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１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一份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扉页

上面有马克思的题字：公民马提奥·皮罗

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９日被接受为国际会员。

卡尔·马克思１８７２年３月９日于伦敦



写信给您的代理人，要他把您将交给我一并保存的股票和债券按

我的地址——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用
·
保
·
价信寄给我就行了。

至于息票、股息和利息，在我没有查看票据之前，无法 向您说什

么，不过，处理这些事情是毫无困难的。至于现金，我想您最好

用汇票寄到马德里，存到当地的银行家那里，在当地不会找不到

可以接受这一委托的人。不过，如果您愿意把这笔款子也交给我，

那就请您明确指出，把这笔款子换成由我
·
在
·
伦
·
敦提取的期票（或

支票），也用保价信寄来。无论是哪种情况，期票一定要短期的。

或者您把这笔款子分开，吩咐您的代理人把一部分寄往马德里，另

一部分寄给我。您看怎么合适就怎么办。无论如何，寄期票比寄

银行券要方便得多。用这两种办法都会丢失，不过用期票丢失的

可能性要小些；再说，万一被盗窃，银行券是丢定了的，但窃贼

要把期票兑现就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知停付。

即使是保价信，从一个国家寄到另一个国家，总要冒一定的

风险，但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把您的股票等等弄到我这里

来。最近我们多次使用保价信，因为我们的信件不寄保价就往往

收不到，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保价信却一封不差地都收到了。

我曾从这里寄给您不少报纸，如２月１４日寄去《东邮报》、《人

民国家报》、苏黎世《哨兵报》和纽约《社会主义者报》的四份剪报。

２月２１日寄去《东邮报》、《社会主义者报》和章程的法文本

（是给《解放报》的）。

明天我将寄给您两号《东邮报》。遗憾的是，两个老太太的通

信地址是我们仅有的两个地址，能再有一个寄信和寄报纸的地址

十分重要，因为原来的地址肯定会引起怀疑。

我很明白，我们在那里的朋友们处理问题确实比他们在报上

５２４１６９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１日）



所表现出来的要实际得多，我也完全清楚这是什么原因。例如，我

完全相信，当他们要求在发生重大事件之后立即把土地和劳动工

具交给应该拥有这些东西的人时，他们十分清楚，这是办不到的，

但是为了表示其一贯的主张，他们不得不提出这种要求。我们应

该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处境。巴枯宁主义这堆垃圾不可能在一天内

清除掉，但清除工作终于认真地开始了，这就很不错。

您大概已从最近的汝拉通告里看出，那个荒唐可笑的运动是

怎样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４３４。不过，总委员会的答复通告①正在印

刷，您还可以让我们在当地的朋友思想上有所准备，我们对这伙

人是很不客气的，我们要把我们知道的有关他们的全部事实——

这些事太卑鄙了——向协会宣布。我们现在必须彻底粉碎这个宗

派。最近几个月来，我和摩尔把时间完全花在这些事情上了，再

不能这样下去了。昨天，我才把这本驳斥他们的谬论的写了满满

十二页的小册子寄到那不勒斯去。在那不勒斯，他们所有的人都

是巴枯宁分子，其中只有卡菲埃罗一人至少是善意的，我和他在

通信。

关于其他事情，我将给您夫人②写信。

我的妻子向你们俩问好。

忠实于您的 将军③

６２４ １６９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１日）

①

②

③ 恩格斯的绰号。——编者注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１７０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马 德 里

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我为保尔在《解放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向你祝贺，我们大

家都很喜欢这些文章，这在西班牙人盛行空谈的荒漠中，给人以

清新之感。最近一年半来，你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不用说，对此

我是十分关切，有时甚至十分担心的，而现在，保尔正是在关键

时刻来到马德里，对我们和整个协会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对

你来说应当是一种慰藉。假如巴枯宁之流在西班牙占了上

风，——没有保尔那是完全可能的——那末，事情就会闹到分裂

和公开争吵的地步。现在一切捣乱的尝试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而

我们可以宣告全线胜利了。《解放报》上的那些文章，第一次把真

正的科学奉献给西班牙人，你对这些文章也作出了很大一份贡献，

而这正是在科学方面的很大一份贡献，因此我作为西班牙书记应

该特别向你表示感谢。

我从那不勒斯出版的《钟声报》上看到，保尔已把他的活动

扩展到了这个城市，这就更好了。整个意大利最坏的巴枯宁分子

都盘踞在那不勒斯。卡菲埃罗是个好人，但他是天生的和事佬，这

样的人当然是很软弱的；如果他不赶快改正，我对他也就不抱什

么希望了。在意大利，记者、律师和医生争相钻营，以致我们直

到现在还不能同工人建立直接联系。现在情况开始有所改变，我

７２４１７０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１日）



们看到，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工人和代表他们的那些人是完全

不同的。可笑的是，这些人叫嚷说：我们要完全的自治，我们不

要领袖，同时却让一小撮资产阶级空谈家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这

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在这方面，西班牙人要好得多，他们

一般说来要比这些意大利人开展得多。

你们家里现在因龙格的事充满了一片欢乐，如果说在你订婚

时，曾对你那情意绵绵的目光开过一些颇不俏皮的玩笑，那你现在

完全可以进行报复了，因为燕妮在这方面是表现得很充分的。总

之，这件事很合她的心意，她很幸福、快乐，而且身体也感到好多

了。龙格是个很好的同志。杜西对这件事也很满意，看来，她似乎

不反对步她的后尘。后天龙格将在你们家里露一手：他要烧一盘诺

曼底式比目鱼，这是他的家乡莱；我们也接到邀请，有趣的是我的

妻子①对此将会多么喜欢。他上次表演的焖牛肉，并不很成功。

丰德维之流在这里已经道德败坏。这是些彻头彻尾的骗子。

多谢那首欢乐的西班牙诗，它使我们大家捧腹大笑。

施纳普斯②好些了，很高兴，希望很快会听到他完全恢复健康

的消息。可怜的小家伙是够受罪的了。

再见吧，我有什么不对之处，请你原谅，请相信，不管你们

走到那里，我都最诚挚地关怀着你们。我的妻子，虽然没有同你

见过面，但她向你致衷心的问候。

永远是你的 老将军③

８２４ １７０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１日）

①

②

③ 恩格斯的绰号。——编者注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１７１

恩格斯致路易·皮奥

哥 本 哈 根

［１８７２年３月中于伦敦］

亲爱的皮奥先生：

我认为，除了我从《社会思想报》上翻译的两篇出色的文章

之外，我没有更好的东西可以作为我的第一次通讯寄给您了。我

完全不知道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谁，但文章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经

济条件和历史条件的深刻理解使我感到惊奇，想不到在一份来自

地球上如此偏僻角落的报纸上竟有这样的文章。

附带说一下，由我登在总委员会会议报道中的《社会主义者

报》的那篇关于通过合作社组织农业生产的文章，已在西班牙、意

大利和美国报刊上发表，现在我又看到它转载在《社会思想报》

上。４３９这篇文章引起了轰动，因此不会不产生效果。一般说来，在

吸收小农和小租佃者参加无产阶级运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

丹麦人由于当地的条件和政治上的高度发展，现在走在所有其他

民族的前面。我对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人讲过这一点，但可惜他们

在学丹麦文方面实在太懒了。

莫特斯赫德没有参加最近三次总委员会的会议。他告诉我们，

他打算辞掉丹麦书记的职务。他说他太忙了，无法履行书记的职

责。

因此，请您暂时和我通信；可能由此而引起的您对总委员会

应负的全部责任，由我来承担。我们打算让一个法国人——巴黎

９２４１７１ 恩格斯致路·皮奥（１８７２年３月中）



公社委员①来担任丹麦书记。

致社会主义敬礼，握手。

您的 弗·恩格斯

我把葡萄牙文的文章译成了法文，因为这种语言几乎可以逐

字逐句地翻译，所以我尽可能译得确切些，而不去注意文字的优

美，甚至没有顾及法文文体的规范。

１７２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１５１

霍 布 根

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５日于伦敦

西中央区拉脱本广场３３号

（总委员会的新地址）②

亲爱的公民：

随信附去总委员会的决议③（英文本和法文本），另一个委员

会将从勒穆修那里收到这些决议。

埃卡留斯在３月１２日的会议结束时私下告诉我，他将不给纽

约寄去决议，并将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出不再担任合众国书记的职

务。由于总委员会在下星期二④以前不能决定这件事，所以我和勒

０３４ １７２ 马克思致弗里德·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５日）

①

②

③

④ ３月１９日。——编者注

卡·马克思《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编者注

马克思补写的。——编者注

库尔奈。——编者注



穆修寄去的决议都没有书记签字，不过从决议的形式来看，并不

一定要书记签字。决议将在下周的《东邮报》上发表。

在讨论时，埃卡留斯对你们的委员会采取了非常敌视的态度。

他在发言和表决时，都反对决议第三项的第二条４４０。此外，使他恼

火的是，为了节省时间，我没有把决议草案提交给有他参加的小

委员会４４１，而直接提交给了总委员会。由于总委员会听取了我对这

样做的原因的解释之后完全赞同这个做法，埃卡留斯才不得不压

住自己的怒火。

告诉你们的委员会一个秘密消息，哈勒克夫妇（男的是个蠢

货，女的是个“卑鄙的阴谋家”）在我们多数人缺席的情况下，曾

一度钻进了总委员会，但这对可敬的夫妇由于同所谓法国人支部

勾勾搭搭而很快被撵了出去。这个法国人支部是被国际开除的，在

全民投票前夕，我们曾在《马赛曲报》和《觉醒报》上揭露它是

“警察支部”。２６此外，这两人回到纽约后就成立了一个与国际敌对

的协会，并同伦敦法国人支部的余孽保持经常的联系。勒穆修把

这些事也通知了另一个委员会。

第十支部（法国人支部）就美国的分裂问题给总委员会写了

一封很好的信。４４２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１３４１７２ 马克思致弗里德·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５日）



１７３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７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朋友左尔格：

我对您有个请求，但愿它不会使您太为难。

能否请您买五十份载有《共产党宣言》英译文的《伍德赫尔

和克拉夫林》和五十至一百份载有法译文的《社会主义者报》并

给我寄来４１５。只要告诉我需要多少钱，我立即把钱寄给您。如果买

不到这么多份，那就能买多少份就买多少份。虽然这两种译文都

有待改进，但我们暂时还得利用它来进行宣传；我特别需要法译

文，以便在罗曼语国家用来反击巴枯宁们和蒲鲁东主义者在那里

广为散布的谰言。

一旦马克思和我有时间，我们就准备出《宣言》的新版本，并

附上序言等等２０６，但现在我们的事情太多。我除了担任西班牙和意

大利的书记职务之外，现在还要担任葡萄牙和丹麦的书记职务。马

克思现在正忙于他的《资本论》第二版和当前急需的各种译文的

校订工作。

我们原定在明天召开群众大会来纪念３月１８日的革命，但是

昨天晚上突然接到通知，不让我们使用已租好的礼堂了！借口是

不允许法国共产主义者在伦敦的任何一个礼堂举行集会。由于礼

堂的主人不愿意白白放弃十英镑十先令的租金，加上我们也要求

２３４ １７３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７日）



赔偿损失并争取得到点什么东西，所以很明显，政府得赔偿损失。

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冒一次险，并将从容地到那里去４４３，如果

大门上着锁（很可能是这样，但也不一定），那我们就要强迫那个

告诉我们上述通知的人做证人，看一看会有什么结果。无论如何

我们要让格莱斯顿先生出出丑。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里斯本出版了《社会思想报》（里斯本市圣波阿万图拉大街５７

号），第一号上有几篇非常出色的文章。

随信寄去布鲁塞尔《自由报》上的一篇关于阿瑟·奥康瑙尔

的文章，看来很值得把它翻译出来，登在《爱尔兰共和国》上。这

是迄今在全欧洲的报刊上唯一的一篇为这个不幸者辩护的文章。

１７４

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４４４

圣 塞 瓦 斯 田

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我很赞同。这本书这

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

为重要的。

这是您的想法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

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

３３４１７４ 马克思致莫·拉沙特尔（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８日）



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

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

继续读下去而气馁。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

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

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亲爱的公民，请接受我对您的忠诚。

卡尔·马克思

１７５

恩格斯致切扎雷·贝尔特４４５

都  灵

［草稿］

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１日于伦敦

切扎雷·贝尔特公民：

公民埃·佩沙尔于２月底路经都灵，我从他那里得到您的地

址，并得知您现在接替了因盗用公款而被开除的卡·特尔察吉，担

任我们“无产者解放社”支部的书记。因此，现在和您通信将是

我非常乐于担任的职务。

我刚刚接到特尔察吉的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他辞去了书

记的职务，退出了“无产者解放社”，因为该协会是由政府的走狗

和马志尼分子组成的，并说由于他宣扬反对资本的战争而协会蓄

意对他表示不信任。

当然，我们宁愿相信您和你们委员会其他成员对佩沙尔说的

４３４ １７５ 恩格斯致切·贝尔特（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１日）



话，而不相信特尔察吉来信中说的话，这个人一贯对我们玩弄种

种花招。但是，为了能够确有把握地和坚决地采取行动，并在即

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请您以你们委员会的名

义寄给我们一封正式公函，说明对特尔察吉的谴责，并将你们协

会通过的有关他的决议通知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里存在两个互相

竞争和敌对的支部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幸亏组织条例（巴塞尔代

表大会的决议）赋予总委员会接受或不接受任何新支部的权力４４６。

您会看到这个权力对于我们的组织是多么必要，而特尔察吉的汝

拉朋友们却把这个权力描绘成权威主义的和不正当的。

请您尽快地给我回信。兄弟般的握手。

您的

１７６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马 德 里

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图尔：

随信寄去我们反对分裂主义者的通告①中有关总委员会职能

的摘录。

总委员会为了在每个具体情况下运用共同章程和历届代表大

会的决议而所能做到的一切，就是作出决议这一最高的判决。但

是，在每一个国家里，执行这些决议则完全取决于国际本身。因

５３４１７６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１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此，一旦总委员会停止行使作为维护国际共同利益的工具的职能，

它就会完全无所作为和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总委员会本身是协

会中为保持协会的统一和防止敌对分子篡夺所必要的有效力量之

一。尽管现今的总委员会有种种缺点，但它面对共同的敌人而赢

得了道义上的影响，这就触犯了一些人的自尊心，这些人一向把

国际仅仅看成是满足个人虚荣心的工具。

首先，不应当忘记，我们的协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而

绝不是为推选一些清谈家而建立的团体。目前，毁坏我们的组织

就等于放下武器。资产者和各国政府所盼望的莫过于此。请读一

读“地主议会”议员萨卡兹关于杜弗尔法案的报告４４７。协会最使他

惊叹和害怕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它的组织”。

伦敦代表会议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出色的。在丹麦、新西

兰、葡萄牙都建立了新的联合会；在合众国、
·
法
·
国（马隆之流自

己承认，他们在那里连一个支部也没有）、德国、匈牙利、英国

（继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建立之后）都有巨大的发展。不久以前又

建立了一些爱尔兰支部。在意大利，仅有的两个真正的支部——

米兰支部和都灵支部——都属于我们，在其余的支部里，为首的

都是一些律师、新闻记者和其他资产阶级空谈家。（顺便说一下，

巴枯宁对我个人不怀好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在俄国丧失了任何

影响，那里的革命青年是跟我走的。）

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已经在法国、美国、英国、爱尔兰、丹

麦、荷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除汝拉人外）得到承

认，也已经为意大利的真正工人支部，以及俄国人和波兰人所承

认。不承认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人们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将不

得不同国际的绝大多数人分裂。

６３４ １７６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１日）



我的工作很多，以致没有时间给我亲爱的白鹦鹉①和亲爱的

施纳普斯②写信（我很想知道有关他的更多的消息）。说老实话，国

际占去我太多的时间，要不是我坚信在这个斗争时期我仍然必须

参加总委员会的话，我早就退出了。

英国政府阻挠我们纪念３月１８日这个日子；现在给您寄去英

国工人和法国流亡者的群众大会所通过的一些决议。４４３拉沙特尔

是个可恶的骗子。他使我把时间消耗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例如，

他关于我手迹的回信；我只好建议他进行修改）。

鲁瓦（波尔多市孔狄亚克街６号）是一个出色的翻译４４８。他已

经把第一章的稿子寄来（我已把德文第二版的稿子给他寄到巴黎

去了）。

您的 老尼克③

［附件］４４９

摘  录

总委员会的加聘权

  “总委员会的成员是经常变动的，尽管有些创始人继续留任，

就象在比利时、罗曼语区和其他联合会委员会内一样。

总委员会要有三个根本条件才能执行自己的权力。首先，它

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委员，以便完成它所担负的多种工作；其次，总

委员会应当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组成，最后，工人成

分应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但是，由于工人受就业机会的束缚而

７３４１７６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１日）

①

②

③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劳拉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者注



使总委员会的人员经常变更，如果总委员会没有加聘权，它怎么

能够把所有这些必要的条件结合起来呢？”（注：伦敦总委员会四

分之三以上的委员是雇佣工人。）

总委员会的职能

“和一切资产阶级团体的章程相反，国际的共同章程对自己的

组织结构问题只是轻轻地提了一笔。它让组织结构在实践中发展，

而由未来的代表大会加以固定。但是，鉴于只有行动的统一和一

致才能赋予各个国家的支部以真正国际的性质，所以章程对总委

员会比对组织的其他环节给予了更多的注意。

最初的章程第五条（修改过的章程①第六条）规定：

‘总委员会是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的国际机关’。”

（然后举出这种活动的例子——通报、该作的统计、等等，以

及汝拉人所伪造的重要地方：

“在
·
需
·
要
·
立
·
即
·
采
·
取
·
实
·
际
·
措
·
施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

·
所

·
有
·
团
·
体
·
能
·
同
·
时
·
和
·
一
·
致
·
行
·
动。”）

“这一条继续说道：‘在一切适当的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

各种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

共同章程委托总委员会拟订应提交代表大会审查的具体问题

等等（见修改过的版本第四条和第六条）。在最初的章程中，各组

织的独立活动同整个协会的统一行动是没有抵触的，因此第六条

（修改过的章程第七条）规定：（见该条）。

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第一个决议（１８６６年）（第一

条）声称：

８３４ １７６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１日）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一决议使总委员会从一开始所处的那种地位，即协会的执

行机关的地位合法化了。同时日内瓦代表大会委托总委员会公布

‘章程的正式的和必须遵行的文本’（见修改过的章程。附录一、第

１６、１７页）。

这次代表大会决定（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

十四条）：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订自己的地方性

章程和条例。但其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谁应当确定这种一致呢？显然，如果没有这一职能所依据的

‘权威’，决议就会无效。那时不仅可能产生警察的或者敌对的支

部，而且游民宗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慈善家也可能钻进协会而歪曲

它的性质，这些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就会以数量上的优势压倒工人。

全国性联合会和地方性联合会一开始在本国就掌握权力，根

据新支部的章程是否符合共同章程这一点，决定是否接受新支部。

总委员会履行这类职能是由共同章程第六条（修改过的章程第七

条、结语）加以规定的，这一条给地方性独立团体（即在该国联

合会组织之外成立的团体）保留了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联系的权

利。”
·
国
·
际建立以来，这些地方性独立团体都是在被总委员会接受

后才得到了承认。

“同是章程第六条（修改过的章程第七条）还估计到成立全国

性联合会在某些国家中会遇到立法方面的障碍，因此，总委员会

有责任在那里代行联合会委员会的职能（见《１８６７年洛桑代表大

会记录》第１３页）。

自从公社覆灭以来，这些立法方面的障碍在各国日益增多了，

９３４１７６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１日）



使得总委员会在那些国家中为防止可疑分子钻进协会队伍而进行

的工作更加必要了。例如，不久以前法国的一些委员会曾请求总

委员会进行干预，以便摆脱警探的纠缠，而另一个大国（请勿外

传——奥地利）的国际会员则要求总委员会只承认那些由它直接

指派的全权代表或他们自己建立的支部。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时所

持的理由是，必须用这种办法来摆脱挑衅分子，后者大肆叫嚷要

赶紧建立按其激进主义来说是前所未见的支部。”

（
·
注：当然，在波兰和俄国这些国家中，国际会员只能同总委

员会保持联系，总委员会在那里的行动应当十分谨慎。）

“总委员会和国际的所有组织一样，有义务进行宣传。它依靠

自己的宣言同尚未建立协会的国家中的个别人士通信并通过它在

北美、德国和法国（以及奥地利、新西兰）的许多城市中为国际

的第一批组织奠定了基础的代表来履行这个义务。”

“总委员会的另一个义务是帮助罢工工人，保证整个国际对他

们的支援（见总委员会向历届代表大会的报告）。下述事实同时也

可以表明，总委员会对罢工斗争的干预具有怎样的意义。英国翻

砂工人抵抗团体本身是一个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合众国有分支

机构的国际‘工联’。然而美国翻砂工人在罢工期间认为必须请总

委员会来说情，以防止把英国翻砂工人运往他们国家去。”

（
·
注：欧洲唯一真正的国际工联是雪茄烟工人（制造雪茄烟的

工人）的工联。但是他们完全处于无产阶级的运动之外，只是为

了本行业的利益才利用总委员会。）

“国际的发展赋予了总委员会以及联合会委员会以仲裁者的

职能。”

尽管总委员会没有提出要求，“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年）

０４４ １７６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１日）



决定：

‘联合会委员会应向总委员会每三个月提出一次有关所属各支部的组织

工作和财务状况的报告’（见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关于组织问题的第三项决

议）。

最后，巴塞尔代表大会只是使那些在协会发展进程中在组织

工作方面形成的关系固定下来。如果它过分扩大了总委员会的权

力范围，那末这究竟是谁的过失呢？难道不是竭力要求这样做的

巴枯宁、施维茨格贝耳、弗·罗伯尔、吉约姆和社会主义民主同

盟的其他代表们的过失吗？”（
·
注：这些先生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

设想总委员会将迁往日内瓦。）

“下面是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两项决议：

‘四、每一个想加入国际的新支部或团体，必须立即将其申请通知总委员

会’；

和‘五、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团体或组织，但它们保留有向

应届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的权利。’

·
正
·
是这
·
两项决议的确给了总委员会干预联合会内部生活的权

利。然而，
·
除
·
了
·
对
·
在
·
联
·
合
·
会
·
组
·
织
·
之
·
外
·
建
·
立
·
的
·
支
·
部
·
或
·
在
·
还
·
没
·
有
·
国
·
际
·
的

·
国
·
家
·
中
·
成
·
立
·
的
·
支
·
部
·
以
·
外，这些条文从未被运用过。在那些情况下，

总委员会的干预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总委员会从来都没有干

预过那些准备参加已存在的组织或联合会的新支部的事务。”

“我们在上面所援引的决议仅仅是和新成立的支部有关；而下

面的决议则和已被承认的支部有关：

‘六、总委员会也有权将国际的支部暂时开除（见下面的
·
注
·
释）直到应届

代表大会为止。’

‘七、总委员会有权解决属于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团体或支部之间、或各全

国性组织之间发生的纠纷；但是，它们保留有在应届代表大会上对总委员会

１４４１７６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１日）



的决定提出申诉的权利，应届代表大会应该做出最终决定。’

这两条在万不得已时是必需的，但迄今为止总委员会从未使

用过它们。它一次都没有采取过暂时开除支部的手段，遇到冲突

时它只是以双方都承认的仲裁者的身分进行活动。”

（注：从附上的关于美国的分裂的决议①中，您可以看到，总

委员会
·
暂
·
时
·
开
·
除
·
的
·
那
·
个支部几乎

·
完
·
全是由资产者组成的。在合众

国，资产者钻进来了，力图把国际变成自己的工具，这是极其危

险的。这一情况本身证明巴塞尔代表大会第六项决议的必要性。）

除了随着国际的历史发展而增加的各种职能之外，总委员会

还有我们协会的敌人所赋予它的另一个职能。敌视无产阶级运动

的所有政党和支部都把总委员会当作他们攻击的目标，把它列于

国际工人协会之首。

１７７

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

都  灵

［草稿］

１８７２年 ［３月］２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于本月１３日给您写了一封信，后来收到了您同月１０日的

来信。佩沙尔在都灵听说４５０，您被开除出“无产者解放社”的一系

列原因是：您拒绝交出属于协会的一笔款子和我寄给您的二百张

会费券，等等，等等。

２４４ １７７ 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１日）

① 卡·马克思《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编者注



当提出这类指责的时候，总委员会在作出有利于这一方或那

一方的决定之前，完全有必要了解这些指责是否公正。所以请您告

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无疑不能对这类事情置之不顾。

至于一百五十里拉的补助金①，这笔钱不是总委员会的，而是

一个为了给友好报刊募集资金和其他国际目的而建立的私人委员

会的，不过，由于您仓促地发表了有利于汝拉人的热烈的宣言，使

委员会确认，您干预了您无疑不知道其实质的事情，所以这笔钱

就立即改作别用，而目前再也没有闲置的资金。

我已经六个星期没有收到您答应定期给我寄来的《无产者

报》了。

我们更改了总委员会开会的地点。目前，我不能给您另外的

私人通信地址，不过，我想您已有的那个地址：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

号，总比总委员会的地址好些。

我想萨维奥已不住在伦敦，而是到外地工作去了。４５１

敬礼并祝解放。

１７８

恩格斯致詹纳罗·博维奥４５２

特 拉 纳

致特拉纳的公民詹纳罗·博维奥

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６日于伦敦

尊敬的公民：

您通过尊敬的公民恩利科·比尼亚米盛情给我寄来的各种文

３４４１７８ 恩格斯致詹·博维奥（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６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７４—３７８页。——编者注



件，我已收到，现在怀着感激的心情奉还给您。

国际的总委员会作为具有一定职能的行政机关，不可能研究

并正式讨论这些文件，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些文件转交给总

委员会中懂意大利文的委员，他们都很满意地阅读了这些文件。

我们高兴地看到，当伦敦这里第一次成立国际工人联合组织

时，您在遥远的阿普利亚提出了同样的主张，并在那不勒斯代表

大会４５３上勇敢地捍卫了这个主张。谢谢您把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因

为这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早在１８６４年，即使在我们当时还不可

能与之建立联系的那些国家里（因为我们不知道在那里应当同谁

联系），整个文明世界的工人结成联盟就已经被认为是历史的必然

了。①我们真诚地感到遗憾的是，意大利各工人团体在１８６４年没

有响应您的主张，这大大地阻碍了意大利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

我们十分满意地读了您在《自由报》上发表的那些捍卫巴黎

公社、反对维·雨果和其他人的文章４５４。我们很乐于相信，这是为

此目的而用意大利文写的第一批文章。与此同时，我们在这里发

表了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３月２３日，我给您寄去了一

份英文的和一份德文的宣言，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法文本，而意大

４４４ １７８ 恩格斯致詹·博维奥（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６日）

① 在信的草稿中删去了：“毫无疑问，如果意大利各工人团体在１８６４年支持了

您的主张，从而奠定了符合本国社会条件的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基础，那末现

在在意大利，持宗派主义空谈（何况这些空谈根本不是意大利的，而是法国

的和俄国的）的工人团体就会少些。我认为，在工人运动中，真正民族的思

想，即符合在该国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和农业方面的经济因素的思想，同时也

总是真正国际主义的思想。意大利农民的解放不会经过英国工厂工人将要实

现的那种解放形式，但是，两者对本身的、符合本国条件的形式理解得越深

刻，他们对这种解放的实质的理解的分歧就会越小。”——编者注



利文本（发表在吉尔真提①的《平等》上）尚未准备好。您可以从

这篇宣言中看到，我们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忘记

履行自己的职责。

敬礼和兄弟情谊。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意大利书记

弗里德思希·恩格斯

１７９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杜 塞 尔 多 夫

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２［—２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诺：

今天早上收到您的信，这是我一直焦急地等待着的。冈多尔菲

不久前写信给我，怀疑意大利政府是否已把您引渡给普鲁士人了。

关于您被捕等情况，我是从报上知道的，报上也曾暗示，您已由于

“没有任何生活资料”而被驱逐，在米兰的报纸上登了一篇持这种

说法的警方简讯。这件事并非无关紧要。这是普鲁士、奥地利和意

大利警察之间国际勾结的第一个功绩，如果说他们还没有把您从

巴伐利亚边境押解到杜塞尔多夫去，那末您只能感谢巴伐利亚人

的愚蠢。明天晚上我将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总委员会，然后，将整个

事件列入正式报道，登在《东邮报》上，并分发到世界各国去②。同

时，您可以用您自己的名义，就这件事写一篇报道，寄到《人民国家

５４４１７９ 恩格斯致泰·库诺（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２）

①

② 弗·恩格斯《关于对国际会员泰奥多尔·库诺的迫害》。——编者注

现在称作：阿格里琴托。——编者注



报》、日内瓦的《平等报》和《玫瑰小报》去。至于英国、美国、西班牙，

以及法国，我们在这里会想办法的。４５５恶棍们最后必定会感到，这

件事不会那么简单就了结的，国际的胳膊毕竟要比意大利国王的

胳膊还长一些。所有这些东西一经刊登，我就寄一份给您，同时也

把能为您收集到的报纸一并寄去，不过不会很多。

李卜克内西给您出的主意——写信给俾斯麦——很好，不过

这完全是出于另外的原因。首先，俾斯麦不会使您如愿以偿，相反

他会感到高兴，会对巴伐利亚人把您放走而感到恼火，因为巴伐利

亚人不了解他们得到了一个绝妙的借口，可以押解一个国际会员

通过德国的全境。然而您应当给俾斯麦写信，这不过是为了以后把

他的回信——当然是些空洞的托辞——寄给倍倍尔，倍倍尔可以

就此在国会里闹一场。当然，由于意大利如此出色地执行了俾斯麦

的命令，而要俾斯麦哪怕是动一动指头去指责意大利，那是根本谈

不上的。

您从党内同志那里只得到这样微不足道的援助，这不应使您

感到奇怪。从您以前的一封来信中，我已经明白，您对在患难中得

到援助抱着某些幼稚的幻想，可惜我对这封信的回信被警探没收

了，因此您没有收到。还要补充说明一下，尽管我们的德国工人在

理论方面大大超过其他各国的工人，但在实际行动中，他们还远未

摆脱原来的“行会习气”，同时，由于德国所固有的恶劣的小资产阶

级环境的影响，使他们表现得极其冷酷无情，尤其是在钱的问题

上。所以，您在这方面的遭遇丝毫不使我感到奇怪。假如我有钱，

我会寄些给您，可是，我们这里经费十分拮据。我们这里有上百个

无依无靠的巴黎公社流亡者（真正是无依无靠的，因为没有哪一个

民族在国外象法国人那样无依无靠），而没有被他们花掉的钱，又

６４４ １７９ 恩格斯致泰·库诺（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２）



给了在爱尔兰的科克的一个很好的小伙子①，他在那里建立了国

际，因此被神父和资产者革出教门，完全破了产。所以，现在我们正

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地。要是我们能从什么地方弄到一些钱的话，我

一定注意不把您忘掉。

请来信告诉我，您在您那种专业的哪些部门工作过，一般说来

您能做些什么工作，我马上就去打听一下，可否在这里为您找点工

作。尽管在英国的外国工程师过多，但是也许还能想想办法。我有

一些很有用的关系。

在您被监禁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件。在都灵，特尔察吉

由于诈骗行为，以及同警察局长的可疑关系而被撵出了“无产者解

放社”②。他还出版了两三号《无产者报》，在这几号报纸上，同以前

一样，攻击工人联合会，称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为坏蛋、资产者和下

贱货等等，不过这家报纸，同意大利几乎所有新的小报——《铁锤

报》、《钟声报》等等一样，看来现在完蛋了。我已给特尔察吉写了

信③，问他这些指责有什么根据，他给我寄来一号充满谩骂的《无

产者报》作为回答，并声称，从这份报纸里我就会明白，这些人全是

恶棍！我对此人早有怀疑。雷吉斯（在您那里时名叫佩沙尔，现在

在日内瓦）获悉，他经常到洛迦诺去找巴枯宁。很好，他现在已经自

我暴露，表明他是一个最平庸的无赖。

在博洛尼亚，罗曼尼亚工人联合会召开了代表大会，暴露了它

是一个纯粹的巴枯宁主义组织。４５６罗曼尼亚人加入了国际，但是根

本不愿意听关于承认章程等等的话。虽然代表大会在３月１８日就

７４４１７９ 恩格斯致泰·库诺（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２）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４４２—４４３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３４页。——编者注

德·摩尔根。——编者注



召开了，但他们至今什么也没有写给我们，我们要狠狠地斥责他

们。腊万纳支部写信给我们要求加入，但同时声称要“保持本身的

自治”，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们，承认不承认我们的章程。４５７

我刚刚从收到的一卷报纸中得知，佩察和泰斯蒂尼也在米兰

被捕（３月３０日左右）。

总委员会关于巴枯宁一伙的通告①正在排印，大概将于下星

期末印好。我会马上把它寄给您的。通告里一切都说得十分直截

了当，它将引起一片喧嚣。我打算明天寄给您一些报纸，有《玫瑰小

报》和一些别的意大利报纸，以及我能弄到的一切。

４月８—１１日在萨拉哥沙召开了国际的西班牙会员代表大

会，会上我们的人战胜了巴枯宁分子。４５８现在查明，在西班牙，在国

际内部依然存在着巴枯宁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秘密团

体，即这个不反对政府，而反对工人群众的秘密团体！我有充分理

由怀疑，意大利的情况也是这样。对于这一点，您感觉如何？

要是贝克尔在西班牙给您找的工作有了什么结果，请马上告

诉我，以便我可以把您推荐给我们的人。这个工作，大概是在西班

牙唯一的工业省份卡塔卢尼亚，您在那里能起很好的作用，因为尽

管那里的工人群众是好的，然而他们把自己的报纸（巴塞罗纳的

《联盟》）和最重要的岗位都交给了巴枯宁分子掌握。

现在在都灵出版的唯一的一家报纸是《反基督者报》，同每周

出版的《玫瑰小报》相类似。此外，还有洛迪的《人民报》、博洛尼亚

的《工人联合会报》、吉尔真提②的《平等》，所有其他的意大利报纸

都垮台了。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我早就料到一定会是这样的。很

８４４ １７９ 恩格斯致泰·库诺（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２）

①

② 现在称作：阿格里琴托。——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少几个为首的人是干不了什么的，而意大利的群众仍然很落后，办

不了这么多报纸。要使群众摆脱马志尼分子的各种愚蠢思想的影

响，还应当长期地、顽强地进行工作，并且理论水平要大大超过巴

枯宁分子才行。

非常感谢您告知米兰的通信地址。如果您先给这个人①写封

信，并请他把关于国际在米兰的现状的报告寄给您，您再转寄给

我，由我给他答复，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现在的通讯书记是莫·

冈多尔菲，不用说也是一个巴枯宁分子。

请尽快来信告诉我，特别是按您的专业现在您能够担负什么

工作，我好采取一些措施。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

来信最好用您现在给我写信的地址（您从杜塞尔多夫来信用

的地址）。

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３日

１８０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对于你们在法庭上的演说４５９，我们向你们所有的人表示祝贺。

在不伦瑞克案件３１９之后，应当给这个坏蛋以回击，而你们很出色

９４４１８０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３日）

① 达尼埃利。——编者注



地做到了这一点。你们本来可以不说的唯一的一点，就是关于国际

的一千名会员。４６０

在英国这里，陪审员夜间被锁在房间里，或者在监护下被拘禁

在旅馆里，为的是不让他们同任何人接触；他们被押着出去散步，

连星期天去教堂——如果他们想去的话——也是如此。只有在审

理象蒂奇伯恩这类案件时才例外４６１，这是因为时间拖得太长（一百

五十天），不可能这样做。但是就连那次，对陪审员也是非常挑剔

的。

马克思一旦核对了１８６４年的《泰晤士报》，马上就会答复《协

和》的。４６２

你的信刊登在《东邮报》上
４６３
，《晨邮报》是否刊登了，搞不清

楚，因为这里根本找不到这种报纸，——这里已经没有放着这类东

西的阅览室了。我们定期把《东邮报》寄到各国去，因此这封信的传

播会比通过其他报纸广泛得多，而且是在需要知道的人中间。

判决必定会撤销，这是无需怀疑的。这种非法行为是从反蛊惑

者７３案件以来闻所未闻的。造成这样的先例未必对民族自由资产

阶级有利，而且我非常怀疑俾斯麦是否敢于在普鲁士做出此类事

情，他现在正在把一些小邦推到前面并想败坏这些小邦的声誉。

英国报刊上关于案件的报道，我看到的很少，——我所阅读的

外国报纸只是《每日新闻》而已，你当然知道，自从出现一便士报

纸４６４以来，如果自己不买报纸，已经没有地方能够看到报纸了。附

上《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它可能对你很有用处。

印刷章程①的账单，我已经交给马克思了，一有可能，我们马

０５４ １８０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３日）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上就把钱寄去。

布朗基的照片我至今没有找到；有照片的法国人不肯拿出来，

而在这里又无法找到。

附上捐给流亡者的六塔勒的收据。

我不可能立即寄一篇《宣言》的序言给你们。４６５为此必须研究

近二十四年来的社会主义文献，以便补充第三部分，把它提高到现

代水平。因此，只好到以后再版时再说了，不过，我们将寄给你们一

篇为这个单行本写的不长的序言①，这也就行了。

肖伊说的比利时人的情况，一部分是正确的；这些人从来就不

值多少钱，现在则更不值钱了。我们已派了一个人到那里去，他很

快就会把确切的情况告诉我们。然而肖伊的结论是不正确的，群众

任何时候都不会跟着安斯先生（他通过自己的俄国老婆同巴枯宁

有某种联系）和斯廷斯先生（此人的虚荣心可能使他做出蠢事）走

得这么远。何况在其他国家里，我们的事业进展顺利。在西班牙萨

拉哥沙代表大会上，我们的拥护者击败了巴枯宁分子。４６６

至于库诺，他在米兰活动得很出色；他写信告诉我的种种苦

楚，完全是可信的，并为意大利报刊所证实②。我一点也不怀疑，他

到巴伐利亚的时候，曾流落街头，自己没有钱，又得不到援助，许多

地方对待他都非常粗暴，这不是由于他个人的过错，而完全是因为

他加入了国际。可能他对指望得到的援助抱着某些幼稚的想法；但

是你们最好把钱留给这种人，而不要白白地浪费在鲁特之流的懒

汉和恶棍身上，关于这些人，在审判时宣读的那些信件中，你们自

１５４１８０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３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４５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编者

注



己就谈到过（遗憾的是，这些信件没有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好

象这会有所帮助似的！）。这样，钱就会用得更恰当了。当然库诺没

有参加“党派行会”，因而不该遭受贫困！要是我有钱，说老实话，我

更乐意把钱寄给他，而不寄给另外的人。

总委员会反对巴枯宁分子的通告①大概在下星期出版，它是

用法文刊印的。现在，马克思的书第二版的第一分册②很快就要出

版了，不过，在马克思没有写信告诉你或书没有出来之前，请不要

说出去。俄译本很好，已经出版，法译本正在排印。

附上：

（１）六塔勒的收据；

（２）《东邮报》的剪报三份——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等

等；

（３）有关纪念３月１８日４４３的剪报一份；

（４）爱尔兰的文件两份③；

（５）我们对议会辩论的回答④；

（６）《每日新闻》上有关你们案件的文章４６７——共九个文件。

邮班就要截止了。多多问候倍倍尔，你们不要泄气，他们还不

会把你们送进监狱的。请关照一下，使会费券很好地销售出去，而

且不仅是在莱比锡；在下届代表大会上将会通过更严格的规定。

多多问候你家里的人。

你的 弗·恩·

２５４ １８０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３日）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

编者注

《爱尔兰的警察恐怖》，另一个文件未查明。——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１８１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埃卡留斯４６８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５月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埃卡留斯：

看来你发疯了，不过目前我还认为这是暂时的现象，所以，我

暂且不以Ｓｉｒ或者Ｈｅｒｒ或者Ｄｏｍｉｎｅ①称呼你，并用德文，而不用

英文给你写信。

如果你的记忆力还没有连同德语一起丧失的话（而在这种情

况下，总委员会的记录会对你有所帮助），那末，你会记得，自国际

成立时起至上届代表会议②止，我和英国人之间发生的一切争论，

无一不是由于我始终站在你一边而引起的４６９，例如：第一、在《共和

国》反对奥哲尔、克里默、豪威耳等人的问题上；第二、在反对福克

斯（我曾同他很要好）以及在反对黑尔斯（当时你是总书记）的问题

上。

因此，如果说后来发生了冲突，那就要弄清楚是谁挑起的。我

只反对过你两次：

第一次是由于过早地公布了代表会议的决议，你自己知道，从

你那方面来说，这是一种失职行为。４７０

第二次是由于你最近在美国的问题上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且

不说你招惹卡尔·海因岑之流所支持的美国报纸对我的谩骂。对

３５４１８１ 马克思致格·埃卡留斯（１８７２年５月３日）

①

② 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编者注

Ｓｉｒ（英语）、Ｈｅｒｒ（德语）、Ｄｏｍｉｎｅ（拉丁语），均为“先生”之意。——译者注



这种谩骂，如同对来自这方面的正式的或私下的赞扬一样，我都毫

不在意。）

但是，看来你以为，当你犯了错误，别人就得对你说恭维话，而

不是象对其他任何人一样向你指出真理。明天晚上我将把格雷哥

里的信４７１还给你。今天，我必须同时看法文和德文的校样①，所以

没有时间看美国的材料。

至于我的“起诉书”，我只简单地指出如下两点：（１）即使你的

申诉是有根据的，但是你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以你所采取的这种方

式给纽约写信，那也是完全错误的；（２）你指责总委员会隐瞒文件，

是毫无根据的。如此而已。

最后，我向你提出忠告。你不要以为，你私人的和党内的老朋

友由于认为自己有责任反对你的任性，而在现在或将来对你的态

度会因此而变坏。另一方面，你也不要以为，为了一定的目的而需

要你的那一小撮英国人会是你的朋友。假如需要的话，我可以证明

事实恰恰相反。

现在向你问候。后天是我的生日，因此我绝不希望以失去一位

老朋友和老同志这种不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这个日子。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４５４ １８１ 马克思致格·埃卡留斯（１８７２年５月３日）

①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和德文第二版校样。——编者注



１８２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２年５月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现在才明白，你们为什么总是不信任库诺：你们把他看作是

贝克尔的代理人，似乎他负有使德国的国际重新回到日内瓦总支

部①怀抱的使命。这完全是多余的。当库诺在开姆尼斯②的时候，如

果你们不是那样柏拉图式地对待国际的话，那他早已就在那里加

入国际了；由于他在米兰没有我们的通信地址，所以，他就根据他

所知道的唯一的地址找了贝克尔，而贝克尔接待了他，并让他来找

我们。贝克尔曾一度打算把持德国，而且在某些方面或许仍在进行

一些阴谋活动，于是你们就根据这一点对一个迫不得已（因为你们

不想做任何工作）去找贝克尔的诚实的年青人表示怀疑！你所说的

那些谣言，在我没有得到证实以前，我是不相信的；我对你们在纽

伦堡等地的通讯员的信任，远不及我对库诺的信任，库诺对我还从

未讲过假话，很少有人象他那样经常提供如此准确的情报。库诺的

父亲是杜塞尔多夫的一个普鲁士官员；库诺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

把库诺赶出门外；现在库诺只好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老头子的财

产状况和库诺本人的财产状况是毫不相干的。

附去《解放报》上拉法格的一篇文章，想必你们那里总会有懂

５５４１８２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５月７日）

①

② 现在称作：卡尔·马克思城。——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６２—４６４页。——编者注



西班牙语的人，可以把它翻译出来。
４７２
拉法格在西班牙做了很多工

作，而且做得很好，《自由报》上的那篇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通

讯就是他写的；请不要忘记转载上一号《自由报》上的第二篇通讯，

他在这篇通讯中，揭露了巴枯宁分子的密谋，同时描述了代表大会

上拥护我们的人对巴枯宁分子所取得的辉煌胜利。４７３这是对巴枯

宁这个蠢货的决定性打击。现在《解放报》是我们最好的报纸。这

些巴枯宁分子都是蠢驴。西班牙人有一个很好的组织，这个组织最

近六个月来表现得很出色。现在来了这些蠢货，他们以为用自治的

空话就能够唆使人们在实际上解散这个组织。

你应当多利用《东邮报》，因为我们在这个报纸上所报道的东

西，确实要比阿科拉先生关于各种体制中最好的体制的那种学究

式的法学谰言更有意义。４７４

我仍然认为，判决是会撤销的。首先，手续上有许多错误，其

次，审讯引起了极大的哄动４５９。俾斯麦应该看到，这一次做得太过

分了，对他来说，撤销要比批准更为有利。

据我所知，斯蒂凡诺尼没有发表你的信①。我收到的《自由思

想》不全；遗憾的是，在你的信寄到意大利时，正赶上我们所有的报

纸（我曾把信寄给了这些报纸）都很快停刊了。至于毕希纳，你只要

看看他最近的一篇冒牌社会主义的拙劣作品，就足以确信这个可

怜的侏儒对马克思怀着多么强烈的嫉恨和仇视，此人剽窃和歪曲

马克思的著作，而根本不提马克思的名字。我仍然认为，正是他把

所有这些胡言乱语灌输给斯蒂凡诺尼的。但是，正如对我们恨得要

死的马隆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和你的关系倒很好。

６５４ １８２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５月７日）

① 见本卷第６８０页。——编者注



给你寄去一份今天的《每日新闻》，上面有一篇文章生动地描

绘了德国的教授和大学生们在亚尔萨斯的所作所为和亚尔萨斯人

对待他们的态度。还有一篇是评述德国大学生的。两篇通讯都是

同一个福尔布斯少校写的，他曾和萨克森人一起在巴黎城下，当时

对德意志官兵赞不绝口，因而，他对德国人颇有好感。对“德国文

化”代表人物的这些描述，你应当加以利用；它生动地证明，这种资

产阶级“文化”已衰败到何等地步，而它的正式代表者又是多么滑

稽可笑。４７５

只要一有时间，我就立即给你写一篇关于住宅缺乏现象的文

章，来反驳《人民国家报》上一系列文章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陈述的

蒲鲁东主义者的荒谬的臆想。４７６

我们对汝拉人的回答
①还在印刷。这些合作印刷厂真见鬼！

关于代表大会的问题没有什么好写的。在什么地方召开，可能

最近就会决定。打算解决什么问题，你是知道的。

我们在丹麦的拥护者被捕一事对我们很有帮助，对被捕者不

会造成多大的危害。４７７丹麦不是萨克森。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谁被

捕，因此不得不中断通信。

《解放报》现在定期刊登《人民国家报》的摘要，劳拉在做这一

工作。请注意按时把报纸寄到那里去。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联合会委员会把事情全搞糟了；我们在那

里的两个正派人魄力不够，应付不了；外省的工人要好得多，但是，

根基最差的是布鲁塞尔，只要中心还在那里，就未必会有什么好结

果。安斯已到佛尔维耶去了，从此《自由报》变得通俗多了。这是一

７５４１８２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５月７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个胜利。

问候你的夫人①和倍倍尔。你大概已经知道，燕妮·马克思和

龙格订婚了。《资本论》第二版②和法文版的前几分册近日即将出

版，校样已在这里。

你的 弗·恩·

拉法格谈的关于毕希纳的情况显然是无稽之谈；这些详细情

况他并不十分清楚。

１８３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塞  兰

１８７２年５月７［—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诺：

您就您的案件写信给俾斯麦，这是完全正确的，哪怕让他出一

次丑，并使倍倍尔有机会在帝国国会就此发表讲话，也应该这样

做。载有总委员会会议报道的《东邮报》，您大概已经收到了，在那

篇报道③中我谈了您的案件；这份报纸我是本月２日从这里寄出

的。大概您也已经收到了４月２４日和２７日给您寄去的报纸。我

还谈了关于纵火的阴谋，但是，这一点在报道中反映得很不好，每

当我没有亲自来写此类东西的时候，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这篇报道

８５４ １８３ 恩格斯致泰·库诺（１８７２年５月７—８日）

①

②

③ 弗·恩格斯（关于对国际会员泰奥多尔·库诺的迫害》。——编者注

德文第二版。——编者注

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明天寄给您
４７８
。

关于您的情况，我曾写信告诉曼彻斯特的一位从事棉纺业的

朋友，毫无疑问，他会尽力帮您的忙。遗憾的是，现在他每星期只有

两天时间在曼彻斯特，在最近大约四个星期内，他要在郊外他父亲

的工厂里度过其余的时间，所以，在他完全回来以前，他能为您办

的事情就很少了。我的另一个朋友是一位顾问工程师，他的交谊很

广，可惜他现在恰好已经离开，要到德国去两个月。如果最近我不

能告诉您什么好消息，那便是由于上述原因。

西班牙有巴枯宁分子的秘密团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详细

情况可见布鲁塞尔的《自由报》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报道（第

二篇），这篇报道您大概在近日的《人民国家报》上也可以读到。４７３

好在一些优秀人物在代表大会上很快就看穿，这个秘密团体的利

益同国际的利益是根本不相容的，由于对他们来说国际是最宝贵

的，所以他们立即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留在秘密团体里只是为了

监视它，使它的活动瘫痪。其中有一个人①曾在这里出席代表会

议②，他确信，那里人们对他说的诽谤总委员会搞阴谋、搞独裁等

等的话纯属胡说八道。此后不久，我们最优秀的人物之一——半法

国人、半西班牙人③就到马德里去了，这样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西

班牙人有一个很好的组织，他们有充分权利以此自豪。这个组织最

近六个月来表现得很出色，但是，巴枯宁同盟的这些蠢驴出现在萨

拉哥沙代表大会上，他们仅仅为了“支部的自治”竟要求把整个组

织变成一个死气沉沉、无所作为的组织！这些先生对西班牙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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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所采取的也就是汝拉的蠢人搞的那一套，即对总委员会进

行各种各样的指责和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取消授予总委员会

的一切权力，把总委员会降为一个普通的通讯局。但是，西班牙的

工人们嘲笑了这些空谈家，并一致要他们放规矩些。这是迄今为止

对巴枯宁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巴枯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西班

牙），这次打击也一定会对意大利发生影响。

我毫不怀疑意大利也存在着同样的秘密组织，尽管它可能不

象在迂腐的西班牙那样有严格的纪律。在我看来，能最好地证明

这一点的是，在那里全国各个角落都同时自上而下地提出同一个

口号，几乎象军事行动一样准确（注意：这正是那些所谓为了对

抗国际而经常向人民宣扬“自下而上”原则的人）。您不了解这个

组织的内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是巴枯宁分子，也只有他

们的首领才了解这个专为亲信者建立的团体。与此同时，在意大

利也出现了一些良好的征兆。费拉拉人已有所觉悟，承认了章程

和组织条例，并把他们自己的章程寄来请求批准①，这也是同巴枯

宁分子提出的口号完全抵触的。在意大利，最大的困难就是同工

人建立直接的接触。这些该死的巴枯宁主义空谈家——律师、医

生等等——真是无孔不入，他们俨然以天生的工人代表自居。只

要我们能够冲破这种障碍，并和群众进行接触，那里的一切就会

顺利进行，事情很快就会走上正轨，然而，如果没有落脚点，那

末在任何地方，要做到这一点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很重要

的一点是您能够留在米兰，随后在必要时走访这个或那个城市，在

一些主要的据点上，有一两个能干的青年，这样有半年的时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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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能对付这帮坏蛋了。

关于西班牙的警察机关，我只能告诉您这样一点，根据一切

迹象判断，它是极其愚蠢的，内部也很不一致。例如，我们在马

德里有一位优秀人物①，按照内务大臣②的命令他应被驱逐出境，

但是马德里的总督声称不必如此，因而他就安然地留在那里了。

５月８日。我刚写好这封信，就收到您从塞兰寄来的信。普鲁

士警察机关的事４７９，我不明白。警察机关对您是绝对不会采取任何

行动的，只要您不给它以法律追究的借口，而这一点看来您是避

免了的。也许是您的爸爸为了摆脱在那里碍事的儿子而故意编造

了这样一出滑稽戏？

不管怎样，我在这封信里给您寄去五十法郎的银行券，情况详

述于后。在塞兰我没有通信地址，但是我现在马上就写信给布鲁塞

尔市圣约翰医院的塞扎尔·德·巴普（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

员），让他写信告诉您几处地址，同时我也就此写信给阿尔弗勒德

·埃尔曼，他住在列日市圣马丁山街５７号（不知他是否还在列

日）。要是最近您没有接到德·巴普的信，那您就给他写封信，并告

诉他是我让您找他的。要是您到列日去，那就去找一下埃尔曼，我

在这里给他附上几句话，他可能会给您一切方便；这样做比我通过

邮局写信给他要好些；他可能已经不在那里了，不过反正您离那里

相当近。只要有一封信寄不到或被邮局拆开，那您就很可能暴露。

关于贝克尔，我将在下封信里告诉您一些相当滑稽可笑的秘

密。

忠实于您的 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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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埃尔曼的信只能交给他本人。他也是生活在反动家庭里。

５月８日晚。由于我要进城去取随信附上的那五十法郎的法

国银行券（日期：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１日，号码：２６４８６２６，左上角：６２６，

右上角：Ｚ１０６），没有来得及把这封信用挂号寄出，而汇款又非寄

挂号不可，所以我还有时间跟您谈谈贝克尔的事。这些事又一次

说明，世界历史是由一些多么渺小的阴谋构成的。老贝克尔很久

以来一直对组织问题抱着自己的１８４８年以前时代的老看法：建立

一些小的联盟，为了使这些小联盟有一个总的共同的方针，它们

的领导者相互间应保持一定程度的组织联系，有时还要搞点秘密

活动，等等。这里还要加上一个也属于那个时代的想法，即德国

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应设在德国境外。当国际成立和贝克尔掌管了

瑞士等地的德国人组织时，他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支部。这个支

部又在瑞士、德国等地建立了一些新的支部，因而逐渐变成了

“若干德语支部的总支部①”，并企图不仅充当居住在瑞士、美国和

法国等地的德国人的最高领导，而且充当德国和奥地利的最高领

导。这完全是１８４８年以前的革命鼓动的老办法，而只要它是建立

在各支部自愿服从的基础上，那也就是无可非议的了；但是，这

位非常可爱的贝克尔只是忘记了一点：这些微不足道的手段和目

的，对于整个庞大的国际组织来说，未免太不相称了。然而，贝

克尔及其朋友们毕竟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并且始终是坦率而公开

地作为国际的支部。

与此同时，德国的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了，摆脱了拉萨尔主义

的桎梏，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领导下表示原则上拥护国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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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运动变得非常强大，并且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以致不承认日内

瓦总支部的领导；德国工人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选举了自己

的领导机构。然而，德国工人党同国际的关系始终是不明确的。这

种关系纯粹是柏位图式的，甚至个人（极少数例外）也没有正式

会籍，而建立支部又为法律所禁止。结果，在德国造成了这样一

种局面，只要求享受国际会员的权利，但不肯履行义务，只是在

伦敦代表会议之后，我们这里才坚持要他们也履行义务。

现在您可以了解，德国的领袖们和日内瓦总支部双方之间不

仅必然会出现某种竞争，而且必然会发生一些冲突，特别是在交纳

会费的问题上。至于总委员会在这里象通常一样究竟表现了多少

权威主义，您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总委员会从来没有过问这

些事，完全听任双方自行处理。每一方都各有是非曲直。贝克尔从

一开始就很重视国际，但是他想采取早已过时了的形式；德国的工

人们希望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愿受日内瓦的地下会议所控制，在这

方面李卜克内西等人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这些人竭力企图使国

际服从于德国的特殊目的，并利用国际来为自己谋利。总委员会只

有应双方的要求或者在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才进行干预。

显然，李卜克内西把您当成了贝克尔的代理人，当成了为日

内瓦总支部奔波的人，看来，他对您的不信任都是由此而来的。他

也是一位１８４８年时代的人物，过于注重这类微不足道的琐事。值

得庆幸的是，您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我指的不是从二月战斗到

六月战斗之间的第一次革命高潮，这是很了不起的，我指的是从

１８４８年６月开始的民主资产阶级的密谋活动和随之而来的

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年的流亡活动。而现在，运动的规模大大地扩展了。

我想这一点能够说明您在莱比锡所受到的待遇。对于这类琐

３６４１８３ 恩格斯致泰·库诺（１８７２年５月７—８日）



事不必特别注重，所有这些事情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行消失

的。当您碰到国际的比利时会员时，您可能也会失望的。首先，您

对这些人不要抱过大的希望。这是一些很好的人，可是就整个说

来，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在走老路，在他们看来，空谈要比行动更

重要。在比利时，高喊自治和权威主义的空话也可以招徕很多人。

好吧，这些您会亲自看到的。

忠实于您的 弗·恩·

１８４

恩格斯致约·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１８７２年５月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许多事情说明你们关于在日内瓦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是对

的，这个建议在这里也很受欢迎，不过现在自然不能做出任何决

定，因为情况每天都会发生变化。目前，在对这个问题做出最后决

定以前，我们需要了解，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你们是否能够确

有把握在瑞士代表中取得一个巩固的、可靠的多数。同盟的先生们

会竭尽全力用那套老的手腕（象在巴塞尔那样）来保证自己的多

数。汝拉人将代表一些虚设的支部；意大利人（除都灵外）会派出清

一色的巴枯宁的朋友，甚至米兰也会如此，自从库诺被驱逐之后，

这些先生又在那里重新占了上风；西班牙人将会分裂，力量对比如

何，现在还不好说。德国将同往常一样，代表人数很少，英国也如

此；法国只能选派几个在瑞士的流亡者，或许还有这里的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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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人很靠不住；这样看来，要保证一个强大的多数，还必须作

巨大的努力，因为一个微弱的多数并不比没有任何多数更好些，而

那样一开始就又会发生争吵。所以，请你们把你们那里以及瑞士德

语区的情况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们，免得我们失算。

库诺为躲避警察，不得不逃离杜塞尔多夫。现在他正在列日

附近的塞兰。

韦格曼在曼彻斯特，但是他始终犹豫不决，以致在这段时间

内，情况发生了变化：营业更不景气，工作也就很少。然而我还

是努力在为他尽快地找点事情做。马克思向你致衷心的问候。

致友好的问候。

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８５

恩格斯致费拉拉工人协会４８０

［书信内容记录］

［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０日 ［于伦敦］

因为这封信足以说明“保持自治”的含义，特此通知已经批

准。

同意寄我们所有的出版物。

请把人数、情况等等报来。

现通知，总委员会将立即着手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代

表大会将于９月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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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５［—２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谢谢转来佛尔维耶的来信４８１。它证实了我们从其他方面得到

的消息，至于安斯，令人高兴地得知，他对《新社会民主党人

报》的偏爱不仅在《自由报》上已有所流露，而且表现得很露骨。

安斯通过自己的老婆成为巴枯宁分子以后，他的所作所为是完全

合乎逻辑的。好啊，一切卑鄙的家伙都凑到一起去了。

我向埃卡留斯谈了与他有关的事。对此他回答说：请告诉李

卜克内西，等他答复了我去年７月的信，那时我们再来商谈通信

的问题。左尔格写信告诉你的事４８２，现在成了指责埃卡留斯的理

由，由于埃卡留斯总是信口开河，所以他在这里的威望大为下降。

关于代表大会的地点，显然目前还不能做出任何决定。

《人民国家报》如此畅销，使我很高兴。只要时间许可，我将

更经常地写些文章，不过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疲劳到了何等程

度，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得由马克思、我、还有一两个人来办。

《宣言》的序言①，我们将在最短时期内写好。马克思在法译

本②上的工作很多。一开头就得作大量修改。加上还要看德文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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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校样。

关于住宅缺乏现象的文章①今天或明天可以脱稿。

汝拉联合会出版了一种恶劣透顶的报纸《汝拉联合会简报》，

订购处设在阿德马尔·施维茨格贝耳那里（伯尔尼汝拉山区桑维

耳耶），全年四法郎，半年两法郎。你们应当订阅这份报纸，时常

对它敲打敲打，这是巴枯宁的半官方刊物。在最近一期上，他们

公开向西班牙警察机关告发了化名住在马德里的拉法格。４８３

附去《东邮报》的剪报一份
４８４
，大概他们寄给你的是上午版，

由于黑尔斯懒惰，那里往往缺少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给出版者写封短信寄到我这里来，要求他们给你寄下午版。

不然，你会什么情况也了解不到。虽然我那篇关于萨拉哥沙代表

大会的报道的内容是完全正确的②，但是拉法格忘记告诉我们，在

那同时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承认和赞同比利时代表大会（１８７１

年１２月２５日）的决议３８２。因此，胜利远远不象他向我们描绘的

那样完满。我正等待着关于这项决议的详细消息。

同盟作为一个秘密团体至少在西班牙还继续存在，这一点已

经得到证实和承认。拥护我们的人也参加到里面去了，他们认为，

事情也只能是这样。对于巴枯宁先生说来，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

事。

不要忘记转载拉法格在《自由报》上发表的关于萨拉哥沙代

表大会的第二篇通讯４７３。这篇通讯使汝拉人暴跳如雷；他们在自己

最近的一号报纸上对拉法格、我、马克思、赛拉叶公开进行了攻

击。但是，对通讯里所揭露的秘密团体却只字未提。这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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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点。所以，对此应尽量广泛地加以宣传。我确信，在瑞士和意

大利也有同盟的秘密组织，但还难于提出证据。下一号《平等

报》将刊登拉法格反对汝拉人的一篇声明。

５月２２日。这几天我已写完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现附上。你

的那位蒲鲁东主义者①将会感到满意。

关于我的《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我将写信给维干德。在代

表大会结束以前，无论如何谈不上了，现在我的工作很忙。

《德法年鉴》只有在旧书商那里才能买到，这一点你应该清楚，

《哲学的贫困》也是如此（在巴黎的弗兰克的继承人菲韦希那里或

许能找到几本）。出版文集是我们老早的计划，但是这也需要时间。

克纳普先生会从《资本论》中得到相当有教益的东西；假如他对

这本书有所领悟的话，那他也许会明白，是否要归附我们，而如

果那时他连这一点还认识不到，那末，无论是摩西还是先知也都

帮不了他的忙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论》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而在着手研究其他问题之前，他就应当把这两章弄清楚。

你希望对蒲鲁东作些解释，随信寄去的那篇文章暂时足以使

你满意了。

寄去的《东邮报》上关于西班牙的那篇报道②，你也许还没有

收到，请不要发表。这篇报道是根据拉法格的来信写的，但是由

于汝拉人把代表大会的另一项决议作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４８５，而

拉法格关于胜利的最初几次报道无论如何是有些夸大的，所以，最

好不要用总委员会的名义向外宣传；我也不把这些报道寄往意大

利和西班牙。

８６４ １８６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５—２２日）

①

② 《弗·恩格斯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发言记录》。——编者注

米尔柏格。——编者注



目前我正在考虑在《宣言》的序言里写些什么。
４６５
马克思到西

蒂区核对《协和》的引文去了；这些先生将会弄得手足无措。４６２

致衷心的问候，但愿判决很快就会撤销。

你的 弗·恩·

汉堡委员会４２４对国际的态度如何？我们现在必须把这个问题

弄清楚，而且要尽快地弄清楚，以便使德国能够妥善地派代表出

席代表大会。我还必须请你明确地说，你们同国际的关系到底怎

样。

（１）会费券大概发行了多少，发行点有多少，哪些地方在发

行。芬克所统计的那二百零八张，还不是全部吧？

（２）社会民主工党是否打算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如果打算

派，那末它准备怎样事先调整同总委员会的关系，以便使它的委

托书不致在代表大会上引起争议？为此就应当：（ａ）不仅在口头上，

而且以实际行动毫不含糊地声明自己是国际的德国联合会；（ｂ）

作为这样一个组织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交清会费。事关重大，所

以我们必须明确我们该怎么办，否则，你们会迫使我们自行采取

行动，并把社会民主工党当作一个异己的、同国际毫无关系的组

织。我们不能允许，由于我们所不知道的、无论如何是微不足道

的原因而使德国工人出席代表大会的事落空或受挫。我们希望在

这个问题上得到尽快的和明确的答复。

收据过几天就退还给芬克。

注意。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将文章校样寄给我，但这一点由

你决定。不过我撰稿的重要条件是：（１）不加任何注释；（２）用

大篇幅刊载。

９６４１８６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５—２２日）



１８７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３日 ［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匆匆只写几行字。

我忙得不可开交。

除了处理到处告急的国际事务以外，我每天还要校对《资本

论》第二版的德文校样（它将分册出版）和巴黎译的法文本校样，

为了使法国人懂得实质，我往往必须把法译文重新改写；此外，我

还要校对我们在布鲁塞尔用法文出版的关于内战的宣言的校样。

德文本和法文本的分册出书后，我就给您寄去。

彼得堡出版的俄译本①很好。俄国的社会主义报纸《ＤｉｅＮｅｕｅ

Ｚｅｉｔ》②（译成德文是这样，该报是用俄文出版的），不久前用五栏

篇幅发表了一篇社论，对我的书大加赞扬；然而这篇文章只能作

为其他一系列文章的引言４８６。该报因此受到了警察局的警告——

威胁要查封它。

今天我把对《协和》的蠢驴们的答复③寄给李卜克内西。
４６２
早

些时候我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不过，让那个下流的工厂主有点

时间去享受一番虚幻的胜利的乐趣，也没有什么坏处。

０７４ １８７ 马克思致弗里·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３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答布伦坦诺的文章》。——编者注

《新时报》。——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至于海因岑，我认为这个“民主派蠢货”的德行是一文不值

的。他是名副其实的“不学无术之徒”的真正代表。

不妨把《共产党宣言》的法译本给我寄来。

至于总委员会目前为什么只限于作出决议①，而不采取更坚

决的行动，我将在下次向您说明。我不再继续同那些人通信了。已

委托勒穆修去向他们索取埃卡留斯（不过埃卡留斯想必已指示在

那里刊载他的信）和黑尔斯的信４８７。

请勿外传：埃卡留斯早已蜕化变质，现在成了一个真正的坏

蛋，甚至可以说是恶棍。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８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左尔格：

我正埋头于校样——法文本的校样（由于译得过死，我不得

不作大量的修改）和德文本的校样②，这些校样都要送走。因此，

我只能给您写几行字。

寄上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无耻把戏的声

明③（德文本和法文本）和我们关于汝拉人的内部通告④各一份。

１７４１８８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７日）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和德文第二版校样。——编者注

卡·马克思《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编者注



（等我们收到更多的份数后，再寄去。）埃卡留斯在他的案件
４６８

被审查之前已提出辞职。全美的书记（现在我们同南美也有联

系）暂时由勒穆修担任。所有东西都可以寄给我，因为我每天都

能见到勒穆修，不要寄给黑尔斯，这个人由于一味追求虚荣而经

常做蠢事。他同埃卡留斯一样，也将在美国的问题上受到审查。

埃卡留斯既是个傻瓜，又是个无赖。这个星期，还要更详细

地就这件事写信给您。

明天，我将在总委员会里坚持给您寄去一千份①。

您的 卡·马克思

１８９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  林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７［—２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马克思夫人给我看了埃卡留斯给你的信４８８，从信中只能得出

一个结论，即你已经得出的、我们根据其他迹象也早就得出的结

论：埃卡留斯发疯了。至于说我们大搞阴谋反对他，这只要从我

给你写信时从来没有提到过他那一伙，就可以清楚地作出判断。但

是，现在必须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

埃卡留斯所谓的从１８６０年起（！）就在阴谋反对他，这究竟

指什么，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我只知道，直到１８７０年９月我迁居

２７４ １８９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７—２８日）

①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到这里以前，马克思出于过去的友谊总是在帮助他，使他在同英

国人打交道时摆脱经常遇到的各种难堪的事情４６９；而马克思同英

国人的冲突，也正是埃卡留斯引起的，因为埃卡留斯向来把国际

当成自己舞文弄墨的领地，他在给《泰晤士报》写的那些关于代

表大会的报道和一些美国通讯中，就已经明显地讲了许多无谓的

空话，一句话，他经常利用我们的事业来为自己的写作活动服务。

所有这一切本来在一定的限度内是可以容忍的，只要私下对他提

出警告就行了，然而这类事却一再发生。

埃卡留斯突然宣布，他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而且在任何情

况下都拒绝重新当选。因此，我们不得不另选别人，而在目前情

况下，只能选英国人。黑尔斯和莫特斯赫德被提为候选人，黑尔

斯当选了。埃卡留斯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打的是什么主意，我们直

到后来才知道；他曾对莫特斯赫德说，他无非是罢工，为的是要

每个星期领取三十先令，而不是十五先令。他自以为是不可缺少

的人物，而当计划一破产，他就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似乎马克思

同黑尔斯阴谋要撵走他；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本人现在正是这样

认为的，尽管他的辞职使我们比任何人都感到吃惊。

代表会议①召开了。总委员会和代表会议都决定，会议应该是

秘密的；通过了你所知道的一项决定，授权总委员会确定，哪些决

议应该发表，哪些决议不应该发表。好吧！代表会议开完后过了几

天，在《苏格兰人报》和《曼彻斯特卫报》上登了一篇文章（接着所有

的英国报纸和欧洲报纸也都登了这篇文章），详细地报道了代表会

议的一些会议情况和代表会议的决议。你可以想象得到，大家都很

３７４１８９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７—２８日）

① 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编者注



气愤。所有的人都说这是叛卖，要求惩罚叛徒，以儆效尤。凡是有

国际的报纸的地方，都骂总委员会，说它竟让这样的东西登在资产

阶级报纸上，而我们自己的报纸倒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谁是叛徒，我们马上就明白了。事情是这样的：报道出去的情

况仅仅是埃卡留斯参加的那些会议的情况，至于其他的一些会议，

除对一些决议作了不确切的转述之外，连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当我

们有机会单独同埃卡留斯在一起时，马克思就直截了当地向他提

出了这一点，并且友好地规劝他诚恳悔过，接受应得的责备，今后

表现得谦虚一些。埃卡留斯跑到为此事而成立的调查委员会主席

荣克那里，承认他确实把一篇关于代表会议的文章交给了纽约《世

界报》在这里的代表机构，但是，附有一个必须遵守的条件：不能把

文章透露给英国报纸。然而，他对这些人的诈骗性和他们同英国外

省报纸的联系都是清楚的，他也应该知道，他无权把有关代表会议

情况的消息出卖给美国报纸。对此他还找了一些无谓的托辞，例如

说什么在英国发表的文章里包含有其他一些在美国发表的文章里

所没有的事实，因此，想必还有什么人，可能是黑尔斯（他在这件事

上表现得非常诚实）也透露过，而他才是真正的叛徒。出于对埃卡

留斯的怜悯，荣克把事件拖下来了，当然埃卡留斯最终还是受到了

斥责，而从那时起，这个为了一碗红豆汤随时准备出卖整个国际①

的人认为自己最美好的感情受到了侮辱。

不过我们也做了蠢事，我们曾提议并任命他为美国书记３１８。你

看，这就是我们大搞阴谋反对他！

随着黑尔斯的任命，埃卡留斯和莫特斯赫德同黑尔斯之间发

４７４ １８９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７—２８日）

①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圣经的一个故事：饥饿的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把自己的

长子权利卖给了弟弟雅各。——译者注



生了殊死的角逐。英国人分成了三派：一派反对黑尔斯，另一派

支持黑尔斯，还有一些人不同程度地采取中立。黑尔斯也干了一

大堆蠢事——他的虚荣心很强，他想在最近的选举中，把自己列

为哈克尼区①的候选人，但是，其他人对他的攻击也是够荒唐的，

以致使他反而倒几乎总是有理。为了结束这件几乎耗去总委员会

全部时间的无谓争吵，我们不得不成立了一个类似公安委员会的

机构４８９，把所有私人性质的事情都移交到那里去。无需多说，我们

对黑尔斯象对埃卡留斯或其他任何人一样，遇有必要时（而这是

相当经常的），都同样给以应有的严厉教训。

无论如何，黑尔斯在东头的工人——这是我们这里的最优秀

的分子——中毕竟是有威信的，而埃卡留斯却总是和那些同伟大

的自由党一鼻孔出气的最腐败最可疑的分子混在一起。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３１７成立时，莫特斯赫德、埃卡留斯等这些

不代表任何工人团体的人没有被吸收。这样做虽然是违反章程的，

并在总委员会里遭到反对，但这种做法本身是完全必要的，否则，

又会在那里重演这类事件。

在这件事情上，埃卡留斯认为我们站到敌对者方面去了。

至于美国，代表会议一结束，那里就开始分裂了３９８；小委员会

（书记们）４１１本应通报这件事，而由于迄今为止主要是马克思在同

美国通信，所以他就负责处理整个这件事，所有的信件也都送给

他。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即在总委员会就整个事件作出决

议以前，埃卡留斯的书记职务实际上停止了，因而也没有什么可

写的。但看来这使他感到极不愉快。决议一通过，埃卡留斯就站

５７４１８９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７—２８日）

① 伦敦东头工人选区。——编者注



到了左尔格的敌对者方面。这些人包括：（１）一些法国人，他们

同日内瓦的马隆一伙一样，仅仅由于他们是法国人和一部分是公

社流亡者，就企图发号施令；（２）施韦泽分子（格罗塞一伙）；

（３）美国人——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两位女士的资产阶级朋友们，

这些人由于实践自由恋爱而声名狼藉；他们把什么都端出来了：世

界政府、降神术（类似霍姆之流的招魂术）等等，唯独没有我们

的文件，而现在，作为对总委员会决议的回答，他们宣称：只有

尽量抛开“雇佣奴隶”，国际才能在美国有所作为，因为这些人无

疑首先会把自己出卖给假改革派和职业政客！４９０

左尔格一伙从形式上看也犯了错误，但是必须无条件地支持

他们，否则国际在美国就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骗人团体。正派

的德国人（即几乎所有的德国人）、优秀的法国人和所有的爱尔兰

人都支持他们。

但是，埃卡留斯这位朋友在第十二支部的机关报《伍德赫尔

和克拉夫林周刊》上为自己找到了新的舞文弄墨的场所，因此，我

们也就被放到敌对者方面去了。

总之，由于埃卡留斯同英国的鼓动员、职业政客和领取报酬

的工联书记（所有这些人现在或者是已为资产阶级所收买，或者

是企求人家来收买）来往，以及由于他所遭受的贫困（部分地是

因为自己的过错），他在写作活动中已经堕落不堪，我认为他已无

可救药了。我对这个老朋友、老战友，这个有头脑的人非常惋惜，

然而我不能抹煞存在的事实。而他竟恬不知耻地自己公开这样说。

但是，如果他认为，我们曾阴谋反对他，想把他撵出总委员会，那

他是把自己看得过于了不起了。相反，我们对于他的离职抱着非

常平静的态度，尽管我们有无数次机会来斥责他，我们却没有这

６７４ １８９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７—２８日）



样做，只是在实在避免不了的时候，我们才向他讲了真情。然而，

如果看到他肆无忌惮地想把国际变成自己的乳牛而无动于衷，那

是绝对办不到的。

其实，罗赫纳、列斯纳、普芬德和弗兰克尔对于埃卡留斯的

底细也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给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写信，那你

未必能得到象从我这里得到的这样心平气和的和公道的回答。

５月２８日。今天收到了美国的消息。分立主义的联合会委员

会正在彻底崩溃。第九支部和第十二支部的美国人伍德赫尔女士

及其朋友举行了集会，提出了自己的合众国总统候选人，并且还

提出了一个纲领，在这个纲领中什么都谈到了，就是不谈资本和

劳动；总之，他们把自己弄得非常可笑。这未免太过分了。拉萨

尔派的第六支部召回了自己的代表格罗塞，服从了总委员会的决

议，并派了一名代表参加以左尔格为首的联合会委员会。第二支

部——最坏的法国人支部，也脱离了分立主义委员会。其余的六

个支部正打算仿效它们的榜样。详细情况见最近的《东邮报》。你

可以看到，埃卡留斯在那里搜罗了一些什么人；所有与他通信的

人——马多克、威斯特、埃利奥特等都出席了伍德赫尔的集会并

发表了演说。

所有这些请勿外传，总委员会的会议不归我管，我把这些人

的情况告诉你，只是为了让你和倍倍尔有所了解。

比利时人讨论了修改章程的问题，但是没有结束。安斯提出

了一个取消总委员会的草案。４９１这对我个人倒是合适的，因为我也

好，马克思也好，反正都不再参加总委员会了；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工作，这种状况应该结束了。

今天把马克思的信寄给你，随信附上总委员会为反对这里的

７７４１８９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７—２８日）



一些卑微的无赖而发表的声明①，这些人由于大陆资产阶级报刊

的渲染具有一定的影响。

向你的夫人②和孩子们问好，也向倍倍尔问好。

你的 弗·恩·

１９０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８日于伦敦

阁下：

我的回信耽搁得太久了，因为我总想在回信的同时，把《资

本论》德文第二版和法译本（巴黎）的前几分册也寄给您。但是，

德文本和法文本的出版者③一直拖延，以致我的回信不能再推迟

了。

首先，非常感谢，这本书装订得很美观。翻译得很出色３４４。我

还想要一本平装本，以便送给英国博物馆。

很遗憾，我实在（确实是这样）不能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底以前

着手准备第二版。这本来对俄文本是很有好处的。

虽然法文本（翻译费尔巴哈著作的鲁瓦先生的译本）是由精

通两种语言的大行家翻译的，但是他往往译得过死。因此，我不

得不对法译文整段整段地加以改写，以便使法国读者读懂。这样，

今后再把它从法文译成英文和各种罗曼语，就更容易了。

８７４ １９０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８日）

①

②

③ 迈斯纳和拉沙特尔。——编者注

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编者注



我实在疲惫不堪，加上我在自己的理论工作中遇到干扰太多，

所以我打算９月以后退出商业事务①，这项事务目前主要落在我

的肩上，而您知道，它在全世界都有自己的分部。但是，“凡事总

有个限度”②，而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再同时干两种性质截

然不同的事情了。

您谈到的关于我们共同的朋友③的消息
４９２
，使我和我全家人

非常高兴。象他这样使我爱戴和尊敬的人是不多的。

谢谢您，请把附上的信转寄给符·巴兰诺夫博士４９３，地址是：

剧院广场居斯特尔男爵公馆巴哥武特 格罗斯夫人。

希望很快听到您的消息。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阿·威·④

住在瑞士的那个招摇撞骗的家伙米·巴枯宁正在搞一些名

堂，所以，如能帮我弄到有关此人的各种确切消息，我将十分感

谢。我想知道的是：（１）关于他在俄国的影响；（２）这个家伙在

臭名远扬的案件４９４中所扮演的角色。

９７４１９０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８日）

①

②

③

④ 阿·威廉斯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洛帕廷。——编者注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１册第１首。——编者注

马克思打算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退出国际总委员会。——编者注



１９１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附上总委员会反对韦济尼埃一伙的声明①，供布鲁塞尔《国际

报》刊载。这份声明也寄给了《自由报》：

（１）因为有必要公之于众；（２）因为斯廷斯先生对寄给他的

总委员会给英国议院的答复②保持缄默。

我读了《国际报》上关于比利时代表大会４９１的报道。代表中怎

么没有佛来米人呢？总的说来，根据这里法国人从他们的同胞那

里得到的消息来看，自公社以来，国际在比利时似乎没有取得很

大成就。

从我这方面说，我乐意接受安斯的计划（作一些细节上的修

改），这倒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个计划很好，而是因为相信经验总比

用幻想来安慰自己好些。

这是同盟的策略非常突出的特点：在西班牙，虽然它不再得

到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支持，但它在那里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因

此，在巴塞罗纳联合会委员会的会议上，它对任何一个组织，不

管是联合会委员会之类的组织，还是总委员会，都进行了攻击。而

０８４ １９１ 马克思致塞·德·巴普（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８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

明》。——编者注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编者注



在比利时，由于考虑到“各种偏见”，则建议取消总委员会，将总

委员会的职能（在巴塞罗纳是反对这种职能的）交给联合会委员

会，甚至还要加以扩大。

我急切地期待着下一届代表大会。那将是我的奴隶地位的结

束。此后我将重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无论是在总委员会，还是

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我将不再担任组织职务了。

你的 卡尔·马克思

１９２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十分匆忙。

在昨天几乎所有公社委员都出席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黑尔斯

宣读了普雷钦的来信４９５。

此后，我部分根据您的来信，部分根据您寄来的《世界报》，

报告了另一个委员会的越轨行动，并强调指出，这些事实证明，根

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决议是必要的。４９６埃卡留斯大为惊讶。

于是出现了有利的局面，我立即利用了这一局面。

埃卡留斯收到一封从圣路易斯寄来的信，那里成立的德国人

支部在信中征求意见，它应该参加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中的哪一个。

我说，当然应该参加同我们站在一起的那个老委员会。黑尔斯和

埃卡留斯（附带说一下，这是两个死敌）对此表示反对。我对他

１８４１９２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９日）



们进行了反驳，并在这次人数众多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反

对的只有三票（黑尔斯、埃卡留斯和那个为其他公社委员所看不

起的德拉埃）。

明天，勒穆修将把这件事正式通知您，而您最好把这一情况

予以公布（当然，是作为您自己的某种报道，而不是根据伦敦的

委托），说明总委员会已就德国人支部的征询作出决定，认为你们

的委员会是同总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因而为总委员会所承认的唯

一的委员会。

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１９３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２年６月５［—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对于批准，我深表同情。４９７毫无疑问，我们党的同志在任何一

个国家，即便是在奥地利，也没有受到象在光荣的俾斯麦—施梯

伯帝国所受到的这样的折磨。但是可以肯定说，这一判决绝对不

会完全执行。在法国和西班牙，对国际的迫害（由于这种迫害不

涉及到公社社员），至今还只是停留在书面上。在意大利，监禁很

少超过三个月；在其他情况下，一般都是罚款，不过往往允许以

坐牢代替罚款，每天以三法郎计算。

符特克的书①，马克思拿去了，虽然我多次提醒他，但一直留

２８４ １９３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６月５—６日）

① 亨·符特克《文字和书法史》。——编者注



在他那里；最后，连我自己也忘了再向他提起这本书。现在，我

已从他那里把书取来，一天之内读完了，然后寄给了波克罕，请

他物色出版者。你说，你早就写信给我要我做这件事，那是你记

错了。我只记得你征求过我的意见；而我写信告诉你，这里很难

找到肯花钱的出版者，因为符特克在这里毫无名气。我还要补充

说一句，马克思也好，我也好，都没有这种关系，否则，我们无

疑早就给《资本论》找到出版者了。

现在我只能补充以下两点：

（１）这本书专门术语很多，除非让整天都同英国人交往的人

来翻译，否则让谁来翻译都会感到非常困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

的。

（２）为了适应这里的市场，应对这本书作较大的修改，删去

引言中所有多余的话，去掉完全不适当的关于中国书籍的冗长论

述，并把晦涩难懂的文字改成通俗易懂的英语。

我认为，如果大体上可能的话，波克罕是最适合于物色出版

者的人。让一个同书籍毫无关系的商人去干这类事，往往能进行

得很顺利。施特龙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为我们同汉堡的迈斯纳建

立了联系。但是，不要过分指望波克罕能把这件事办成，在他物

色到出版者之前，你先不要在翻译上白花功夫。

６月６日。昨天符卢勃列夫斯基打扰了我，他在我这里坐了整

整一晚上，所以我现在可以一并答复今天早上收到的你４日的来

信。很遗憾，你很快就要去坐牢了，但我相信你不会坐很久。

一有可能，我就把《宣言》的校样连同简短的序言①寄去，希

３８４１９３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６月５—６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编

者注



望能在明天寄出。

非常感谢你告诉我人员的情况４９８，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有

得到答复，即你们党打算怎样来明确你们同总委员会的关系，因为

这个关系不明确，你们党就绝对不可能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①

你的 弗·恩·

遗产的事毫无办法，除非拿钱冒险。这事只有律师才能弄清

楚，而一般人是不会去瞎碰运气的。此外，继承人至多可以得到这

样一种满足，知道他们受骗了，而很难指望能在若干年后收回本

钱，这里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

１９４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列  日

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诺：

匆匆只写几句话。今天我把两份总委员会关于巴枯宁分子阴

谋的通告②裹在《科伦日报》里，随第一次邮班寄给了埃尔曼（其中

一份是给您的）。您从通告里可以找到自始至终的全部必要材料。

现在，我们掌握有关于西班牙秘密团体“同盟”的材料，且

看这些先生在代表大会上如何得意吧。意大利的情况无疑也是这

样。雷吉斯能够到那里去多好啊！但是这个不幸的人如今在日内

４８４ １９４ 恩格斯致泰·库诺（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０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６９页。——编者注



瓦靠卖报度日。那不勒斯的卡菲埃罗和都灵的一个不知是什么人

把我的信转交给了汝拉人４９９。这对我倒无所谓，但是这种叛卖行为

的事实本身是令人不快的。意大利人还应该接受点教训，那时他

们才会明白，象他们那样落后的农业民族还想给大工业民族的工

人指出他们应该通过什么道路获得解放，那只能使自己成为笑柄。

顺便说一下，我不再接到意大利报纸了，所以我也不可能再

给您寄去。通常给我寄这些报纸的卡菲埃罗显然于心有愧。

您可能已经收到从杜塞尔多夫转去的信，那是我给您寄到那

里去的。

比利时的情况很糟，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这个中立（如果

可以这样说）民族的冷漠态度是造成阴谋家和蠢驴在那里起主导

作用的原因。由于一部分有学问的和有声望的领导人采取消极态

度，国际在比利时越来越衰落了。不过，在那里起主导作用的那

些阴谋家却以他们的新章程草案给我们帮了大忙。关于取消总委

员会的建议４９１，使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影响也都消失了（这一影响

本来是不小的，因为这是最老的联合会之一）。西班牙人直捷了当

地把这叫作背叛。５００可惜您没有去西班牙，那里的人会使您喜欢

的，他们在所有罗曼语民族中毕竟是最有才能的。您在那里会很

有用；他们需要一点儿德国理论，并会很好地加以领会，加上他

们的特点是热情和对资产者怀有阶级仇恨，这种阶级仇恨无论对

我们北方的人或者犹豫不决的意大利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比利时章程草案的真正作者，自然还是巴枯宁。草案是安斯

拟的，此人由于气味相投和自己俄国老婆的关系，充当了巴枯宁

的工具。

本月１５日，李卜克内西要进监狱了。５０１

５８４１９４ 恩格斯致泰·库诺（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０日）



我的朋友一返回曼彻斯特，我就设法给您找点工作，现在什

么办法也没有。尽管您遭受一些挫折，您毕竟还是幸运的，因为

您有专长，在大陆上，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专长，无论如何

总能相当容易地找到工作，起码能好歹维持生活。在这里，由于

就业的条件不同，找工作就困难多了。

您最近就杜塞尔多夫给您的印象所作的描述，使我不禁捧腹

大笑。对于我们这些未见过世面的乌培河谷人来说，杜塞尔多夫

从来就是个小巴黎，在那里，来自巴门和爱北斐特的一些笃信宗

教的先生，养姘妇，逛戏院，过着豪华的享乐生活！但是，如果

有自己的反动家庭住在那里，那末对他来说天空总是阴沉沉的。此

外，工业发展的成就从整个德国来说具有极其阴郁的、异常沉闷

的性质，而这些成就也席卷了杜塞尔多夫，因此，我能够想象得

到，乌培河谷的空虚和烦闷现在也笼罩了杜塞尔多夫。但是，总

有一天，我们将驱散空虚和烦闷，重新唱起三十年前人们在米兰

唱过的一首古老歌曲：

   如今，如今，永远是如今，

   如果我们如今开怀畅饮，

   那我们当即就把钱付清！

但是，为畅饮付钱的应当是资产者。

您的 弗·恩格斯

６８４ １９４ 恩格斯致泰·库诺（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０日）



１９５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４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们这里不完全同意你关于代表大会的一些考虑，因为，举例

来说，光是善施诡计的汝拉人加上意大利人，就肯定会派出三十名

代表，甚至五十名代表。而可惜，这在目前还是最少的。今年不可

能在瑞士召开代表大会了，因为讲德语和讲法语的两部份瑞士工

人之间由于修改宪法而发生了不幸的、完全不必要的分裂，这一分

裂使汝拉人有理由如此欢欣鼓舞和洋洋得意地来阐述自己弃权论

的优越性５０２。我们在这里不能不认为双方都同样有过错。经过修改

的瑞士宪法，至多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温和的进步，这种进步，一方

面使那些旧州的野蛮人稍稍活跃起来，而另一方面却把一些最进

步的州置于全瑞士占大多数的农民的控制之下，从而阻碍这些州

的发展，尤其是阻碍条件特别有利的工业城市日内瓦这个独立共

和国的发展。这样，根据地区的不同，本来可以赞成修改或者反对

修改；我个人更多地倾向于赞成，而不是反对；然而，毫无疑问，所

有这一切无谓小事，不值得当成国际内部争论的课题，不能让汝拉

人说：瞧，还是我们这些老粗最好，我们弃权了，而其他人却在为一

些无谓小事争吵，并以此来证明任何政治都是祸害。我们很清楚，

所有这一切在日内瓦这个实际上很偏僻的小城市，以至在整个瑞

７８４１９５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４日）



士是怎样发生的，那里的人互相都认识，因此任何政治运动都采取

了造谣中伤和尔虞我诈的形式，所以，我们对待这件事并不十分在

意，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的辨别力终将很快占上风，并使一切都平

伏下来。但是很遗憾，我再说一遍，在日内瓦召开代表大会因此是

不可能的了，我们现在考虑的是荷兰。

吴亭毕竟是个优秀的年青人（当然，俄国人不是德国人，也不

是法国人），他没有参加日内瓦地方的纠纷，这对他来说也是件好

事情。我正是出于这个考虑给他写了信，告诉他我们绝不会同意他

在《平等报》上鼓吹的那种对联邦主义的看法５０３。不过，这毕竟是次

要问题，我们真正的战场完全不在那里。我希望很快能听到消息，

说你们这两个非瑞士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瑞士的地方性争吵，一起

把它淹没在斟满伊沃尔讷酒或科尔泰伊奥酒的杯子里。如果你们

向这一帮瑞士人讲工人自己解放自己，那末他们就会大喊救命的！

瓦扬目前觉得身体很好，弗兰克尔也很好，甚至可以说非常

好，因为他生性多情。昨天我见到了荣克，一年半以前折磨他的风

湿病似乎好了。马克思也觉得身体比去冬大有好转，但是他的工作

很多，正忙于《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和很快就要出版的法译本。俄译

本已经问世；这个译本很好。３４４一般来说俄国人是有很大差别的，

早先到欧洲来的是一些象赫尔岑和巴枯宁一类的俄国贵族，是些

招摇撞骗的家伙，而现在来的则是一些来自民间的人。在这后一批

人当中，有些人就其才干和性格来说无疑是我党的优秀人物；这些

年青人的刚毅和顽强的性格以及理论素养，简直是惊人的。

你开始在写的新作品叫什么名称？

致兄弟般的敬礼。

你的 弗·恩格斯

８８４ １９５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４日）



１９６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

那 不 勒 斯

［书信内容记录］

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４日于伦敦

尽管我都按时把《东邮报》等寄去，但是从５月１６日起，我没有

从他那里接到一份报纸。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这同时（５月１０

日），《汝拉简报》夸口说，它掌握了我写给意大利朋友们的、“充

满极其恶劣的诽谤”的私人信件４９９，等等，等等，想必这不是简单

的巧合吧？无论如何，除您以外，我没有给意大利的任何人写过

信，可以肯定，施维茨格贝耳的报纸上指的正是我给您的那些信

件。您应该就这一问题向我作出解释，而我相信您会这样做的。使

我奇怪的是，您没有在这件事刚一公布时，就马上这样做。

我并不害怕公布我的信件，但是，对您来说，这是一个名誉

问题；您应该告诉我，这些信件是否经您的同意而交给我的敌人

的。如果是经您的同意这样做的，那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您已

经使自己陷入了巴枯宁的秘密团体——同盟，这个团体一方面在

自治、无政府主义和反权威主义的幌子下，向非亲信者鼓吹解散

国际，另一方面对亲信者则实行绝对的权威主义，以便用这种办

法把协会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这个团体把工人群众看作是一

群盲目追随几个亲信的领导人的绵羊，并力图在国际中起耶稣会

教徒在天主教教会里所起的作用。

如果我的推测是有根据的，那末我应该向您祝贺，祝贺您永

９８４１９６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４日）



远摆脱了您那宝贵的“自治”，而完全把它交到了教皇巴枯宁手中。

但是，我不能相信，您这个最纯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权威主义

者，竟对您的如此珍视的原则背叛到了如此地步，我更不能相信

的是，我一直对您非常诚恳和非常信赖，而您却会对我这样卑鄙。

您必须立即毫不迟延地就这一问题作出解释。

敬礼和解放。

您的 弗·恩·

１９７

恩格斯致“无产者解放社”

都  灵

［书信内容记录］

［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４日于伦敦］

在米兰、费拉拉、那不勒斯——到处都有巴枯宁的朋友。至于博

洛尼亚的“工人联合会”，我们从来没有从那里收到哪怕一行字。

到处都被自己的追随者抛弃的汝拉派，看来是打算把意大利作为

他们的主要据点。这一派在国际内部建立了秘密团体，并想通过

它来控制国际。在西班牙，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意大利的情况显

然也是这样。这些口头上总是挂着自治和自由联邦的人，实际上

把工人看作是一群绵羊，只能在这个秘密团体的首领们的驱使下

走向根本不知道的目的。这种人的极好标本，在你们那里就是特

尔察吉（正在调查他交出信件的情况）。汝拉委员会由于反对国际

的整个组织，并且知道在今年９月要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难于为自

己辩护，所以现在正到处搜寻总委员会发出的信件，以便捏造罪

０９４ １９７ 恩格斯致“无产者解放社”（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４日）



名反对我们。我和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正是这样来看待我

们关于代表大会的所有信件，但是我并不相信，我们写给某一个

支部的信真的会落到这些先生的手里。

通告①已经发出了。我们暂时请你们不要作出某种决议；按照

国际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去做；希望你们认清，播下纷争的种子

的不是总委员会，而是汝拉的这些“正人君子”，这些只是为满足

秘密团体的首领巴枯宁的个人虚荣心而行事的走卒。

请立即对这封信作出答复。

１９８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１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您６月７日寄来的信（连同所附的报告）昨天收到了。５０４

您大概也收到了我的第二封信
②和勒穆修对合众国委员会的

状况作了明确说明的那封信。

应届代表大会（有关此事的正式通知将在下星期发往纽约）将

于１８７２年９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在海牙（荷兰）召开。你们仅仅用一

份书面报告来敷衍我们，这是绝不允许的。这次代表大会将关系到

国际的存亡。您应该来，而且至少再来一人，甚至两人。至于那些

不直接派代表的支部，它们可以把委托书（代表资格证）寄来。

１９４１９８ 马克思致弗里·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１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８１—４８２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德国人可委托我、弗·恩格斯、罗赫纳、卡尔·普芬德、列

斯纳。

法国人可委托加·朗维耶、奥古斯特·赛拉叶、勒穆修、爱

·瓦扬、弗·库尔奈、安·阿尔诺。

爱尔兰人可委托麦克唐奈，他表现很好，或者如果他们愿意，

也可以在上述的德国人或法国人中委托一人。

自然，每个支部，如果它的成员不超过五百人，就只能派一

名代表。

您大概已经看到比利时人的绝妙的章程修改草案。这个草案

出自一个徒骛虚名的小人安斯之手，此人同他的俄国老婆都是听

命于巴枯宁的。他的最杰出的思想之一就是取消总委员会。４９１西班

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解放报》（马德里）对整个草案进行了

应有的斥责。５００这家报纸赞同我们的美国决议。
５０５

您从附去的《平等报》上可以看出，罗曼语区代表大会也给

了安斯当头一棒。５０６

给您寄去四份总委员会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恩格

斯通过包裹快递公司已给您寄了二百份。

至于我的《资本论》，德文版①第一分册将在下星期出版，法

文版第一分册也将同时在巴黎出版。等出版后，我将给您寄去这

两种译本若干册，给您本人以及您的一些朋友。法文本（扉页上

印有全部经作者校订的字样，这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因为我

确实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印了一万册，其中八千册在第一分册出

版前就预售出去了。

２９４ １９８ 马克思致弗里·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１日）

① 德文第二版。——编者注



在俄国，已经完全印好的书籍在销售前要受检查，如果不准

出售，就会引起一场诉讼。

关于我的这本书的俄译本（翻译得很好），俄国有人来信告诉

我说：

“在书报检查机关，有两名检查官审查了该书，并把他们的审查结论呈报

了检查委员会。审查前就原则上确定，不要仅仅由于作者的名字就禁止该书，

而要仔细研究该书的内容是否与书名真正相符。下面是检查委员会一致作出

的、并呈报管理总局的结论摘要：

‘尽管作者就其观点来说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而且全书具有十分明显

的社会主义性质，然而，鉴于该书的论述绝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和理解，作者

的论证方法又处处具有严谨的数学科学形式，委员会认为不能对该著作提出

司法上的追究。’”５０７

根据这一理由，该书准予出版。它印了三千册。３月２７日，在

俄国开始发售，到５月１５日，已售出一千册。

不成器的傻瓜和不学无术的蠢货海因岑，在报道我这本书出

版的消息时，对扉页上“翻译权归出版者所有”这句话大加嘲弄。

他说，谁会想到去翻译这种毫无意思的东西！本来这部书显然就

是要写得让卡尔·海因岑不能理解它。

关于内战的宣言的法译本２５１，我们是按两个半便士一册发行

的。如果合众国还需要，请来信。

关于尼科尔森的事，在总委员会里最好暂时什么也不提。５０８

祝好。

您的 卡·马·

３９４１９８ 马克思致弗里·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１日）



１９９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

莱 比 锡

１８７２年７月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赫普纳：

如果发代表资格证①，无论如何也要寄一份给库诺，他现在在

比利时。为了对付意大利的巴枯宁分子，他出席是很重要的。那

伙人只会派来一些律师和资产阶级空谈家，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工

人代表，却竭力阻挠工人同我们直接通信。正是由于库诺，才突

破了一个缺口，如果他留在那里，整个这件事就会解决。此外，库

诺是我们的人中间最优秀的人物之一。李卜克内西对库诺不信任

是没有根据的，这仅仅是由于他认为库诺是约·菲·贝克尔的代

理人，是为日内瓦总支部效劳的，但库诺根本不了解这个支部。后

来，我不得不亲自将他完全不了解的总支部的这些可笑的事向他

作了解释②。当我了解一个人真正干过什么，我就不会被这些事情

所迷惑。

不言而喻，代表大会将用德、英、法三种语言进行工作，因

此不懂后两种语言也不应成为参加会议的障碍。

波鲁特陶的信奉还。５０９这无疑是个诚实而又极其糊涂的人；他

功名心切，而这种欲望同他的能力又极不相称。这些特点使他成

了巴枯宁分子施展阴谋的最合适的对象，他们正在包围他和利用

４９４ １９９ 恩格斯致阿·赫普纳（１８７２年７月２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６２—４６３页。——编者注

给海牙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证。——编者注



他。如果您读一下《汝拉联合会简报》，那就可以看出，这些先生

恰恰在目前，在代表大会前夕，竭力想搞到我们的私人信件等等，

以便了解我们掌握了什么材料来反对他们。而波鲁特陶的信也无

非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绝不应该为这些先生再去多做一件危害

我们自身的工作。如果波鲁特陶完全不知道那些连巴枯宁本人也

从不否认的众所周知的事情，那我们也不必给他指出刊载所有这

一切的那一号《钟声》；当然，这是假设他懂得俄语，否则就是向

他指出那一号，也不会对他有所帮助。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

们掌握着材料。其实，波克罕三年前就已经在《俄国来信》１３３中

对这个问题作了比六个波鲁特陶所希望的更清楚的阐释。我认为，

您应对他稍加提防。巴枯宁分子大言不惭的空话完全使这个聪明

人晕头转向了，而那种矫饰的诚实实际上又往往变成为两面三刀。

《分裂》①。通告是内部的，自然不是为公之于众的。它是怎样

落入巴黎（正统派）的《法兰西信使报》之手（这家报纸把它发

表了出来），我们不知道。《激进党人报》的情况也是这样，它可

能是转载《法兰西信使报》的。只有在德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对此

掀起喧嚣的情况下，《人民国家报》发表德译文（这必须由你们自

己来干）才合适，而且那时最合适。不过，《汝拉联合会简报》已

对通告公开进行攻击５１０，所以《人民国家报》就此发表一篇文章绝

无害处。我想，李卜克内西已经把寄给他的一份通告转交给您了。

如果没有，我在信中寄给您一份，——寄印刷品不行，因为警察

把我用这种方式寄往德国的所有东西都拆阅了。

已委托昂利·培列（住日内瓦市于尼凯堂）转寄五十份给

《人民国家报》，以便在德国散发；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那就请您

５９４１９９ 恩格斯致阿·赫普纳（１８７２年７月２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给他写封短信。

我要给维干德写信。

《舒尔采 巴师夏》。马克思正埋头于《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和

法文第一版的工作。即使撇开这一点，马克思无疑也绝不会同意

作补充，去部分地修改拉萨尔这本完全非科学的书①中的错误，因

为此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应该修改。只在我们之间说说：如果马克

思一旦着手修改拉萨尔的作品，那末拉萨尔的东西也就所剩无几

了。考虑到很多拉萨尔分子已转到党内，所以一直没有这样做，但

是总有一天要这样做的。

《住宅问题》。李卜克内西说，打算用单行本出版我的文章②。

如果是这样，请寄给我校样，因为那里有一些令人讨厌的误刊。此

外，还应考虑以下一点：

您来信谈到了扎克斯的书。是否值得就１８６９年出版的这本

书③写一篇专题文章？如果值得，我要把此人痛斥一顿，并把资产

阶级对住宅问题的解决同小资产阶级对住宅问题的解决对照起来

加以批判。这样，这两篇文章④就可以合在一起出单行本，而问题

本身也会多少论述得更透彻一些。请尽快就此给我来信，我好作

出安排。

关于美国最近的争吵，我也要寄给您一篇短文⑤。

您的 弗·恩·

６９４ １９９ 恩格斯致阿·赫普纳（１８７２年７月２日）

①

②

③

④

⑤ 弗·恩格斯《国际在美国》。——编者注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一篇和第二篇。——编者注

艾·扎克斯《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编者注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一篇。——编者注

斐·拉萨尔《巴师夏 舒尔采 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

动》。——编者注



２００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列  日

１８７２年７月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诺：

昨天，我已把给您的一些英国报纸和西班牙报纸寄给了埃尔

曼。

比利时人给每一个去那里的人都留下同样的印象。在那里，整

个国际除了无谓的空谈以外再没有别的了。这主要是领导者的过

错，在这些领导者当中，只有德·巴普是个能干的人，但他消极

怠惰，安斯头脑空虚而又狡猾阴险，并且虚荣心重，爱逞能。安

斯通过自己的俄国老婆直接同巴枯宁联系，受巴枯宁之托拟了一

个取消总委员会的绝妙草案４９１。安斯目前在佛尔维耶，您最好对

他多加注意。

佛尔维耶还有一个同《人民国家报》有通信联系的德国人支

部。我给庞特街２号的该支部通讯员比·施累巴赫写了信（６月１４

日），并寄去了《分裂》①，但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回信。最好您能到

那里去一趟，同那些人建立联系。我已写信给赫普纳，要他们从

德国给您寄去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证②，但不管怎样，您最好也从

佛尔维耶德国人支部那里弄一份代表资格证，如果该支部自己不

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话。巴枯宁一伙正竭尽全力企图在代表大

７９４２００ 恩格斯致泰·库诺（１８７２年７月５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９４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会上击败我们，既然这些先生是不择手段的，那末我们也必须采

取一些防范措施。他们会从几百个根本不屑于国际的不同团体派

出代表，并且企图使这些人象国际的代表一样得到席位和表决权，

以便借助这个由形形色色的分子组成的联盟，使总委员会处于少

数地位。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已经同此地的恶棍——韦济尼埃、

朗德克、斯密斯、施奈德尔等结成了公开的联盟，而后面这些人

又同汝拉人和美国的坏蛋们有通信联系（参看我昨天寄给您的

《解放报》上有关他们的文章５１１）。

你们那里对《分裂》的态度如何？我寄给埃尔曼一共五份，但

应该把它散发出去。不知埃尔曼是否这样做了？他一般表现怎样？

我听说，他在最近的比利时代表大会上非常坚决地支持总委员会。

您是否能取得比利时国籍还很难说。美国国籍，只有经过预

先申请并在该国居住五年之后才能取得。

代表大会是无论如何要召开的。在大陆上，不能保证不受警

察的干涉，那时就不得不坐船到英国去开会。而一开始就在英国

召开也不合适；尽管只有在这里才可以免受警察的威胁，但毕竟

会遭到反对派的攻击。他们会说，总委员会在英国召开代表大会，

是因为总委员会只有在那里才拥有人为的多数。

巴枯宁为回答《分裂》发表了一封疯狂的但又极其虚弱的谩

骂信。５１２这头大象暴跳如雷，因为他终于从自己洛迦诺的狐穴①中

被拖到了光天化日之下，阴谋诡计再也无济于事了。现在他宣称，

他是所有欧洲犹太人玩弄阴谋的牺牲品！

由于“同盟”至少在西班牙还作为秘密团体继续存在，老骗子

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我们不仅手头有证据，而且这件事恰恰目前

８９４ ２００ 恩格斯致泰·库诺（１８７２年７月５日）

① 巴枯宁当时住在洛迦诺。——编者注



在马德里等地被公开揭发了，所以他根本无法否认。这位道貌岸然

的君子到处把自己打扮成国际的最忠诚的先进战士，暗地里却密

谋篡夺整个领导，并通过自己亲信的耶稣会兄弟，把广大工人群众

当作一群盲从的牲口牵着鼻子走！如果人们容忍这种情况，那我是

连一天也不会留在国际里的。当巴枯宁的绵羊，这可办不到！我们

揭露了这件事，而且声言要在代表大会上进行揭发，这是对他最沉

重的打击。现在，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在马德里已经八个月了）

又谴责他，说他，即巴枯宁，亲手草拟了一些秘密指示发到西班牙，

根据这些秘密指示，要在西班牙实行对国际的领导！

附上的信是今天收到的。

请代我向埃尔曼衷心问好。他是否痊愈了？

您的 弗·恩·

２０１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

莱 比 锡

１８７２年７月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赫普纳：

（１）校样①昨天已经寄出。扉页也已寄出。

（２）附上注释，我认为加注释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可以避免

可能产生的误解。５１３

（３）再就是关于美国人争吵的文章
②。

９９４２０１ 恩格斯致阿·赫普纳（１８７２年７月９日）

①

② 弗·恩格斯《国际在美国》。——编者注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一篇的校样。——编者注



（４）至于扎克斯，只好稍微等一等。①马克思和我明天将到海

滨去几天，以便稍事休息。５１４本月１６日，星期二，我即返回，那时

信件一定积压成堆了，我把它们处理完以后，就立即开始工作。马

克思本来打算今天答复《协和》，但是他不舒服，不知他是否能在

返回以前料理完这件事。４６２《人民报》他收到了。林达乌不会从他

那里得到文章；让他们在那里随便怎样咒骂吧。５１５马克思自己肯定

会在这方面采取措施的。

２０２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２年７月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非常感谢你给小燕妮的十五英镑。我因十分疲劳，今天（再

过两小时）将同恩格斯一起离开伦敦到海滨（兰兹格特）去四五

天。５１４回来以后，直到９月２日以前（即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召开以

前），我都很忙，在这以后就会有空了，但是也只能从９月中旬开

始才能有空，因为我要到海牙去。

也许过些时候我们能够见面（你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去德国

不大安全）。

再见。

你的 卡尔·马克思

００５ ２０２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１８７２年７月９日）

① 见本卷第４９６页。——编者注



第一分册（德文本和法文本）①一出版，你自然就会收到的。我

对迈斯纳非常不满。他愚弄了我，起初迫不及待地赶着要出第二

版（１８７１年１１月底），逼我拚命工作，后来又耽误了好几个月，浪

费了大好时光。他是一个懒惰的小市侩。

为了惩罚迈斯纳，最好你给他写封信，就说你想知道“第

一”分册究竟什么时候出版。这样你可以借机顺便说，从我最近

的几封信看来，我显然对迈斯纳很生气，并且非常不满；为什么

这样呢？就说马克思平常不是这样的！此人“今日推明日”的作

风实在使我生气。

２０３

恩格斯致乌果·巴托雷利５１６

佛 罗 伦萨

［草稿］

［１８７２年７月１８日于伦敦］

公民：

您６月２７日的盖有“佛罗伦萨，７月６日”邮戳的来信，由

于地址不对，我于本月１６日才收到，现在答复如下：除了红旗这

一世界无产阶级的旗帜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旗帜。

从您的这封信看来，我觉得你们的团体已经成立，并自认为

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我有责任提请您注意，现行的条例规定

在接受新支部时有某些手续５１７。

１０５２０３ 恩格斯致乌·巴托雷利（１８７２年７月１８日）

①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和法文第一版。——编者注



第二节第四条写道：

“每一个想加入国际的新支部或团体，必须立即将其申请通知

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有权……”（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

而第五节第一条写道：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订自

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是，此种章程和条例的内容，不得与

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５１８

既然第二节第二条规定：“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

议”，所以，总委员会根据这些决议，只能承认那样一些团体为国

际的支部，即它们符合这些条文的规定并同意协会的共同章程和

条例，而且它们的章程应与共同章程和条例相符。我们并不怀疑，

您只是由于不了解这些规定才没有这样做，鉴于这些规定尚无准

确的意大利文本，我现在附去法文本一份；所提及的条文以红笔

标出。

鉴于代表大会日益临近（９月２日在荷兰海牙举行），我还要

提请您注意第一节第七条，此条规定：

“今后只有加入国际并向总委员会交清会费（每个会员十个生

地西母）的团体、支部或小组的代表，才能参加代表大会，享有

表决权。”

敬礼和兄弟情谊。

２０５ ２０３ 恩格斯致乌·巴托雷利（１８７２年７月１８日）



２０４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３日 ［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假如没有什么干扰，我将于９月２日到达海牙，并且很高兴

在那里见到你。我已给你寄去《分裂》①，但显然被扣压了。因此

在这封信里再附上一份。请原谅我今天就写这么几句。我要给巴

黎寄去校样②，总之我有很多事要办。

你的 卡·马·

２０５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这次国际代表大会（９月２日在海牙开幕）将关系到国际的存

亡５１９，在我退出
③以前，我至少要使国际不被腐败分子所占据。因

此，德国必须尽可能多派代表。既然你反正要来，那就请你写信

３０５２０４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３日）

①

②

③ 退出总委员会；见本卷第４７７页和第４８１页。——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校样。——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给赫普纳，说我请他替你弄一张代表资格证。

你的 卡·马克思

２０６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５２０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７月底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下面是法文和英文的第八条条文：

《Ｄａｎｓｓａｌｕｔｔｅｃｏｎｔｒｅｌｅｐｏｕｖｏｉ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ｆｄｅｓｃｌａｓｓｅｓｐｏｓ

ｓéｄａｎｔｅｓ，ｌｅｐｒｏｌéｔａｒｉａｔｎｅｐｅｕｔａｇｉｒｃｏｍｍｅｃｌａｓｓｅｑｕ’ｅｎｓｅ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ａｎｔｌｕｉｍêｍｅｅｎｐａｒｔｉ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ｏｐｐｏｓé àｔｏｕｓｌｅｓａｎ

ｃｉｅｎｓｐａｒｔｉｓｆｏｒｍéｓｐａｒｌｅｓｃｌａｓｓｅｓｐｏｓｓéｄａｎｔｅｓ．Ｃｅｔｔ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ｄｕｐｒｏｌéｔａｒｉａｔｅｎｐａｒｔｉ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ｓｔ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ｐｏｕｒａｓｓｕｒ

ｅｒｌｅｔｒｉｏｍｐｈｅｄｅ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ｅｅｔｓｏｎｂｕｔｓｕｐｒêｍｅ，ｌ’ａｂｏ

ｌｉｔｉｏｎｄｅｓｃｌａｓｓｅｓ．

Ｌａ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ｕｖｒｉèｒｅｓ ｄéｊàｏｂｔｅｎｕｅｐａｒｓｅｓ

ｌｕｔｔｅ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 ｄｏｉｔａｕｓｓｉ ｓｅｒｖｉｒｄｅｌｅｖｉｅｒａｕｘｍａｉｎｓｄｅ

ｃｅｔｔｅｃｌａｓｓｅｄａｎｓｓａｌｕｔｔｅｃｏｎｔｒｅｌｅｐｏｕｖｏｉｒ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ｓｅｓｅｘ

ｐｌｏｉｔｅｕｒｓ．

Ｌｅｓｓｅｉｇｎｅｕｒｓｄｅｌａｔｅｒｒｅｅｔｄｕ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ｅｓｅｒｖｉｒｏｎｔｔｏｕｊｏｕｒｓ

ｄｅｌｅｕｒｓｐｒｉｖｉｌèｇ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ｐｏｕｒｄéｆｅｎｄｒｅｅｔｐｅｒｐéｔｕｅｒｌｅｕｒｓ

ｍｏｎｏｐｏｌｅｓ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ｅｔａｓｓｅｒｖｉｒｌｅｔｒａｖａｉｌ．

Ｌａｃｏｎｑｕêｔｅｄｕｐｏｕｖｏｉｒ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ｖｉｅｎｔｄｏｎｃｌｅｇｒａｎｄｄｅ

４０５ ２０６ 马克思致海·荣克（１８７２年７月底）



ｖｏｉｒｄｕｐｒｏｌéｔａｒｉａｔ．》
①

《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ｄｃｌａｓｓｅｓ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ｃａｎｎｏｔａｃｔ，ａｓａｃｌａｓｓ，ｅｘｃｅｐｔｂ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ｉｎｇｉｔｓｅｌｆ

ｉｎｔｏ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ｙ，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ｆｒｏｍ，ａｎｄｏ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ａｌｌｏｌｄｐａｒｔｉｅｓ

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ｄｃｌａｓｓｅｓ．

Ｔｈｉ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ｉｎｔｏ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ｙ

ｉｓ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ｉ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ｔｒｉｕｍｐｈ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ｅｎｄ——ｔｈｅ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ｃｅｓ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ｈａｓａｌ

ｒｅａｄｙｅ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ｉ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ｏｕｇｈｔ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

ｔｏｓｅｒｖｅａｓａｌｅｖｅｒｆｏｒｉｔｓ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ｏｆ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

Ｔｈｅｌｏｒｄｓ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ｒｄｓ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ｗｉｌｌａｌｗａｙｓｕｓｅ

ｔｈｅｉ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ｎｓｌａｖｉｎｇｌａｂｏｕｒ．Ｔｏｃｏｎｑｕｅｒ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ｈａ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ｄｕｔｙ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ｅｓ．》①

５０５２０６ 马克思致海·荣克（１８７２年７月底）

①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

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

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成为它在反

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

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

命。”——译者注



祝好。

卡尔·马克思

２０７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

莱 比 锡

１８７２年８月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赫普纳：

我刚想就最近巴枯宁分子的事给您写篇短文，正好总委员会

按其所处地位也有必要表态。于是短文就成了告会员书５２１，它的德

译本您将在星期三收到。

不久前收到的西班牙的文件５２２，或许可以作为告会员书的补

充材料。您从《分裂》①中可以清楚看到，巴枯宁保留着社会主义

民主同盟这个秘密团体，为的是用这种手段把国际置于他的领导

之下。但是，我们识破了这一点，并且掌握了证据。因此，现在

要公开进行谴责，否则西班牙选派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将在同盟

的领导下进行，结果会有利于同盟。巴枯宁一定会在这件事情上

碰得头破血流。

对《协和》的答复②您可能已经收到。
４６２
由此可见，讲坛社会

主义者是些什么样的人！我倒并不认为这些人会愚蠢到如此地步，

我想，这个报纸是由一个叫贝塔 贝特齐希的人出版的。

韦尔迪的事我是从《科伦日报》上知道的，但我并不知道这

６０５ ２０７ 恩格斯致阿·赫普纳（１８７２年８月４日）

①

② 卡·马克思《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个人也是骗子。妙极了。不过，这个可怜的宗内曼把每个巨大的

历史事件都看作是可以重新把自己的令人讨厌的法兰克福变为帝

国自由城市的良机。因此，普鲁士人也总要挨打。根据我们的消

息，准备工作的规模很大，只有在法国和俄国同奥地利一起共同

来对付普鲁士的情况下，普鲁士人才可能遭受失败。但是，只要

不发生突然的变化，奥地利同普鲁士是站在一起的，而在目前情

况下不能指望有这种变化。同时，只要威廉①对波兰人发出呼吁，

并以某种形式复兴波兰，那就会出现可笑的情景。无论是他还是

整个普鲁士制度，都会因此碰得头破血流。普鲁士德意志帝国还

远未达到自己的顶点；如果这场战争，象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得以

顺利地进行，那就会迅速使它上升到顶点，然后再从令人头晕目

眩的拿破仑式光荣的高峰上倒栽下来。这一次运动很可能将从柏

林开始；那里的矛盾十分尖锐，只要政局一发生变化，就会引起

矛盾的爆发。这样的柏林革命当然是很可怜的，但是，它既是从

内部发生的，总比在某种色当以后出现的要好些，因为那种革命

的结果往往是不可靠的。

希尔施应该从瑞士订购巴枯宁的下列著作：

《给一个法国人的信》（匿名），１８７１年日内瓦版；米·巴枯宁

《德意志皮鞭帝国》，１８７１年日内瓦版。这些书在书店里买不到，我

已试过，但是波鲁特陶大概会替他弄到，因为波鲁特陶对这些书

很感兴趣。

如果您再到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那里去，请代我向他们问好。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７０５２０７ 恩格斯致阿·赫普纳（１８７２年８月４日）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２０８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列  日

１８７２年８月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诺：

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给予我们的最大帮助，莫过于反对佛尔

维耶德国人支部的行动。５２３它以此证明，为了使支部的独立免受联

合会委员会的侵犯，总委员会的存在是多么必要。但是，比利时

联合会委员会不能把德国人支部开除出国际，而只能把它开除出

比利时联合会，因为组织条例第四节联合会委员会第四条规定：

“每一个联合会均有权不接受或者开除个别团体或支部。但它无权

取消它们的国际组织的名称。”因此，佛尔维耶德国人支部作为独

立的支部，根据共同章程第七条（该条末尾），有权同总委员会直

接通信。请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点，并让他们给这里写信；至今还

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音信。

佛尔维耶的施累巴赫收到我的信没有？为什么他不回信？

寄上一号《解放报》和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用西班牙文

写的通告信①，请您把此信仔细研究一下。您从中可以看出，巴枯

宁想干什么——他想在国际内部建立秘密团体，以便用这种办法

把国际抓到自己手里。幸而这个计划被揭露了，而且很及时。巴

枯宁一定会在这件事上碰得头破血流。总委员会将于星期二②就

８０５ ２０８ 恩格斯致泰·库诺（１８７２年８月４日）

①

② ８月６日。——编者注

保·拉法格《致西班牙的国际会员们》。——编者注



此发表告会员书，其中还要谴责有五名同盟盟员参加的西班牙联

合会委员会。５２１

匆匆草此——我要校订这个文件，此外，我还有很多有关国

际召开代表大会的其他工作。

您的 弗·恩·

请告诉埃尔曼，我已为他找过工作，但至今尚未找到。根据

我２月份的最新经验，到杰克逊父子公司去，没有什么意思。请

告诉埃尔曼，让他给他在这里的朋友普里纽写信，这正是他所需

要的人。

２０９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１８７２年８月５日于伦敦

老朋友：

代表大会将在海牙召开，这首先要归咎于你们关于修改宪法

的不幸争执①。我们无法预见事态会如何发展，但我们不能耽误时

间。将来还应该注意下述情况：

（１）我们没有过高估计汝拉人的力量。根据他们自己的材料

和所交会费的数目，他们有二百九十四人，其中包括六十二人的

龙日马尔支部和不久前加入的七十四名雕刻工和雕版师。但是，他

９０５２０９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７２年８月５日）

① 见本卷第４８７—４８８页。——编者注



们的手法我们是了解的。龙日马尔支部的六十二人，每个人都会

得到以某种方式伪造的代表资格证，其次汝拉人本身十二名，再

有二十名意大利人、六名西班牙人，加在一起就够多的了。在这

种情况下，一部分比利时人也会归附他们。

（２）至于伪造的代表资格证，他们可能从美国（从伍德赫尔

的拥护者那里）得到三四十份，从这里（从那些从来没有加入过

国际而成立了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３９３的支部）得到十二份左右，

从直接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德国施韦泽的拥护者那里得到五六十

份；还能以某种巧妙手腕从西班牙得到相当多的数目。关于意大

利的情况，下面再谈。因此，现有的一切材料表明，由于这一次

对代表资格证的审查是决定一切的，那些企图把自己强加于国际、

但从未加入国际的团体可能会以多数票通过而被接纳，特别是估

计到，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正象历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情况一样，

工人总是好心肠的。同时还不应忘记，我们也有相当多的支部交

纳会费的情况不很好，因此它们在表决时不得不持宽容态度，以

便使自己得到宽容。假如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

好告别，退出国际。

（３）你对同盟在意大利的力量估计不足。在整个意大利，我

们知道只有一个好的支部——都灵支部，可能还有费拉拉支部。在

库诺离开以后，米兰完全被巴枯宁分子所操纵，在那不勒斯一直

就是这样，而爱米利亚、罗曼尼亚和托斯卡纳的“工人联合会”也

完全掌握在巴枯宁手中。这些人正在建立自己的国际；他们从未

申请加入国际，从未交纳会费，但所作所为，好象是参加了国际

似的。领导他们的是秘密同盟的盟员；这些支部人数很多：以五

十人选一名代表计算，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选出四十名代表，其

０１５ ２０９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７２年８月５日）



中十五至二十名由那里派遣，其余的则从龙日马尔支部的成员中

派遣，只要把代表资格证寄给他们就行了。

（４）去海牙的比利时人不会太多，他们怕花钱。同时，最近

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５２４证明，他们在关键时刻，并不是那样坏。他

们的决议说，只有正式得到承认的支部才能派代表到海牙去，而

这一点是主要的。

（５）最后，你应该读一读施维茨格贝耳的伪善的诉怨信，他

在信中抱怨代表大会不在瑞士召开，并已有所暗示，他要提出抗

议５２５。我认为，这最好地证明我们是做得对的。

无论如何，你要准备到那里去；你会看到，事情将顺利地进

行。但是，只有在我们这方面全力以赴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另一

方①是些狂热分子，他们得到各种富裕的资产者的资助，而他们本

身整整一年根本没有任何花费。

假如我们的朋友哪怕有他们一半那样的积极，那末，事情就

决不会弄到如此地步。美国会派来左尔格和德雷尔，其余的人

（伍德赫尔的拥护者）会派来三名代表，其中有一名女士。当然，

我们是全体都去。请注意，让瑞士人这次别怕花钱，认真派出代

表来，特别是瑞士德语区的人。

明天晚上我们将要投出一枚炸弹，它在巴枯宁主义者中定会

引起相当大的惊慌，这就是针对作为秘密团体而继续存在的社会

主义民主同盟发表一个公开声明。５２１我们终于从西班牙获得了所

需要的材料和揭发性的文件，并立即向有五个同盟盟员参加的西

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发动进攻②。马德里的《解放报》一个星期以前，

１１５２０９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７２年８月５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各支部》。——编者注

巴枯宁主义者。——编者注



于星期六，已经开火，很快会出现一片混乱。自然，你们会马上

收到给《平等报》的那一份。这些坏蛋以为，靠他们自己的秘密

组织就可以从洛迦诺①操纵整个国际。但是，这些揭露会把他们置

于死地，而如果瑞士和德国哪怕是部分地尽到自己的职责，使同

盟盟员不致由于我们朋友的疏忽大意而获得多数，那末，这些败

类就会统统见鬼去，而我们终将得到安宁。

明天我把你委托的事转告弗兰克尔和列斯纳。

瓦扬仍然在这里过着安宁的生活，研究化学和修改章程５２６，对

此他很感兴趣。

马克思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２１０

恩格斯致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５２７

伦  敦

［草稿］

１８７２年８月７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致仲裁委员会主席符卢勃列夫斯基公民

公民：

鉴于公民黑尔斯向全体总委员会指控我说谎，我要求仲裁委

２１５ ２１０ 恩格斯致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１８７２年８月７日）

① 巴枯宁当时住在洛迦诺。——编者注



员会建议上述公民黑尔斯明确地提出自己指控的理由并通知我，

以便我能进行申辩。

同时，我向仲裁委员会指控公民黑尔斯，他在总委员会里向

我提出这种指控，是对我的卑鄙诽谤。

现委托公民马克思将此事通知仲裁委员会。

２１１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５日 ［于伦敦］

阁下：

但愿您已经收到我前几天寄给您的德文第二版①的第一部

分。我还要寄给您不久即将出版的法文版的前六分册。两种版本

必须加以对照，因为我在法文版中作了许多补充和修改。

您的很有意思的来信我已收到，最近几天就答复您。我也收

到了稿子５２８和《通报》上的文章②。

今天我只就一件最紧急的特殊事情匆匆写几句。巴枯宁几年

来一直在密谋搞垮国际，现在被我们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撕下

假面具，同他手下的那伙蠢人一起公开分裂出去，而他也就是那

个涅恰也夫案件４９４的主要头目。正是这个巴枯宁，原来让他把我的

书①
译成俄文，而且把翻译稿费预支给了他，可是他不但不拿出译

３１５２１１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５日）

①

② 伊·考夫曼《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文，反而自己或叫别人给受出版者①委托同他交涉的一个叫柳巴

文（大概叫这个名字）的人写了一封极其令人愤慨的和败坏别人

声誉的信５２９。如果立即把这封信寄给我，可能对我很有用。由于这

纯粹是商业事务，并且在用这封信时可以不提及任何人的名字，所

以我希望您能弄到它。但是丝毫不要耽误时间。如能寄给我，那

就请马上寄来，因为本月月底我要离开伦敦去参加海牙代表大会。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②

２１２

马克思致《泰晤士报》编辑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５日于 ［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阁下：

我在今天的贵报上读到一篇题为《国际》的短评，它从“巴

黎几家报纸”上转述了该协会“最高委员会”的一份由我作为

“总书记”签署的所谓通告。５３０

请允许我声明，这个文件是彻头彻尾伪造的。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通告，我也不可能作为总书记签

署任何这类通告，因为我从来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

请您在最近一号报纸上公布这个答复。

仍然尊敬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４１５ ２１２ 马克思致《泰晤士报》编辑（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５日）

①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波利亚科夫。——编者注



２１３

恩格斯致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５３１

布 鲁 塞 尔

［书信片断］

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９日 ［于伦敦］

您已经知道，今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意大利人，即那些所谓的

国际会员，在里米尼举行了代表会议５３２，会上二十一个支部的代表

通过了下列决议：《代表会议……》。

最好立即在《国际报》和《自由报》上发表这一决议。这个文件

可以断定是巴枯宁的笔调，他一见形势对他不利，便下令全线撤

退，并与其同伙一起退出国际。祝他们一路顺风去纽沙特尔吧！

而更为可笑的是：在这些自称有权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二十

一个支部中，只有一个支部，即那不勒斯支部是属于国际的。其

余二十个支部，为了保持自己的自治，一直拒不采取我们共同章

程和条例所规定的为被接纳所必需的任何步骤。它们的原则是

“意大利可以自行其是”；它们在国际之外建立了国际。其他三个

同总委员会保持关系的支部——米兰、都灵、费拉拉——没有派

代表去里米尼。

这样一来，除了由不屑于国际而要想领导国际的那些团体所

建立的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３９３以外，又出现了由未加入国际而要

想给国际制订法规的那些团体所召开的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可是，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及时地使西班牙人擦亮了眼睛，我

们在那里把狐狸赶出了洞穴。我们迫使他们公布“绝密”的同盟

５１５２１３ 恩格斯致·格·德·维耳布罗尔（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９日）



的章程。目前这个联合会委员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八个

成员中有五个是同盟分子，他们已被揭露，并由于背叛国际而遭

到公开谴责。各地同盟分子和国际拥护者之间的斗争已经激化。世

界上最老的工会——拥有四万会员的卡塔卢尼亚纺织工人工会５３３

表示拥护我们，并派了我们的人莫拉
①参加代表大会，在他的委托

书上说，因为他比任何人更了解同盟是什么东西。里米尼通过的

决议将使西班牙的同盟完蛋。

丹麦人派两名代表；德国人至少派五六名。左尔格和德雷尔

正在从美国来的途中；那里的分裂分子想派三名代表来。

拉法格带着葡萄牙人的委托书正在途中。

还有一个好处。今后，代表大会将避免任何公开争吵。在资

产阶级公众面前，一切将保持外表的体面。

至于纽沙特尔代表大会，在那里聚集的只有汝拉联合会和几

个意大利支部，那将是一个惨败的局面。

一切终于都很顺利，但这不是使自己麻痹的理由。如果国际

会员履行自己的义务，海牙代表大会将取得很大成就；它将在组

织上奠定牢固的基础，而协会又能稳步发展，并将重新有力地抗

击一切外部敌人。

６１５ ２１３ 恩格斯致·格·德·维耳布罗尔（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９日）

① 莫拉没有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编者注



２１４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胡 贝 尔 茨 堡

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很遗憾，我不得不谢绝你提出要我当候选人的建议，原因之

一是我未经许可多年旅居国外，已失去了普鲁士国籍，从而失去

了德国的公民权。５３４

今天我们获悉，汝拉人仍将去海牙，但只要一通过反对同盟

的决议，他们就会退出，然后去召开自己的纽沙特尔代表大会。看

来，巴枯宁太急于向意大利发号施令了；显然，西班牙人向他指

出，那样做毕竟没有好处，即便为了提出抗议，他们也应该到海

牙去。问题在于，同盟分子占多数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所采取

的选举办法，大概会使他们派出四名同盟的代表。５３５不过，卡塔卢

尼亚工厂工人联合会（有四万人）５３３将派一个我们的人——莫拉。

意大利人在里米尼通过决议５３２以后，将不会到那里去。

左尔格在我这里，他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

不要以为巴枯宁分子会出来吵架。虽然他们口头上蛮不讲理，

但他们是无比怯懦的。他们只有在不少于八比一时才会出击。

７１５２１４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４日）



２１５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６日 ［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代表们到了海牙要佩带天蓝色的花结，以便前往迎接的人能

够认出他们。

如果无人迎接——私人地址是：雅各 卡斯街１４８号布鲁诺·

李贝尔斯。代表大会的正式会址是：伦巴特街协和剧院。

匆匆。

你的 卡·马·

２１６

恩格斯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９月初于海牙］

亲爱的荣克：

我发现在整个财政年度有两笔租用会场的支出５３６：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３１日付给特鲁拉夫……… ７英镑７先令  

和两次付给马丁………………………… ５英镑  

 １２英镑７先令  

但是没有发现在离开旧会场时付给特鲁拉夫的那一笔。其实已经

８１５ ２１５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６日）



付给他了——您是否忘了记账？请按背面所开地址写信到海牙来，

说明是否在账簿上漏记了这笔支出。我知道，在去年代表会议期

间我们应付六个月租金，而现在在我们的账上什么也没有记。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弗·恩格斯

荷兰海牙市雅各 卡斯街１４８号布鲁诺·李贝尔斯。

请在里面的信封上注明，这是给我的。

２１７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１日 ［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但愿你已顺利到达纽约，而库诺也消除了统舱的旅客必定受

到的惊恐。

你拿走的代表大会材料有：

（１）条例中新改的第二条和第六条；关于总委员会的第二

章①；

（２）委员会关于同盟的报告②；

９１５２１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１日）

①

② 《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编

者注



（３）少数派声明
５３７
；

（４）关于总委员会迁址和选举十二名总委员会委员并授权再

加聘三人的决议，以及当选人名单。

这样，你还缺少：

（１）关于对无产阶级的受难者表示同情的决议５３８；

（２）关于会费的决议；

（３）关于取消权力的决议；

（４）可能还有章程中关于政治的条文。现将这四份一并附上。

你留在这里的其他文件有：１．未作出任何决议的建议；２．未

被通过的建议；３．代表大会过程中已被采纳并付诸实行的一两项

有关议事日程的建议。这一切都载入记录，也不会引起你们的兴

趣。

我想你可能也没有：

（５）拉法格关于各种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建议，因此把它从西

班牙文译出附上。

我们一收到你答应提供的关于讨论代表资格证的报告（如你

所知，由于主席的愚蠢，讨论时未作记录，因为没有指定秘书）５３９，

就对决议加以审订并正式公布。

吕肯把委员会的文件带到了布鲁塞尔，现在正在整理证人的

供词，一旦他把这些文件寄给我们——他保证不迟于本月底寄来，

揭露巴枯宁和同盟的材料就可立即整理付印５４０。我们还收到了一

些极有意义的材料，这些材料未能提供给委员会，因为来得太晚

了。

其次是整理代表大会的记录以便公布。

为便于同德国、意大利等国通信，现附上我所知道的所有地

０２５ ２１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１日）



址。

黑尔斯在这里，在联合会委员会中引起了一场大风波，竟然

责备马克思不该说英国工人领袖被收买了，但是这里的一个英国

支部和一个爱尔兰支部已经表示反对，认为马克思是说得对的。这

些家伙——黑尔斯、莫特斯赫德、埃卡留斯等人，由于从他们手

里夺走总委员会而暴跳如雷。５４１

吉约姆在布鲁塞尔对维耳马尔说（这是维耳马尔亲自给这里

写信说的），西班牙人又在组织同盟，因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

要它。

威斯特还在这里，因为没有回去的路费。

向库诺多多问候，并告诉他，不管他到哪里都要同我保持通

信联系。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据荷兰人说，他们同少数派一起投票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想

要同比利时重新合并，因此必须讨好比利时人！

赫普纳已被捕。警察局可能会关押他一个月，因为你知道，在

莱比锡，警察局长擅自禁止国际！

第一次公开会议上通过的决议：

“在海牙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名义，向为

劳动解放事业而忠贞不渝地献身的英勇战士表示钦佩，向所有目前在法国、

德国、丹麦和世界各地遭到资产阶级反动派迫害的人致以兄弟般的、同情的

敬礼。”

（阿·施维茨格贝耳和其他七人建议）。

１２５２１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１日）



  关于会费：

“我们建议保持共同章程上规定的会费数额不变。”

（欧·杜邦和其他三人建议，星期六①上午通过）。

关于取消旧的权力：

“建议总委员会、各委员会和各支部给予国际遭到禁止的那些国家的权

力一律取消，并且授予总委员会以在这些国家任命全权代表的唯一权利。”

（奥·赛拉叶和其他七名法国代表建议，星期六通过）。

星期六上午一致通过的拉法格的建议，我这里只有西班牙文

的，因此条文不是完全正式的：

“我代表葡萄牙联合会和新马德里联合会建议：

特责成新的总委员会建立各种国际工会联合会（工联）。

为此目的，在代表大会以后一个月以内总委员会应当写出一个呼吁书，

加以刊印，并分别寄给所有加入国际或虽未加入国际而知道其地址的工人团

体。

在这个呼吁书中，总委员会应当号召一切工人团体按行业成立国际联合

会。

由每个工人团体自己决定它加入该行业国际联合会的条件。

责成总委员会收集赞成建立国际联合会的团体提出的一切条件，并且起

草一个共同的草案，建议愿意加入各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团体暂时采纳。

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将最后确定这个草案。”

（得到其他十人支持，未经讨论一致通过）。

德国。一切都寄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赫普纳，目前寄给

鲁道夫·宰弗特。委员会的地址，见《人民国家报》。

意大利。都灵支部（“无产者解放社”）：（１）外面写都灵市

２２５ ２１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１日）

① ９月７日。——编者注



托马索公爵街１号，福音堂看门人让·雅克·戈斯先生；里面写

书记切扎雷·贝尔特先生；（２）寄给都灵市国王大街２６号，鲁伊

治·佩里尼先生。在那里要谨防坏蛋卡洛·特尔察吉。

米兰支部（工人小组）：米兰市索尔费里诺街１１号，书记莫

罗·冈多尔菲（他是同盟盟员，这个支部也不可靠；库诺可以更

详细地告诉你）。

罗马支部：（１）外面写罗马市蒙塞腊托街２５号，雷基埃代伊

印刷所经理列奥纳多·琴特纳里先生。里面写奥斯瓦多·尼约基

维亚尼先生。所有邮件外面都写寄斯特拉代拉里街３８—４０号大

学图书馆。里面写奥·尼约基 维亚尼。这是代表大会前两个星期

才通知的。

费拉拉支部：一切都寄给伦巴第区洛迪市卡富尔街１９号，

《人民报》恩利科·比尼亚米。这个支部和都灵支部是最好的两个

支部；关于罗马支部，我一无所知。

西西里岛吉尔真提①支部：安东尼奥·里焦律师（巴枯宁分

子），我已不知多久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了。

西班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瓦伦西亚市索罗拉街３５号，

唐·胡利安·巴莱罗先生。里面写弗朗西斯科·托马斯。

新马德里联合会：马德里市圣彼得街１６号四楼，霍赛·梅萨

伊 列奥姆帕特（用法文写）。

葡萄牙：葡萄牙里斯本市佩尼切贫民巷４号三楼，若瑟·克

·诺布雷 弗朗萨（用法文写）。

奥古斯特·赛拉叶，伦敦西北区肯提希镇盖斯福德街３５号。

３２５２１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１日）

① 现在称作：阿格里琴托。——编者注



布鲁塞尔：布鲁塞尔市圣约翰医院，塞扎尔·德·巴普。

日内瓦：日内瓦市于尼凯堂，昂·培列或约·菲·贝克尔。

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鲁恩街４７２号，亨·格尔哈特。

共同章程第七条（ａ）已于星期六上午以二十八票对十三票

（包括弃权票），即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

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

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

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

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

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

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２１８

恩格斯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日于 ［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荣克：

您能否把下列各书记的通信地址给我寄来：

１．翻砂工书记；

２．船舶木工书记；

４２５ ２１８ 恩格斯致海·荣克（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日）



３．船舶腻缝工书记（假如他们有联合会的话）。

我急需通信地址，是为了就葡萄牙发生的罢工同他们联系５４２。

我已向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发出呼吁，但我不能肯定它是否会采

取措施，因此只好自己采取行动。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我和我的妻子①向荣克夫人和您问好。

２１９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５日 于 伦 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左尔格：

你们受累了。寄去《联盟》（阿勒里尼的报纸）上的两篇文章

的法译文（因为用这种语言最能逐字逐句地加以转述）。比利时人

并不是那么吓人的。从迄今为止收到的信件判断，他们已被自身

的勇敢所吓倒，而不知道如何脱身；同时，比利时国际的解体正

在日渐加剧，鉴于有必要建立新的组织，这样只会有好处。

然而，你们绝不能忽视汝拉人在他们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所通

过的和公开宣布反叛的决议５４３。总委员会有责任贯彻代表大会的

各项决议（见日内瓦决议５４４）。我们当即从日内瓦订购了最近一期

《汝拉简报》，收到后立即寄给你们。此外，如果你们愿意，可以

５２５２１９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５日）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直接写信向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地址：瑞士伯尔尼汝拉山区桑维

耳耶，雕刻工阿德马尔·施维茨格贝耳）索取材料。

这些先生公开宣战，自己给我们提供了赶走他们的充分理由，

这太好了。在这样公开宣战之后，大多数联合会就不可能要求把

问题提交代表大会①审查了；赞成这一建议的最多是四种人（他们

本身、西班牙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其余的人都会反对。我们

这里认为，只要你们一掌握确凿证据，就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

来对付这些坏透了的捣乱分子，是十分恰当的，或许这就足以消

除宗得崩德５４５的威胁。

昨天，我给你寄去了《解放报》第６５、６６和６７号。

吉约姆在布鲁塞尔告诉维耳马尔说，西班牙人打算重新组织

同盟，因为据他们说，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后，现在比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它；维耳马尔亲自写信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拉法格，我读过

这封信。

我本来想再附上关于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情况给总委员

会的报告，可是我来不及在今天邮班之前写完。现附上我写给第

六支部的报告５４６，请你转交给倍尔特兰。

黑尔斯在这里发动了一个反对马克思和我的大规模的诽谤运

动，然而，这个运动已经反过来朝着他自己了，尽管我们对此连

一个指头都没有动一下５４１。马克思关于英国工人领袖被收买的声

明②是导火线。伦敦几个支部和整个曼彻斯特提出了很强烈的抗

议，而黑尔斯在联合会委员会里也失去了拥护他的多数，所以，他

大概很快就要完全离开那里。

６２５ ２１９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５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关于巴里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编者注

原稿为：“代表会议”。——编者注



该死的吕肯还没有把他带走的关于同盟的文件给我们寄来，

因此，我们什么都不能着手干①。从瑞士得到的涉及整个涅恰也夫

案件４９４的补充文件，以及巴枯宁的俄文出版物很有意思，将会引起

一场激烈的争吵。我还没有遇到过这么一帮卑鄙的恶棍。

我的妻子②在你走后才知道，恩玛收了你的洗衣费；她要我转

告，这件事她不知道，否则，她是绝不容许这样作的。

请不要忘记讨论代表资格证的记录５３９，没有它，我们根本不能

把这一部分加到记录③中去，这里谁也没有这个材料。

每次邮班我们都等着你的消息和新总委员会的活动情况。

衷心问候库诺，希望他很快来信。

不幸的赫普纳确实将被关押一个月，因为在莱比锡，国际是

被禁止的！

你的 弗·恩格斯

２２０

马克思致某人５４７

圣 塞 瓦 斯 田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好久没有写信了，如果您考虑到我工作很忙，相信您会愿

谅我的。我终于摆脱了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的组织工作。这项工作

７２５２２０ 马克思致某人（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指曾打算出版的海牙代表大会记录。——编者注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２０页。——编者注



使我负担过重，在从事我的理论工作的同时，兼任这项工作，是

越来越困难了。现在我还要完成海牙代表大会交给我的一些工作，

以后我才能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

《资本论》第一辑总的来说是搞得好的，——我说的是由出版

者负责的那些事。但是，有些错误使我感到不快，这些错误原来

在我校改过的最后的校样上是没有的。我把第二分册第１６页的一

段话作为例子寄给您，这段话是：“以后我们看到，在劳动表现为

价值的时候，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特征都消失了。”５４８

而在已出版的第二分册（第１６页），这句话就变得没有任何

意义了：

“以后我们看到，当生产劳动表现为价值的时候，它和使用价

值不同的一切属性都消失了。”

类似的其他错误还有，我已列出单子寄给了韦努伊埃先生，并

且告诉他，在我得到正在付印的全辑五分册以前，我再也不容许

出版了。

承蒙韦努伊埃先生把莫里斯·布洛克先生的一本小册子（辑

自《经济学家杂志》的单行本）寄给了我。这是什么样的行家，——

连什么是“平均数”都不懂，还硬说自己毕生从事统计工作！我

不否认，从他那方面来说，这是不怀好意的表现。但与其说这是

恶意，还不如说这是愚蠢。

鲁瓦先生的译文必须加以修改，我花了很多时间，但是从第

三辑开始，情况就好些了。

在俄国，我的这本书极受欢迎。只要我稍有空闲，我就将俄

国评论界的一些反应寄给您。俄译本（一大卷）已于４月底（１８７２

年）出版，我已从彼得堡得知，打算在１８７３年出第二版。

８２５ ２２０ 马克思致某人（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２日）



在海牙，我看到劳拉身体很不好，我离开以后，她的身体更

坏了。昨天接到的来信，带来了令人宽慰的消息。下个月，我将

在这里高兴地看到她和她的丈夫。

上星期五，我的大女儿燕妮和龙格结婚了（龙格向您问好）。

西班牙的政治局势如何？我认为，您和其他法国流亡者①（或

许名声受到最大损害的人除外）不久就能回国。

亲爱的公民，请相信我对您的忠诚。

卡尔·马克思

２２１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关于罢工问题，最好直接写信给：

（１）莱比锡。高地街４４号《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２）维也纳。阿尔塞街３２号《人民意志报》编辑部。

（３）柏林。射手街第四大院６５号排字工人弗·米耳克。

祝好。

卡·马·

９２５２２１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４日）

① 指巴黎公社流亡者。——编者注



２２２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６日］星期三于伦敦

亲爱的列斯纳：

请你把附上的信①于明天晚上转交联合会委员会书记。如果

黑尔斯要求不通过我而直接写信到里斯本５４２，那最好这样告诉他：

事情需要尽快作出安排，因此，最好毫不迟延地给我回信。如果

黑尔斯又提出种种形式方面的和个人方面的问题，那这只能证明，

他所希望的不是真正的工作，而是不仅牺牲联合会委员会的时间，

而且牺牲葡萄牙工人的利益，来实现他个人的阴谋。如果他们要

求我把里斯本的通信地址告诉他们，最好暂时什么也别讲，以后

再说。

你的 弗·恩·

０３５ ２２２ 恩格斯致弗·列斯纳（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６日）

① 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２２３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纽  约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９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库诺：

你８日的来信和记录①收到了，对这两样东西都非常感谢。

你大概已经收到《汝拉简报》，它和今天寄出的布鲁塞尔《国际

报》都会向你们证明，应该认真地行动起来，并且绝对必要的是，起

码使左尔格打消任何疑虑而同意当选②，从而不仅保证行动统一，

而首先保证能行动起来。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不立即阐述相应的

理由宣布汝拉人由于其代表大会的决议践踏了章程和海牙代表大

会的决议５４３而被暂时开除，并且也不宣布开除反权威主义代表大

会的那些一般说来是加入了国际的会员，那末，这些先生就会十分

趾高气扬。现在还有时间，——比利时人被他们自身最初表现出来

的勇敢所吓倒，并开始动摇。在西班牙，反对同盟盟员的人在与日

俱增，那里已经要求召开西班牙非常代表大会来讨论联合会委员

会和去海牙的代表们的行为，不过，如果对汝拉人的蛮横行动采取

姑息态度，那末，这一切又会冷却下来；这些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

的，这一点你们从《国际报》上发表的黑尔斯的信５４９中可以了解到。

黑尔斯负责同汝拉人通信；他正在这里把他们的载有下流文章的

１３５２２３ 恩格斯致泰·库诺（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９日）

①

② 当选总委员会书记。——编者注

海牙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编者注



《简报》免费送给每一个愿意要的人，并且寄给所有的支部。

应该搁笔了。邮班就要出发。由于召开代表大会、出版文件

和通信，马克思和我比任何时候都忙。左尔格大概已经收到《解

放报》了，你可以替他翻译出来。还有几号随下一班邮船寄去。它

和《人民国家报》一样都是我们的优秀报纸。

威斯特的事使我们很高兴。

我们大家都向左尔格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拉法格同他的妻子①来这里已经有两天了。

２２４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２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左尔格：

寄上我的关于西班牙的报告②。

根据刚刚接受的委托，现将下列两个支部成立一事正式通知

总委员会：

（１）下伦巴第工农协会（洛迪支部），书记恩利科·比尼亚米，

２３５ ２２４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２日）

①

② 弗·恩格斯《关于协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状况给总委员会的报

告》。——编者注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卡富尔街１９号。

（２）阿布鲁戚自由劳动者协会（阿魁拉支部，省名也是阿魁

拉。通信暂时由洛迪转）。

比尼亚米已送来通知书，他还说，这两个支部都通过了与共

同章程相符的章程。我将索取几份寄给你们。５５０

比尼亚米是意大利唯一的一个站在我们这边的人，尽管暂时

还不很得力。他在自己的《人民报》上，不仅刊载了我的关于海

牙代表大会的报道①，而且刊载了我给他的一封措辞要尖锐得多

的私人信件②。由于我要给他寄通讯，所以我们把报纸留在自己手

里。随后他又重新刊载了经海牙修改过的共同章程，以及我的关

于代表大会的报告５５１。比尼亚米周围都是自治论者，因此，他必须

谨慎一些。

我再也没有听到都灵的任何消息。库诺起码应该帮助我们在

米兰找到联系，以便哪怕从那里得到一些消息。同费拉拉的联系

是通过洛迪在进行；该支部是比尼亚米建立的。

马克思要我告诉你，记录③目前在这里十分需要。由于黑尔

斯、莫特斯赫德和埃卡留斯在这里以及汝拉人等等在大陆上散布

谣言，我们随时都可能要摘引这些记录来回击他们。另一方面，如

果你们非要这些记录不可，那末可以把附有说明的有关组织问题

的决议摘抄出来，给你们送去。

为了可靠起见，我再次把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的通信地

址告诉你。我认为，设立一个只有各语种助手的通讯总书记且由

３３５２２４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２日）

①

②

③ 前总委员会记录。——编者注

弗·恩格斯《伦敦来信。二》。——编者注

弗·恩格斯《海牙代表大会》。——编者注



你来担任，这是极其合理的
５５２
。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弗·恩格斯

霍赛·梅萨 伊 列奥姆帕特，马德里市圣彼得街１６号四楼。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信封上写瓦伦西亚市索罗拉街３５号，

唐·胡利安·巴莱罗（里面写弗朗西斯科·托马斯）。

里斯本：里斯本市佩尼切贫民巷４号三楼，唐·若·克·诺

布雷 弗朗萨先生。

都灵：里面的信封上写地方支部书记切扎雷·贝尔特；外面

的信封上写都灵市托马索公爵街１号，福音堂看门人让·雅·戈

斯先生。

都灵的另一通讯地址：国王大街２１号，鲁伊治·佩里尼（里

面不用信封，这是国际的老会员）。

关于意大利的报告随即寄上；从葡萄牙寄给代表大会的关于

葡萄牙的报告，拉法格正在翻译。

现在我正在校订《宣言》①的法译文。你带来的稿子，大部分

都很好，就是和《伍德赫尔》上那个不坏的译文相比也是很好

的。５５３

４３５ ２２４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２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２２５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２５日的来信同我１１月２日的信①走岔了。后来大概马克思

已经给你写了信。

我已把通告５５４的法文本交给了赛拉叶，英文本起初交给了麦

克唐奈供爱尔兰人使用，后来我自己为《国际先驱报》抄了一份，

以后又寄给了联合会委员会。我很担心，联合会委员会是否会把

它隐瞒起来，或者逐字逐句地带着各种英语语法错误和明显的德

文文风刊登出来加以嘲弄。不言而喻，我对所有这些都作了修改，

因为无论是通告的英文本还是法文本，这个样子是不能出版的。我

们这里总是把这一类东西交给一个操该国语言的有学问的人去修

改，你也应当这样做，因为往往不便对正式文件作一些语法上的

修改，这常常会带来一些不愉快。任何这类的差错自然会使黑尔

斯、汝拉人和其他人幸灾乐祸。

比利时人至今还什么也没有刊载。

你们应该亲自把通告寄往澳大利亚，在这期间，哈尔科特想

必在你那里；我没有澳大利亚的任何一个通信地址。５５５

琼斯和勒穆修预先得到了通知。明天我将见到赛拉叶，并告

５３５２２５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① 见本卷第５３２—５３４页。——编者注



诉他，要他为你们起草一个报告，由于德雷尔的关系，报告中不

应提任何姓名和通信地址，他可以用私人方式把通信地址给你寄

去。关于德雷尔的情况下面再谈。

会费券３９６大约花了一英镑，勒穆修设计图案不要报酬。刊印章

程的英文本大约花了十二英镑。

我已经告诉过你，又成立了两个意大利支部①。现附上正式信

件。

今天给你寄去的东西有：

《解放报》一份和新马德里联合会宣言５５６；

《平等报》一份；

《国际先驱报》一份，载有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

海牙代表大会的七项决议。

其次，还应通知你如下事项：

（１）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发表了小册子《国际和革命》，我将

随下一班邮船给你寄去几份。他们声明退出国际，似乎国际将因

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自取灭亡。他们打算建立自己的团体，并已

经在法国大搞阴谋活动。因此，务必使德雷尔：１．不掌握任何一

个法国的通信地址；２．但要他表明自己的态度。当然，只有在你

们认为必要时，才应敦促他表态。赛拉叶将在《自由报》和《平

等报》上对这个破烂货进行回击。朗维耶告诉拉法格，初稿充满

了人身攻击，因此他声明他绝不在上面签名。已经发表的二稿，他

根本没有见到，他的签名是未经他同意的。他同他们发生了一场

争吵；他们对他起诉，说他未经许可就继续充当流亡者俱乐部，即

６３５ ２２５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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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研究小组
５５７
的成员，但他不想接受一场由“纯洁派”（布

朗基主义者这样称呼自己）指定的法官进行的考试。你可以看出，

他们依然在玩弄革命公社的把戏。这本小册子会使你发笑，因为

瓦扬在书中一本正经地把我们的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论点都宣布

为布朗基主义者的发明。除巴黎外（在那里充当他们代理人的是

细高个儿瓦尔特），在法国其他城市，他们已经挑起争吵。尽管他

们并不危险，但毕竟不能让他们挑起更大的争吵，因此，不应让

德雷尔掌握任何通信地址，对他必须密切注视。

（２）西班牙。这里的情况很好。联合会委员会刊印了并且秘

密散发了一个长篇的东西５５８，内容有：

（ａ）四名西班牙人关于代表大会的虚假报告；

（ｂ）反权威主义者在圣伊米耶所作的决议
５５９
；

（ｃ）巴塞罗纳联合会关于１２月２５日在西班牙召开代表大会

的建议，该代表大会应作出决定，或者承认海牙决议，或者承认

圣伊米耶决议。

（ｄ）关于各地方联合会在１１月１０日以前对此表态的建议。

新马德里联合会５６０已发表一篇宣言对此作了回答，宣言今天

寄给你。它反对在国际的任何会议上提出有关海牙决议的问题，除

非是为了传达和贯彻（我们已经把驳斥四名西班牙人的谎言的所

有必要材料寄到马德里去了）。

但是，为了使西班牙人了解，到底是谁在领导他们，汝拉委

员会已经直接向西班牙一切地方联合会寄发了圣伊米耶代表大会

的各项决议，并要求对这些决议表态；他们完全无视西班牙联合

会委员会。

同时，西班牙已乱成一团。拥有五百名会员的格腊西阿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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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巴塞罗纳近郊的工业区）、托勒多联合会（二百名会员）、巴

达洛纳联合会和德尼亚（巴塞罗纳附近）联合会都表示支持我们，

反对召开西班牙代表大会。在瓦伦西亚，有相当一部分地方联合

会，以及已脱离当地旧联合会的加迪斯联合会的一部分支部是跟

我们走的。奄奄一息的、靠我们从这里寄钱去才能维持的《解放

报》的销售量重新猛增（仅在加迪斯、瓦伦西亚和格腊西阿就销

售一百五十份）。１１月４日在格腊西阿举行了一次全体大会５６１；以

阿勒里尼为首的巴塞罗纳人提出了建议，但是，正如莫拉（他在

那里）所说：

“尽管阿勒里尼大喊大叫和挥手舞杖，还是无法使这些无神论者相信，耶

稣会①的行为是正确的。因此，海牙的各项决议得到了赞同，西班牙代表的

行为受到了谴责。”５６２

情况很好；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在西班牙保留一个

摆脱了其他人的很有分量的少数；这个少数要比迄今存在的整个

游离不定的废物具有更大的价值。也很可能，我们将挫败整个这

一事件，并把同盟逐出门外。我们应当把所有这一切归功于不得

不完全孤军奋战的梅萨的努力。莫拉很软弱，曾一度发生动摇。你

可以读一读《解放报》第７１号上的《同盟的手段》一文，那里谈

到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是如何试图用恐吓来拉拢莫拉的。５６３

（３）伦敦联合会委员会。由于一部分优秀的英国人劲头不足，

黑尔斯和莫特斯赫德完全控制了联合会委员会。来自伪支部的大

量代表保证了黑尔斯的多数；他一身兼任书记、财务委员，并且

正如今天《国际先驱报》上的报道所表明的５６４，他在为所欲为。我

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些混蛋们很快就会发生厮打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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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优秀分子团结起来。就让他们自取灭亡吧！为了使你们相信这

个掌握着总委员会权力的黑尔斯是何等放肆，现在将按期给你们

寄《国际先驱报》。一有适当机会——如出现破坏章程或诸如此类

的事情，而黑尔斯作为汝拉人的朋友和通讯员很快会挑起这种事

件的，——我们的人就可以脱离出来，建立自己的联合会，如果

可能的话，同爱尔兰人联合起来。遗憾的是，麦克唐奈要到美国

去，不过我们有德·摩尔根这样的优秀继任者，而且他要作为讲

演人去周游英国。他对情况完全熟悉。

为了使你们的通告能在这里更广泛地传播，最好由总委员会

正式委托我在英国来办这件事。联合会委员会在竭力扼杀这里的

一切，而《国际先驱报》的赖利，尽管是个正直的年青人并且出

于反感退出了联合会委员会，但他很软弱，在销售自己的报纸方

面又在某种程度上依赖联合会委员会。因此，如果我能向他宣布

这样的决定，那末他就能够以此为依据来做一切事情。

你们是否把负责意大利事务的全权委托书寄给我，由你们自

己决定。５６５鉴于那里正在进行斗争，而我们的人处于绝对少数，所

以最好立即进行干预。虽然我保持着私人通信，而且还给《人民

报》写东西，但是我没有全权委托书，不能对诸如都灵支部之类

的支部施加影响，这类支部看来已经完全瓦解，并且完全无声无

息了，而这是意大利常有的现象。

马克思已去牛津，到龙格和他的妻子那里去呆几天５６６，以便同

龙格一起对《资本论》的部分法译文进行加工。星期一以前他大

概不会回来。

我认为，你们无论如何应当把负责法国事务的全权委托书寄

给赛拉叶５６７。从美国进行这类通信是不可能的；只是你们要让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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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给你们寄报告。你们找不到更好的人了；杜邦这人太懒，要每

天催促他才行，而我们这里往往两个星期也见不到他。

关于汝拉人，我们认为最好是直截了当地声明，由于他们的

圣伊米耶代表大会通过了与章程和组织条例某些条款相抵触的决

议，他们自己把自己开除出了国际，并将此事直截了当地通知其

他联合会。其实，他们的情况很不妙。在俾尔，他们（见《分

裂》①）连一个人都没有了，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支部，然而这个

新支部投靠了日内瓦，而他们在穆蒂埃的模范支部（见《分裂》）

又否决了圣伊米耶决议。可见，海牙决议在各地已见成效。

至于德国，最好授予马克思全权委托书，来对付施韦泽分子。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你们应该加以周密考虑的。

我的工作很忙。梅萨已开始翻译《宣言》，所以要把《社会主

义者报》上的法译文修改好并给他寄去５６８，而你带来的稿子
５５３
对我

很有用，尽管太拘泥于《伍德赫尔》上的英译文，但毕竟好多了。

趁此机会，我把法译文大体上整理一下。此外，还要给《人民国

家报》、《解放报》和《人民报》写文章；拉法格现在在这里，等

他一有住所，我们就着手写同盟史５６８。布鲁塞尔的吕肯那里还有许

多文件；现在他来信说，下星期末将把这些文件寄来，因为他想

复制。②

库诺这个浪子现在在干什么？

你的 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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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６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牛  津

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９日于 ［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燕妮：

摩尔说，你和龙格将于星期四①到这里来。拉法格告诉我，他

“可能”在星期四搬进自己的新寓所。因此，为了避免拥挤，莉希②

和我将再把我们的住房腾出一两间来给你们，希望你们就在这里

住吧。这是极好的住所：卧室在楼上，客厅朝大街，你们想还有

比这更好的吗？

拉法格刚刚来了。我把我现在写信的内容告诉了他。他说，他

打算星期四前就搬家，但总的说来，他同意我的意见。我请他把

这一切告诉摩尔，我认为这件事已算决定，房间也一定准备好。

多多问候你的丈夫。

你的 老将军

１４５２２６ 恩格斯致燕·龙格（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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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７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２５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转来的信已按时收到，它已起到应起的作用。５２９

我没有早些给您写信，而且现在也只写这么几行，这完全是

因为我想收到您可能开来的另外的严格用于商务的地址，以便我

能给您写信。

涅恰也夫的引渡５７０及其老师巴枯宁的阴谋活动使我很为您和

其他一些朋友担心。这些人是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的。

您和其他俄国朋友对我的著作①和我的工作如此关心，真使

我无法充分表达我的谢意。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②

请尽快地回复我这封信。

２４５ ２２７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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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８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①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今天给你寄去《解放报》第７６号、《国际先驱报》第３６号和

布朗基主义者的小册子②，这本小册子在这里的任何地方都弄不

到，我是今天上午通过间接途径才弄到的。赛拉叶把答复寄给了

布鲁塞尔的《自由报》和日内瓦的《平等报》，但是《平等报》的

这些蠢驴却说，答复的私人气味太浓，所以不予刊载！

１２月３日，我已给你寄去《解放报》第７４、７５号，《人民

报》第１１７号和《国际先驱报》第３３—３５号。

麦克唐奈已于星期三乘船赴纽约，我托他捎去一封短信给你。

如果当地的芬尼亚社社员５７１对他还有某些不信任的话，那你就做

件好事，把疑虑加以消除，他在这里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而且是

完全无私的。

１．荷兰。万·德尔·豪特前天来到这里；荷兰的资产者不愿

再给他工作了，所以他想在此地找工作。他说，汝拉人曾邀请荷

兰联合会出席新的宗得崩德５４５代表大会。此后就召开了荷兰代表

大会５７２，代表大会决定：（１）支持总委员会；（２）派代表出席宗得

崩德的代表大会，只是为了获取情报，而不是为了参加表决；

３４５２２８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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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除１８７３年９月召开的合法代表大会外，不承认其他任何代表

大会，并且声明只向上述合法代表大会提出自己可能产生的申诉

等等。因此，这就等于把荷兰人同宗得崩德分开了。

２．西班牙。你想必已从《解放报》上得知，那里一切都进行

得很顺利。除你知道的以外，列里达、新加迪斯联合会、相当一

部分瓦伦西亚人和庞特 德 维鲁马拉也都表示反对联合会委员

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将于１２月①２５日在哥多瓦召开代表大

会５７３，其议程是在海牙决议和圣伊米耶决议之间进行抉择，这就直

接违反了共同章程，也违反了西班牙地方章程，此后，新马德里

联合会５６０宣布联合会委员会的权力无效，并号召选举新的临时联

合会委员会。这一果断的措施很快就会使局势明朗化。然而，我

们在西班牙的一部分拥护者，尤其是卡塔卢尼亚的工厂工人认为

必须在哥多瓦代表大会上加以解决，因而他们暂时不响应号召。同

盟分子非常急于在哥多瓦取得多数，看来他们很可能得逞；那时

候，卡塔卢尼亚人将会公开转向我们。

３．法国。尽管汝拉人和布朗基主义者在搞阴谋活动，南方的情

况很好；最近将召开代表大会，来支持海牙的决议，也许还要发表

致总委员会的呼吁书。５７４但法国人要求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持有全

权委托书，并能签发负责法国事务的临时全权委托书。当前需要收

集一大笔钱，而这只有通过当地的全权代表才能进行。我们在波尔

多的优秀的拥护者拉罗克，为了在当地收集款项，要求赛拉叶和我

现在给他这种全权委托书，由于我曾接受委托进行收集，我认为，

在未经总委员会批准或宣告无效以前，我有权把全权委托书给他。

既然使持有总委员会的某种全权委托书的人出席上述代表大会极

４４５ ２２８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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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那末我不揣冒昧决定给他这种全权委托书。①如果你们不

赞成这样做，就立即通知我，我可以马上把它收回。汝拉人仅仅在

里昂得到一些支持，而且这还是由于日内瓦人的愚蠢所致，他们在

其他地方只得到个别一些人的支持。你或许已经知道，《汝拉简

报》为警察布斯凯辩护，声称他是一个正直的人５７５。

４．英国。黑尔斯的反对派正在扩大。默里、米尔纳、杜邦参

加了联合会委员会，其他人接着也参加了。赖利声称，他不再打

算把《国际先驱报》作为联合会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你可以看

到，报头的相应部分已经取消了。不过，还要过一些时候整个骗

局才会彻底破产。在最近的一号《国际先驱报》上将刊登海牙决

议②和我们关于国际内部状况的报道。
５７６

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全部记录
③。有些记录还在黑尔斯那里。因

此，最好是你们授权马克思保管全部属于国际和前总委员会的文

件，尤其是记录。５７７

如果你们不希望一切重新垮台，那就必须把负责法国事务的

全权委托书交给赛拉叶５６７；赛拉叶继续在热心地通信，而我们也在

为此替他筹集经费，但是在他得到全权委托书之前，还只是作为

个人在进行活动；而法国人，尽管处于完全的自治状态，却都希

望有个总委员会的代表来领导他们。除赛拉叶外，我们这里再也

找不到别的人了。由杜邦来进行这种广泛的通信是很靠不住的，而

且他正忙于自己的执照。

５４５２２８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７日）

①

②

③ 总委员会记录。——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编

者注

见下一封信，本卷第５４６页。——编者注



马克思全家和我的妻子①都向你问好。拉法格和龙格现在都

在这里；这样，马克思老爹阖家大小都在一起了。

你的 弗·恩·

向库诺问好，这个浪子为什么不写信？

２２９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赛拉叶５７８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９日于 ［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草稿］

给拉罗克先生的全权委托书

本书签署人根据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７日的全权委托书，受协会总

委员会委托代为接受应交付总委员会的款项并将此款项转交给总

委员会。

兹全权委托波尔多公民拉罗克先生在法国南部收集应向前总

委员会或现总委员会交纳的会费以及用于会费券、出版物等的一

切款项，并将此款项转寄给我。

此全权委托书须经总委员会批准，总委员会已接到发给此委

托书的有关通知②。

弗·恩·（签字）

总委员会代表 奥·赛拉叶（签字）

６４５ ２２９ 恩格斯致奥·赛拉叶（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９日）

①

②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５４４—５４５页。——编者注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２３０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２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从附上的文件中，您可以看到海牙代表大会的成果。５７９在同盟

活动调查委员会５４０的会议上，我严格保密地宣读了给柳巴文的信，

没有提收信人的名字５２９。然而，秘密没有保住，第一、因为比利时

律师斯普林加尔参加了该委员会，他实际上完全是同盟分子的代

理人，第二、因为茹柯夫斯基、吉约姆之流采取了预防措施，他

们事先就到处谈论整个这件事情，当然是按他们自己的调子进行

辩解。结果，委员会在给代表大会的报告①中，不得不宣布在给柳

巴文的信中所包含的有关巴枯宁的种种事实（我自然没有提他的

名字，但是巴枯宁的朋友们早在日内瓦时就知道了这件事）。现在

请问一下：代表大会推选的记录出版委员会（我也参加该委员

会）是否有权利用这封信，并将它公之于众？这取决于柳巴文。不

过应当指出，自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未经我们任何促进，这些事

实早就在欧洲的报刊上传开了。这件事情的流传使我极不愉快，因

为我曾打算严守秘密并郑重地要求这样做。

由于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控制着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协会

７４５２３０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２日）

① 《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编者注



支部的同盟到处掀起了反对我们的诽谤运动，而且和一切可疑分

子勾结起来，企图把我们分裂为两个阵营。然而，它归根到底是

注定要失败的，这只会帮助我们把某些地方钻进协会队伍的卑鄙

分子和糊涂虫从协会中清洗出去。

巴枯宁的朋友们在苏黎世谋害不幸的吴亭，这是无可怀疑的

事实，目前，他的健康状况还令人极为担忧。５８０关于这一卑鄙行径，

已在协会的一些报纸上作过报道（其中有马德里的《解放报》），在

我们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公开报道中也将详细加以叙述。这帮混

蛋还对自己在西班牙的对手进行过两次类似的尝试。他们很快就

会在全世界面前被钉在耻辱柱上。

我们亲爱的“共同的朋友”①的遭遇使我全家焦急不安。
５８１
我

打算从君士坦丁堡通过外交途径来帮助他。这或许能成功。

您寄来的稿子还在我这里，因为吴亭无法把它付印，而艾尔

皮金属于那一帮混蛋之列。稿子很有意思。５２８

我正焦急地等待着答应给我的评论（手稿）
５８２
以及您那里有关

这个问题的全部报刊材料。我的一位朋友正想写俄国对我这本书

的反应。

由于一个令人懊恼的意外情况，法译本的印刷工作暂时中断

了，不过，过两三天就会恢复。

意大利文译本也正在准备。５８３

最后还有一个请求。我的女婿、医学博士拉法格（流亡者），如

有可能，愿意为任何一家俄国杂志寄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法

国）自然科学或社会政治事件方面的报道。５８４但是，他的经济状况

８４５ ２３０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２日）

① 洛帕廷。——编者注



不容许他无代价地这样做，此外，他寄去的文章也只能用法文写。

我很希望看到基辅教授季别尔评论李嘉图等人的价值和资本

学说的著作①，那里也谈到了我的书。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②

在《资本论》第二卷关于土地所有制那一篇中，我打算非常

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５８５

还有一件事。我想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个性等写些东

西发表，以期在西方引起对他的同情。５８６但是，为此我需要一些资

料。

２３１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本月７日的来信收到无误，今天，寄去载有关于巴枯宁的

文章５８７（这篇文章对你们来说也有些新材料）的《解放报》和载有

代表大会决议③的《国际先驱报》各一份。赖利这头蠢驴没有刊登

表决结果。

９４５２３１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４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编

者注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尼·伊·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编

者注



载有你们的通告的《人民报》第１１８号在洛迪被没收了；该

报编辑比尼亚米已被捕。５８８看来那里又要重演莱比锡叛国案。
４５９
我

们当然会立即尽量利用这一事件，将它登在《人民国家报》和

《解放报》上５８９，以证明各国政府究竟认为谁是危险的——是总委

员会及其拥护者还是同盟分子？意大利发生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是

再好不过的了。

你们应该在《东部邮报》和美国报刊上刊载有关总委员会会

议的简要报道，并把这几号报纸寄给《人民国家报》、《平等报》和

《国际先驱报》，也寄一两份到这里来，以便我们能够把它用于西

班牙和意大利以及各法国支部；丹麦人和荷兰人也会刊登这些消

息。

给赛拉叶发全权委托书越来越迫切需要了。５６７汝拉人和布朗

基主义者，正在法国各地搞阴谋活动，并且不无成效，而赛拉叶

从许多地方都不再收到回信了，因为他只能以个人身分写信。如

果由于德雷尔（此人在布朗基主义者退出以后５９０越来越令人可疑

了）或者出于别的某种考虑，你们还要把这件事拖延下去，那末

我们就会丧失大半个法国，而在下届代表大会上，锋芒就会倒转

过来。

匆匆。

你的 弗·恩格斯

２３２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１日 ［于伦敦］

０５５ ２３２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１日）



亲爱的左尔格：

匆匆只写几句话。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所谓多数派同少数派分裂了（多数

派大部分是由坏蛋黑尔斯为了能够派出代表而由一些虚设的支部

组成，每个支部只有几个人，而少数派才代表伦敦以及曼彻斯特、

柏肯海德等地的巨大的英国支部）。５９１这些家伙私下炮制了致联合

会的通告①（本月１０日就会寄给你们），建议各支部在伦敦召开代

表大会，以便同汝拉人一致行动。黑尔斯从海牙代表大会以来就

同汝拉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现在我们的拥护者组成了唯一合法的联合会委员会，并立即

向各支部分发了印刷的明信片，建议它们在收到反通告以前不要

作任何决定；他们昨天在我这里讨论了反通告②（拟定了要点）。您

很快就会收到。它将在下星期初印好。他们还要作出一项承认海

牙代表大会和总委员会的正式决议。

同时，恩格斯应曼彻斯特一个支部的请求，对这些恶棍（其

中也有徒骛虚名的傻瓜荣克，此人怎么也不同意总委员会迁离伦

敦，他早已成了黑尔斯的工具）的通告起草了一个答复③。这个支

部在今天的会议上将收到这个答复，并立即把它付印。

依我看来，你们暂时应当尽可能持旁观态度，让当地的支部

去进行斗争。当然，如能把象我在《解放报》上看到的写给西班

１５５２３２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１日）

①

②

③ 弗·恩格斯《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

员》。——编者注

卡·马克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告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各支部、分部、所属

团体和会员书》。——编者注

《致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各分部、支部和会员》。——编者注



牙的那样的通告
５９２
随时寄来，那就很好。

顺便说一下，《国际先驱报》的所有者赖利（联合会委员会的

成员）根据我的建议，已使该报成为独立的报纸。我们可能会就

我们每周出版一期国际事务的专门附刊签订一个合同。今天寄给

你一份，在这份报纸上，恩格斯和我同黑尔斯一伙展开了论战①。

至于波兰，你们无法寄信到那里去。前总委员会能够打通同

波兰的联系只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该国目前形势下不能不如

此），即总委员会只同符卢勃列夫斯基打交道，由他报道他认为需

要或合适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们必须象我们那样，

给予符卢勃列夫斯基以不受限制的全权，否则就放弃波兰。５９３

由于我在法译本
②上要做的工作比没有译者由我自己来译还

要多，所以我忙得不可开交，本来我早就打算给你写信，但一直

拖到今天。

库诺答应告诉我们海牙调查委员会会议的详细情况。５４０你告

诉他，如果他不立即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再等了，而这件事关系

到他个人的声誉。

我的全家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尔·马克思

２５５ ２３３ 恩格斯致阿·赫普纳（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３０日）

①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国际先驱报〉编辑》。——编者注



２３３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５９４

莱 比 锡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３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赫普纳：

［……］①并直接驳斥济贝耳②，但这种驳斥方法首先要求对问

题有独立的和完全正确的思考。马克思和我看到这篇文章③都很

高兴，尽管有些地方不够精确。施拉姆在其他方面如何，我当然

不可能了解，但不管怎样，他对经济问题是有相当研究的。

（４）两篇关于改革运动的新高潮的文章中，第一篇不错，第二

篇则根本违背事实５９５。文中郑重其事地对待那许多小小的可怜集

会，仅仅是由于卖身给资产阶级的《蜂房》郑重其事地对待它们，而

这些集会除了为最近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做准备外，没有任何其

他意义。文中列举的所有那些致力于改革的团体，也都没有什么意

义，甚至多半是由同一些人所组成。是些什么人呢？除了很少的例

外，恰恰都是一些被马克思在海牙痛斥为卖身投靠者的工人首

领。④绝对不能根据《蜂房》和《雷诺》来判断这里的运动。尽管有些

工联成员也参加了这一类集会，但是，工联还远未成为政治组织，

一般说来，它们（起码是大部分和那些最大的）如果不彻底修改自

３５５２３３ 恩格斯致阿·赫普纳（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３０日）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关于巴里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编者注

卡·奥·施拉姆《交换价值》。——编者注

亨·济贝耳《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编者注

手稿此处残损。——编者注



己的章程，就根本不可能这样做［……］①实际上，这里运动的情况

比任何时候都坏，由于工业的繁荣，也只能指望这样。

［……］①我们给西班牙、意大利，或者其他地方寄去文章或小

册子时，往往是无需我们提出要求，他们就寄来一定的份数并另

外再给一些供我们使用。实际上，这样做是合乎情理的。唯一例

外的出版社是《人民国家报》。我不得不自己购买我的《农民战

争》②。《人民国家报》每天登我的《住宅问题》“第一册”的广告，

而为了回答米尔柏格，我这里却连一份完整的也没有，因为弗兰

克尔把载有结尾部分的那一号《人民国家报》丢失了，而寄给我

的单行本，又缺最后一页！要不是马克思终于找出了他的那份报

纸，那我就根本无法进行回答。我愿意把许多情况解释为疏忽，例

如，曾寄给我几本《宣言》③的账单，然而这太过分了，如果对我

们的这种真正蛮横的态度不立即停止，那末，我和马克思总有一

天会提出不干，那时《人民国家报》就不要觉得奇怪。我们不能

容忍，每次我们白白供给的东西出版时，都不得不去乞求免费的

赠书或者到书店里购买自己的作品。而从其他国家，我们甚至立

即就会收到全部小册子等等，因为那里人们知道，为了传播和广

泛介绍这些小册子，我们将做更多的工作 ［……］①

４５５ ２３３ 恩格斯致阿·赫普纳（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３０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１８７２年德文版。——编者注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德文第二版。——编者注

手稿此处残损。——编者注



１８７３年

２３４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３年①１月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１）你１２月３日和６日的信收到了。不知为什么你没有收到

报纸等东西。１２月７日和１４日我就洛迪的逮捕一事给你写了

信②，１２月１４日寄去《解放报》和《国际先驱报》，１２月２２日寄

去《解放报》和《国际先驱报》，２３日寄去《解放报》和《平等

报》（克吕泽烈反对布朗基主义者，这很好。糟糕的只是文章下面

署了他的名字５９６），２４日寄去三份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的通告③。

今天，将给你寄去《解放报》和一份同样的通告，还有一份不列

颠联合会委员会少数派的通告④。

５５５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告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各支部、分部、所属

团体和会员书》。——编者注

弗·恩格斯《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

员》。——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４３—５４６、５４９—５５０页。——编者注

原稿为：“１８７２年”。——编者注



（２）看来，在黑尔斯、莫特斯赫德、罗奇和……荣克领导下

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多数派挑起了分裂。它发表了一个通

告①，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等等。我们这里现在只有一份，等再弄到

一份，就给你们寄去。随后，不是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而是那

个多数派的非法会议于１月５日召开英国代表大会５９７。然而在这

里，在英国工人当中，搞政变并不那么容易。少数派继续留在红

狮子大院７号原来的地方，成立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并通知

所有支部，要它们听候它的决定。紧接着就在１２月２３日分发了

由我起草的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的通告，１２月３１日又分发了联

合会委员会少数派的通告。在这期间，这里的西头支部表示反对

多数派，诺定昂在接到少数派的通告以前，就紧跟西头支部这样

做了，而密德尔斯布罗支部立即取消了荣克的委托书，并请求少

数派向它们推荐新的代表；曼彻斯特区部委员会也采取了同样的

行动。它们都表示支持海牙的各项决议，根据赖利的私人消息，除

利物浦外，我们可望得到所有地方支部的支持。这样一来，政变

似乎是被粉碎了。使我特别高兴的是，荣克先生很快就得到了应

得的报应。这是他听命于黑尔斯而使自己变成自己的死敌吉约姆

的工具的结果。现在，他是彻底完蛋了。

（２）②比利时。比利时代表大会根本不把总委员会放在眼

里。５９８它宣布，不愿意同你们发生任何关系，海牙的各项决议

无效。我将设法在星期二③告诉你更详细的消息，我这里现在没有

报纸。

６５５ ２３４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１月４日）

①

②

③ １月７日。——编者注

原稿如此。——编者注

《致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各分部、支部和会员》。——编者注



（３）西班牙代表大会将作出同样的决议
５７３
，因为我们的人没有

派代表到那里去。遗憾的是，梅萨来信告诉我说，我们的许多人

参加了起义，有的进了监狱，有的同队伍在山里，这在目前正是

非常糟糕的。

（４）这样，你们现在有：１、汝拉人；２、比利时人；３、原西

班牙联合会和４、在这里进行反叛的现在居于少数的支部。现在我

们这里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暂时开除是不适宜的。总

委员会应该干脆确定，某某联合会和某某支部既然宣布协会的现

有规定无效，那它们也就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而不再成为国

际的成员了。这样也就谈不上代表大会的问题，而在暂时开除的

情况下总还会有这个问题的。

自然，只有在你们掌握正式文件的情况下，才可以采取这样

的步骤。我们将给你们弄到这些文件。

（５）在葡萄牙，一切都很好；拉法格昨天收到一封信，从这

封信看来，他们会更加详细地写信给我。

（６）丹麦仍然一行字也没有来５９９。我怀疑，瑞士人通过他们的

什列斯维希的信徒在那里制造了纠纷。但是，同盟在那里是没有

什么可指望的。

（７）法国。你可能已经收到赛拉叶的报告。在南部发生了大

逮捕，三十七人被捕，其中二十七人已获释，而我们的一些人还在

坐牢。此外，我们的人恰恰在逮捕期间在土鲁斯召开代表会议５７４。

（８）意大利。在洛迪，三个被捕者和六个潜逃者５８８的家属的生

活非常困难，比尼亚米一再写信来要求援助，因为这个支部无疑

已被其他的意大利支部（同盟）宣布为非法的。我们寄去了少量

的钱，并向西班牙和德国的某些人发出呼吁。但是，在那里弄不

７５５２３４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１月４日）



到多少钱，他们自己这类开支相当多。在美国应该有所行动。极

其重要的是使洛迪得到外来的支援，这是我们在意大利最强大的

阵地，在目前都灵全无音讯的情况下，它就是唯一可靠的阵地了。

只要这些人看到国际并不只是一句空话，这对于同盟就是一个沉

重的打击，因为它把所有的钱花在出版等等上面，而从不进行援

助。洛迪重要得多，在那里，可以用较少的钱去做比在日内瓦首

饰工人罢工中更多的事。象通常一样，吴亭又使那里的国际的生

存从属于那种罢工。日内瓦人在这方面很象比利时人，他们从来

什么也不做，而总是什么都要求。你们在那里和我们在这里能够

为首饰工人做的事情只是沧海一粟６００，实际上给不了他们什么东

西，日内瓦大罢工６０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国际的内部事务没

有整顿好以前，我们是没有办法举行任何罢工的。可是在意大利，

用一半或者更少的努力就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如果突然在《人

民报》上公布：为谁谁的家属捐款，收到纽约国际总委员会多少

多少里拉，如果总委员会突然以这种形式向意大利人证实自己的

存在，你瞧同盟分子会怎样狂怒吧！因此，要尽力去做。这些人

是由于你们的通告①而坐牢的，因此你们欠了他们的债。在那里总

可以搞到三十至五十美元。但是，不论多少，
·
尽
·
快寄
·
一
·
点去，同

时最好说，如有可能就再寄。如果我们失去洛迪和《人民报》，那

我们在意大利就再也没有任何据点了。这一点你们可以不必怀疑。

（９）国际和同盟的大多数报纸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这

里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收到一份，并且还很费劲。不过，我们将

尽力经常把这些报纸寄给你们。

８５５ ２３４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１月４日）

① 《总委员会致国际工人协会各联合会、所属团体、支部和全体会员》。——编

者注



（１０）你们的呼吁书非常及时
６０２
；但是，用法文同汝拉人和比

利时人这样一些人通信，以及用英文同黑尔斯通信，你们就要冒

风险，他们会把你们那些带有语法错误和德文文风的文件公布出

来，这自然是不愉快的。你们那里大概总有一些以英语或法语为

国语并能够校订这些文件的人。如果我们在马克思或者我的法文

稿子下面署上我们的法国人的名字，他们大概会在这里大闹一场。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掌握外语达到了用外语写作不经当地人校订

就能出版的程度。顺便说一下，据梅萨说，你们在致西班牙代表

大会的呼吁书中，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它有权充当海牙各项决议

的审判官的角色，从而放弃了自己的阵地，但是，由于我没有看

到那个文件（它在下一号《解放报》上才发表），所以我不知道，

情况是不是这样。

（１１）赛拉叶也不了解你们已寄给全权委托书的阿尔甘６０３。如

果他是瓦尔特介绍的，那就糟了。瓦尔特是布朗基分子的代理人，

他正在土鲁斯、波尔多等地进行阴谋活动。不过，布朗基分子连

同自己的宣言可悲地垮台了。他们一个一个地力图从中脱身，但

朗维耶否认与整个这件事情有关６０４。

（１２）在葡萄牙，有权成立联盟，但不能成立协会。因此，国

际不能在那里公开存在；然而，既然一切都已就绪，目前就不需

要全权代表，他只会引起嫉妒和争端。对丹麦人，在我们未弄清

那里的情况以前，最好别去管它。

（１３）库诺真是活该。美国的实际生活将教会他应该如何处

世６０５。

马克思和我衷心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

９５５２３４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１月４日）



根据本周从你那里得到的《世界报》上关于青春街最近一次

会议①的消息，毫无疑问，那里有奸细。

２３５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７３年１月１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在收到您的来信的同时，还收到了季别尔、戈洛瓦乔夫的著

作，以及五卷斯克列比茨基的著作。说实在的，我很过意不去，您

为我花了这么多钱。衷心地向您致谢！

歌剧剧本也及时收到了，它使我的女儿非常高兴。６０６但是，她

原来以为这是一位相识的俄国女士寄给她的，她现在要我向她的

不相识的寄赠者转致诚挚的谢意。

《知识》编辑部还在这以前就约我撰稿６０７，然而，我没有时间

来写这类文章。至于拉法格，他将通过您寄去一篇试稿５８４。

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我是只谈他学术上的贡献，还是也可

以涉及他其他方面的活动，这完全取决于您。５８６在我的著作②的第

二卷中，自然他将只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而被提到。他的很多著作

我是知道的。

关于我们共同的朋友③，您可以相信，如果我要采取某些措施

０６５ ２３５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７３年１月１８日）

①

②

③ 洛帕廷。——编者注

《资本论》。——编者注

指拒绝总委员会领导的纽约联合会“反委员会”的会议。——编者注



——目前，我仍然在等君士坦丁堡有关这一问题的消息——那末，

这种措施将既不会损害他的声誉，也不会损害任何一个人的声誉。

至于柳巴文，我宁愿从准备付印的调查材料中把整个那一部

分取消，也不愿让他遭到丝毫危险。６０８另一方面，勇敢也许是最好

的政策。巴枯宁在瑞士不用他个人的名义而用他的一些斯拉夫朋

友的名义发表了一篇东西６０９，根据这篇东西来判断，一旦形势许

可，他们就打算对这件事提出他们自己的解释。他们的同谋者在海

牙的放肆行为是有意的，据我推测，这是一种恫吓。

另一方面，我无法断定，公布这些材料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因此，希望我们的朋友对这一问题再次冷静地加以考虑，然后通过

您把他的最后决定告诉我。

法译本①第二分册要过几天才出版。推迟是由各种偶然因素

造成的，在目前巴黎戒严的情况下，这会给任何事情带来困难。修

改译文本身需要我进行非常艰巨的工作。如果我一开始就自己翻

译，大概还会少花些力气。而且，这种用打补丁的方式作的修改，总

是使一部著作显得很糟。

去年，巴黎《经济学家杂志》的最后几期上，发表了布洛克对我

的书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又一次证明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已经彻

底退化。６１０

致新年的最良好的祝愿。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③

１６５２３５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７３年１月１８日）

①

②

③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２３６

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９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奥斯渥特：

我的妻子①和我十分感谢您的友好邀请，但是很遗憾，我们暂

时还不能说是否能接受邀请。我的妻子从圣诞节以来一直受着各

种疾病的折磨，现在胸膜炎造成的后果仍未消除，所以很难说她能

够在两周以来第一次在夜间出门。另一方面，我已答应德意志工人

协会②，如果情况许可，星期六晚上去参加会议并作报告，而在星

期五③以前，我未必能知道，会议是在这个星期六还是下个星期六

举行。

昨天下午，当您的孩子们来时，我同马克思正在完成一篇必须

在第一次邮班就寄走的东西，所以连一分钟也不能停下来。我的妻

子推测，彭普斯作了“粗鲁的回答”，而没有转达我下面的话：“请他

们向奥斯渥特先生和夫人转致我们的祝贺，并且说，我们非常感

谢，但是，我暂时还不能说，我们是否能去。”

如果是这样，那末现在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２６５ ２３６ 恩格斯致欧·奥斯渥特（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９日）

①

②

③ １月３１日。——编者注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向奥斯渥特夫人和您的妹妹热情问好。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２３７

马克思致阿里斯提德·方通

１８７３年２月１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亲爱的方通：

不久前我给您写过一封信，谈到我们的朋友杜邦的企业。从您

离开以来，他工作得很认真、很努力。他找到了一位干练而且诚实

的德国工人，他有价值约五百英镑的必要设备，因此杜邦同他一起

开设了一个小作坊，在作坊里他们不仅制造杜邦发明的乐器，而且

也生产经过改进的老式乐器。我认为，他们的企业十分兴旺。

不幸，他们的资金用完了。昨天我借给杜邦八英镑，但是不能

更有效地帮助他了，因为帮助巴黎流亡者①的经费开支（一百五十

多英镑）已使我囊空如洗。目前他们的企业面临着危急关头。

希望您不要抛开我们的朋友。如果您能帮助他的话，我向您担

保，由我负责完全按生产需要付给他钱，而生产将在我的监督下进

行。

我全家向您衷心问好。

永远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３６５２３７ 马克思致阿·方通（１８７３年２月１日）

① 指巴黎公社流亡者。——编者注



２３８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法译本①第二分册刚刚出版。如果不丢失的话，你会在这封信

到达以前就收到它。

寄给你的几册德文版，也象寄给其他人的一样，显然是丢失

了。再过几周以后，第一卷将全部出齐６１１，我将通过出版者把它寄

给你，收到后请告知。

我决不能为科斯特茨基做什么事情。

（１）我自己处于极其拮据的境地，由于那些法国流亡者先生而

债台高筑，正如早就预料到的那样，那些先生却因此而骂我。（２）科

斯特茨基先生根本不是因为我而被驱逐的。相反，他不能再留在伦

敦，他曾对我说，他要去加里西亚，并请求国际帮助；我告诉他，国

际没有钱，但又说，如果他抵达日内瓦，也许可以为他做点什么。

（３）所有这一切都是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很久的事。科斯特茨基向我

告别了，但是在这以后很长时期内我还在伦敦的大街上碰见过他，

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在此

期间，有许多波兰人从这里迁居到加里西亚，现在我们同那里就象

同波兰的其他地区一样，有密切的经常的联系。因此，不必派新的

４６５ ２３８ 马克思致约·菲·贝克尔（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１日）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特使。加之，符卢勃列夫斯基对科斯特茨基持批判态度，而我们的

波兰人也对他根本瞧不起。

最近几天内，我将写信告诉你一些国际的内部事务。①

你的 卡·马·

２３９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６１２

纽  约

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资本论》德文版至今出了八个分册。因为过两三个星期就要

出完，我打算把所有各册（从第五分册开始）一并寄给您和纽约的

其他朋友。至于英文版，因为有了法文版，也就完全不成问题了。不

过，我对它还有些担心。修改法译文需要我做的工作比我全部自己

翻译还要多。因此，如果我找不到十分内行的英译者，那我就得自

己担负这一工作，而法文版已经妨碍我完成第二卷的工作，而且还

会妨碍下去，直到搞完为止。

只要时间允许，恩格斯和我都将为德文报纸以及联合会委员

会的机关报撰稿。６１３

英国的分裂主义者莫特斯赫德、休伯、罗奇、阿朗索、荣克、埃

卡留斯等一伙６１４，不久前在一次所谓的不列颠联合会代表大会上

重演了伦敦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３９３的丑剧。这些先生完全是自行

其是；其中的两人——荣克和佩普，已被自己的密德尔斯布罗支部

５６５２３９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２日）

① 见本卷第５７９—５８０页。——编者注



和诺定昂支部取消了委托书，因此连名义上也不代表任何人了。由

这些人炮制的虚假的支部，肯定总共不到五十人。除了埃卡留斯这

个《泰晤士报》的走卒硬塞进该报的那篇短评外①，这次代表大会

开得无声无息，但是它会被大陆上的分裂主义者所利用。荣克在代

表大会上的发言荒诞和下流到了极点。满篇都是谎言、歪曲和胡

说，只有播弄是非的老太婆才说得出来。这个徒骛虚名的年青人显

然是患了脑软化症。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由他去；人们在运动中精

疲力竭了，而他们一旦感到自己站在运动之外，他们就会堕落到卑

鄙的地步，并且竭力使自己相信，似乎是别人的过错才使他们成为

混蛋的。

我认为，纽约总委员会暂时开除汝拉联合会是一个大错误６１５。

当这些人宣布国际的代表大会和章程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时，

那他们就已经
·
退
·
出
·
了国际；他们建立了策划反国际的阴谋中心；他

们在圣伊米耶举行了代表大会５５９以后，接着又举行了类似的哥多

瓦代表大会５７３，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５９８
、伦敦代表大会

５９７
，最后还准

备举行意大利同盟分子的代表大会。

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团体都有权退出国际，如果出现这种情形，

总委员会就应正式确认这种退出，而绝对不要宣布暂时开除。暂时

开除的规定是指这样的情况，即某些团体（支部或联合会）只是对

总委员会的权力提出异议，或者只是违反章程或条例的某一条款。

但是，在章程中没有一条谈到那些否认整个组织的团体，根据一个

简单的理由，即从章程中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团体不再

属于国际。

这绝不是一个方式问题。

６６５ ２３９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２日）

① 格·埃卡留斯《英国的国际代表大会》。——编者注



分裂主义者在自己的各种代表大会上已作出决定，要召开全

体分裂主义者代表大会，以建立自己新的独立于国际的组织。这个

代表大会要在春天或夏天召开。９５

然而，这些先生想在一旦失败时给自己留一个后路。从西

班牙同盟分子的冗长的通告中可以看出这一点。５５８如果他们的

代表大会垮台，他们就保留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权利，——意大

利的同盟分子甘步齐在他逗留伦敦期间，就天真地把这个打算告

诉了我。

如果纽约的总委员会不改变自己的行动，后果会怎样呢？

在它暂时开除汝拉联合会之后，接着又得暂时开除西班牙、意

大利、比利时和英国的那些分裂主义联合会。结果就是：所有这些

恶棍又出现于日内瓦，使那里的任何一项重大的工作陷于瘫痪，就

象在海牙的情况一样，并又一次损害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声誉而有

利于资产阶级。海牙代表大会的重大成果就是：促使腐败分子自我

开除，即退出。总委员会现在的行动有使这一成果化为乌有的危

险。

这些人公开处于国际之外，没有什么危险，而只有好处，但是，

如果作为敌对分子留在国际内部，他们就会在有了立足点的所有

国家里破坏运动。

这些人及其特使会在欧洲给我们带来多少工作，在纽约是难

以想象得到的。

为了加强国际在那些开展斗争的主要国家的力量，总委员会

首先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

既然在对汝拉的问题上已经犯了错误，那末，也许最好是暂时

完全不理睬其余的联合会（除非我们自己的联合会提出相反的要

７６５２３９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２日）



求），等到全体分裂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然后向所有参与这个代

表大会的组织宣布，它们已退出国际，自己将自己开除出国际，并

且从此以后，应该把这些组织看作是同国际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

团体。埃卡留斯在伦敦非法代表大会上天真地宣称，应该同资产阶

级一起搞政治。他在灵魂深处早就渴望卖身投靠了。

左尔格遭到巨大不幸的消息①，使我们大家深感悲痛。向他致

最衷心的问候。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２４０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６１６

胡 贝 尔 茨 堡

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在明确回答你来信提出的许多问题以前，我必须确切了解：

“《人民国家报》暂时不能卷入国际内部的论战”这句话是什么意

思６１７。如果《人民国家报》面对国际反对分裂主义者的战争而宣布

中立，如果它拒绝向德国工人说明这些事件，一句话，如果拉萨尔

分子的叛乱以你们背着国际互相握手而告终，即你牺牲国际，而约

克牺牲哈赛尔曼，那末，这就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人民国家报》

的态度。所以，请你立即向我说明这一切。

８６５ ２４０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２日）

① 左尔格的女儿死了。——编者注



关于我的书①，至今还在同维干德商洽，我应该先摆脱他，然

后才能作出决定。至于说正是在我们有可能靠过去的著作得到钱

的时候，要我们把它几乎全部无偿地提供给你们，那末请你不要忘

记，我们也需要钱：第一、要生活；第二、要补偿日益增加的鼓动和

宣传作品的开支等等。马克思的著作和我的著作自然都将加以收

集和出版，但是，现在我们自己没有时间来做这件事。我更不可能

向你提供欧文著作的精华。第一、我没有时间，第二、没有资料；我

所收集的欧文的著作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都丢失了，现在不可能再弄

到。《哲学的贫困》无论如何要再版，而且正是在巴黎再版；至于德

译文，马克思正在同迈斯纳就出版全部早期著作文集进行商洽，因

此，未必能从中随便地抽出一部最大的作品来。而且你们从《乌托

邦》②开始一直出到我们的著作，相隔还有不少时间；最好先注意

那些中间环节。

其次，我不能不对你说，“党”对我们采取这种做法，绝不能鼓

励我们再把新的作品交给它去支配；我的《农民战争》连一份也没

有寄给我；我不得不去购买我所需要的份数。关于住宅缺乏现象的

论文③，是合在一起出还是分篇出，连问都不问我一声。当我提出

为了我们和这里的工人协会④（请注意，这个协会曾三次用自己的

资金刊印《宣言》⑤）要若干份免费的《宣言》时，总共只寄来了一百

份，还附来一份账单。为此我给赫普纳写了信⑥，坚决要求结束这

９６５２４０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见本卷第５５４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编者注

托·莫尔《乌托邦》。——编者注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种不成体统的行为。

我尽量找一下《乌托邦》的（英文）版本，但是由于旧的普

及本早就脱销了，所以看来不那么容易找到。

我应该搁笔了，很遗憾，由于邮班就要截止，我不能再给

你的夫人①写几行。请代我向她表示歉意。你家是否还住在酿造

街１１号？除了这个地址和《人民国家报》的地址，我们没有别的

地址了。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２４１

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３年３月１１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尊敬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请您在最近去要塞时把附上的这封信交给李卜克内西。

我给他的信大部分一直都是寄到《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因

为我不知道您是否还住在酿造街１１号。您被迫独居的处境，一定

使您很难过；您的确不得不忍受许多痛苦！但是，您至少还能够

经常去探视李卜克内西；所以，我不揣冒昧地想请您告诉我：他

身体怎样，待遇如何，在饮食方面是只靠监狱里给的，还是也可

０７５ ２４１ 恩格斯致娜·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３年３月１１日）

① 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以从外面得到一些补充食品，总之，一切有关他和倍倍尔的情况。

他自己写信很少谈到这方面的情况，而近来实际上根本不写信。然

而您知道，我们在这里都非常关心这一切。这不仅是出于对监禁

者本身的关怀，——这里也有一点利己主义的成分：因为我们说

不定什么时候也会有同样的遭遇，自然就很想知道，在这种情况

下会怎么样。那里能不能弄到书？能不能得到所需的一切书籍，至

少是科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或者说检查得很严？当然我知道，可

以很好地使用鸽子通信，或者象美国人说的，利用“地下铁道”。

希望您和孩子们身体健康，保持勇气。英国有句俗语说：“路

总有弯”，而这个弯也许不会很远了。请您相信：不管情况怎样，

在伦敦这里，您总会有最热诚地关心李卜克内西和您的命运的朋

友。

如果孩子们中有谁还记得我（不过我对这一点非常怀疑，因

为我那时不住在伦敦６１８），那就代我向他们衷心问好。

致最诚挚的同情。

忠实于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２４２

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１８７３年３月１８日于 ［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奥斯渥特：

对您盛情寄来的音乐会的票，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

１７５２４２ 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１８７３年３月１８日）



还替您推销了两张，请把它交给彭普斯，现送上票款十先令。

衷心问候奥斯渥特夫人和奥斯渥特小姐。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２４３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３年３月２０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左尔格：

首先，请允许我对你的家庭所遭受的极大不幸①表示由衷的

同情。我们大家都经受过这类悲痛，我们知道，这种悲痛给整个

生活带来多么深刻的影响。要克服这些悲痛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

和进行严峻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你有足够的毅力来战胜它。

你最近的一封信或者确切地说前一封信在马克思那里，他打

算给你写封短信，但不知他是否这样做了，今天我已无法问他，因

为他跟杜西已去布莱顿，准备在那里呆几天。至于前总委员会的

记录，它对你们毫无用处，因为所有引起共同关心的决议早就告

诉你们了，其余的决议则已毫无意义。而这些决议对我们在这里

同分裂主义者进行斗争，则是绝对必要的，有了这些决议就有可

能对谣言和诽谤进行反击。②我以为，国际的利益总比履行某种手

续更为重要。其他的书记没有寄来报告，这自然是不正常的现象。

２７５ ２４３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３月２０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５３３页。——编者注

左尔格的女儿死了。——编者注



赛拉叶的报告连同信一起丢失了。符卢勃列夫斯基不可能寄报告

来，因为在波兰一切都处于绝密状态，过去我们也从未要求他提

供详细的情况。德国和奥地利的情况怎样，你们知道的同我们知

道的完全一样，因为你们直接在同他们通信，而关于各个支部的

详细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不能要求已经退职的书记——瑞士书记

荣克和丹麦书记库尔奈——写报告。谁还会写报告给你们呢？我

们从丹麦得不到一个字，我担心拉萨尔分子的阴谋活动在那里找

到了合适的土壤。

在法国，看来所有人都被捕了。从卡昂的审判案中可以看出，

赫德盖姆是个叛徒，检察官直截了当地称他为告密者。在土鲁斯，

丹特雷格（斯瓦尔姆）以他惯常的学究气填写了许多不必要的表

格，警察局从中得到了一切必要的情报；现在，对他的审判正在

进行６１９，我们每天都等待着审判的消息。拉罗克顺利地经伦敦逃到

了圣塞瓦斯田，他试图从那里同波尔多重新建立联系。他的地址

（务须保密）是：

西班牙圣塞瓦斯田市海关街２１号拉特腊克先生，里面不用信

封。

库诺的第二十九支部的决议很不走运。他把决议寄给了同盟

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同时声明，卡佩斯特罗就是库诺！为什

么要拿姓名开玩笑呢？巴塞罗纳联合会把这份东西发表了，而且

从中得出结论——看来不是完全没有根据——说，库诺现在也悔

悟了，并认识到前总委员会是错误的。这就是调解的结果。

至于洛迪。当你２月１２日的信到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已获

释，比尼亚米又重新当了编辑。因为已经不再需要钱，我决定不

寄那二十美元，何况总委员会本身需要钱用。请立即告诉我：还

３７５２４３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３月２０日）



要不要把钱寄去，还是你们打算另作他用。

至于给总委员会的现金会费，我还没有收到分文。从组织条

例第三项第四条你可以看到，会费交付期限是３月１日，而实际

上几乎都是在代表大会前不久或在代表大会期间才交付。在这以

前，我们多半是靠个人会费和借债度日。至于个人会费，我可以

尽量去收集一些，但是如果我们不打算提前花掉用于下次代表大

会的全部经费并使代表大会的召开取决于偶然性，那末靠个人会

费是难以维持的。

请立即寄来八十至一百份英文的工会章程草案６２０。已经寄出

的四十份以及大部分信件至今没有收到（正在查找），不过这么几

份在这里是根本不够的；单是曼彻斯特一地就可以分发三四十份，

因为这里的工联大部分是地方性的，而不是集中的。给不列颠联

合会委员会的东西，你可以暂时全部寄给我，或者寄给书记赛·

维克里——伦敦北区芬奇利街弗赖恩公园橡树别墅３号，也可以

寄给弗·列斯纳——伦敦西区菲茨罗伊广场菲茨罗伊街１２号。联

合会委员会现在的地址只是临时的。我可能还需要一些法文版的，

以便给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我还要给正在举行罢工的那些地

方的罢工委员会寄去一份或两三份。

我现在弄不到荷兰和比利时的地址；李贝尔斯已经不在海牙，

而在德国，万·德尔·豪特——此人其实是个懒汉——现在在埃

森附近当煤矿工人。

１月２６日的决议①很好。现在只要你们在３月份召开的汝拉、

意大利和其他的代表大会后作出一项决定，说明１月２６日的决议

４７５ ２４３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３月２０日）

① 《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总委员会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６日的决议》。——编者

注



适用于西班牙、比利时、英国的分裂主义者，特别是汝拉的分裂

主义者，那末事情就结束了。至于意大利，只能适用于一些已被

承认的支部：那不勒斯、米兰、费拉拉、都灵、洛迪、阿魁拉——

但这也是勉强适用，而其他的支部则从来不属于国际。

致西班牙人的呼吁书６２１，也会起很好的作用。一方面，它在理

论上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在这个呼吁书里，没有任何东西

会使同盟分子有借口来吹嘘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以反对这个呼吁

书，第三，它很简短。总之，你们所有的呼吁书都在工人中间得

到了广泛的响应。

我已将１月２６日的决议寄给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今天晚上

就会宣读。

总委员会（１２月１５日）提出的关于用这种方式接受支部的要

求肯定不会实现。总委员会应该接受符合章程和组织条例要求的

每一个支部；它不应提出任何新的条件，因此第一条要求（总委

员会有权要求提供有关会员人数和会员职业的统计数字，但不必

提供姓名）有一部分不能成立，而第四条则完全不能成立，因为

组织条例第三项里规定了另一种交纳会费的办法。最好悄悄地放

弃这一要求，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做到超出第二条和第三条要求所

规定的东西，就是做到规定的那样也很困难，如果同一些相当诚

挚的人们打交道，那从来不用坚持要求严格地遵守手续。当然在

发生问题的情况下，手头有这样一个规定还是好的。

符卢勃列夫斯基同样不可能遵循给他的指示。对待波兰的代

表应当象对待完全可以信赖的人那样，否则我们在那里就会一无

所得，而每月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他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至

于我，我对意大利的情况只能说，洛迪的支部尚未恢复，而都灵

５７５２４３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３月２０日）



的支部可能已经垮台，除此以外就无可奉告了。

让我负责会费券实在是个倒霉的主意。６２２去年一直拖到３月

还是４月才收到会费券，今年将会拖得更晚了。勒穆修和所有法

国人一样，只要同他的利害无关，办事就十分迟缓，而且怎么催

促也无济于事。过去印刷工作是荣克管的，现在这事交给了不懂

英语的勒穆修。

我给你寄去了《国际先驱报》和《解放报》，前者到第５０号

（今天寄出），后者到第８８号，谅已收到。

差一点忘了谢谢你寄来的葡萄酒，它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

这里。这些酒被装上德国的轮船运到不来梅，从那里又运到伦敦

交货，几经周折才到达这里。我和马克思分了这些酒，我先尝了

几瓶。甜克托巴酒很受妇女们欢迎。红的也不错，而白的据我品

尝，味道介于莱茵酒和淡赫雷斯酒之间。还有几瓶放在我的地窖

里，等有什么大事时再用。这种酒喝起来很适口，但它缺乏欧洲

葡萄酒所固有的特色。我非常感谢你使我如此愉快地丰富了我对

整个半球的酒的知识；最使我惊讶的是，我第一次得知俄亥俄的

葡萄园座落在北部，我本来以为它还在更南一些的地方。

伍德赫尔在青春街引起的纠纷真使我觉得好笑。我将把这件

事在西班牙等地广为传播。同样好笑的是，埃卡留斯竟在《世界

报》上把他们这次伪代表大会描绘成一次纯粹的友好会晤。《工人

报》到第４号已收到了。很好，虽然有的地方文笔有些粗糙，但

这没有什么关系，正说明无产阶级的特性。对辛格尔及其同伙的

攻击很好，——应当继续并扩大到其他的人。

这里没有什么新闻了。荣克—黑尔斯的谩骂已经遍登于汝拉、

比利时和其他分裂主义者的报刊，龙格想在《自由报》上对此进

６７５ ２４３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３月２０日）



行反击，不过他那样懒，我不知道是否会有什么结果。

邮班就要截止了。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２４４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７３年３月２２日于伦敦

阁下：

如果您能告诉我一些关于契切林对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历

史发展的看法以及他在这个问题上和别利亚耶夫的论战的情

况６２３，我将非常感谢。关于这种占有制形式在俄国（历史地）形成

的途径问题，当然是次要的，它和关于这个制度的意义问题不能

相提并论。但是，象柏林教授阿·瓦格纳等等一类的德国反动分

子，都在利用契切林提供给他们的这个武器。６２４同时，历史上一切

类似的现象都说明与契切林的看法相反。这个制度在所有其他国

家是自然地产生的，是各个自由民族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在俄国，

这个制度怎么会是纯粹作为国家的措施而实行，并作为农奴制的

伴随现象而发生的呢？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①

７７５２４４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７３年３月２２日）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２４５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３年３月２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本月２０日给你写过一封信①，今天寄去《解放报》第８９号

和《国际先驱报》第５１号。

关于没有寄往洛迪的二十美元问题，我忘记补充说明，当这

些人处于困难的时候，他们：

从这里得到…………………………… ５０法郎 

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那里得到…… ２０塔勒＝７５法郎 

从维也纳的奥伯温德那里得到………５０弗罗伦＝１２５法郎 

 总计：   ２５０法郎 

我认为，对于这件结束得相当顺利的事件（三个人过了十四天就

释放了，只有比尼亚米被押了将近六个星期）来说，这就足够了。

１月２６日的决议②和致西班牙人的呼吁书，已寄往洛迪。

致西班牙人的呼吁书，从《解放报》上可以看出，是很受欢

迎的。６２５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８７５ ２４６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１８７３年４月７日）

①

② 《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总委员会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６日的决议》。——编者

注

见本卷第５７２—５７７页。——编者注



２４６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１８７３年４月７日 ［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我不能详细地给你写信，这只能怪我工作太忙。只要法译本①

没有完成，它的最后一页没有印出来，我就不会有空。前天我顺

利地寄走了德文第二版①
的最后一批校样，并委托迈斯纳在大约

一个星期后该书出版时赠寄给你一整卷。如果你收到后告诉我一

声，我将非常感谢。

恩格斯请你尽快地把附去的信转交给戈克。信中谈的是一些

有关同盟的情况（我们现在正忙于用文件来揍它５６９）。我还请你在

可能的情况下，把也有你名字的日内瓦公开同盟的第一个纲领②

寄给我。

我们这里以为日内瓦的《平等报》停刊了，因为从吴亭离开

日内瓦时起，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份报纸。根据吴亭的希望，我

曾经说服我的几个法国朋友给《平等报》寄通讯稿，但是由于深

信它已关闭，所以这件事没有进行。总之，如果培列想从这里得

到通讯稿，他就应当让恩格斯（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和我都能

有一份报纸。如果需要，我们可以付钱。

９７５２４６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１８７３年４月７日）

①

②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１８６８年］日内瓦版。——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总委员会大概将确定日内瓦为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地点。

你们现在就应当开始考虑派一个人数众多的代表团。由于同盟分

子这帮坏蛋打算倾巢出动，这样做就更有必要了。当然，不能让

他们得逞。与海牙代表大会相比，我们至少要取得这样一个成果，

即把这帮家伙从我们当中清除出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

就需要你们有一个坚强的地方代表团。

全家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尔·马克思

２４７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３年５月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９日的来信和总委员会１１日的来信都收到了。

（１）关于赛拉叶。德雷尔说的话纯粹是一派胡言。教士事件的

经过如下：第二区（赛拉叶曾被派往那里工作）的公社代表鲍狄埃

把教堂租给了教士（公文上说：“上述代表把称作教堂的场所等等

租给某某人……供他从事教士的职业之用”）。鲍狄埃得到了全部

款项，把它用作公社或区的开支，然后把这些开支列入公社的账

目。赛拉叶从来没有拿过这笔款项中的一文钱。一听“教士”一词

就暴跳如雷的勒穆修，打算拘留鲍狄埃和赛拉叶，因为照他的说

法，“这是一宗不道德的交易”。如果这里说的是平庸的俏皮话，那

我不知道，他们之中谁说的俏皮话更拙劣，是勒穆修还是鲍狄埃和

０８５ ２４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５月３日）



赛拉叶。但是，根据这类幼稚行为提出严肃的指控，这就更幼稚了。

不过，现时的法国人一般地说都很幼稚。二十二人示威６２６是怎么回

事，我不知道。我猜测，这是少数派企图退出的尝试；公社的多数派

和少数派之间的争吵还在继续，在具有布朗基主义思想的人看来，

属于少数派就是在目前也是一种罪行（而且应该枪毙）。在我们看

来，所有这一切都已屡见不鲜，老是对我们反复讲这一套，已使我

们感到厌烦了，我们对所有这些诽谤都不屑理会。

（２）《工人报》的文笔确实是再粗糙不过的了。不过，这是美

国式的：美国的所有德文书籍都是这样的。目前，无论是马克思

还是我，都根本没有时间写通讯稿；我正忙于搞代表大会的法文

文件５６９，马克思正忙于自己的法译本①。

（３）维也纳人。我们对于这件事的了解，只是从公布的材料

中得来的，因为无论是奥伯温德还是肖伊，都根本没有来信谈过

这件事６２７。但是，肖伊使我们产生如下的怀疑：（１）他和瓦扬有联

系；（２）有材料证明，他也象他的朋友和前辈，即发了疯的诺马

耶一样，和巴枯宁有联系。后者的善于夸张的辞令在肖伊的文章

和演说中都有所流露，你会记得，当解决巴枯宁问题的时候，他

的弟弟②是如何从海牙溜走了。在公开的论战中，目前还没有对奥

伯温德提出什么严重的指责。他为资产阶级报刊撰稿是得到党的

同意和赞成，并且直接为党的利益服务的。如果明天把《泰晤士

报》交给我支配，让我在上面写我所要写的一切，并且得到报酬，

那末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就是埃卡留斯，在他没有把事

情颠倒过来（他是利用国际来赚钱，不是为了国际的利益，而是

１８５２４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５月３日）

①

② 亨利希·肖伊。——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和《泰晤士报》的利益而写东西）时，并没有

人谴责过他。在封建主义只是部分地被消灭、群众还极不开展、形

势大约象１８４８年以前德国一样的奥地利，奥伯温德不是立刻要求

采取极端措施，并同时发出激进的叫嚷，而是执行我们在《共产

党宣言》结语中建议当时德国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们无疑不会

因此而斥责他。他可能在某种场合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谨小慎微，

但是第一，这也没有得到证明，第二，没有理由这样大肆喧嚷。而

且奥伯温德不是奥地利人，所以随时都可能被驱逐。不过，我已

经说过，我们不了解详细情况，因此我们暂且不发表意见。

（４）接受的条件①。——假定你们形式上有权向各个支部提

出这一切要求，诚然这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无论如何，到目前

为止任何一个联合会委员会也没有提出过这种官僚学理主义的苛

刻要求，即使提出过，那也从未履行过。即使在法国提出这样的

要求也是极大的错误，《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４９号上的一篇文

章可作为证明６２８，我今天就把这份报纸寄给你。我已立即给赫普纳

发出了指示②，昨天我根据查询到的有关丹特雷格和赫德盖姆的

确切情况，把需要的东西写了一篇文章③寄给《人民国家报》。

（５）在对法国采取某些步骤之前，我们等待着进一步的消息。

我不知道，你们能否采取一些措施。我们的所有支部都被警察破

获了。赫德盖姆在海牙就已是暗探。丹特雷格虽然不是暗探，但

是出于个人考虑和没有气节而出卖了几个在这以前揍过他的人。

有一个会员为了给党弄些钱，曾委托丹特雷格把自己的表当掉。丹

２８５ ２４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５月３日）

①

②

③ 弗·恩格斯《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弗·恩格斯《关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几篇文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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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格的妻子把表当了，但事后她拒绝把表赎回来，甚至连当票

也不还给人家。于是掀起了一场风波。有几个人（多数是资产

者）串通一气，狠狠地揍了丹特雷格一顿，后来又告到检察官那

里；在检察官的追问下，他们承认，这些钱是给国际用的！！！这

件事的真正起因就是这样，但是由于赫德盖姆把这一切都已报告

了巴黎的警察局，所以也许只有土鲁斯警察局才会感到新鲜。丹

特雷格只出卖了这些人，没有出卖别人。至于警察局是怎样知道

其他情况的，你从《人民国家报》上可以看到。不管怎样，在法

国的组织目前已遭破坏，只能逐步地得到恢复，因为一切联系都

断绝了。拉罗克目前在西班牙的圣塞瓦斯田，他的地址是：海关

街２１号拉特腊克先生，他在那里用的是这个名字。绝对不要给法

国寄新的委托书。拉罗克被缺席判处三年徒刑。

（６）会费券６２２。——我几乎完全见不到勒穆修，我通过马克

思来催促他，但是没有任何回答。如果不花整个整个星期跟在

这些法国人后面督促，那他们就什么也干不成，而我是不会这样

做的。

（７）代表大会的地点。希望你们征求一下瑞士人的意见，就象

去年我们向荷兰人征求意见一样。在瑞士只有一个合适的地方，这

就是日内瓦。那里的工人群众拥护我们，另外，我们在那里有一所

属于国际的房子——于尼凯堂，如果同盟的先生们要去，我们就把

他们赶走。除了日内瓦以外就只有苏黎世了；但是那里只有寥寥几

个德国工人站在我们一边，而且他们也不见得全都站在我们一边

（见《邮袋报》）；在回答你们的征询时，有人可能会建议在中心地区

的俄尔顿——瑞士的主要铁路枢纽，但在那里我们非碰壁不可。同

盟分子正在采取一切办法派大量人员出席代表大会，而我们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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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人却都在睡觉。法国的代表由于遭到破坏而不能来。德国人，

虽然他们自己有同拉萨尔派的纠纷，但是对海牙代表大会感到非

常失望和沮丧，因为他们本来希望在那次代表大会上看到与国内

争吵相反的局面，取得完全的友谊与和谐；何况社会民主工党的领

导目前是由清一色的顽固的拉萨尔派（约克之流）所组成，这些人

要求把党和党的出版机关降低到极卑鄙的拉萨尔派的立场。斗争

在继续；这些先生想利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目前坐牢的时机来

实现自己的计划；小赫普纳在坚决抵抗，但是他实际上被赶出了

《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况且他已被驱逐出莱比锡。这些家伙要是胜

利了，对于我们来说就等于丧失了党，至少目前是这样。我将此事

十分明确地写信告诉了李卜克内西，我一直在等着回信。丹麦方面

杳无音信。我很久以来就怀疑，《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拉萨尔派在

他们北什列斯维希的拥护者的帮助之下，在那里制造了一片混乱，

并唆使这些人退出国际①，这种怀疑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越

来越得到证实，这家报纸对于哥本哈根的事态了解得要比《人民国

家报》清楚得多。从英国只可能来很少的代表；西班牙人能否派出

代表，还很成问题，因此可以预料，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数将会很少，

巴枯宁派将比我们的人多。日内瓦人自己什么也不干，《平等报》看

来已停刊，因此也不能指望那里会来许多人参加。幸而在那里我们

将是在自己的房子里，而且在对巴枯宁及其一伙有所认识的人们

中间，一旦需要，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总之，日内瓦是唯一合适的

地方；为了确保我们的胜利，只是需要而且绝对需要总委员会根据

１月２６日的决议②宣布下述组织退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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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比利时联合会，它已宣布它不愿同总委员会发生任何关

系，并拒绝接受海牙的决议；

（２）西班牙联合会的一部分，他们派代表参加了哥多瓦代表

大会５７３，并不顾章程规定，宣布不必向总委员会交纳会费，他们也

拒绝接受海牙的决议；

（３）英国的一些支部和某些会员，他们曾派代表出席１月２６

日的伪伦敦代表大会５９７，他们也拒绝接受海牙的决议；

（４）汝拉联合会，他们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一定会提供更充

分的理由使我们做出比暂时开除更进一步的决定６２９。

最后可以宣布，派代表出席所谓的博洛尼亚（不是米朗多

拉）代表大会６３０的伪意大利联合会，根本没有参加国际，因为它没

有履行章程规定的任何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决定被通过，如果总委员会在日内瓦指定一个比方

说由贝克尔、培列、杜瓦尔和吴亭（如果他在那里的话）组成的

委员会来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代表资格的预审工作，那就

可以阻止巴枯宁派的涌入。如果总委员会给该委员会作出如下指

示：这些人如果得不到大多数真正的和得到承认的国际代表的同

意，他们就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代表，那末，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即

使他们能占多数，那也不会造成危害，因为他们只有到另外一个

地方去单独开会，这样，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就不致于危及我们。

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马克思和我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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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８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３年６月１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的通信活动因写《同盟》①而中断了。此外，我们订阅的报

纸现在才开始按期送来，因此，只有现在我才能重新按时寄去报

告。

首先答复你的来信。

对总委员会的信的答复②附后。

５月１４日。关于缺钱的问题，这是自有国际以来就存在的老

问题。只有美国人交了钱，而假如不是你，我们连这些钱也未必

能得到。推迟代表大会是绝对不行的，这样就等于把战场让给别

人，而且你会看到，这样做根本没有必要。

５月２３日。日内瓦人也没有给我们回信，他们非要我催促才

行。甚至老贝克尔也没有给马克思回信。吴亭在哪里，我们不知

道。《汝拉简报》我们自己也没有收到，我们只是在《自由报》和

《国际报》上读到该报的一些摘录。

５月２７日。关于法国的声明６３１很好！英文本已寄给不列颠联

合会委员会，法文本今天就寄给《人民报》、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和葡萄牙。顺便说一下，葡萄牙人埋怨说，从你们那里根本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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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何东西，而葡萄牙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赛拉

叶完全没有什么可写的，因为他在法国一个通信地址也没有了，所

有的人都被抓起来了。但是，关于审判案，他应当为你们向代表

大会的报告写一份简短的材料，凡是过去有支部的地方，如贝济

埃、利济厄等等，到处都发生了审判案。给《工人报》写通讯稿？

谁来写呢？马克思和我都过度疲劳，马克思因患脑充血，医生限

他每天工作四个小时，因此一切都得由我和拉法格来做。弗兰克

尔在自己的作坊里一直要工作到晚上九点钟。其他人都不会写。汉

堡人４２４沾染了行会习气，我将写信把这一点告诉李卜克内西。对于

荷兰，有德文本声明就够了。《工人报》应该更广泛地利用《人民

国家报》。

现在谈一点消息，而这次不是令人不快的消息：

（１）６月１日和２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不列颠代表大会，开得

很成功６３２。有二十六名代表。现将托利党报纸关于大会的报道和一

份布鲁塞尔的《国际报》一并作为印刷品寄去。联合会委员会仍

设在伦敦，尽管这里的人希望把它迁到诺定昂去。《东邮报》迄今

一直是荣克和黑尔斯的机关报，但在一篇充满嘲笑的文章中，仍

然承认代表大会真正代表了国际的英国组织，此后，我在那上面

再没有看到关于黑尔斯家里举行的那次假会议的消息；看来，这

家小铺子已关门了。在此之前，他们总是轮流发表这些消息和他

们那两个支部的消息：斯特腊特弗德和莱姆豪斯或者莱姆豪斯和

斯特腊特弗德，但是，现在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莫特斯赫德于

星期一圣灵降临节去海德公园参加了工联的群众大会，他象往常

一样喝得酩酊大醉。我已两个星期没有收到《国际先驱报》，看来，

它也寿终正寝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可以利用其他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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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这里新成立的法国人支部（杜邦和赛拉叶）有可能在这里

出版法文报纸，但是对法国人的保证是不能完全听信的。

（２）汝拉人实行了坚决的退却。６３３从《国际报》上你可以看到，

他们决定建议他们同盟的伙伴不派代表参加“伪总委员会企图召

开的”代表大会，而派代表参加单独举行的代表大会，该大会在

瑞士召开的地点由他们的联合会决定。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到日

内瓦去，不然我们就会挨揍。因此，他们将在汝拉的一个偏僻地

方开会，因为在俄尔顿代表大会（见下面）以后，他们在瑞士再

也没有任何别的地方可以去了。还有其他一些原因：（１）巴枯宁

从不喜欢参加个人的争论；（２）他和吉约姆被开除，这使基本问

题从一开始就具有纯私人的形式；这里还需要补充一些关于巴枯

宁的诈骗行为的材料，以便立即把他置于死地；（３）意识到他们

的情况实际上不比我们好，他们的内部争吵也使人感到厌倦和烦

恼。在这个伟大的汝拉代表大会上，竟然只有九个支部的代表出

席！在意大利，尽管嚷得那么厉害，可是他们连一份报纸都出不

了，而在西班牙现时的运动中，他们等于零。这样，他们就只有

立即放弃他们的弃权论，派了八个人或者按他们所说的派了十个

人去参加议会。

（３）在罗马，被称为“沉默协会”的那个“国际”委员会已

经关闭了，——这是个秘密团体，有绝对服从的誓言和巴枯宁在

一年前提出的一句书信结尾用的祝颂语：“敬礼和社会清算，无政

府主义和集体主义”，——总之，完全是秘密同盟搞的那一套玩意

儿。关的正是时候。

（４）赛拉叶同布朗基派在《自由报》上就法国的审判案进行

了论战６３４；布朗基派表现得非常厚颜无耻，但是得到了应有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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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对他们的打击尤其沉重的是这样一条消息：在海牙取消总委

员会代表的权力并且只授予总委员会以任命新的代表的权力①之

后，库尔奈和朗维耶在海牙时就以自己的名义把新的权力授予了

赫德盖姆！

（５）俄尔顿瑞士工人代表大会９６——七十名代表，有五个汝拉

人提出了关于分权制的建议，由于全都投票反对这五个人，所以

建议破产了，汝拉人立即离开会场。这一点你大概早就从《哨兵

报》上知道了。

但愿你的胳膊和你的喉咙在这期间已经痊愈，而关于召开代

表大会的前景在你们那里也日渐好转。即使代表大会不会十分美

满，那也有必要召开，并经过某些努力使它起到自己的作用。请

不要忘记，按照章程，你们应该在两个月以前，即７月１日以前

发出邀请和公布议程。

《同盟》即将写好——是法文的；使用这种伤脑筋的语言真是

个棘手的工作，然而却能击中要害，甚至你们也会感到震惊。

邮班快要截止了。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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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９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胡 贝 尔 茨 堡

１８７３年６月２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先答复您的信，因为李卜克内西的信还在马克思那里，而

他一时又找不到那封信。

不是赫普纳，而是约克代表委员会写给赫普纳的信，使我们

这里担心：党的领导——不幸，它完全是拉萨尔派的——会利用

您被监禁的机会把《人民国家报》变成某种“诚实的”《新社会民

主党人报》。约克的行动已明显地暴露出这种意图，而由于委员会

攫取了任免编辑的权利，所以危险性无疑是相当大的。赫普纳将

被驱逐６３５，这就为实现这些计划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可能性。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情况究竟怎样；因此便写这封信。

您不应当忘记，对于约克来说，赫普纳，尤其是宰弗特、布

洛斯等人所处的地位远不象党的创始人您和李卜克内西所处的地

位，您可以干脆不理睬这种无理要求，但未必能够要求他们这样

做。党的领导毕竟有某种形式上的权力来监督党的机关报；这种

权力对您虽然没有行使过，但是这一次，他们无疑会利用它，而

且用来危害党。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做我们所应做的一切，

并且竭力加以阻止。

赫普纳可能在个别地方犯了一些策略上的错误，这主要是在

接到委员会的信以后，但是，在实质上我们应当坚决承认他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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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也不能责备他软弱无能，因为如果委员会明确示意要他退

出编辑部，并告诉他，不然他就得在布洛斯的领导下工作，那末，

我看不出，他还能怎样进行抗拒。他不能在编辑部内筑起反对委

员会的街垒。在他的上级领导发出这样坚决的信以后，我认为，甚

至赫普纳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您所引用的、早先给我留下不

好印象的短评，也是可以原谅的。

不管怎样，从赫普纳被捕和不在莱比锡时起，《人民国家报》

远不如以前了，如果委员会不是同赫普纳争吵，而是给他以全力

的支持，那末委员会的做法会正确得多。委员会断然要求《人民

国家报》采取另外的编辑方针，不刊登科学论文，而刊登《新社

会民主党人报》式的社论，并且以采取直接的强制措施相威胁。我

根本不了解布洛斯，但是如果这个委员会正是在这个时候委任他，

那末可以推测，委员会一定是找到了一个合乎它的心意的人。

至于党对拉萨尔主义的态度，那末您自然能够比我们更好地

判断应当采取什么策略，特别是在个别场合下。但是，也应当考虑

到下述情况。当人们象您一样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和全德工人联

合会６３６竞争时，就会容易过于重视对手，并且习惯于在一切事情上

都首先想到对手。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二者合起

来，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也只占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根据我们的已

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

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

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

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

戈分子更为宝贵。如果能够只是把群众争取过来，而不要他们的地

方首领，那也不错。然而附带总还得接受一大批这样的首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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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自己过去公开发表的言论、甚至为自己过去的观点所束缚，总

是想首先证明：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倒是社会民主工党在

宣扬真正的拉萨尔主义。这就是爱森纳赫的不幸，这在当时也许是

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分子无疑是危害了党，而且我不知道，要是没

有那些人参加，党在今天是否就不会如此强大。但无论如何我认

为，如果这些分子得到加强，这将是一个不幸。

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

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现在瑞士汝拉的巴

枯宁派就是如此：他们是一切分裂的发动者，可是叫喊团结比叫

喊什么都响亮。这些团结的狂信者，或者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想

把一切都搅在一锅稀里糊涂的粥里，但是这锅粥只要沉淀一下，其

中的各种成分正因为是在一个锅里，就会陷入更加尖锐的对立之

中（在德国，最好的例子是那些宣传工人和小资产者调和的先生

们）；或者就是一些无意（如米尔柏格）或有意伪造运动的人。正

因为如此，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

机会比一切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在我们的一生中，任何人给

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都不比这些大嚷团结的人更多。

自然，任何党的领导都希望看到成功，这是很好的。但是在

某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尤

其是象我们这样的政党，它的最后的成功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它

在我们这一生中并且在我们眼前已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所以

它决不是始终无条件地需要一时的成功的。以国际为例，它在巴

黎公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吓得要死的资产者认为它是个万

能的东西。国际本身的大批成员以为，这样的情形会永远继续下

去。我们深深地知道，气泡是一定要破灭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２９５ ２４９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７３年６月２０日）



都钻到国际里来了。它里面的宗派主义者已经有恃无恐，滥用国

际，希望会容许他们去干极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我们没有容忍

这种情况。我们很清楚，气泡总有一天是要破灭的，所以我们尽

力不使灾祸拖延下去，而使国际纯洁无瑕地从这个灾祸中脱身出

来。气泡在海牙破灭了５１９，您知道，大会的多数代表都怀着沉重的

失望心情各自回家去了。而几乎所有这些希望在国际中找到博爱

和调和的理想而感到失望的人，在自己家里进行了比在海牙剧烈

得多的争吵！现在，好争吵的宗派主义者竟宣扬起调和来了，而

且还诬蔑我们好争吵，说我们是独裁者！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调

和的态度，如果我们掩饰分裂的爆发，那末，结果将会怎样呢？宗

派主义者，即巴枯宁派，就会有一年之久的时间以国际的名义做

许多更加愚蠢而无耻的事情；最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就会厌恶地转

过身去；气泡就不会破灭，它将由于被针刺破而慢慢地缩小，而

仍然一定要带来危机的下一次代表大会，则会变成无耻之徒的丑

剧，因为原则早已在海牙牺牲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

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光荣

地摆脱开腐败分子（出席最后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公社委员

们说，从来没有一次公社会议象对欧洲无产阶级叛徒所进行的这

一审判会那样给他们以如此强烈的印象）；我们让他们在十个月中

尽一切力量撒谎，诽谤，搞阴谋，而结果怎样呢？他们，即国际

大多数所谓代表现在自己声明说，他们不敢出席下一次的代表大

会（详见和这封信同时送交《人民国家报》的那篇文章①）。如果

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采取行动的话，大体说来，我们还会这样做；当

然，策略上的错误总是可能犯的。

３９５２４９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７３年６月２０日）

① ·恩格斯《在国际中》。——编者注



无论如何，我相信，拉萨尔派中的优秀分子将来会自己来投

靠你们，所以，在果实成熟以前，就象团结派所希望的那样把它

摘下来，那是不明智的。

不过，老黑格尔早就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分裂了并且经得起

这种分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①。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

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

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

际上到处都是在分成各种不同的党派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些党派

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象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

派一样。

您也不应当忘记，如果《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比《人民国家

报》的订户多，那末原因是在于每个宗派都必然有一种狂信心理，

而由于这种狂信心理——特别是在宗派还新的地方（例如全德工

人联合会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它获得的一时的成功要比没

有任何宗派怪癖而只代表真正运动的政党所能获得的大得多。然

而狂信心理是不能持久的。

我必须就此搁笔，因为邮班就要截止了。再匆匆说一点：马

克思在法译本②的工作结束（约在７月底）以前，不能着手对付拉

萨尔６３７，而且他迫切需要休息，因为他过于疲劳了。

您坚忍不拔地忍受监禁，而且还在进行研究，这太好了。我

们大家都为明年将在这里看到您而感到高兴。

衷心问候李卜克内西。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４９５ ２４９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７３年６月２０日）

①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一节《教育的真理》。——编者注



２５０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３年７月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关于马克思病情的所有消息都是从糊涂虫巴里那里来的，他

把有关此事的消息在报纸上发表了，等他来的时候，将给他以应

有的斥责。

事情是这样的：马克思若干年来就时常失眠，而且越来越严

重，他为这种病作了各种各样的荒唐的解释，譬如他说这是久治

未愈的喉炎造成的；但是，在咳嗽痊愈以后，失眠还是照旧。《资

本论》法译本给他带来的繁重工作（可以说，他必须重新翻译），

出版者①的坚持要求以及各种与此有关的其他不愉快的事情，使

病情恶化了，但是他一直不愿停止过度的工作，最后他开始感到

头顶受到剧烈的压迫，失眠严重到了甚至服用很大剂量的三氯乙

醛也不起作用。这种情况我是熟悉的，因为鲁普斯②有过这种经

历，他一开始也是工作累病的；医生对他没有在意，后来又误诊

为脑膜炎；我当时就对马克思说，他的情况和鲁普斯一样，应当

停止工作。起初他想用一些玩笑话支吾过去，但是他很快发觉，他

越是勉强工作，工作能力就越弱；因此我劝他到曼彻斯特去请教

龚佩尔特。８６那时龚佩尔特正好在策勒他表兄弟瓦克斯上尉那里，

５９５２５０ 恩格斯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３年７月１日）

①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拉沙特尔。——编者注



这样，在他到来之前，马克思有可能在曼彻斯特大约休息十二天。

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了龚佩尔特，而且对他说，马克思的健康通常

很快就恢复。龚佩尔特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给马克思作了严格

的规定：工作时间上午不能超过两小时，下午也不能超过两小时，

必须早餐，早餐后必须散步，饮用苏打水冲淡的葡萄酒，多活动，

服些通便的药（我没有见到处方），在失眠严重时服用很大剂量的

三氯乙醛，等等。马克思从曼彻斯特回来时情况大为好转，虽然

不能指望他总是经常都感觉良好，但是，甚至在他难过的日子里，

现在也比从前好得多了。我想让他马上把旧的工作习惯改变一段

时候，其实这也是龚佩尔特给他规定的根本治疗措施；只要他能

安静两三个星期，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他很快就能重新担负少量

的工作。不管怎样，他现在不服三氯乙醛每晚可睡四五个小时，午

饭后睡一至一个半小时，这已经比他几乎整整一年来通常的睡眠

时间多了。例如，在海牙他几乎根本不能入睡。此外，这一次他

知道，情况是严重的，他几乎是过分严格地在执行规定；由于病

情的任何恶化都能立即发现，所以我总是能够及时地提醒他关于

必须安静和休息的规定。６３８

至于其他方面，我们这里的情况还可以。燕妮①很快就要分娩

了（但是绝对不要让她知道这件事是我写信告诉你的）。拉法格和

我已经写好了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着手写的关于巴枯宁和同盟的

文章，一经委员会同意，就可刊印５６９，这将引起一场风波。拉法格

和杜邦开办了一个吹奏乐器厂，以便利用杜邦得到的营业执照；赛

拉叶是他们的销售员；若昂纳尔在利物浦，维沙尔打算经商，莫

特斯赫德仍象以前那样喝酒。黑尔斯和荣克想在这里制造分裂的

６９５ ２５０ 恩格斯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３年７月１日）

① 燕妮·龙格。——编者注



企图完全破产了，埃卡留斯自从议会没有解散以来就完全销声匿

迹了。其他的消息我寄给了《人民国家报》，你在最近的一号上将

会看到①。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２５１

马克思致茹斯特·韦努伊埃

巴  黎

１８７３年７月１０日 ［于伦敦］

尊敬的公民：

经过长时间的中断之后，我刚刚把稿子（第六篇）和校样②寄

给了拉羽尔先生。

您知道，疾病当中最危险的就是旧病复发，但是现在我已经

能够重新认真地着手修改鲁瓦先生的稿子，他的稿子在我这里已

积存得相当多了。

然而，因我生病而中断了工作，这不能成为拖延印刷第四分

册和停止印刷第五分册的原因。

当我病得很厉害的时候，我曾指示印刷第二十七印张，但是，

因为它只能和第六分册以后的续册一起印刷６３９，所以我希望收到

新的校样。

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７９５２５１ 马克思致茹·韦努伊埃（１８７３年７月１０日）

①

② 指《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编者注

弗·恩格斯《在国际中》。——编者注



２５２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３年７月２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昨天我发了电报（付了一英镑十六先令）：“恩格斯致左尔格，

纽约市霍布根镇１０１信箱。赛拉叶，可。”６４０

因此，你要立即给赛拉叶寄去指示和材料，好让他有时间了

解情况，免得文件还没有看就到那里去。钱的问题也是这样。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我，都不便承担这件事，否则又会引起过

去的那种号叫：瞧，很明显，马克思总是站在后面，只是让纽约

人出面罢了！为了说服赛拉叶，我费了很大力气，他终于找到了

一个待遇相当不错的职位，他首先必须在这方面使自己得到保障。

这件事费了三天的时间。

我把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寄给了已经获释的比尼亚米。通知

也交给了赛拉叶，但是，正象我已经告诉你的①，他在法国再没有

通信的人了。

随今天的邮班给你寄去两个邮包，每包有十六份代表大会的

决议②。本来你早就可以在一提出要求后就收到这些决议的。但

是，因为你们那里没有法国人支部，所以我以为，为满足总委员

８９５ ２５２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７月２６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１８７２年９

月２—７日》。——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８７页。——编者注



会的需要，寄去的那些已经足够了。已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寄去八

份或十份６４１。

我还没有收到钱。

载有代表大会决议英译文的《国际先驱报》再也弄不到了。此

外，赖利变节了，转到了共和派营垒，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现在

又重新刊登在《东邮报》上，这使荣克和黑尔斯大为恼火，因为

该报在曼彻斯特代表大会６３２以前是他们的机关报；但是代表大会

把他们置于死地了。因此我没有为迈耶尔订《国际先驱报》。

关于法国委托书的声明６３１，已寄往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

马克思和我将很高兴收到那里的委托书。出于一系列的考虑，

看来我们不得不去一趟，尽管我们自然更愿意留在这里。

如果马克思没有把分册出版的《资本论》①寄给你，那末他会

补寄的。法译本已经出了四个分册，出版者②担心——这不是没有

根据的——在目前的僧侣政府统治下，《资本论》是否会被没收，

所以出版工作进行得这样慢。

接受工联的条件不一样。有的按每个会员交纳一个便士，有

的交纳一个总的数目，有时只是中央委员会直接加入，交纳总的

会费。根据章程的有关条款，通过简单的决定便可批准加入，并

发给已被接受的证明。交一先令就能得到一张可以挂在墙上的美

观的印刷证件。

《民主袖珍手册》和《欧洲的秘密》只要有比较详细的材料说

明出版的地点和时间，也许可以弄到；在书刊目录中没有这些书，

而把欣里希斯编的二十卷半年书目全看一遍，也未必值得，而到

９９５２５２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７月２６日）

①

② 拉沙特尔。——编者注

指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编者注



头来还是什么也找不到（这类书很可能就是这样）。

由于受到你们那种不切实际的指示的约束，日内瓦的那笔钱

仍旧放在我这里。试问，给牺牲的公社社员的寡妻孤儿汇款，到

哪里去找地址呢？这笔钱我只能代你们保存着，因为我们根本不

能完成这一委托。我倒建议把这些钱拨给赛拉叶，委托他将这笔

钱尽可能用于规定的目的，或者用于公社流亡者；或者把这笔钱

拨给国际，它对国际当然会有用处，——还没有在这里安顿下来

的流亡者，用不着花许多钱。我将给日内瓦寄去十英镑。其余的

由你们支配。６４２

奥伯温德①。根据已公布的文件判断，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

见６４３。奥伯温德一向是个随风转舵的人，他过分地强调奥地利的落

后条件，想这样来为调解找到借口。另一方面，安得列阿斯·肖

伊至少是个糊涂虫，他想用“走得越远越好”的口号，使自己崭

露头角，不管怎样，他的野心大于他的能力。我们早就怀疑他同

巴枯宁派有联系，而现在他在自己的纲领（《人民国家报》第５９

号）中竟使用直接从巴枯宁那里借用来的词句：对于无产阶级来

说，一切其他政党都是反动的一帮６４４。在我们尚未了解更多的情况

之前，我们暂不发表意见。同样使人非常怀疑的是，曾去过海牙

的亨利希·肖伊，在这里已经呆了四个多星期，但是，只是在街

上遇到马克思夫人之后，他才到马克思那里去。我们至今避免同

他谈论这件事；不过，他表现得很正派，责骂巴枯宁和布朗基派，

但这毕竟是令人奇怪的。

皮尔对我说维尔茨是个好虚荣的钻营之徒，他自以为是不可

或缺的人物；这种突出个人的不谦逊作风对他们十分有害。简单

００６ ２５２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７月２６日）

① 见本卷第５８１—５８２页。——编者注



说来，丹麦人在弗伦兹堡和其他北什列斯维希的拉萨尔派的影响

下，越来越倾向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并陷入了它的圈套。因此他

们沉默起来。所有这些农民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真见鬼，他们往往

被一些漂亮的词句所收买。

请看我们在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他们在那里的亚尔科根据

巴枯宁的指示废除了国家（所谓暴行自然是反动分子的捏造），成

立了公安委员会（其委员有萨韦里诺·阿耳巴腊辛，他是巴枯宁

在瓦伦西亚的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在哥多瓦选出的现在的通讯委

员会委员）。情况怎样呢？根据某些充当调停人的代表的建议，签

订了和约：一方实行大赦，一方停止反抗，于是在资产阶级的欢

呼声中军队开到了那里６４５！在巴塞罗纳，巴枯宁派没有足够的力量

和胆略进行这种尝试，但是，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到处都在扩

大“无政府状态”和全面混乱，并……为卡洛斯派扫清道路。

关于同盟的报告①正在印刷——昨天我读了前几个印张的校

样，过一个星期就能印好，不过，我对此深为怀疑。书大约有一

百六十页之多，我预付了印刷费约四十镑。印数一千册，价格两

法郎，等于英国的一先令九便士。我将把印出来的第一批寄给你

们。但是，因为这本东西一定要全部销售出去，以抵偿花费，所

以请立即告诉我，你们那里需要订购多少册，而我们另外再多寄

一些给你们。还请你找一位殷实的书商来推销这本书。至于说因

额外费用而价格应该定为六十至七十五分——这由你们决定，不

管怎样，我们这里每册应该得到一先令九便士，按适当折扣卖给

书商的那些不算在内；不然，我们就要入不敷出了。这本东西将

１０６２５２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７月２６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象炸弹一样在自治论者中间爆炸，如果说它注定要炸死某个人，那

就是巴枯宁。这本东西是拉法格和我编写的，只有结语是马克思

和我写的。我们将把它分送给所有的报刊。你会对那上面揭露的

卑鄙行为感到惊奇；甚至委员会的委员们也都会感到惊讶。

这里的联合会委员会仍然处在睡眠状态。除了刊印的报告之

外，我很少知道和听到它的情况。不管怎样，荣克、黑尔斯、莫

特斯赫德之流完蛋了，这是就他们的伪国际而言的。

请通过维尔茨为我找几处哥本哈根的地址，而且要快，以便

我能把关于同盟的报告寄几份去。皮尔那里再也没有音信，因此

不知道他的地址是否还适用。

这里其他方面的情况还不错。我的妻子①在兰兹格特，马克思

夫人今天也想到那里去。燕妮·龙格大概再过一两个星期就要分

娩了（在你没有得到正式消息以前，无论对马克思夫人或是对马

克思，都绝对不要谈及这件事，他们在家务事方面是非常谨慎

的）。拉法格和勒穆修利用营业执照开办了一家雕版厂９７。杜邦也

在竭力利用自己的营业执照办吹奏乐器厂，但是经常遇到障碍，其

原因主要在他本身，因为他对商业事务一窍不通，如同我的看家

狗一样。这些话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你想象不到，这里的人对

有关私人事情的消息是多么敏感，而且他们自己越是喜欢搬弄是

非，就越是敏感。

最后，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了；难道我

们在这里能够象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那样代表总委员会吗？

你的 弗·恩格斯

２０６ ２５２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７月２６日）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２５３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７３年８月１２日于伦敦

致尼·丹尼尔逊阁下

阁下：

近几个月来我病得很厉害，有一个时期由于疲劳过度甚至处

于危险状态。我的头疼得如此厉害，以至有中风的危险，即使现

在我每天工作也仍然不能超过几小时。正是这唯一的原因使我没

有能尽早告诉您已经收到您盛情寄给我的珍贵书籍６４６并为此向您

表示感谢。

您一定已经收到了三份《资本论》的合订本——至少我是这

样来理解您上次的来信的。今天给您寄去该书最近单独出版的一

个分册。

目前我们正在印刷揭露同盟的文章①（您知道，在英国，人们

把这个宗派称为戒酒协会会员６４７），我很想知道，给您大批地寄这

些材料时，用什么方式花钱最少。与这伙伪君子的首领②有关的信

件，我们仍然留作后备。５２９

非常感谢您最近寄来的长信；我将很好地使用它。它对我有

３０６２５３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７３年８月１２日）

①

② 巴枯宁。——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

注



很大的商业价值。
６４８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①

２５４

恩格斯致约翰·德·摩尔根

伦  敦

［草稿］

［１８７３年９月１８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星期一②我看到了卡罗尔小姐留在我家里的您的来信。当天

和星期二，我一直忙于法国流亡者和国际的事务，以致既不能办

我自己最急需办的事情，也不能腾出时间来答复我回城后见到的

许许多多信件。不然我会立刻写信告诉您，下星期日我不能担任

她的报告会的主席。

星期二，我正准备外出办理一件紧急的和必须在午后一点钟

以前办妥的事情，卡罗尔小姐再次光临了。当时已经是十二点半，

而我要走一英里多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即使我有一打老朋友从地

球的另一端来到这里，在这个时刻我也不能同他们交谈，因为我

连五分钟的多余时间也没有了。我对待他们也会象对待卡罗尔小

姐一样。

在我很有礼貌地向她说明了我眼下的处境之后，她断然地问

我：是否能担任主席。我回答说，很抱歉，我不能担任，因为那

４０６ ２５４ 恩格斯致约·德·摩尔根（１８７３年９月１８日左右）

①

② ９月１５日。——编者注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天晚上有事，并且再一次就我不得不如此匆忙地同她分手表示歉

意，这时她立刻打断了我的话，甚至没有等我问她，什么时候和

在什么地方我可以再次同她会面，她就宣称，对于伦敦国际会员

的这种态度她已经领教了，说完就从屋里走出去了。

我在她面前感到很为难，我认为她的行为是由于激动所致，而

这常常是因为受挫折引起的。遗憾的是，她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

蓄意进行侮辱，这使人毫不怀疑在这种道貌岸然的愤懑的背后究

竟隐藏着什么东西。

至于在星期日担任主席的事，我不得不拒绝这一荣誉：

（１）因为正如上面所说的，我事先已另有约许；

（２）因为同您的推测相反，我没有想起过去我在什么时候听

到过卡罗尔小姐的姓名，同样我也没有能够从我问过的为数不多

的人那里得到有关她的补充材料。①不能要求我去主持我根本不

了解或几乎不了解的人所举办的活动。

（３）我从来没有在英国人的公众集会上担任过主席，而且也

不打算这样做。如果说我过去有一次曾经担任过您的报告会的主

席，那也是在德国私人团体的会议上，而我是这个团体的成员。

不管怎样，这次小冲突会带来某些好处，它将向您说明，不

预先取得本人同意，不应该推某个人当主席和利用他的名字。

致兄弟般的敬礼。

５０６２５４ 恩格斯致约·德·摩尔根（１８７３年９月１８日左右）

① 手稿中删去了：“即使就是象您介绍她时所说的那样，她是一个热情的革命

家，您总应该知道，革命家是有各种各样的，我们决不能当众表示支持他们

当中的任何人。由于我完全不了解卡罗尔小姐的观点，所以很可能在她讲完

话以后，我不得不站起来，并声明不同意她所说的话，而这将是有害无益

的。”——编者注



２５５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１８７３年９月２０日 ［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我已给符卢勃列夫斯基写了信，他出生于立陶宛，他的俄语

和波兰语一样好。

如果他不同意，我心目中还有另外一个俄国人（不是波兰人）。

２５６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１８７３年９月２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以后请不要找我，可以直接找您想推荐的人。我正在根据刚

刚从您那里收到的来信给符卢勃列夫斯基写信，可是您又推荐罗

兹瓦多夫斯基，这个人我也认识，但我认为他不如别人合适，因

为他已经有事干了。

不过不要紧——我们不会为此而争吵。只是您应该了解，处

在这种使人茫然的境地是很不愉快的。我立刻通知了符卢勃列夫

斯基，告诉他事情没有成，而我并不认为，这件事使他很感兴趣。

您的 卡·马·

６０６ ２５５ 马克思致欧·奥斯渥特（１８７３年９月２０日）



２５７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３年９月２７日 ［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的妻子几次给你写信谈到我的健康状况；中风的严重危险

威胁着我，直到现在我还头疼得很厉害，因此必须大大地限制工

作时间。这是我很久没有写信的唯一原因。据我记得，我往纽约

只写过一次信——给波尔特①，当时从你的来信中我感到，我的干

预可能有助于和解和澄清问题。

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惨败是不可避免的。从这里得知美国代表

不准备参加大会时起，事情就已经不妙了。在欧洲，人们竭力把

你们说成是受人操纵的角色。因此，如果你们不出席，而由我们

出席的话，那就会使我们的敌人怯懦地散布的谣言得到证实。此

外，人们会认为这证明你们美国的联合会不过是有名无实的。

再有：不列颠联合会竟没有给唯一的一名代表筹款；葡萄牙

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都通知我们，在目前情况下他们不能直

接派出自己的代表；来自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消息也不妙；至

于法国人就根本谈不上参加了。

因此，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

人将是瑞士人，而且是当地的日内瓦人。从日内瓦我们没有得到

７０６２５７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９月２７日）

① 见本卷第５６５—５６８页。——编者注



任何消息；吴亭已不在那里，老贝克尔一直没有来信，而培列先

生来过一两封信——为的是把我们引入迷宫。

最后，最近日内瓦罗曼语区委员会给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寄

来一封信，首先表示日内瓦人拒绝接受英国的委托书，这封信充

满调和主义的精神，并且附来了一张公然反对海牙代表大会和前

伦敦总委员会的传单（由培列、杜瓦尔等人署名）１０１。就传单来看，

这些家伙在某一方面甚至比汝拉人走得更远：例如，他们要求开

除所谓脑力劳动者。（这里最妙的是，这个破烂不堪的货色是卑鄙

的军事冒险主义者克吕泽烈写的——他在日内瓦自称是美国的

“国际”创始人——这位先生想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以便从那

里实行暗中的独裁。）

这封信连同附件寄来得正是时候，这就可以阻止赛拉叶去日

内瓦９３，并且（象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所做的那样）对当地那些家

伙的行为提出抗议，事先警告他们，他们的代表大会将被看作是

日内瓦纯地方性的行动。谁也没有到那里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

果有人去了，那代表大会也就不成其为地方性的了。

虽然日内瓦人未能占据总委员会，但是你也许已经知道，他

们把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以来所做的一切都化为乌有了，甚至

还搞了许多同那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背道而驰的名堂。

鉴于欧洲的形势，我认为，暂时让国际这一形式上的组织退

到后台去，是绝对有利的，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不要因此就放

弃纽约的中心点而让培列之流的白痴或克吕泽烈之流的冒险家篡

夺领导权并败坏整个事业。事变和不可避免的发展以及情况的错

综复杂将会自然而然地促使国际在更完善的形式下复活起来。在

目前，只要同各个国家中最能干的人物不完全失去联系就够了，而

８０６ ２５７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９月２７日）



根本不要去考虑地方性的日内瓦决议，干脆不要去理会它。那里

作出的唯一的好决议——推迟两年召开代表大会，对这种活动方

式是有利的。此外，这也会使大陆各国政府利用国际的幽灵来进

行反动的十字军讨伐的打算落空，因为资产者到处认为这个幽灵

已经被顺利地埋葬了。

顺便说一下，务必把有关公社流亡者用款的收支账簿退还给

我们。为了使我们能够驳斥诬蔑，它对我们是绝对必要的。这个

账簿同总委员会的总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在我看来，任何

时候也不应该把这本账簿从我们的手中交出去。

但愿美国的恐慌不会具有过大的规模，也不会对英国从而对

欧洲产生过分强烈的影响。这种局部性危机往往是周期性总危机

的先兆。如果这种危机过于尖锐，那末只会削弱总危机并缓和它

的尖锐性。

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尔·马克思

希望给我弄一些有关危机的美国报纸的剪报。

我们共同的朋友①、魏德迈的遗嘱执行人的地址是哪里？

下星期恩格斯将把你们应得的二十五份《同盟》②给你们寄

去。

９０６２５７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９月２７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

注

海尔曼·迈耶尔。——编者注



２５８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２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前几天我刚从德国回来６４９，我是因为母亲生病和逝世而到那

里去的，回来后见到你１０月２２日的来信。由于你不了解情况，指

责我这么长时间不让你知道这里的事态和通过的决定，这是不公

正的。事实是这样的：马克思和我从一些地方接到模棱两可的报

告，而从另一些地方根本得不到消息，所以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

后，我们断定，代表大会实质上将是瑞士地方性的代表大会，既

然没有任何人直接从美国去参加，因此我们最好也不出席。（应当

补充一下，马克思和我都没有收到任何委托书，只从美国收到一

份轮流使用的委托书。）对这件事刚作出最后决定，我就到兰兹格

特去进行海水浴了９２，我家里的人已在那里，由于经常失眠和神经

失调，海水浴对我是极其需要的。马克思往那里写信告诉我，由

于突然发现日内瓦人背信弃义①，这样，就有必要作出决定，让赛

拉叶也不要去参加代表大会。９３从马克思的来信中我已了解到这

样做是必要的，并表示同意，但一定要赛拉叶立即给你们写信②。

过了几天，我去伦敦住了一天，以便支付《同盟》③的印刷费和安

０１６ ２５８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２５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见本卷第９２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９０页。——编者注



排发送的工作；我翻阅了有关文件，并且深信，如果赛拉叶作为

你们的代表到那里去，那将是极其愚蠢的；由于他和我们都没有

出席，而且除一人①外所有德国人都没有出席，就使代表大会变成

了纯地方性的会议；和同盟分子的会议比起来，这个会议看起来

还很象样子，但它对国际没有产生任何道义上的影响。况且当时

总的国际形势是：任何代表大会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两个代表大

会——同盟分子的９５也好，国际的
９９
也好——现在就已经完全被人

遗忘了。因此我催促马克思赶快通知你们，而我自己则再次离开

了那里，并且在收到你来信之前一直以为，这件事已经办妥了。马

克思也以为，赛拉叶在退钱时已首先通知了你们，所以他可以晚

一点写信，以便能够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等告诉你们。

但是，上星期我们才知道，赛拉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

钱交给拉法格保存起来了，这几天我就要到拉法格那里去

取这笔钱，用它买点必需的东西。我正忙于校订工作，给我寄

来的关于同盟的小册子的德译文很糟糕（它将由白拉克在不伦瑞

克出版６５０）。在修改这篇译文时，放在我手头的你那部分译稿对我

很有用处。当然，事情很紧迫，我必须加紧工作，因为在本星期

内就要把稿子退回。

马克思昨天带着他的小女儿②到约克郡的哈罗格特去了，他

们两人将在那里休养一个时期。１０２这对他是必要的；今年春天显现

出来的那种厉害的症状已经消失了，但是，出现了大脑的慢性的

抑制状态，使他没有能力工作，甚至没有心思写作；这种状态如

果长期拖延下去，会引起不良后果。最近这几天他要到曼彻斯特

１１６２５８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２５日）

①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布尔哈特。——编者注



去拜访我们的朋友龚佩尔特，这是他完全信赖的唯一的一个医生，

而且春天时也是由他治疗的。这也是使你较长时期以来得不到消

息的原因。

巴枯宁给《日内瓦报》编辑部和汝拉人寄去了关于退出政界

的声明，作为对小册子的答复，声明说：我要退出了。今后我不

再打扰任何人，只是请别人也不要打扰我６５１。他是大错特错了。不

过，他丝毫也不企图作出任何回答。

吴亭到这里已经将近一个月了；他向我们讲了一些更令人吃

惊的关于巴枯宁的事。这个家伙在实践中真是认真地运用了自己

的教义问答；他和他的同盟完全靠招摇撞骗过日子已经有好多年

了，他们认为，这方面的情况丝毫不能透露出去，不然会使某些

必须加以重视的人名誉扫地。你根本想象不到，这是一个什么样

的骗子集团。不过，他们的伪国际现在死气沉沉，小册子戳穿了

骗局，而吉约姆之流的先生们只好等待人们把这一切全部忘掉。

在西班牙，他们自己毁灭了自己——请看我在《人民国家

报》上的文章①。

真正的国际现在也死气沉沉。９月我曾写信给梅萨，至今仍然

没有回信。在葡萄牙，我们的人正遭受迫害，他们必须保持谨慎。

在意大利，成立了梅累尼亚诺支部６５２，对此我在这里顺便通知总委

员会，地址附后。《人民报》还在出版，不过经常脱期，而且竭力

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我所能报告的就是这些。这里的联合会在

最终收拾荣克、黑尔斯之流以后，已经完全瘫痪。几乎连人都召

集不起来。

２１６ ２５８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２５日）

① 弗·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编者注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同梅累尼亚诺联系的地址：

意大利米兰省梅累尼亚诺

鲁伊治·宗卡达

３１６２５８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２５日）



１８７４年

２５９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４年１月１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温采尔：

恩格斯已将你给他的信告诉了我６５３。因此我才给你写这封信。

我回来以后，右边脸颊上长了一个痈，已动了手术；后来又生了

许多小的，但愿目前使我痛苦的是最后一个。

不过，你以后再也不要听信报纸上的谣言，更不要去理睬它。

英国报纸有时报道说我死了，我就随它说去，也不作任何活着的

表示。如果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在通过自己的朋友（你在这方

面是个大罪人）向公众报告我的健康状况，这对于我是很不愉快

的。我对于公众毫不介意，如果我偶尔患病的情况被夸大了，那

至少有一个好处，即可以使我摆脱世界各地的不相识的人们对我

的各种纠缠（用理论方面和其他方面的问题）。

非常感谢伯爵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①的亲切的短信。

４１６

①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谢谢你给我寄来《法兰克福报》，我在上面看到许多有趣的东

西。

教皇至上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中的相对胜利６５４，是

俾斯麦先生及其资产阶级走狗应得的报应。下次再详谈。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根据我的朋友龚佩尔特医生（在曼彻斯特）的

嘱咐，我在刚一发痒、预示要生痈的时候，就马上在患处涂上汞

软膏，我发现这种办法特别有效。

你在布勒斯劳①的朋友弗罗恩德②医生，即你说很有希望的那

个人怎么样了？看来，到头来只不过是个没有出息的人。

２６０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胡 贝 尔 茨 堡

１８７４年１月２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给你写信，否则我们的通信就会由于我最

近要做的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事情而完全中断。现在言归正题吧。

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前不久——约一个星期，我们从日内瓦收

到一本共十六页的小册子１０１，署名的有培列、杜瓦尔，另外大约还

５１６２６０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４年１月２７日）

①

② 原稿中是双关语：弗罗恩德的德语是《Ｆｒｅｕｎｄ》，既是医生的姓，又有朋友的

意思。——编者注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有六至八人，其中大部分象这两个人一样，是国际日内瓦组织的

领导人和高喊反对汝拉派的主要人物。小册子宣称：海牙代表大

会不正确，总委员会应当削弱，应当取消其暂时开除的权力，并

在最近两年内把它重新迁到除伦敦外的欧洲其他地方（蠢货，好

象我们很想念总委员会似的！）等等，等等。后来培列写来一封信，

这位同巴枯宁派争吵的罪魁祸首竟宣称，必须作这些让步，这样

才能使“这些汝拉支部”——其中有一个穆蒂埃的模范支部——

投靠他们。不论是培列，还是所有其他日内瓦人直到最近都使我

们对这个新的转变一无所知，他们对我们一切有关日内瓦情况的

询问，都不予答复，这样就使我们一直以为，似乎我们在日内瓦

可望得到绝对的支持，要知道，伦敦总委员会正是由于这些人才

卷入和巴枯宁派的争吵的，而且也正是由于他们而越来越深地陷

在这件事情里。此外，在此以前的两个星期，培列还曾欺骗我们

说，罗曼语区委员会的成员换了，他自己从中退出了！既然我们

得到的一切消息使我们预计到，代表大会将是纯地方性的、日内

瓦的，至多也不过是瑞士的，其他国家只有少数人参加，所以我

们最后决定根本不出席①。事态发展后来表明我们是正确的，贝克

尔就可以对突然变为“反权威主义者”的日内瓦人说，他们可以

通过他们想要通过的一切决议，此事和谁都不相干，而下一届代

表大会还可以重新改变一切。

不过，当时我们就识破了这个集团。整个事件的幕后人不是别

人，正是冒险家克吕泽烈，是他搞出了这套名堂。此人认为，现在时

机已到，他可以当国际的领袖，并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去；这后

６１６ ２６０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４年１月２７日）

① 见本卷第９０—９１、９２—９３页。——编者注



一点很适合渺小的日内瓦当地知名人士的口味，他们希望把国际

变为瑞士地方性的播弄是非的俱乐部，他们好在那里担任第一提

琴手。同时，培列先生一直与这里的荣克保持通信联系，后者使用

自海牙时期以来惯用的手法，大谈什么如果他们能使国际完全成

为援助罢工的机关，那末他就会给予国际以巨大支持，等等。

日内瓦的阴谋家们言听计从，于是就产生了只有克吕泽烈、培

列之流支持的《劳动者同盟》报及其“总同盟”６５５计划。这是想使

国际为日内瓦人服务的又一次变相的尝试。

但是这个计划流产了。该报来自德国、比利时、法国的通讯，

都是在日内瓦炮制的，只有伦敦的通讯出自荣克之手，那里面尽

是谎言，就象荣克在最近十五个月来学会散布的一样。这些人参

加日内瓦支部之后，连同他们的全部可怜计划到处都毫无例外地

遭到了失败。比利时人根本不想理睬他们，正如任何熟悉英国工

联的人所能预料的那样，现在就连设菲尔德代表大会也把它拒之

于门外６５６。因此，那个深思熟虑的计划被彻底埋葬，而培列先生现

在可以真正退出舞台了。

因此你可以看到，那些蓄意破坏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渺小的蠢

驴们，接着又是怎样摇身一变，企图重新招摇撞骗，但幸运的是

这一点未能得逞。

关于同盟的小册子①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人为地建立起

来并仅仅靠国际的威望维持的分裂主义者的全部报刊现在都垮台

了。布鲁塞尔的《国际报》，也许还有《米拉波报》，更不要说

《自由报》，象许多西班牙和意大利报刊一样，都已停刊。我虽不

７１６２６０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４年１月２７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能确切地说《联盟》和《汝拉简报》是否还在出版，但我想是不

再出版了。现在将逐渐出现比较好的报刊来代替这些宗派主义者

的报刊，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不要紧。先把坏的分子彻

底扫除，然后才能出现优秀的分子。

这里所有被资产阶级、特别是被赛米尔·摩里收买的工人领

袖，都竭力在争取作为工人阶级的候选人而被
·
资
·
产
·
阶
·
级选入议会。

但是，他们未必能够成功，不过我倒很愿意让这一帮人能选进去，

其原因就象哈森克莱维尔及哈赛尔曼的当选使我高兴一样，只是

没有我那位特耳克使我不痛快。国会搞垮了施韦泽，也会把他们

搞垮的。这里欺骗将告结束，这里将只有摊牌。

德国的选举６５４使德国无产阶级站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前列。工

人第一次万众一心地选举自己的人，并作为独立的政党行动，而且

是在全德国范围内出现。无庸置疑，接着而来的将是对选举权的限

制，虽然还要过一两年以后。封建社会主义者鲁·迈耶尔断言，全

德工人联合会将与自己的领袖们的愿望相反，越来越按照国际的

精神进行活动，他说得很对，法兰克福的第二轮选举就是一个证

明，在那里，这些蠢驴终于不得不投票选宗内曼，而且做得非常得

体：起初选我们的候选人，当我们的候选人未能通过而进行重新投

票时，他们又投了政府反对者的票，不管这个反对者是谁。对于首

领们来说，能这样做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历史的发展有其自己

的规律，即使神通广大的哈森克莱维尔也无力违抗这一规律。

你们已经得到了关于马克思的消息。他好些了，但是首先必须

避免过度的工作。今天我和他一起去汉普斯泰特荒阜散步，他应当

每天这样做；因此你可以明白，根本谈不上老是呆在家里，等等。

我想，帝国国会将会平静地让你们坐到刑满为止；因此，最

８１６ ２６０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４年１月２７日）



好是雅科比能当选。
６５７

我想给《人民国家报》写一点关于德国的东西，但是我却因

此埋头钻研了很多经济和统计资料，结果也许能写成一本小书，甚

至是一大本书６５８。

衷心问候倍倍尔。

你的 弗·恩·

２６１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４年２月１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通过邮局给你寄去的东西的清单匆匆开列如下：

约两星期前寄去一个装有十二份《同盟》①的邮件，前天又寄

去两个邮件，各装五十份英文版章程②，共一百份。

现在我在这里弄到了大约三百份德文版章程，不列颠联合会

委员会还答应给我四百至五百份英文版的。我一旦收到，就连同

几份《同盟》一起通过包裹快递公司全部寄给你。通过邮局寄太

贵了，寄英文版章程花了四先令！为了减少你的开支，我将在寄

去时把你写为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

一旦公众集会和其他的游行示威开始代替真正的工作和组

织，就可以明白，纽约的运动从你们手中滑掉了。

９１６２６１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４年２月１４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德国的先生们现在大概已经明白，和美国骗子们交往意味着

什么。

你的 弗·恩格斯

下次再详谈！

２６２

恩格斯致威廉·布洛斯

莱 比 锡

１８７４年２月２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布洛斯：

寄来的东西已收到，谢谢。现附上关于英国选举的文章①。关

于军事法的一组文章的第一篇②，过几天再寄去；第二篇③，只要

一收到毛奇的讲话就寄去。

雅科比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如果他不愿接受６５７，那他应该事

先请求党中央委员会把他放在毫无当选希望的地区挂个“名”。工

人们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来进行这种无谓的游行示威。为了让

白拉克通过，需要作非凡的努力，而胜利之所以有双倍的重要意

义，正是因为这是农业区。雅科比使自己的威望因此一扫而光；这

个人太自作聪明了。而且还拿出这样一些肤浅的、庸俗的民主主

义的理由来！他激烈攻击暴力，把它说成是某种根本不能接受的

０２６ ２６２ 恩格斯致威·布洛斯（１８７４年２月２１日）

①

②

③ 弗·恩格斯《帝国军事法。二》。——编者注

弗·恩格斯《帝国军事法。一》。——编者注

弗·恩格斯《英国的选举》。——编者注



东西，可是我们都知道，归根到底，没有暴力是什么也达不到的！

如果这类东西是勒布·宗内曼或者士瓦本《观察家报》的卡尔·

迈尔写的，那还说得过去，但是，这是我们党的候选人写的！不

管怎样，好在他自己把自己弄得只剩了一个“名”。

总之，这是件很称心和合乎逻辑的事情：一方面他否定暴力，

另一方面又拒绝议会合法活动；这不是纯巴枯宁式的弃权行为，又

是什么呢？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

李卜克内西的信已于昨天收到。

２６３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４年２月２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今天用邮包给你寄去上次开列的出版物，邮包上写的是：纽

约市转新泽西州霍布根镇哈得逊街２５号，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弗

·阿·左尔格，是通过惠特利公司大陆包裹快递公司（它在纽约

的代理机构是百老汇大街５７号巴克南公司）寄的，注明的价值是

十英镑。

从懒散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那里，我甚至了解不到英文版

章程的正式定价；我只是收到了巴里的一张明信片，上面说：“我

１２６２６３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１８７４年２月２７日）



想，有一个半便士就够了。”

《同盟》①按我计算每本为两先令，但是通过邮局寄的那些，邮

资是我付的。

过一小时后，我要外出几天，因此祝你健康，要坚强些。你

们的警察局看来想要超过凡尔赛人。

你的 弗·恩格斯

２６４

马克思致乔治·穆尔６５９

伦  敦

［草稿］

１８７４年３月２６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阁下：

自然，我很愿意为您提供时间来解决如何更好地结清您和我

之间的私人账目问题。

但是在我的信中还有另外一点，您没有予以注意。为了减少

法律公文来往所需的花费，请您把莱斯特·柯立尔先生欠公司的

两英镑十五先令寄给我，按照裁决这笔钱也象所有其余的未付清

的欠款一样，是应该付给我的。

但是，今天我开始了解到一些情况，说明追还欠款的事做得

极不体面。

我在最近的一封信中已经通知您，梅里曼、鲍埃尔等先生曾

２２６ ２６４ 马克思致乔治·穆尔（１８７４年３月２６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写信给各公司（除了莱·柯立尔先生以外），要求付清欠款。今天，

他们在自己的事务所里给我看了迄今他们收到的三封回信。

第一封信是迪克斯先生来的（日期是３月２５日）。他通知说，

“已于１８７４年１月３１日付清欠款”，在他持有的收据上注明：“代

穆尔和勒穆修收讫。耳·罗歇”。

第二封信是《园艺纪事》来的（日期是３月２５日），按照它

的说法，“他们已于２月２６日全部付清”。

最后一封信（日期是３月２５日）是特纳先生（多维尔）来的。

他通知说，他“持有勒穆修先生和穆尔先生开的收据”。

我估计，还会寄来的别的信件也将是这样的。

无论如何，这三个已经证实的情况不仅可以作为向郡的法庭

起诉的理由，而且恐怕也可以作为判处侵吞钱财罪的理由。至少

梅里曼、鲍埃尔先生的意见是这样的，因为：（１）收到这些钱不

仅是在公司解散以后，而且是在讼争期间和在梅里曼、鲍埃尔等

先生１月２２日向舍恩先生发出通知以后；（２）收到钱的事实不仅

向我隐瞒了，而且当仲裁人哈里逊先生当着三个股东审核您最初

编制的欠款清单中的每一项目时，也向他隐瞒了，哈里逊先生将

来被传呼作证的时候，他会证明这个事实；（３）在裁决已通知有

关方面以后，向我隐瞒了侵吞钱财的事实。

我现在不得不请您立即写信告诉我，每次您是怎样与勒穆修

先生共同行动的。一旦我的律师得到我的最后指示（您知道，我

根本不打算在这件事情上拖延下去，除非有绝对的必要），再要来

制止由于这些“极不体面的事实”可能引起的不愉快的诉讼，我

就无能为力了。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３２６２６４ 马克思致乔治·穆尔（１８７４年３月２６日）



２６５

马克思致乔治·穆尔６５９

伦  敦

［草稿］

１８７４年３月２８日 ［于伦敦］

致乔·穆尔先生

您在昨天的信中所谈的看法，一部分是基于对事实的不正确

叙述，一部分是基于对事实的错误解释。

第一、您对事实的不正确叙述。

在哈里逊先生仲裁期间，在我的律师交给哈里逊先生的第一

个通知中，我不仅声明收到了从《工程师》和《农民报》那里

（而不是从您信中提到的任何“其他人”那里）收来的钱，而且声

明我用了这些钱（甚至略有超过），付给了①龙格先生和格里泽先

生。在审理我们诉讼的第一天，我就把有关收据交给了哈里逊先

生，以证明我的声明。

当舍恩先生在反驳中声明说，谁也没有指定我作企业清理人

的时候，我回答说，作为唯一的企业债权人，我完全有权充当自

己的清理人。在审理我们诉讼的第二天，我就把我的这个声明交

给了哈里逊先生，他现在已退还给我的律师；在我对舍恩的反驳

的书面答复中，也包含有这个声明。哈里逊先生在裁决中明确地

４２６ ２６５ 马克思致乔治·穆尔（１８７４年３月２８日）

① 手稿中删去了：“企业债权人”。——编者注



肯定了我的要求，指定我作为我自己的清理人。此外，勒穆修后

来向哈里逊先生宣誓声明，机器已归我所有，——此话不十分确

切，但是从当时这些机器是您代我保存的这个意义上说是对

的，——我完全没有反驳他的声明。

因此，从我这方面来说，丝毫没有隐瞒事实。

第二、您对事实的错误解释。

为了说明勒穆修在向哈里逊先生宣誓作证时蛮横坚持的那种

说法的虚伪性，我曾经证明，钱不是他以我的名义收回的，相反

地，清单是您编制的，您把它交给了龙格，让他以公司的名义追

款，而我的名字在《美尔库尔》上根本没有提到。这件事……①当

法院开始审理的时候，我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收回未清债款。

现在您自己可以判断，我的做法是否同您的做法一样。

现在来谈另外一点。您在信中说：

“我收到了多维尔和《园艺纪事》给的钱，并给您寄去柯立尔的账单。”

您没有提到迪克斯，但是我希望，在您星期一的下一封来信

中，将会告诉我全部详细情况。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关于所采取的步骤的合法性问题，我告

诉您的不是我个人的、也决不是最后的意见，而是我的律师梅里

曼先生和鲍埃尔先生在上星期四同我会晤时当着另一位先生的面

初步表示的意见。

５２６２６５ 马克思致乔治·穆尔（１８７４年３月２８日）

① 这句话没有写完。——编者注



２６６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７４年４月１９日］星期日

于兰兹格特市神父坡１６号

亲爱的燕妮：

神父坡１６号——在威廉斯夫人对面——就是我住的那个

《Ｃｌｉｆｆ》①。
６６０
但是不用担心！租金还没有商妥。女主人起先要一英

镑，后来减到十二先令。不过，这是些正派“人”；丈夫是马车制

造匠，看来也搞点艺术。在进门的一个地方，他没有胡乱涂抹，而

是精心地画了一个十分雅致的、但有些神秘的人像作为卫士。此

外，在房前小花园中间，在砖砌的台座上立了一个拿破仑第一的

小型泥塑像，身穿黑黄红三色服装……模样很英武，制作得不坏。

女主人除了别的孩子外，还有一个一个半月的婴儿，他常常以不

愉快的方式惹人注意。

这里的空气非常好，但是，尽管我经常散步，至今还没有摆

脱失眠症。

这个小城市并不十分荒凉，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当地居民。

但愿小燕妮好一些，但愿牙齿不会太折磨出色的小男人②。我

非常惦念他们母子二人。

６２６ ２６６ 马克思致燕·马克思（１８７４年４月１９日）

①

② 沙尔·龙格。——编者注

“悬崖”，“峭壁”；以此称呼建筑在悬崖和峡谷凹处的美国印第安人的住

宅。——编者注



顺便说一下，转告看了坦尼森的《亚历山大罗夫娜》
６６１
感到很

有趣的小杜西：日光之下并无新事①，其实她是知道这个道理的，

这就是说在１７８２年６月，北方伯爵（后来的沙皇、狂人保罗曾经

用此化名外出旅行）和他的年青夫人到了巴黎。他出席了法国科

学院的一次会议，会上德·拉·阿尔普先生朗诵了一首诗作为对

殿下的欢迎词；每一节都以“彼得罗维奇”（彼得的儿子）结尾。

格林对此评述道：

“迭次重复的称呼语，我们听起来觉得奇怪，在俄国人看来尤其荒唐。这

个词，如果不在它前面加上一个表示区别的修饰语，在俄语里听起来竟是那

样亲昵，就象法语里的吞涅特或者比埃尔一样。”６６２

如果杜西把这段评述寄给《奇谈怪事杂志》，那将是对坦尼森

的极大效劳。

代我感谢恩格斯的来信。在我们这个伤风败俗的时代，要找

到这样认真的通信人是不容易的。

再见，向大家问好。

你的 卡尔

７２６２６６ 马克思致燕·马克思（１８７４年４月１９日）

① 语出圣经《传道书》第一章。传道者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

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译者注



２６７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伦  敦

［１８７４年４月２０—２４日之间

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小燕妮：

今天把校样①寄去，龙格阅后，请立即退还给我。然后我把最

后的校改誊到寄往巴黎的那一份上。

今天是我能够做点事情的第一天。在此以前，尽管进行浴疗、

散步、呼吸极好的空气、注意饮食等等，我的健康状况还是比在

伦敦更坏，这证明，情况已急剧恶化，我早就该离开那里了。正

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暂不返回，因为我十分需要恢复工作能力。恩

格斯来信说，他今天来这里，他在信中解释了我预料你不会来的

原因之一。你的身体怎样？我深信，在海滨有一两个星期就能使

你完全恢复健康。这里现在甚至比疗养季节更愉快、更有益。

但愿我亲爱的普提②还认识我。

告诉小杜西， 《ｓａｃｒｅｄｍｕｓｉｃ》③——照她的译法是ｓａｃｒéｅ

ｍｕｓｉｑｕｅ④——轻佻的巴黎人有另一种叫法：在狄德罗时代，他们

把从意大利传来的、在意大利向来与《神曲》一起演奏的那种音

８２６ ２６７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７４年４月２０—２４日）

①

②

③

④ 灵乐（法语）。——编者注

“圣乐”（英语）。——编者注

燕妮·龙格的第一个儿子沙尔的谑称。——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校样。——编者注



乐，叫作《ｃｏｎｃｅｒｔｓｓｐｉｒｉｔｕｅｌｓ》①。

最后，用格林著作中德·布弗累骑士的俏皮话来作为结尾：

“亲王们更为需要的是开心，而不是尊敬。只有上帝才有足够的幽默，不

致由于对他所表示的尊敬而苦恼。”

再见吧，我亲爱的孩子。

你的 老尼克②

２６８

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７４年５月１２日 ［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今天我才把寄给我的校样③发往巴黎。我的病复发了；我的医

生让我到兰兹格特进行海水浴６６０，禁止我做任何工作。真好象魔鬼

亲自插了手一样。现在我感觉好一些，希望能最后了结此事。一

共还有（包括已开始的一册）大约三册。

我很感激您作的修改等等。您给我指出的那句话，我已经改

了。

您大概记得，我曾在寄往圣塞瓦斯田的给您的信中说过，俾

斯麦支持梯也尔，但是普鲁士大使阿尔宁在国王④支持下同保皇

９２６２６８ 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１８７４年５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④ 威廉一世。——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校样。——编者注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圣乐”（法语）。——编者注



派勾结起来。俾斯麦最后战胜了阿尔宁，使他被召离开了巴黎。

您的 卡尔·马克思

鲁瓦的稿子早已完成，但是由于从头到尾需要改写，所以巴

黎的印刷厂主①还没有收到我的原稿，对于我的原稿来说，他的稿

子只不过是个草稿。

２６９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４年５月１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你的信（包括你亲爱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②的亲切短信）、

迈耶尔（警察社会主义者、阴谋家、蹩脚文人）的书６６３、《法兰克

福》的剪报等等，最后还有田格夫人的信，我都收到了。

我非常感谢你、你的全家和田格夫人对我健康状况的友好关

怀。但是如果你认为，我不经常写信不是由于健康状况不稳定，而

是由于其他原因，那末你对我是不公正的。我的健康状况一直使

我的工作时断时续，并靠减少所有其他的义务（也包括通信）来

弥补失去的时间；最后使人变得容易激动和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我从哈罗格特回来以后１０２，起初忽然长了一个痈，后来又头

疼、失眠等等，因此我只得从４月中旬至５月５日住在兰兹格特

０３６ ２６９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１８７４年５月１８日）

①

②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拉羽尔。——编者注



（海滨）。从那时起，我好得多了，但是还远没有完全复原。我的

医生（曼彻斯特的龚佩尔特医生）坚持让我到卡尔斯巴德①去
１２２
，

并且希望我尽快出发，但是我必须最后完成已经完全搁下的法译

本②，此外，如能在那里遇到你，我将感到格外高兴。

在我不能写作的期间，我为第二卷搜集了大量新材料。但是，

在法文本完全结束和我的健康完全恢复以前，我无法对这些材料

进行最后的加工。

这样，夏天作何安排，尚未最后决定。

德国工人运动（以及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发展令人十分满意。

在法国，理论基础和实际的健全思想深感缺乏。在英国，现在只

有农业工人的运动６６４有所进展；产业工人应当首先摆脱他们现时

的领袖。当我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揭露这些先生的时候③，我知道，

会因此而招致不满、诽谤等等，但是对于这一类的后果，我从来

是毫不在意的。现在有的地方人们开始认识到，我只不过通过这

种揭露来尽我的责任而已。

在合众国，我们党必须克服部分是经济的、部分是政治的巨

大障碍，但是它将为自己铺平道路。那里最大的障碍是职业政客，

这些人对每一个新的运动都要立即加以歪曲，使之变为一种新的

“滥设企业者的生意”。

尽管采取了一切外交步骤，新的战争迟早是不可避免的，而

在战争结束以前，未必会在什么地方发生剧烈的人民运动，或者

说，运动至多只会是地方性的和无足轻重的。

１３６２６９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１８７４年５月１８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关于巴里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俄国皇帝①的驾临给伦敦的警察局带来许多麻烦，这里的政

府将使他尽快离开。６６５为了慎重起见，它向法国政府借用了四十名

警察（密探），以著名的警官布洛歇为头目（阿里 巴巴和四十个强

盗），以监视这里的波兰人和俄国人（在沙皇访问期间）。所谓这里

的波兰人要求大赦的请愿，是俄国大使馆一手搞起来的；这里的波

兰人发表了由符卢勃列夫斯基起草和签署的告英国人书，以示抗

议；这个材料曾在海德公园星期日集会上广泛散发。英国报刊（极

少数例外）献媚地说：沙皇是“我们的客人”；但是，尽管如此，对待

俄国的真实情绪，比克里木战争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敌视，而俄

国公主②加入王族与其说是减少了，不如说是增加了这种疑虑。任

意废除巴黎和约关于黑海的决议６６６，在中亚细亚进行的侵略行为

和欺骗勾当等等这样的事实，使约翰牛感到厌烦，而迪斯累里如果

继续执行甜蜜蜜的格莱斯顿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长久执政。

向你们全家和田格夫人致友好的问候。

你的 卡·马·

２７０

恩格斯致哥特弗利德·欧门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４年６月１日于伦敦

阁下：

我曾离开伦敦两周，后来手部受伤，虽然不重，却使我有段

２３６ ２７０ 恩格斯致哥特弗利德·欧门（１８７４年６月１日）

①

② 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编者注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时间不能动笔，因此，对您４月１６日来信的答复耽搁了一些时候。

１８６９年，当我们商谈我最后退出公司的条件时，我无疑曾使

您有理由相信：甚至过了约定的五年期限以后，也可能同意在公

司的名称上保留我的名字。但是，这始终取决于一定的条件。

如果这些条件得到履行，我乐意根据您的请求让您的公司继

续使用我的名字。

但是，我过去说过的任何一句话，显然都不能使您认为自己

有权在本月３０日以后不经我的特别同意而理所当然地继续使用

我的名字。

这些条件中最主要的有如下几点：

（１）在曼彻斯特的公司和巴门的我弟弟们①的公司之间不发

生任何冲突。我满意地指出，任何类似的情况都没有发生过；根

据我去年秋天６４９从我弟弟们那里听到的情况来看，由于两家公司

未必会成为竞争对手，这种冲突大概以后也不致于发生。

（２）证实阿斯通先生关于我不承担任何义务的看法是正

确的。

现在我就此问题请教了许多法学家，他们都毫无例外地一致

认为：在我允许公司使用我的名字期间，我对公司的一切债务要

承担责任。

如果您能费心把阿斯通先生就这个问题亲笔写的意见寄给

我，我想我就可以迅速消除这个误会。

这个问题是人所共知的，在所有关于合股法的手册中都阐述

得十分明确。我现在引用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律师所写的那一本中

的一段话：

３３６２７０ 恩格斯致哥特弗利德·欧门（１８７４年６月１日）

① 海尔曼·恩格斯和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



“如果一个退股的股东同意与公司有公开联系，例如允许把他的名字作

为商店的牌号或在公司的广告或账单上使用他的名字，那他就得继续承担义

务。”

因此，如果一般地说英国的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对此我诚然

不敢肯定），那末它一定是持这种观点的。

但是，即使假定阿斯通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而所有

其他的法学家都是错误的，那末，他们的不同意见只会使问题变

得十分复杂，以致可能发生这里所说的那种几乎难以想象的情况，

而那时我的钱就不会交给债权人，而一定会落入大法官法庭６６７的

法律家们的腰包。

不过，如果您向我正式保证，在１８７５年９月３０日以后，我

的名字不再作为股东的名字出现在公司发送的任何商品上，那我

将会表示完全同意让旧公司继续存在到１８７５年６月３０日。

你可以看到，我是完全愿意尽力使公司便于改变名称的，使

您有可能在您认为最重要的地方——在商标和包装上——使用我

的名字，而且期限比您要求的多三个月。

希望这封信使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２７１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４年６月２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我终于决定于８月中旬和我最小的女儿爱琳娜（我们叫她杜

４３６ ２７１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４年６月２４日）



西）去卡尔斯巴德①。
１２２
因此请你为我张罗一下住处并写信告诉

我，这一切一个星期大约要花多少钱。其余的事看情况再说。

衷心问候伯爵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②。

你的 卡·马·

奥地利政府可能表现得很愚蠢，以致会对我进行刁难；因此

希望不要把这次预定的旅行告诉任何人。

２７２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伦  敦

１８７４年８月２日于兰兹格特市

神父坡１１号

亲爱的燕妮：

我在返回之前又未能见到你，感到非常懊恼１１９，现在写这封

信，为的是提醒你，你曾经答应来此地作短期逗留。我们将在这

里呆两个星期，呆到星期二，我们随时准备接待你。最近几个星

期，你经历了种种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折磨之后，十分有必

要换一换地方和环境，我深信，你需要到海滨休息，就象摩尔和

杜西需要到卡尔斯巴德①
一样

１２２
。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我当作自

己的医生，并让我给你开一个呼吸小量海滨空气的处方。你越快

５３６２７２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１８７４年８月２日）

①

②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到这里来，对你越好。恩格斯夫人①因为我没有立即把你带来而非

常生气。她和彭普斯向你问好。

请代我问候龙格，并请相信我永远忠实于你和爱你。

弗·恩格斯

２７３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４年８月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长期的沉默是完全不能原谅的，不过也还有一些可以宽恕

的情况。可恶的肝病发作得很厉害，以致使我完全不能继续校订

法译本②（实际上几乎等于全部改写），我非常不愿意遵照医嘱到

卡尔斯巴德去。１２２他们向我担保说，我回来以后会完全恢复工作能

力的，而丧失工作能力对于任何一个不愿意当牲畜的人来说，事

实上等于宣判死刑。旅途要花很多钱，住在那里花费也不少；同

时还不知道，愚蠢的奥地利政府是不是会驱逐我？普鲁士人也许

没有那么愚蠢，但是他们喜欢唆使奥地利人采取这类败坏声誉的

措施，我确实认为，报纸上关于罗什弗尔要到卡尔斯巴德去等等

的谣传，是从施梯伯先生那里来的，而归根到底是针对我的。我

没有多余的时间，也没有多余的钱，因此我决定加入英国国籍１２０。

６３６ ２７３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４年８月４日）

①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但是象苏丹那样处理国籍问题的英国内务大臣①，很可能会把我

的所有计划打乱。问题大概会在本星期内决定。不管怎样，就是

为了我的小女儿②，我也要到卡尔斯巴德去，她病得很厉害，很危

险，只有现在才能外出；她的医生也让她到卡尔斯巴德去。

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我们遭到了巨大的不幸：燕妮（龙格夫

人）的十一个月的孩子死了，这是个很可爱的男孩子③。他死于无

情的霍乱。

我给拜富斯开了一张交给我的那笔钱的收据（本来把这笔钱

留在纽约要好得多，因为我时常需要美国的东西——我是指出版

物）。还请代我最衷心地感谢第一支部寄来的一盒贵重的雪茄烟。

那几个法国人（我是指在海牙还同我们一起的那几个），后来

发现大部分是坏蛋，特别是勒穆修先生，他骗了我和其他人一大

笔钱，然后又散布卑鄙的诽谤，企图把自己装扮成蒙受不白之冤

的好人。

在英国，国际目前几乎毫无生气，伦敦联合会委员会本身只

是名义上还存在，尽管它的某些会员本身是积极的。这里农业工

人运动６６４的复兴是件大事。他们的初步尝试遭到了失败，这并不是

坏事，而恰好相反。至于说到城市工人，遗憾的只是那帮领袖都

没有进入议会。不然这倒是摆脱这帮混蛋的一条最可靠的道路。

在法国，工会在各大城市都组织起来了，并且相互取得了联

系。它们只限于完成纯职业上的任务，不过，也不可能采取其他

行动。否则就会遭到毫不客气的查封。但是，工人们却从而得到

７３６２７３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４年８月４日）

①

②

③ 沙尔·龙格。——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罗伯特·娄。——编者注



一种组织，这是重新有可能自由地开展运动的时期的起点。

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以自己实际上的软弱无能说明了他

们的超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在奥地利，人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他们不得不极端小

心谨慎；但是，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即促使布拉格和其他地

方的斯拉夫工人同德国工人采取一致行动６６８。在总委员会设在伦

敦的最后几年，我曾想争取达到这种相互谅解，但没有成功。

在德国，俾斯麦在为我们工作。

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它越来越导向欧洲大战。我们必须

通过这一关，然后才有可能考虑采取欧洲工人阶级的某种决定性

的公开行动。

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尔·马克思

再版伯·贝克尔关于拉萨尔运动的小册子①，尽管书中存在

各种固有的缺点，但对清除这个宗派是很有好处的。

你也许已经看到，《人民国家报》上有时刊登一些不学无术之

徒的市侩幻想。这种破烂货是从教师、医生和大学生那里来的。恩

格斯已经把李卜克内西痛斥了一番，看来，有时这样做对他是必

要的。

在估计法国、特别是巴黎的条件时，不应当忘记，除了正式

的军政当局之外，还有一帮戴着肩章的波拿巴派坏蛋在秘密工作，

大名鼎鼎的共和主义者梯也尔就是靠这些人组成了军事法庭，以

８３６ ２７３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４年８月４日）

① 伯·贝克尔《斐迪南·拉萨尔在工人中间宣传的历史》。——编者注



残杀公社社员。这些法庭设立了一种秘密恐怖法庭，到处都有它

的密探，这使巴黎的工人区受到了特别严重的威胁。

２７４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４年８月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我给你亲爱的夫人①写过一封短信，告诉

她，我唯一的外孙②死了和我最小的女儿③患了重病。这场病不是

偶然的，而是慢性病的急性发作。现在爱琳娜已经可以起床了，这

比她的医生（安德森 加勒特夫人）预料的要快得多。她能够乘车

外出了，尽管身体显然还虚弱。安德森夫人认为，卡尔斯巴德的

矿泉水对于她彻底恢复健康非常有益，至于我，龚佩尔特医生不

仅是指定，而且简直是命令我到那里去治疗。１２２自然，现在（我想，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就离开燕妮④，对我是很痛苦的。在这方面，

我不象在其他事情上那么坚强，家庭的不幸常常使我十分难过。⑤

一个人象我这样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的时间越长，

精神生活的圈子就越窄。

无论如何，你要把你在卡尔斯巴德的确切住址告诉我，并请

９３６２７４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４年８月４日）

①

②

③

④

⑤ 见本卷第６４２页。——编者注

燕妮·龙格。——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沙尔·龙格。——编者注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



你代我向你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①表示歉意，因为我没有回复

她们热情友好的来信。

你的 卡·马·

２７５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４年８月１０日 ［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我不能早于８月１５日（星期六）离开这里１２２，路上大约需要

花四天时间，因为不能让杜西过分劳累。

祝好。

你的 卡·马·

２７６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兰 兹 格特

１８７４年８月１４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孩子：

我想你们已经收到了我于本星期二②寄给恩格斯的信。如果

没有收到，就要向邮局声明，因为不能对这种混乱现象置之不顾。

０４６ ２７５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４年８月１０日）

①

② ８月１１日。——编者注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龙格根本不应该让你为我长了一个痈而感到不安。昨天早晨

所谓脓塞终于出来了，因而不再化脓，于是我立即敷上了促使愈

合的硬膏，它马上就开始见效。我亲爱的女儿，现在你看，这方

面一切都很好。

至于国籍的问题１２０，我的律师到昨天晚上为止还没有从内务

部得到任何消息。我今天再去找他一次。无论情况如何，明天下

午我就动身。１２２大不了让我从卡尔斯巴德①返回汉堡，当然，因

此花费的钱是很可惜的。非常有趣的是，关于“国际”和我，已

经很久完全没有人说起了，可是恰好现在，我的名字又出现在彼

得堡和维也纳进行的诉讼案中，而意大利的滑稽可笑的暴动６６９被

认为不仅与“国际”、而且与我有直接的关系（见今天《每日新

闻》上驻罗马记者的报道）。罗马记者暗示说，国际的暴动者的行

动有利于教皇，这种说法强烈地散发着俾斯麦的气味。

在昨天的《旗帜晚报》上刊登了一篇不长的社论，一开头就

说：“国际已经负伤，但是没有被击毙。”这是指马赛八十人被捕

一事而说的，仿佛这件事与意大利的这场滑稽剧有着潜在的联系，

尽管事物的逻辑在这里十分清楚：巴赞溜掉了１１１；因此，作为对麦

克马洪的补偿，在马赛逮捕了八十名公社社员。《旗帜报》和《每

日新闻》是一路货，也象警察一样厚颜无耻，它接着写道，这些

革命者一旦能弄到哪怕极少的财产，就会变得非常保守，他们全

是些穷光蛋，云云。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载了来自马赛的电

讯，说被捕者当中有一个人是百万富翁。这些“世界上最自由的

新闻界”的英国先生竟是这样一些家伙！同样令人奇怪的是，我

１４６２７６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７４年８月１４日）

①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看到的各种法国（巴黎的）报纸——其中也有很保守的——却丝

毫没有把意大利的滑稽剧与“国际”联系起来。

现在来谈谈另外一件事。昨天晚上，弗兰克尔和吴亭到我这

里来了。吴亭告诉我，托马诺夫斯卡娅女士结婚了。（他不清楚，

她将要生的孩子是什么时候怀的，——此事绝对只在我们之间说

说，——是在结婚前，还是在结婚后。此外，他也根本不了解那

位新郎的情况。）弗兰克尔由于受这次意外的打击，感到非常痛苦。

赛西利亚将军先生前天打扰了我三四个小时。他告诉我（其

实当时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即他和孔·马丁的信徒）为法国

流亡者的孩子办了一所学校。他说，那里也要上卫生课和政治经

济学课，问我是否能够按英国的范例，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初

级教程！他还非常愤怒地向我谈到，《费加罗报》在最近一号上提

出了一个荒谬见解，似乎共和国以它自己造就的四位将军把法国

毁灭了，这四位将军的名字是克莱米约、格累 比祖安、赛西利亚

和利沙加勒！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个赞语悄悄地告诉了利沙加勒。

我唠叨地谈了这么多事情，因为我不大敢谈那件唯一使你关

心的事情。从小天使①不再使我们家活跃的时候起，这个家就变得

死气沉沉了。没有他我处处感到寂寞。想起他来，我心如刀割，这

样可爱、这样迷人的小家伙难道能使人忘记吗！不过，我的孩子，

为了你的父亲，我希望你坚强起来。

再见，我亲爱的黑丫头。

你的忠实的 老尼克②

２４６ ２７６ 马克思致燕·龙格（１８７４年８月１４日）

①

②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燕妮·龙格的儿子沙尔。——编者注



２７７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７４年９月１２日 ［—１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附上你要的账单。至于德文版章程，请查一查账簿，看看前

总委员会是不是已经付了印刷费。我想，是没有付，《人民国家

报》把这项开支写在我私人的账上，据我记得，这笔钱一直没有

还给我。如果账簿上有伦敦总委员会的相应的一项开支，那末，这

些书显然要移交给新的总委员会，这样它就应当收我六英镑三先

令六便士。如果你没有任何显然应当首先得到满足的要求，如果

·
你同意，现总委员会就可以处理这些钱。我为印刷《同盟》①预付

了三十二英镑，这笔钱我可能要损失一半，因此到年底可能出现

一笔相当可观的收支对照账。说实在的，把钱交给这些废物是不

可思议的，他们只会把整个事情完全弄糟。

在你退出以后６７０，旧国际就完全终结了。这很好。它是属于第

二帝国时期的东西，当时笼罩着整个欧洲的压迫，要求刚刚复苏

的工人运动实现统一和抛开一切内部争论。当时是这样一个时期：

无产阶级共同的世界性的利益被提到首要地位。德国、西班牙、意

大利、丹麦刚刚加入了运动，或者正开始加入运动。在１８６４年，

运动本身的理论性质在整个欧洲，即在群众中间，实际上还是很

３４６２７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４年９月１２日—１７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模糊的，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作为工人政党而存在，蒲鲁东主义

很弱，还不能夸耀它的那一套特别的幻想，巴枯宁的那一套新的

荒谬货色甚至在他自己的头脑里都还不存在，连英国工联的领袖

们也认为可以按照章程的导言中所规定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个

巨大的成就应当破坏各个派别的这种幼稚的合作。这个成就就是

巴黎公社，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

指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

当国际由于公社而在欧洲成为一种道义上的力量时，争论马上就

开始了。各个派别都想利用这个成就。不可避免的瓦解开始了。由

于看到唯一真正打算按照广泛的旧纲领继续工作的人们——德国

共产党人——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产生的妒嫉心，驱使比利时的蒲

鲁东主义者投入了巴枯宁主义冒险家的怀抱。海牙代表大会实际

上是一个终结，而且对于两派来说都是如此。还能够以国际的名

义做出点事情的唯一的国家就是美国，因而出于健全的本能就把

最高领导机关搬到那里去了。可是现在，国际在美国也没有威望

了。任何想使它重新获得新生命的进一步的努力，都会是愚蠢而

徒劳的。十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蕴藏着未

来的一个方面，它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可是，它的旧形

式已经过时了。要创立一个象旧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即世界各国

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需要有对工人运动的普遍镇压，即象

１８４９—１８６４年那样的情形。可是现在的无产阶级世界太大、太广

了，要达到这一点已不可能了。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

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

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

芝加哥的施塔尔曾到过这里。他也象多数在美国的德国人一

４４６ ２７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４年９月１２日—１７日）



样，是个很精干的人。他在其他方面也很使我喜欢，但是，他是

否会在德国做出许多蠢事，还很难说。他也有某种调和主义的幻

想。

目前在布鲁塞尔正召开比利时人和巴枯宁派的代表大会１２３。

请看伦敦《泰晤士报》９月１０日和以后几天的报道。总共有十四

名代表——一名德国人（拉萨尔派），一名法国人，一名西班牙人

（果梅斯，不认识），一名叫施维茨格贝耳，其余的都是比利时人。

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的普遍分歧，由于没有进行任何讨论而被掩饰

起来，无非是听取情况报道而已。诚然，我只看过一篇报道。意

大利人声称他们实际上已退出，公开的国际对于他们只会有害无

益，他们打算今后只进行秘密活动。西班牙人也倾向于这样做。总

之，他们彼此都向对方撒谎说，他们掀起了多么巨大的运动。而

且他们还都以为，会有人受骗的。

巴斯特利卡先生也成了波拿巴的走狗。在斯特拉斯堡，他向

前公社委员阿夫里阿耳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他自然被拒之门外。所

有这些无政府主义者都一个个落得这样的下场。

梅萨从马德里写信告诉我，他不得不到巴黎去，政府对他的

迫害十分厉害。这样，与西班牙的联系又重新恢复了。６７１

在德国，尽管有各种迫害，而部分地正是由于这种迫害，一

切都在顺利进行。拉萨尔派被自己在帝国国会的议员弄得威信扫

地，以致政府不得不开始对他们进行迫害，以便重新制造一种假

象，似乎它在认真地对付这个运动。不过，拉萨尔派从选举时起，

迫于需要不得不追随我们。６５４真正值得庆幸的是，哈赛尔曼和哈森

克莱维尔被选进了帝国国会。他们在那里使自己当众出丑；他们

将被迫或者同我们的人站在一起，或者自担风险地去干蠢事。不

５４６２７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４年９月１２日—１７日）



管是这样还是那样，结果都会使他们完蛋。

荣克先生认为可以写信给李卜克内西，以便与他建立联系！李

卜克内西给我来过信，我把这封信给一个人看过，他会把这一点

告诉荣克先生的。

马克思目前在卡尔斯巴德①，在那里服用矿泉水，以便恢复肝

的功能。他很倒霉。他于７月份在威特岛身体刚有好转１１２，便因最

小的女儿②突患重病而回来了。还未等他到达，燕妮的约一周岁的

男孩子③死了。这又对他起了很坏的作用。我想，如果首先治好他

的肝病，再治疗过度疲劳的神经系统就会容易些。医生们都异口

同声地预言，卡尔斯巴德会起非常良好的作用。奥地利政府到目

前为止完全没有触动他。他大概于本星期末离开那里。１２２

纽约发生的纠纷使你不可能再留在总委员会了，这些纠纷既

是事物已经过时的证明，也是它的结果。当条件已经不容许某一

个团体积极活动的时候，当问题首先是只能保持联合的关系，以

便在适当时机可以重新利用这种关系的时候，总是有人不能顺应

这种情况，而一定要充当闲不住的人，要求“做出点事情”，尽管

这件事完全可能是件明显的蠢事。而这些先生要是能够获得多数，

他们就会迫使任何不愿意对他们的愚蠢行为负责的人离开。我们

没有把记录寄给你们，真是万幸！

法国流亡者彻底垮台了，他们彼此争吵不休，而且是由于纯

粹的私事，大部分是由于钱的问题，我们几乎完全不同他们来往

了。所有这些人都不愿谋求正当的生活出路，他们满脑袋的所谓

６４６ ２７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４年９月１２日—１７日）

①

②

③ 燕妮·龙格的儿子沙尔。——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创造发明，以为只需花几个英镑搞出这些发明，就会带来成百万

英镑。谁要抱着这种十足天真的想法去这样做，那他不仅会让人

把钱骗走，而且还会落得个资产者的名声。勒穆修的行为特别卑

鄙，他表明自己是个骗子。在战争、公社和流亡期间过的那种浪

荡生活，使这些人极端地腐化了，只有贫困才能使懒散惯了的法

国人重新变得聪明起来。相反，大部分没有一定政治身份的法国

工人，暂时离开了政治，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８７４年９月１７日

［附件］

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同弗·恩格斯的结算单①

账单Ⅰ

１８７３年１１月 通过赛拉叶收入……………１６英镑

９月 发往纽约的电报……………１英镑１６先令

９月 邮寄２５份《同盟》②

每份２先令……………２英镑１０先令

１８７４年 ２月 邮寄１２份《同盟》

每份２先令……………１英镑４先令

７４６２７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４年９月１２日—１７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这份账单写在另外一张纸上，附在本信内。——编者注



       同上…………………………１英镑４先令

    ２月 邮寄１００份英文版章程①

        每份１１２便士……………… １２先令６便士

邮寄４００份英文版章程

        每份１１２便士…………………２英镑１０先令

邮寄３００份德文版

        每份１便士……………１英镑５先令

            １１英镑１先令６便士

应付总委员会 …………… ４英镑１８先令６便士

账单Ⅱ

１８７４年８月 弗·恩格斯预付《同盟》印刷费……３２英镑

寄往美国的上述文件４９份，到现

在为止共收入（其中不包括邮费）……４英镑１８先令

应付我      ………………２７英镑２先令

（我保留以后和达尔森及迈斯纳进行结算的权利。）

弗·恩格斯

１８７４年９月１７日于伦敦

８４６ ２７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７４年９月１２日—１７日）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２７８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布 拉 格

１８７４年９月２０日于卡尔斯巴德①

亲爱的朋友：

我的女儿②和我由于即将在布拉格与您一起度过几天而感到

非常高兴，昨天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打算明天（星期一）启程到

古老的胡斯城去。但是，今天我们在收到您的友好来信的同时，也

收到了汉堡的来信，因此，我不得不取道莱比锡直接到那里，以

便彻底解决一些事务问题。１２２

然而，延期并不等于取消。我几乎可以肯定，明年我还会到

卡尔斯巴德来，那时我将把访问布拉格预先列入我的旅程。令姐③

大概已经写信告诉您，尽管布拉格本身使人感到多方面的兴趣，但

是我很希望我个人与您的交往不仅限于在这里疗养地的短暂插

曲。

再见，请相信我对您的友好感情。我的旅伴也向您衷心问好。

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９４６２７８ 马克思致麦·奥本海姆（１８７４年９月２０日）

①

②

③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２７９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伦  敦

１８７４年１０月１５日于 ［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劳拉：

我只寄给你三篇文章中的一篇①，因为第一，我想你已经从你

妈妈那里收到了前两篇，第二，我的几份多余的第一篇文章已给

了波兰人作宣传之用，而第二篇文章我根本没有多余的。现在把

我自己的这份第一篇文章寄给你，如果有可能你再还给我，我将

很感谢；至于第二篇文章，我把它寄给了一位朋友，照例还没有

收回，因此我要等收回以后才能寄给你。

希望过几个星期能把新版的《农民战争》给你寄去，在这一

版的序言中补充了一些话②，但是其他方面没有什么改动；象往常

一样，通知我的时间太短了。

热情问候拉法格。

你的真诚的 弗·恩格斯

恩格斯夫人③向你们俩热情问好。

０５６ ２７９ 恩格斯致·拉法格（１８７４年１０月１５日）

①

②

③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编者注

弗·恩格斯《流亡者文献》。——编者注



２８０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布 拉 格

１８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亲爱的奥本海姆先生：

几天以前我给您寄去一本《资本论》和一本《路易·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日》，是给您本人的，另外一套给小甘斯医生。请费心

转交给他；他住在布拉格市玫瑰巷１７号二楼。

当我离开卡尔斯巴德①时，曾打算直接去汉堡，把我和出版商

之间的事务处理一下，然后尽快返回伦敦，以便重新着手我的工

作。但是，我很快看到，在受过卡尔斯巴德这套治疗之后，补充

治疗是非常必要的，于是又在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和汉堡逗

留了约两个星期。如果我能预见到这种情况，——不论是我，还

是我女儿②，都同样对自己的迷误感到后悔，——我就会首先到

布拉格去看望您了。可是，谋事在人，成事却在铁路。

但愿您的健康状况已好转，并为处理您的事务而很快到这里

来。

我的女儿向您衷心问好。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１５６２８０ 马克思致麦·奥本海姆（１８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

①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２８１

恩格斯致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６７２

巴  黎

［书信片断］

［１８７４年１０月２０日左右于伦敦］

……但是，这根本不是我的意图。相反，我是在尽可能地使

之缓和，因为我在仔细阅读了《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的小册子①

以后，确实不再由于我们的朋友②对我们使用异常尖锐和毫无道

理的言词而对他怀有任何怨恨。至于我，我们谁也不欠谁，无论

什么时候，只要他能象我一样心平气和地对待所有这一切，那我

随时都愿意和他握手。

２５６ ２８１ 恩格斯致·亚·洛帕廷（１８７４年１０月２０日左右）

①

② 拉甫罗夫。——编者注

指拉甫罗夫的论战性作品，出版时没有署名，标题是：《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

关于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编者注



附  录



附  录



１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和燕妮昨天上午到兰兹格特去了２８，以便看看我们能不

能在那里安营扎寨。我很担心租金太贵。我到租房代理人斯密斯

先生那里去过几次，催他尽快解决此事。１６他说，他已经采取了一

切必要的措施，并且给曼彻斯特的房产主写了信。看来这位贵人

并不着急，所以得不到他的答复。但是斯密斯认为，没有什么要

紧，完全有时间来为您安排好一切。他答应我再写封信去，但是

我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因此想明天再去一趟，和他彻底地谈

一谈。

拉法格刚寄来几份法文报纸，现将其中的一份《夜晚报》寄

上。或许其中有些东西对您写军事论文①有用。您可能想象不到，

您的这些文章在这里多么轰动一时啊！这些文章写得如此惊人地

清晰明了，使我不能不把您称作小毛奇。

关于《费加罗报》上面的那些可恶的谩骂等等，您是无论如

５５６

①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编者注



何想象不到的。他们竟想把汪达尔人全部吞掉，因为汪达尔人无

耻地集中了自己的力量，胆敢踏上祖国的神圣土地。他们都该受

普鲁士人的鞭打；因为所有的法国人，甚至其中极少数的优秀人

物，灵魂深处都隐藏着沙文主义的感情。他们的这种感情现在正

在被洗刷掉。而在这里，即在这所房子里，也有一些沙文主义情

绪，大家都对这些先生热心地想在德国这块非神圣的土地上传播

他们的文 文 文明和思想而感到愤慨。

根据劳拉寄来的报纸上面的邮戳，我知道他们还住在勒瓦卢

瓦 佩勒，即靠近筑垒地区２７，真是令人焦急。我们早就劝他们离开

巴黎，带着小施纳普斯①一起搬到波尔多。但是他们根本不听。但

愿他们不会碰上什么意外。不多写了，我要把这封信送到邮局去，

并马上取来《派尔 麦尔》，看看上面有没有署名Ｚ．的《战争短

评》。前天该报把您的文章作为社论②刊登了，为的是捞取更大的

政治资本。

和平协会昨天给国际送来二十英镑，作为在德国和法国散发

宣言的经费。３２我不知道，摩尔是否喜欢威廉③翻译的译本。可敬的

比利时人翻译的法文本根本不行；刚刚收到的出自可敬的瑞士人

之手的译本则更糟糕。

请代我向您亲爱的夫人④致衷心的问候。

怀着昔日的友情向您问好。

您的 燕妮·马克思

６５６ １ 燕·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０日）

①

②

③

④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弗·恩格斯《普军的胜利》。——编者注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２

爱琳娜·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２日于 ［兰兹格特市］

哈兹街３６号

亲爱的恩格斯：

您从地址可以看出，我们又在兰兹格特了；您大概已经知道，

星期二①摩尔和燕妮已去找了房子。我和妈妈昨天离开伦敦，经过

非常愉快的旅行，健康而平安地到达这里。我说旅行是愉快的，可

是妈妈的想法也许不同。海上风浪很大，水浪冲上了轮船，所有

的人都被打湿了。除了一位女士、我和几个先生以外，所有的乘

客都晕船。这位女士和我爬到上面靠近船长台的地方，在那里找

了个安身之处。这是很好玩的。今天早晨还不到六点我就从家里

出来了，一直蹓跶到九点。现在我要到浴场去，好好洗个澡。爸

爸昨天收到了库格曼的信。他在信中谈到应该刊印罗萨照片的那

本书１３９。他很感谢您写的东西
②，但是他说，没有收到照片。不过

燕妮在寄出您的序言之后，很快就把照片寄去了，所以我想，是

他们没有收到。您可否把您的那份，即《爱尔兰人报》上刊登的

那份寄给他们。我们会很感激您。就此搁笔，因为我还要去玩。向

大家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杜西

７５６２ 爱·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２日）

①

② 弗·恩格斯《爱尔兰歌曲集代序》。——编者注

８月９日。——编者注



３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８日左右］

于兰兹格特市哈兹街３６号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随信附上拉法格的来信，这封信大概会使您很感兴趣。这是

在音信长期中断以来第一次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消息，我们终于知

道，他们不打算在围城期间留在巴黎。这至少是一种安慰。来自

巴黎的一切消息，是多么令人胆战心惊。如果伟 伟 伟大的民族及

时地完成了革命，它现在也就不会有欧仁妮①和八里桥的制度了。

它心安理得地让罗什弗尔这个在年青的法国唯一有才能的政治家

关在狱中，这不能说不是一种耻辱。它实在应该受普鲁士的鞭打，

而且应该打得比可以预料的还重。

房子的事使我很伤脑筋１６，我实在不知道您该怎么推动一下

这位侯爵。也许您给斯密斯先生写封信比我出面商洽更有用。他

一直说，拖拉的责任不在于他，而在于下面的代理人。这件事真

叫人摸不着头脑。

昨天晚上这里下了一场大雨，因此，摩尔晚上没有能出门。今

天一清早，太阳又重新闪耀着灿烂的光辉。我相信，如果没有倒

霉的风湿病，摩尔在这种极好的海滨空气中是完全能够恢复健康

８５６ ３ 燕·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８日左右）

① 拿破仑第三的妻子。——编者注



的，现在风湿病闹得他行动不便，睡不着觉。不过，昨夜他觉得

大有好转，刚才吃完午饭之后，他又躺下睡一会儿（我们称之为

《ｂｙｅｂｙｅｎ》①）。女孩子们成天呆在海边，或者在海里，或者在岸

上，她们双颊绯红，鼻子通红，总之身体都很好，情绪也挺高。她

们俩只是由于她们心爱的民族遭殃而深为伤心。燕妮完全是个

“法国人”，而杜西是个“爱尔兰人”。皮哥特举止多么狂妄。《Ｅ．

Ｍ．》不是杜西。但是，她今天将把《自由报》的摘录寄给这头蠢

驴，摘录中谈到，法国人肯定既不想要爱尔兰的援助，也不想要

爱尔兰的热情，因为他们情愿和“可敬的英国人”打交道。这就

是他们从波拿巴主义的法国所获得的一切。这就是对他们的火炬

游行示威所表示的感谢。

我们大家，特别是我衷心问候您亲爱的夫人②。

您的 燕妮·马克思

４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 彻 斯特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３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衷心感谢您亲切的、详细的和很有意思的来信。

我再来谈谈关于我们房子的问题１６，我很抱歉，不得不又让您

９５６４ 燕·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３日左右）

①

②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英语《ｂｙｅｂｙｅｎ》是儿语，意为“睡吧”。——译者注



为这件事写信。关于糊墙纸的事是这样：斯密斯和另一个代理人表

示，如果您愿意的话，他们准备把房间裱糊一下，但是他俩认为，红

色的裱糊纸现在经过擦净、修补和应有的整理之后，比那种较便宜

的纸张要好，这种红色裱糊纸比窗户临街的那个房间用的裱糊纸

要贵两倍，而对于饭厅来说是最适宜的。在这以后，我又和琳蘅①

一起到那里去了一次，因为我不相信我自己的鉴赏力，琳蘅则坚决

同意“斯密斯的”看法，到现在她仍认为，红色裱糊纸比所有其他的

纸都好。我拿不定主意，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等着您的来信。

也许最好是您亲自到这里来看一看，然后再定下来。如果您想用新

的裱糊纸，那只要一天工夫就能办好。请来信告诉我，您打算怎么

办。在别的方面，我们认为这所房子从上到下都很好，我们俩没有

发现什么需要修理的地方。两个破窗户，不久以前安上了新玻璃，

洗衣室的污水池旁也安装了新的ｒｏｂｉｎｅｔ②（我不知道相应的德语

名称）。其余的一切，我觉得都已安排妥当，还遗留下什么问题，我

相信代理人会马上解决的。他似乎是有求必应。

您无论如何要在我们家里住几夜，白天去收拾您的住所。我

们会给你们二位找好地方的。我们现在真是住在宫殿里，我觉得，

房子太大、太贵了。

赛拉叶从巴黎写来一封很有意思的信，一字不差地证实了我

们早已知道的关于那些可爱的空谈家的一切③。

赛拉叶说，敢于说真话的人几乎会受尽折磨，优秀的和最优

秀的人都怀念着１７９２年。他很喜欢有过两次交往的罗什弗尔，并

０６６ ４ 燕·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３日左右）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１５４—１５５页。——编者注

水龙头。——编者注

德穆特。——编者注



志愿参加了亲爱的古斯达夫①的防卫队。也许最好暂不告诉杜邦：

赛拉叶在帮助保卫神圣的国土。不过，他最后还是会忍不住要投

奔到那里去的。可是，有什么用处呢？杜邦的性格容易激动，他

到那里去，会很糟糕。从拉法格那里，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他

平安无事，使我很高兴。

燕妮感觉自己比以前好些了，但是她为两个姑娘所热爱的伟

大民族而深感痛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改变的。我们也都有过

这种激情。

衷心问候您亲爱的夫人②。

您的 燕妮·马克思

５

燕妮·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

丹  第

［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３日左右于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亲爱的伊曼特先生：

刚刚接到您的便函，我现在赶紧通知您，摩尔一切都很好。

这全是施梯伯伙同法国坏蛋目前所散布的警察局的谣言③。

您今天将收到几份国际的宣言④。也许其中有的东西您可以在报

１６６５ 燕·马克思致伊曼特（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３日左右）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指资产阶级报刊散布的关于马克思被捕的谣言。——编者注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古斯达夫·弗路朗斯。——编者注



纸上刊载。女孩子们①在劳拉那里已经住了六个星期。
２２４
起初她们

在波尔多，但是拉法格感觉那里太热。她们从那里悄悄溜走了，目

前住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地方，还算平安无事。

您的兄弟昨天也寄来一封短信，谈到摩尔被捕的事。请把您

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他。我今天很忙。

亲爱的伊曼特先生，您想象不到，这几个星期来我们感到多

么痛苦和气愤。需要二十多年才能培养出这么刚强、精干、英勇

的人，而现在他们几乎都在那里。有一些人还有希望，但是优秀

的都被枪杀了，如瓦尔兰、雅克拉尔、里果、特里东，等等，等

等。但是，真正的英雄首先是男女工人，他们在没有领导人的情

况下，在维累特、伯利维尔和圣安东②竟战斗了一个星期！！费里

克斯·皮阿之类的下流空谈家，很可能安然无恙。其他的人还躲

藏着，但是我担心，密探会发现他们的踪迹。

向您衷心问好。

您的 燕妮·马克思

２６６ ５ 燕·马克思致伊曼特（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３日左右）

①

② 巴黎的三个工人区。——编者注

指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６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３日 ［于伦敦］

亲爱的医生：

非常感谢您盛情寄来的照片６７３。这些照片很好。我完全同意您

关于画报的意见；但是，很可惜，我和您只有两票，而反对我们

的却有许多票，所以请您相信，我经过了不止一次的顽强战斗，最

后才达成妥协：把两张照片都寄给打算刊登照片的美术家，由他

从中选一张，或者两张都用。

我高兴地告诉您，终于说服摩尔把工作暂时放下五天到海滨

去。３０４他应当今天回来，因为国际要开会①。妈妈和摩尔一起去了，

她来信说，这几天的休息对摩尔很有好处。他多么需要休息啊！我

很奇怪，他怎么能经受得住最近几个月的操劳和忧虑。

工作非常之多，目前也还不少。例如，拿今天来说。清早收

到一个意大利国际支部的来信。信中谈到，协会在意大利正在做

出显著成绩（我想，您已看到了加里波第关于国际的信），并请求

提供意见和帮助。后来又接到法国各地的来信，最后是一个瑞典

人的狂妄的来信，看来他是发疯了。“他号召”伟大的导师“在瑞

典山区点燃火炬”等等。邮差刚走，门铃又响了。有人从法国，从

俄国，或者从香港来了！流亡者数目在这里与日俱增。这些可怜

３６６６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３日）

① 指国际总委员会会议。——编者注



的人穷得简直使人心碎：他们没有学会巴登格
３１
、奥尔良王朝、甘

必大之流备荒的艺术，他们到这里来时，衣不遮体，口袋里一文

不名。这里的冬季将是很可怕的。

您担心会从法国输入密探，这确实是非常有根据的。幸而总

委员会采取了措施。这些措施收到了效果，只要举出下述一点就

足以证明：国际从９月１７日至２３日举行了代表会议，任何一家

报纸都不知道这件事。２４日，代表会议结束时举行了一个宴会。摩

尔被迫在这个庆祝会上担任主席（您可以想象，这是完全违背他

的意愿的），他荣幸地和英雄的波兰将军符卢勃列夫斯基坐在一

起，后者坐在他右边。坐在摩尔左边的是东布罗夫斯基的兄弟。有

许多公社委员出席了。从瑞士来的代表有吴亭和培列，从比利时

来的有德·巴普和其他五个人，从西班牙来的有非常严肃、忠诚

的罗伦佐。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由于缺乏经费没有能来。代表会

议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除了其他问题，自然还有无止无休的瑞士

纠纷问题。为了讨论分歧，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３５１。但愿该委员

会通过的决议能够粉碎巴枯宁—吉约姆—罗班集团的阴谋。下面

是关于瑞士问题的一些决议：

“鉴于：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已经宣布解散；

代表会议在９月１８日的会议上决定，国际现有的一切组织，

今后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联合会等等，并冠以

该地地名；

因此，现有的支部和团体，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

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

今后任何已被接受的分部或团体，都不得继续用‘宣传支

４６６ ６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３日）



部’、同盟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旨在执行与参加国际的战斗无

产阶级群众所遵循的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国际协会总委员会今后应以此精神解释巴塞尔代表大会下列

决议：‘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和小组，但它们保留

有向应届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的权利’，等等。”

杜西在叫我，就是说，应该搁笔了。本来也想给特鲁特亨①写

封信，但是看来，今天不可能了。因此，请代我向她转致歉意，并请

告诉她，关于我们被捕情况的消息２２４（一家德国报纸上的）都是谎

言。在吕雄，我们根本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相反，所有给我们的信

件都写的是威廉斯或拉法格。我们深居简出，除了一个医生之外，

不与任何人交往，这个医生——唉！——在我们住在那里的整个

期间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的生活实在令人忧郁，因为劳拉的小孩

一直生病，经过非常痛苦的折磨，于７月底，２６日还是死去了。

小孩死后过了几天，正当拉法格一家已经可以稍稍外出的时

候，德·凯腊特里先生发动了反对我们的无情战争。劳拉到博索斯

特（西班牙）她丈夫那里去８１，经受了许多折磨：她的大孩子②患了

重病，她想他是活不成了——他得的是西班牙这个地区非常流行

的痢疾，而她又不能离开，因为西班牙和法国的警察局在对她进行

监视，企图逮捕她。孩子现在稍有好转。在这期间，保尔悄悄地跑

到了西班牙中部。我和杜西从博索斯特回来以后被扣留了，被逮捕

了，在家里被拘留了好几天，受到严格的监视，以后又被带到宪兵

队。在我这里发现的一封信，是我写给奥顿诺凡 罗萨的。此信是对

他在《爱尔兰人报》上指责公社运动的无耻行径的答复。正是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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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了卑鄙的警察报刊《费加罗报》、《巴黎报》等所制造的对公社社

员的无耻诽谤，我对此表示很惊讶。我要他（他现在在纽约是个有

势力的人物）和他的同胞都来同情争取美好社会的英勇战士，我在

信中写道，因为爱尔兰人也许比任何人都更不乐意继续维持现状，

等等。

最热情地问候特鲁特亨和小弗兰契斯卡①。

亲爱的医生，我仍然忠实于您。

燕妮·马克思

７

燕妮·马克思（女儿）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和盖尔特鲁黛·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１—２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医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您的亲切来信，并请您原谅

我没有及早回信。如果您知道我最近多么忙，您是会原谅我的。最

近三个星期来，我经常从伦敦的一个郊区跑到另一个郊区（在这

个大城市里，这不是件小事），而且写信往往写到夜里一点钟。奔

波和写信的目的，就是为救济流亡者募捐。到现在为止，我们的

努力可惜还没有收到效果。一些下流报刊作家的卑鄙诽谤唆使英

国人反对公社社员，以致大家都以毫不掩饰的恐惧的眼光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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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雇主们不愿意同他们打交道。用化名找到了工作的人，一旦

被发现他们是什么人，就被解雇。例如，可怜的赛拉叶夫妇找到

了法语教员的工作。但是，几天以前他们接到通知：再也不需要

前公社委员及其夫人为之效劳了。根据我亲身的经验，我也能举

出这样的例子。譬如，门罗一家人断绝了同我的一切来往，因为

他们可怕地发现，我是煽动捍卫非法的公社运动的首领的女儿。

既然流亡者找不到工作，那您可以想象，他们落到了多么贫

困的境地。他们的痛苦是难以描绘的：他们几乎饿死在这个使

“人人为自己”的原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大城市的街头。有些英国人

认为饿死的现象是自己美好国家制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

把饿死的自由视为应当引以自豪的特权，所以根本得不到他们同

情的这些外国人的难以形容的贫困，并不会使他们产生多大的反

应，这是毫不足怪的。由国际来供养，更确切地说，由国际来援

助多数流亡者度过生死关头，已经有五个多月了８０。但是，现在国

际的经费已经用完。在这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印了附上的

秘密通告。这是我起草的，您可以看出，那里是多么刻意地避免

使用一切能使庸人们为之激怒的词句。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想象，所有这些困难和牵挂使可怜

的摩尔多么不安。他不仅要和各国统治阶级的政府进行斗争，而

且还要和“身体肥胖、和蔼可亲和年纪四十的”房东太太们进行

短兵相接的搏斗，因为这些房东太太由于某个公社社员没有付房

租就对摩尔发起攻击。他刚要专心地进行抽象思考，斯密斯太太

或者布朗太太就会闯进来。要是一旦让《费加罗报》知道了这种

情况，那它该会写出什么样的小品文来献给它的读者呵！

由于各种干扰，摩尔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抽出时间来为他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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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①的第一章准备出第二版。他现在打算无论如何要在下星期末

以前把它寄给出版商②。他大大地删节了该书的某些部分。但是，

我高兴地告诉您，尽管爸爸操心的事如此之多，但是他的身体还

相当好，比往年这个时候都好。几个星期以前，他腋下长了个疖

子，但不严重，很快就治好了。他的咳嗽也几乎好了——只是早

晨还咳嗽（您会记得，他以前有时整夜地咳嗽）。

已经完蛋的同盟的继承者们一分钟也不让总委员会安宁。几

个月来，他们在各国都进行了阴谋活动。他们使出了如此疯狂的劲

头，以致有一个时候国际的未来看来很令人担心。西班牙、意大利、

比利时好象都站在巴枯宁派弃权论者方面，反对关于国际必须参

加政治斗争的决议③。在英国这里，一帮弃权论者同布莱德洛、奥

哲尔及其拥护者一起搞阴谋。他们甚至无耻地利用梯也尔和巴登

格３１的密探和奸细。他们的机关报，伦敦的《谁来了！》和日内瓦的

《社会革命报》，都竞相诽谤总委员会中的“这些权威主义者”、“这

些独裁者”、“这些俾斯麦分子”。布莱德洛先生采取了最明显的歪

曲事实的手法，来诽谤“这个委员会的最高首脑”３９９。许多星期以

来，他在非正式场合暗地里进行诽谤，而到最后，又在群众集会上

公开宣扬说，卡尔·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波拿巴分子。他的论断

所依据的是《内战》中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谈到，帝国“是唯一可

能的统治形式”。在这里，布莱德洛却忽略了中间的一段话：“在资

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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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阴谋家的成功只是表面的，实际上他们在任何地

方也没有成功。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没有得逞。

在日内瓦这个阴谋策源地，有国际的三十个支部代表参加的

代表大会表示拥护总委员会，并且通过了如下内容的决议３７８：分裂

主义集团今后决不能被认为是国际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的行动

清楚地表明，它们的目的是破坏协会；这些支部只不过是旧同盟

集团的残余，仅仅是名称不同而已，它们仍在继续制造纠纷，损

害联合会的利益。这项决议在有五百人出席的会议上获得一致通

过。若不是被他们誉为“俾斯麦分子”、“权威主义者”的那些人

——吴亭、培列等在场，那末从纽沙特尔来出席代表大会的巴枯

宁派就会受到很坏的待遇。正是这些人救了他们，请求会议让他

们发言。（当然，吴亭很清楚地知道，让他们发言是彻底消灭他们

的最好方法。）

据德·巴普说，比利时的情况好得很。星期日，在布鲁塞尔

将要召开代表大会３８２。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也承认了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并揭露

了分裂主义集团的背信弃义行为。

在美国，以第十二支部３３８为代表的这批人是软弱无力的。他们

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破坏其他支部的会议。

伦敦的法国人支部３２２已经不再存在；韦梅希（“度申老头”）是

它的掘墓人。

恐怕我已经占去了您过多的时间，但是，亲爱的医生，我还

要补充几句，以便回答您的来信。爸爸认为，俄国和普鲁士一旦

发生战争，奥地利会成为替罪羊，而豺狼们将会以拿羊羔肉来互

相款待的方式而言归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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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知道您没有收到画报
６７３
之后，我是很不愉快的，第一是因

为难以弄到，第二是因为您也许一直认为，我忘记把它寄给您了。

亲爱的“特鲁特亨”①和“温采尔”②，请相信我，这份报纸给你们

是寄得最早的。甚至在劳拉收到这份报纸之前，我就给你们寄去

了。照片在一家意大利报纸和《伦敦新闻画报》上都刊登了，很

快在西班牙《画报》上也会刊登的。您看，它正在作环球旅行。谢

谢您寄来的德国《画报》。照片我不大喜欢。美术家为了修饰一下

脸容等等，却把一切特征都破坏了。我们的一个朋友说，如果他

在橱窗里看到这张照片，他会说：“瞧，这个美男子很象马克思先

生。”等我接到巴黎的《画报》，就再给您寄一份，在伦敦这里弄

不到这种画报。

至于贝热瑞的书③，我没有寄去。它不值得一读。到目前为止，

一切有关公社的书籍，除了一本之外，全是胡说八道。唯一例外

的就是利沙加勒的著作④，这本书您将连同本信一起收到。

再回过头来谈谈那封错投到俄国而后才到达您手里的信，关

于这个令人恼火的问题，我应当指出的是，如果您以为，当我对

德国“文化”开些玩笑的时候，仿佛我真的感到恼怒了，那您就

错了。其实，我这个法国野蛮人怎敢批评文明的德意志这个伟 伟

伟大的民族！但是，既然看来您已决定举起想象中的手套表示要

决斗（请您相信，这是想象中的手套，因为我的两只手套都在我

口袋里），因此我要请求您不要用不诚实的武器来对付我。您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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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附上的地址，就可以看出，我从来没写过《ｏ》上带重音的

《Ｈａｎｏｖｅｒ》。在信封上我写的是《Ｈａｎｎｏｖｅｒ》，而当我用英文写的

时候，就只带一个《ｎ》，——英文就是应当这样写的。但是，让

我们互相握手吧（我多么希望我们能真的这么做呵！），因为新年

将至，不宜争吵。在新年前夕我热烈祝愿你们大家身体健康和幸

福，最主要的是希望在这一年里我们能见到你们。由于我们一家

不能冒险到大陆去，所以不能指望我们到德国去看望你们，无论

如何你们应当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要预先告诉你们：如果你们

不准备在来年春天或夏天到伦敦来，那你们就不可能在这里见到

我们了，原因是英国政府正在采取秘密措施，实施一项关于驱逐

公社社员和国际会员的法案。迁往《北方人之歌》的国家①，这个

前景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吸引力。算了，还是得过且过吧！

再一次代全家人祝你们幸福，并请代我热情地吻亲爱的小弗

兰契斯卡②，等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希望在来年夏天），她大概已

经是完全成年的年青女士了。

亲爱的朋友们，我永远忠实于你们。

燕妮·马克思

１２月２２日……我们刚刚收到你们的信。我不知道该怎么感

谢你们的一片好心。你们对我们太好了……箱子还没有寄到，开

启箱子的时候，我们将完全按照你们的吩咐来办。亲爱的特鲁特

亨，承蒙您的亲切邀请，请接受我最真挚的谢意。但是，恐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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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不能出门。目前，我在这里能够有些用处，此外，我今年已

经有四个月不在家里了２２４，好象离开很久很久似的。我仿佛有一种

刚刚从长期流放中回来的感觉。亲爱的特鲁特亨，请答应明年到

这里来和我们见面吧！

顺便说一下，我忘记了向你们谈谈我对奥顿诺凡 罗萨的看

法①：遗憾的是，我相信，关于他的消息许多是真实的。他没有答

复我寄给他的信，但是不再攻击公社社员了，而这正是我所希望

的。

伦敦的爱尔兰人正在加入国际的行列。东头各地在成立爱尔

兰人支部。你们也许认为，这封长信会没完没了，——的确，如

果我的笔不拒绝写下去，也许真是没有完了。好吧，向大家问好。

我仍然是你们的忠实朋友。

燕妮·马克思

箱子刚刚寄到。我真不知道有什么更值得高兴的礼物了。项

饰我将保存起来，等遇到隆重的场合就拿出来佩戴，我马上就去

给莎士比亚的画像配镜框。这是我所见到过的他的最好的画像之

一。摩尔很满意那些书架。杜西和妈妈不在家！

２７６ ７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１—２２日）

① 见本卷第６６５—６６６页。——编者注



８

爱琳娜·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９日于 ［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我亲爱的老图书馆①：

您接到我的信大概会感到奇怪，可是爸爸很忙，不得不吩咐

他的秘书代他回信。因此，在谈别的事情之前，我应当先完成他

的委托。摩尔说，他非常忙，不能早些回答您的问题；至于比德

曼，只要把登在《人民国家报》上的您译的第九项决议《关于工

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拿来和他说的话加以比较，那您就完全可以

看出，他的译文无非是警察局版的决议３８０。何况根本没有召开过另

外的代表会议。

正事说完了，现在就来谈谈我们自己的情况。

您无疑会想，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把您给忘了。我可以向

您保证，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您和阿利萨②，无

论如何我还记得阿利萨以前的样子，现在当然她会有很大变化。不

管在什么地方我都会认出您来，但是我相信，您不再会认出我来。

仅在两三年以前见过我的人，现在就很难认识我了。我多么希望

见到阿利萨和您。我们一心指望能在代表会议③上见到您，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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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没有来，使我感到非常失望。

您大概听到了我和燕妮在法国的遭遇２２４，听到了关于我们曾

经被捕以及省长凯腊特里先生和上诉法院总检察官德尔佩克先生

对我们进行审问的情况。我们曾陪同劳拉和她的孩子①去西班牙

的一个小镇博索斯特（他们到那里去是为了同在那里避难的拉法

格一起住几天８１），我和燕妮从那里回来时，在法国边界被捕了，在

二十四名宪兵押送下从福斯通过比利牛斯山区到了我们当时居住

的吕雄。我们到那里以后，被带到德·凯腊特里先生的公馆，在

敞蓬马车上和对面坐着的两个宪兵一起在门口等候了四十五分

钟。后来，把我们送回家了，这是个星期日的傍晚，大街上的人

很多。我们在家里见到了警察，他们早晨把房子上上下下都搜查

了一遍，房子里仅留下我们可怜的房东太太和我们的女仆，她们

受到了很坏的待遇。凯腊特里已经审问了她们，我们得到通知说，

他很快就会来，对我们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最后他终于来了，——

他不愿在乐队结束演奏之前就离开公园。当省长凯腊特里同上诉

法院总检察官德尔佩克、治安法官、侦查员、初级法院检察官等

等一起来到时，我们的房间里已经挤满了各色各样的宪兵、特务

和密探。我被土鲁斯的警官和宪兵带到另外一个房间，然后他们

开始审问燕妮，虽然已将近十点钟了。他们审问了她两个多小时，

但是从她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以后轮到我了。凯腊特里以极端

无耻的手法来欺骗我。他引用燕妮的话，说她已经说出了什么什

么，想从我口中骗出一两句答话。我担心和她说的不一致，所以

我就说：“是啊，是这样。”这真是一种卑鄙的诡计！但是，尽管

４７６ ８ 爱·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①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如此，他了解到的东西很少。第二天他们又来了，我们拒绝宣誓。

过了两天，凯腊特里来对我们说，他晚上将下令释放我们（警察

继续看守着我们）。可是，我们被带到了宪兵队，在那里过了一夜。

不过第二天就把我们释放了，虽然事实上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人继

续监视，此外，我们的英国护照也没有还给我们。最后我们才得

到了护照，到了伦敦。劳拉在博索斯特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不

过对待她不象对待我们这么坏，因为她是住在西班牙的。看来，过

了一个晚上之后，凯腊特里是尽量想释放我们的，但是梯也尔则

想把我们关进监狱。凯腊特里和警察的行为是极为荒唐可笑的，例

如，他们在床垫中寻找炸弹，怀疑我们为可怜的孩子热牛奶用的

小夜灯里尽是“易燃品”！这一切都是由于拉法格是摩尔的女婿，

其实拉法格根本没有做什么。

这里有许多公社委员，这些可怜的流亡者万分痛苦——他们

谁都一文不名，而您知道，他们找工作多么困难。人家都说他们

盗窃了成百万金钱，我倒希望其中一部分真的被他们拿去了。

我亲爱的老朋友，现在再见吧。代我吻您全家人，特别是阿

利萨，并请接受我们新年的最良好的祝愿。请原谅，我的字写得

很精，但是我的笔很不好使，墨水也几乎用完了。

再一次祝新年幸福。

仍然爱您的 杜西

５７６８ 爱·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９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２日 ［于伦敦］

亲爱的医生：

我担心您的关于流亡者的计划实现不了。只要稍微找一点借

口，就可以把这些流亡者送交凡尔赛刽子手。甚至在英国这里，政

府也在秘密地准备实施关于引渡他们的法案。如果说事情还没有

弄到这个地步，那也仅仅是因为政府的这个意图刚一露头，就马

上被英国人民察觉到了，英国人民现在已有所戒备，他们不会使

自己措手不及，对于这种损坏他们国家声誉的行为，不会袖手旁

观。不知道我是否写信告诉过您，爸爸最先得到了有关政府这个

计划的消息——是通过一个与内务部有联系的熟人了解到的，他

立即把这些消息通知了总委员会，此后这个消息就在《东邮报》上

发表了６７４。

一小撮自称国际会员的阴谋家，即便看到了有确凿的证据说

明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和外交活动是绝对必要的，也仍然在继续

不遗余力地暗算总委员会。根据比利时代表大会，您可以看出，他

们的阴谋活动已经收到了初步成果。３８２他们通过了一项旨在把总

委员会变成通讯局的决议。德·巴普在比利时代表大会以前的一

个时期曾给总委员会写过信，信的内容我向您介绍过；这个人完

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在伦敦，整个这种肮脏勾当都是布莱德洛和他的走狗勒·吕

６７６ ９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２日）



贝一起干的。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取最卑鄙的手段。

布莱德洛先生最近又耍了一个花招，造谣说似乎卡尔·马克思是

警察局的密探。这件事的详细情况不必说了，我最好还是把刊载

与此有关的信件的那几号《东邮报》寄给您。３９９

爸爸已经把自己著作
①的大半部寄给了迈斯纳。他对第一章

作了重大的修改，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对这些修改感到满意（这

种情况是不常见的）。他在最近几个星期所做的工作是大量的，而

他的健康却没有受到损害（和先前一样好），这简直是个奇迹。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之间说说，依我看，迈斯纳对待爸爸的

态度很恶劣：迈斯纳本应至少在四个月之前就把关于即将出版第

二版的事通知爸爸，以便使他有相应的时间，可是迈斯纳并没有

这样做，而是逼着爸爸要在最近的时期内把这全部工作做完。

遗憾的是，爸爸现在还要为法文本的译者把第一章准备出来，

法文本的译者马上就要开始这一工作，因为拉法格找到了一个第

一流的法国出版者②，很愿意出版《资本论》。译者不是凯累尔，他

有其他的工作，所以不能完成翻译了。沙尔·龙格，即以前的一

个公社委员，找到了另外一个翻译——好象是叫勒鲁瓦③。此人译

过费尔巴哈的几部著作，译得很好。据说，他以极其严谨的形式

相当成功地用法语传达了德国的思维活动，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

的任务。著作要分册出版——大概分三十册。

我还要告诉您，警察局又来找拉法格的麻烦了。他不得不离

开圣塞瓦斯田，现在住在马德里。这样一来，只有劳拉一个人带

７７６９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２日）

①

②

③ 鲁瓦。——编者注

拉沙特尔。——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着孩子①留在异国。我们不能想象，用什么借口再把拉法格驱逐

走，因为在西班牙，由他组织了支部的国际现在并没有遭到迫害。

我想今天就把这封信寄出，因此现在应当向您告别。希望能

很快收到特鲁特亨早就答应要写的信，向她和小猫头鹰②致热情

问候。

亲爱的医生，我仍然忠实于您。

燕妮·马克思

不仅仅在德国经常丢失书籍、报纸和信件。发生这种事情不

知是不是因为所谓街道邮箱的缘故。下次我再给您寄东西时，就

到邮局去寄。

莫罗无疑是个警探，他千方百计地在搜集共产主义者的相片。

１０

爱琳娜·马克思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３日于伦敦

阁下：

爸爸现在非常忙，所以请您原谅他没有亲自给您写信，而由

我来代写。他的时间很少，我相信，您这次丝毫不会责怪他不亲

自写信。他要我转告您，他有各种各样的事需要处理，但是他总

８７６ １０ 爱·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３日）

①

②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想和您直接通信，所以信一天一天地拖了下来，不然他早就给您

去信了。爸爸的著作①很快要在德国出第二版，这本书花费了他许

多劳动，因为作了很多的修改。法文版也很快就要出版。您可以

理解，为了准备好这一切，他得进行多么艰巨的工作。他一直要

写到深夜，白天也整天不离开自己的房间。我很担心，这会严重

影响他的健康。唯一希望的是他很快结束这些繁重的出版工作。至

于罗别尔提，爸爸要我告诉您，他已看到他登在《实证评论》上

的文章，但是书一直没有收到。所以他不能写什么东西来反驳这

本书，而光靠文章不能提供足够的批驳的材料。根据爸爸的意见，

您不要以任何方式拖延俄文版的工作，而要尽快地继续下去３４４。我

很希望《资本论》法文版一问世，紧跟着就出英文版。英国人正

在仿效法国人所做的一切，凡是从巴黎来的东西，在这里都很受

欢迎。例如，《画报》上刊登的爸爸的传记和照片６７３，不仅在这里

的报纸上转载了，而且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美国以及其他

国家的许多报刊上也都转载了。您在俄国也一定见到了。

我们很为我们“共同的朋友”②担心。我们大家对他的关心使

我们不能不替他十分担忧。嗨，他当初何必离开英国。我们已经

有几个月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了，而最近的消息是令人不安的。阁

下，我想您是会原谅爸爸的；他请您接受他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爱琳娜·马克思

９７６１０ 爱·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３日）

①

② 洛帕廷。——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１１

威廉·李卜克内西

致鲁伊治·斯蒂凡诺尼６７５

佛 罗 伦 萨

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９日于莱比锡

阁下：

我刚才得知，您的杂志不仅一再攻击了国际工人协会，而且还

在本年第１期和第４期上翻译和采用了柏林《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上旨在攻击伦敦总委员会、特别是攻击马克思的警察局的谣言。

《自由思想》第３期上发表了我给您的信，看来是蓄意要以此

表明，似乎我同意这种做法，有鉴于此，我要通过本信正式向您

的读者声明，我不希望同那些为欧洲警察局陷害国际效劳和干着

俾斯麦与波拿巴的勾当（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的人有任何关系。

此外，我还通知您，我在我那封被您发表的信中提到的开姆

尼斯区域代表大会，已经声明一致赞同伦敦总委员会３９４。最后我通

知您，本信的副本我将寄给我的导师和朋友卡尔·马克思，以便

使他有可能根据需要加以使用。

威·李卜克内西

０８６ １１ 威·李卜克内西致鲁·斯蒂凡诺尼（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９日）



１２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２年５月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知道您对有关爸爸的一切都十分关心，因此我赶紧写信告诉

您，他刚刚收到了法文版分册的第一批校样①。可惜，由于出版者

拉沙特尔先生坚持在第一分册中刊印《资本论》作者的照片而浪

费了许多时间。如果考虑到如下的情况，即俄国政府准许出版

《资本论》，但是禁止刊印作者的照片，那末拉沙特尔如此重视刊

登照片，也许是应该原谅的。不管怎样，由于照片先要拍摄而再

制版，所以耽搁了很长时间。

就译者鲁瓦先生的声望来说，著作第一部分的译文不那么理

想，而他译的费尔巴哈著作是很成功的。爸爸不得不进行大量的

修改，不仅个别的句子，而且整页整页的译文都得重新改写。这

件工作，再加上校订德国寄来的校样②和担负国际的大量工作，对

他来说未免太繁重了，尽管如您所知道的，爸爸的精力是异常充

沛的。因此，我想您会原谅他没有经常给您写信。对他说来，经

常写信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很担心他很快又会生病，随着热天来

临，工作这么多是吃不消的。目前他的健康状况还好。

国际受到了下院的猛烈攻击，您大概在德国报刊上已经看到

１８６１２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２年５月３日）

①

②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校样。——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校样。——编者注



了吧？现附上总委员会公布的答复①，任何一家伦敦的报纸（《东

邮报》除外）都不愿意哪怕出于起码的正义感而予以刊登。

尽管英国政府不得不声明，它不可能满足梯也尔先生的愿望

和公开阻止国际的活动，但是在暗地里却干着要求它干的各种肮

脏勾当。格莱斯顿先生给梯也尔先生提供了总委员会和大陆的来

往信件。例如，上星期吴亭从日内瓦来信告诉我们，我父亲寄给

他的有关国际事务的信件显然被拆阅过，奇怪的是在伦敦邮政总

局里，“经奥斯坦德转”几个字竟被改为“经加来转”，当然这就

使凡尔赛人有可能知道信件的内容。而这还是挂号信呢！

我们从西班牙得到了令人悲痛的消息。我们可怜的小施纳普

斯②病得非常非常严重。他在８月份感染的痢疾急性发作，一直没

有好。他越来越虚弱。

请代我问候特鲁特亨，告诉她我很快就给她写信。我代全家

人向您、特鲁特亨和小猫头鹰③致最衷心的问候。亲爱的朋友，我

仍然忠实于您。

燕妮·马克思

２８６ １２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２年５月３日）

①

②

③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

明》。——编者注



１３

燕妮·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６日星期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图书馆①：

恩格斯打算把埃卡留斯的事告诉您②，并把所有庸俗卑鄙的

行为向您作介绍，我想起这些事来就不能不愤怒，而谈起这些事来

想必也不会心平气和。我本人很高兴能有机会对您如此诚挚地给

予我这个经过多次考验的老朋友的信任表示感谢，并且谈一谈，在

这艰难的时期我是以多么同情和忧虑的心情怀念着您和您亲爱的

夫人③。另外，我还经常想对您在这种困难条件下所表现的勇气、

持重和才干，表示钦佩。说实在的，我对于您的夫人要比对于您更

为担心。在所有这些战役中，我们妇女的负担尽管是次要的，然而

是更为沉重的。男人在同外界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在敌人面前变得

坚强起来——他们的人不可胜数——而我们却坐在家里织补袜

子。这也不能排除一些牵挂，而日常琐事却在慢慢地、但是的的确

确地消磨着勇敢精神。我是根据三十多年的经验这样说的，但我可

以说，勇敢精神并不是那么容易地丧失的。现在我太老了，没有多

大指望了，但是最近令人悲痛的事件④使我感到十分震惊。恐怕我

３８６１３ 燕·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６日）

①

②

③

④ 指巴黎公社的失败。——编者注

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７２—４７８页。——编者注

图书馆（英语：《ｌｉｂｒａｒｙ》）是马克思的女儿们给李卜克内西起的绰号。——编

者注



们这些老年人没有很多盼头了，只是期望我们的孩子们过得更好

一些。您想象不到，自从公社覆灭以来，我们在伦敦这里过着什么

样的生活。难以形容的贫困，无穷无尽的痛苦！此外还有国际的非

常繁重的工作。摩尔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辛辛苦苦地通过巧妙灵

活的办法，在全世界面前，在一大帮敌人面前维护矛盾分子的统

一，制止协会去干各种蠢事，使颤抖的一帮胆战心惊，他在任何场

合也不出头露面，不参加任何代表大会，他担负着一切困难工作而

不要任何荣誉，——只有这样，坏蛋们才一声不响。但是，一旦朋友

们把他的名字公之于众，使他出头露面，那末一帮警察式的人物和

“民主派”就发出同样的吼叫：“专制、贪权、虚荣！”他要是能够继续

安安静静地工作，为战斗着的人们发展斗争的理论，那对他该是多

好，多有益。现在，不管是白天或者是黑夜，连一分钟也不得安宁！

而这对我们的私事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当我们那些女孩子需要帮

助的时刻，真是要钱没有钱，困难万分。

总之，您已听说燕妮订婚的事了。龙格是个很有才华的、很好

的、可爱而又正派的人，这一对年青人观点和信仰都一致，我认为

这是他们未来幸福的保证。另一方面，对于这个结合，我毕竟不能

不有所担心，老实说，我本来希望燕妮（为了变换一下）选择一个英

国人或者德国人，而不要选择法国人，自然法国人有其民族素有的

各种可爱的品质，但也有其弱点和缺陷。他目前在牛津教课，希望

这样能有助于他建立一些较好的关系。您自己很清楚，私人教课是

很不可靠的，而且我不能不担心，燕妮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妻子，也

会遭到那种与此分不开的操心和痛苦的命运。这一切只在我们之

间说说。我知道，您会严格保密的。能够向可靠的老朋友倾诉自己

的忧虑，使我感到非常愉快。我写了这些以后，就感到痛快一些；我

４８６ １３ 燕·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６日）



没有给您和您亲爱的夫人写出令人鼓舞的信，而却“流露自己的忧

郁心情”，请不要为此而生我的气。昨天我们得到了劳拉①的音信。

她三个孩子中唯一活下来的男孩②——他现在三岁半，得痢疾已

经九个月了，非常瘦弱，以致可怜的双亲对他恢复健康已经不抱希

望了。劳拉住在语言不通的异国③，围着病床度过了九个月！别的

我无需对您多说了。现在孩子稍有好转，如果他结实起来，能够经

得住外出旅行，拉法格一家将在８月份到这里来。杜西很快活，她

成了地地道道的政治活动家。琳蘅④仍是老样。现在从厨房里传来

星期日煎牛里脊的香味，吃饭了，我该腾桌子了，衷心向您告别。您

的老朋友一千次地吻您可爱的孩子们，特别是亲爱的阿利萨。紧紧

拥抱她们和您亲爱的夫人。我始终是您的老朋友。

燕妮·马克思

１４

燕妮·马克思（女儿）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和盖尔特鲁黛·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７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们：

我经常坐下来给你们写信，而经常写不了几行字就又被打断，

５８６１４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７日）

①

②

③

④ 德穆特。——编者注

拉法格一家当时住在马德里。——编者注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如果你们了解这个情况，那我相信，你们会原谅我至今才来回复

你们最近的来信。

亲爱的医生，当您知道摩尔完全同意您关于他在国际的活动

的意见，您一定会感到高兴。他深信，只要他留在总委员会里，他

就写不完去年未能写的《资本论》第二卷。因此，他决定在最近

的代表大会开过之后，立即辞去书记的职务。但是，在这之前，他

还要在总委员会内外进行很多工作，以便迎接将在荷兰召开的代

表大会上彻底进行的一场伟大战斗。

只要我把情况告诉您，您就会多少对这些工作有所了解。摩

尔除了起草宣言，阅读堆积如山的信件和写回信以外，不仅要出

席拉脱本广场平常每周举行的会议，而且还要参加在我们家里和

恩格斯家里举行的补充会议６７６。最近一次补充会议，从下午四点一

直继续到半夜一点钟。这完全是国际的事务。其余的时间（这样

的时间很少）用来校对迈斯纳寄来的校样①和修改法文译稿，遗憾

的是，译稿很不完善，以致摩尔不得不重新改写第一章的大部分。

第一分册只包括作者的照片（见附上的迈奥尔摄制的照片）、按真

迹复制的信②和出版者拉沙特尔的复信，大约过一个星期，很快就

可出版。至于俄译本，译得非常出色，已销售了一千册。

《内战》的法译本对流亡者起了很好的作用，它使所有各派

——布朗基派、蒲鲁东派和共产主义派——都同样感到满意。很

可惜，它没有早些问世，不然，它肯定会在许多方面缓和对总委

员会的敌对态度。

６８６ １４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７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３３—４３４页。——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校样。——编者注



亲爱的特鲁特亨①，现在让我也告诉您一点新闻。巴黎警察报

纸经常报道的那个婚礼，大概在７月中（１８日或１９日）举行。到

上星期为止，《高卢人报》已经把我嫁出去二十次了。它给我选的

男人是不无名气的朗德克。当我真结了婚的时候，想必这些白痴

文人就不会再来打扰我了。

亲爱的朋友们，我无法给你们寄龙格先生的照片，因为我只

有一张在商店橱窗陈列过的极难看的照片，这是一张向资产阶级

讨好的漫画，是为了向资产阶级说明公社委员无论在肉体上还是

精神上正是他们所认为的那种怪物而制作的。一旦我有好的照片，

就给你们寄去。你们看附上的爸爸的照片怎么样？我们大家对它

都很赞赏，我们认为，这张照片比在汉诺威拍的那张好。

我代全家向你们和小猫头鹰②热情问好。

象以往一样，我仍然是爱你们的朋友。

燕妮·马克思

７８６１４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７日）

①

②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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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路·库格曼在法国对普鲁士宣战前夕（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８日）写信给马克

思，就当时极端紧张的法普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库格曼分析了

１８６６年以来的法普关系，认为进一步的紧张无疑将导致法国和普鲁士

之间的战争。库格曼在信中批评了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６日在不伦瑞克召开

的工人大会通过的呼吁书，认为其中坚决要求法国工人起来推翻帝国

的话是错误的。这次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为

表示抗议统治阶级策划战争并声援国际巴黎会员们发表的宣言而召开

的。尽管呼吁书有某些缺点，但整个说来坚持了国际主义精神。马克思

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中引用了该呼吁

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６页）。——第５页。

２ 文中提到的载有德勒克吕兹的文章的《觉醒报》没有找到。

１８７０年７—８月，在布卢瓦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案件。被指控谋

害拿破仑第三和策划政变而提交法院审判的有七十二人，其中有布朗

基主义组织的著名活动家：雅克拉尔、特里东、弗路朗斯、费雷等人，还

有费·皮阿。最高法院判决被告以五年至二十年期限不等的劳役、监禁

和流放。

芬尼亚社社员 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参加者，这个

组织从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

土出现。芬尼亚社社员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

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

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１８６７年芬尼亚

社社员发动起义的企图失败以后，英国政府便把成百个爱尔兰人投入

监狱，并对被捕者加以残酷的虐待。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批评了芬尼亚社社员的密谋策略、宗派主义

１９６



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对这个运动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

评价。——第５页。

３ 马克思指的是海·律斯勒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该评论载于布·

希尔德布兰德１８６３年创刊的《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１８６９年第１２

卷。——第６页。

４ 指十九世纪中叶所创立的韦伯—费希纳定律，这是一种表示感觉强度

和引起感觉的刺激力两者之间关系的心理物理学定律。——第６页。

５ 马克思指的是列·弗兰克尔的文章，该文载于１８７０年４月２日《人民

意志报》第１０号，标题是《偷听到的对话》（《ＥｉｎｂｅｌａｕｓｃｈｔｅｓＺｗｉｅｇｅ

ｓｐｒａｃｈ》）。弗兰克尔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据他认为可以用来解释

价值实质的“公式”（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马克思１８７０年

４月１４日给恩格斯的信）。——第７页。

６ 在１８７０年４月４—６日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

上，巴枯宁派和拥护总委员会的人之间发生了分裂。巴枯宁派的代表窃

取了罗曼语区代表大会的名义，选出了自己的联合会委员会，并把它改

设在拉绍德封。拥护总委员会的人则继续在日内瓦在罗曼语区联合会

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１８７０年４月１２日总委员会接到有关分裂

的消息后，委托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收集补充材料；荣克在１８７０年

４月和５月间的一系列会议上向总委员会作了报告。为了答复罗曼语

区委员会的坚决请求，总委员会于６月２８日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

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６卷第４９０页）。决议由荣克寄给两个联合会委员会，并发表在

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３日《团结报》第１６号上。——第７、２６１、３６８页。

７ 在１８６６年，《曼彻斯特卫报》刊载了恩格斯关于普奥战争的五篇文章，

标题是《德国战争短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

１８７—２１２页）。——第１０页。

８ 指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德国侨民大会的报道，这次大会是由于普法战争

爆发，特别是为了筹集救济伤员和死难者家属的基金而召开的。报道发

表在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２日《曼彻斯特卫报》上，标题是《曼彻斯特的德国人

２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大会》。——第１０页。

９ 《向叙利亚进发》（《ＰａｒｔａｎｔｐｏｕｒｌａＳｙｒｉｅ》）是十九世纪初创作的法国歌

曲；在第二帝国时期成为一种波拿巴主义的赞歌。——第１２、１３４页。

１０《耶稣保佑我》是德国诗人和出版者龙葛为侯爵夫人路易莎·罕丽达·

勃兰登堡所作的歌曲；第一次刊登在他的《教会歌曲集》上，该歌曲集第

一版于１６５３年在柏林出版。——第１２、１３４页。

１１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０日以后的几天里，德国报纸上刊登了法国和普鲁士于

１８６６年拟定的秘密条约草案。７月２５日《泰晤士报》转载了这一草案。

条约草案中规定法国兼并比利时和卢森堡，作为交换条件，法国应在

１８６６年普鲁士反对奥地利的战争中恪守中立。俾斯麦企图通过这一草

案的公布激起英国和比利时的舆论来反对法国，并指望或者是拉拢英、

比两国站在普鲁士一方参战，或者是至少使这两个国家保持善意的中

立。——第１３页。

１２ 罗伯尔·马凯尔 是个典型的狡猾投机的骗子手，这个典型人物是法国

著名演员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所塑造的，由于奥诺莱·多米耶给他

作了一组题为《罗伯尔·马凯尔》的漫画（共一百零一幅）而长久流传下

来。——第１３页。

１３１８６０年１月２３日英法签订了一项商约。商约规定，法国放弃过高的保

护关税，代之以不得超过货物本身价值百分之三十的进口税。商约第二

条专门责成法国将英国煤的进口税减低到每一百公斤十五生丁，法国

则有权向英国免税输入大部分法国商品。——第１３、１７页。

１４ 指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４日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的信，信是由尼·吴亭、

维·巴尔田涅夫和安·特鲁索夫签署的，信中谈到该支部同米·巴枯

宁进行斗争以及巴枯宁攻击俄国支部成员和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情况。

信中还谈到俄国支部打算出版反击巴枯宁的小册子（这一打算没有实

现）；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们报告总委员会说，谢·涅恰也夫及其走狗

弗·谢列布廉尼科夫已去伦敦，后者还弄到一张给杜邦的介绍信。马克

思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２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中对他们的信作了答复

（见本卷第１３７—１４１页）。——第１３、１８、１３９页。

３９６注  释



１５ 德国侨民欧·奥斯渥特在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８日的信中，建议马克思在由

德国和法国一些民主主义者侨民起草的反对普法战争的宣言上签名。

该宣言以传单形式发表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３１日；在以后刊印的几版宣言

上，马克思、恩格斯、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以及国际的其他成员

都签了名。马克思及其战友们同意签名是有条件的，马克思在１８７０年

８月３日给奥斯渥特的信中阐述了这些条件（见本卷第１４２页）。

奥斯渥特在信中附寄了马克思所提到的路易·勃朗的信的片断，

路易·勃朗在信中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人在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上签

名。——第１４、２６、３２、１３１、１４３、１５０页。

１６ 指恩格斯在伦敦租房的事，恩格斯由于退出商行，打算在１８７０年９月

从曼彻斯特迁往伦敦长住。燕妮·马克思曾积极为恩格斯寻找合适的

房子。——第１４、１５、１８、４７、１４６、６５５、６５８、６５９页。

１７ 恩格斯的预言得到了证实。１８７０年８月６日在福尔巴赫（在洛林，离萨

尔布吕肯不远）附近发生了战争最初阶段的一次大会战，会战期间普鲁

士军队击溃了弗罗萨尔将军指挥的法军第二军。在历史文献中，福尔巴

赫会战也称为施皮歇恩会战。恩格斯在一系列书信中使用的是后一个

名称。——第１７、３２页。

１８ 恩格斯曾把这篇札记附在《战争短评（三）》一文之后，并和信一并寄给

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７月３１日以后，恩格斯就把文章直接寄往《派尔 麦尔

新闻》。——第１９页。

１９ 这里提到的恩格斯的声明没有找到。——第２５页。

２０ 没落帝国（Ｂａｓｅｍｐｉｒｅ）——历史文献中指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罗马

帝国；这个名词以后成了指某一个处于没落和解体时期的国家的普通

名词。这里指法兰西第二帝国。——第２５、３４、３６页。

２１１８７０年８月１日迪斯累里在下院发表演说时，发挥了英俄互相接近的

思想，借口只有英俄两国忠于使普鲁士拥有萨克森省的保证（根据

１８１５年的维也纳条约，萨克森省划归普鲁士）而产生的各项义务。迪斯

累里断言，其他保证国都违背了自己的义务：奥地利发动了１８６６年的

战争，法国发动了１８７０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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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克思谈到了波兰问题，他指的是破坏维也纳条约关于波兰

部分地区的结构的条款。例如，沙皇政府在西方国家在国际保证问题上

的实际纵容下，于１８３２年在镇压波兰起义之后，废除了１８１５年作为自

治区并入俄国的波兰部分地区的结构。对克拉科夫共和国自治权的保

证也同样如此，在１８４６年克拉科夫起义被镇压后，该共和国的领土为

奥地利所侵占。——第２９页。

２２ 马克思致总委员会的信没有找到。——第２９页。

２３ 这个建议曾提交给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１８７０年８月２日的会议讨

论，经讨论后一致通过。——第３０页。

２４ 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３日的《团结报》刊登了由总委员会的瑞士通讯书记荣克

签署的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９０页）。《团结报》编辑部对决议加了按

语，否认总委员会有权做出这方面的决议。——第３０、１４３页。

２５ 在１８６９年９月召开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科学社会主义者和巴枯宁派

之间在废除继承权问题上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争论。在讨论这个问题

时，代表大会没有做出任何决议，因为任何一项建议都没有获得必要的

绝对多数票。然而，巴枯宁想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国际的企图遭到了破

产。——第３０页。

２６ 指１８６５年秋天建立的 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参加者除了无产阶级分子

的代表（欧·杜邦、海·荣克、保·拉法格等人）以外，还有小资产阶级

的流亡者（勒·吕贝，后来还有费·皮阿）。１８６８年，总委员会根据马克

思的建议通过了决议（１８６８年７月７日），谴责皮阿的挑拨性演说（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５２页），此后支部发生了分裂，

无产阶级分子的代表离开了该支部，该支部实际上与国际失去了联系。

然而在皮阿领导下进行活动的这一伙人继续把自己称作伦敦的法国人

支部，并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发布文件，同时不断支持总委员会里反

对马克思路线的反无产阶级的派别。——第３０、５７、２１７、４３１页。

２７ 拉法格一家住在巴黎郊区勒瓦卢瓦 佩勒，在奥当斯王后广场，距筑垒

地区非常近。——第３１、１３５、６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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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马克思同家眷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９日至３１日在兰兹格特休养。——第

３２、１４７、６５５页。

２９ 布斯特拉巴 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

名称的头几个字组成。这个绰号暗指他曾企图在斯特拉斯堡（１８３６年

１０月３０日）和布伦（１８４０年８月６日）举行波拿巴式的叛乱，以及１８５１

年１２月２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确立了波拿巴式的独

裁政权。——第３３、４６页。

３０ 北德意志联邦 是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于１８６７年建立的

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对拿破仑第三

的帝国在欧洲的霸权是一个打击。

１８７１年１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就不再存在

了。——第３３页。

３１ 巴登格 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因为１８４６年他从狱中逃出时穿的是泥

水匠巴登格的衣服。——第３４、３６、４１、５９、４０３、６６４、６６８页。

３２ 和平协会 是教友会教派于１８１６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

织，它得到了自由贸易派的积极支持。协会为传播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

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捐款二十英镑。约·菲·贝克尔用这笔

款子在日内瓦印刷了德文版和法文版的宣言三万份。

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２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韦斯顿宣布，约

翰·斯图亚特·穆勒同意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第３４、４６、６８、１５７、６５６页。

３３１８６９年的最后几个月和１８７０年上半年，恩格斯曾写作《爱尔兰史》一

书，目的是在这本书里从历史上论证国际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马克

思认为恩格斯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并想各种办法来帮助他。但是恩

格斯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意图；他只写了第一章（《自然条件》）和第二

章的一部分（《古代的爱尔兰》）。已写成的章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５２３—５７１页；该书的准备材料部分地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文库》１９４８年俄文版第１０卷。——第３５、４１５页。

３４ 由于法军在福尔巴赫（施皮歇恩）和维尔特的失败，１８７０年８月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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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巴黎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工人占多数的大批示威

群众包围了立法团的大厦，要求成立共和国并武装人民；示威者被军队

驱散。这次革命发动几乎同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巴黎人民起义的日子完

全吻合，由于那次起义，在法国推翻了帝制并建立了第一共和国。

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０日《派尔 麦尔新闻》以《革命的前景》（《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为题报道了巴黎发生的这一事件。——第３６页。

３５ 恩格斯指的是左派共和党报纸《马赛曲报》的编辑昂·罗什弗尔，他在

１８７０年１月１２日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比埃尔·波拿巴亲王杀害

记者维克多·努瓦尔的文章，从１８７０年２月起在圣珀拉惹监狱被关押

了六个月。由于反对第二帝国统治集团的行动，《马赛曲报》从１８７０年

５月１８日至７月２０日被查封，９月９日起完全停刊。——第３６页。

３６ 席勒协会 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１８５９年

１１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

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站在一旁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

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持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

后，恩格斯于１８６４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

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１８６８年９月，在恩格

斯离开曼彻斯特期间，理事会曾经决定邀请卡·福格特在协会中作讲

演，这件事促使恩格斯拒绝在协会中担任正式职务（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６６—３６７页）。１８７０年４月，恩格斯重新被选为

席勒协会理事会理事，但他此后已不再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第

３８页。

３７ 指马克思从德国收到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的书

信及其他材料，当时委员会和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之

间在估计普法战争的性质和确定工人阶级的策略上产生了分歧。

《人民国家报》编辑部总的说来虽然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并正确

地把波拿巴主义看作欧洲最反动的势力，把拿破仑第三的胜利看作工

人阶级和民主势力的失败，但是忽视了德意志国家统一的任务。不伦瑞

克委员会委员们在批评编辑部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时，本身也犯

了严重错误。他们把战争看作纯粹防御性的，不懂得德国工人阶级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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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独立的立场，也不去批判俾斯麦政府的政策。由于分歧非常尖锐，

委员会委员们请马克思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地制定了德国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工党的策

略路线，在他们共同给党的委员会的信中说明了这条路线（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２８２—２８４页）。——第３９、４１页。

３８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７０年８月底写的文章的草稿保存下来了（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２７９—２８１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写

这篇文章的意图是，公开揭露陷入民族自由主义立场并在普法战争期

间在英国和德国的报刊上宣传民族主义、泛日耳曼主义思想的小资产

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卡·布林德。——第４０、４８页。

３９ 根据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属于撒丁王国的北萨瓦的一部分（沙

布累、佛西尼、热涅维）被宣布为中立地带。在法国兼并了萨瓦和尼斯之

后，瑞士要求把这些中立地区并入自己的领土。由于法国和皮蒙特对奥

地利战争的结果，萨瓦和尼斯于１８５９年归并法国。——第４０页。

４０ 指从事巴黎改建工程的工人，该工程是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在塞

纳省省长欧斯曼领导下大规模进行的。改建工程除了使贵族区设备完

善和扩建原有的街道，以便在人民起义时便于军队和炮兵行动以外，另

一个目的是暂时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人提供工作，从而加强波拿巴在

他们中间的影响。——第４２页。

４１ 在库格曼１８７０年８月７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有关于战争在德国引起民

族运动高涨的消息。——第４２页。

４２ 莱茵联邦 是１８０６年７月在拿破仑第一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

各邦的联盟。由于１８０５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能够在德国建立

这样的联邦。最初有十六个邦参加联邦，后来又有五个邦加入，它们实

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藩属。１８１３年，拿破仑军队在德国战败后，联邦

便瓦解了。——第４３页。

４３ 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３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根据《爱北斐特日报》

的话推测说，恩格斯有“爱国狂”。——第４３页。

４４ 恩格斯指的是德国人民党，该党成立于１８６５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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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与民族自由

党相反，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坚持既包括普鲁

士又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所谓“大德意志”计划。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

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

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

式统一德国。——第４４页。

４５ 由于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请求对战争性质和党应采取

的立场发表看法（见注３７），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２日和２８

日之间在曼彻斯特见面时，共同拟定了复信；此信由马克思签署寄往德

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２８２—２８４页）。——第４５

页。

４６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１日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对军事拨款进行表决时，倍倍

尔和李卜克内西弃权，并发表声明说，投票赞成拨款意味着对进行王朝

战争的普鲁士政府表示信任，而投票反对拨款又可能被认为是赞同波

拿巴的罪恶政策。马克思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６日在国际总委员会里宣读

了这个声明，总委员会完全同意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采取的立场。声明

全文由马克思翻译成英文，发表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６日《蜂房》上的总委员

会会议报道内。——第４５、１３６页。

４７ 恩格斯把亚尔萨斯和洛林叫作 讲德语的威尼斯，把它们比作意大利的

威尼斯区，威尼斯于１７９９—１８０５年和１８１４—１８６６年归并于奥地利帝

国并成为意大利反对奥地利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源地。——第

４８页。

４８ 恩格斯指的是巴赞率领的法军在麦茨要塞地区被围。由于围困的结果，

巴赞的军队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底投降。——第４８页。

４９ 指法国军队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４日在科龙贝 努伊会战（又称博尔尼会

战）、８月１６日在马尔斯 拉 土尔会战和８月１８日在格腊韦洛特会战

中遭受的失败。——第４８页。

５０ 指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８日的格腊韦洛特会战（或称圣普里瓦会战），在这次

会战中德国军队击败了法国莱茵军团。——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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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指路易·勃朗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４日的《伦敦来信》，该信载于１８７０年８月

１９日的《时报》。——第５０页。

５２ 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２日的《泰晤士报》上刊载了议员埃耳科的信，他在信中

发表了自己对德国、法国、英国武装力量组织的看法。——第５０页。

５３ 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这首诗写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５日，载于１８７０年８月

２０日《派尔 麦尔新闻》。——第５０页。

５４ 指 提尔西特和约。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

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１８０７年７月７日和９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

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

以西的全部属地）。俄国没有丧失什么土地，但是被迫承认法国在欧洲

地位的加强，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拿破仑第一强迫

签订的这个掠夺性的提尔西特和约，引起了德国人民的极端不满，从而

为１８１３年的反拿破仑统治的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第５２页。

５５ 看来是指下述事实：亚历山大二世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３０日接见法国大使

弗略里将军时，答应给自己的舅舅威廉一世写一封非正式的信，请他

“不要损害”法兰西的民族尊严。——第５２页。

５６ 指弗莱里格拉特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２日写的献给他儿子的一首诗《致战

场上的沃尔弗干格》，他把自己的儿子作为志愿兵送往前线。——第

５３、５５页。

５７ 德国哲学家施特劳斯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２日的公开信（载于《总汇报》）

中，呼吁法国学者厄·勒南承认德国在战争中所捍卫的那些权利的正

义性，并赞赏它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第５３页。

５８ 阿尔卡迪亚人是对立法议会中波拿巴多数派的讽刺性称呼。这个称呼

大概一方面来源于巴黎阿尔卡迪亚街的俱乐部，其成员为拿破仑第三

的拥护者；另一方面来源于古代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地区的名称——阿

尔卡迪亚，据希腊神话说，该地居民异常天真淳朴。——第５４页。

５９ 在恩格斯的文章《战争短评（十三）》的后面，《派尔 麦尔新闻》的编辑弗

·格林伍德曾加了以下一段话：“很可能，对斯特拉斯堡的围攻不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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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个要塞的投降而告终。看来，德军已十分认真地行动起来。到昨天

早晨为止，来自克尔方面的炮击已经昼夜不停地继续了三天三夜。同

时，普军已经把自己的前哨推进到距要塞５００—８００码的地方。军火库

已被烧毁，有几门刚刚进入阵地的重炮也将立即向这个地段射击。”

恩格斯打算提出相反的意见，正确阐明普鲁士人围攻斯特拉斯堡

的过程，这一意图在《战争短评（十七）》一文中实现了（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９９—１０２页）。——第５５页。

６０１８７０年９月５日，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寄给马克思和埃卡留斯一封由巴

赫鲁赫署名的信，请求尽快发表一份给德国人民的呼吁书；随信附有呼

吁书《告德国人民，告德国社会民主派》（《Ａｕｐｅｕｐｌｅａｌｌｅｍａｎｄ，àｌａ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ｄｅ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ｅ》），它是以一些法国团体和

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的名义写的。该呼吁书在１８７０年９月４—５日

以传单的形式发表。——第５７、５９、６２、１５４页。

６１ 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给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信没有找到。——第

５７页。

６２ 保卫委员会 是普法战争初期在法国许多大城市中建立起来的；其主要

任务是组织军粮的供应工作。——第５７、１６４页。

６３ 指拿破仑第三政府于１８７０年５月举行的全民投票，其目的在于巩固引

起广大人民不满的摇摇欲坠的第二帝国的政权。提付表决的问题都是

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来，即要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赞同，就意味着

反对任何民主改革。尽管政府采取了这种蛊惑性的伎俩，全民投票仍然

表明了反政府力量的增长，而首先是工人阶级积极性的增长：投票反对

政府的有一百五十万人，拒绝参加投票的有一百九十万人。——第５９

页。

６４ 恩格斯的预言得到了证实，虽然稍晚一些。巴赞指挥的法军于１８７０年

１０月２７日在麦茨要塞投降。——第６０页。

６５ 普法战争初期，在曼彻斯特的德国侨民——卡·肖莱马、伯尔、韦纳等

人组织了一个战争受难者救济委员会，为死难者家属募集了捐款，还为

伤员购置了必需品。恩格斯是该委员会的委员，但他在１８７０年９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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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对德国来说失去防御性质之后，退出了委员会。——第６０页。

６６ 指不伦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５日发表的宣

言：《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德国工人！》（《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ｄｅｓ

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ｅｓ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ｓｐａｒｔｅｉ．Ａｎ ａｌｌ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ｅｒ！》）。宣言宣告德国工人阶级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事

业，并建议德国工人举行群众大会和抗议集会，反对普鲁士政府的兼并

计划。宣言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２８２—２８４页）的部分内容。宣言指

出，它所引用的文字是由“伦敦一位最老的最有威望的同志”写

的。——第６２、６４、１５４、１５７页。

６７ 国际总委员会和马克思个人积极参与组织英国工人为争取英国政府承

认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并使英国在外交上给予它支

持的运动。在英国的各大城市——伦敦、新堡等地举行了有广大劳动群

众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人不仅表示同情法

国人民，并且在决议和请愿书中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然而英国的统治集团担心会加剧法国的革命危机，采取了拖延的手法。

只是到１８７１年２月成立了梯也尔的反革命政府之后，英国才承认了法

兰西共和国。——第６２、１７７、２７９页。

６８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１日《人民国家报》第７３号发表了国际法国支部告德国人

民书（见注６０）。——第６４页。

６９ 恩格斯指的是从１８６８年９月推翻伊萨伯拉王朝开始的西班牙资产阶

级革命。在革命过程中西班牙曾宣布建立君主立宪制。直到１８７３年２

月才宣告成立共和国，共和国存在不到一年。——第６４页。

７０ 关税议会 是关税同盟的领导机构，该同盟是在１８６６年战争和普鲁士

于１８６７年７月８日同德国南部各邦签订条约以后成立的；根据条约规

定，建立了这一机构。议会由北德意志联邦（见注３０）国会议员和德国

南部各邦——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专门选出的代表组

成。它本来只应当研究商业和关税政策问题；俾斯麦力图逐步扩大它的

权限，把它扩展到其他政治问题上去，他的这种企图遭到了德国南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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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代表的坚决反对。——第６６页。

７１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白拉克、邦霍尔斯特、施皮尔、屈恩、格腊

勒以及印刷厂主西韦尔斯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５日为发表关于战争的宣言

（见注６６），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９日在德国被捕。经过数月的监禁，不伦瑞克

委员会委员们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以警察捏造的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被提

交法庭审判（见注３１９）。——第６６、６８、１５４、１５７、１５９、１７１、２７９页。

７２ 恩格斯指的是维·雨果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０日发表在《号召报》和《总汇通

报》上的呼吁书《告德国人》（《Ａｕｘ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ｓ》），以及威廉一世１８７０年

９月７日发表在《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上的给他妻子奥古斯塔王后的

信。——第６７页。

７３“蛊惑者”是１８１９年德意志各主要邦的大臣参加的卡尔斯巴德会议的

决议对德国知识界中那些参加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在德国与拿破

仑法国战争结束后，展开了反政府运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反对德意志

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要求统一德国的政治示威。在１８３０年法国革命

的影响下，德国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加强了，这引起反动当局对

“蛊惑者”的新的迫害。——第６８、１６０、３０７、４５０页。

７４ 马克思指的是工人代表同盟（见注３８４）和工联领袖们于１８７０年９月

１３日为庆祝法兰西共和国而举行的大会。乔·豪威耳在会上提出的决

议案，仅限于对法国人民表示同情和祝贺“共和国的和平建立”；提案建

议请求英国政府正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并友好地说服德国和法国停

止战争行动。

与此相反，总委员会委员阿普耳加思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要求英

国政府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使法国和德国的战争停止，并抗议肢解法

国的任何做法，因为这必然会使今后欧洲的政局复杂化。提案还要求在

保证欧洲持久和平的条件下草拟和约。经过持续而热烈的讨论后，阿普

耳加思的提案以七票的多数通过。

马克思写的指示没有找到。——第６９、１５７页。

７５ 这封信是在伦敦的马克思和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之间长期经常通信中

的最后一封。恩格斯结束商行的工作之后，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２０日从曼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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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迁居伦敦，住在离马克思家不远的地方。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

的通信就很少了；只有在他们中的一人离开伦敦时，才进行通信。——

第６９页。

７６ 指国际工人协会马赛支部的宣言《告德国劳动者》（《Ａｕｘ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

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ｓ！》），该宣言写于１８７０年９月上半月，最初印成传单，后来发

表在９月２５日《国际报》第８９号和《卢昂工人联合会简报》第３期上。

马克思对宣言中的沙文主义倾向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第６９页。

７７ 马克思因过度疲劳于１８７１年８月下半月在布莱顿治疗。——第７１、

７２、２８４、２８５、２８７页。

７８ 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９日的《舆论》周报以《德国对国际的看法》为题，转述了

１８７１年７月３０日《国民报》第３５１号上的社论《国际》。马克思在向周

报编辑部提出抗议时，考虑了恩格斯的意见，在致编辑的信中，不仅要

求发表自己的声明，而且要求编辑部对诽谤进行驳斥。编辑部在８月

２６日刊登了马克思的抗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

４２６—４２７页），与此同时还不得不满足马克思的要求，刊登了一条道歉

声明。

显然，８月１９日的这一号《舆论》在８月１８日就已出版，因而恩格

斯在写这封信时已经有了。——第７１、７６、７７页。

７９１８６９年，涅恰也夫同巴枯宁建立了联系之后，在俄国许多城市展开了

成立“人民惩治会”这种密谋组织的活动。在涅恰也夫组织的小组里，鼓

吹“彻底破坏”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具有革命情绪的青年学生和各阶层

居民的代表人物加入了涅恰也夫的组织，因为对沙皇制度的尖锐批评

以及对它进行坚决斗争的号召吸引了他们。涅恰也夫利用巴枯宁给他

的“欧洲革命联盟”的代表资格证，企图冒充为国际的代表，从而蒙骗参

加他成立的组织的那些人。由于涅恰也夫的组织被破获，以及该组织的

参加者于１８７１年夏在彼得堡受审，涅恰也夫为达到自己目的而使用的

冒险手法遂被揭发出来。涅恰也夫逃到国外，口头和通过报刊散布谣言

说：他被捕了，但在流放的途中他逃了出来，还说有要杀害他的秘密命

令。

根据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马克思写了国际工人协会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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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涅恰也夫密谋无关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

第４７０页）。——第７３、３９６页。

８０ 总委员会鉴于受凡尔赛政府的迫害而流亡英国的公社社员抵达伦敦，

从１８７１年６月起，进行募捐和给以物质救济，并为公社流亡者安排工

作。马克思是总委员会整个这一活动的组织者，他的家庭成员也积极参

加了这一活动。７月，总委员会成立了有马克思、恩格斯、荣克和其他总

委员会委员参加的救济公社流亡者的专门委员会。马克思把很多资产

阶级激进派和共和派（比斯利、哈里逊、奥耳索普等人）吸引到这一活动

中来；同时，马克思不得不经常抵制他们首先要救济法国流亡者中的那

些小资产者的企图。１８７１年９月５日，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筹备１８７１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紧张活动，退出了这个委员会，由总委员会其他委员

代替。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继续积极参加救济公社流亡者的组织

工作。——第７３、７６、２５８、６６７页。

８１ 拉法格于１８７１年８月初为躲避凡尔赛政府的迫害，准备去西班牙。但

是，由于梯也尔政府的要求，于８月１１日在韦斯卡被捕，十天后又被释

放。——第７４、７６、６６５、６７４页。

８２ 加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１６２）的拉萨尔分子，展

开了诬蔑马克思的运动，例如他们散布谣言，说马克思把协会为佩斯罢

工的印刷工人募集的捐款据为己有。尽管马克思出示的收据表明，由于

罢工停止，这些捐款纳入了巴黎公社流亡者基金，拉萨尔分子仍继续散

布这种诬蔑，而协会的领导人又不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制止，这使马克思

于１８７１年８月初暂时退出该协会。——第７４页。

８３ 号召为巴黎公社流亡者捐款的致国际美国各支部成员的呼吁书，是由

马克思起草并寄给左尔格的，从马克思９月５日给左尔格的信中可以

看出这一点（见本卷第２８９页）。——第７４、２８４、２８９页。

８４ 指伦敦报纸关于１８７１年３月法国发生的法夫尔指控前巴黎国民自卫

军总司令吕利埃一案的消息。

在凡尔赛法庭受审的吕利埃公布了法夫尔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给他

的信为自己辩护，从该信可以看出，吕利埃当时是在法夫尔那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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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夫尔谴责吕利埃捏造。发表该案材料的报纸，包括《泰晤士报》在内，

每天改变自己的观点，忽而谴责吕利埃捏造，忽而又为他辩护。——第

７６页。

８５ １８７１年９月２日《旗帜晚报》转载了一篇诬蔑马克思的文章，该文取自

一家伦敦报纸《舆论》，而《舆论》又转自德国的《国民报》（见注７８）。为

此，马克思给《旗帜晚报》编辑部寄去一信，并附去给《舆论》的声明副

本，要求发表声明。编辑部以信内无该声明为借口，没有发表附去的声

明。——第７７页。

８６ 马克思于１８７３年５月２２日到曼彻斯特，大约在６月３日离开。——

第７８、５９５页。

８７ 指１８７２年１２月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所发生的分裂（见注

５９１）。——第８０页。

８８１８７３年５月２４日，法国国民议会的保皇党多数派迫使政府首脑梯也

尔辞职。保皇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傀儡麦克马洪元帅当选为共和

国总统。按照反动集团的设想，麦克马洪执政应该是复辟君主制的一个

步骤，因为梯也尔尽管是坚定的保皇党人，却认为必须暂时保存共和政

体，以防止群众的革命发动。——第８１、８７页。

８９ 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谈了他从１８７３年开始写的一部卓越著作《自然辩证

法》的构思。这封信寄到曼彻斯特，因为当时马克思正在那里。恩格斯还

请马克思把这封信转给卡·肖莱马和赛·穆尔看。在信稿上保留有肖

莱马作的边注。——第８２页。

９０“乡绅会议”、“地主议会”是对法国国民议会的卑称；该议会成立于

１８７１年２月，绝大部分议员都是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外省地主、官吏、食

利者和商人。多数议员（６３０名议员中占４３０名）是保皇党人。——第

８７、１１２页。

９１ 法国教权主义保皇派集团为了复辟君主制，竭力利用国际局势，要求法

国同罗马教皇一起反对德国的所谓文化斗争（见注１１８），并支持西班

牙的卡洛斯派运动（１８７３年７月，代表最反动的贵族和天主教集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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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派在西班牙发动了内战）。——第８８页。

９２ 从１８７３年８月初到９月初恩格斯在兰兹格特疗养。——第９０、６１０

页。

９３ 奥·赛拉叶原来打算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于１８７３年９月初在日

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１８７３年７月２５日，总委员

会批准了给赛拉叶的委托书，８月８日，总委员会又专门指示，力求在

这次代表大会上就所有问题作出的决议都符合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精

神。赛拉叶作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还应得到英国支部的委托

书。由于情况变化，赛拉叶就没有必要再去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７４１—７４２页）。关于 日内瓦代表大会，见注

９９。——第９０、６０８、６１０页。

９４ 指总委员会书记左尔格寄给恩格斯的一批用英文写的总委员会文件，

恩格斯把这些文件译成了法文。在这些文件中，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信和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概括地描述了协会一年

来进行的阶级搏斗和取得的成就；文件中还有《总委员会向１８７３年９

月８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全协会代表大会所作的秘

密年度报告》，其中谈到国际内部的情况。——第９１、９２页。

９５ 在汝拉联合会的倡议下，国际的一些被无政府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所

控制的支部和联合会，于１８７３年９月１—６日在日内瓦召开了代表大

会；这些支部和联合会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从而被开除出国

际。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的决议中写道：由于拒绝海牙第五次

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它们“已经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

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

卷第７３８页）。

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反映出大会参加者彻底抛弃国际的纲领原则

和组织原则的机会主义观点。代表大会宣称完全放弃政治斗争，并就组

织问题通过了一项无政府主义的决议——地方支部和联合会完全自

治。无政府主义者宣称，不能容忍少数服从多数，因而也就废除了每年

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表决，使代表大会的召开仅仅是为了交换意见。总

罢工问题占了重要位置，似乎总罢工是争取社会解放的唯一的、最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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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日内瓦代表大会使国际彻底分裂。但是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

它的参加者之间也暴露出了分歧，这就导致了后来无政府主义者所建

立的联合的崩溃。——第９１、９３、５６７、６１１页。

９６１８７３年６月１—３日在俄尔顿举行的瑞士各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合作

社组织和其他组织的代表大会，是根据国际各支部的倡议召开的。出席

代表大会的有八十名代表，代表了一万名工人，会上成立了瑞士工人联

合会，这个联合会一直存在到１８８０年，它根据国际的原则把各种工人

组织联合起来。这次代表大会为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成立打下了基

础。——第９３、５８９页。

９７１８７３年，拉法格同勒穆修和乔治·穆尔一起在伦敦开办了一所石印雕

版厂。１８７３年底拉法格退出后，由马克思代替他。１８７４年初该企业解

散。——第９４、１０３、６０２页。

９８ 国际葡萄牙各支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若·诺布雷 弗朗萨通过恩

格斯给马克思寄来一封信，对给他寄去《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分册

表示感谢，并谈到马克思的著作对于在葡萄牙工人中间宣传共产主义

思想和使他们摆脱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具有很大意义。信中还报告了国

际葡萄牙组织的情况。——第９４页。

９９１８７３年９月，几乎同时在日内瓦举行了国际第六次例行代表大会和被

国际工人协会开除的一些组织的代表大会（关于后一个代表大会，见注

９５）。

１８７３年９月８—１３日举行的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未具有国际

性质；由于反动势力在欧洲占统治地位以及财政困难，几乎所有联合会

都没能派出自己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主要是协会的瑞士会员（四十

一名当中有三十九名）。代表大会的工作在约·菲·贝克尔的领导下进

行，会上听取了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来自地方的一些报告。大会审查

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尽管有一些瑞士代表（培列等人）提出异议，但

还是确认了海牙代表大会赋予总委员会的那些职能，强调指出了工人

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并通过了采取进一步措施成立国际工会

联合会的决议。在下届代表大会（规定在１８７５年举行）召开之前，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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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的所在地仍为纽约。１８７３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

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第９５、６１１页。

１００ 恩格斯在给赫普纳的信（赫普纳于１８７３年９月４日收到此信）中，说明

了日内瓦代表大会是在什么情况下召开的，并建议他不要到那里去。恩

格斯的这封信没有找到；但从赫普纳１８７３年９月５日的复信中可以看

出该信的内容，他在信中对恩格斯提出的理由表示同意。——第９６、

９７页。

１０１ 指１８７３年８月在日内瓦发表的由培列、贝尔纳、杜瓦尔等人署名的呼

吁书《朋友们，我们的协会经受着……》（《Ｃｏｍｐａｇｎｏｎｓ，ｎｏｔ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ｔｒａｖｅｒｓｅ……》）。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前夕发表的这份呼吁书，目的

是反对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某些决议。——第９７、６０８、

６１５页。

１０２ 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２４日至１２月１５日，马克思带着女儿爱琳娜在哈罗格特

治病。——第９８、６１１、６３０页。

１０３ １８７２年８月底，吴亭寄给马克思一份秘密材料，向马克思报告了米·

巴枯宁和谢·格·涅恰也夫无耻地盗用国际工人协会名义进行阴谋活

动的行为（参看注７９）。——第９８页。

１０４ １８７３年６月１０日，格·亚·洛帕廷在两次尝试失败之后，终于逃出了

伊尔库茨克的监狱，他是为了营救流放中受严密监视的车尔尼雪夫斯

基而被关在那里的。同年８月洛帕廷到了巴黎。——第９８、１０２页。

１０５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俄译者是洛帕廷，他于１８７０年逗留伦敦期间

开始这项工作。由于洛帕廷去俄国营救流放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项

翻译工作就中断了。

洛帕廷从第二章（后来一些版本中的第二篇）开始，翻译了《资本

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正文的将近三分之二，其余的翻译工作是由丹尼

尔逊完成的。

这里指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几章。在第二版和后来

的版本中，这些章相当于该卷的第二篇至第六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６７—６１８页）。——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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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 引自海涅的讽刺诗《宗教辩论》（《罗曼采罗》诗集），其中描写了中世纪

天主教卡普勤教士和有学问的犹太拉比之间的一场宗教辩论。拉比在

辩论过程中引了一部犹太教的圣书《泰斯维斯 钟托夫》。卡普勤教士对

此的回答却是：让《泰斯维斯 钟托夫》见鬼去吧！这时，盛怒的拉比愤慨

地叫道：“连《泰斯维斯 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那还有什么东西适用

呢？天哪！”——第１０４页。

１０７ 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对约·斯·穆勒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

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１８６８年伦敦版）中所包含的一些诡辩理论的批

判。马克思对约·斯·穆勒这部著作的批判，最早是在《资本论》第一卷

法文版中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６４—５６６

页）。——第１０５页。

１０８ １８７３年底《国际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塞·德·巴普的巨著《十九世纪

社会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将于１８７４年问世。１１—１２月，该报刊载了这

部著作的内容提要。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和３０

日《国际报》第２５４号和第２５５号上发表的第二卷的内容提要。德·巴

普的著作后来没有出版。——第１０６页。

１０９ 指１８６８—１８７８年古巴人民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发生的“弗吉尼乌斯号”

轮船事件。在战争进程中，西班牙的大批武装力量，以及西班牙庄园主

奴隶主的“志愿”部队，集结于该岛的西部；它们利用海上优势，封锁了

革命军占领的古巴部分地区。１８７３年１０月３１日，西班牙军舰“飓风

号”在公海上袭击了为古巴起义者运送军事装备和增援部队的美国

“弗吉尼乌斯号”轮船，开枪射击并侵占了这艘轮船。部分船员和乘客

被打死。美国政府就此提出强烈抗议，反对西班牙当局的海盗行为，要

求惩办肇事者、归还船只并释放活着的船员和乘客。当时担任西班牙

政府首脑的卡斯特拉尔同意满足这一系列要求，但是哈瓦那当局拒绝

执行他的命令。直到１２月下半月，冲突才得到解决。——第１０７页。

１１０ 指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２１日教皇庇护九世的通谕，该通谕是因俾斯麦政府反

对德国天主教会的措施（即所谓“文化斗争”，见注１１８）而写的。——

第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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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 法国元帅巴赞在普法战争期间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把麦茨要塞放弃给德国

人，因此被控叛国而交付法庭审判。审判从１８７３年１０月６日至１２月

１０日在巴黎进行。军事法庭庭长是奥马尔公爵。巴赞被判处死刑，两天

以后又改为无期徒刑。巴赞在极其舒适的条件下度过八个月监禁生活

以后，于１８７４年８月轻而易举地逃到了西班牙。——第１０９、６４１页。

１１２ 马克思从１８７４年７月中旬到７月底在赖德（在威特岛上）休养，恩格斯

从这时到１８７４年８月中旬在兰兹格特疗养。——第１１０、６４６页。

１１３ １８７４年７月底，根据俄国的倡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了欧洲国家会议，研

究进行战争的某些新规定。英国不愿参加俄国企图重新提出的关于海

上法问题的讨论，拒绝派遣代表参加会议。——第１１１页。

１１４ １８７４年７月１３日，俾斯麦在基辛根遇刺，这次谋刺是天主教僧侣因政

府实行文化斗争（见注１１８）政策而策划的。俾斯麦被手工业者库尔曼

开枪打伤。——第１１２页。

１１５ 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２０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七年期限法，即麦克马洪担任

共和国总统职务的期限为七年（到１８８０年１１月２０日），这意味着巩固

了总统的个人权力并加强了保皇派的地位。

保皇派企图在１８７４年夏天解散议会并恢复君主制，这引起了共和

派的愤懑。麦克马洪害怕具有共和情绪的人民群众采取行动，在１８７４

年７月９日致议会的信中声称，他将以“他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保卫他

所享有的七年权力。同时，麦克马洪要求尽快地实行新法，从实际上来

保证他的专制；其中特别谈到赋予总统解散议会、确定新的选举和组成

议会多数的权力。——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１１６ １８７０年，英国格莱斯顿内阁对国民教育实行了一项改革：除教会学校

外，开办由学校委员会领导的世俗学校，在这类学校中不一定要讲授宗

教和圣经课。这项改革遭到了保守派的攻击。１８７４年７月中旬，保守派

桑登提出一项建议，要求通过对１８６９年法令的修正案，该法令规定成

立学校基金分配专门委员会（ＥｎｄｏｗｅｄＳｃｈｏｏｌ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他建议

把基金分配权转交给慈善委员会（Ｃｈａ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这必然会使教

会收复在学校中失去的阵地。桑登法案引起了自由派的强烈反

对。——第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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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 麦克马洪政府的财政部长比埃尔·曼涅企图通过大量增加一切生活必

需品的间接税等办法，来消灭１８７３年预算中出现的巨大赤字（一亿四

千九百万法郎）。１８７４年７月，法国国民议会讨论了这些建议。左派议

员对此表示反对，他们害怕广大群众不满和可能采取行动。经过激烈讨

论之后，部分建议被否决，曼涅随之辞职。——第１１４页。

１１８ 文化斗争 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

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

下实行的，其目的在于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各中小邦地主和资产阶级

的分立主义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派。俾斯麦的这个政策遭到了天

主教神父和罗马教廷以及其他国家天主教人士的反对。——第１１４

页。

１１９ １８７４年７月底，燕妮·龙格在她的第一个儿子沙尔死去以后，健康状

况严重恶化。８月６日，马克思把她送到当时恩格斯休养的地方兰兹格

特。马克思同他们一起呆到１８７４年８月９日。８月下半月，恩格斯及其

全家和燕妮·龙格到泽稷岛旅行，９月５日返回伦敦。——第１１４、

１１９、６３５页。

１２０ １８７４年８月初，马克思试图取得英国国籍，并向内务部提出相应的申

请。但申请遭到拒绝，借口是“马克思对普鲁士君主不忠”。——第

１１５、６３６、６４１页。

１２１ １８７３年１１月至１８７４年３月，在俄国的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敖德萨和

其他城市中，对具有民粹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进行了大逮捕。

这次逮捕摧毁了所谓“柴可夫斯基派”（根据它的一个参加者的姓而命

名）的革命组织。柴可夫斯基派组织的成员有：马·安·纳坦松、索·李

·彼洛夫斯卡娅、符·姆·亚历山大罗夫、彼·阿·克鲁泡特金、谢·

米·克拉夫钦斯基等人，他们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选读《资本论》第一

卷，并从事革命书籍的出版工作；他们最先用俄文出版了马克思的《法

兰西内战》。大多数被捕者后来在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一百九十三人案件”

中受审。——第１１６页。

１２２ 马克思按照医生的指示，于１８７４年８月１５日同爱琳娜一起赴卡尔斯

巴德（卡罗维发利），在那里从８月１９日呆到９月２１日。在返回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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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在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和汉堡停留。在莱比锡，他会见了李

卜克内西和布洛斯，以及莱比锡党组织成员，并就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

以及同拉萨尔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同他们进行了谈话。——第１２２、

１２４、６３１、６３５、６３６、６３９、６４０、６４１、６４６、６４９页。

１２３ 指被开除出国际的一些组织于１８７４年９月７—１３日在布鲁塞尔召开

的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瑞士、西班牙和比利时无政府主义集团

的代表，两名拉萨尔分子——在比利时的德国工人组织的两名成员以

及一名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改良派代表（埃卡留斯）。尽管大会参加

者人数很少，与会者却毫无根据地自称为国际工人协会第七次代表大

会。会议过程中暴露了大会参加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其中包括无政府主

义者本身之间的意见分歧，如德·巴普的报告《未来社会中的社会服务

机构》证明他已脱离无政府主义。

关于代表大会的报道发表于１８７４年９月１０、１１、１４、１５和１６日的

《泰晤士报》。——第１２５、６４５页。

１２４ 指约·丁铎尔在１８７４年８月１９日召开的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拜尔法

斯特第四十四次年会上的开幕词（开幕词载于１８７４年８月２０日《自然

界》杂志第２５１期），以及赫胥黎在８月２４日协会会议上的报告《关于

动物是自动机的假说及其历史》（报告载于１８７４年９月３日《自然界》

杂志第２５３期）。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利用了丁铎尔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０卷第５４１页）。——第１２６页。

１２５ 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发表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８日的《派

尔 麦尔新闻》。——第１３１、１６０页。

１２６ 马克思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寄去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３日《人民

国家报》第５９号的剪报，上面登有来自柏林的消息，其中引用了１８７０

年７月２１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国会的演说摘录，看来还有该号报

纸“政治评论”栏中阐明德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中的立场的一段文

字。关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国会的演说，见注４６。——第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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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 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２日总委员会批准了马克思起草的应届代表大会（这次

代表大会应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５日在美因兹召开）的议程（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９５页）。总委员会批准的议程用英文印成传

单，标题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并登在一系列报纸

上，其中包括１８７０年７月《先驱》第７期。

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４日，马克思把经过修订的议程寄给荣克，让他译成

德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议程后来发表于１８７０年８月

１３日《人民国家报》第６５号。——第１３８页。

１２８ 马克思指的是：巴枯宁派企图通过由各小支部，而且往往是虚构的支部

派遣代表的办法，在拉绍德封代表大会（１８７０年４月４—６日）上形成

虚假的多数，从而攫取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领导权。在拉绍德封代表

大会上发生了分裂，以致在瑞士罗曼语区建立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见

注６）。——第１３８页。

１２９ １８７０年８月２日，总委员会鉴于普法战争业已爆发，决定延期召开例

行代表大会，并函请国际各支部批准这一决定。马克思以总委员会德国

通讯书记资格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２７８页）。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国际瑞士德国人

支部、比利时联合会和罗曼语区联合会都完全赞同总委员会的建议。在

这个基础上，总委员会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３日通过了一项关于延期召开

代表大会的正式决议。——第１３９、３３９页。

１３０ 这里指的是１８４８年６月２日在布拉格召开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代

表大会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两个派别

展开了斗争。包括代表大会领导人在内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企图以

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民主主义左派坚决

反对这一点，竭力主张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动；巴枯

宁也曾附和左派。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和积极参加布拉格起义的那

部分代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布拉格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

于６月１６日宣布代表大会无限期休会。——第１４０页。

１３１ 《对斯拉夫人的号召。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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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伊尔·巴枯宁著》１８４８年克顿版（《ＡｕｆｒｕｆａｎｄｉｅＳｌａｖｅｎ．Ｖｏｎｅｉｎｅｍ

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Ｐａｔｒｉｏｔｅ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ａｋｕｎｉｎ．ＭｉｔｇｌｉｅｄｄｅｓＳｌａｖｅｎｋ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

ｉｎＰｒａｇ》．Ｋｏｅｔｈｅｎ，１８４８）。恩格斯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中对巴

枯宁的这篇演说进行了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

３２２—３４２页）。——第１４０页。

１３２ １８４９年５月３—８日在德勒斯顿发生了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

认帝国宪法和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是这次起义的导火

线。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巴枯宁参加了这次起

义。——第１４０页。

１３３ 指１８６９年６—１１月间匿名刊载于《未来报》上的西·波克罕的文章《俄

国来信。八—十、米哈伊尔·巴枯宁。十一、俄国的廉价文人》。在这些

文章里，波克罕利用巴枯宁用俄文发表的文章，主要批判了巴枯宁的泛

斯拉夫主义思想和巴枯宁对俄国公社的美化。——第１４０、４９５页。

１３４ 俄国支部委员会在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４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就波克罕在《人

民国家报》上反对涅恰也夫一事请求转达对他的谢意，并声称准备必要

时在论战中给予支持。

论战是由于波克罕在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６日《人民国家报》第２２号上

发表的短评《涅恰也夫的信》（《Ｄｅｒ Ｂｒｉｅｆ Ｎｊｅｔｓｃｈａｊｅｆｆｓ》）而引起的，

在短评中他欢迎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反对涅恰也夫所散布的有

关他本人的各种谎言（关于被捕、流放西伯利亚、逃跑等等）。涅恰也夫

本人在１８７０年３月３０日《人民国家报》第２６号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致〈涅恰也夫的信〉的作者》来回答波克罕的短评。——第１４０页。

１３５ 这封信是用印有波克罕办公地址“东中央区比利特广场９号”的事务所

信笺写的。——第１４３页。

１３６ 在马克思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起草的总委员会的决议《国际工人协会和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初稿中，曾包括这样一条：本决议在有国际支部

存在的所有国家里公布。在决议的最后文本中，没有这一条（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８２—３８４页）。——第１４４页。

１３７ 马克思给荣克的这封信，是由于收到瑞士德语区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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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德语区支部中央委员会致伦敦总委员会。１８７０年８月７日于日

内瓦》 （《ＤａｓＺｅｎｔｒａｌｋｏｍｉｔｅｅｄ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ｕｐｐ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Ｓｐｒａｃｈｅａｎｄｅ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ａｔ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Ｇｅｎｆ，ｄｅｎ７．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７０）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决议《致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

员会。１８７０年于不伦瑞克》（《Ａｎｄｅ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ａｔ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ａｓｓｏｚ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

１８７０）而写的，这些决议完全拥护总委员会关于延期召开原定于１８７０

年９月５日举行的国际例行代表大会。

信中附有马克思亲手抄写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决议副

本。——第１４５页。

１３８ 指的是《英国状况》《Ｅｎｇｌａｎｄ’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一文，文章是用书信形式写

的，署名是：“冯·通德尔 滕 特龙克”（《ＶｏｎＴｈｕｎｄｅｒｔｅｎＴｒｏｎｅｋｈ》）

（通德尔 滕 特龙克是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个城堡），发表于１８７０年８月

９日《派尔 麦尔新闻》。——第１４６页。

１３９ 库格曼曾要求把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爱尔兰芬尼亚运动的领

导人之一奥顿诺凡 罗萨的照片寄给他，作为约·里谢所编的爱尔兰民

间歌曲集《爱尔兰竖琴》（《Ｅｒｉｎｓ Ｈａｒｆｅ》）的插页。恩格斯应马克思的

大女儿燕妮的请求，为歌曲集写了短文作为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５７４—５７５页）。但是，根据１８７０年在汉诺威出版

的《爱尔兰竖琴》看来，罗萨的照片没有刊登，恩格斯的短文也未被采

用。——第１４７、６５７页。

１４０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左尔格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４日至８月４日期间写给

他的几封信的答复；这封信成为他们之间长期通信的开端，而长期通信

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左尔格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友好关系。——第１４７

页。

１４１ 指的是《劳动统计局报告，包括该局１８６９年８月２日至１８７０年３月１

日的活动和调查报告》１８７０年波士顿版（《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Ｂｕｒｅａｕ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ｅｍｂｒａｃｉｎｇｔｈ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ｉｔ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

ｑｕｉ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Ａｕｇｕｓｔ２１８６９，ｔｏＭａｒｃｈ１１８７０，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Ｂｏｓ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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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０）。左尔格寄的这本书保存在马克思的藏书中，书上还有马克思作

的边注。——第１４７、１４９页。

１４２ 左尔格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报告了总委员会在美国的通讯书记罗·威·

休谟利用职权标榜自己。休谟在未经总委员会同意而散发的国际“会员

卡”上歪曲地提出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和任务。他称鲁克拉夫特为国

际的“总统”，称自己为鲁克拉夫特在美国的“全权大使”。

马克思在１８７０年９月６日向总委员会报告了左尔格的信；总委员

会的美国书记埃卡留斯受委托要求休谟严格按照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进

行活动。——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１４３ 克吕泽烈于１８７０年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同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建立

联系。但是，他冒充国际的组织者之一，无视在美国现有的支部，并超越

了这些权限。克吕泽烈的行动引起了许多支部的抗议，特别是纽约德国

人第一支部（见注３３７），他们向总委员会、约·菲·贝克尔和欧·瓦尔

兰提出关于克吕泽烈所受权限性质的询问。马克思在１８７０年４月９日

给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信中对此做了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３２卷）。——第１４８页。

１４４ 指的是德国第一支部委员奥·福格特毫无根据地硬说维克多·席利

（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和国际的会员）是间谍。——第

１４８、１５０、１７７页。

１４５ 联合着美国的一些工会组织和工人协会的全国劳工同盟于１８７０年８

月在辛辛那提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如下决议：“全国劳工

同盟宣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在最近期间加入上述协

会”，但是由于同盟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占了上风，这一决议没有实现。

迈耶尔被选为德国工人联合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该联合会在

１８７０年秋季之前是加入全国劳工同盟的（称为纽约第五劳工同盟），同

时从１８６９年１２月起也是国际的支部（第一支部）。迈耶尔没有能够出

席代表大会，而是由左尔格代表德国工人联合会出席的。——第１４９、

１５０页。

１４６ 指爱·凯洛格的《新的货币制度》（《Ａ Ｎｅｗ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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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显然马克思最初看到的是翻译本。１８７１年２月左尔格给他寄了纽

约出的第一版。这本书连同马克思作的边注和记号保存下来了。——

第１４９、１７９、２１６页。

１４７ 齐·迈耶尔在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６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认为左尔格同他所担任的在美国的德国工人联合会通讯书记的职位不

相称。——第１４９页。

１４８ 指的是１８５６年巴黎和约（这一和约结束了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的克里木战

争）的附件《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该宣言于１８５６年４月１６日由奥地

利、法国、英国、普鲁士、俄国、撒丁和土耳其的代表签署。宣言规定了海

上战争的守则，守则是以１７８０年叶卡特林娜二世政府宣布的武装中立

原则为基础，守则规定：禁止私掠，交战国船上的中立国货物和中立国

船上的交战国货物除战时禁运品外不受侵犯，只承认有效封锁。代表

英国在宣言上签字的是它出席巴黎会议的代表克拉伦登。—— 第

１５２、１６９页。

１４９ 马克思所说的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将军在１８６６年的野蛮行为，指

的是如下事实：在普奥战争期间，１８６６年７月１６日福格尔·冯·法尔

肯施坦指挥的部队占领了法兰克福。根据他的命令逮捕了一些参议员，

封闭了报馆，并向该城索取繁重的军税，如不交付军税，就要烧毁城市；

普鲁士指挥部的威胁使法兰克福市长自杀。——第１５４页。

１５０ 指的是巴枯宁分子詹·吉约姆和加·勃朗起草的宣言《致国际各支部》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ａｕｘ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ｄ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该宣言作为１８７０年９

月５日纽沙特尔《团结报》第２２号的附刊发表。——第１５５页。

１５１ 这封信是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公用笺写的。——第１５８、１９５、

１９９、２７３、３２８、３５３、４０１、４１６、４２０、４３０页。

１５２ 指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５日《派尔 麦尔新闻》上刊载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以

不怀好意的语调评述比斯利的《为法国申辩》（《Ａ Ｗｏｒｄ ｆｏｒ 

Ｆｒａｎｃｅ》）一文。——第１６０页。

１５３ 比斯利利用马克思寄给他的材料，写了《国际工人协会》（《ＴｈｅＩ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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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一文，该文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１月

《双周评论》杂志第４７期。——第１６１页。

１５４ 奥斯渥特在１８７０年９月２３日给马克思的信里附去了他给梯也尔的信

的副本，他在信中建议在法国和德国之间建立“中立地带”；奥斯渥特请

马克思对此发表意见。——第１６２页。

１５５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９日《泰晤士报》（在“俄国”栏内）刊登了摘自９月１７日

《圣彼得堡报》上的一段话，其中谈到，如果法国在缔结和约时同意拆

除自己的要塞，它的威信将不会受到损害。——第１６２页。

１５６ 里昂起义 是由于色当战败的消息传来而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爆发的。

巴枯宁于９月１５日来到里昂，企图把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

实现他的无政府主义纲领。９月２８日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实行政变。这

一企图遭到了破产。——第１６３、２４１页。

１５７ 指１８６７年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为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回国募捐一事。

根据德国和纽约专门委员会的捐款单总共募集了六万塔勒。马克思把

弗莱里格拉特同意募捐看作是象行乞一样不体面的行为。——第

１６５、１７７页。

１５８ 自由射手（法文ｆｒａｎｃｔｉｒｅｕｒｓ）即志愿游击队员，在普法战争时期，他们

组成小股队伍，参加抗击敌军对法国的侵犯。——第１６７页。

１５９ 按照格奈泽瑙于１８１３年４月２１日制定的民军条例，凡不在常备军或

后备军服役的身体健康的男子都编入各民军营，以便同拿破仑军队作

战。条例发挥了游击战争的思想，认为居民的一切自卫手段都是“合法

的”。恩格斯在《普鲁士的自由射手》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７卷第２１４—２１８页）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一条例。——第１６８页。

１６０ 卢瓦尔军团 于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５日成立，由奥雷耳·德·帕拉丹指挥，

在奥尔良地区进行军事行动。尽管该军团由各式各样的大多数未经很

好训练的部队仓卒组成。但它在居民的支持下取得了对普军的一系列

胜利。关于这个军团的活动和它的编制的详细情况，见恩格斯的《战争

短评（三十一）》和《战争短评（三十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７卷第２１９—２２８页）。——第１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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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 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在德意志国会讨论增加反法战争的拨款问题时，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要求拒绝增加战争拨款，并且要求立即同法兰西

共和国缔结不割地的和约。国会闭幕后，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

于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７日以叛国罪被捕。——第１７１页。

１６２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

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１８４０年２月建立的。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马

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由于协会的大部分会员站在维

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一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

多拥护者便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７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

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就成为国际协

会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从１８７１年末起，该协会作为一个支部加入不

列颠联合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１９１８年为英国政府所封

闭。——第１７１、２５９页。

１６３ 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９日，《泰晤士报》发表了格莱斯顿１２月１５日的信，宣布

对判刑的芬尼亚社社员（见注２）实行大赦。但是，这次大赦规定了许多

附带条件，恩格斯把它比作１８６１年１月因威廉一世即位而宣布的对普

鲁士政治犯的可怜的大赦。——第１７１页。

１６４ 《北德总汇报》的编辑卡尔·比德曼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１日和４日发表了

两篇伦敦通讯，诽谤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按照一个秘密的革命计划

行事，并不惜以政治谋杀来达到这一目的。鉴于这一诽谤可能影响对奥

·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即将进行的判决，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受丈夫之托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８日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帮助了解一下《北

德总汇报》驻伦敦的这个记者。威·李卜克内西估计此人可能是普鲁士

驻伦敦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第１７３页。

１６５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４日—１１月１２日）是普鲁士政府对

十一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控告的证据是

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

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

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判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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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被告三年至六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

衅行为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

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８卷第４４９—４５６、４５７—５３６页）。——第１７３、２０５、４０６页。

１６６ 指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１日《人民国家报》第４号“政治评论”栏内的关于涅恰

也夫案件的短评。——第１７３页。

１６７ 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７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是为了反对工联

主义者奥哲尔于１月１０日在伦敦圣詹姆斯大厅的群众大会上对国防

政府及其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的赞扬。——第１７４页。

１６８ 指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第六项决议，即《关于将支部开除出

协会的程序》，决议授权总委员会可以暂时开除国际的个别支部，听候

应届代表大会裁决。——第１７５页。

１６９ 指法兰西共和国制宪议会在镇压１８４８年六月起义以后通过的一系列

反动法令。８月９日和１１日颁布的出版法对反对政府、反对现行制度

和私有制的言行规定了严厉的惩治办法。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１日的法令禁

止成立俱乐部，等等。——第１７５页。

１７０ １８４９年４月，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对罗马共和国

进行干涉，其目的是扑灭罗马共和国，恢复教皇的世俗政权。由于武装

干涉和罗马被围并遭到法军的残酷炮轰，罗马共和国尽管进行了英勇

的抵抗，终于被推翻，罗马也被法军占领。——第１７５页。

１７１ 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日，几个支部的代表组成了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任

期为一年。第一支部——国际最老的支部（见注３３７）在组织该委员会

时起了巨大作用。马克思认为最好是在支部代表大会上选举国际联合

会的领导机构，否则就会使一些敌视工人运动的人可能作为支部的代

表混进中央委员会。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以后，由于无产阶级这一翼

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之间的尖锐斗争，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７１年１２

月发生了分裂，并成立了以左尔格为首的临时联合会委员会，总委员会

在１８７２年５月承认了该联合会委员会。——第１７６、２９５、３２１页。

１２７注  释



１７２ 指巴·伊·雅科比和瓦·亚·扎依采夫发表在１８７０年《法医学和公共

卫生文库》杂志第３册第１６０—２１６页上的文章《从公共卫生观点看西

欧工人的状况》（署名“巴·雅·”）。这篇文章主要是根据马克思《资本

论》第一卷的材料写成的。载有这篇文章的《法医学文库》头几份顺利地

出版并销售出去了。但是，后来立即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干涉，禁止发

表这篇文章。在没有出售的几份杂志中，根据书报检查机关的要求，这

篇文章被取消了，甚至连剩下几页的页码都没有改。杂志主编“由于坚

决推行极端社会主义的思想”而被解职。

马克思是从洛帕廷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第１７７页。

１７３ 车尔尼雪夫斯基于１８６２年７月被捕。１８６４年前，他一直被关在彼得—

保罗要塞，以后被判在西伯利亚服七年苦役并终身流放在那里。——

第１７８页。

１７４ 指德国工人联合会寄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入会费，１８６９年１２月该联合

会改组为德国人第一支部（见注３３７）。——第１７９页。

１７５ 马克思和女儿燕妮大约于１８６９年９月１８日至１０月７日在汉诺威的

库格曼家里休养，１０月１１日马克思回到英国。——第１７９页。

１７６ 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９日土尔被围，要塞司令于克在９月２３日停止抵

抗。——第１８０、１８５页。

１７７ 指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８日俾斯麦和法夫尔签订的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这

是法国资产阶级为了镇压国内革命运动而出卖法国民族利益的文件。

协定规定在最短期间内举行国民议会的选举（定于１８７１年２月８日举

行），因为媾和问题应由国民议会决定。——第１８１、１８５、２８０页。

１７８ 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在巴黎建立的国防政府的部分人员于９月中前往图尔

去组织对德国入侵的抵抗并保持法国的对外关系；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６日

这部分人转移到波尔多。这部分人被称为图尔代表团或波尔多代表团；

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９日起，由甘必大率领。特罗胥是留在巴黎的部分政府

成员（巴黎代表团）和整个政府的首脑。——第１８１、１８５页。

１７９ 指１８７１年１月３１日甘必大发布的命令，命令也有波尔多代表团其他

成员（克莱米约、格累 比祖安、富里雄）签名。该命令剥夺了帝国中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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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部长、参议员、国家顾问和省长）以及在选举时作为官方政府候选人

的被选举权。２月３日，俾斯麦借口“选举自由”的条文，向甘必大提出

抗议。在巴黎的那部分政府成员也颁布了关于选举程序的命令，取消了

甘必大限制波拿巴帝国人士的权利的决定，此后，甘必大提出辞

职。——第１８１、１８６页。

１８０ １８７１年２月２日，《泰晤士报》报道了德意志帝国政府提出的媾和条件

的消息。俾斯麦要求法国赔款五十亿法郎。——第１８２、１８６页。

１８１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８日宣布为德国的皇帝。——第

１８３、１８６页。

１８２ 投降派（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是对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巴黎被围时主张巴黎投降的

人的卑称，后来在法语中这个词泛指投降主义者。——第１８５页。

１８３ 看来是指逮捕和驱逐在大选时在斯图加特被提名为国会候选人的法兰

克福工人约瑟夫·施奈德尔。１８７１年２月１日的《人民国家报》报道了

这件事。——第１８６页。

１８４ 布林德的《法国图谋反对德国的结果》一文发表于１８７１年１月的《双周

评论》。——第１８８页。

１８５ 看来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拉甫罗夫询问洛帕廷的情况的答复。虽然马

克思从洛帕廷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２７日（俄历１５日）给他的信中已经知道洛

帕廷在俄国，知道他去那里是为了营救流放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但

是，可能为保密起见，马克思既没有谈洛帕廷到了什么地方，也没有谈

去干什么。——第１８９页。

１８６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威·李卜克内西夫人——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８日、２月２２日和２７日的信的答复。娜·李卜克内西写

道，她不能为她收到的救济被捕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活动家家属的钱

开收条，因为这样的收条又会成为指控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叛国的罪

证。被指控的罪名之一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因

为按照普鲁士的法律，禁止德国党派或团体参加任何国际组织。——

第１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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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 比斯利在《国际工人协会》一文（见注１５３）中写道：“国际全体会员都是

共和派，都是战争的坚决反对者……因此，他们遭到法国和普鲁士独裁

者的迫害。”（第５３１页）接着（第５３２—５３５页），比斯利详细地阐述了总

委员会和德国、法国的国际会员在普法战争中所持的立场，特别是在普

鲁士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第１９０页。

１８８ 洛·布赫尔于１８６５年１０月８日建议马克思担任《普鲁士王国国家通

报》驻伦敦的金融问题通讯员，布赫尔在信中还建议马克思投靠俾斯麦

政府。马克思愤怒驳斥了想收买他的这些企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１５９—１６２页；第３１卷第４９１和５７９页）。——第１９０

页。

１８９ 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７０年底至１８７１年初在巴黎发表的《皇室文件和通信》

（《Ｐａｐｉｅｒｓｅｔ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ｄｅｌａＦａｍｉｌｌｅｉｍｐéｒｉａｌｅ》）两卷集，在第一

卷上载有奥利维耶部长的紧急报告，下令逮捕国际会员。波拿巴政府的

这些措施是同准备在１８７０年５月８日为了巩固帝国摇摇欲坠的地位

而进行的全民投票相联系的。

在全民投票前夕，巴黎联合会会员遭到逮捕，罪名是阴谋杀害拿破

仑第三。同时，在里昂、卢昂、马赛和全国其他城市也开始了对国际会员

的迫害。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２日至７月８日，对国际巴黎组织进行了第三次

审判。被传讯的有三十八人，其中包括瓦尔兰（他躲藏起来了）、弗兰克

尔、若昂纳尔、阿夫里阿耳、沙兰以及工人运动的其他著名活动家。被告

分别被判处两个月至一年的监禁和罚款。——第１９０页。

１９０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２９日，普鲁士首相冯·曼托伊费尔和奥地利首相施瓦尔

岑堡公爵在奥里缪茨（奥洛摩茨）会晤，在这次会晤中，普鲁士在尼古拉

一世的压力下，不得不俯首听命地按照奥地利的利益放弃了自己干预

镇压库尔黑森起义的野心。

１８５０年１０月，根据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的倡议，奥地利首相施瓦

尔岑堡公爵和普鲁士首相勃兰登堡伯爵在华沙就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

德国霸权问题进行了会晤。在这次会晤时，尼古拉一世公开表示最坚决

地支持奥地利。——第１９４页。

１９１ 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４日法国反动报纸《巴黎报》在《国际的最高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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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ＧｒａｎｄＣｈｅｆｄ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一文中声称，似乎它掌握了一封

马克思给赛拉叶的信，这封信证明国际的法国会员和德国会员之间存

在矛盾；３月１９日该报刊登了这封假信。法国报纸的这种诬蔑性谣言，

也被伦敦报刊所采用，其中包括《泰晤士报》在内。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３

月２１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以及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在专门写给

《泰晤士报》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３１１页）

中，对《巴黎报》的这种旨在使国际的法国会员和德国会员分裂的行为

进行了揭露。此外，奥·赛拉叶受马克思的委托，也写信揭露《巴黎报》

的挑拨性谣言（马克思附寄了《欧洲信使报》所发表的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６

日一信的剪报）。

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１日总委员会会议还揭露了法国反动报刊的其他一

些挑拨性谰言，这些报刊说，似乎国际的巴黎支部开除了一些德国人

（总委员会的驳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３１２—３１３

页）。马克思把这些文件寄给拉法格，希望这些文件将成为国际巴黎会

员的财产。——第１９５、１９８页。

１９２ 指１８７１年３月上半月在巴黎建立的反德同盟。

赛马俱乐部是巴黎的贵族俱乐部，创立于１８３３年。——第１９６页。

１９３ １８７１年３月，住在苏黎世的德国有产者为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获得胜利

而召开庆祝大会，一群被拘留在瑞士的法国军官在会上和德国人发生

了冲突。反动报刊为了破坏各国工人的国际联系掀起了挑衅运动，企图

将此事归咎于国际的活动。国际瑞士支部为此发表声明，揭露了资产阶

级报刊的诬蔑诽谤。该城的许多工人联合会也发表声明，证明国际会员

与冲突事件完全无关。——第１９７页。

１９４ 指保皇分子企图在和平游行的幌子下于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２日在巴黎策动

反革命暴乱，以复辟被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的资产

阶级政体。《巴黎报》的编辑昂利·德·佩恩、杀害普希金的凶手埃克朗

男爵等人是这一暴乱的主要策划者。这些反革命阴谋分子在旺多姆广

场向国民自卫军开火，但是，在国民自卫军还击后，他们立即溃

退。——第１９８、２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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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 “主脑”（《ＨａｕｐｔＣｈｅｆ》）是普鲁士警官施梯伯在１８５２年审判科伦共产

主义者同盟时（见注１６５）对暗探奸细舍尔瓦尔的称呼，施梯伯为了达

到挑衅的目的，力图说明舍尔瓦尔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并造成他和

马克思以及被告等有联系的假象。——第１９８页。

１９６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际的比利时和荷兰支部的一位组织者菲·克楠

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９日的信中得知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举行罢工的消息。

他们立即采取措施组织对罢工者的国际支援。１８７１年４月４日总委员

会会议根据担任比利时通讯书记职务的恩格斯的提议，决定写信给英

国工联并派遣代表团去交涉此事。１８７１年４月５日总委员会向英国工

联发出了支援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呼吁书，呼吁书由约·格·埃卡

留斯署名，以传单形式发表。恩格斯还为此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请他在

《人民国家报》上刊登支援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呼吁书，李卜克内西

照办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３２０页）。

英国许多工联以及布鲁塞尔的工人都响应总委员会的号召，对安

特卫普的雪茄烟工人提供了经济援助，布鲁塞尔的雪茄烟工人还宣布

了罢工。总委员会的援助，使捍卫自己工会组织的安特卫普雪茄烟工

人能够把罢工坚持到１８７１年９月并使厂方接受了他们的要求。——

第１９９、２０１、２２３、２７３页。

１９７ 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被控犯叛国罪，于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７日被

捕，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８日从审前羁押中释放出来。对他们的审判是在１８７２

年３月进行的（见注４５９）。——第２０１、２０２页。

１９８ 指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６日爱北斐特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大会上通过的给公

社社员的致敬宣言。爱北斐特工人的这份呼吁书是直接寄往巴黎的，另

一份寄给总委员会审阅，然后由埃卡留斯转寄给公社委员弗兰克

尔。——第２０２页。

１９９ 李卜克内西曾答应马克思在《人民国家报》上刊登关于布林德的文章，

但没有这样做。只是在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４日的《人民国家报》第８０号上刊

登了一篇短评，揭露布林德是企图通过自我吹嘘给自己制造杰出活动

家声望的沙文主义者和爱说漂亮话的人。——第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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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 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５日《人民国家报》第３１号刊登了马克思寄给李卜克内西

的４月５日《小报》上的如下一篇短评：《质问德国警察局长施梯伯先

生：他把御花园的住宅里的钟表、花瓶和雕像装在什么车内运往了普鲁

士？》。——第２０４页。

２０１ 李卜克内西把马克思寄来的消息在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５日《人民国家报》第

３１号上作了如下报道，报道基本上复述了马克思的原信：“在正式公布

于法国政府报告中的《皇室文件和通信》里有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接

受波拿巴赠款的人的名单，在字母《Ｖ》下一字不差地写着：

《Ｖｏｇｔ；ｉｌｌｕｉｅｓｔｒｅｍｉｓｅｎａｏｕｔ１８５０ｆｒｓ．４００００》

翻译出来是：

‘福格特——１８５９年８月付给他四万法郎’。”

《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在刊登这个报道的同时，加了一段按语，其中

写道：

“有些党员指责我们忽视福格特的反对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文

章，不满足于援引马克思的有名小册子作为论据，现在看来他们会满意

了。但是，我们要请我们的巴黎朋友给我们寄一份完整的名单来：我们

确信，在那上面我们将会找到我们的某些老朋友，他们曾经充当福格特

的‘同谋’从波拿巴主义那里得到好处，现在又出于同样的动机，以同样

的热情来充当俾斯麦的爱国主义的推销人了。”

１８７１年５月５日，恩格斯把《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寄给了《人

民国家报》，文中彻底揭露了福格特这个领取津贴的波拿巴暗探（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３２２—３３０页）。——第２０５页。

２０２ 指准备对１８７０年９月９日被捕的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的审判（见注

７１）。被捕者破坏“社会秩序法”的“证据”之一就是他们参加国际工人

协会。审判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进行（见注３１９）。——第２０５页。

２０３ 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笺《致约瑟夫·魏德迈》，这首驳斥金克尔的讽刺

诗是１８５２年１月１６日给魏德迈在美国出版的《革命》（《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杂志写的。由于这首诗在美国不能及时发表，弗莱里格拉特把它用德文

发表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的文学报《知识界晨报》１８５２年３月７

日第１０号上；在美国，这首诗发表于１８５２年５月。——第２０８页。

７２７注  释



２０４ 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０日左右给马克思的信中，问他是否同意

重印《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的文章，并请他寄来全套杂志。

杂志曾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评论，他们写的三篇国际

述评，以及马克思的著作《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

易 拿破仑和富尔德》，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英

国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和《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７卷）。——第２０８页。

２０５ 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最后一章即第六章的第二节（《所谓原始

积累》）。在准备于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出该卷德文第二版时，马克思把这一

节抽了出来，作为单独的一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

第７８１—８３２页）。——第２０８页。

２０６ 由于准备出新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特别是李

卜克内西，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版写一篇新的序言。马克思和恩格

斯于１８７２年６月底写完了这篇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８卷第１０４—１０５页）。——第２０９、３２８、３６４、４３２页。

２０７ 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

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

法——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

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 第

２１０页。

２０８ 这封信是总委员会致曼彻斯特纺织工人联合会呼吁书的草稿。

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８日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布马德里联合会委

员会请求支援巴塞罗纳正在罢工的纺织工人。

为此曾委托总委员会书记埃卡留斯向曼彻斯特纺织工人联合会提

出为罢工者募捐的建议。——第２１１页。

２０９ 这是恩格斯给莫拉的信的内容记录（原信没有找到），恩格斯在信中阐

述了他在支援巴塞罗纳纺织工人罢工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见注２０８）。

记录写在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１日西班牙联合会就巴塞罗纳发生的罢工给总

委员会的正式信件上。上面还有恩格斯写的边注：“４月１８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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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２１３页。

２１０ 指《法兰西内战》，这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它根据巴黎公

社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

阶级专政的学说的基本原理。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马克思就开始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

社活动的消息，如法国、英国、德国的报纸材料，巴黎来信中提供的情况

等等。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８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就法国“斗争

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总委员会把起草宣言的工

作交给了马克思，４月１８日以后，马克思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一直继续

进行到５月底。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随即着手宣言的

定稿工作。１８７１年５月３０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的两天以后，

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

《法兰西内战》最初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３日在伦敦用英文以小册子形

式发表，印数一千份。——第２１３、２１８页。

２１１ 加入国际民主协会的有在伦敦的法国和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以及

英国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在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法兰西宣布成立共和国的影响下，英国的共和

运动日益发展，建立了许多共和派俱乐部，这些俱乐部联合了小资产阶

级分子，有时也联合了一些无产阶级分子。在这个基础上，国际民主协

会的代表于１８７１年４月建立了共和大同盟，在这个组织中从事活动的

有奥哲尔、布莱德洛、韦济尼埃、勒·吕贝等人。同盟的纲领，除了要求

土地国有化和普选权而外，还要求废除封号，取消僧侣和贵族的特权，

在未来的世界共和国中实现联邦原则。国际民主协会的领导人还企图

把国际总委员会拉入同盟组织，但是，这个建议在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５日总

委员会会议上被一致否决了。

随信附寄了载有同盟纲领的剪报。——第２１４页。

２１２ 根据１８３４年通过的英国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方式来“救济”贫民，就

是将他们安置在从事一种单调和强制劳动的习艺所中，人民把这种习

艺所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第２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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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人民国家报》由于自己的革命行动常常遭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仅仅

在１８７１年４月，就有好几号报纸“因侮辱国家当局和德皇陛下”而被没

收。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柏林方面有命

令，尽可能更经常地没收几号报纸，以便最后为完全封闭该报制造借

口。——第２１５页。

２１４ 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总委员会在英国工人中间开展了巨大的工作，阐述

法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总委员会在伦敦、曼彻斯特以及其他城市组织了一

系列群众大会，以声援巴黎公社。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总委员会于１８７１年３

月２１日通过了一项决议，派出代表团参加工人集会，以便促使英国工

人对巴黎无产阶级表示声援。１８７１年３月到５月，许多工人大会通过

了总委员会委员提出的声援公社社员的决议。——第２１６页。

２１５ 这个信稿是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５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被委托就皮阿

和韦济尼埃对国际总委员会法国委员奥·赛拉叶和欧·杜邦选入巴黎

公社一事的诽谤进行答复而写的。皮阿竭力企图诽谤总委员会在巴黎

的代表赛拉叶，因为赛拉叶在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６日的补充选举中被选为

公社委员，并加入了弗兰克尔领导的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皮阿力图破坏

赛拉叶在公社中的影响，散布了败坏赛拉叶政治声誉和道德声誉的谣

言。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在了解了有关材料以后，彻底驳斥了这一诽谤。

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给弗兰克尔的这个信稿，以及马克思给弗兰克

尔和瓦尔兰的另一信稿（见本卷第２２６—２２７页），说明马克思同巴黎公

社活动家有直接的联系。——第２１７页。

２１６ 指特里东给《蟋蟀报》编辑部的信，题为《巴黎的革命公社》，载于该报

１８６８年７月１９日第２９号。在这封信中，作为布朗基最亲密战友之一

的特里东，谴责了皮阿的挑衅行为，这种行为在法国境内加紧镇压一

切革命分子和一般反对派分子时显得特别不当。特里东的信是由于皮

阿在１８６８年６月２９日伦敦克利夫兰大厅举行的１８４８年巴黎无产阶

级六月起义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说引起的；在那次会议上，皮阿宣

读了一篇好象是他从秘密团体“巴黎的革命公社”得到的宣言，并提出

了一项决议案，把暗杀拿破仑第三宣布为每个法国人的神圣职责。

特里东在信中否认在法国存在任何同皮阿有联系的秘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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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号《蟋蟀报》上还发表了总委员会关于对皮阿的演说不负

任何责任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５２

页）。——第２１７页。

２１７ 指１８７０年秋出版的福格特的小册子《给弗里德里希·科尔布的政治书

信》（《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Ｂｒｉｅｆｅａ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ｏｌｂ》），他在这本小册子中企图掩

饰他过去和波拿巴派的关系。恩格斯在《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３２２—３３０页）中对福格特的这

本小册子进行了批判。——第２２１页。

２１８ 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７１年５月３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由于《人民国家报》

发表了关于福格特从波拿巴皇室基金中领取津贴的简讯（见注２０１），

人们开始指责他，何必再来谈论福格特的事。关于人民党，见注

４４。——第２２２页。

２１９ 倍倍尔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８日从审前羁押中释放出来后，４月３日在德国国

会就讨论某些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关于把有关“基本权利”（出版、结

社、言论自由等等）的条文列入德国宪法的提案，发表了演说。倍倍尔在

演说中，专门对民族自由党的代表特赖奇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特赖奇

克硬说这样的权利在德国早就存在了。倍倍尔坚定地指出，在德意志帝

国的条件下，所有这些权利纯粹是抽象的，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包括使

用革命暴力，来争取这些权利的真正实现。——第２２３页。

２２０ 指１８７１年５月９日埃卡留斯辞去总委员会书记职务后的补选问题。由

荣克担任主席的总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提议黑尔斯和莫特斯赫德

为候选人。总委员会在对候选人进行讨论时，提出了关于黑尔斯于

１８６７年被纺织工人工联开除的问题。经说明，开除的决定后来已取消，

黑尔斯于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６日当选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第２２４页。

２２１ １８７１年４月，在波尔多的市镇选举中，民主势力取得了胜利。其中，有

国际支部的四个代表当选，他们在选举中提出了与巴黎公社的纲领类

似的纲领。——第２２６页。

２２２ 结束普法战争的正式和约是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０日在法兰克福签订的。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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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正式和约之前，法国和德意志帝国还签订了一项初步和约，初步和约

于１８７１年２月２６日由梯也尔、法夫尔同俾斯麦、南德意志各邦的代表

在凡尔赛签订。根据初步和约，法国把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

国，并交付五十亿法郎的赔款，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国军队继续占领法

国的部分领土。根据５月１０日的和约，法国支付赔款的条件更苛刻了，

德军占领法国领土的期限也延长了，这是德国帮助凡尔赛政府镇压公

社的代价。法兰克福和约掠夺了法国，使德法之间未来的军事冲突必不

可免。——第２２７页。

２２３ 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从梯也尔政府决定发行的内债中，梯也尔本人及其

政府的其他成员，其中包括财政部长普野 克尔蒂约，应当得到三亿多

法郎的“佣金”。梯也尔后来承认，和他商谈借债的金融界代表曾要求迅

速扑灭巴黎的革命。在凡尔赛军队镇压了巴黎公社以后，发行内债的法

令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０日被通过。——第２２７页。

２２４ 关于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爱琳娜住在比利牛斯山区拉法格那里一事，

见马克思给《太阳报》编辑的信和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

林周刊》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３０—４３３

页和第７０４—７１５页）。——第２２７、２５８、２８３、６６２、６６５、６７２、６７４页。

２２５ 指比斯利专门论述巴黎公社的文章，这些文章载于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５日

《蜂房》第４９３号、４月１日第４９４号、４月１５日第４９５号、４月２２日第

４９７号、５月２０日和２７日第５０１号和第５０２号、６月３日和１０日第５０４

号和第５０５号。——第２２７页。

２２６ 孔德主义 或实证论，是以其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的名字而得名的资

产阶级哲学派别。实证论者反对任何革命行动，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他们的理想是阶级合作。实证论者力图“科

学地”证明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社会组织。——第２２７页。

２２７ 《蜂房》从１８６４年１１月起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机关报，但是，该报与

工联的改良主义领袖和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人物有密切联系（１８６９

年，自由资产阶级活动家赛米尔·摩里收买了该报，成为该报的出版

者），事实上仍然站在自由派工联主义的立场上。《蜂房》编辑部拖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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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文件的发表并加以伪造，随意处置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例

如，该报编辑部竟拒绝刊载总委员会为芬尼亚社社员申辩的决议。在总

委员会一再予以警告和国际在各国的会员纷纷提出控诉之后，同《蜂

房》编辑部决裂的问题于１８７０年４月２６日提交总委员会讨论；马克思

参加了讨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７０１页），并被委

托就这个问题草拟声明。１８７０年５月３日，马克思把声明的文稿提交

总委员会会议。

发表总委员会决议的那号《东邮报》没有找到。——第２２８页。

２２８ 俾斯麦和法夫尔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０日在法兰克福签订德意志帝国和法兰

西的正式和约的同时，还达成了采取共同行动以反对公社的口头秘密

协议（１８７１年５月６日开始谈判这一协议）。这一补充的秘密协议规

定，为了“恢复巴黎的秩序”，让凡尔赛军队通过德军防线，停止向巴

黎运送粮食，由德军指挥部断然要求公社拆除构成巴黎要塞壁障的工

事。

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１日，凡尔赛军队攻入了巴黎。——第２２８页。

２２９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１８４７年６月初在

伦敦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纲领和组织原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之下制定的。共产主

义者同盟的盟员积极参加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进行了

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１８５１年５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

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１７

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

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许多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

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第２２９页。

２３０ 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一章。丹尼尔逊听洛帕廷说马克思打

算为俄文版重新校订这一章，因而请求马克思把新的校订本寄去。马克

思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时，对这一章作了重大修改，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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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分开来作为第一篇《商品和货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３卷第４７—１６６页）。因为马克思当时很忙，不可能专门为俄文第

一版重新修订这一章。——第２３０页。

２３１ 指马克思在以前几年写的《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丹尼尔逊

在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３日（俄历１１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们共同的

朋友’（洛帕廷）告诉那些关心您的著作的续篇的朋友们说，您的书的出

版者，由于某些营业上的考虑，在没有把第一卷售完以前，不打算付印

您已经准备好的第二卷［《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手稿。”但是，这个

消息错了。马克思本人没有来得及准备《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手稿

的付印。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准备了付印并出版他的第二册和第三册

的手稿，即《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第２３０页。

２３２ 指洛帕廷赴西伯利亚营救流放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事。１８７１年２月

初，洛帕廷被捕，被监禁在伊尔库茨克的监狱里。６月３日，他试图从那

里逃跑，但当即被截住。

马克思显然还不知道洛帕廷被捕，不了解丹尼尔逊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３

日（俄历１１日）信中对此所作的有关暗示。当马克思得知洛帕廷会发生

危险时，打算通过丹尼尔逊事先告诉他此事。——第２３０页。

２３３ 丹尼尔逊和洛帕廷经常把俄文的学术著作和资料——主要是经济问题

方面的——寄给马克思。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作了极高的

评价。丹尼尔逊１８７１年５月寄给马克思的书籍和文章当中，有车尔尼

雪夫斯基发表在１８５７年《同时代人》杂志第９期和第１１期上的著作

《论土地私有制》。

在马克思的藏书中，保存了许多版本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其中

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三卷和第四卷的合订本。该书收集的车尔

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包括《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第

一部的补充和注释》（１８６９年日内瓦版）和《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１８７０年日内瓦版）。在马克思的藏书中，还保存有一本文集，内载车尔

尼雪夫斯基１８５９年在《同时代人》杂志“地主农民的生活方式”栏内发

表的一些文章，其中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赎买土地困难吗？》（《同时

代人》第７３卷，１８５９年）一文。这些书籍的一部分，是由国际俄国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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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委员们通过约·菲·贝克尔寄给马克思的。——第２３０、２３２页。

２３４ 马克思指的是丹尼尔逊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３日（俄历１１日）的信，信中建议

在俄国出版《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见注２３１）。——第２３２页。

２３５ １８７１年６月６日，茹尔·法夫尔向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发出通告，呼吁

欧洲各国政府组织起来共同迫害国际。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１日在总委员会

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关于这个通告的问题，委员会批准了马克

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３９２—３９４页）。声明发表于

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３日《泰晤士报》。——第２３７页。

２３６ 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的德文本是由恩格斯翻译的，于１８７１年

６—７月先后发表于《人民国家报》（６月２８日，７月１、５、８、１２、１６、１９、

２２、２６和２９日的第５２—６１号），１８７１年８—１０月部分地发表于《先驱》

杂志，此外，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在译文中做了几个不大

的改动。——第２３８、２９２页。

２３７ 李卜克内西在按行政当局命令被驱逐出普鲁士之后，取得了黑森国籍，

但是居住在萨克森。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

谈到，由于这次他也可能被当局驱逐出萨克森，他打算放弃黑森国籍，

设法取得萨克森国籍。——第２３８、２４６页。

２３８ 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恩格斯帮助他

成为《派尔 麦尔新闻》的通讯员，并建议利用《雷诺新闻》来发表国际的

文件。——第２３９页。

２３９ 指倍倍尔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５日在国会中讨论亚尔萨斯和洛林归并于德意

志帝国的问题时发表的演说。倍倍尔在演说中热情地为巴黎公社社员

辩护，驳斥了资产阶级容克议员对他们的诬蔑和攻击，他在演说结束时

说：“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让贫困和游

荡灭亡——将成为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第２３９页。

２４０ 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３日、１６日和２８日给卡菲埃罗的信都是在

１８７１年８月卡菲埃罗被捕时被警察机关没收的。警察机关的译员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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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件译成意大利文，这些信件归入国际工人协会那不勒斯支部案

卷中。在三个文件上都写有下列字样：“从卡洛·卡菲埃罗先生那里没

收的恩格斯的信件。译自英文。副本。”

这些副本是１８４６年意大利历史学家阿·罗曼诺在那不勒斯国家

档案馆的省的案卷中发现的。恩格斯的原信没有找到。——第２４０、

２５０、２６２页。

２４１ 恩格斯想同鲁·卡斯特拉佐通信（恩格斯从卡菲埃罗那里得到他的地

址）的意图，没有实现，因为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８日卡菲埃罗告诉恩格斯，卡

斯特拉佐和佛罗伦萨“国际民主协会”（卡菲埃罗曾打算吸收该协会加

入国际）遭到了警察机关的迫害。——第２４１页。

２４２ 指法国外交部长１８７１年６月６日向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发出的通告（见

注２３５）。通告中利用了警察机关伪造的材料和同盟的文件。——第

２４４页。

２４３ 在１８７１年７月４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鲍洛·提巴

尔迪揭发沃尔弗是法国警察机关的间谍，他说，他在财政部秘密基金簿

上看到关于每月发给沃尔弗一千法郎的记载；沃尔弗的收据证明领了

这些钱。这个揭发曾发表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８日《东邮报》第１４５号。——

第２４４、２５４页。

２４４ 恩格斯于１８４１年底至１８４２年初在伦巴第旅行。——第２４５页。

２４５ 进步党人 是１８６１年６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

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

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１８７１年德国完成

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

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

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

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第２４６、

３７１页。

２４６ 总委员会委员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不同意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

战》，事实上是支持了资产阶级报刊因宣言的问世而针对国际所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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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运动。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０日和２７日，总委员会讨论了奥哲尔和鲁克

拉夫特的行为。总委员会为了回答他们关于退出总委员会的声明，于

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７日一致谴责他们的背叛行为并通过了实际上将奥哲尔

和鲁克拉夫特开除出国际的决议。——第２４７、３１２页。

２４７ 《派尔 麦尔新闻》编辑部对巴黎公社社员采取了敌视的立场，并参加了

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诽谤运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

斯正式停止为该报撰稿并于７月４日将此事通知国际总委员会。早在

此以前，１８７１年６月３０日，马克思曾写给《派尔 麦尔新闻》编辑格林伍

德一封措辞激烈的信，指责他是诬蔑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７卷第４０７页）。——第２４７页。

２４８ 莱昂·比果在１８７１年７月６日曾给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写过

一封信。比果在巴黎军事法庭审讯一批公社社员时曾出庭作为被告国

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阿西的辩护人。

比果在阿西同意下写的信中，曾询问国际的领导人有关资产阶级

报刊诬控马克思“散布”关于阿西的“谣言”这件事，并且说，国际会员阿

西（监禁在单人囚房里）接到了似乎从伦敦寄给他的密语便函。

信的原件没有找到，只有书信草稿和马克思在摘记本上亲笔写的

副本，在摘记本上，在“阿西事件”一栏下搜集了有关上述情况的材

料。——第２４７、２８２页。

２４９ 这封信是对英国内务大臣普鲁斯的私人秘书阿·奥·拉特森的信的答

复。阿·奥·拉特森请马克思寄给他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所有正

式出版的文件。——第２４９页。

２５０ 指总委员会祝贺林肯再度当选总统的《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

公开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２０—２２页）。由马克

思起草的公开信，得到常务委员会的赞同，于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９日经总

委员会一致批准，并通过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转交林肯总统。

１８６５年１月２８日，总委员会收到亚当斯以林肯的名义寄来的复

信。该信刊登在１８６５年２月６日《泰晤士报》上。——第２５０页。

２５１ 《法兰西内战》的法译本经马克思校订后，于１８７２年６月在布鲁塞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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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行本出版。在西班牙，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发表在１８７１年７—９月的

《解放报》上，同时在安特卫普的《工人报》上发表了荷兰文译文。关于

《法兰西内战》的德译本，见注２３６。——第２５１、４９３页。

２５２ 卡菲埃罗在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８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为了和佛罗伦萨“国

际民主协会”取得联系，他应当写信给鞋匠弗兰契斯科·皮契尼；卡菲

埃罗在介绍后者时说，皮契尼和协会的其他会员一样，也在声援公社的

宣言《佛罗伦萨国际民主协会致巴黎公社的公民们》上签了名。——第

２５１页。

２５３ 据卡菲埃罗报告，斯·卡普卢索因１８７０年初那不勒斯支部发起的罢工

而遭到短期监禁后，放弃了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信念。——第２５２

页。

２５４ 丹尼尔逊曾要求马克思将总委员会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文件转寄给

他，为了保密起见，经柏林转递，信封上写：“留邮局待领，基尔施包姆先

生收。”——第２５６页。

２５５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信是以马克思在自己的摘记本上所写的书信

内容记录的形式保存下来的。

马克思的信是对卡隆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５日给荣克的信的答复，卡隆

在信中谈到，新奥尔良国际共和主义俱乐部打算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该

俱乐部曾作为第十五支部加入国际。——第２５７页。

２５６ 指１８７０年《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

德文第二版。——第２５９页。

２５７ 指１８７１年７月《人民国家报》刊载的、后来印成小册子的波克罕的著作

《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ＺｕｒＥｒｉｎｎｅ

ｒｕｎｇｆüｒ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Ｍｏｒｄｓｐａｔｒｉｏｔｅｎ．１８０６—１８０７》）和６月、７月该报

刊登了发行广告的奥·倍倍尔的小册子《我们的目的》（《Ｕｎｓｅｒｅ

Ｚｉｅｌｅ》），以及约·狄慈根的著作《社会民主主义的宗教》（《Ｄｉｅ Ｒｅｌｉ

ｇｉｏｎ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第２５９页。

２５８ １８６５年９月２５—２９日在伦敦召开了预备性的代表会议，以代替原定

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关于延期召开代表大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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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代表会议的决定是总委员会在马克思坚决要求下通过的。马克思

认为，国际的各个地方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还不够巩固。

按照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年）的决定，国际工人协会的应届代表

大会应该在巴黎举行。但是在法国，波拿巴政府对国际各支部进行的

警察迫害，使总委员会不得不把应届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改为德国的

美因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８６页）。普法战争的

爆发使得这次代表大会不可能召开；在法国内战时期国际会员受到残

酷迫害，特别是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这种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在这

种条件下召开代表大会也是做不到的。根据这样的情况，大多数国家

的联合会都主张把代表大会推迟，并授权总委员会考虑确定召开代表

大会的日期。同时，由于必须采取便于促进国际思想上的团结和组织

上的巩固的共同决定，由于同巴枯宁派和其他加紧进行分裂活动的宗

派主义分子的斗争势在必行，另外还有些其他的紧迫任务，因此就需要

所有国家的国际代表举行一次代表会议。还在战争时期，从１８７０年８

月２日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总委员会里提出了代表会议的问题。但

是直到１８７１年夏天才有了召开这种代表会议的现实可能性。大多数联

合会都同意总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应该召开国际工人协会秘密代表会议

的主张。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５日总委员会会议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决定于９

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在伦敦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而

斗争的重要阶段，这次会议是在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７—２３日举行的。代表会

议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决议是第九项决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该决议宣布，必须在每个国家建立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独立

的无产阶级政党。——第２６０、２７０、２９９页。

２５９ 巴枯宁主义者罗班在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５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关于巴枯

宁主义的同盟和国际的关系问题，因为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部的代表

吴亭在日内瓦的一次发言中宣布，同盟从来没有被接受加入国际。

在总委员会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和１８６９年３月９日的决议（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８２—３８４、３９３—３９４页）中，同盟作

为国际组织确实被拒绝接受；但是，在其自行解散的条件下，允许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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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加入国际，享受协会支部的权利。在宣布国际同盟自行解散以后，

总委员会接受了它的称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日内瓦支部加入国

际。总委员会在７月２５日会议上研究这个问题时确认，同盟的日内瓦

支部曾被接受加入国际。但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议，在这次会议

上决定，将在代表会议上审查关于同盟领导人是否履行在接受其支部

加入国际时所提出的条件问题，破坏这些条件就使同盟的组织置身于

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第２６０页。

２６０ 指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３日《人民罗马》第２０号上发表的马志尼的文章《告意

大利工人书》；这篇文章是卡菲埃罗寄给恩格斯的。——第２６２页。

２６１ 卡普卢索攫取了那不勒斯支部成员为支援包括卡普卢索本人在内的四

个被捕同志而募集的三百里拉，他本来只应得到捐款的四分之

一。——第２６２页。

２６２ 和平和自由同盟 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

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１８６７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

级和平主义的组织；１８６７—１８６８年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起初，同

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

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

在群众中散布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由于邀请国际

支部及其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领导人参加同盟成立代表大会，总委员会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于１８６７年８月１３日通过决议，不正式参加和平和

自由同盟的代表大会，并在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反对任何主张正式参

加的建议。但建议国际会员以个人的资格参加同盟的代表大会（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２３１、６１２—６１３页）。—— 第２６５

页。

２６３ 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卡菲埃罗在１８７１年８月３１日《自由思想》和其他

意大利报纸上发表了该信的部分内容（到“总委员会在星期二的会议上

……”以前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１８—４２０

页）。——第２６８页。

２６４ 马志尼的意大利信徒因总委员会讨论国际巴黎支部中的冲突问题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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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５年４月退出总委员会。资产阶级分子企图利用记者昂·勒弗尔同

蒲鲁东分子弗里布尔、托伦等人之间的冲突，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总

委员会对这个冲突进行讨论后，通过了马克思所写的决议（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９１—９２页）。——第２６８页。

２６５ 在路·勃朗的著作《一八四八年革命史》第二卷中有一种说法，即波拿

巴派积极参加了１８４８年六月事件，似乎该事件是由波拿巴派发起

的。——第２６９页。

２６６ 恩格斯这里引用的是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年）通过的关于组织

问题的决议第八项。这项决议根据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列为新

版组织条例第七条。——第２７０页。

２６７ 指计划出版审讯一批巴黎公社社员的第三军事法庭的记录一事。这次

审讯是梯也尔政府开始镇压巴黎公社社员的最初几次审讯之一。被告

中有公社社会保安委员会领导人和公社副检察长费雷、国民自卫军中

央委员会委员阿西、公社财政委员会代表茹尔德等人。审讯于１８７１年

８月７日开始，９月２日结束。两个被告，其中有费雷，被判处死刑，其余

的人被判处终身劳役、监禁和流放。

由于经费困难，出版计划没有实现。——第２７１、２７８页。

２６８ 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２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询问洛帕

廷的情况一事。丹尼尔逊在８月１２日（俄历７月３１日）给马克思的回

信中写道：

“关于洛帕廷的消息不是谣传。他的处境极为危险，可能是无可挽

救的。”

关于洛帕廷为营救流放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而来俄国期间遭到逮

捕的情况，见注２３２。——第２７５页。

２６９ 恩格斯寄给拉甫罗夫两份《东邮报》：一份是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９日第１４８

号，上面刊载了关于７月２５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其中有恩格斯关

于马志尼和国际的关系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

第６８７—６８９页）；另一份是８月５日第１４９号，上面刊载了关于８月１

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其中引用了马克思驳奥哲尔的发言（见《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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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６９１—６９２页）。——第２７６页。

２７０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由于参加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拉萨

尔分子进行诽谤而写给该协会的财务委员泰·科尔的。后来，拉萨尔分

子被开除出协会（见注８２和注３７０）。——第２７７页。

２７１ 指工人总联合会，它是匈牙利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组织；该联合会的活动

遍及匈牙利的首都——佩斯和匈牙利各个最大的工业城市。联合会进

行了社会主义宣传，领导了工人的罢工斗争。联合会的领导人（卡罗耳

·法尔卡什、安塔耳·伊尔林格尔、维克多·居耳菲尔迪）加入了国际

工人协会匈牙利支部，同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并且直接同马

克思有联系。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１日，联合会组织了声援巴黎公社的示威游

行。因此，政府解散了该联合会，而联合会的领导人和来自维也纳的奥

地利工人运动的代表一起，都被指控叛国而遭到逮捕。但是由于指控没

有任何证据，并且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被告都被宣告无罪。——第

２７８页。

２７２ 指对一批巴黎公社社员的起诉书，他们由第二军事法庭审讯。起诉书是

国家公诉人加沃上尉起草的，他在此以前不久才从疯人院出来（过了三

个月他又被送进精神病院，并在病院死去）。起诉书集中了反动报刊散

布的关于公社的荒谬绝伦的诽谤性的捏造。在起诉书中，３月１８日的

革命和巴黎公社被描绘成国际和“革命党”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阴

谋”。起诉书歪曲公社的革命行动，竭力把对公社社员的审讯变为“纵

火”、“偷窃”和“凶杀”的普通刑事案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７卷第４２２—４２３页）。——第２７９页。

２７３ 勒费夫尔于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４日给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写信，代表法兰

西共和国对他们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的演说表示

感谢（见注１６１），这封信发表于《交易所报》（《Ｂｏｒｓ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和《北德

总汇报》。在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７日《人民国家报》第１０１号上曾刊载此

信。——第２７９页。

２７４ 俾斯麦政府在１８７０年１２月逮捕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之后，着

手准备对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的审判，指控他们“图谋叛国”。对被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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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判于１８７２年３月在莱比锡进行（见注４５９）。——第２８０页。

２７５ 由于国防政府外交部长准备到伦敦去参加即将召开的修订１８５６年巴

黎条约中有关黑海中立条文的国际会议，雷特兰热尔向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发出了呼吁。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７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长

篇发言，揭露法夫尔和整个国防政府的反革命行动（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６６５—６６６页）。——第２８０页。

２７６ 俄国女革命家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托马诺夫斯卡娅）曾积极参加

巴黎公社，她在公社期间以及公社被镇压以后，在为马克思和总委员会

同法国的国际会员进行联系方面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第２８１页。

２７７ 在１８７１年８月审判一批公社社员时，对公社财政委员会的代表茹尔

德，除了提出其他罪状之外，还根据警察机关伪造的文件提出放火烧财

政部大厦的控告。——第２８２页。

２７８ 指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伯·贝克尔和阿·戈克的演说。伯·贝克

尔于１８６５年被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柏林组织，他于１８７１年８月

１２日发表了１８６５年期间的信件，标题是《关于普鲁士政府社会主义的

历史》。

１８７１年８月９日发表了戈克致《士瓦本信使报》（《Ｓｃｈｗａｂｉｓｃｈｅ

Ｍｅｒｃｕｒ》）编辑部的冗长声明，声明赞扬小土地所有制。——第２８３页。

２７９ 指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共同反对国际的行动，这种行动在巴黎公社失败

以后特别加强了。关于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进行的逮捕，见注７１、

注３２６和３４９。

１８７１年春天和夏天，西班牙政府对工人组织和国际支部采取了镇

压措施；因此，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莫拉、莫拉哥和罗伦佐被迫流

亡里斯本。——第２８４页。

２８０ １８７１年６月，由于圣加伦纺织工人劳动条件极端恶劣，在上浆工和企

业主之间发生了冲突。工人们要求缩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企业主不仅

拒绝接见工人代表团，而且解雇了国际的会员。罢工得到了国际瑞士组

织的支持，因而工人们一直坚持到１８７１年９月。在政府当局干预冲突

之后，罢工以妥协告终。尽管工人们的要求没有全部得到满足，但是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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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对于巩固圣加伦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壮大那里的国际组织具有重大意

义。——第２８４页。

２８１ １８７１年８月３日，《纽约先驱报》刊登了伦敦记者关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０

日同马克思谈话的报道；这篇报道以恶劣的捏造手法转述了谈话内容。

由于《高卢人报》摘要转载了这篇报道，马克思把寄给《纽约先驱报》的

声明的副本寄给了《高卢人报》编辑；马克思的声明载于１８７１年８月

２７日《高卢人报》第１１４５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

４２８—４２９页）。——第２８５页。

２８２ 安·达威多夫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１日的信是对８月１５日恩格斯为请求支

援公社流亡者而给他的信的答复；信中附有一张四英镑的支票。恩格斯

的信没有找到。——第２８６页。

２８３ 马克思的这封信稿是写在当时住在英国的美国激进派作家康韦的信的

背面。康韦在信中问到，能否列席国际总委员会的最近几次会议。——

第２８７页。

２８４ 指提交给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关于国内情

况和国际组织活动的报告。——第２８９页。

２８５ 查理·科勒特是英国的激进主义者和伦敦《自由报》的编辑，曾在支援

巴黎公社流亡者方面与总委员会合作。他在１８７１年８月３０日的信中

请求马克思寄给他《资本论》第一卷的摘录或关于该书的评论，以便与

国际的宣言相比较，照他的话说，这些宣言的内容“引起他的不

安”。——第２９０页。

２８６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是恩格斯于１８６８年５—６月间写的，准备

在《双周评论》杂志上发表，但是被编辑部拒绝。原文手稿被保存下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１９２６年《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１期上（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２６—３５０页）。——第２９０页。

２８７ 指登在１８７１年８月３０日《泰晤士报》上的转载自《日内瓦报》的瑞士社

会民主党的报告，标题是《新的社会主义纲领》。——第２９１页。

２８８ 恩格斯的这封信稿是对伦敦一家公司的答复，该公司曾因麦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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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为创办印刷所打算取得贷款而征询恩格斯对他的意见。——第

２９１页。

２８９ 李卜克内西建议恩格斯接受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萨克森组织出席国

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委托书。见本卷第３１１页。——第２９２、３７１页。

２９０ 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夫人决定给他们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３日出生的儿子取名

为卡尔·弗里德里希·保尔，以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保尔

·施土姆普弗。为此，李卜克内西曾询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名

字。——第２９２页。

２９１ 工联伦敦理事会 首次于１８６０年５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出。伦

敦理事会领导着首都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

有影响。在伦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联合起来的各工联的领导人

——木工工联的克里默及其后的阿普耳加思，鞋匠工联的奥哲尔，泥水

匠工联的柯耳森和豪威耳，等等。

马克思从国际成立时起就跟工联领袖们的改良主义和行会局限性

作斗争，他力图把广大的英国工人群众引导到协会的队伍里来，设法使

工联的基层组织加入协会，并使工联伦敦理事会作为不列颠支部加入

协会。关于加入国际的问题，曾经根据总委员会英国委员们的动议在工

联伦敦理事会的许多次会议上加以讨论；１８６７年１月１４日工联伦敦

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但断然拒绝与

协会建立任何组织联系。此后，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它在总委员会委员

中的成员继续与国际保持接触。——第２９２页。

２９２ １８７１年９月８日李卜克内西在答复恩格斯对吸收伯·贝克尔参加《人

民国家报》的工作一事所提出的意见（见本卷第２８３页）时写道：编辑部

“需要有才能的人”；不过它准备“把绳子拴在脖子上”勒住伯·贝克尔。

恩格斯在《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补充）》一文（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７２—３７３页）中对于伯·贝克尔的著作

作了详细的评论。——第２９３、３１２页。

２９３ １８７１年９月９日《人民国家报》第７３号上刊登了一则简讯，提醒社会

民主党党员不要购买已在发售的关于巴黎公社的骗人的资产阶级小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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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并且通知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达成协议并在幸

存的公社委员的参加下，一旦必要的材料搜集齐全，即出版巴黎公社

史”。

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２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写公

社史，当然最好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准备译成各种文字的全史的出

版工作。９月１３日李卜克内西接到恩格斯的这封信以后向恩格斯解释

说，发表关于公社史的简讯，是为了答复许多人提出的询问。——第

２９３页。

２９４ １８７１年夏，俾斯麦和奥匈帝国首相博伊斯特采取了共同对付工人运动

的步骤。１８７１年６月７日，俾斯麦向德国驻维也纳大使施魏尼茨发出

一个紧急指示，建议他就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工人组织一事同奥地利

政府进行磋商；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７日，俾斯麦向博伊斯特送交了一件备忘

录，通知他在德国和法国所采取的反对国际的活动的种种措施。１８７１

年８月，德奥两国皇帝在加施坦会晤，１８７１年９月又在萨尔茨堡会晤，

在这两次会晤中专门讨论了关于共同对付国际的办法的问题。

意大利政府加入了反对国际的共同进军，这表现在１８７１年８月摧

毁那不勒斯支部和迫害协会会员，尤其是对泰·库诺的迫害上（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８４—８５页）。——第２９３页。

２９５ １８２２年１０—１２月在维罗那召开了神圣同盟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通

过了关于法国武装干涉西班牙（因此１８２３年在西班牙恢复了专制制

度）的决议并且延长了奥地利对意大利的占领。

１８１９年８月在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召开的德意志联邦代表

会议上制定了反动的决议，规定在德意志各邦都实行书报预检制度，对

大学实行最严格的监督，禁止大学生结社，成立迫害有反政府嫌疑的人

（所谓“蛊惑者”——见注７３）的中央侦查委员会。这些警察措施的倡导

者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

在二十年代，奥地利政府在意大利开始加紧迫害烧炭党人（资产阶

级阴谋革命家），这是由于他们参加了教皇国、皮蒙特等地区的革命发

动。三十年代初，由于反动派和奥地利军队的联合力量，烧炭党人作为

独立的团体已不再存在。——第２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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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６ 恩格斯大约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３—１５日在兰兹格特休养。——第２９４

页。

２９７ 这封信是马克思对１８７１年８月８日左尔格的信的答复，左尔格在信中

谈到，在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和企图在国际组织中巩固自己地位的

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发生了日益扩大的冲突。马克思提醒左尔格注意

中央委员会不要超越自己的权限。——第２９４页。

２９８ 马克思指的是总委员会１８６７年在伦敦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章

程》。——第２９５页。

２９９ 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建议所有支部向中央委员会提供自己成员及其

职业和地址的名单。华盛顿第二十三支部在回答中声明，它打算不同中

央委员会保持直接的关系，而同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保持直接的关系。

章程第六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６０１

页。——第２９５、３１５、３３５页。

３００ 由于得到关于马克思逝世的谣传，“世界主义协会”代表会议通过了一

项决议，决议中指出，马克思是“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的最忠实、最

无畏和最忘我的保卫者之一”。代表会议号召“加倍努力地保卫马克思

所英勇顽强地捍卫的那些权利”。

“世界主义协会”是七十年代初产生于美国、由小资产阶级和工人

组成的一个人数众多但存在时间不长的民主主义组织。国际工人协会

支部的成员也参加了该协会。１８７２年初，该协会解散。——第２９８页。

３０１ 指丹尼尔逊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２日（俄历８月３１日）给马克思的女儿爱琳

娜的信。——第２９８页。

３０２ 指吴亭、培列和赛拉叶在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上审查瑞士的冲突时对

巴枯宁分子罗班和巴斯特利卡的分裂活动所进行的揭发。９月１８日在

马克思住所举行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在代表会议９月２２日的会议

上，吴亭谈到罗班（１８７０年１月前曾参加《平等报》编辑部）１８６９—１８７０

年在日内瓦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以及后来罗班在巴黎时通过书

信支持瑞士分裂主义者的情况。——第２９９页。

３０３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写的关于１８７１年夏马克思的女儿们在法国遭受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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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机关迫害的信，曾由马克思寄给美国《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

辑部。这封信与马克思的附函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同时在该报上发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６６、７０４—７１５页）。——第

２９９页。

３０４ 马克思、燕妮·马克思和恩格斯自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８日至１０月３日在兰

兹格特休养。——第３００、６６３页。

３０５ 看来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是以秘密的方式告诉拉甫罗夫关于组织救济巴黎公

社流亡者的情况。下面谈到的关于在伦敦的部分法国流亡者的不体面行为，

大概是指公社流亡者协会（见注３６４）妄图掌握总委员会募集的捐款的

分配权和篡夺对总委员会法国委员的领导。——第３０１页。

３０６ 培列在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８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请求急速寄去国际伦敦代

表会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７卷第４５９—４６０、４６２—４６５页）。——第３０２页。

３０７ 指在美国的德国人第一支部为公社流亡者募集而寄给总委员会处理的

四十二英镑。由于出席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９日总委员会会议的伦敦公社流

亡者协会（见注３６４）代表团要求总委员会做关于流亡者基金分配情况

的报告，根据恩格斯的建议，曾通过一项决议：不承认捐助者以外的任

何人有权监督国际总委员会。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６日总委员会会

议上坚持，这些钱只能由总委员会在最需要救济的那些公社流亡者中

间来进行分配。——第３０２页。

３０８ 这封附函是恩格斯连同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６９页）一起寄出的。这是恩格斯给《人民报》

编辑恩·比尼亚米的第一封信，该信曾和决议一并发表于１８７１年１０

月１９日《人民报》第１２２号。——第３０３页。

３０９ 这封信是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公用笺写的，在这张信纸上还抄

写了关于涅恰也夫的决议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

第４７０页）。在英国报纸上，关于涅恰也夫的决议没有发表。——第

３０４页。

３１０ 指巴枯宁派打算在苏黎世的俄罗斯和斯拉夫大学生中建立同盟小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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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看来马克思是从约·菲·贝克尔那里得到关于此事的消息的。最

后成立俄罗斯人小组以及斯拉夫人小组（“斯拉夫人之幕”）是在巴枯宁

到苏黎世之后，即１８７２年春天至夏天。

荣克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８日在回答马克思的询问时指出，巴枯宁派企

图组织斯拉夫人支部，以对抗国际的俄国支部。——第３０５页。

３１１ 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没有必

须遵守的效力，因此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１年１０月的一系列会议上批准了

代表会议的决议并且委托马克思准备以总委员会致国际的各联合会和

支部的通告信形式予以发表。

为了救济贫困的公社流亡者，总委员会让这些流亡者中的排字工

人印刷国际的许多文件，其中包括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英文本和法文

本。出版工作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和１２月完成。

代表会议决议的德文本是在德国出版的。——第３０６、３１０、３１１页。

３１２ “道德协会”是普鲁士爱国团体之一，于１８０６年普鲁士被拿破仑法国战

败之后创立。它联合了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协会的宗

旨是宣传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的思想，支持在普鲁士进行温和的自由

主义改革。１８０９年，普鲁士国王应拿破仑的要求取缔了道德协会。然而

协会继续存在，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第３０７页。

３１３ 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２日给恩格斯的信里附有一张委托书，上

面写着：

“鉴于正在准备对我们提出诉讼，指控我们犯了叛国罪，我们不能

出席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现将萨克森会员发给我们的委托书转给

伦敦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公民。

奥·倍倍尔 威·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２日于莱比锡”。

——第３１１页。

３１４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７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工人协会》的

文章（没有署名），文章概括了国际自１８４８年以来的前期历史。文章在

结尾中写道：协会的宗旨自成立时起就是“工人阶级的彻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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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第３１３页。

３１５ 指巴枯宁派在汝拉建立的一些支部。在总委员会拒绝接受国际社会主

义民主同盟的公开组织加入国际以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６卷第３９３—３９４页），巴枯宁派除了建立秘密的同盟之外，还建立

了几个作为国际支部公开存在的小组，其中包括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

盟”的日内瓦支部和瑞士汝拉的几个支部。在拉绍德封召开的罗曼语区

联合会代表大会上（１８７０年４月４—６日），巴枯宁派依靠这些支部取

得了表面上的多数，并企图攫取整个联合会的领导权，因而引起了分裂

（见注６）。关于这次分裂的问题曾在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上进行了讨

论，并作出了有利于真正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解决；巴枯宁的委

员会被建议定名为汝拉联合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

第４６２—４６５页）。１８７１年８月６日“同盟”日内瓦支部自行解散后，在桑

维耳耶代表大会（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２日）上组成为汝拉联合会的汝拉各

支部，实际上成为巴枯宁派在国际里公开存在的中心。——第３１３页。

３１６ 恩格斯寄来的材料，以下述简讯的形式发表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５日《人

民国家报》第９２号上：“社会主义在意大利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下

面列举的国际在意大利的机关报就是证明：

《意大利无产者报》，都灵，每周出版两期；

《玫瑰小报》，米兰，日报；

《人民报》，洛迪，周报；

《自由思想》，佛罗伦萨，周报；

《罗曼尼亚人报》，帕尔马，周报；

《政论家报（契切罗瓦基奥报）》，罗马，日报；

《平等》，西西里岛吉尔真提，周报；

《意大利工人报》，西西里岛卡塔尼亚，周报。

下面是我们尚不知是否已开始出版的报纸：

《人民呼声报》，佛罗伦萨；

《斯巴达克报》，罗马，日报。”——第３１３页。

３１７ 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委托总委员会为英国成立一

个联合会委员会。从国际成立以来直至１８７１年秋，这个委员会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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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由总委员会代行的。１８７１年１０月，英国各支部的代表和加入国际

的一些工联的代表组成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一开始在委员会的领

导中就产生了一个以总委员会书记黑尔斯为首的改良主义集团，这一

集团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力图在英国使不列颠委员会和总委

员会分庭抗礼，同时还反对总委员会在爱尔兰问题上所奉行的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政策。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主

义分子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并同巴枯宁分子一起大肆诽谤总委员

会和马克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革命派（维克里、杜邦、赖利、默

里、米尔纳、列斯纳等人）积极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７２年１２月初，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发生分裂；委员会中一部分仍然忠于海牙代表大

会决议的人组织成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并同已经迁到纽约去的总

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列颠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方面给予了积极的帮助。改良主义者妄想左右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的企

图以失败告终。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实际上存在到１８７４年底。它的活动随着整个

国际活动的停止以及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暂时胜利而停止

了。——第３１３、３７３、３８５、４７５页。

３１８ 在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埃卡留斯被任命为总委员会美国

书记（不管法国人支部）。——第３１５、４７４页。

３１９ 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白拉克、邦霍尔斯特、施皮尔和其他等

人的审判是１８７１年１１月在不伦瑞克地方法院进行的。根据法院的判

决，被指控破坏“社会秩序”的白拉克和邦霍尔斯特被判处十六个月的

监禁。但是由于根据不足，最高上诉法院不得不撤销这个判决，将监禁

期限由十六个月减为三个月，并把审前羁押时间计算在内，这实际上等

于宣布被告无罪。——第３１６、３２２、４４９页。

３２０ 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７日，总委员会通过了在美因兹召开国际第五次例行代

表大会的决议。但是，由于１８７０年７月爆发了普法战争，会议未能召

开。在取得了地方组织的同意后，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３日正式把

例行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推迟到“适当的时候”。——第３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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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马克思作的勘误表原稿没有标题。他标的页码和脚注码是按１８６７年出

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编号。在附件里列举的所有意思上

的修改和印刷错误的更正，马克思在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出版《资本论》第一

卷德文第二版时都已作了处理，并进行了一些细小的文字上的修改，与

修改相应的地方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中为：第１２８

（脚注６７）、１４２—１４３（脚注７８）、２５１、２６１—２６２、３４３（脚注２０５ａ）、３６３、

３６４、３７４（脚注２６）、４２７、６６６（脚注６０）、７３４页。——第３１８页。

３２２ 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 是由一部分法国流亡者于１８７１年９月在伦敦组成

的。支部的领导同在瑞士的巴枯宁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他们勾结起

来行动，同他们一起攻击国际的组织原则。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章程发

表在该支部的机关报《谁来了！》上，这一章程在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４日总

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被提交给总委员会，并交由总委员会的一个专门

委员会来审查。在１０月１７日的会议上，马克思代表该委员会做了关于

支部章程的报告，并提出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

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７１—４７４页）。在决议

中指出，支部章程的某些条文与共同章程抵触，这使它加入国际发生困

难；建议支部修改这些条文，以适应国际的章程。支部在１０月３１日的

信中声明不同意总委员会的决议，并对总委员会进行了攻击，对总委员

会的一般权力提出异议。支部的答复经委员会讨论后，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

７日被提交总委员会讨论。法国通讯书记赛拉叶提出了马克思写的决

议案，这个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９９—５０４页）。以后支部便瓦解为几个小组。——第

３２０、３３５、３５９、３６１、３９３、４０１、４１８、６６９页。

３２３ 指一批参加公社的法国流亡者，他们同瑞士的巴枯宁派（阿·克拉里

斯、贝·马隆、茹·盖得、安得列·莱奥）勾结在一起。１８７１年９月，这

些法国流亡者同原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成员一起建立

了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见注４０９）。——第３２１、３４８页。

３２４ 在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２日上午的会议上讨论了由德·巴普提

出的比利时代表关于限制每个国家在总委员会里的代表人数的建议；

德·巴普表示担心，总委员会可能会被巴黎公社委员所占据。马克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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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德·巴普的意见，因为根据国际的共同章程，总委员会有权吸收一

切国家的工人。

讨论之后，代表会议批准了所有早先参加总委员会的公社委员为

总委员会委员。——第３２１页。

３２５ 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以后，国际地方组织的章程开始由总委员会批

准。批准前，先由总委员会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６日为准备新版共同章程和

组织条例而成立的委员会进行审查，参加该委员会的有马克思、荣克

和赛拉叶。经委员会审查之后，地方组织的章程是否符合协会共同章

程的基本原则，由马克思向总委员会提出报告。１８７２年１月２日，总委

员会通过决定把这个临时委员会改为审查章程的常设委员会。在某些

情况下，关于地方组织的章程问题由各该国的通讯书记向总委员会报

告。——第３２１页。

３２６ 指不伦瑞克法院的起诉书（见注３１９），马克思把它同维也纳法院于

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６日对被指控叛国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伯温德、莫

斯特、安·肖伊等人的判决相比较。根据这个判决他们被判五年、六年

和更多年限的严格监禁，每月还有一天挨饿。——第３２２页。

３２７ 指布朗特尔·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即前宪章派。

他们提出了奥勃莱恩的建立交换银行的空想计划，在交换银行

中，生产者可以用他们供给商店的成品取得交换证券。按照他们的

计划，工人们应以所得的证券在专门的生产合作社中换取产品。在他们

看来，实行这种生产合作社制度，就会使工人摆脱资本主义的奴

役。——第３２３、３３１页。

３２８ 在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成立以前，总委员会与美国的国际各支部的

联系是通过受总委员会委托的当地常驻通讯员。给齐·迈耶尔和奥·

福格特的委托，是１８６８年９月２９日由总委员会批准的。——第３２４、

３３１页。

３２９ 这封信是恩格斯同国际米兰支部的组织者泰·库诺通信的开始。库诺

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他来到米兰，在一个大企业“埃耳韦蒂卡”工

厂担任工程师职务以后，试图寻找国际支部，以便参加工作。１８７１年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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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日，库诺写信给总委员会意大利通讯书记恩格斯，说明自己的情

况，并请求帮助他同米兰以及意大利的国际会员建立联系。—— 第

３２４页。

３３０ 恩格斯于１８７１年７—８月通过卡菲埃罗同《玫瑰小报》建立了联系；在

这期间，该报发表了总委员会的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恩格斯的《马志

尼反对国际的言论》一文的一部分（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３日第２５５号）、《关于

开除杜朗的决议》（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０日第２９２号）、《总委员会关于涅恰

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３日第３０６号），这些文件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１８—４２０、４６９、４７０页。——第

３２５页。

３３１ 朱·加里波第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写信给著名的马志尼派活动家、《人

民罗马》编辑朱·佩特罗尼，他在信中声明不同意马志尼攻击公社和国

际的行为。恩格斯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７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传达了该信的

内容，指出该信“将在意大利产生巨大的影响”。恩格斯在得到意大利

报刊发表的这封信之后，将它译出，几乎全文收入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１日

《东邮报》上刊登的总委员会会议报道内。——第３２５页。

３３２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５日巴黎东部支部书记梅尼埃写信给总委员会，请求支

持巴黎首饰工人为争取缩短劳动日而打算开展的斗争；马克思把这封

信寄给了荣克。马克思致梅尼埃的信没有找到。从梅尼埃１１月２７日的

回信中可以知道马克思给梅尼埃的信的内容；梅尼埃在信中对于答应

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且通知说，罢工没有举行。——第３２６页。

３３３ 指为公社流亡者募捐。为此目的，总委员会曾向英国的资产阶级激进派

发出呼吁，其中包括议员查·迪耳克。——第３２９页。

３３４ 指提名巴黎公社活动家弗·库尔奈为总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根据赛

拉叶提议、恩格斯附议，库尔奈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１日的会议上被一致

选为总委员会委员。——第３２９页。

３３５ 于贝尔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９日的信中把《谁来了！》编辑部即将改组的消

息告诉了马克思，并建议与马克思亲近的法国国际会员和公社流亡者

参加该报编辑部。——第３２９、３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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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６ 指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关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份的工作报告。——第

３３０页。

３３７ 指纽约德国人第一支部，它是在美国的国际最老的支部，来源于德国革

命流亡者１８５７年创立的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中起重大作

用的是一批以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马克思的战友。俱乐部的成

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中起了领导作用。１８６９年１２

月，该联合会参加了国际，取名第一支部。第一支部对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者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在美国的国际组织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

争，它坚定地支持总委员会反对巴枯宁派、拉萨尔派和工联派的斗

争。——第３３１、４２１页。

３３８ 纽约第十二支部（以及第九支部）是企图利用在美国的国际来实现其资

产阶级改革纲领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创立的。在总委员会拒绝承

认它是美国的领导支部之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

７１６页），第十二支部把一切小资产阶级分子联合在自己周围，掀起了

反对总委员会的运动。这引起了美国的无产阶级支部和小资产阶级支

部的分裂。总委员会于１８７２年３月把第十二支部开除出国际（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５６—５９页），此决定于１８７２年９月得

到海牙代表大会的批准。——第３３１、６６９页。

３３９ 互助主义派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蒲鲁东主义者的自称。他们提出了

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计划：用组织互助（如建立合作社、互助会

等）的办法来解放劳动者。——第３３３页。

３４０ 指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下列决议：《关于各国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

（第二项决议第１、２、３条）；《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第九项决议）；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第十六项决议）以及《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

分裂》（第十七项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

４５１—４５２、４５４—４５６、４５８—４５９、４５９—４６０页）。——第３３４、３４９页。

３４１ 马克思指的是安得列·莱奥１８７１年在和平同盟洛桑代表大会上的发

言，莱奥在发言中把费雷和里果称为公社的仿佛曾要求采取血腥措施

的凶险人物，而当时费雷被关在狱中。——第３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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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６日《谁来了！》第３９号上刊登了１１月１１日法国通讯书

记赛拉叶以总委员会的名义致该报编辑韦梅希的信，信中指出，总委员

会对该报根据非正式来源刊登伦敦代表会议决议一事不负责任。赛拉

叶还指出对特别决议所作的歪曲；这项决议说：“德国工人在普法战争

期间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

４５７页）

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十五名成员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９—２０日《谁来

了！》第４２号上发表了《抗议书》，作为对赛拉叶的信的答复。他们怀疑

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法国代表和总委员会法国委员的权力，并且反对

赛拉叶本人。他们对上述决议进行露骨的沙文主义性质的攻击。——

第３３５页。

３４３ 指１８７１年１１月由巴黎公社流亡者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伦敦法语支

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８日该支部通过了章程，并于１８７２年２月得到总委

员会的批准。根据这个章程，任何国家的公民，凡承认国际工人协会的

原则，均可成为该支部的成员。支部的领导是由七名委员组成的委员

会，其职责是与总委员会保持联系，积极宣传国际的思想。伦敦法语支

部的成员中有马格里特、勒穆修、沃尔弗斯等，该支部支持总委员会反

对一部分法国流亡者（韦梅希等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斗争。——第

３３５、３４９、３６１、３８５页。

３４４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于１８７２年３月底出版，其印数在当时来

说是相当多的，共三千册。《资本论》很快就销售一空，这出乎沙皇书报

检查机关的意料之外，沙皇书报检查机关所以允许发行这本书完全是

基于下述原因，即认为《资本论》是“很少人能理解的著作”。马克思非常

称赞的《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本是由洛帕廷和丹尼尔逊翻译的。——第

３３５、４７８、４８８、６７９页。

３４５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７日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审查了替法国警察机关效劳、

并以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领导者之一的身分混进国际的杜朗进行间谍

活动的问题。杜朗同警察官员的来往信件曾被提交总委员会。按照警察

机关的指示，杜朗应该打入伦敦代表会议充当密探，并且钻进总委员

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是由恩格斯起草并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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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６９页）。——第３３５、３４７

页。

３４６ 国际贝济埃支部和佩泽纳斯支部曾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３日写给赛拉叶

一封信，揭发布斯凯是在警察局服务的人，要求把他开除出国际。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中引用了这封

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４２９—４３０页）。——第

３３５、３５０、３８６、３９６页。

３４７ 《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是由国际巴黎支部成员沙·凯累尔翻译

的。凯累尔于１８６９年１０月着手工作。他曾把译稿寄给马克思，马

克思作了修改；到１８７０年４月大约已有四百页译稿。凯累尔参加了巴

黎公社，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与巴枯宁派关系密切，因而马克思和

他断绝了来往。《资本论》第一卷完整的法译本是由约·鲁瓦完成

的。——第３３６页。

３４８ 指《国际工人协会那不勒斯支部的报告》（《ＲｅｌａｚｉｏｎｅｓｕｌｌａＳｅｚｉｏｎｅ

Ｎａｐｏｌｅｔａｎａｄｅｌ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ｚｉｏｎ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ｉＬａｖｏｒａｔｏｒｉ》）。在卡·

帕拉迪诺１８７１年１１月写的这份文件中叙述了那不勒斯工人运动的

状况以及那不勒斯支部的创建经过和活动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时利用了《报告》中的某些

事实。——第３３８页。

３４９ 国际那不勒斯支部于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０日被警察破坏。——第３３９页。

３５０ 恩格斯大概指的是日内瓦代表大会接受了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会议

（见注２５８）提出的、由总委员会制订的议事日程这一事实。——第

３３９页。

３５１ 指伦敦代表会议任命的由马克思、瓦扬、韦雷肯、麦克唐奈和埃卡留斯

组成的关于瑞士冲突问题（见注６）的委员会。恩格斯也参加了该委员

会的工作。马克思所说的会议是在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８日召开的（马克思在

这个会议上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４３—

４４４页）。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１日马克思在会议上作了关于这个委员会的工

作总结，会议一致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决议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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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５９—４６０、４６２—４６５页）。由于罗班企图破坏该

委员会的工作，总委员会在一系列会议上研究了把他开除出总委员会

的问题。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７日，罗班被开除出总委员会。——第３４５、６６４

页。

３５２ 马克思在这里讥讽地使用了一个通行的用语：“象安息人那样逃跑”

（《ｆｕｉｒｅｎＰａｒｔｈｅ》）。安息人的作战战术就是以伪装逃跑来突然转入进

攻。——第３４５页。

３５３ 马克思指的是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第四卷的一个情节：巴汝奇

同一个与他搭乘同一只船的卖羊人吵了一架，然后向这个卖羊人买了

一头名叫罗班的羊（罗班在法国是羊的传统绰号），并把它推到水里，于

是整个羊群都跟着它跳下了水。——第３４６页。

３５４ 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章程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８—９日《谁来了！》第６

号。——第３４６页。

３５５ 关于总委员会同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相互关系，见注３２２。——第

３４７页。

３５６ 指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９—２０日《谁来了！》第４２号上

发表的《抗议书》（见注３４２）。——第３４８页。

３５７ 指拉·里果发表在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１日《祖国垂危报》第６２号上的《密

探》一文，该文指出，舒托被警察局的奸细利用来建立秘密的工人团

体。——第３４８页。

３５８ 指朗德克向警察局长比埃特里所作的声明，见《对巴黎国际工人协会的

第三次审判》１８７０年巴黎版第４页（《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ｐｒｏｃèｓ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àＰａｒｉ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０，ｐ．４）。——

第３４８页。

３５９ 指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日起在《谁来了！》上连载的阿列克西斯·贝讷维

耳的长篇小说《人间秽行》。——第３４８页。

３６０ 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谁来了！》第４６号上发表的西卡尔

１１月２２日就韦梅希侮辱公社委员茹尔德写给韦梅希的一封措辞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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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第３４９页。

３６１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在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通

过了桑维耳耶通告——《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联合会的通告》（《Ｃｉｒｃｕ

ｌａｉｒｅàｔｏｕｔｅｓｌｅｓ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

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这个旨在反对总委员会和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通告，用

关于政治冷淡主义和支部完全自治的无政府主义教条来对抗代表会议

的决议，它还包含了对总委员会的活动的诽谤性攻击。在通告中巴枯宁

派建议所有联合会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来重新审查国际的共同章程

和谴责总委员会。——第３４９、３６７、３７１、３７５、３８２、３９４、３９９、４０４、

４０９、４１７页。

３６２ 恩格斯给拉法格的这封信附在马克思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４—２５日给保尔

·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信中。——第３５１页。

３６３ 这封信是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公用笺写的。马克思给巴拉舍维

奇 波托茨基的信是在第三厅的档案里发现的。尤·巴拉舍维奇是第三

厅在伦敦的秘密间谍，他在伦敦冒充波兰流亡者阿·波托茨基伯爵，曾

写信给马克思表示愿意为在波兰人和俄国人中推销国际的文件效

劳。——第３５２、３５３页。

３６４ 公社流亡者协会是１８７１年７月在伦敦成立的，后来同１８７１年法国人

支部（见注３２２）发生密切联系。该协会企图掌握总委员会为流亡者募

集的捐款的分配权。协会的领导人特伊埃（书记）、梅洛特、鲁耳埃、奥

布律、杜律等企图同其他国家的国际组织建立直接联系，以便越过总委

员会，从他们那里得到为流亡者募集的捐款或有关寄给总委员会的钱

数的情报。１８７２年初，公社流亡者协会改为互助会。——第３５４页。

３６５ １８７１年８月１日麦克唐奈被选为总委员会爱尔兰书记。他的任务是不

仅在爱尔兰，而且在英国工厂里工作的爱尔兰人中宣传国际的思想。麦

克唐奈的工作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大力协助，结果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７２年

在英国的许多城市里建立了国际爱尔兰支部。——第３５４页。

３６６ 指拉甫罗夫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６日和１１月９日给恩格斯的信。——第

９５７注  释



３５６页。

３６７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３日拉法格把梅萨１１月２８日给他的信转寄给了马克

思。梅萨在这封信里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认为，放弃参加投票

是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并使之形成独立政党的唯一方

法。——第３５８页。

３６８ 指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７日《解放报》第２４号上发表的《国际的政策》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该报编辑部赞同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

动的决议，但同时声称，在西班牙放弃政治斗争暂时是必要的。１８７１年

１２月３日《联盟》（第１２０号）转载了这篇文章；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４日

《平等报》第２４号也转载了这篇文章的大部分。——第３５８、３６３页。

３６９ 指恩格斯写的《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关于国际的若干文章给意大利几家

报纸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５１１—

５１３页），这是对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６日《人民罗马》第３８号和１１月２３日

第３９号上马志尼的《关于国际的文件》的一系列文章的回答。根据恩

格斯在草稿中的记载，他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５—７日曾把这篇文章寄给

《人民罗马》、《口令报》（《ＩｌＭｏｔｔｏ ｄ’ｏｒｄｉｎｅ》）、《契切罗瓦基奥

报》（《ＩｌＣｉｃｅｒｕａｃｃｈｉｏ》）、《平等》、《人民报》、《意大利无产者报》和

《玫瑰小报》。——第３５９页。

３７０ 参加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拉萨尔分子，在１８７１年伦敦

代表会议之后，同巴枯宁分子和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见注３２２）中的

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一起反对贯彻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总委员会。

拉萨尔分子否认代表会议的决议，设法使该协会退出国际。１８７１年１２

月３日和８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６７号和第６９号上曾刊登施奈德

尔和维贝尔的一些诽谤性文章，文章声明伦敦代表会议的召开是“非法

的”，它的决议和总委员会的权力“没有法律效力”等等。在施奈德尔

的文章中还发表了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十五人的《抗议书》（见注３４２），

施奈德尔称这些人是“巴黎公社的真正代表”。由于拉萨尔分子的这一

行为，该协会于１８７１年１２月开除了他们，并声明完全支持总委员会和

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第３６１、３８０、４０５页。

０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３７１ 指１８６９年９月５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０５号上发表的弗兰克尔给

李卜克内西的公开信，信中批评李卜克内西１８６９年７月２５日在维也

纳工人大会上的发言。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日和３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第６６号和第６７号重新发表了这封信。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８

日的信里请恩格斯说服弗兰克尔对重新发表这封信提出公开抗

议。——第３６１页。

３７２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９日《人民国家报》在“政治评论”栏里驳斥了资产阶

级报刊关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迪耳克是国际代表的胡说，并认为此

人是一个“自由派的饶舌家”。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０日《新社会民主党人

报》第７０号发表了一篇反对《人民国家报》的短评，拉萨尔派的这家

机关报宣扬说，似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已把迪耳克选为国际的名誉

会员。——第３６２页。

３７３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８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６９号发表了一篇反映拉萨

尔观点的丹麦通讯。因此，李卜克内西请求恩格斯在丹麦为《人民国家

报》物色一名通讯员。——第３６２页。

３７４ 看来是指国际日内瓦联合会在讨论伦敦代表会议总结时的斗争。１８７１

年１１月２３日在日内瓦国际会员大会上，培列做了关于伦敦之行和代

表会议决议的报告；在巴枯宁分子的压力下没有通过任何决议。在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日的大会上，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三十个日内瓦支部的

代表否决了马隆、勒弗朗塞和奥斯丁提出的巴枯宁派的决议草案，并且

通过了一项完全拥护代表会议决议的决议。——第３６２页。

３７５ 指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小组（这些小组于１８６５年秋成立了伦

敦的法国人支部）领导人皮阿的冒险性和挑拨性的活动（见注２６）。皮

阿利用这个支部来组织要求处死拿破仑第三等等破坏国际威信的示威

游行，并在法国散发他们的宣言。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０日，总委员会通过了

一项决议，正式声明国际工人协会与这个法国人支部划清界限（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８５页）。——第３６３页。

３７６ 劳拉·拉法格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２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以及保尔·拉法

格在同一天给恩格斯的信中，都说到了他们与法国出版者莫·拉沙特

１６７注  释



尔关于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初步谈判的结果。劳拉说：拉沙特

尔赞同用法文出版《资本论》的主张，并询问出哪种版本比较好，是普

及本（三个法郎）还是精装本（六个法郎），同时还说，开始大约需要

四千法郎，作者应付半数。拉法格接受了这些条件，并用自己的钱交付

了这笔款项。——第３６５、３８５页。

３７７ 指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５日发表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报》上

的桑维耳耶通告（见注３６１）。——第３６６页。

３７８ 三十个日内瓦支部的决议是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日在国际日内瓦各支部会

议上通过的。这项决议批驳了巴枯宁主义的桑维耳耶通告，表示完全拥

护总委员会的活动，赞同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恩格斯还给拉法格

寄去了谴责巴枯宁派分裂行动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桑维耳耶

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ＲéｐｏｎｓｅｄｕＣｏｍｉｔéｆéｄéｒａｌ

ｒｏｍａｎｄ àｌ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ｉｒｅｄｅｓ１６ｓｉｇｎａｔａｉｒｅｓ，ｍｅｍｂｒｅｓｄｕＣｏｎｇｒèｓｄｅ

Ｓｏｎｖｉｌｌｉｅｒ》）。拉法格将这些揭露巴枯宁派对总委员会的诽谤的文件发

表在１８７２年１月１日和７日《解放报》第２９号和第３０号上。——第

３６６、６６９页。

３７９ 指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年）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扩大了

总委员会的权力。第五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拒绝接受新支部的权力，第

六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暂时开除个别支部的

权力。这些决议在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之后载入组织条例，它们遭到

巴枯宁派的攻击。——第３６７、３７９、３９１页。

３８０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底，《德意志总汇报》发表了一篇关于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

议的报道，其中引用了代表会议的决议。爱琳娜·马克思受马克思的委

托，于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９日通知李卜克内西说，该报发表的这个决议是

伪造的（见本卷第６７３页）。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３０日，《人民国家报》在

“政治评论”栏内揭露了这一伪造行为。

恩格斯根据普鲁士政治警察局长施梯伯的名字，把这一伪造物称

为“施梯伯之歌”。施梯伯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年）的主要证人，

曾进行卑鄙的伪造。——第３７０、６７３页。

２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３８１ 联邦议会 是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

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是履

行中央政府职能的，而是起反革命的作用的，它干预德意志各邦内部事

务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镇压各邦发生的革命运动。在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

时期，联邦议会和德意志联邦一起不再存在了。——第３７１页。

３８２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４—２５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

会代表大会在讨论桑维耳耶通告（见注３６１）时不支持瑞士无政府主义

者提出的立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要求，但同时委托比利时联合会委

员会拟定协会新章程草案。关于代表大会的简短报道发表在１８７１年

１２月３１日《国际报》第１５５号上，标题是：《比利时工人代表大

会》。——第３７１、３７９、３９５、４６７、６６９、６７６页。

３８３ 马耳特曼·巴里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和１８７２年１月初给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信中，建议选举新的总委员会书记，因为黑尔斯还当选为不列颠联合

会委员会的书记（见注３１７）；同时，巴里指出黑尔斯可能会把不列颠

委员会同总委员会对立起来。

在１８７２年１月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章程

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支持这一建议，会议还通过了推荐人选。但是，

在黑尔斯被解除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书记职务之后，由于改良主义者

的坚持，于１８７２年３月他又被选为该联合会委员会主席。——第３７３

页。

３８４ 工人代表同盟（Ｌａｂｏｕ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ｇｕｅ）创立于１８６９年。工联

的领袖们也加入了同盟，他们力图保证把工人选入下院，竟不惜和自由

党勾结在一起。同盟的活动在１８８０年以后就停止了。——第３７３页。

３８５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４日卡·特尔察吉请求恩格斯从物质上支援他所办的

《无产者报》。１８７２年１月６日左右，恩格斯写完了给他的回信稿。但

是，信刚要寄出，恩格斯获知：特尔察吉支持汝拉联合会关于立即召

开代表大会的要求。因此，１月１４—１５日恩格斯重写了一封信，仅保

留了原信的两段文字（略加修改）。以下的文字，部分写在原信删去的

各行之间，部分写在一张白纸上。——第３７４页。

３６７注  释



３８６ 都灵工人联合会于１８７１年秋在都灵成立，它受到马志尼分子的影响。

１８７２年１月联合会发生分裂，一批无产阶级分子退出了联合会，组成

了“无产者解放社”，后来这个团体被接受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在１８７２

年２月以前该团体一直受警探特尔察吉的领导。——第３７４、３９４页。

３８７ 指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４日《平等报》第２４号上发表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

员会对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三十个日内瓦

支部的决议（见注３７８）和该报反对桑维耳耶通告的《编辑部声明》

（《Ｄé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ｒéｄａｃｔｉｏｎ》）。——第３７５页。

３８８ 指盗用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名义的巴枯宁主义者的委员会向桑维耳

耶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报告列举了有关支持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

者支部（主要在汝拉山区）的材料，这些材料证明了其组织的瓦解。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通告中利用了这些材料（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４６—４９页）。——第３７６页。

３８９ 指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８日《玫瑰小报》第３６０号上的一篇评论《工人运

动》中所报道的消息：都灵“无产者解放社”通过了支持桑维耳耶通

告的决定。——第３７７页。

３９０ 指１８７２年１月６日《哨兵报》第１号上以《比利时》为题发表的比利

时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是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４—２５日举行

的（见注３８２），决议发表时未加任何评论。——第３７９页。

３９１ １８７２年１月７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３号发表了被伦敦德意志工

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开除的一些拉萨尔分子的一封信；信中对马克思

进行诽谤性的攻击，并指责总委员会有独裁作风；信中还对１８７１年伦

敦代表会议的合法性提出了异议。

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７日《人民国家报》第８号发表了由德意志工人共产

主义教育协会书记科伦库尔签署、题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敌人》的答复，

驳斥了《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诽谤性谰言；２月１７日《人民国家

报》第１４号刊登了题为《约瑟夫·施奈德尔是什么人》的文章，批判

了也曾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反对国际的施奈德尔的拉萨尔主义观

点。——第３８０、４０６页。

４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３９２ 指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４日《解放报》第３１号上的编辑部短评《一周的事

件》，其中指出《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卖身投靠俾斯麦的报纸。该短

评由恩格斯翻译并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２月３日《人民国家报》第１０号

上。——第３８０、３８２、３８６页。

３９３ 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 是１８７２年初在伦敦成立的，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有：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见注３２２）的残余，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

级的组织，被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开除的一些拉萨尔分

子，以及其他一些力图钻进国际的领导机构的分子。该委员会的主要攻

击对象是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关于同宗派主义进

行斗争的两项决议。１８７２年４月，该委员会出版了一本题为《国际工

人协会和所属共和社会主义团体的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Ｃｏｎｓｅｉｌ

ｆéｄéｒａｌｉｓ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

ｅｔｄｅｓＳｏｃｉéｔéｓｒé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ｓａｄｈéｒｅｎｔｅｓ》）的小册子，宣称自

己是国际“真正的”领导机关。为此，总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揭露

这些企图，该决议随后发表在国际的各机关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８９—９２页）。１８７２年９月底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

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并企图冒充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大会。

联邦主义委员会往后的活动变成了妄图窃据工人运动领导的各个派别

之间的斗争。——第３８０、５１０、５１５、５６５页。

３９４ １８７２年１月６—７日在开姆尼斯召开了社会民主党萨克森区域代表大

会。出席大会的有代表五十多个地方组织的一百二十名代表，其中包括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代表大会讨论了工人政党对现有选举权的态度

问题以及组织工会的问题；在秘密会议上还研究了对桑维耳耶通告（见

注３６１）以及对国际内部进行的反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的态度问题。代

表大会一致支持总委员会，并赞同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李卜

克内西于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０日写信给恩格斯，告知代表大会的决定：“大

会开得很好……在代表们的秘密会议上，一致决定在反巴枯宁派的斗

争中支持你们，并委托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们……”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３日

马克思把代表大会的决定通知总委员会。——第３８１、３８７、３９５、６８０

页。

５６７注  释



３９５ 在国际里既有集体会员，也有个人会员。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被明令

禁止的那些国家（德国也属于这类国家），总委员会把会员卡直接发给

每一个入会者。

社会民主党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见注３９４）通过了一项关于征求

国际个人会员的决议。——第３８１、４０４页。

３９６ 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第四项决议）决定采用价值为一便士的会费券，

会费券应贴在会员证或协会每个会员均须持有的章程的专页上。由于

这一决定，会员卡作废。——第３８１、３８９、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５、４１０、４１９、

５３６页。

３９７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斯蒂凡诺尼提出了建立“唯理论者

总协会”的计划，它的纲领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和小资产阶级空想

社会主义思想的混合物（建立农业移民区以解决社会问题等等）。斯蒂

凡诺尼本人承认，该协会的目的在于使工人不去注意国际，并阻碍国际

在意大利的影响的扩大，同时斯蒂凡诺尼也声明支持社会主义民主同

盟。在该协会纲领草案公布后展开的论战中，斯蒂凡诺尼发表了一系列

诽谤总委员会、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他写这些文章所用的材料

是从拉萨尔派报纸和福格特等人那里取得的。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

表文章揭露了斯蒂凡诺尼的真正目的和无政府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民主

派的直接联系（恩格斯给《玫瑰小报》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５２６—５２８页，马克思的文章《再论斯蒂凡诺尼

和国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９３—９６页），由于

意大利工人运动的许多活动家也起来反对斯蒂凡诺尼的计划，结果斯

蒂凡诺尼想把意大利工人运动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的企图遭到彻底

破产。——第３８１、４０５页。

３９８ 指１８７１年１２月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里发生的分裂。

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以后，在该委员会内部，无产阶级分子和主

要以第十二支部和第九支部为代表的、妄图利用国际的组织实行资产

阶级改良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斗争急剧尖锐化。分裂的结果，建立

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临时联合会委员会（第一委员会），它依靠各个

无产阶级支部，左尔格在其中起积极作用；另一个是第二委员会，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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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力图控制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组织联合在自己周围。总委员会

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５日和１２日研究了美国的分裂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５６—５９页）。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８日，总委员会批

准临时联合会委员会为北美各支部的唯一领导机关（见本卷第４８１—

４８２页）。——第３８１、４２１、４７５页。

３９９ 马克思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查·布莱德洛进行的论战，是由于后者

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１日的公开演说中以及在写给《东邮报》的信中（１２

月１６日发表），对马克思进行了诬蔑性的攻击。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

１９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指出了布莱德洛的攻击同统治集团和资产阶

级报纸对国际的诋毁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诋毁在《法兰西内战》发表以

后更是有增无已。

由于布莱德洛出版的《国民改革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ｅｒ》）在１８７２

年１月发表了许多新的诬蔑信件，马克思写了几个揭露它们的声明，发

表在《东邮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５１４—

５１５、５２３、５２４—５２５页）。——第３８２、６６８、６７７页。

４００ 拉甫罗夫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１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给他寄去亚·

贝恩的两部著作：《感觉和理智》（《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和

《情感和意志》（《Ｔｈ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ｉｌｌ》），以及赫·斯宾塞的

著作《心理学原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第３８３

页。

４０１ 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对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１月７日的信的答复。拉法格告诉

恩格斯，《解放报》上发表了罗曼语区委员会对桑维耳耶通告的答复

（见注３８７），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否决了巴枯宁派关于召开非常代表

大会的建议，并支持比利时联合会关于在例行代表大会上重新审查一

切有争论的问题，其中包括修订章程问题的决议。拉法格知道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撰写总委员会对桑维耳耶通告的答复（《所谓国际内部的分

裂》），建议“不要使事情具有个人性质”。拉法格在信的末尾说，马克

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是反对蒲鲁东主义影响的最有效武器，他已同

梅萨谈妥，把这本书翻译成西班牙文（见注４２８）。——第３８４页。

７６７注  释



４０２ 恩格斯把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１６２）称作老的德国

人支部。——第３８５页。

４０３ 恩格斯指的是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０日会议上通过的正式的《罗曼语区联

合会委员会对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和发表

在１８７２年１月６日《哨兵报》第１号上的《国际》一文。在这篇文章

中，编辑部反驳了资产阶级报纸关于汝拉联合会桑维耳耶通告的出现

意味着国际的分裂这一说法。编辑部从实质上回答这一通告时，捍卫了

作为协会强大和胜利的保证的总委员会的权力。——第３８６页。

４０４ 库诺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７日的信中，向恩格斯询问一个“装有一只木脚

的退伍上尉”的情况，据库诺的一位朋友说，此人持有总委员会发给的

会员卡，并且同伦敦有通信联系；库诺怀疑他是警探。——第３８９页。

４０５ 指巴枯宁企图在１８６８年９月于伯尔尼举行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

——和平和自由同盟（见注２６２）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他起草的混乱不堪

的社会主义纲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实现阶级平等”，废除国家和继

承权等等）。巴枯宁只拉拢了代表大会的少数参加者，在同盟的大多数

人拒绝他的草案之后，他同少数人退出了和平同盟，另成立国际社会主

义民主同盟（公开的组织），他的上述建议成了这个同盟的纲领的基

础。——第３９０页。

４０６ 恩格斯的信稿写在阿·瓜迪奥拉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３日的信上，瓜迪奥拉

在信中谈到在巴塞罗纳成立了由商业职工组成的国际支部，并请寄去

同类支部的地址。——第３９７页。

４０７ 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４日，特尔察吉写信给总委员会，要求立即干预工人联合

会和同它脱离关系的“无产者解放社”之间发生的冲突。他请求总委员

会正式宣布不同意工人联合会的一个领导人贝盖利的演说。——第

３９９页。

４０８ 马克思给约策维茨的信件都是以副本的形式在普鲁士国家秘密档案中

发现的；看来，这封信是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公用笺写的。——

第４００页。

４０９ 指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它是由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前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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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某些成员（茹柯夫斯基、佩龙

等人）和一些法国流亡者（茹·盖得和贝·马隆等）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６

日建立的。总委员会根据伦敦代表会议禁止接受宗派小组的决议，拒绝

接受这个支部，这一行动为１８７２年９月的海牙代表大会所批准（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７１页）。——第４０１页。

４１０ 在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４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荣克宣读了马隆１８７１年１０月

２０日给总委员会的信，马隆在信中请求总委员会接受宣传和革命社会

主义行动支部加入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

通告中提到了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２２

页）。——第４０１页。

４１１ 国际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小委员会 是由早在１８６４年国际工人协会

进行活动初期为制定协会的纲领和章程而成立的委员会产生的。参加

常务委员会的有各国通讯书记、总委员会总书记和财务委员。这个未被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明文规定下来的常务委员会，起了工作执行机构的

作用；它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全面处理国际的日常领导工作，草拟日后要

提交总委员会审阅的国际文件。从１８７２年６月起改为总委员会的执行

委员会。

荣克作为总委员会瑞士通讯书记收到了大量有关罗曼语区联合会

同分裂主义的巴枯宁派支部进行斗争的信件；常务委员会审理了这些

信件。——第４０２、４７５页。

４１２ 信中指的是马克思同法国进步记者和出版者莫·拉沙特尔签订《资本

论》法文版出版合同一事。１８７１年１２月，在法国出版《资本论》的打

算没有成功之后，拉法格帮助马克思同住在西班牙的公社流亡者拉沙

特尔取得了联系（见本卷第３６５页）。马克思同拉沙特尔签订的合同规

定《资本论》将分册出版，于１８７２—１８７５年出齐，由约·鲁瓦进行翻

译。——第４０２、４０４、４１４页。

４１３ 根据英国十六世纪起就存在的济贫法，在每个教区征收特别的济贫税；

那些不能保障本人和家属生活的教区居民，可以从贫民救济款中得到

补助。——第４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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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 在１８７２年２月６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通知总委员会委员们说，

阿·里沙尔和加·勃朗是波拿巴的走卒，他们发表了一本抨击性的小

册子《帝国和新法兰西》（《Ｌ’Ｅｍｐｉｒｅｅｔ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ｎｏｕｖｅｌｌｅ》），号召

法国工人恢复帝国。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载于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０日

《东邮报》第１７６号。——第４０４页。

４１５ 《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文曾发表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３０日美国《伍德赫尔和

克拉夫林周刊》的“德国共产主义”栏内，没有署名。第四章至结语部

分被删去。

《共产党宣言》的法译文曾发表在美国的国际法国人支部机关报

《社会主义者报》１８７２年１—３月号的“其他”栏内，标题是《卡尔·

马克思的宣言》。该报发表的法译文是从《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

发表的英译文翻译的。——第４０４、４３２页。

４１６ 贝克尔在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０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他把从库诺那里收到

的国际米兰支部的会费转寄给了列斯纳。但是贝克尔没有收到列斯纳

的回信，因此询问钱的下落。——第４０７页。

４１７ 恩格斯从１８７２年１月拉法格的信中得知，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打算公

布它同总委员会的来往信件，以便揭穿汝拉人关于总委员会有“专制作

风”的诽谤。但这个意图没有实现。——第４０８页。

４１８ 指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年）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四条和第

五条。——第４０９页。

４１９ 指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年）通过的条例第十四条，其中指出各

支部的章程不得与国际的章程和条例相抵触。——第４０９页。

４２０ 这封信是马克思对约策维茨（当时是国际柏林支部书记）１８７２年２月

１０日的信的答复。——第４１０页。

４２１ 约策维茨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建议，由总委员会从柏林支部中任命通讯

书记以便同总委员会通信。——第４１１页。

４２２ 指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第十项决议：《关于国际经常性组织受到政

府阻挠的国家的总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

４５６页）。——第４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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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 根据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第六项决议《关于对工人阶级的普遍统

计》的第二条，每个地方支部均应任命一个专门的统计委员会（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５３页）。——第４１１页。

４２４ 在１８７１年８月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德勒斯顿代表大会之后，党的

委员会所在地迁至汉堡。——第４１１、４６９、５８７页。

４２５ 总委员会应于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７日召开例行会议；由于这一天预定举行

庆祝威尔士亲王恢复健康的公众游行，总委员会委员不能到会。——

第４１２页。

４２６ 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６日《泰晤士报》在“法国流亡者”栏内发表了弗·哈里

逊致该报编辑部的一封长信。——第４１２页。

４２７ 在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时，出版者拉沙特尔为了普及这本书，

打算在书前刊载一篇叙述马克思革命斗争经历的传记。劳拉·拉法格

在转达拉沙特尔的这一愿望时还说，在搜集足够的材料后，保尔·拉法

格可以撰写这篇传记。后来拉沙特尔放弃了这个打算。——第４１３页。

４２８ 拉法格在１８７２年１月７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由于蒲鲁东主义的思想

在西班牙工人中影响很大，他已同梅萨商定把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

译成西班牙文，信中还说，梅萨要求为西班牙文版专门写一篇序言。但

是，译本未能在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完成，翻译出来在《解放报》上发表的

仅仅是马克思这本书的某些章节；也没有写序言。——第４１４页。

４２９ 拉法格在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４日左右写的信中请马克思寄给他几份《成立

宣言》、《共同章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以

及狄慈根的著作。——第４１４页。

４３０ 拉法格请求马克思帮助他，使他出版的《解放报》同李卜克内西编辑的

《人民国家报》建立经常的联系；拉法格还要求按期寄给他《人民国家

报》。——第４１４页。

４３１ 拉法格在１８７２年２月给马克思的几封信中建议利用住在伦敦的西班牙企业

家洛佩茨·德·拉腊的资助出版国际的正式文件。——第４１４页。

４３２ 这一片断是恩格斯给波克罕的回信的一部分，原信没有找到。波克罕曾

在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４日给恩格斯写信，请他给左尔格推荐一部用历史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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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义观点写的关于爱尔兰历史的书。波克罕在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５日给

左尔格的回信中摘引了恩格斯这封信中有关爱尔兰问题的部分。——

第４１５页。

４３３ 在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上，比利时代表受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的委

托，对下列事实表示愤慨：总委员会派柯恩前往比利时援助正在罢工的

新堡机器制造工人，但柯恩撇开协会的组织，不是作为总委员会的代

表，而是作为工联的代表进行活动；回到英国后，柯恩企图把国际比利

时各支部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自己。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代表会议对作

为总委员会委员的柯恩进行了谴责。——第４１６页。

４３４ 汝拉联合会委员会于１８７２年２月７日决定放弃立即召开国际代表大

会的要求而同意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国际工人协会章程

的修改和其他争论问题，应由１８７２年９月召开的应届代表大会加以解

决。——第４１８、４２２、４２６页。

４３５ 丹麦国会应于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４日举行选举。国际支部领导人路·皮奥

和保·盖列夫在哥本哈根被推举为工人候选人。在选举中皮奥和盖列

夫没有得到当选所必需的票数。——第４１９页。

４３６ 指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见注３２２）解散后建立的一个小组。由于该小

组的章程同国际共同章程的原则相抵触，总委员会没有接纳该小组加

入国际。——第４２０页。

４３７ 埃卡留斯在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０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说，他曾给国际在纽约

的会员格雷哥里寄去一千份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格雷哥里死（１８７２

年１月）后，国际的这些文件落到了加入第十二支部和第九支部的小资

产阶级分子手里。——第４２１页。

４３８ 北美支部临时联合会委员会抗议总委员会给美国的法国人支部任命专

职书记。左尔格在１８７２年３月８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提出这一抗议

的是国际的爱尔兰会员，他们一般说来是反对给各国任命书记

的。——第４２１页。

４３９ 指恩格斯对丹麦联合会委员会给总委员会的报告和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４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１７号上皮奥的文章所作的阐述；这一阐述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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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９日《东邮报》第１６７号上的总委员会会议报道里。恩格

斯曾把这些文件的译本寄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去，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４日《解

放报》第３１号以及１８７２年２月《社会思想报》第１号和３月的第２号

也发表了这些文件。恩格斯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些文件，是由于它们宣传

了工人同农村无产阶级和最贫苦的农民结成联盟、建立生产合作社和

实行土地国有化的必要性这一思想。——第４２９页。

４４０ 在总委员会讨论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问题时，埃卡留斯发言并投票反

对决议第三项第二条，特别反对这样一点：“总委员会建议今后仍不接

受新的美国支部加入协会，除非它的会员至少有三分之二是雇佣工

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５８页）——第４３１页。

４４１ 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０日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关于合众国联合会分裂的报告

和事先经小委员会（见注４１１）讨论的相应的决议。——第４３１页。

４４２ 纽约第十支部在１８７２年２月１日的信中通知总委员会，在总委员会解

决分裂问题之前，它不向合众国中央委员会分裂之后成立的任何一个

联合会委员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同时，该支部还谴责了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者妄想利用国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企图。——第４３１页。

４４３ 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０日，总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于３月１８日在伦敦举行

一次群众大会来纪念巴黎公社一周年。为了进行筹备工作，选出了一个

专门委员会。马克思被指定为演讲人之一。虽然群众大会没有开成，然

而国际会员和前公社社员还是聚集在公社流亡者协会的狭窄的屋子

里，举行了隆重的集会来纪念无产阶级革命一周年。会上根据公社活动

家泰斯和泽·卡梅利纳以及总委员会委员米尔纳的建议，通过了由马

克思起草的三个简短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

第６１页）。——第４３３、４３７、４５２页。

４４４ 这封信曾以手迹形式作为《资本论》法文版的序言发表。马克思致拉沙

特尔的这封信还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６

页。——第４３３页。

４４５ 这封信是根据维·雷吉斯提供的消息写的。１８７２年２月下半月雷吉斯

（假名埃蒂耶纳·佩沙尔）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到米兰和都灵去了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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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恩格斯的指示，他应当在那里了解国际各支部的实际情况，同无政

府主义进行斗争并宣传国际的思想。

１８７２年３月１日，雷吉斯以给恩格斯写信的方式报告了自己这次

旅行的情况；在信中他特别谈到关于国际都灵支部—— “无产者解放

社”开除特尔察吉以及怀疑特尔察吉同警察有联系的问题。根据这一消

息，恩格斯同特尔察吉断绝了联系，而同支部的新书记贝尔特建立了联

系。

该信原稿上写的收信人是卡洛·贝尔特，应为切扎雷·贝尔特。信

上有恩格斯的批注： “都灵，切·贝尔特，７２年３月２１日于伦

敦”。——第４３４页。

４４６ 指根据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颁布的组织条例第二部分第五条；

这一条相当于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五项。——第

４３５页。

４４７ 指萨卡兹在１８７２年２月５日代表杜弗尔法案审查委员会所做的报告，

按照这项法案，国际会员要受到监狱监禁的处罚。（萨卡兹关于国际的

组织的声明，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５４页。）该

法案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４日由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第４３６页。

４４８ 有关马克思对鲁瓦的译文的评价，以及马克思准备《资本论》第一卷法

文版的工作情况，见《法文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

卷第２９页）和本卷第４７８、５９５、６８１页。——第４３７页。

４４９ 马克思给拉法格寄去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摘录，该通告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７２年１月中至３月初写的，本信寄出时尚未发

表。通告于１８７２年５月底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

卷第３—５５页）。随信附寄的片断，题为《摘录。总委员会的加聘权。总

委员会的职能》，其内容和《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四节有关部分相

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３８—４４页）。但是，这

些摘录同后来发表的小册子比较除有一些删节和修改，还有马克思所

作的许多为通告原文所没有的注释。在正文中，这些补充和修改用楷体

字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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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便于使用通告中所援引的１８６７年英文版最初章程中的

某一条文，马克思在括号里指出了１８７１年年底出版的共同章程的标准

本的相应条文。——第４３７页。

４５０ 关于雷吉斯（埃·佩沙尔）前往米兰和都灵的情况，见注４４５。——第

４４２页。

４５１ 特尔察吉在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０日的信中，请求转达对彼·萨维奥的问候，

彼·萨维奥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和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曾流亡伦

敦。——第４４３页。

４５２ 除了恩格斯的这封信外，还保存了一个草稿，草稿中有一段话删去了，

其余部分同这封信的文字完全一致。这封信是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

会的公用笺写的。——第４４３页。

４５３ 指受马志尼分子影响的一些意大利工人团体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２５—２７日

在那不勒斯召开的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特拉纳工人团体的代

表詹纳罗·博维奥建议定期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并为这些代表大

会制订共同章程。由于马志尼分子的一位领导人萨维（显然是了解国际

工人协会产生情况的）声称，１８６５年将要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所

以那不勒斯代表大会决定保证意大利工人取得出席代表大会的资

格。——第４４４页。

４５４ 指詹·博维奥发表在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０日《自由报》第９０号上的文章

《迷失的道路》和发表在１８７１年７月５、８、１２、１５日《自由报》第９７—

１００号上的文章《死后的捍卫》，在这些文章中，博维奥为巴黎公社社

员进行辩护。——第４４４页。

４５５ 关于警察当局迫害泰·库诺的消息，恩格斯是从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７日库

诺本人的信和意大利报纸上获悉的。鉴于对库诺的迫害是欧洲各国反

动政府勾结起来反对国际的具体表现，恩格斯认为，揭露这一事实具有

重大意义。恩格斯在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３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这件事。

恩格斯所写的关于迫害库诺的简讯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７日《东邮报》

第１８７号和５月７日《玫瑰小报》第１２７号。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库诺

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发表于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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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国家报》第３８号；关于迫害库诺的消息还载于１８７２年５月７日

的《平等报》。——第４４６页。

４５６ 博洛尼亚代表大会 是在罗曼尼亚成立的所谓“工人联合会”（《Ｆａｓｃｉｏ

 ｏｐｅｒａｉｏ》）以及米朗多拉、热那亚、曼都亚和那不勒斯的无政府主义

者支部的代表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７—１８日召开的。

代表大会支持国际都灵支部——“无产者解放社”提出的召开意大

利国际支部代表会议的建议。代表大会的一系列决议反映了巴枯宁分

子的影响，例如，尽管代表大会整个说来不反对政治斗争，但是反对参

加选举。代表大会声称，它把总委员会和汝拉联合会委员会看作是简单

的通讯局，并责成在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全权代表同两者联系。——第

４４７页。

４５７ 指１８７１年下半年在腊万纳建立的、受巴枯宁分子路·纳布鲁齐影响的

无政府主义者小组，恩格斯曾就接受该小组加入国际的问题同纳布鲁

齐通信。该小组没有被接受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第４４８页。

４５８ 国际西班牙联合会代表大会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４—１１日在萨拉哥沙举行。

在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分子和总委员会的拥护者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

争。代表大会否决了瑞士的巴枯宁分子关于立即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的要求，然而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下，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比利时联

合会关于在应届代表大会上修改共同章程以加强地方组织的自治的建

议。代表大会否决了某些巴枯宁分子的代表要以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修

改西班牙联合会章程的要求。然而，在选举联合会委员会的新成员时，

巴枯宁分子得以使当选的委员基本上都是同盟盟员。在弗·莫拉拒绝

参加委员会和安·罗伦佐退出委员会以后，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就完

全由巴枯宁分子所掌握了。

恩格斯最初是从拉法格那里得到有关代表大会进程的消息的，拉

法格在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２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西班牙存在一个秘密同

盟，还谈了一些关于在代表大会上战胜巴枯宁分子的稍有夸大的消息。

后来，恩格斯得到了有关代表大会的较详细的情报，对代表大会的结果

作了另一种评价（见本卷第４６８页）。——第４４８页。

４５９ 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１—２６日，在莱比锡举行了对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赫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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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的审判，他们是以“图谋叛国”的罪名于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７日被捕的

（见注１６１）。德国统治集团迫害工人运动领袖的行为，遭到了倍倍尔和

李卜克内西的英勇反击，他们公开捍卫了自己的观点。倍倍尔和李卜克

内西的演说刊载在《人民国家报》上，并成为重要的宣传手段。

尽管这是诬告，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还是被判处两年要塞监禁（审

前羁押两个月计算在内）；赫普纳被宣告无罪。在莱比锡审判以后，倍

倍尔于１８７２年７月初又受审，罪名是他在向莱比锡工人演说时“侮辱

陛下”。倍倍尔又被补判九个月徒刑，并被取消议员资格。——第４４９、

４５６、５５０页。

４６０ 在审判期间，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４日，在律师问到德国国际会员的人数时，

倍倍尔说有一千人。——第４５０页。

４６１ 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８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审判期间破坏

诉讼程序规则的事情，并询问英国的有关规则。李卜克内西在报刊上发

表的文章中，引用了从恩格斯那里了解到的情况。

恩格斯提到的蒂奇伯恩案件，是对冒险家阿瑟·奥顿的审判案，此

人冒充罗吉尔·蒂奇伯恩，企图通过伪造证件获得遗产。这个案件于

１８７１年５月开始审理，一直延续到１８７２年４月。——第４５０页。

４６２ 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出版的《协和》杂志第１０期上登了一篇德国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写的诽谤文章《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

（《Ｗｉｅ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ｃｉｔｉｅｒｔ》），为此，马克思于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３日写了一

封信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这封信载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１日该报（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９７—１０１页）。布伦坦诺匿名发

表上述文章，企图玷污马克思的学者的声誉，指责他在科学上不诚实和

伪造使用的材料。马克思的回答在《人民国家报》上刊登出来以后，在

《协和》上又发表了布伦坦诺的第二篇匿名文章，对此马克思再次作了

回答，载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７日《人民国家报》第６３号（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１８—１２７页）。——第４５０、４６９、４７０、５００、

５０６页。

４６３ 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４日《东邮报》第１８５号上发表了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

标题是《莱比锡的审判》。——第４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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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４ 一便士报纸（ＰｅｎｎｙＰｒｅｓｓ）在１８５５年英国废除印花科后广为流行；由

于印花税大大提高了报纸的价格，使广大群众买不起，而这种报纸与以

前价格昂贵的报纸比较，特点就是价廉和大众化。——第４５０页。

４６５ 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９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再次谈到《人民国家

报》编辑部打算在最近出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并请求把答应写的

序言寄去。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４日写了新版的序言（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０４—１０５页）。——第４５１、４６９

页。

４６６ 这封信如同恩格斯在１８７２年５月７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７１８—７２１页）一样，是以拉法格提

供的消息为依据的。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巴枯宁分子要以无政府主义

精神修改西班牙联合会章程的企图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破产。恩格斯

在获得了有关萨拉哥沙代表大会（见注４５８）的更加确切的材料，尤其

是关于代表大会仍然拥护比利时联合会修改共同章程的要求（见注

３８２）的决议后，改变了自己对代表大会的结果的评价，并于１８７２年５

月２２日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李卜克内西（见本卷第４６８页）。——第４５１

页。

４６７ 指１８７２年４月９日《每日新闻》上发表的《柏林消息》一文。——第

４５２页。

４６８ 埃卡留斯曾于１８７２年５月２日就总委员会审查他在解决合众国联合

会的分裂问题上的做法，给马克思写过一封信。

１８７２年３月５日和１２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合众

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从而支持了以临时联合会委员会为代表的北

美联合会中的无产阶级派，在这之后，黑尔斯（委员会书记）和埃卡留

斯（合众国通讯书记）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分子取得协议。例如，埃卡留斯反对开除第十二支部，反对限制资产阶

级分子参加国际的支部（见注４４０），同时指责左尔格和由他领导的第

一支部进行分裂活动。埃卡留斯违反规定，拒绝把总委员会的上述决议

寄往合众国，并在信里（如在给小资产阶级活动家埃利奥特的信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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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声明不同意这些决议，而且说什么有人向总委员会隐瞒了第十二支

部的文件和信件。埃卡留斯的这种行为助长了改良主义分子的气焰，阻

碍了某些动摇的支部正确地决定自己的立场。

在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３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受委托起草关于埃

卡留斯的立场的详细报告。——第４５３、４７２页。

４６９ １８６６年２月初，根据马克思的坚决主张，不顾工联的机会主义首领们

的反对，埃卡留斯被委任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机关报《共和国》周报

的主编。在编辑部内部的斗争中，马克思支持埃卡留斯，阻止把他开除

出该报编辑部，使他留任编辑的职务。

１８６７年９—１０月，总委员会讨论了福克斯和埃卡留斯之间的纠

纷。福克斯指责埃卡留斯，说他写的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通讯（刊载在

９月６—１１日的《泰晤士报》上，其中对法国代表蒲鲁东主义者的夸夸

其谈发表了讽刺性的评论）得罪了某些代表。马克思支持了埃卡留

斯。——第４５３、４７３页。

４７０ 埃卡留斯在美国报纸《世界报》上发表有关伦敦代表会议的文章，其中

包含了代表会议的一系列决议；根据代表会议的决定，没有总委员会的

专门指示不得发表这些决议。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以荣克为首的专门

委员会对这一事实进行了调查，后来，在１８７２年１月３０日的总委员会

会议上埃卡留斯受到了谴责（见本卷第４７４页）。——第４５３页。

４７１ 中央委员会委员格雷哥里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３０日给埃卡留斯的信中，曾

指责第一支部（见注３３７）代表进行分裂活动。——第４５４页。

４７２ 恩格斯指的是拉法格关于西班牙联合会萨拉哥沙代表大会（见注４５８）

的一篇通讯，该通讯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３日《解放报》第４４号上，报

道了代表大会的头几次会议的情况。拉法格在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２日的信

中告诉恩格斯说，他是该通讯的作者。——第４５６页。

４７３ 指拉法格在布鲁塞尔《自由报》上以《西班牙》为题发表的几篇关于西

班牙联合会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通讯。第一篇通讯写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９

日，发表于４月２８日《自由报》第１７号，５月４日《人民国家报》第

３６号作了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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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通讯是揭露秘密同盟的，发表于５月５日《自由报》第１８

号，５月２２日《人民国家报》第４１号作了部分转载。——第４５６、４５９、

４６７页。

４７４ 在１８７２年５月１日和４日《人民国家报》第３５号和第３６号上，开始

发表法国法学家艾·阿科拉的《共和国和反革命》一文的译文。《人民

国家报》无视恩格斯的抗议，仍继续发表这篇文章。——第４５６页。

４７５ 李卜克内西利用从恩格斯那里得到的材料，在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８日《人民

国家报》第４０号上的“政治评论”栏内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德国文

化的最新成就——给“堕落的”法国人》（《ＮｅｕｓｔｅｓＳｔüｃｋｃｈ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ｆüｒｄｉｅ《ｖ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ｅｎ》Ｆｒａｎｚｏｓｅｎ》）。——第４５７页。

４７６ 在１８７２年２月３、７、１０、１４、２１日和３月６日《人民国家报》第１０—

１３、１５和１９号上，转载了奥地利工人报纸《人民意志报》以《住宅问

题》为题的一组匿名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是奥地利的蒲鲁东主义者阿

·米尔柏格。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２日恩格斯把他对米尔柏格的文章的回答，

即《论住宅问题》这一著作的第一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８卷第２３７—２５９页）寄给了李卜克内西。——第４５７页。

４７７ 指国际丹麦联合会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四名委员被捕，其中有《社会

主义者报》编辑皮奥，警察的这次逮捕是在驱散工人示威游行之后，于

１８７２年５月４—５日夜间进行的。——第４５７页。

４７８ 意大利政府企图诬告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在米兰农学院纵火，恩格斯在

１８７２年４月３０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就此作了报告；该报告刊载在１８７２

年５月４日《东邮报》第１８８号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第

４５９页。

４７９ 库诺在１８７２年５月６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获悉普鲁士警察机关正

在搜捕他，所以他不得不逃离德国。——第４６１页。

４８０ 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对费拉拉工人协会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７日的信的答复。

这个协会原来是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而成立的，关于成立该协会

的通知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３日寄给了恩格斯。通知中有些提法说明受无政

府主义的影响，例如其中谈到关于协会保持自治的问题。在恩格斯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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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际的组织原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７９—８０

页）之后，该协会的会员表示完全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纲领性文件的原

则。协会的章程根据共同章程的条文作了修改。１８７２年５月７日，总

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提议接受费拉拉协会加入国际。

恩格斯将复信的草稿写在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７日协会来信的第３页空

白处。在第４页上恩格斯作了一个边注：“费拉拉。７２年４月２７日。费

拉拉支部。５月１０日复。”在第２页上写着：“７２年５月７日会议通

过。”——第４６５页。

４８１ 指比·施累巴赫以佛尔维耶的国际德国人支部名义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９

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李卜克内西把这封信转给了恩格斯。施累巴赫除

了报告有关比利时联合会的状况之外，还谈到了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

的一个领导人安斯的立场，安斯建议在比利时的国际德国会员采取拉

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结构，并放弃政治活动。——第４６６

页。

４８２ 左尔格在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７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埃卡留斯以自己

的 行动加强了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北美联合会中的阵地 （见注

４６８）。——第４６６页。

４８３ 指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０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６期上的一篇编辑部短评，

这是为回答拉法格在５月５日《自由报》上的一篇通讯（见注４７３）而

写的。这篇短评泄露了拉法格在西班牙所用的化名（帕布洛·法格）。短

评还对马克思、恩格斯和赛拉叶进行了诽谤性攻击。——第４６７页。

４８４ 看来，恩格斯把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２日《东邮报》上的总委员会会议

报道寄给了李卜克内西。

《东邮报》每天出早晚两版。——第４６７页。

４８５ 恩格斯指的是西班牙联合会萨拉哥沙代表大会在巴枯宁主义者的压力

下所通过的决议第九项《工人的共同组织》。在该项决议中，代表大会

同意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４—２５日举行的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见注

３８２）关于在下届全协会代表大会上修改国际共同章程的决议，并且表

示赞同加强地方联合会的自治，把总委员会降低到简单通讯局的地

位。——第４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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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６ 指１８７２年５月５日（俄历４月２３日）《新时报》第１０６号上的社论，社

论报道了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的消息。——第４７０页。

４８７ 指埃卡留斯和黑尔斯写给被总委员会开除出国际的第十二支部成员的

信，他们在信中声明不同意这项决定，黑尔斯的信载于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８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４７１页。

４８８ 指埃卡留斯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０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信中谈到了总委员

会讨论他和黑尔斯在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参看

本卷第４５３—４５４、６８３—６８４页。——第４７２页。

４８９ 指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３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选出的仲裁委员会，该委员会由

七人组成，瓦·符卢勃列夫斯基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有权对所

有被审理的事件作出最后决定；只有被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时，才准许

向总委员会上诉。——第４７５页。

４９０ 指１８７１年１２月国际合众国联合会分裂（见注３９８）后由小资产阶级分

子所建立、企图攫取整个联合会领导权的分立主义的联合会委员会（第

二委员会）发表的呼吁书。该呼吁书载于１８７２年５月４日《伍德赫尔

和克拉夫林周刊》第２５期。对这一呼吁书的详尽的分析，见恩格斯的

《国际在美国》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０６—１１３

页）。——第４７６页。

４９１ 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９—２０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审

查了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根据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４—２５日举行的联合会

代表大会的委托而制定的章程草案。根据该委员会委员、巴枯宁分子安

斯拟定的这一章程草案，总委员会实际上被取消了。经过激烈的辩论，

代表大会决定，把草案提交给各支部讨论后再在１８７２年７月的联合会

非常代表大会上作出最后决定（见注５２４）。——第４７７、４８０、４８５、４９２、

４９７页。

４９２ 丹尼尔逊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７日（俄历１５日）写信告诉马克思，洛帕廷

经过十一个月的监禁后，获得释放，但不得离开伊尔库茨克。——第

４７９页。

２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４９３ 马克思给符·巴兰诺夫的信没有找到。从巴兰诺夫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２日

（俄历１０日）的回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请他将有关巴枯宁翻译《资本

论》第一卷的情况告诉他（见注５２９）。——第４７９页。

４９４ 涅恰也夫案件 是１８７１年７月至８月在彼得堡对一群被控进行秘密革

命活动的青年学生进行的审判案。关于该案的详情，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４３９—４７１页。——第４７９、５１３、５２７页。

４９５ 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黑尔斯宣读了由北美支部临时联合会委员会书记

查·普雷钦签署的该委员会１８７２年４月份的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根

据总委员会１８７２年３月５日和１２日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５６—５９页）同分立主义的委员会达成协议的尝试没

有成功。——第４８１页。

４９６ 黑尔斯因反对这一决议而没有把决议的原文写入总委员会记录。决议

的原文只保存在马克思为了讨论合众国联合会分裂问题而作的一些摘

录以及勒穆修寄往合众国的公函中。这封公函曾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

员会正式通知》为题载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７日的《纽约联合会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Ｕｎｉｏｎ》）。——第４８１页。

４９７ 指１８７２年５月底德勒斯顿高等上诉法院批准莱比锡法院于１８７２年３

月１１—２６日作出的判决（见注４５９）。——第４８２页。

４９８ 指李卜克内西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开列的人员名单，

他们既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又是国际会员，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

西被监禁期间，由这些人同总委员会保持联系。——第４８４页。

４９９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０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６期上发表的一

项声明，声明中说，编辑部掌握了恩格斯１８７１年秋天写给“他的意大

利朋友们”的信。这些信是卡菲埃罗转交给该报编辑吉约姆的。——第

４８５、４８９页。

５００ 在１８７２年６月８日和１５日《解放报》第５２号和第５３号上发表了一篇

题为《比利时的共同章程草案》（《Ｅｌｐｒｏｙｅｃｔｏｂｅｌｇａｄｅｅｓｔａｔｕｔｏｓｇｅｎ

ｅｒａｌｅｓ》）的文章，文中严厉批判了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制定的章程草案

（见注４９１）。——第４８５、４９２页。

３８７注  释



５０１ 根据莱比锡审判案的判决（见注４５９），李卜克内西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５日

开始被监禁在胡贝尔茨堡要塞。他一直被监禁到１８７４年４月中

旬。——第４８５页。

５０２ 指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０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６期上发表的《５月１２日

的选举》一文。——第４８７页。

５０３ 恩格斯指的是吴亭在１８７２年５月７日《平等报》第９—１０号上发表的

《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一文。吴亭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联邦

主义观点，反对瑞士联邦新宪法草案所规定的中央集权制。——第

４８８页。

５０４ 在左尔格１８７２年６月７日给马克思的信里附有临时联合会委员会５

月份的工作报告。——第４９１页。

５０５ １８７２年４月６日《解放报》第４３号发表了总委员会关于合众国联合会

的分裂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５６—５９页）。

在编者按语中指出，这些决议对国际组织同资产阶级政客利用工人运

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企图进行斗争具有重大意义。——第４９２页。

５０６ 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３日在斐维举行的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

大会通过的第四项决议《反对取消总委员会》，该决议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６

月１３日《平等报》第１２号上。决议论证了总委员会存在和加强的必要

性。代表大会号召所有的联合会抵制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活动以挽救

协会，从而也就反对了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所提出的章程草案（见注

４９１）。——第４９２页。

５０７ 马克思摘引了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７２年６月４日（俄历５月２３日）的

信。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本的消息，也是从这封信中得知的。——

第４９３页。

５０８ １８７２年６月７日左尔格写信告诉马克思，北美支部临时联合会委员会

财务委员尼科尔森不再参加委员会的会议，这使该委员会处于极其困

难的境地。——第４９３页。

５０９ 赫普纳在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９日的信中说，他给恩格斯寄去波鲁特陶的信

是为了请他读一读，波鲁特陶在信中请求给他指出“反对巴枯宁”的材

料。——第４９４页。

４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５１０ 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５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１０—１１期专刊，发表了一些

巴枯宁分子（其中有马隆、巴枯宁、吉约姆等人）对《所谓国际内部的

分裂》的答复，以及编辑部由于秘密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被揭露而对拉

法格进行的攻击。——第４９５页。

５１１ 指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２日《解放报》第５４号上的《合众国的资产阶

级和国际》（《Ｌａｂｕｒｇｕｅｓíａｙｌ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ｎｌｏｓＥｓｔａｄｏｓＵｎｉｄｏｓ》）

一文。这篇文章揭露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利用国际在合众国的组织

为自己谋利的企图。这篇文章是根据恩格斯寄给拉法格的材料写

的。——第４９８页。

５１２ 巴枯宁致《汝拉联合会简报》编辑的信，载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５日该简报

第１０—１１期（见注５１０），后来出版了单行本。——第４９８页。

５１３ 在１８７２年《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第

一篇的单行本中，对“资本的利息只有在房屋抵押债务很重的时候才包

括在租金内”这句话加了下面的注释：“对于一个购买现成房屋的资本

家来说，租价中不是由地租和各项费用构成的那份可以表现为资本的

利息。但是事情本身却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而且对事情本身来说，

是房主自己把他的房屋租出去，还是他为了同样的目的把房屋卖给另

外一个资本家，反正是完全一样的。”

１８８７年恩格斯在准备出版这部著作的第二版时，重新校阅了这一

段，并删去了这一条注释。——第４９９页。

５１４ １８７２年７月９—１５日之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第

５００页。

５１５ 在柏林出版《现代》（《Ｄｉｅ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杂志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保尔·林达乌，于１８７２年春请求马克思为该杂志撰稿；林达乌还请求

马克思写一篇关于国际的文章。——第５００页。

５１６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佛罗伦萨工人联合会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７日的信的答

复，信中询问国际用什么样的旗帜。恩格斯在信上批注：“１８７２年６月

２７日佛罗伦萨。工人联合会。７月１８日复。附复信。”——第５０１页。

５８７注  释



５１７ 恩格斯摘引了根据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决议出版的组织条例第二节

第四条和第五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８０—４８１

页）。这两条相当于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年）就组织问题所通过

的第四项和第五项决议。——第５０１页。

５１８ 组织条例第五节《地方性团体、支部和小组》的第一条（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８３页）相当于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

年）通过的条例第十四条。——第５０２页。

５１９ 海牙代表大会是在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７日召开的。代表大会应以自己的

决议把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如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同

宗派主义作斗争的决议肯定下来。这次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同

那些摈弃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纲领原理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同盟

者进行激烈斗争的形势下筹备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筹备海牙代表大会、在团结一切无产阶级革命

力量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在他们的积极参加下，总委员会会议讨论并通

过了将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修改国际的章程和条例的建议，并且拟

定了新的章程草案（见注５２６）。

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

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十五个全国性组织的六十五

名代表。海牙代表大会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群众性工人政党这

些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列入共同章程（第七条（ａ）），并就组织

问题作出了决议，这都说明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在代表大会上，马克

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

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们（巴枯宁

和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将来建立各国独立的

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第５０３、５９３页。

５２０ 这封信中有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３日总委员会会议讨论新的章程和条例草案

时通过的第八条条文（见注５２６）。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这一条文被列

为共同章程的第七条（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

１６５页）。——第５０４页。

５２１ 指《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６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２８—１３４页），这一文件的草案是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委托恩格斯起草的。在１８７２年８月６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草案引起了

热烈的争论，在争论过程中，许多总委员会委员反对在同盟案件调查清

楚以前公布告会员书。多数票决定把恩格斯所提出的草案发给大家参

阅。——第５０６、５０９、５１１页。

５２２ 恩格斯指的是他从西班牙得到的、证实秘密同盟存在的文件；这些文件

是起草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的基础（见注５２１）。

在拉法格１８７２年４月到５月初对秘密同盟进行揭露以后，恩格斯

在他同拉法格、梅萨、莫拉和前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其他成员以及《解

放报》编辑的通信中，竭力要求尽快地向他提供证实秘密同盟存在的文

件。１８７２年８月初，恩格斯从西班牙除了收到拉法格揭露同盟的信件

和文章外，还收到了后来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

著作中发表的巴枯宁１８７２年４月５日给莫拉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５１４—５１５页）的抄件，以及西班牙秘密同盟组

织的规章和同盟马德里支部１８７２年６月２日建议解散同盟小组的通

告信。——第５０６贝。

５２３ 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１日在佛尔维耶国际会员大会上讨论比利时联合会委员

会制定的章程草案（见注４９１）时，德国人支部的成员表示支持总委员

会。因此，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将该支部从联合会中开除出去。根据当

时在德国人支部中进行宣传的库诺的建议，佛尔维耶支部请求总委员

会调查这一冲突。——第５０８页。

５２４ 指１８７２年７月１６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在这

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提出的新的国际章程草案；

该草案建议完全取消总委员会。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否决了这一建议，但

支持了修改共同章程的要求。代表大会还讨论了比利时派代表参加国

际工人协会应届代表大会的问题。——第５１１页。

５２５ 对代表大会召开地点的抗议是施维茨格贝耳于１８７２年７月１５日以汝

拉联合会的名义向总委员会提出的。施维茨格贝耳的信发表在１８７２年

７月２７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１３期附刊上。——第５１１页。

７８７注  释



５２６ 总委员会把修改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列入了海牙代表大会日程，从

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５日起便开始讨论章程和条例中应当修改的地方。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准备新的章程草案过程中起了领导作用，在他们周围团

结了得到各地革命分子支持的大多数总委员会委员。讨论到８月底才

结束，通过了新的章程和条例草案，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被作为第八条列入草案；决议的条文重新

作了校订（见本卷第５０４—５０５页）。此外，草案还列入了明确和扩大总

委员会职能以及防止资产阶级分子钻进国际等条文。

海牙代表大会没有全面审查章程和条例草案，而把《关于工人阶

级的政治行动》这项决议作为第七条（ａ）以及一系列有关组织问题的

决议列入了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６５—１６６

页）。——第５１２页。

５２７ 这封信是恩格斯给总委员会仲裁委员会（见注４８９）的声明草稿，写这

一声明的原因是，黑尔斯在１８７２年８月６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总委

员会告会员书的草稿（见注５２１）时，对恩格斯关于巴枯宁分子在西班

牙进行破坏活动的报告表示怀疑，并指责恩格斯捏造从那里得来的消

息。１８７２年８月底仲裁委员会会议讨论了恩格斯的声明，但是，由于

海牙代表大会的工作开始，接着总委员会又迁移驻在地，所以仲裁委员

会未能完成自己的工作。——第５１２页。

５２８ 丹尼尔逊把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１８６２年写的未发表的著作《没有

收信人的信》寄给了马克思。因为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禁止该书出

版，马克思想通过吴亭在日内瓦出版。《没有收信人的信》第一次于

１８７４年由拉甫罗夫在苏黎世《前进！》杂志出版社出版。——第５１３、

５４８页。

５２９ 指涅恰也夫受巴枯宁的委托以不存在的俄国革命组织的名义于１８７０

年２月写给尼·尼·柳巴文的一封信，当时柳巴文正准备在俄国出版

《资本论》第一卷。在这封信中，他们威胁柳巴文说，如果柳巴文不免

除巴枯宁所承担的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俄文的责任，就要制裁他。

（根据柳巴文同出版者尼·彼·波利亚科夫签订的合同，巴枯宁翻译

《资本论》应得一千二百卢布，１８６９年９月２８日柳巴文已把预支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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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卢布寄给了他。）涅恰也夫的信由柳巴文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０日（俄历

８日）连同说明信一起转寄给了马克思，并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交给海

牙代表大会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见注５４０）的文件之一。——第

５１４、５４２、５４７、６０３页。

５３０ 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５日《泰晤士报》从巴黎的几家报纸上转载了一份伪造的

关于在海牙召开应届代表大会的总委员会通告，标题是《国际》，署名

为“总书记卡尔·马克思”。——第５１４页。

５３１ 恩格斯给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的这封信，只保存下来一大段抄件；

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１日给布里斯美的信中摘引了

恩格斯这封信的很大一部分，茹可夫斯基从维耳布罗尔的信中转抄了

这个片断。该信片断的内容，同恩格斯在其他信中所作的评价一致，看

来未被歪曲。茹柯夫斯基的抄件被讷特劳发表在石印的巴枯宁传记中，

见麦·讷特劳：《传记》第３卷第５７章第６１３—６１５页（Ｍ．Ｎｅｔｔｌａｕ．

《Ｅｉｎｅ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Ｖ．Ⅲ．Ｋ．５７，Ｓ．６１３—６１５）；又经吉约姆删节发表，

见詹·吉约姆：《国际。文件和回忆（１８６４—１８７８年）》１９０７年巴黎版第

２卷第３１８—３１９页（Ｊ．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ｓｅｔ

ｓｏｕｖｅｎｉｒｓ（１８６４—１８７８）》．Ｔ．Ⅱ．Ｐａｒｉｓ，１９０７，ｐ．３１８—３１９）。

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在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６日的信中告诉恩格

斯，他想把恩格斯的信的内容告诉国际布鲁塞尔支部的成员。——第

５１５页。

５３２ 里米尼代表会议（１８７２年８月４—６日）是巴枯宁直接参加筹备的意大

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代表会议。在里米尼，成立了一个擅自称为国际意

大利联合会的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代表会议在１８７２年８月６日

的一项专门决议中，声称同总委员会“不再有任何团结一致”，并号召

国际各支部派代表参加巴枯宁分子定于１８７２年９月２日在纽沙特尔

召开的分立主义代表大会，而不参加应届海牙代表大会。这个分裂的建

议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际支部的支持，甚至没有得到巴枯宁派组织的

支持。恩格斯收到里米尼代表会议的决议后，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

告国际意大利各支部书，揭露巴枯宁分子的这种手法（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４０页）。——第５１５、５１７页。

９８７注  释



５３３ 指“三种工厂工人联合会”（《Ｕｎｉｏｎｄｅｌａｓｔｒｅｓｃｌａｓｅｓｄｅｖａｐｏｒ》），它

是卡塔卢尼亚最早的工会之一，它联合了纺织工厂的织布工人、纺纱

工人和短工。该联合会是国际的集体会员。——第５１６、５１７页。

５３４ 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８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建议，在即将举行的

选举中，在萨克森的一个区提名恩格斯为帝国国会议员候选人。——

第５１７页。

５３５ 巴枯宁分子所控制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在１８７２年７月７日的秘密

通告中，建议各支部按照共同名单选出统一的代表团参加海牙代表大

会，授权委员会支配各地方组织为代表拨出的旅费，并草拟统一的限权

代表委托书。由于联合会委员会的活动，西班牙联合会派出了四名巴枯

宁分子（莫拉哥、马尔塞劳、阿勒里尼和法尔加·佩利塞尔）作为自己

的代表，并带着按巴枯宁主义精神草拟的限权代表委托书参加海牙代

表大会。——第５１７页。

５３６ １８７２年７月１９日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委托恩格斯为在海牙召开

的代表大会起草１８７１年９月以来的财务报告。这个报告由恩格斯在

１８７２年９月７日海牙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宣读，并被一致通过。——第

５１８页。

５３７ 《少数派声明》（《Ｄé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ｍｉｎｏｒｉｔé）是维·达夫在海牙代表大

会１８７２年９月７日会议上宣读的一项声明，签名的有来自西班牙、比

利时、瑞士和荷兰的十四名无政府主义者代表以及被代表大会开除出

国际的纽约第十二支部（见注３３８）的代表。

这项声明否定代表大会的一切旨在加强国际内部纪律和集中的决

议。少数派声称，他们只承认总委员会是一个通讯统计局。无政府主义

者少数派的声明，是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实行公开分裂的一个步骤，后来

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圣伊米耶代表大会上宣布了公开分裂（见注

５５９）。——第５２０页。

５３８ 指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年９月５日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没有

列入正式出版的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第５２０页。

５３９ 在海牙代表大会的头几次会议上讨论了到会代表的代表资格证，在讨

０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论过程中，实际上审查了总委员会在报告所涉时期内的活动，以及有关

国际内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同盟者的斗争问题。讨论的结果反映

在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如第四项决议《关于接受和开除支

部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６９—１７２页）。

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正式文本，都是由参加记录审订和决议

付印筹备委员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和校订的。大部分决议以总委

员会１８７２年夏预先讨论章程草案时通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作

为基础（见注５２６）。其中有：关于章程的决议（第七条（ａ）），关于条

例的决议，等等。恩格斯用法文写的准备付印的各项决议的全文手稿，

被保存下来了。——第５２０、５２７页。

５４０ 为了调查秘密同盟的活动，海牙代表大会在１８７２年９月５日会议上成

立了由库诺、斯普林加尔、吕肯、维沙尔和瓦尔特（假名万 赫德盖

姆）组成的专门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搜集到的有关巴枯宁分

子在国际中进行破坏活动的大量材料全部交给了这个委员会。９月５

日和６日，听取了马克思、恩格斯、符卢勃列夫斯基、杜邦、赛拉叶、

吉约姆、茹柯夫斯基、莫拉哥、马尔塞劳、阿勒里尼和法尔加·佩利塞

尔的证词。但是，该委员会未能分辨大量法文的、西班牙文的、俄文的

和德文的文件以及相互矛盾的证词（巴枯宁分子有意将该委员会引入

迷途）。因此，该委员会在９月７日向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对秘密同

盟作为独立的国际组织存在于国际内部的事实，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为此，代表大会决定公布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一切文件。但是，该委员

会未能执行这个决定，因为在代表大会工作结束以后，该委员会的委员

已分赴各个国家。这些文件被送到伦敦转交给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本小册子的基础（见注

５６９）。——第５２０、５４７、５５２页。

５４１ 在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２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委员会主席黑尔斯

在改良主义多数派的支持下，竟然对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谴责工

联的首领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７２４页）提

出指责。不列颠联合会的许多支部，其中包括属于曼彻斯特区的支部，

对那些力图把马克思开除出国际的改良派的这一决定和行为表示抗

１９７注  释



议。——第５２１、５２６页。

５４２ 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９日，里斯本所有翻砂企业的翻砂工人实行罢工，参加罢

工的还有船舶木工、腻缝工和其他行业的工人。罢工得到了国际葡萄牙

联合会的支持。

１８７２年９月底，里斯本联合会委员会通过恩格斯，给不列颠联合

会委员会发了一封信，请求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罢工破坏者从英国流入

葡萄牙。该信曾在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６日不列颠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并发表

在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５日《国际先驱报》第２７号上。——第５２５、５３０页。

５４３ 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５日在圣伊米耶举行了汝拉联合会非常代表大会，出席

代表大会的有十六名代表。代表大会否定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拒绝承

认海牙代表大会选出的总委员会；代表大会的一项专门决议声称，不承

认海牙代表大会关于把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议。关于这次

代表大会的报道载于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５日—１０月１日《汝拉联合会简

报》第１７—１８期。——第５２５、５３１页。

５４４ 指１８６６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条例第一条。——第５２５

页。

５４５ 宗得崩德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诸州的单独联盟，恩

格斯在这里讽刺地把海牙代表大会以后脱离国际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其

同盟者比作宗得崩德。——第５２６、５４３页。

５４６ 根据德国人第六支部（纽约）成员的决定，恩格斯曾代表该支部出席海

牙代表大会，恩格斯写的报告没有找到。——第５２６页。

５４７ 这封信可能是马克思写给《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的出版者莫里斯·拉

沙特尔的。莫·拉沙特尔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住在离法国边境不远的西

班牙圣塞瓦斯田，他在那里继续领导自己的出版社和《资本论》的出版

工作。——第５２７页。

５４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４—５５页：“后来表明，劳

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

的那些特征。”——第５２８页。

５４９ 黑尔斯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１日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写的信发表

２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在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７日《国际报》第１９８号上。黑尔斯在这封信中，建

议不列颠联合会和比利时联合会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并指责前总委员

会的“权威主义”，似乎这种“权威主义”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这

封信实际上是一份支持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总委员会的声明。——第

５３１页。

５５０ 下伦巴第工农协会（国际洛迪支部）和阿布鲁戚自由劳动者协会（国际

阿魁拉支部）是１８７２年１０月在比尼亚米的直接影响下成立的。关于这

些协会的成立和通过与共同章程相符的章程的情况，比尼亚米于１８７２

年１０月２８日通知了恩格斯。总委员会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２日根据恩格斯

的报告，接受这两个支部加入国际。１８７２年１２月至１８７３年１月，这

两个支部遭警察破坏而不再存在。——第５３３页。

５５１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６日《人民报》第１１２号上刊载的一则

广告，广告宣布即将以单行本出版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和经代表

大会修改过的共同章程。比尼亚米后来未能出版这一单行本。——

第５３３页。

５５２ 左尔格于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１日被加聘参加总委员会。他在１０月１２日给

马克思的信中，阐述了总委员会的新的工作计划；他根据总委员会人数

少和委员不熟悉各国语言的情况，认为不委任各国通讯书记是合适的。

为此，左尔格建议由总委员会总书记集中掌握整个通信工作；同时，对

于许多难于建立直接联系的国家，则设立总委员会代表和全权代表的

职务，并优先由前通讯书记担任。总委员会批准了新的工作机构，并用

专门的通告把这一情况通知了全体国际会员。——第５３４页。

５５３ 根据恩格斯的要求，左尔格把一个住在美国的法国人于１８７２年夏完成

的《共产党宣言》法译本稿子带到了代表大会上。

关于《共产党宣言》英译文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发表

一事，见注４１５。——第５３４、５４０页。

５５４ 指新总委员会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０日致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的第一个

正式通告，通告宣布，总委员会开始执行自己的职务。总委员会的这一

通告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２３日《国际先驱报》上。——第５３５页。

３９７注  释



５５５ 澳大利亚于１８７２年６月建立了“维多利亚民主协会”，它宣布加入国际

工人协会，这为该国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第５３５页。

５５６ 鉴于巴枯宁主义者所控制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违反西班牙联合会章

程和萨拉哥沙代表大会决议（见注４５８），在一个专门的内部通告中，宣

布提前召开哥多瓦代表大会和擅自修改议程，提出了在海牙代表大会

决议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圣伊米耶代表大会决议（见注５５９）之间进行抉

择的问题，新马德里联合会于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日发表了呼吁书：《新马

德里联合会致国际协会西班牙各联合会、支部和会员》（《Ｌａｎｕｅｖａｆｅ

ｄｅｒａｃｉóｎＭａｄｒｉｌｅｎ
～
ａａｔｏｄàｓｌａｓｆｅｄｅｒａｃｉｏｎｅｓ，ｓｅｃｃｉｏｎｅｓ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ｏｓｄｅ

ｌａＡｓｏｃｉａｃｉó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Ｅｓｐａｎ
～
ａ》）。呼吁书由维·帕赫斯署名，发

表在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９日《解放报》第７３号上。鉴于联合会委员会的行

动已经把自己置于国际队伍之外，新马德里委员会建议选举一个能够

根据国际章程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活动的新联合会委员

会。——第５３６页。

５５７ 社会问题研究小组是公社流亡者在公社流亡者协会（见注３６４）解散后

于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０日在伦敦建立的。该小组提出的任务是，根据它自己

的章程所规定的“公社原则”、“没有观点差别之分的”原则，把各个法

国流亡者团体联合起来。小组除了讨论法国流亡者的共同问题和研究

社会问题外，还力图同其他国家的革命者建立和保持经常的关系。国际

会员朗维耶、利沙加勒、于贝尔、勒尚等人都是该小组的积极活动者。

根据他们的建议，马克思于１８７２年２月３日被一致通过为该小组成

员，并参加了小组的工作，直至１８７２年秋。——第５３７页。

５５８ 指巴枯宁主义者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内部通告，通告要求召开联

合会的非常代表大会，以便对巴枯宁主义者圣伊米耶代表大会的决议

（见注５５９）表示赞同和对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谴责；通告包括了

四名西班牙代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情况的报告。——第５３７、５６７页。

５５９ 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５日，在圣伊米耶举行了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代表大会，出

席代表大会的有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十五名成员，其中包括巴枯宁。代

表大会的代表，尽管很大一部分根本不是国际会员，却拒绝了海牙代表

４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大会的决议并声称不承认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上签订了《友好、团结

和互相保护公约》 （《Ｐａｃｔｅｄ’ａｍｉｔｉéｄｅ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éｅｔｄｅＤéｆｅｎｓｅ

ｍｕｔｕｅｌｌｅ》），以反对国际工人协会中那些承认和拥护第五次海牙代表

大会决议的联合会和支部。这次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

专门决议，否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代表大会号召其他联合会

赞同圣伊米耶通过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上述公约，这就宣告了国际的

公开分裂。——第５３７、５６６页。

５６０ 新马德里联合会是《解放报》的编辑被无政府主义者多数派开除出马德

里联合会后，于１８７２年７月８日成立的。《解放报》编辑被开除的原因

是发表了揭露西班牙秘密同盟活动的材料。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组

织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工作及其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被西班牙联合会

委员会拒绝接受之后，便向总委员会申请，总委员会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５

日承认它是国际的一个联合会。——第５３７、５４４页。

５６１ 格腊西阿联合会于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４—６日举行会议，会上听取了同盟领

导人之一阿勒里尼关于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会议谴责了西班牙

代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行为，否决了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支持圣伊

米耶代表大会决议的建议，并以多数票赞同了海牙代表大会决议。

瓦伦西亚联合会会议是在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９日举行的，在这次会议

上否决了巴枯宁主义者提出的建议，即在出席哥多瓦非常代表大会（见

注５７３）的代表的限权代表委托书中写明要求赞成圣伊米耶代表大会

的决议。——第５３８页。

５６２ 关于同西班牙的同盟拥护者作斗争取得胜利的消息，恩格斯是从梅萨

那里得到的；看来，在梅萨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２日的信中附有从莫拉那里

得到的消息，莫拉当时在巴塞罗纳进行活动。梅萨的信上有恩格斯作的

如下摘要：

“总之，西班牙被争取过来了：１．格腊西阿联合会——五百名，２．

托勒多——二百名，３．巴达洛纳，４．德尼亚。瓦伦西亚的一部分支部

和加迪斯的一个支部已经同旧联合会决裂，因为旧联合会把任何一个

推销过《解放报》的人都宣布为叛徒。在格腊西阿被宣布为叛徒的有莫

５９７注  释



拉、布腊古拉特、厄斯皮古埃和地方委员会书记阿巴德——他推销过五

十份《解放报》。１１月４日，星期一，在那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全体会

议，所有巴塞罗纳人都出席了大会，并得到了发言的机会。同盟完全被

击溃了。尽管阿勒里尼大喊大叫和挥手舞杖，还是无法使这些无神论者

相信，耶稣会的行为是正确的。因此，海牙的各项决议得到了赞同，西

班牙代表的行为受到了谴责。会议持续了三天。

只须提这样一个问题就够了：是应该拒绝代表大会还是应该进行

斗争？

旧马德里联合会主张不召开代表大会！

在瓦伦西亚推销了七十五份《解放报》。在卡迪斯推销了二十五

份。”——第５３８页。

５６３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６日《解放报》第７１号刊载了《同盟的手段》（《Ｌｏｓｍｅ

ｄｉｏｓｄｏｌａＡｌｉａｎｚａ》）一文，这篇看来是由梅萨根据拉法格或恩格斯寄

去的材料写成的文章论述了涅恰也夫在俄国的行为，以及西班牙的同

盟分子想要杀害莫拉和罗伦佐的企图。文章的内容在许多方面同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的有关部分相

同。——第５３８页。

５６４ 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６日《国际先驱报》第３３号发表了由黑尔斯署名的关于

１１月７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在那次会议上委员会委员

进行了分工。——第５３８页。

５６５ 根据总委员会１８７３年１月５日的决定，恩格斯被委派为总委员会负责

意大利事务的代表，并被授予相应的全权委托书和指示（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７３３、７３４—７３５页）。——第５３９页。

５６６ 马克思于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５—１８日在牛津的燕妮·龙格和沙尔·龙格

家中作客。——第５３９页。

５６７ 根据总委员会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２日的决定，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担任总委员会

法国通讯书记的赛拉叶被委派为总委员会负责法国事务的代表。——

第５３９、５４５、５５０页。

５６８ 《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１８７２年德文版序言由梅萨翻译

６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成西班牙文，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２、９、１６、２３、３０日和１２月７日的

《解放报》第７２—７７号上。梅萨翻译时曾利用了恩格斯寄给他的《社会

主义者报》所发表的法译文（见注４１５），该法译文曾部分地经恩格斯

审阅并作了修改。恩格斯也利用了左尔格带来的稿子。——第５４０页。

５６９ 鉴于海牙代表大会成立的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未能审阅马克思和

恩格斯于１８７２年８月底以前搜集的说明同盟进行破坏活动的大部分

文件，也未作出明确的结论（见注５４０），马克思还在代表大会期间就

想到，必须写一本揭露秘密同盟的存在和活动方式的专门著作。海牙代

表大会决定公布有关同盟的文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

卷第１７５页）。文件被交给了代表大会所指定的决议出版委员会；马克

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该委员会。１８７３年４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执行代表

大会的决定，着手撰写《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的小册子。

补充搜集文件材料并加以比较和分析的主要工作是由恩格斯和拉法格

进行的，小册子的结语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参看本卷第６０１—６０２页）。

这本小册子以大量的实际材料证实了秘密同盟的存在，揭露了它在国

际内部的破坏活动，及无政府主义宗派分子给工人运动带来的危害。小

册子于１８７３年８月出版。——第５４０、５７９、５８１、５９６页。

５７０ 当时住在苏黎世的涅恰也夫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４日被瑞士当局逮捕，同

年秋天又被作为刑事犯引渡给俄国政府。审判后，涅恰也夫被监禁在阿

列克塞半月堡，并死在那里。——第５４２页。

５７１ 指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的爱尔兰人支部。这些支部的大部分成员都是

前爱尔兰芬尼亚运动（见注２）的参加者；其中有曾任北美各支部联合

会委员会委员的约翰·德沃伊这样一些芬尼亚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第５４３页。

５７２ 指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２４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一些荷兰支部的代表

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荷兰联合会委员会鉴于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海牙

代表大会决议的活动而召开的。——第５４３页。

５７３ 哥多瓦代表大会是纯粹由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在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５—３０

７９７注  释



日举行的。代表大会宣布同总委员会完全决裂，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

的决议，并通过了巴枯宁主义的西班牙联合会章程草案。——第５４４、

５５７、５６６、５８５页。

５７４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５日，法国南部的国际工人协会组织在土鲁斯举行了秘

密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有土鲁斯、蒙彼利埃、波尔多、贝济埃、

塞特、阿坦、纳尔榜、贝云、阿维尼翁等支部的代表。代表会议本应赞

同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坚决打击巴枯宁主义者，以肃清他们在该国南

部的影响。但是，由于在法国南部开始逮捕国际会员，首先是逮捕代表

会议参加者，代表会议的预定任务未能完成。法国南部各支部遭到破

坏，其领导人受到审讯（见注６１９）。——第５４４、５５７页。

５７５ 恩格斯指的是茹尔·蒙特尔的一封信，该信抗议把布斯凯开除出国际，

根据汝拉联合会委员会的决定，该信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０日《汝拉

联合会简报》第２０—２１期上。——第５４５页。

５７６ 根据《国际先驱报》的出版者及所有者威·赖利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之间签订的合同，该报从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１日起（即从第６号起）为该委

员会的正式机关报。赖利接受马克思的建议，从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３０日起

解除了这一合同，并拒绝给不列颠委员会的改良主义领导提供篇幅来

反对总委员会和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同时，该报继续发表国际的文

件，在革命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见注５９１）建立之后，它实际上又

成为该委员会的机关报。

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４日《国际先驱报》第

３７号上。恩格斯写的《关于国际在大陆上活动情况的报道》（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３４５—３４９页）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的报告同时发表于１８７３年１月中旬至２月中旬。——第５４５页。

５７７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３０日总委员会授权马克思负责收集和保管前总委员会

的各种财物，听候总委员会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８卷第７３２页）。——第５４５页。

５７８ 恩格斯的这封信稿写在赛拉叶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６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４

页空白处。赛拉叶在信中说，国际波尔多支部的领导人之一让·拉罗克

８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请求总委员会发给他负责法国南部事务的临时全权委托书。显然，恩格

斯把发给拉罗克的全权委托书文本寄给了赛拉叶，要他签署后转交给

拉罗克。

恩格斯发给拉罗克的全权委托书，得到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２日总委员

会会议的赞同；此外，对拉罗克作为波尔多地区总委员会临时全权代表

的职责也作了明确规定，他的职责履行到法国召开例行代表大会或代

表会议为止。——第５４６页。

５７９ 马克思应丹尼尔逊的请求将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寄给了

他。——第５４７页。

５８０ 同盟斯拉夫人支部的一些成员谋害吴亭以便阻止他完成为海牙代表大

会准备的关于巴枯宁的破坏活动的报告一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

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中作了描述（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４０３页）。恩格斯也把有关这件事的报道寄给

了《解放报》编辑部； 《同盟的手段》一文提到了这件事（见注

５６３）。——第５４８页。

５８１ 丹尼尔逊在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３日（俄历１１月２１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引

了洛帕廷信中的一段话，洛帕廷说，他已从伊尔库茨克流放地逃脱，但

接着又在托姆斯克被捕。马克思可能打算通过同他一直保持来往的英

国外交官戴·乌尔卡尔特争取使洛帕廷获释。——第５４８页。

５８２ 指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尤·茹柯夫斯基的文章《卡·马克思和他的

〈资本论〉一书》，这篇文章后来刊载在１８７７年《欧洲通报》９月号第

６４—１０５页上。——第５４８页。

５８３ 马克思指的是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参加者、国际会员拉·塞西

利亚和《人民报》编辑比尼亚米打算把《资本论》译成意大利文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此事于１８７２年同他们两人通信。但是，由于找不

到人出版该书，１８７２年１０月拉·塞西利亚停止了翻译工作；１８７３年４

月，由于政府加紧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比尼亚米也放弃了出版《资本

论》的想法。——第５４８页。

５８４ 丹尼尔逊在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７日（俄历１５日）的回信中，谈到了给《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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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等俄国杂志撰稿的可能条件，并请拉法格把试稿寄去。然而，在那

些年代里，显然无法撰稿。拉法格卓有成效地为俄国杂志《基础》、《祖

国纪事》、《北方通报》撰稿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这期间，拉法格

同丹尼尔逊建立了直接的友好关系，并通过他同许多俄国杂志的编辑

部取得了联系。——第５４８、５６０页。

５８５ 马克思曾打算把他研究俄国土地关系的成果用在地租那一篇中，按照

马克思的计划，地租应在《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二册中加以论述（马克

思逝世后，恩格斯把这两册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中写道：“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

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

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遗憾

的是，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第５４９页。

５８６ 由于打算写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马克思曾再三请求丹尼尔逊

寄去必要的传记材料。然而，丹尼尔逊直到１８７３年４月１日（俄历３

月２０日）才随信寄去了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简短传记资料。有关车

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活动和政治诉讼的其他材料，丹尼尔逊未能获得；

因此，马克思的愿望没有实现。——第５４９、５６０页。

５８７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７日《解放报》第７７号上发表的文章《同

盟的聪明人面对〈共产党宣言〉》（《ＥｌＭａｎｉｆｉｅｓｔｏｄｅｌＰａｒｔｉｄｏＣｏｍｕｎｉｓｔａ

ａｎｔｅｌｏｓｓａｂｉｏｓｄｅｌａＡｌｉａｎｚａ》）。看来，这篇文章是梅萨根据恩格斯或拉

法格寄给他的材料写的，基本上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第八章（《同盟在俄国》）第一节（《涅恰也

夫案件》）的结尾部分相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

４６９—４７１页）。——第５４９页。

５８８ 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２１日，王国检察官在洛迪宣布，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７日《人民

报》第１１８号因刊载总委员会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０日的通告（见注５５４）而

予以没收。同时，检察官还宣布对该报编辑恩·比尼亚米作为国际洛迪

支部的组织者提出起诉。１８７２年１２月，比尼亚米和编辑部其他一些成

员被捕，并以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和宣传协会思想的罪名而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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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第５５０、５５７页。

５８９ 关于比尼亚米被捕和《人民报》第１１８号被没收的消息，载于１８７２年

１２月１８日《人民国家报》第１０１号。

《解放报》没有刊登这则消息。——第５５０页。

５９０ 总委员会委员中的布朗基主义者（阿尔诺、瓦扬、库尔奈、马丁和马格

里特）由于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年９月）决定将总委员会驻在地从伦

敦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第５５０页。

５９１ 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分子拒绝承认

代表大会决议，并同巴枯宁分子一起大肆诽谤总委员会和马克思。不列

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革命派（维克里、赖利、米尔纳、列斯纳、杜邦等

人）积极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７２年１２月初，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拥护者要求无条件地承认和执行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发生了分

裂。委员会中的革命派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底成立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并同已经迁到纽约去的总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工作安排方面给予了积极的帮助。改良主义者

妄想左右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实际上存在到１８７４年底。它的活动随着整个

国际活动的停止以及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暂时胜利而停止

了。——第５５１页。

５９２ 指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４日《解放报》第７８号发表的总委员会１８７２年１１月

２０日通告《总委员会。致西班牙国际会员》（《Ｃｏｎｓｅｊｏ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ｌｏｓ

ｍｉｅｍｂｒｏｓｄｅｌａＡｓｏｃｉａｃｉóｎｅｎＥｓｐａｎ
～
ａ》）。总委员会在这一通告中，揭露

了参加海牙代表大会的西班牙巴枯宁分子代表所散布的对代表大会的

诽谤，阐释了代表大会的合法性和它的决议对全体国际会员的约束

力。——第５５２页。

５９３ 根据总委员会１８７３年２月２日的决定，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至１８７２年曾

担任波兰通讯书记的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被任命为总委员会负责

波兰事务的代表。——第５５２页。

５８４ 恩格斯致赫普纳的这封信的手稿损坏得很厉害：信的开头没有，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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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已损坏。——第５５３页。

５９５ 指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７日和２１日（《人民国家报》第９８号和第１０２

号上的《英国改革运动的新高潮》第一篇和第二篇。——第５５３页。

５９６ 指克昌泽烈为反对布朗基主义者的小册子（《国际和革命》（见注

６０４）而写的《国际和专制》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８日

《平等报》第２２—２３号上。——第５５５页。

５９７ 指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一部分改良主义者于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６日召开

的代表大会。有十二名代表出席的这个代表大会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

会的决议，从而使参加这个大会的人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

第５５６、５６６、５８５页。

５９８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５—２６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了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参

加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拒绝海牙代表大

会的决议，宣布拒绝同纽约的总委员会保持联系，并决定同意圣伊米耶

代表大会的决议（见注５５９）。——第５５６、５６６页。

５９９ 左尔格因为没有得到有关葡萄牙和丹麦情况的消息，在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６

日的信中问恩格斯，这是不是由于国际在葡萄牙和丹麦的组织被法律

禁止造成的。——第５５７页。

６００ 日内瓦首饰工人的罢工开始于１８７２年１１月底，持续到１８７３年４月

底；罢工工人要求把工作日缩短到九小时。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对罢

工者进行了巨大的援助，它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向英国工人发出了建

立支援日内瓦工人的基金的号召。这次罢工以罢工者获胜而结束；１８７３

年５月１日，在不列颠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了日内瓦罢工委员会书记

的信，信中对得到的支援表示感谢。——第５５８页。

６０１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６８年３—４月日内瓦三千建筑工人的罢工。工人们要

求把工作日缩短到十小时，增加工资，实行以时计算的工资制代替以日

计算的工资制；除建筑工人外，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由

于得到瑞士、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人的支持以及国际有组织的支援，日

内瓦工人取得了罢工的胜利。日内瓦罢工对于提高国际工人协会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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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扩大协会的地方组织起了重要作用。——第５５８页。

６０２ 指总委员会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８日致汝拉联合会的呼吁书和１８７２年１２月

１日致比利时代表大会的呼吁书；致汝拉联合会的呼吁书对该联合会

提出了警告：如果拒绝修改自己的圣伊米耶代表大会（见注５４３）的决

议，它就要被暂时开除出协会，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在后一份呼吁

书中，总委员会号召比利时工人加强国际工人协会的团结，并阐明了海

牙代表大会决议的意义。——第５５９页。

６０３ 左尔格在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６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总委员会决定，把负责

巴黎事务的临时权力交给瓦尔特（万 赫德盖姆），把负责土鲁斯事务的

临时权力交给阿尔甘。相应的全权委托书和指示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３０日

寄出。——第５５９页。

６０４ 指布朗基主义者出版的小册子《国际和革命。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公

社流亡者为海牙代表大会而作》１８７２年伦敦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ｅｔｒé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ｐｒｏｐｏｓｄｕｃｏｎｇｒèｓｄｅｌａＨａｙｅｐａｒｄｅｓｒéｆｕｇｉéｓｄｅｌａＣｏｍ

ｍｕｎｅ，ｅｘｍｅｍｂｒｅｓｄｕＣｏｎｓｅｉｌＧéｎéｒａｌｄ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ｏｎｄｒｅｓ，

１８７２）。小册子抗议海牙代表大会关于把总委员会驻在地迁往纽约的决

议，并指责国际“逃避革命”。在小册子上署名的有前总委员会委员、布

朗基主义者阿尔诺、库尔奈、马格里特、马丁、朗维耶和瓦扬，这些人

宣布自己退出国际。但是，据杜邦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６日写信告诉马克思

说，朗维耶的署名未经本人同意。——第５５９页。

６０５ 左尔格在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６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库诺不听他的劝告，拒

绝接受报酬优厚的职位，而最后不得不同意差得多的条件。——第

５５９页。

６０６ 早在１８７１年初，丹尼尔逊根据格·亚·洛帕廷的请求曾把格林卡的歌

剧《为沙皇而死》（《伊万·苏萨宁》）和《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总谱

寄给马克思大女儿燕妮。邮包上没有写寄件人的名字，马克思全家是从

丹尼尔逊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７日（俄历１５日）的信上才知道是谁寄

的。——第５６０页。

６０７ 马克思指的是《知识》杂志编辑部的约稿信；该信由阿·斯列普措夫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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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于１８７０年底寄出。——第５６０页。

６０８ 指柳巴文的信，他在信中叙述了涅恰也夫对他的威胁，涅恰也夫要求解

除巴枯宁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义务（见注５２９）；这封信是

海牙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揭发文件之一。马克思

不愿使柳巴文受到伤害，因此没有说出写信人的名字。丹尼尔逊在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４日（俄历１２日）和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８日（俄历１６日）的

信中转告马克思说，柳巴文同意指名发表他的信件，因为他不愿当匿名

的揭发者。——第５６１页。

６０９ 马克思指的是瑞士的一批俄国流亡者“巴枯宁的亲信（奥格辽夫、扎依

采夫、奥捷罗夫、罗斯、霍尔施坦、腊利、埃耳斯尼茨、斯米尔诺夫）

于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４日给《自由报》编辑部的公开信。这封信对于将巴枯

宁开除出国际表示抗议。该信发表于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３日《自由报》第

４１号。——第５６１页。

６１０ 莫·布洛克的《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一文，载于１８７２年７月和８

月《经济学家杂志》第７９期和第８０期。这篇文章保存在马克思的藏书

中，上面有马克思的批注。——第５６１页。

６１１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于１８７２年底至１８７３年初在汉堡分册出

版。——第５６４页。

６１２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波尔特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２日的信的答复，波尔特在

信中对寄给他《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前四分册表示感谢，并询问

出版《资本论》英文版的可能性。

马克思从左尔格那里得知左尔格同总委员会委员们，尤其是同波

尔特在对无政府主义者和英国改良主义者的分裂行动的态度上发生分

歧的消息后，在这封信中论证了总委员会所应采取的立场。在马克思这

封信的影响下，波尔特支持左尔格制定了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通过的关

于把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开除出国际的决

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７３８—７３９页）。——第

５６５页。

６１３ 波尔特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在纽约创办的《工人报》和合众国联合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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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的机关报撰稿，该机关报原来预定用英文出版，但没有实现。——

第５６５页。

６１４ 这封信原来收集在《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

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ＢｒｉｅｆｅｕｎｄＡｕｓｚüｇｅａｕｓ

ＢｒｉｅｆｅｎＪ．Ｐｈ．Ｂｅｃｋｅｒ，Ｊ．Ｄｉｅｔｚｇｅｎ，Ｆ．Ｅｎｇｅｌｓ，Ｋ．Ｍａｒｘｕ．ａ．ａｎ

Ｆ．Ａ．Ｓｏｒｇｅｎ．ａ．》）一书中，该书误为：邓恩、贝奈特、埃卡留斯、

福斯特、格劳特、黑尔斯、荣克、麦卡拉、佩普、罗伯茨、西门和韦斯

顿出席了不列颠联合会一部分分裂主义者的代表大会 （见注

５９７）。——第５６５页。

６１５ 指总委员会１８７３年１月５日的决议，总委员会在这项决议中宣布：鉴

于汝拉联合会拒绝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因此暂时把它开除出国

际，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第５６６页。

６１６ 这是恩格斯给李卜克内西的复信，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７３年２月８日的信

中叙述了出版通俗的“社会政治丛书”的计划。李卜克内西打算从托·

莫尔的《乌托邦》开始出版这套丛书，并列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

著作；他在信中询问恩格斯再版这些著作的问题。在七十年代，出版这

样一套丛书的计划没有实现；德国社会民主党于八十年代在苏黎世开

始实现这一计划。——第５６８页。

６１７ 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７３年２月８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人民国家报》不

能对国际内部的论战予以很大注意。”——第５６８页。

６１８ 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５０—１８６２年流亡伦敦期间，恩格斯住在曼彻斯

特。——第５７１页。

６１９ １８７３年３月１０—２５日在土鲁斯对国际法国支部成员进行了审讯。根

据杜弗尔法案，二十二名国际会员由于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被判处不同

期限的监禁；得以隐藏起来的总委员会全权代表拉罗克被缺席判处三

年监禁。——第５７３页。

６２０ 根据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各种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决议（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６９页），总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国际联合会

的章程草案，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２日左尔格把该草案寄给了恩格斯。章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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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表在１８７３年３月８日《国际先驱报》第４９号上。——第５７４页。

６２１ 指１８７３年２月２３日总委员会因西班牙成立共和国而写的致西班牙工

人的呼吁书。在这份呼吁书里，总委员会告诫西班牙工人不要迷恋于资

产阶级共和主义，提出工人团结起来为争取建立“劳动和社会民主共和

国”的任务，并指出实现这个目的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第５７５

页。

６２２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２日总委员会决定，贴在个人章程上的表示会费已交清

的会费券在伦敦印制；印版仍和１８７２年一样，由国际会员、雕版师勒

穆修制作。恩格斯被委托对印制会费券进行监督。——第５７６、５８３页。

６２３ 指波·尼·契切林和伊·德·别利亚耶夫之间关于俄国公社起源的论

战，论战是由于契切林在１８５６年《俄罗斯通报》第１期上发表了《俄

国农村公社历史发展概述》的文章和别利亚耶夫在１８５６年《俄罗斯笔

谈》第１期上发表了对该文的批评文章而引起的。论战持续了好几

年。——第５７７页。

６２４ 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阿·瓦格纳为了反对１８６９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关

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决议，而写了《土地私有制的废除》这一著作，为

了论证自己的观点，除引用其他的材料外，还引用了契切林的一系列有

关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著作。——第５７７页。

６２５ 总委员会致西班牙工人的呼吁书（见注６２１）发表于１８７３年３月１８日

《解放报》第８８号。编辑部在发表这个文件时，在一篇短评中满意地指

出，总委员会和新马德里联合会的观点是一致的，是“尽管相隔千里，

但工人们还是团结一致”的证明。——第５７８页。

６２６ 左尔格在１８７３年４月９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在批准赛拉叶担任负责

法国事务的总委员会代表时，德雷尔根据勒穆修提供的情况，对赛拉叶

提出了一系列指责，其中包括他在公社时期使用了教士租借教堂所付

的租金。德雷尔还指责赛拉叶，说他参加了“二十二人示威”。

所谓“二十二人示威”，看来是指巴黎公社少数委员反对１８７１年５

月１日公社会议以多数票（四十五票对二十三票）通过关于成立公安委

员会的决定一事。多数派是由布朗基派、新雅各宾派以及追随他们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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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委员组成的。赛拉叶支持坚决反对成立这类委员会的蒲鲁东派，并和

十六名公社委员（阿夫里阿耳、泰斯、茹尔德、马隆等人）一起签署了

一项声明，声明中说，组织公安委员会将导致“独裁统治”的建立等等。

到了选举委员会的时候，二十五名公社委员，其中包括赛拉叶，示威性

地退出了会场。——第５８１页。

６２７ 左尔格在１８７３年４月９日的信中请求恩格斯详细地介绍关于维也纳

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斗争情况。他是从《人民国家报》和《人民意志报》

上知道这场斗争的。

１８７３年３月１５日《人民国家报》上刊载了社会主义者安·肖伊的

一封信，指责维也纳《人民意志报》编辑奥伯温德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

义。１８７３年３月１９日奥伯温德在《人民意志报》上发表的回信中，指

责肖伊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系。

关于同奥伯温德的机会主义立场的进一步斗争，见注６４３。——

第５８１页。

６２８ 指１８７３年４月２７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４９号上发表的文章《国

际工人协会》；在这篇文章中，编辑部企图把法国国际会员遭到逮捕和

审讯的责任强加于马克思和总委员会（见注６１９）。——第５８２页。

６２９ 看来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７３年４月２７—２８日召开的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

（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报道载于１８７３年５月１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

９期）；该联合会在代表大会上再一次声明，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决

议和总委员会的权力，并且建议召开单独的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代表大

会。——第５８５页。

６３０ １８７３年３月１５—１７日在博洛尼亚举行了名为“国际意大利联合会”的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代表大会。——第５８５页。

６３１ 指１８７３年５月２３日总委员会关于法国委托书的声明（《Ｅｒｋｌａｒｕｎｇ

üｂｅｒｄｉｅＭａｎｄａｔｅｆüｒ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声明的目的是反对巴枯宁派和拉

萨尔派想把赫德盖姆和丹特雷格背叛的责任强加于总委员会的企图。

声明是根据恩格斯寄给左尔格的材料起草的（见本卷第５７３、５８２—５８３

页）。１８７３年５月２７日，左尔格把声明的德文文本寄给了恩格斯，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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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组织力量译成英文和法文并加以散发。英文本是恩格斯翻译的，法

文本是拉法格翻译、恩格斯校订的。——第５８６、５９９页。

６３２ １８７３年６月１—２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第二次代

表大会。大会听取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并且通过了关于不列

颠联合会条例、关于宣传、关于必须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关于宣布红

旗为不列颠联合会会旗等决议。《关于政治行动》的决议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在这个决议中，代表大会号召不列颠的国际会员在英国建立与

一切现存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第５８７、５９９页。

６３３ 看来是指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１８７３年４月２７—２８日）的决议，决议

建议各联合会派代表出席订于１８７３年９月１日开幕的无政府主义者

国际代表大会，而不参加国际的代表大会。在某些已经脱离国际的组织

接受了这项建议之后，汝拉联合会委员会于１８７３年７月８日发出了通

告，规定日内瓦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地点（见注９４）。——第５８８

页。

６３４ 在１８７３年４月１日和６月８日的《自由报》上刊登了赛拉叶致该报编

辑部的两封信，信中证实布朗基派库尔奈和朗维耶应对丹特雷格在土

鲁斯审判案（见注６１９）中出卖许多国际会员的行为负责。赛拉叶写道，

库尔奈和朗维耶未经总委员会的批准就授予丹特雷格以负责法国事务

的权力。——第５８８页。

６３５ 赫普纳因被控进行“有利于国际的活动”和出席海牙代表大会，于１８７２

年底被判处四个星期的监禁，１８７３年春被驱逐出莱比锡；他在莱比锡

郊区住了一个时期，但在那里遭到警察局的迫害，于是不得不迁居布勒

斯劳（弗罗茨拉夫）。——第５９０页。

６３６ 全德工人联合会 是１８６３年５月２３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

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

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

之下。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

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

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

８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

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

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

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

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七十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

弃了拉萨尔主义。１８７５年５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

１８６９年成立的并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

森纳赫派）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取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１８６４年１２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第

５９１页。

６３７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不止一次地请马克思为《人民国

家报》写一本小册子或文章批判拉萨尔的观点。——第５９４页。

６３８ 库格曼根据恩格斯的这封信寄了一篇短文给《人民国家报》，该文载于

１８７３年７月１３日《人民国家报》，文章说：“最近各报刊登了关于卡尔

·马克思病情危险的消息。我们可以满意地告诉我们的读者，情况并非

如此。马克思只不过得到医生的指示，每天工作不应超过四至六小

时。”——第５９６页。

６３９ 根据同拉沙特尔签订的合同，《资本论》应分四十四分册出版，每一分

册为一个印张。每两分册同时出版，但按五分册为一辑出售，这样总共

有九辑。——第５９７页。

６４０ 这封电报是为答复左尔格的要求而发的，左尔格曾要求赶快决定由谁

代表总委员会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的问题。由于总委员会没有经费从

美国派出代表，左尔格建议，由恩格斯或者赛拉叶代表总委员会参加代

表大会。总委员会收到电报后，批准赛拉叶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代

表大会，并于８月８日给他寄去了有关的指示（见注９３）。——第５９８

页。

６４１ 左尔格在１８７３年６月２０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

立了三个新的支部：法国人支部，有一百三十人；意大利人支部，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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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西班牙人支部，有四十五人。他要求给它们寄去海牙代表大会的

决议，还建议这些支部同恩格斯保持直接联系。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一个国际支部成立于１８７２年１月，由法国流

亡者组成，其组织者为前国际巴黎支部成员奥古斯特·蒙诺和艾米尔

·弗累希。该支部于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０日至３月１５日之间写信给总委员

会，要求加入国际。到１８７２年７月，该支部已拥有二百七十三人。由

于巴黎公社流亡者，特别是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即同马克思和恩格斯

保持通信的雷·维耳马尔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的组织得到了进

一步发展。维耳马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各个国际支部内广泛推荐了《资

本论》、《法兰西内战》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１８７３年在布

宜诺斯艾利斯，主要是在流亡者中间，成立了许多新的支部。——第

５９９页。

６４２ 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３年８月１１日给恩格斯的复信中，授权恩格斯把救济

巴黎公社社员的寡妻孤儿的捐款交给赛拉叶支配，要他尽可能将这笔

钱用于上述目的或党的需要。——第６００页。

６４３ 这里恩格斯是答复左尔格因１８７３年６月１４日《人民国家报》第４８号

上的编辑部文章而提出的问题。《人民国家报》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奥

伯温德的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他对改革选举法所持的立场，这种改革

被看作是对自由资产阶级的直接支持。文章反映了奥地利工人运动中

由于筹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而引起的斗争。——第６００页。

６４４ 指１８７３年７月１６日《人民国家报》第５９号上发表的维也纳的报道，报

道中全文引用了１８７３年６月２９日安·肖伊在为改组奥地利工人党而

召开的维也纳工人大会上提出的决议。决议指出了奥地利工人党应该

根据一个明确的纲领行动，并拟定了纲领的要点。在这一纲领中，除提

出彻底民主的要求和实行标准工作日并在法律上限制女工与童工的要

求外，还包含这样一个论点，即一切政党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都是反动的

一帮。——第６００页。

６４５ 亚尔科（这是一个规模不大但工业很发达的城市）事件是无政府主义的

理论和策略在实际革命斗争过程中遭到破产的最明显的例子。工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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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８７３年７月７日宣布总罢工的决定，引起了同行政当局和工厂主的

武装斗争，结果受到大约五千名工人支持的巴枯宁主义者掌握了政权。

然而巴枯宁主义者软弱无能，于７月１２日未作任何抵抗就把城市交给

了政府军。恩格斯在《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中详细地分析了这

一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５２１—５４０页）。——

第６０１页。

６４６ 指丹尼尔逊寄给马克思的下列著作：别利亚耶夫《古代俄国确立农奴制

度的法律和法令）１８５９年圣彼得堡版；涅沃林《俄罗斯民法史》１８５１

年圣彼得堡版；哥尔查科夫《修道院的敕令》１８６８年圣彼得堡版；契

切林《俄国法律史论文集》１８５８年莫斯科版和《俄国的州级机关》１８５６

年莫斯科版；谢尔盖也维奇《市民会议和公爵》１８６７年莫斯科版；赫

列勃尼科夫《蒙古入侵前俄国历史上的社会和国家》）１８７２年圣彼得堡

版，等等。——第６０３页。

６４７ 戒酒协会会员（ｔｅｅｔｏｔａｌｌｅｒｓ）是主张完全不喝酒精饮料的拥护者。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鼓吹工人放弃参加政治斗争的巴枯宁主义

者。——第６０３页。

６４８ 指丹尼尔逊于１８７３年５月２２日（俄历１０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极

为详细地（注明各种资料来源）阐述了别利亚耶夫和契切林之间的争论

的实质（见注６２３），并介绍了马克思所关心的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

制问题的俄国文献。——第６０４页。

６４９ 恩格斯大约从１８７３年１０月２８日到１１月２０日在德国（恩格耳斯基尔

亨）。——第６１０、６３３页。

６５０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该书

以《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ＥｉｎＣｏｍｐｌｏｔｇｅｇｅｎｄｉ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Ａｓｓｏｚｉａｔｉｏｎ）为题于１８７４年在不伦瑞克用德文出版，

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科柯斯基翻译。——第６１１页。

６５１ 指巴枯宁１８７３年９月２５日发表在《日内瓦报》上的公开信和１８７３年

１０月１２日发表在《汝拉联合会简报》上的题为《致汝拉联合会的朋友

们》的信，巴枯宁在这两封信中声明脱离政治活动。恩格斯引用的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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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报刊上的报道，即１８７３年１０月１０日登在《旗帜晚报》上的报

道。——第６１２页。

６５２ １８７３年７月２２日比尼亚米通知恩格斯，在梅累尼亚诺成立了主要由

泥水匠组成的国际支部，取名为“古斯达夫·弗路朗斯”支部。该支部

宣布支持总委员会。——第６１２页。

６５３ 库格曼在１８７４年１月１３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法兰克福报》上报道

马克思患“重病”的消息表示不安。——第６１４页。

６５４ 在１８７４年１月１０日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巨大

胜利；有九个人当选为议员（其中包括这时已监禁期满的倍倍尔和李卜

克内西），他们所得的票数大大超过了１８７１年选举中所得的票数。选举

表明，在左派力量加强的同时，极端反动的派别的地位也因政府联盟的

削弱而加强了。

关于选举结果的一些消息，库格曼在１８７４年１月１３日的信中告

诉了恩格斯。——第６１５、６１８、６４５页。

６５５ 指１８７３年底至１８７４年初瑞士工人运动的某些活动家（培列等）企图建

立的工会总同盟（Ｌｉｇｕ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ｄ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ｖｒｉèｒｅｓ）。在同

盟的创始人打算吸收德国工会和英国工联参加同盟的企图遭到失败

后，同盟便不再存在。——第６１７页。

６５６ １８７４年１月召开的工联设菲尔德代表大会，在１月１４日的会议上拒绝

了总同盟（见注６５５）提出的关于表示团结一致的建议。——第６１７

页。

６５７ 约翰·雅科比曾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于１８７２年加入社

会民主工党。１８７４年１月１０日，他在莱比锡地区进行的议会选举中获

得了复选权。但是他以反对帝国宪法为理由拒绝接受议员证书，从而使

党失去了这个选区。雅科比的这种做法在１８７４年２月２０日的《人民国

家报》上受到了谴责。——第６１９、６２０页。

６５８ １８７３—１８７４年，恩格斯大力研究了德国史的问题，打算写一部关于德

国史的著作。但是这个意图没有实现；根据初步的材料判断，恩格斯是

想阐明包括他当时经历过的１８７３年的各种事件在内的德国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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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着重详细叙述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以来的德国史。从中世纪末到

１７８９年这一时期，预计在一篇内容广泛的导言中加以阐述。保存下来

的恩格斯的手稿《关于德国的札记》部分地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６４７—６５４页，更完整地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

库》１９４８年俄文版第１０卷。——第６１９页。

６５９ 马克思给乔·穆尔的这封信，是为处理拥有石印作坊的那个公司的事

务而写的；马克思在１８７３年底加入了该公司，以代替退出的拉法格

（见注９７）。１８７４年春，公司解散。——第６２２、６２４页。

６６０ 马克思从１８７４年４月中到５月５日在兰兹格特疗养。——第６９６、６２９

页。

６６１ 指阿·坦尼森１８７４年３月７日为欢迎爱丁堡公爵阿尔弗勒德亲王的

未婚妻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公主抵英国而写的诗。诗的标题是《欢

迎爱丁堡公爵夫人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殿下光临》，每一节都以

“亚历山大罗夫娜”作为结尾。——第６２７页。

６６２ 见《格林和狄德罗１７５３年至１７９０年文学、哲学和评论通信集》１８３０年

巴 黎新版第 １１卷第 １５４、１５５页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ｅ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ＧｒｉｍｍｅｔｄｅＤｉｄｅｒｏｔ，ｄｅｐｕｉｓ１７５３ｊｕｓｑｕ’ｅｎ

１７９０》．Ｎｏｕｖｅｌｌ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ｔ．Ⅺ．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０，ｐ．１５４，１５５）。——第

６２７页。

６６３ 指１８７４年在柏林分卷出版的鲁·迈耶尔的《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

（《Ｄｅｒ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ｓｋａｍｐｆｄｅｓｖｉｅｒｔｅｎＳｔａｎｄｅｓ》）一书。库格曼于１８７４

年４月１５日将该书第二卷寄给了马克思。——第６３０页。

６６４ 指英国中部和东部一些郡的农业工人为缩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而进行

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从１８７２年３月瓦瑞克郡发生罢工开始的，在该郡

建立了农业工人联合会。１８７２年５月，成立了以约瑟夫·阿尔奇为主

席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至１８７３年底会员大约有十万人。斗争持续

到１８７４年，当时由于工联的援助和随着工业高涨而出现的城市对劳动

力需求的增长，在许多郡斗争以罢工者取得胜利而告终。——第６３１、

６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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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５ １８７４年５月，亚历山大二世为加强和不列颠政府的友好关系访问了英

国。访问是借皇帝探望女儿爱丁堡公爵夫人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

的名义进行的。——第６３２页。

６６６ 指俄国声明废止１８５６年巴黎条约中禁止它在黑海驻有海军的条款。

１８７１年１月至３月在伦敦召开了由俄国、英国、奥匈帝国、德国、法

国、意大利和土耳其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签订了废除１８５６年巴

黎条约第十一、十三和十四条的协定，不再禁止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

拥有军舰和要塞。——第６３２页。

６６７ 大法官法庭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之一，在１８７３年司法改革后成为最高法

院的分院。这个法院由大法官领导，其权限是审理有关继承、契约义务、

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大法官法庭以审理案件时的刁难和拖延而著

名。——第６３４页。

６６８ 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７４年４月５—６日在诺伊德尔费耳秘密召开的奥地利

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大会。有七十四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其中有十名是

捷克工人组织的代表，这些组织支持建立有斯拉夫地区工人组织参加

的统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建党的决议，成立了

领导机关；在布拉格用捷克文出版的《工人报》（《Ｄěｌｎｉｃｋé ｎ
～
ｉｓｔｙ》），

同《平等报》（《Ｇｌｅｉｃｈｈｅｉｔ》）一起被宣布为党的中央机关报。——第

６３８页。

６６９ 指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１８７４年８月想在博洛尼亚和阿普利亚举行起

义的尝试。——第６４１页。

６７０ 左尔格于１８７４年８月退出总委员会。他在１８７４年８月１４日把此事告

知恩格斯；他正式退出是在１８７４年９月２５日。——第６４３页。

６７１ 梅萨在１８７４年８月２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尽管被迫迁居巴黎，但

是仍然同马德里的国际会员保持联系，恩格斯可以利用这个联系，他还

给恩格斯一个马德里的秘密地址。——第６４５页。

６７２ 恩格斯给洛帕廷的这封信没有找到，只留了洛帕廷在１８７４年１０月２７

日给拉甫罗夫的信中所引用的片断。恩格斯的信是对洛帕廷１８７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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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５日的信的答复，洛帕廷在信中谈到了恩格斯的文章《流亡者文

献》，其中有一篇严厉地批评了拉甫罗夫对巴枯宁派的调和主义态度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５８８—５９８页）。洛帕廷用原

信的语言（英语）引用了恩格斯信中的话，并在前面加了一段说明：

“恩格斯自己把他的短文寄给了我。在我们就此问题来往的信件中，他

要我相信，他已尽力克制，而不想彻底利用这种情况。”——第６５２页。

６７３ 指摄影师冯德尔在汉诺威给马克思拍的照片，约·罗伯特根据这张照

片制作了一幅马克思的木刻像，刊登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１日巴黎的《画

报》封面上。在这一期《画报》上还刊登了一篇没有署名的马克思传

记。——第６６３、６７０、６７９页。

６７４ 关于英国政府迫害公社流亡者的意图，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９日总

委员会会议上就已指出。这个消息曾发表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３日（《东

邮报》第１６９号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内。——第６７６页。

６７５ 这封信是李卜克内西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并按照他所寄去的提纲和材料

（见本卷第４０５—４０６页）写的。李卜克内西把他的信稿寄给了恩格斯，

恩格斯把它译成意大利文，并寄给意大利的卡菲埃罗，供他在报刊上发

表。——第６８０页。

６７６ 指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自１８７２年６月起开始这样称呼常务委员会，

见注４１１）的会议。１８７２年夏，执行委员会主持了海牙代表大会的筹备

工作。执行委员会促进了一切真正无产阶级的力量团结在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周围，在揭穿无政府主义者秘密组织的活动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该委员会的会议通常在马克思或恩格斯家里举行。——第６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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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阿布，艾德门（Ａｂｏｕｔ，Ｅｄｍｏｎｄ１８２８—

 １８８５）——法国新闻记者，波拿巴主义

者。——第２０５页。

阿耳巴腊辛，萨韦里诺（Ａｌｂａｒｒａｃｉｎ，Ｓｅｖ

ｅｒｉｎｏ）——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

是教师，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１８７３年亚尔科起义的领

导者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第６０１页。

阿尔甘，斐迪南（Ａｒｇａｉｎｇ，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法国布朗基派革命家，国际会员。——

第５５９页。

阿尔宁，哈利（亨利希）（Ａｒｎｉｍ，Ｈａｒｒｙ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２４—１８８１）——伯爵，德国

外交官，俾斯麦的反对者，１８７４年因攫

取外交文件被判罪。——第６２９、６３０

页。

阿尔诺，安都昂（Ａｒｎａｕｄ，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８３１—

１８８５）——法国布朗基派革命家，国民

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

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

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第３４９、

３６１、４９２页。

阿夫里阿耳，奥古斯丹（Ａｖｒｉａｌ，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１８４０—１９０４）——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职业是机械工人，左派蒲鲁东主义

者，机械工人工会的组织者，国际巴黎

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

员，公社的劳动和交换委员会、执行委

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公社被镇压后

流亡英国，在那里曾一度加入反对总委

员会的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 第

３４４—３４８、３６１、３８０、３８５、６４５页。

阿科拉，艾米尔（Ａｃｏｌｌａｓ，▍Ｅｍｉｌｅ１８２６—

１８９１）——法国法学家，政论家和政治

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第４５６页。

阿勒里尼，沙尔（Ａｌｅｒｉｎｉ，Ｃｈａｒｌｅｓ生于

１８４２年）——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科西

嘉人，国际马赛支部成员，马赛的公社

（１８７１年４月）组织者之一，公社被镇压

后流亡意大利，后迁西班牙，并在那里

宣传无政府主义；《革命团结报》（巴塞

罗纳出版）的编辑；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

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５２５、５３８页。

阿伦特，恩斯特·摩里茨（Ａｒｎｄｔ，Ｅｒｎ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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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ｏｒｉｔｚ１７６９—１８６０）——德国作家，历

 史学家和语文学家，德国人民反对拿破

仑统治的解放斗争的参加者；未摆脱民

族主义的束缚。——第１３４页。

阿普耳加思，罗伯特（Ａｐｐｌｅｇａｒｔｈ，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３３—１９２５）——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改

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红木工，粗细木

工联合会总书记（１８６２—１８７１），工联伦

敦理事会理事，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５、１８６８—１８７２），国际巴塞尔代表

大会（１８６９）代表，改革同盟的领导人之

一；１８７１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

兰西内战》上签名，后来脱离了工人运

动。——第７５页。

阿西，阿道夫·阿尔丰斯（Ａｓｓｉ，Ａｄｏｌｐｈｅ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１８４１—１８８６）——法国工人运

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人，国民自卫

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公

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

——第２４７、２４８页。

埃德，艾米尔·德吉烈·弗朗斯瓦

（Ｅｕｄｅｓ，▍ＥｍｉｌＤéｓｉｒé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８４３—

１８８８）——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主义

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

黎公社委员和将军；公社被镇压后被

缺席判处枪决，流亡瑞士，后迁英国；

１８８０年大赦后回法国，后为布朗基主义

者中央革命委员会组织者之一。——第

４２２页。

埃耳科伯爵，弗兰西斯·威姆斯·查

特里斯·道格拉 斯（Ｅｌｃｈｏ，Ｆｒａｎｃｉｓ

ＷｅｍｙｓｓＣｈａｒｔｅｒｉｓＤｏｕｇｌａｓ，Ｅａｒｌｏｆ

１８１８—１９１４）——英国政治活动家，保

守党人，议会议员，曾在议会发表演

说，要求把公社流亡者作为刑事犯加

以引渡。六十年代反对选举法的改

革。——第５０页。

埃尔曼，阿尔弗勒德（Ｈｅｒｍａｎｎ，Ａｌｆｒｅｄ）

——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

刻家，国际比利时支部的组织者之一，

总委员会委员和比利时通讯书记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８）、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在海牙代表大会

上加入无政府主义者少数派。——第

２７４、４６１、４６２、４８４、４９７—４９９、５０９页。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Ｅｃｃａｒｉｕｓ，

Ｊｏｈａｎｎ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８—１８８９）——国际工

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

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１８７２），总 委 员 会 总 书 记

（１８６７—１８７１），美国通讯书记（１８７０—

１８７２），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

的代表；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

的改良派领袖，后为英国工联主义运动

的活动家。—— 第１２、３４、１２５、１４８、

１７８、１７９、１９７、２１１、２１３、２２５、２６０、

２６１、３１５、３２３、３３１、３３５、３３６、４２１、

４３０、４３１、４５３、４５４、４６６、４７１—４７７、

４８１、４８２、５２１、５３３、５６５、５６６、５６８、

５７６、５８１、５９７、６８３页。

埃利奥特，约翰（Ｅｌｌｉｏｔｔ，Ｊｏｈｎ）——美国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国际会员，资产

阶级改良的积极宣传者。——第４７７

页。

艾尔皮金，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

（ ，

１８３５—１９０８）——六十年代初俄国革命

运动的参加者，后侨居瑞士，成为沙皇

暗探局密探。——第９９、３１３、５４８页。

艾劳（Ｅｉｌａｕ，Ｎ．）——德国商人，曾在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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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和巴黎公社活动家之间传递文件和

信件。——第２１８、２２６、２２８页。

艾伦（Ａｌｌｅｎ）——英国医生，曾给马克思一

家治过病。——第７页。

安德森 加勒特，伊利沙白（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Ｇａｒ

ｒｅｔｔ，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１８３６—１９１７）——著名的

英国医生。——第６３９页。

安斯，欧仁（Ｈｉｎｓ，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３９—１９２３）

——比利时教员，蒲鲁东分子，后为巴

枯宁分子，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始人之

一，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巴塞尔

代表大会（１８６９）的代表。——第１３９、

３４２、３７１、３７９、３９３、４５１、４５７、４６６、４７７、

４８０、４８５、４９２、４９７页。

奥本海姆，麦克斯（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Ｍａｘ）

——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妻子盖尔特

鲁黛·库格曼的兄弟。——第１２４、６４９、

６５１页。

奥勃莱恩，詹姆斯（Ｏ’Ｂｒｉｅｎ，Ｊａｍｅｓ１８０２—

１８６４）（笔名布朗特尔Ｂｒｏｎｔｅｒｒｅ）——英

国政论家，著名的宪章运动活动家，三

十年代为《贫民卫报》编辑，许多空想的

社会改革草案的起草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后脱离群众性的宪章运动，１８４９年

创立全国改革同盟。——第１４９、３２３、

３３１页。

奥伯弥勒，威廉（Ｏｂｅｒｍüｌｌ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生

于１８０９年）——德国分立主义者。——

第４４页。

奥伯温德，亨利希（Ｏｂｅｒｗｉｎｄ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４６—１９１４）——奥地利工人运动活动

家，记者，六十年代初为拉萨尔分子，后

成为爱森纳赫派，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９）代表，工人报纸《人民呼声报》和

《人民意志报》的编辑；１８７３—１８７４年发

表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纲领，七

十年代末脱离工人运动。——第５７８、

５８１、５８２、６００页。

奥当奈尔（Ｏ’Ｄｏｎｎｅｌｌ）——《爱尔兰人报

和《爱尔兰人民》报的撰稿者。——第

３５５页。

奥顿诺凡 罗萨，耶利米（Ｏ’Ｄｏｎｏｖａｎ

Ｒｏｓｓａ，Ｊｅｒｅｍｉａｈ１８３１—１９１５）——爱尔

兰芬尼亚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爱尔兰人民》报（１８６３—１８６５）的发行

人，１８６５年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１８７０

年获赦，不久就流亡美国，在那里领导

芬尼亚运动；八十年代脱离政治生活。

——第３５５、６５７、６６５、６７２页。

奥 耳 索 普，托 马 斯（Ａｌｌｓｏｐ，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９５—１８８０）——英国交易所经纪人，

政论家，接近宪章派；１８５８年资助奥尔

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在援助公社流亡

者方面同马克思积极合作；同马克思一

家保持友好关系。——第７４、７６页。

奥尔良王朝（Ｏｒｌéａｎｓ）—— 法国王朝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３４、３６、３７、５０、

５９、６０、１４６、６６６页。

奥格斯普尔格，迪德里希·威廉·安得列

阿斯（Ａｕｇｓｐｕｒｇ，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Ａｎ

ｄｒｅａｓ生于１８１８年）—— 德国经济学

家，民族自由党人，１８７１—１８７４年是帝

国国会议员。——第１０４页。

奥古斯塔 玛丽 路易莎 卡塔琳娜（Ａｕ

ｇｕｓｔａＭａｒｉｅＬｏｕｉｓｅ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１８１１—

１８９０）——普鲁士国王、德国皇帝威廉

一世之妻。——第６７页。

奥康奈尔，丹尼尔（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Ｄａｎｉｅｌ

１７７５—１８４７）——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

级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

派的领袖。——第４１５页。

奥 康 瑙 尔，阿 瑟（Ｏ’Ｃｏｎｎｏｒ，Ａｒｔｈｕｒ

１７６３—１８５２）——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

活动家，１７９７—１７９８年为“爱尔兰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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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和该组织的机关报

《新闻报》主编；于１７９８年起义前夕被

捕，１８０３年流亡法国。——第４３３页。

奥科洛维奇（Ｏｋｏｌｏｗｉｃｚ）—— 波兰流亡

者，巴黎公社参加者。——第３１４页。

奥利维耶，艾米尔（Ｏｌｌｉｖｉｅｒ，▍Ｅｍｉｌｅ１８２５—

１９１３）——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

产阶级共和党人，六十年代末为波拿巴

主义者，曾任政府首脑（１８７０年１—８

月）。——第１９０页。

奥马尔公爵，奥尔良的昂利·欧仁·菲力

浦 · 路 易（Ａｕｍａｌｅ，ＨｅｎｒｉＥｕｇèｎ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Ｌｏｕｉｓ ｄ’Ｏｒｌéａｎｓ，ｄｕｃ ｄ’

１８２２—１８９７）——法国国王路易 菲力

浦之子，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逃亡英国；

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第１０９页。

奥斯丁，弗朗斯瓦·沙尔（Ｏｓｔｙｎ，Ｆｒａｎ

汅ｏｉ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２３—１９１２）—— 法国旋

工，比利时人，蒲鲁东主义者，国际巴黎

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中

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

镇压后流亡瑞士，追随巴枯宁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７３）

的代表。——第３６３页。

奥斯渥特，欧根（Ｏｓｗａｌｄ，Ｅｕｇｅｎ１８２６—

１９１２）——德国新闻记者，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

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第１３、２２、２３、２５、２６、２８、３１、３２、３５、

１３１、１３２、１４１—１４４、１５０、１５６、１５７、

１６１、１６２、１７０、２５５、２５６、５６２、５７１、

５７２、６０６页。

奥哲尔，乔 治（Ｏｄｇ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２０—

１８７７）——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鞋匠，曾参加建立工联伦敦理事

会，１８６２—１８７２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

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

工人代表同盟盟员，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

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

委 员（１８６４—１８７１）和主 席（１８６４—

１８６７），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日内瓦

代表大会（１８６６）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

同盟执行委员会，在争取英国选举改革

的斗争期间与资产阶级有勾结；１８７１年

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

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第２４７、

２６９、２９２、２９３、３１２、４５３、６６８页。

Ｂ

八里桥——见古赞 蒙多邦。

巴登格——见拿破仑第三。

巴 尔 贝 斯，阿 尔 芒（Ｂａｒｂèｓ，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９—１８７０）——法国革命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

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法国１８４８

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制宪议会议

员，因参加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事件被判

处无期徒刑，１８５４年遇赦；被赦后流亡

国外，不久即脱离政治活动。——第１４６

页。

巴赫鲁赫，昂利（ＢａｃｈｒｕｃｈＨｅｎｒｉ）——匈

牙利工人，在巴黎的国际德国人支部书

记（１８７０），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

员；巴黎公社参加者。——第２７８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一国际内进行

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

上被开除出国际。——第７、１８、２９、３０、

１３９、１４０、１６３、２４１—２４３、２５２、２６６、２９９、

３２１、３３３—３３５、３４２、３４３、３４６、３４７、３４９、

３５１、３５６、３５９、３６７、３６８、３７１、３７５、３７７、

３７９、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９—３９４、３９６、４０１、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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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６、４１７、４２７、４３２、４３６、４４１、４４７、４４８、

４５１、４５６、４６０、４６４、４６７、４７９、４８５、４８８—

４９２、４９５、４９７—４９９、５０６—５０８、５１０、

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５、５１７、５２０、５２７、５４２、５４７—

５４９、５６１、５８１、５８４、５８８、５９６、６００—６０３、

６１２、６４４、６６４页。

巴拉舍维奇 波托茨基，尤利安·亚历山

大（Ｂａ１ａｓｚｅｗｉｃｚＰｏｔｏｃｋｉ，ＪｕｌｉａｎＡｌｅｋ

ｓａｎｄｅｒ）波兰诗人，１８６０—１８７０年是俄

国警察在伦敦的密探。——第３５２、３５３

页。

巴兰诺夫，符·（Ｂａｒａｎｏｆｆ，Ｗ．）——哲学

博士，１８７１年住在日内瓦。——第４７９

页。

巴里，马耳特曼（Ｂａｒｒｙ，Ｍａｌｔｍａｎ１８４２—

１９０９）——英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

者，国际会员，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

表，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和不列

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４），支

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和英

国工联改良派领袖；国际停止活动后他

仍继续参加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时

为保守派的报纸《旗帜报》撰稿；在九十

年代支持所谓的保守党人“社会主义

派”。——第３７３、５９５、６２１页。

巴斯特利卡，安得列（Ｂａｓｔｅｌｉｃａ，Ａｎｄｒé

１８４５—１８８４）——法国和西班牙工人运

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会员，

巴枯宁主义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

——第７４、２８３、２８４、２９９、３４４—３５０、６４５

页。

巴特，伊萨克（Ｂｕｔｔ，Ｉｓａａｃ１８１３—１８７９）

——爱尔兰的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自由

党人，议会议员；七十年代为争取爱尔

兰自治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第４１５页。

巴托雷利，乌果（Ｂａｒｔｏｒｅｌｌｉ，Ｕｇｏ）——意

大利巴枯宁主义者，佛罗伦萨工人联合

会书记。——第５０１、５０２页。

巴 赞，弗 朗斯瓦· 阿希 尔（Ｂａｚａｉｎｅ，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８１１—１８８８）——法国

元帅，保皇派，１８６３—１８６７年率领法军

对墨西哥进行武装干涉，普法战争时期

任第三军军长，后任莱茵军团司令，

１８７０年１０月在麦茨投降。——第３６、

４８、５４、１０９、６４１页。

白恩士，莉迪娅（莉希）（Ｂｕｒｎｓ，Ｌｙｄｉａ

（Ｌｉｚｚｙ，Ｌｉｚｚｉｅ）１８２７—１８７８）——爱尔兰

女工，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恩格斯的第二个妻子；玛丽·白恩士的

妹妹。——第８、１１、１８、３９、４９、６６、７９、

８９、９１、９６、１０３、１０７、１１２、１２４、１４７、１７１、

２４７、２９４、３６９、３８８、４２６、４２８、５２５、５２７、

５４１、５４６、５６２、６０２、６３６、６５０、６５６、６５９、

６６１页。

白恩士，玛丽·艾伦（Ｂｕｒｎｓ，ＭａｒｙＥｌｌｅｎ

约生于１８６０年）（彭普斯Ｐｕｍｐｓ）——

恩格斯妻子的侄女。——第１１２、１１９、

１２４、２７１、３２６、３９７、４１９、５６２、５７２、６３６

页。

白拉克，威廉（Ｂｒａｃｋｅ，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４２—

１８８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伦瑞

克社会主义书籍的出版者；社会民主工

党（爱森纳赫派）的创始人（１８６９）和领

导人之一，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成员

（１８７７—１８７９）；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

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反对社会

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够彻

底。——第４１、３２２、６１１、６２０页。

邦霍尔斯特，莱昂哈德·冯（Ｂｏｎｈｏｒｓｔ，

Ｌｅｏｎｈａｒｄｖｏｎ生于１８４０年）——德国

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技师；社会民主

工党（爱森纳赫派）不伦瑞克委员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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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之一。——第４１页。

保罗一世（ Ⅰ１７５４—１８０１）——俄

国皇帝（１７９６—１８０１）。——第１８３、６２７

页。

鲍 狄 埃，欧 仁（Ｐｏｔｔｉｅｒ，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１６—

１８８７）——法国无产阶级诗人，１８４８年

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国际的

积极活动家，巴黎公社委员，巴黎公社

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后迁美国，１８８０年

回到法国；工人党党员，《国际歌》的作

者。——第５８０页。

倍倍尔，奥古斯特（Ｂｅｂｅｌ，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０—

１９１３）——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１８６７年

起领导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一国

际会员，１８６７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

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

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

社；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朋友和战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

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

修正主义；在他活动的后期犯过一系列

中派性质的错误。——第４５、１３４、１３６、

１７０、１７１、２０２、２０４、２２３、２３９、２５９、２７９、

２８０、２８２、２９４、３１７、３２７、３６３、３７１、３７２、

３８２、４０７、４１９、４４６、４５２、４５８、４６２、４７７、

４７８、５０７、５７１、５８４、５９０、５９３、５９４、６１９、

６６４页。

倍倍尔，尤莉娅（Ｂｅｂｅｌ，Ｊｕｌｉｅ１８４３—１９１０）

—— 倍倍尔的妻子。—— 第１７１、１７３

页。

倍尔特兰（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Ｆ．）——美国工人运

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德国人，在纽约

的国际第六支部通讯书记，国际北美各

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和《工人

报》编委，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上选出

的总委员会的委员。——第５２６页。

贝恩，亚历山大（Ｂａｉ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８１８—

１９０３）——英国哲学家，教育理论家，写

有许多心理学著作。——第３５７页。

贝尔特，切扎雷（Ｂｅｒｔ，Ｃｅｓａｒｅ）——意大

利机械工人，国际都灵支部的组织者之

一，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支持总委员会，后加

入政府主义者派别，无政府主义者的日

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７３）代表。——第４３４、

４３５、５２３、５３４页。

贝盖利，朱泽培（Ｂｅｇｈéｌｌ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１８４７—

１８７７）——意大利新闻工作者，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加里波第的拥护者，好

几家共和派报纸的编辑。——第３９５、

３９９页。

贝 克 尔，伯恩 哈特（Ｂｅｃｋｅｒ，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８２６—１８８２）——德国政论家，拉萨尔

分子，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后来加入爱森纳赫派，国际海牙

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第２８３、２９３、

３１２、６３８页。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Ｂｅｃｋ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８０９—１８８６）——德国工人运动

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

制刷工，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和瑞士民

主运动的参加者；以瑞士军队军官身分

参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在巴登—普法尔

茨起义时指挥巴登民团；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六

十年代是第一国际的积极活动家，在瑞

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组织者，国际伦敦

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

代表，《先驱》杂志的编辑（１８６６—

１８７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 第１３７—１４１、１５８、２３８、２６０、３８９、

１２８人 名 索 引



３９０、４０７、４０８、４４８、４５５、４６１—４６５、４８７、

４８８、４９４、５０９—５１２、５２４、５６４、５７９、５８０、

５８５、５８６、６０８、６１６页。

贝累，沙尔（Ｂｅｓｌａ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９５—１８７８）

——法国企业家、文学家和政治活动

家，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巴黎公社

委员和公社财政委员会委员，驻法兰西

银行的代表；奉行拒绝银行国有化和不

干涉银行内务的政策，公社被镇压后流

亡瑞士和英国。——第３５０页。贝奈狄

克斯，罗德里希（Ｂｅｎｅｄｉｘ，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１

８１１—１８７３）—— 德国作家和剧作家，

１８４５年是爱北斐特剧院的院长。——第

１０８、１０９页。

贝内代蒂，朱泽培（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ｉ，Ｇｉｕｓｅｐ

ｐｅ）——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皮萨

的巴枯宁主义者组织的创建人之一，该

组织曾企图冒充国际的支部。——第

４０９、４１０页。

贝热瑞，茹尔·维克多（Ｂｅｒｇｅｒｅｔ，Ｊｕｌｅｓ

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３０—１９０５）——法国革命家，

曾接近布朗基派，银行职员；国民自卫

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国

民自卫军将军，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

国，后迁美国；被缺席判处死刑。——第

６７０页。

贝森，亚历山大（Ｂｅｓｓｏ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在伦敦的法国侨民，职业为钳

工，国 际 总 委员 会 委 员（１８６６—

１８６８），比利时通讯书记，伦敦的法国

人支部领导人之一，加入小资产阶级

共和派集团，费·皮阿的拥护者；未被

国际接受的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成

员。——第３４９页。

贝塔，亨利希（Ｂｅｔａ，Ｈｅｉｎｒｉｃｈ）（贝特齐希

Ｂｅｔｔｚｉｅｃｈ的笔名）——德国新闻工作

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伦敦，

金克尔的拥护者。——第５０６页。

彼得三世（ Ⅲ１７２８—１７６２）——俄国

皇帝（１７６１—１７６２）。——第１８３页。

彼尔茨，格奥尔格·亨利希（Ｐｅｒｔｚ，Ｇｅｏｒｇ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５—１８７６）——德国历史学

家，温和的保守党人，写有德国历史方

面的著作。——第１６８页。

比埃特里，约瑟夫·玛丽（Ｐｉéｔｒｉ，Ｊｏｓｅｐｈ

Ｍａｒｉｅ１８２０—１９０２）——法国政治活动

家，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警察局长

（１８６６—１８７０）。——第３４８页。

比德曼，卡尔（Ｂｉｅｄｅｒｍａｎｎ，Ｋａｒｌ１８１２—

１９０１）——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

论家，初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六十年

代起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德意志总汇

报》编辑（１８６３—１８７９）。——第１７３、６７３

页。

比果，莱昂（Ｂｉｇｏｔ，Ｌéｏｎ１８２６—１８７２）

——法国律师和政论家，左派共和党

人；巴黎公社被镇压后作为公社社员的

辩护人出席凡尔赛军事法庭。——第

２４７、２７８、２７９、２８２页。

比尼亚米，恩利科（Ｂｉｇｎａｍｉ，Ｅｎｒｉｃｏ

１８４６—１９２１）——意大利民主运动和工

人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共和党人，加

里波第进军的参加者；国际洛迪支部的组

织者，《人民报》编辑（１８６８—１８８２），

１８７１年起经常与恩格斯通信，曾反对无政

府主义，为建立意大利独立的工人政党进

行过斗争。——第３０３、４４３、５２３、５３２、

５３３、５５０、５５７、５７３、５７８、５９８页。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Ｂｅｅｓｌｙ，Ｅｄ

ｗａｒｄ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８３１—１９１５）——英国历

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

派；实证论者，伦敦大学教授；积极参加

六十年代的民主运动，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

日国际成立大会的主席；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

２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在英国报刊上为国际和巴黎公社辩护；

同马克思保持友好关系。——第１５１—

１５３、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６、１６７、１８９、

１９０、２２７—２２９、３０４、３０５页。

俾斯麦，奥托（Ｂｉｓｍａｒｃｋ，Ｏｔｔｏ１８１５—１８９８）

——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

外交家，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曾

任驻彼得堡大使（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和驻巴

黎大使（１８６２）；普鲁士首相（１８６２—

１８７２和１８７３—１８９０）；北德意志联邦首

相（１８６７—１８７１）和德意志帝国首相

（１８７１—１８９０）；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

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１８７８年

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第８、１２、１３、１７、２２、３０、３４、３７、４２、４３、

４８、６１、６５、６８、７１、８８、８９、１１１—１１３、

１３４、１３５、１５２、１５４、１５５、１６２、１６３、１８１—

１８３、１８５—１８８、１９０、２０５、２０６、２２７—

２２９、２５２、２７９、２８０、２９３、２９４、３４８、３９２、

３９６、４１４、４４６、４５０、４５６、４５８、４８２、６１５、

６２９、６３０、６３８、６８０页。

庇护九世（ＰｉｕｓⅨ１７９２—１８７８）——罗马

教皇（１８４６—１８７８）。——第６１、８８、１０７

页。

毕 希纳，路 德维 希（Ｂüｃｈｎｅｒ，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Ｚ４—１８９９）——德国资产阶级生理学

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

物。——第４０６、４５６、４５８页。

别尔维，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 ，

１８２９—１９１８）（笔名

恩·弗列罗夫斯基 Ｈ． ）

——俄国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启蒙运动

民主主义者，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代

表人物，《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作

者。——第１７８页。

别利亚耶夫，伊万·德米特利也维奇

（ ， １８１０—１８７３）

——俄国历史学家，莫斯科大学俄国法

律史教授（１８５２—１８７３），斯拉夫主义

者。——第５７７页。

波尔特，弗里德里希（Ｂｏｌｔ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

人，德国人，国际北美各支部联合会委

员会书记（１８７２），《工人报》编委，海牙

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４），１８７４年因《工人报》执行

错误路线而被开除出总委员会。——第

２８４、３３０、３３１、３３５、３３６、４２０、５６５、６０７

页。

波克罕，西吉兹蒙特·路德维希（Ｂｏｒｋ

ｈｅｉｍ，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２５—１８８５）

——德国新闻工作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

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

国外；１８５１年起是伦敦商人；五十年代

初追随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１８６０年

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

——第３３、４７、５１、１１７、１４０、１４３、２５９、

４１５、４８３、４９５页。

波利亚科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 １８４１左右—

１９０５）——进步的俄国出版者，１８６５—

１８７３年曾接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

基的拥护者；１８７２年出版了卡·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第一版。——第

９９、５１４页。

波鲁特陶，卡尔（Ｂｏｒｕｔｔａｕ，Ｋａｒｌ死于１８７３

年）——德国医生和政论家，拉萨尔分

子，后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国际会员，

曾为《人民国家报》撰稿。——第３２７、

３２８、３６２、４９４、４９５、５０７页。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波特耳（Ｐｏｔｅｌ）（假名吕肯Ｌｕｃａｉｎ）——在

比利时的法国侨民，国际会员，布鲁塞尔的

法国侨民支部出席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

３２８人 名 索 引



代表。——第５２０、５２７、５４０页。

波特 尔，乔 治（Ｐｏｔｔ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３２—

１８９３）——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木工，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和建

筑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蜂房报》

的创办人和发行人，在报纸上一贯实行

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第

６８、７５页。

勃朗，加斯帕尔（Ｂｌａｎｃ，Ｇａｓｐａｒｄ）——法国

巴枯宁主义者，职业是养路领工员，里

昂１８７０年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

镇压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第３３５、

３５０、３９６、４０４页。

勃朗，路易（Ｂｌａｎｃ，Ｌｏｕｉｓ１８１１—１８８２）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

学家；１８４８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

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

场；１８４８年８月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

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７１年

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第

１４、２３、２７、３５、５０、１１４、２６９页。

博尔夏特，路易（Ｂｏｒｃｈａｒｄｔ，Ｌｏｕｉｓ）——德

国医生，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

——第１０、８０页。

博弗尔（Ｂｅａｕｆｏｒｔ）——在伦敦的法国侨

民。——第７２、３１４页。

博勒特，亨利希（Ｂｏｌｌｅｔ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在伦敦的德国侨民，一个经常举行工人

集会的小饭馆的老板；伦敦德意志工人

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６５年）；１８６５年伦敦

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第２３３页。

博维奥，詹纳罗（Ｂｏｖｉｏ，Ｇｅｎｎａｒｏ）——意

大利教授，资产阶级民主义者，左派马

志尼主义者，一些工人团体（互助会）的

参加者，那不勒斯代表大会（１８６４）代

表；１８７１年捍卫巴黎公社。—— 第

４４３—４４５页。

博伊斯特，安娜（Ｂｅｕｓｔ，Ａｎｎａ生于１８２７

年）——恩格斯的表妹。——第４０７、４０８

页。

布恩，马 丁 · 詹 姆 斯（Ｂｏｏｎ，Ｍａｒｔｉｎ

Ｊａｍｅｓ）——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

是机械工；宪章主义者奥勃莱恩的社会

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１８６９—１８７２），土地和劳动同盟书

记，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

——第３３１页。

布尔巴基，沙尔（Ｂｏｕｒｂａｋｉ，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６—

１８９７）——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曾先

后任军长和东方军团司令。——第１９８

页。

布尔哈特，阿·（Ｂｕｒｃｈａｒｄｔ，Ａ．）——德国

社会民主党人，斯图加特组织出席国际

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７３）的代表。——第

６１１页。

布赫尔，洛塔尔（Ｂｕｃｈｅｒ，Ｌｏｔｈａｒ１８１７—

１８９２）——普鲁士官员，政论家；１８４８年

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

翼；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

敦，柏林《国民报》通讯员；后为民族自

由党人，拥护俾斯麦。——第１９０页。

布克尔，亨利·托马斯（Ｂｕｃｋｌｅ，Ｈｅｎｒｙ

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２１—１８６２）——英国资产阶

级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者；曾

在其主要著作《英国文明史》中用唯心

主义观点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第

２７６、２８９、２９６、３００页。

布拉斯，奥古斯特（Ｂｒａβ，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１８—

１８７６）—— 德国新闻工作者，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

后流亡瑞士；六十年代起是俾斯麦的拥

护者，《北德总汇报》发行人。—— 第

１３、５５页。

４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布 莱 德 洛，查 理（Ｂｒａｄｌａｕｇｈ，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３３—１８９１）——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政

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无神论者，

《国民改革者》周刊编辑，曾猛烈攻击马

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第３４９、３８２、

６６８、６７６、６７７页。

布兰克，艾米尔（小布兰克）（Ｂｌａｎｋ，Ｅｍｉｌ）

——卡尔·布兰克的儿子。——第３０９

页。

布兰克，卡尔·艾米尔（Ｂｌａｎｋ，ＫａｒｌＥｍｉｌ

１８１７—１８９３）——德国商人，恩格斯的

妹妹玛丽亚的丈夫。——第３１０页。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Ｂｌａｎｑｕｉ，Ｌｏｕｉｓ

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８０５—１８８１）—— 法国革命

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社团和

密谋活动的组织者，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年

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

领导人，１８３９年５月１２日起义的组织

者，法国无产阶级运动最著名的领导

人，曾多次被判处徒刑。——第１４６、

１８０、２４８、４５１页。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Ｂｒａｙ，Ｊｏｈｎ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８０９—１８９５）——英国经济学家，空想

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

工人；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论。——

第１４９页。

布里克斯，哈罗德（Ｂｒｉｘ，Ｈａｒｏｌｄ１８４１—

１８８１）——丹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

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国际哥本哈根

支部创始人之一，《社会主义者报》编

辑，丹麦社会民主党（１８７６）的组织者和

领导人之一。——第３６２页。

布林德，卡尔（Ｂｌｉｎｄ，Ｋａｒｌ１８２６—１９０７）

——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９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的

参加者，五十年代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

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六十年代起

是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

为极端沙文主义者。——第１４、２２、２３、

２５—２８、４０、４８、１３６、１３７、１４１、１８８、２０３、

２０４页。

布隆诺夫，菲力浦·伊万诺维奇（

， １７９７—１８７５）

—— 男爵，俄国外交家，驻伦敦公使

（１８４０—１８５４、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后为驻伦

敦大使（１８６０—１８７４）。——第２９页。

布鲁土斯（鲁齐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土

斯）（ＬｕｃｉｕｓＪｕｎｉｕｓＢｒｕｔｕｓ约死于公元

前５０９年）——据传说是罗马共和国的

创始人；曾下令处死自己的儿子，因为

他们参加了反对共和国的阴谋。——第

１３６页。

布伦坦诺，路约（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Ｌｕｊｏ１８４４—

１９３１）——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

一。——第４７０、５０６页。

布洛克，莫里斯（Ｂｌｏｃｋ，Ｍａｕｒｉｃｅ１８１６—

１９０１）——法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和经

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

第５２８、５６１页。

布洛斯，威廉（Ｂｌｏｓ，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４９—

１９２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

作者和历史学家，１８７２—１８７４年为《人

民国家报》编辑之一；１８７７—１８７８、

１８８１—１８８７、１８９０—１９０７年为帝国国会

议员，属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右

翼；九十年代为《前进报》编辑之一；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１９１８年十一月革命后为维尔腾堡政府

领导人。——第１２６、５９０、５９１、６２０页。

布洛歇（Ｂｌｏｃｈｅ）——法国警官。——第

６３２页。

布什，威廉（Ｂｕｓ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２６—１８８１）

——著名的德国外科医生，写有许多科

５２８人 名 索 引



学著作。——第１０５页。

布斯凯，阿伯尔（Ｂｏｕｓｑｕｅｔ，Ａｂｅｌ）——法

国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警察局雇员被揭

发并开除出国际支部。——第３３５、３５０、

３８６、３９５、５４５页。

布斯特拉巴——见拿破仑第三。

Ｃ

察贝尔，弗里德里希（Ｚａｂｅ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２—１８７５）——德国自由派政论家，

柏林《国民报》编辑（１８４８—１８７５），主张

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民族联盟党

的创建人之一。——第７１页。

察普（Ｚａｐｐ）——在曼彻斯特的德国侨民。

——第７８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

（ ，

１８２８—１８８９）——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

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文学

批评家，杰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

之一。——第９８、９９、１４０、１７８、２３０、５４９、

５６０页。

Ｄ

达金斯（Ｄａｋｙｎｓ）——英国地质学家，１８６９

年起是曼彻斯特的国际会员，曾同马克

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第８０

页。

达尼埃利（Ｄａｎｉｅｌｉ）——意大利工人，国际

米兰支部的成员。——第４４９页。

达威多夫，安纳托利（ ，

生于１８２３年）——俄国革命家，七十年

代初在伦敦的敖德萨轮船公司供职，接

近马克思，并参加援助公社流亡者的工

作；１８７３年８月回俄国。——第７２、２８６

页。

戴伊斯，阿尔弗勒德（Ｄａｙｓ，Ａｌｆｒｅｄ）——国

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３年６

月起），曼彻斯特不列颠联合会代表大

会代表，英国合作社运动的参加者。

——第９３页。

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策维奇（

， １８４４—１９１８）

（笔名尼古拉—逊 — ）——俄

国经济学著作家，八十至九十年代民粹

派思想家之一；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

过多年信，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

二、三卷译成俄文（第一卷是和格·亚

·洛帕廷合译的）。—— 第２３０、２３１、

２５５、２５６、３１７、３１８、４７８、４７９、５１３、５１４、

５４２、５４７、５４８、５６０、５６１、５７７、６０３、６７８、

６７９页。

丹特雷格，艾米尔（Ｄｅｎｔｒａｙｇｕｅｓ，▍Ｅｍｉｌｅ约

生于１８３７年）（假名斯瓦尔姆Ｓｗａｒｍ）

——法国铁路职员，国际土鲁斯支部成

员，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在国际

会员土鲁斯案件（１８７３）中出卖过自己

的同志。——第５７３、５８２、５８３页。

德·巴普，塞扎尔（ＤｅＰａｅｐｅ，Ｃéｓａｒ

１８４２—１８９０）——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

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印刷工人，

后为医生，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建人之

一，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国际伦

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洛桑代表大会

（１８６７）、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巴

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的代表；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会以

后曾一度支持巴枯宁派；比利时工人党

创建人之一（１８８５）。——第１０６、１５３—

１５５、３４１—３４３、３４６、３７１、３７８、４６１、４８０、

４９７、５２４、６６４、６６９、６７６页。

德·罗别尔提，叶甫盖尼·瓦连廷诺维奇

（ ，

１８４３—１９１５）——俄国实证论哲学家，

６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七十年代是地

方自治派活动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者，后侨居法国。——第６７９页。

德·摩尔根，约翰（ＤｅＭｏｒｇａｎ，Ｊｏｈｎ）

——爱尔兰社会主义者，英国共和主义

运动的参加者，国际会员，支持不列颠

联合会中的革命派。——第４４７、５３９、

６０４、６０５页。

德尔佩克（Ｄｅｌｐｅｃｈ）——法国法学家，反

动分子，１８７１年任上加龙省总检察官。

——第２８３、６７４页。

德拉埃，比埃尔·路易（Ｄｅｌａｈａｙｅ，Ｐｉｅｒｒｅ

Ｌｏｕｉｓ生于１８２０年）——法国机械工

人，蒲鲁东主义者，１８６４年起为国际会

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

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

第２８４、３４５、４８２页。

德朗克，恩斯特（Ｄｒｏｎｋｅ，Ｅｒｎｓｔ１８２２—

１８９１）——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的

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以后流亡英国；１８５０年共

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

格斯，国际会员；七十年代脱离政治活

动。——第７７、８９页。

德勒克吕兹，路易·沙尔（Ｄｅｌｅｓｃｌｕｚｅ，

Ｌｏｕｉ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９—１８７１）——法国政

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革

命家，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者，

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军事代表，１８７１年５月巴黎巷战时

牺牲在街垒上。——第５页。

德雷尔，西蒙（Ｄｅｒｅｕｒｅ，Ｓｉｍｏｎ１８３８—

１９００）——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

家，职业是鞋匠，布朗基主义者，国际巴

黎支部成员，曾参加《马赛曲报》编辑

部；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

美国，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海

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１８８２

年起为法国工人党党员。——第５１１、

５１６、５３６、５３７、５５０、５８０页。

德纳，查理·安德森（Ｄａｎａ，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ｎ

ｄｅｒｓｏｎ１８１９—１８９７）——美国进步新闻

工作者，废奴派，四十至六十年代为《纽

约每日论坛报》编辑之一，后为《太阳

报》编辑。——第１６４、２８５、４１４页。

德穆特，海伦（琳蘅）（Ｄｅｍｕｔｈ，Ｈｅｌｅｎｅ

（Ｌｅｎｃｈｅｎ）１８２３—１８９０）——马克思家

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第６６０、６８５

页。

德沃伊，约翰（Ｄｅｖｏｙ，Ｊｏｈｎ１８４２—１９２８）

——六十年代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芬

尼亚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土地同盟的

领导人之一（八十年代）。北美各支部中

央委员会委员，在美国的爱尔兰人支部

的组织者之一；后为爱尔兰人民民族解

放斗争的参加者。——第２９４页。

德亚克，费伦茨（Ｄｅáｋ，Ｆｅｒｅｎｃ１８０３—

１８７６）——匈牙利国家活动家，匈牙利

贵族自由派集团的代表人物，主张同奥

地利君主国妥协；鲍蒂扬尼政府的司法

部长（１８４８年３—９月），１８６０年起为众

议院议员。——第１６３页。

狄慈根，约瑟夫（Ｄｉｅｔｚｇｅｎ，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２８—

１８８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学成功

的哲学家，独立地得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若

干原理；职业是制革工人，国际海牙代表

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第２５９页。

狄德罗，德尼（Ｄｉｄｅｒｏｔ，Ｄｅｎｉｓ１７１３—１７８４）

——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

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

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者，百

７２８人 名 索 引



科全书派领袖，１７４９年因自己的著作遭

要塞监禁。——第３１８、６２８页。

迪 耳 克，查 理 · 温 特 沃 思（Ｄｉｌｋ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ｅｎｔｗｏｒｔｈ１８４３—１９１１）—— 英

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共和主义者，自

由党激进派的领袖之一，议会议员。

——第３２９、３６１、３８５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ｏｆＢｅａｃｏｎｓ

ｆｉｅ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８１）——英国国家活动家

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

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内阁首相

（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１８８０）。——第２９、１１１、

１１３、６３２页。

笛卡儿，勒奈（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Ｒｅｎé１５９６—

１６５０）——著名的法国二元论哲学家，

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第１２７页。

蒂 奇伯恩，罗吉 尔（Ｔｉｃｈｂｏｒｎｅ，Ｒｏｇｅｒ

１８２９—约１８５４）——英国从男爵，１８５３

年乘坐一艘法国船移居他国，后来可能

因船失事身死。——第４５０页。

丁铎尔，约翰（Ｔｙｎｄａｌｌ，Ｊｏｈｎ１８２０—１８９３）

——英国物理学家，伦敦皇家学会教

授，研究抗磁性现象；有才能的演说家

和实验家。——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东布罗夫斯基，泰奥菲尔（Ｄａ
，
ｍｂｒｏｗｓｋｉ，

Ｔｈｅｏｐｈｉｌ）——波兰革命家，巴黎公社参

加者，曾指挥公社社员队伍；公社被镇

压后流亡英国。——第６６４页。

东布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Ｄａ
，
ｍｂｒｏｗ

ｓｋｉ，Ｊａｒｏｓｌａｗ１８３６—１８７１）——波兰革

命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波兰

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巴黎公社的将

军，１８７１年５月初起为巴黎公社所有武

装力量的总司令，在街垒战中牺牲。

——第６６４页。

杜埃，费里克斯（Ｄｏｕａｙ，Ｆéｌｉｘ１８１６—

１８７９）——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

第七军军长，在色当被俘；镇压巴黎公

社的刽子手之一，凡尔赛军队第四军军

长。——第３７页。

杜邦，欧仁（Ｄｕｐｏｎｔ，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３１左右—

１８８１）——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法国工人，乐器匠，１８４８年巴黎六月起

义参加者，１８６２年起住在伦敦，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７２年），

法国通讯书记（１８６５—１８７１），伦敦代表

会议（１８６５）和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

的参加者，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的主

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伦敦代

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

的代表；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

１８７０年迁居曼彻斯特，并组织了国际支

部，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１８７４年迁居美国；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７、１０１８、２２、

２３、５８、５９—６１、６３、６９、７０、７２、１４８、１５３、

１７６、１８７、２１７、２２４、２６２、２７２、３３１、３８５、

５２２、５４０、５４５、５６３、５８８、５９６、６０２、６６１

页。

杜波夫，阿·（ ， ．）——巴枯宁派

在苏黎世的国际斯拉夫人支部的成员。

——第３０５页。

杜勃罗留波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３６—１８６１）——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

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和唯物主义哲学

家；杰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

一。——第３１８页。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坦尼斯拉（Ｄｕ

ｆａｕｒｅ，ＪｕｌｅｓＡｒｍａｎｄ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ｓ１７９８—

１８８１）——法国律师和国家活动家，奥

尔良党人，曾任社会公共工程大臣

（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内 务 部 长（１８４８和

８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４９）；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十

九世纪七十年代任司法部长，内阁总

理。——第４３６页。

杜朗，古斯达夫·保尔·艾米尔（Ｄｕｒａｎｄ，

ＧｕｓｔａｖｅＰａｕｌ▍Ｅｍｉｌｅ生于１８３５年）——

法国首饰匠，警探，公社被镇压后在伦

敦冒充流亡者；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书

记，同年被揭发并被开除出国际。——

第３３５、３４６、３５０、３７５、３７７页。

杜律（Ｄｕｒｕ）——巴黎公社参加者，流亡伦

敦，后迁比利时。——第３０２、３０３页。

杜瓦尔，德奥多（Ｄｕｖａｌ，Ｔｈéｏｄｏｒｅ）——瑞

士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公

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创建同盟的

盟员之一，１８７０年初脱离巴枯宁派；国

际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曾与巴

枯宁派的影响进行斗争，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和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７３）代表。

——第９０、９３、９７、５８５、６０８、６１５页。

杜西——见马克思，爱琳娜。

多伊奇，西蒙（Ｄｅｕｔｓｃｈ，Ｓｉｍｏｎ１８２２—

１８７７）——奥地利的犹太文献图书学

家，资产阶级激进派，１８４８年曾为维也

纳《激进报》撰稿，后侨居巴黎，成为商

人；同马克思相识。——第１２３页。

Ｅ

恩格兰德尔，济格蒙德（Ｅｎｇｌａｎｄｅｒ，Ｓｉｇ

ｍｕｎｄ１８２８—１９０２）—— 奥地利记者，

１８４８年流亡英国，密探。——第７５页。

恩格斯，艾米尔（Ｅｎｇｅｌｓ，Ｅｍｉｌ１８２８—

１８８４）——恩格斯的弟弟，恩格耳斯基

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

第２３４、３０９页。

恩格斯，爱利莎·弗兰契斯卡（Ｅｎｇｅｌｓ，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Ｆｒａｎｚｉｓｋａ１７９７—１８７３）——

恩格斯的母亲。——第１９５、２３３—２３６、

３０７—３１０、６１０页。

恩格斯，恩玛（Ｅｎｇｅｌｓ，Ｅｍｍａ生于１８３４

年）——恩格斯的弟弟海尔曼·恩格斯

的妻子。——第２３５、５２７页。

恩格斯，海尔曼（Ｅｎｇｅｌｓ，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２２—

１９０５）——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

主，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

司的股东。——第７５、１９３、２３４、３０９、６３３

页。

恩格斯，鲁道夫（Ｅｎｇｅｌｓ，Ｒｕｄｏｌｆ１８３１—

１９０３）——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

主，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

司的股东。——第７５、１９２—１９４、２３４、

６３３页。

Ｆ

法尔加·佩利塞尔，拉斐尔（ＦａｒｇａＰｅｌ

ｌｉｃｅｒ，Ｒａｆａｅｌ１８４０—１８９０）——西班牙无

政府主义者，职业是印刷工人和新闻记

者；同盟和在西班牙的第一批国际支部

的组织者之一，秘密同盟的领导成员，

《联盟》周报的编辑（１８６９—１８７３）；国际

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海牙代表大

会（１８７２）代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组织

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

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１２５、３６７、６４５页。

法夫尔，茹尔（Ｆａｖｒｅ，Ｊｕｌｅｓ１８０９—１８８０）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

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先后任

内务部秘书长、副外交部长，制宪议会

和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国防政

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曾同德国进行关于巴黎投降及

签订和约的谈判，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

手。—— 第５４、５７、７６、１６２、１７４、１７５、

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５、２２１、２２８、２３７、２４４、２５８、

９２８人 名 索 引



２７９、２８０、３９２页。

方通，阿里斯提德（Ｆａｎｔｏｎ，Ａｒｉｓｔｉｄｅ）

——马克思一家的熟人。——第５６３

页。

菲斯（Ｆｕｉｓｓｅ）—— 在英国的法国侨民。

——第２９７页。

菲韦希（Ｖｉｅｗｅｇ，Ｆ．）——巴黎的出版商。

——第４６８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

ｗｉｇ１８０４—１８７２）——马克思以前德国

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

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第３６５、４０６、

４１３、４７８、６７７、６８１页。

费雷，泰奥菲尔·沙尔（Ｆｅｒｒé，Ｔｈéｏｐｈｉｌ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４５—１８７１）——法国布朗基派

革命家，六十年代法国共和主义运动的

积极参加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社会

保安委员会领导人和公社副检察长，被

凡尔赛分子枪杀。——第３３４页。

费奈迭，雅科布（Ｖｅｎｅｄｅｙ，Ｊａｋｏｂ１８０５—

１８７１）——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三十年代是巴黎流亡者同盟领导

人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议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后成为自由派。——第１６２页。

芬克，威廉（Ｆｉｎｋ，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３３—１８９０）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家报》

的撰稿人。——第４６９页。

丰德维（Ｆｏｎｄｗｉｌｌｅ）——在英国的巴黎公

社流亡者；国际会员，波尔多支部出席

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代表。——第

４２８页。

福尔布斯，阿契波德（Ｆｏｒｂｅｓ，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

１８３８—１９００）——英国新闻工作者，普

法战争时期是《晨报》和《每日新闻》的

通讯员。——第４５７页。

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爱德华（Ｖｏｇｅｌ

ｖｏｎＦａｌｃｋｅ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ｕａｒｄ１７９７—

 １８８５）——德国将军，普法战争时

期任德国沿海地区总督。——第６６、

１５４、１５７页。

福 格特，奥古斯特（Ｖｏｇｔ，Ａｕｇｕｓｔ约

１８３０—１８８３）——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

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职业是鞋匠；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反对拉萨尔主义，国

际会员；１８６７年侨居美国，纽约共产主

义俱乐部会员和国际在美国的支部的

组织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

——第１４８、１５０、１７６、１７８、３２４页。

福格特，卡尔（Ｖｏｇｔ，Ｋａｒｌ１８１７—１８９５）

——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

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１８４９

年６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１８４９年逃离

德国，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

雇用的密探。—— 第２０５、２０７、２１５、

２２１—２２３、３８２页。

福克斯，彼得（Ｆｏｘ，Ｐｅｔｅｒ死于１８６９年）

（真名彼得·福克斯·安得列Ｐｅｔｅｒ

ＦｏｘＡｎｄｒé）——英国民主运动和工人

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实证论者；英

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领导人之一，１８６４

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９），１８６５

年起为总委员会报刊的正式通讯员，

１８６６年９—１１月为总委员会总书记，美

国通讯书记（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共和国》周

报的编辑之一（１８６６），改革同盟执行委

员会委员。——第４５３页。

福雷斯蒂埃（Ｆｏｒｅｓｔｉｅｒ）——在伦敦的法国

侨民。——第３０５页。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Ｆａｕｃｈｅｒ，Ｊｕｌｅｓ

０３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２０—１８７８）——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贸易自由的拥护者，

五十年代初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

无政府主义观点；１８５０—１８６１年侨居英

国，为《晨星报》的撰稿人，写有住宅问

题的著作；１８６１年回到德国，后为进步

党人。——第６６、３８１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Ｍａｒｉｅ１６９４—１７７８）（真姓阿鲁

埃Ａｒｏｕｅｔ）——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

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

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反对专制制度

和天主教。——第３０５页。

符耳斯特尔（Ｗｕｌｓｔｅｒ）——德国分立主义

者。——第４４页。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Ｗｒóｂｌｅｗｓｋｉ，

Ｗａｌｅｒｙ１８３６—１９０８）——波兰革命民

主主义者，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解放起义

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将军，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和波兰通讯书记（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积极

参加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第１２７、

２５６、２８３、２９６、３５２、３５６、４８３、５１２、５５２、

５６５、５７３、５７５、６０６、６３２、６６４页。

符特克，约翰·卡尔·亨利希（Ｗｕｔｔｋｅ，

Ｊｏｈａｎｎ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１８—１８７６）

 ——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１８４９），大德

意志党的创始人之一，莱比锡大学教

授；六十年代接近拉萨尔派。—— 第

４８２、４８３页。

弗莱 里格拉特，斐迪南（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８１０—１８７６）—— 德国诗

人，开始活动时为浪漫主义者，后为革

命诗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编

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

代脱离革命斗争。—— 第５０、５２、５５、

１６５、１７７、２０８页。

弗兰克（Ｆｒａｎｋ，Ａ．）——巴黎出版商，１８４７

年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

——第４６８页。

弗兰克尔，列奥（Ｆｒａｎｋｅｌ，Ｌｅｏ１８４４—

１８９６）——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首饰匠；巴

黎公社委员，曾领导劳动和交换委员

会；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

大会（１８７２）代表，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

创始人之一，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

代表大会副主席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战友。——第７、７４、７７、９３、１２５、１２６、

２１７、２１８、２２６、２８４、３６１、４０８、４７７、４８８、

５１２、５５４、５８７、６４２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Ⅱ（ｄｅｒ《Ｇｒｏβｅ》１７１２—１７８６）

——普鲁士国王（１７４０—１７８６）。——第

２１５、３０５页。

弗里德里希 卡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ｒｌ１８２８—

１８８５）——普鲁士亲王，德国将军，１８７０

年１０月起为元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

二军团司令。——第２５页。

弗 里 德 里 希 威 廉（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３１—１８８８）——普鲁士王储，德国将

军，１８７０年１０月起为元帅；后为普鲁士

国王和德国皇帝，称弗里德里希三世

（１８８８）；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军团司

令。——第１０、２５、６８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Ⅲ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王

（１７９７—１８４０）。——第１６８页。

弗列罗夫斯基——见别尔维，瓦西里·瓦

西里也维奇。

弗路朗斯，古斯达夫（Ｆｌｏｕｒｅｎｓ，Ｇｕｓｔａｖｅ

１８３８—１８７１）——法国革命家和自然科

１３８人 名 索 引



学家，布朗基主义者，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３１

日和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２日巴黎起义的领

导者之一；巴黎公社委员，１８７１年４月

被凡尔赛分子野蛮杀害。——第６６１

页。

弗罗恩德，威廉·亚历山大（Ｆｒｅｕｎｄ，Ｗｉｌ

ｈｅｌｍ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８３３—１９１８）——德国

妇科医生，副教授，布勒斯劳讲师，关心

工人运动，马克思一家的朋友。——第

６１５页。

弗罗梅，卡尔·弗兰茨·埃贡（Ｆｒｏｈｍｅ，

ＫａｒｌＦｒａｎｚＥｇｏｎ１８５０—１９３３）——德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政论家，七十年代是

拉萨尔分子，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

主义派首领之一，１８８１年起是帝国国会

议员，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

会代表。——第１２５页。

Ｇ

甘必大，莱昂（Ｇａｍｂｅｔｔａ，Ｌéｏｎ１８３８—

１８８２）——法国国家活动家，资产阶级

共和党人，国防政府的成员（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该政府中图尔代表团团长；各省

武装反抗普鲁士的组织者，１８７１年创办

《法兰西共和国报》；内阁总理兼外交部

长（１８８１—１８８２）。——第８２、１１４、１６５、

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６、６６４页。

甘布齐，卡洛（Ｇａｍｂｕｚｚｉ，Ｃａｒｌｏ１８３７—

１９０２）——意大利律师，革命者，六十年

代初是马志尼主义者，后为无政府主义

者，意大利秘密同盟和无政府主义组织

的领导人之一。——第２７０、５６７页。

甘斯（Ｇａｎｓ）——布拉格医生。——第６５１

页。

冈多尔菲，莫罗（Ｇａｎｄｏｌｆｉ，Ｍａｕｒｏ）——意

大利商人，巴枯宁主义者，国际米兰支

部的成员。——第４４５、４４９、５２３页。

哥尔查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 ，

１７９８—１８８３）——公爵，俄国国家活动

家和外交家，曾任驻维也纳大使

（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外 交 大 臣（１８５６—

１８８２）。——第１８３页。

歌德，约翰，沃 尔 弗干 格（Ｇｏｅｔｈｅ，

 Ｊｏｈａｎｎ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

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

２０９页。

戈德施米特，奥托（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Ｏｔｔｏ

１８２９—１９０７）——德国作家和作曲家。

——第７１页。

戈德施提克尔，泰奥多尔（Ｇｏｌｄｓｔüｃｋｅｒ，

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２１—１８７２）——德国梵文学

家，１８５２年起是伦敦大学教授。——第

２６页。

戈 克，阿 曼特（Ｇｏｅｇｇ，Ａｍａｎｄ１８２０—

１８９７）——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是巴登临时政府

成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国际会员；

七十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

２８３、２９２、３１２、３８２、５７９页。

戈洛瓦乔夫，阿列克塞·阿德里安诺维奇

（ ， １８１９—

１９０３）——俄国社会活动家和自由派政

论家；特维尔省农民解放委员会活动家

之一；曾参加拟定废除农奴制草案，草

案的很大一部分成为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９

日“法令”的基础。《１８６１—１８７１年的十

年改革》、《俄国铁路事业史》以及其他

著作的作者。——第５６０页。

格尔哈特，亨德里克（Ｇｅｒｈａｒｄｔ，Ｈｅｎｄｒｉｋ

１８２９左右—１８８６）——荷兰工人运动的

参加者，职业是裁缝，荷兰联合会委员

会委员，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追

随巴枯宁派。——第５２４页。

２３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格夫肯，弗里德里希·亨利希（Ｇｅｆｆｃｋｅ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３０—１８９６）——德

国外交家和法学家，１８６６—１８６９年为汉

撒同盟驻伦敦公使。——第１０４页。

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埃·（Ｇｌａｓｅｒ

ｄｅＷｉｌｌｅｂｒｏｒｄ，Ｅ．）——比利时工人运

动的参加者，国际布鲁塞尔支部的成

员。——第２７１、２７９、２８２、５１５页。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ｗａ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９８）—— 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

任财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１８５９—

１８６６）和内阁首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８８０—

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和１８９２—１８９４）。——第２９、

６２、１１１、１６９、１７７、１８６、３３７、４３３、６３２、

６８２页。

格雷，约翰（Ｇｒａｙ，Ｊｏｈｎ１７９８—１８５０）——

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

欧文的追随者；“劳动货币”论创始人之

一。——第１４９页。

格雷哥里（ＧｒｅｇｏｒｙＩ．Ｗ．死于１８７２年１

月１日）——美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世界主义协会会员，资产阶级女权

主义者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的拥护者。

——第４２１、４５４页。

格累 比祖安，亚历山大·奥利维耶

（ ＧｌａｉｓＢｉｚｏｉ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Ｏｌｉｖｉｅｒ

１８００—１８７７）——法国政治活动家，律

师，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制宪议

会议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六十年代是立法

团议员，国防政府成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１）。

——第６４２页。

格里斯海姆，阿道夫（Ｇｒｉｅｓｈｅｉｍ，Ａｄｏｌｆ

１８２０—１８９４）——德国工厂主，欧门—

恩格斯公司的股东，恩格斯的妹妹爱利

莎的丈夫。——第１９３、１９４、２３４、２３５、

３０９页。

格林，弗里德里希·密尔希奥尔（Ｇｒｉｍ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Ｍｅｌｃｈｉｏｒ１７２３—１８０７）——男

爵，德国作家，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

表，１７４８年起住在法国，百科全书派集

团的参加者；１７７３年迁居俄国，供职于

俄国外交部门，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第６２７、６２９页。

格林伍德，弗雷德里克（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１８３０—１９０９）——英国新闻工

作者和作家，保守党人，《派尔 麦尔新

闻》编辑（１８６５—１８８０）。——第１１、１２、

１４、１６、２２、２４、２５、３２、５４、１７０、２３９、２５８、

３０４页。

格鲁赛，巴斯噶尔（Ｇｒｏｕｓｓｅｔ，Ｐａｓｃｈａｌ

１８４４—１９０９）——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布朗基主义者，国民自卫军中央

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对外联络

委员会主席，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

喀里多尼亚岛，１８７４年从那里逃走；后

来转向资产阶级立场。——第６３、２２９

页。

格罗塞，爱德华（Ｇｒｏβｅ，Ｅｄｕａｒｄ）——在美

国的德侨，拉萨尔分子，国际第六支部

的成员，国际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委

员，支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第

４７６、４７７页。

格奈泽瑙，奥古斯特·威廉·安东·奈特

哈德（Ｇｎｅｉｓｅｎａｕ，ＡｕｇｕｓｔＷｉｌｈｅｌｍＡｎ

ｔｏｎＮｅｉｔｈａｒｔ１７６０—１８３１）——普鲁士

将军和军事政治活动家，１８２５年起为元

帅；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

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１８０６年普鲁士

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和夏恩霍斯特等

一起制订军事改革的原则，１８１３—１８１４

年和１８１５年是布吕歇尔军队的参谋

长。——第１６８页。

３３８人 名 索 引



龚佩尔特，爱德华（Ｇｕｍｐｅｒｔ，Ｅｄｕａｒｄ死于

１８９３年）——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１５、４４、

４６、４７、７８—８０、８９、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４、１０６、

１０７、１０９、１１２、２３５、５９５、５９６、６１２、６１５、

６３１、６３９页。

古赞 蒙多邦，沙尔·吉约姆·玛丽·阿

波利内尔·安都昂，八里桥伯爵（Ｃｏｕ

ｓｉｎＭｏｎｔａｕｂａ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Ｍａｒｉｅ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Ａｎｔｏｉｎｅ，ｃｏｍｔｅ ｄｅ

Ｐａｌｉｋａｏ１７９６—１８７８）——法国将军，波

拿巴主义者；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法

侵华远征军指挥官（１８６０），因在北京和

通州之间的八思桥战胜清兵，由拿破仑

第三授予八里桥伯爵封号；１８７０年８—

９月为陆军大臣和政府首脑。——第

５４、６５８页。

果梅斯——见法尔加·佩利塞尔，拉斐

尔。

Ｈ

哈尔科特，埃德威耳（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Ｅｄｗｅｌｌ）

——矿工，国际澳大利亚联合会组织者

之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

表。——第５３５页。

哈克斯特豪森，奥古斯特（Ｈａｘｔｈａｕｓｅｎ，

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９２—１８６６）——普鲁士官员

和作家，写有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

还残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著作，

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反动的农奴主。

——第１８３、２０７页。

哈勒克（Ｈｕｌｅｃｋ）——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８），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成员；该

支部分裂（１８６８）后反对总委员会。——

第４３１页。

哈勒克，玛丽（Ｈｕｌｅｃｋ，Ｍａｒｉａ）——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８）。——第４３１页。

哈里斯，乔治（Ｈａｒｒｉｓ，Ｇｅｏｒｇｅ）——英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后为宪章主 义者

布朗特尔·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

义观点的信徒，全国改革同盟盟员，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１８７２），总委员

会财务书记（１８７０—１８７１）。——第３２３、

３３１页。

哈里逊，弗雷德里克（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１８３１—１９２３）——英国法学家和历史学

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证论者，积极参

加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民主运动，曾协同

马克思帮助流亡的巴黎公社社员。——

第４１２、６２３—６２５页。

哈尼，乔治·朱利安（Ｈａｒｎｅｙ，ＧｅｏｒｇｅＪｕ

ｌｉａｎ１８１７—１８９７）——著名的英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

１８６２年至１８８８年侨居美国；国际会员；

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

——第１７８页。

哈赛尔曼，威廉（Ｈａｓｓｅｌｍａｎｎ，Ｗｉｌｈｅｌｍ生

于１８４４年）——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

合会领导人之一，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是《新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１８７５年起为德

国社会民主党党员，１８７８年为无政府主

义小组领导人之一，１８８０年被开除出

党。——第５６８、６１８、６４５页。

哈森克莱维尔，威廉（Ｈａｓｅｎｃｌｅｖｅｒ，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８３７—１８８９）——德国社会民主

党人，拉萨尔分子，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是全

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第４９８、６１８、

６４５页。

哈 特 曼，爱 德 华（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Ｅｄｕａｒｄ

１８４２—１９０６）——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家，他把叔本华的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

反动特点，同对无意识东西的崇拜，结

合了起来，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

家。——第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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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尔，恩斯特·亨利希（Ｈａｅｃｋｅｌ，Ｅｒｎｓｔ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３４—１９１９）——杰出的德国

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自然科学中

的唯物主义的代表，无神论者；提出了

确定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之间的相互

关系的生物发生律；反动的“社会达尔

文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和思想家之一。

——第１２７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５４、１６９页。

海因岑，卡尔（Ｈｅｉｎｚｅｎ，Ｋａｒｌ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０）——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

格斯；曾参加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

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１８５０

年秋定居美国。——第２１５、４５３、４７１、

４９３页。

豪特，万·德尔（Ｈｏｕｔ，ｖａｎｄｅｒ）——荷兰

工人，阿姆斯特丹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第５４３、５７４

页。

豪威耳，乔治（Ｈｏｗｅｌｌ，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３３—

１９１０）——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泥水匠，前宪章主义者，工联伦

敦理事会书记（１８６１—１８６２），１８６４年９

月２８日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１８６９

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的参加

者，改革同盟和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议

会委员会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５）。——第

４５３页。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

（ＱｕｉｎｔｕｓＨｏｒａｔｉｕｓＦｌａｃｃｕｓ公元前６５—

８）——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３４４、

４７９页。

赫德盖姆——见万 赫德盖姆。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１２—１８７０）——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

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１８４７年起侨居

国外，在国外建立了“自由俄国印刷

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

声》报。——第４８８页。

赫尔 瓦查 宁，曼 努 伊 洛（Ｈｒｖａｃａｎｉｎ，

Ｍａｎｕｉｌｏ１８４９—１９０９）——南斯拉夫民

族解放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七十

年代初加入巴枯宁派在苏黎世的斯拉

夫人支部，曾参加１８７５年起义。——第

３０５页。

赫普纳，阿道夫（Ｈｅｐｎｅｒ，Ａｄｏｌｆ１８４６—

１９２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

家报》编辑之一，普法战争时期采取无

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国际海牙代表大

会（１８７２）代表，后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第９４、９６、９７、１７０、４０５、４９４—４９７、

４９９、５０４、５０６、５０７、５２１、５２２、５２７、５５３、

５６９、５８２、５８４、５９０、５９１页。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Ｈｕｘｌｅｙ，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ｎｒｙ１８２５—１８９５）——著名的英国自

然科学家，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和

信徒，他的学说的热心普及者，在哲学

方面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第

１２６页。

黑尔斯，约翰（Ｈａｌｅｓ，Ｊｏｈｎ生于１８３９年）

——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职业是

织工，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６—１８７２）

和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土地和劳动同盟

盟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

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不列颠联合会

委员会主席，后为书记，领导该委员

会里的改良派，反对马克思及其拥护

者；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

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７５、２２４、

５３８人 名 索 引



２８６、３０４、３７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２１、４５３、４６７、

４７１—４７５、４８１、４８２、５１２、５１３、５２１、５２６、

５３０、５３１、５３３、５３８、５３９、５４５、５５１、５５２、

５５６、５５９、５７６、５８７、５９６、５９９、６０２、６１２

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Ｈｅｇｅｌ，

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０—１８３１）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的代表，客

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

心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

家。——第８５、８９、１２７、２６３、５９４页。

华金，爱德华·威廉（Ｗａｔｋｉｎ，Ｅｄｗａｒ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国工业

 家，议会议员，自由党人。——第７５

页。

华施贝恩，艾利修·本杰明（Ｗａｓｈｂｕｒｎｅ，

Ｅｌｉｈｕ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１８１６—１８８７）——美国

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属于共和党，曾

任驻巴黎公使（１８６９—１８７７），实行反对

巴黎公社的破坏性的挑衅政策。——第

２５０、２５１、２５７、２７１、２９０页。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

（１４１５—１７０１）、普鲁士王朝（１７０１—

１９１８）和德意志皇朝（１８７１—１９１８）。

——第３３、１５９、１６７、１６８页。

霍兰德尔，雅科布（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Ｊａｋｏｂ）——

匈牙利工人，国际在布达佩斯的通讯

员。——第２７７、２７８页。

霍姆，丹尼尔·邓格拉斯（Ｈｏｍｅ，Ｄａｎｉｅｌ

Ｄｕｎｇｌａｓ１８３３—１８８６）——著名的英国

降神术士。——第４７６页。

霍奇森，威廉·巴伦坦（Ｈｏｄｇｓｏｎ，Ｗｉｌ

ｌｉａｍＢａｌｌａｎｔｙｎｅ１８１５—１８８０）——英国

政治经济学和商法教授；他曾在许多著

作中提出改革国民教育的要求。——第

３８３页。

Ｊ

基奈，埃德加尔（Ｑｕｉｎｅｔ，Ｅｄｇａｒ１８０３—

１８７５）——法国小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和历史学家；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者，制

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８—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１８７０年流亡国外，反波拿巴主义

者；日内瓦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

自由同盟代表大会（１８６７）的参加者；巴

黎公社的反对者；国民议会议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５）。——第１１４页。

吉约姆，詹姆斯（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Ｊａｍｅｓ１８４４—

１９１６）——瑞士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巴

枯宁的拥护者，国际会员，国际日内瓦

代表 大会（１８６６）、洛桑代 表大 会

（１８６７）、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海牙

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参加者，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组织者之一，《进步报》、《团结

报》和《汝拉联合会简报》的编辑；由于

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

除出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

沙文主义者。——第２６０、２６１、３４７、３６７、

３１７、４４１、５２１、５２６、５４７、５５６、５８８、６１２、

６６４页。

济贝耳，亨利希·冯（Ｓｙｂｅ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Ｖｏｎ１８１７—１８９５）——德国资产阶级

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６７年起是民

族自由党人；主张在普鲁士霸权下“自

上”统一德国的思想家之一；普鲁士国

家档案馆馆长；所谓小德意志历史学派

的代表人物；他的许多著作充满着反动

的普鲁士主义和沙文主义气味。——第

５５３页。

季别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４４—１８８８）—— 著

名的俄国经济学家；俄国第一批马克思

经济著作的通俗化作家之一，他不懂唯

６３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一

直站在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

上。——第５４９、５６０页。

加尔涅 帕热斯，路易·安都昂（Ｇａｒｎｉｅｒ

Ｐａｇèｓ，Ｌｏｕｉｓ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８０３—１８７８）——

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

党人，临时政府成员（１８４８），国防政府

成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１）。——第５７页。

加里波第，里乔蒂（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Ｒｉｃｃｉｏｔｔｉ１

８４７—１９２４）——朱·加里波第之子，意

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曾站在法

国方面参加普法战争，任佛日军团的旅

长。——第２９８、３２５页。

加里波第，朱泽培（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７—１８８２）——意大利革命家，民主

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曾参加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五

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

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斗争；１８６０年领导

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反奥地利战争

的参加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１８５９、１８６６），七

十年代声援巴黎公社，赞成在意大利建

立国际的支部。——第３２５、３７１、６６３

页。

杰塞普，威廉（Ｊｅｓｓｕｐ，ＷｉｌｌｉａｍＪ．）——美

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造船木工，

１８６６年起为美国全国劳工同盟副主席，

１８６７年起为该同盟纽约州通讯书记，纽

约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赞成加入国

际。——第３２３、３３１页。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Ｋｉｎｋｅｌ，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８１５—１８８２）——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被普鲁士法

庭判处无期徒刑，１８５０年越狱逃跑，流

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

领袖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第１８８页。

Ｋ

卡菲埃罗，卡洛（Ｃａｆｉｅｒｏ，Ｃａｒｌｏ１８４６—

１８９２）——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国际会员，１８７１年同恩格斯通信，在意

大利执行总委员会的路线；１８７２年起为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七十年代末抛弃无政府主义，１８７９年用

意大利文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一卷节写本。——第２４０、２４１、２４４、２４５、

２５０—２５４、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６—２７１、４２６、

４２７、４８５、４８９、４９０页。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Ｃａｖａｉｇｎａｃ，Ｌｏｕｉｓ

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０２—１８５７）—— 法国将军和

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

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

利亚，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是阿尔及利亚

总督；１８４８年５月起为法国陆军部长，

极端残酷地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

曾为政府首脑（１８４８年６—１２月）；在第

二共和国时期和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

变以后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第

１７５、１８０页。

卡莱尔，托马斯（Ｃａｒｌｙｌ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９５—

１８８１）——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宣扬英

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发表接近四

十年代封建社会主义的观点，站在反动

的浪漫主义立场批判英国资产阶级，追

随托利党；１８４８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露

骨的敌人。——第３３页。

卡隆，查理（Ｃａｒ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新奥尔

良“国际共和主义俱乐部和互助会”（美

国）主席，该组织作为第十五支部加入

国际工人协会。——第２５７页。

卡罗尔，艾伦（Ｃａｒｒｏｌｌ，Ｅｌｌｅｎ）——英国女

新闻记者，曾为巴黎《号召报》和《马赛

７３８人 名 索 引



曲报》撰稿；巴黎公社时期是巴黎通讯

员。——第６０４、６０５页。

卡洛斯（小卡洛斯），唐（Ｃａｒｌｏｓ，Ｄｏｎ

１８４８—１８０９）——老唐·卡洛斯的孙

子，西班牙王位追求者，称卡洛斯七世；

１８７２—１８７６年曾进行所谓第二次卡洛

斯派的战争，战争失败后逃往法

国。——第１０１页。

卡梅利纳，泽菲兰（Ｃａｍéｌｉｎａｔ，Ｚéｐｈｉｒｉｎ

１８４０—１９３２）——法国工人运动的卓越

活动家，职业是青铜匠，国际巴黎支部

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

被镇压后流亡英国；法国社会主义运动

的积极参加者，１９２０年起是法国共产党

党员。——第３４４—３４８页。

卡普卢索，斯蒂凡诺（Ｃａｐｏｒｕｓｓｏ，Ｓｔｅｆａ

ｎｏ）——，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

裁缝，国际那不勒斯支部创建人之一，

并任该支部主席，巴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９）代表；１８７０年由于盗用公款而被

开除出支部。——第２４１、２４２、２５２、２６２、

２６３页。

卡斯特拉尔 伊 里波耳，埃米利奥（Ｃａｓ

ｔｅｌａｒｙＲｉｐｏｌｌ，Ｅｍｉｌｉｏ１８３２—１８９９）

 ——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

和作家，右翼共和党人领袖，１８７３年９

月—１８７４年１月是政府首脑，该政府为

西班牙君主制复辟扫清了道路。——第

１０７页。

卡斯特拉佐，鲁伊治（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ｚｚｏ，Ｌｕｉｇｉ１８

２７—１８９０）——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和加

里波第进军的参加者，激进资产阶级的

佛罗伦萨国际民主协会的创始人。——

第２４１、２１５页。

卡托（小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

托）（ＭａｒｃｕｓＰｏｒｃｉｕｓＣａｔｏＭｉｎｏｒ公元

前９５—４６）——罗马国家活动家，贵族

共和派领袖。——第１０９页。

凯腊特里伯爵，艾米尔（Ｋéｒａｔｒｙ，▍Ｅｍｉｌｅ，

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８３２—１９０５）——法国反动的

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１８７０年任巴

黎警察局长（９—１０月），后领导组织布

列塔尼地方武装力量；上加龙省省长

（１８７１），１８７１年４月在土鲁斯镇压过公

社。——第５９、２８３、６６５、６７４、６７５页。

凯 累尔，沙尔（Ｋｅｌｌ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４３—

１９１３）——法国社会主义者，国际会员；

１８６９—１８７０年曾把《资本论》第一卷的

一部分译成法文，巴黎公社参加者；公

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接近巴枯宁主义

者。——第３６５、４１３、６７７页。

凯伦，奥古斯特（Ｋｅｒｎ，Ａｕｇｕｓｔｅ）——法国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伦敦。——

第２３３页。

凯洛格，爱德华（Ｋｅｌｌｏｇｇ，Ｅｄｗａｒｄ１７９０—

１８５８）——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

有许多财政问题的著作。——第１４９、

１７９、２１６页。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２４—

１８０４）——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

心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以

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第１２７

页。

康韦，蒙丘尔·丹尼尔（Ｃｏｎｗａｙ，Ｍｏｎ

ｃｕｒｅＤａｎｉｅｌ１８３２—１９０７）——美国激进

派作家，美以美教派传教士，在传教活

动和刊印的著作中，积极反对黑奴制；

１８６３—１８８４年住在欧洲，普法战争期间

是《纽约世界报》的通讯员。——第２８７、

２８８页。

考夫曼，伊拉里昂·伊格纳切维奇（

， １８４８—１９１６）

——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彼得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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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授，写有一些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

问题的著作。——第５１３页。

柯恩，詹姆斯（Ｃｏｈｎ，Ｊａｍｅｓ）——英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伦敦雪茄烟

工人协会主席，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７—１８７１），丹麦通讯书记（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

和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的代表。——第

１９９—２０１、２７４、４１６页。

柯尔劳施，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泰奥多

尔 （Ｋｏｈｌｒａｕｓｃｈ，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７８０—１８６７）——德国教育家

和历史学家。——第５３页。

柯克伦 贝利，亚历山大·邓达斯·罗斯

·威夏尔特（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Ｂａｉｌｌｉｅ，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ＤｕｎｄａｓＲｏｓｓＷｉｓｈａｒｔ１８１６—

 １８９０）——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文学

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第４５２、

４８０、６８２页。

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

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

１８０２年起出版《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

报》。——第１６１页。

科尔，泰奥多尔（Ｋｏｌｌ，Ｔｈｅｏｄｏｒ）——在

伦敦的德国侨民，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

主义教育协会的司库。——第２７７、２７８

页。

科尔布，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Ｋｏｌｂ，

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８４）——德国

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统计学家，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第２２１页。

科 柯斯基，赛米尔（Ｋｏｋｏｓｋｙ，Ｓａｍｕｅｌ

１８３８—１８９９）——德国政论家，１８７２年

加入社会民主党，好几家社会民主党报

纸的编辑。——第１００、１０２页。

科勒特，查理·多布森（Ｃｏｌｌ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ｏｂｓｏｎ死于１８９８年）——英国激进派

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１８６６年起是

《外交评论》杂志（１８５９—１８７７）的发行

人。——第２９０页。

科斯特茨基（Ｋｏｓｔｅｃｋｉ）——在伦敦的波兰

侨民。——第５６４、５６５页。

科塔，约翰·格奥尔格，冯·科滕多夫

（Ｃｏｔｔａ，ＪｏｈａｎｎＧｅｏｒｇ，ｖｏｎＣｏｔｔｅｎｄｏｒｆ

１７９６—１８６３）——德国奥格斯堡的出版

商，《知识界晨报》和一家大出版公司的

老板。——第２０８页。

克尔施滕，保尔（Ｋｅｒｓｔｅｎ，Ｐａｕｌ）——德国

雕刻家，拉萨尔分子。——第１２５页。

克拉夫林，田纳西（Ｃｌａｆｌｉｎ，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

１８４５—１９２３）——美国资产阶级女权

主义者，曾企图利用在美国的国际

的组织来实现一系列资产阶级改良；

曾和自己的姐姐维·伍德赫尔一起出

版《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

４７６页。

克拉里斯，阿里斯提德（Ｃｌａｒｉｓ，Ａｒｉｓｔｉｄｅ

１８４３—１９１６）——法国政论家，无政府

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

压后流亡瑞士，在那里加入了无政府主

义者的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

《社会革命报》（１８７１—１８７２）编辑。——

第３４９页。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

· 韦 利 尔 斯（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Ｅａｒｌｏｆ

１８００—１８７０）——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爱尔兰总

督（１８４７—１８５２），残酷地镇压了１８４８

年爱尔兰起义；外交大臣（１８５３—１８５８、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和１８６８—１８７０）。—— 第

１５３、１６９页。

９３８人 名 索 引



克莱米约，阿道夫（Ｃｒéｍｉｅｕｘ，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７９６—１８８０）——法国律师和资产阶级

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为临时政

府成员。——第４０３、６４２页。

克莱因，卡尔·威廉（Ｋｌｅｉｎ，ＣａｒｌＷｉｌ

ｈｅｌｍ）——德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１８４９年爱北斐特起义和佐林根起

义的参加者；１８５２年流亡美国，国际会

员，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和布鲁塞尔代

表大会（１８６８）代表；七十年代是佐林根

工人合作社（德国）的领导人。——第

１９１、１９２页。

克劳斯（Ｋｒａｕｓ）——奥地利医生，《维也纳

医学周刊》的发行人。——第１２４页。

克 里 默，威 廉 · 朗 达 耳（Ｃｒｅｍ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ａｎｄａｌｌ１８３８—１９０８）——英国

工联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

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木工和细木工

联合协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工联

伦敦理事会理事、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

委员、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和总书记（１８６４—１８６６），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日内瓦代表大

会（１８６６）的参加者；后为自由党议会议

员（１８８５—１８９５和１９００—１９０８）。——

第６９、４５３页。

克吕泽烈，古斯达夫·保尔（Ｃｌｕｓｅｒｅｔ，

ＧｕｓｔａｖｅＰａｕｌ１８２３—１９００）——法国政

治活动家，美国内战中站在北部方面参

加作战；国际会员，追随巴枯宁派，里昂

和马赛革命起义（１８７０）的参加者，巴黎

公社委员，军事代表（１８７１年４月），公

社被镇压后流亡比利时。——第６３、９７、

１４８、１６３、５５５、６０８、６１６、６１７页。

克纳普，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Ｋｎａｐｐ，

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４２—１９２６）——德国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代表，

莱比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授。

——第４６８页。

克楠，菲力浦（Ｃｏｅｎｅ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ｅ）——比

利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鞋

匠，安特卫普《工人报》编辑部秘书，国

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伦敦代表

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

代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支持巴枯宁

派；后为比利时社会党组织者之一。

——第１９９—２０１、２７３、２７４页。

克尼勒，奥托（Ｋｎｉｌｌｅ，Ｏｔｔｏ１８３２—１８９８）

——德国画家。——第１２３页。

克瓦斯内夫斯基，古斯达夫（Ｋｗａｓｎｉｅｗ

ｓｋｉ，Ｇｕｓｔａｖ１８３３—１９０２）——德国新闻

工作者，社会民主党监察委员会委员，

国际柏林支部的成员。——第２９９、３００、

３１７页。

孔德，奥古斯特（Ｃｏｍｔｅ，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７９８

 —１８５７）——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

和社会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

第１６７页。

库尔奈，弗雷德里克·埃蒂耶纳（Ｃｏｕｒ

ｎｅｔ，Ｆｒéｄéｒｉｃ▍Ｅｔｉｅｎｎｅ１８３９—１８８５）——

法国布朗基派革命家，政论家，巴黎公

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海牙

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由于代表大会决

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八

十年代法国布朗基主义组织领导人之

一。—— 第２９６、３２９、３４９、３６１、４２９—

４３０、４９２、５７３、５８９页。

库格曼，弗兰契斯卡（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Ｆｒａｎ

ｚｉｓｋａ生于１８５８年）——路德维希·库

格曼的女儿。——第１５６、１６９、１８３、１８４、

２０８、２３７、２５８、３２３、６１４、６３０、６３５、６１０、

６６６、６７１、６７８、６８２、６８７页。

库格曼，盖尔特鲁黛（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Ｇｅ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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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ｄｅ）——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妻子。

—— 第１２３、１２４、１５６、１６９、１８３、２０８、

２３７、２５８、３２３、６１４、６３０、６３２、６３５、６３９、

６４０、６４９、６６５、６６６、６７０—６７２、６７８、６８２、

６８７。

库格曼，路德维希（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３０—１９０２）—— 德国医生，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会员，国际

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和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的代表；１８６２年到１８７４年经常

和马克思通信，把德国的情况告诉马克

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５、

８、１１、４２、４６、４９、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１、１２３、

１２４、１４７、１５６、１６６、１６９、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３、

１８４、２０６、２０７、２１０、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９、２３６、

２３７、２５７、２５８、３２２、５００、５０１、５０３、５０４、

５１８、５９５、５９７、６１４、６１５、６３０—６３２、６３４、

６３５、６３９、６４０、６５７、６６３、６６４、６６６—６７２、

６７６—６７８、６８１、６８２、６８５—６８７页。

库诺（Ｃｕｎｏ）——杜塞尔多夫的普鲁士官

吏，泰奥多尔·库诺的父亲。——第

４５５、４６１页。

库诺，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Ｃｕｎｏ，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４６—１９３４）——德

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社

会主义者，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和恩格斯经常

通信，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的

斗争；国际米兰支部的组织者，国际海

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会后侨居美

国，在那里参加国际的活动；后来参加

美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第３２４、３２５、３８２、３８９、３９０、３９２、３９４—

３９７、４０５、４０７、４４５—４４９、４５１、４５２、４５５、

４５８—４６５、４８４—４８６、４９４、４９７、４９８、

５０８、５１０、５１９、５２１、５２３、５２７、５３１—５３３、

５４０、５４６、５５２、５５９、５７３页。

Ｌ

拉·阿尔普，让·弗朗斯瓦·德（Ｌａ

Ｈａｒｐｅ，Ｊｅａｎ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ｄｅ１７３９—１８０３）

——法国诗人和批评家。—— 第６２７

页。

拉·塞西利亚，拿破仑涅（ＬａＣｅｃｉｌｉａ，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ｅ１８３５—１８７８）——法国革命

家（意大利人），数学教授，１８６０年加里

波第进军的参加者，国际在巴黎的组织

的成员，《号召报》的编辑之一，巴黎公

社的将军，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曾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联系。——第

１１８、６４２页。

拉伯克，约 翰（Ｌｕｂｂｏｃｋ，Ｊｏｈｎ１８３４—

１９１３）——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

者，以动物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民族

志学家和考古学家；金融和政治活动

家，自由党人。——第２７５、２８８页。

拉伯雷，弗朗斯瓦（Ｒａｂｅｌａｉｓ，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４９４—１５５３）——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

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第３４６页。

拉登多夫，奥古斯特（Ｌａｄｅｎｄｏｒｆ，Ａｕｇｕｓｔ）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瑞士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邮袋报》编辑。——第１７５页。

拉法格，保尔（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Ｐａｕｌ１８４２—

１９１１）——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

传家和政论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

班牙通讯书记（１８６６—１８６９），曾参加建

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１８６９—１８７０）、在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法国工人党

创始人之一（１８７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学生和战友；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

夫。——第３１、５８、７４、７６、７９、９４—９６、

１４８人 名 索 引



１１５、１３２、１３５、１６１、１６４、１８４—１８７、１９５、

２０５、２０６、２２３、２２７、２３２、２８３、２８９、２９４、

３４４、３５０、３５１、３５８—３６０、３６５—３６７、

３６９、３７１、３８２、３８４—３８８、４０７、４０８、

４１３—４１５、４２２—４２８、４３５、４３７、４５５、

４５６、４５８、４５９、４６１、４６７、４６８、４９９、５０８、

５１６、５２０、５２２、５２６、５３２、５３４、５３６、５４０、

５４１、５４６、５４８、５５７、５６０、５８７、５９６、６０２、

６１１、６５０、６５５、６５８、６６１、６６２、６６５、６７４、

６７５、６７７、６７８、６８５页。

拉法格，劳拉（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Ｌａｕｒａ１８４５—

１９１１）——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

思的第二个女儿，１８６８年起为保尔·拉

法格的妻子。——第３１、５３、５６、５８、１１１、

１３２、１３５、１８４、１８５—１８７、１９７、２０４—

２０６、２２３、２３１—２３３、２８５、２８９、３４４、３５０、

３５２、３６０、３６５、３６６、３６９、３８５、３８８、４０７、

４１３—４１５、４２６—４２８、４３７、４５７、５２９、

５３２、６５０、６５６、６６２、６６５、６７０、６７４、６７５、

６７７、６８５页。

拉法格，沙尔·埃蒂耶纳（Ｌａｆａｒｇｕ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ｔｉｅｎｎｅ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１８７２

年５月）——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

法格的儿子。——第３１、５８、１３５、１８４、

３５０、３５２、３６０、３６６、３８８、４１３、４１４、４２８、

４３７、６５６、６６５、６７４、６７８、６８２、６８５页。

拉弗勒，艾米尔·路易·维克多·德

（ Ｌａｖｅｌｅｙｅ， ▍ＥｍｉｌｅＬｏｕｉｓＶｉｃｔｏｒ

ｄｅ１８２２—１８９２）——男爵，比利时资产

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

济学的代表人物。——第３５页。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 ，

１８２３—１９００）——俄国社

会学家和政论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

哲学上的折衷主义者，１８７０年起侨居国

外；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参加者；《前

进！》杂志编辑（１８７３—１８７６）和《前进！》

报编辑（１８７５—１８７６）。——第９８、１８９、

２３２、２４８、２７５、２７６、２８８、２９６、２９７、３００、

３０１、３５６、３８３、６５２页。

拉罗克，让（Ｌａｒｏｃｑｕｅ，Ｊｅａｎ）（假名拉特腊

克Ｌａｔｒａｑｕｅ）——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巴黎公社参加者，国民自卫军中央

委员会委员；国际波尔多支部领导人之

一，１８７３年受法庭审讯，逃到西班牙，他

以国际总委员会全权代表的身分从那

里继续领导国际波尔多支部的活动。

——第５４４、５４６、５７３、５８３页。

拉 萨尔，斐迪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 全德工人联合会

（１８６３）创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

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

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

别。——第７、２９３、４９６、５９４页。

拉沙特尔，莫里斯（Ｌａｃｈ氃ｔｒｅ，Ｍａｕｒｉｃｅ１

８１４—１９００）——法国进步的新闻工作

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马克思的《资本

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者。——第

３８５、４０２、４１４、４３３、４３７、４７８、５９９、６２９、

６７７、６８１、６８６页。

拉特腊克——见拉罗克。

拉特森，阿·奥·（Ｒｕｔｓｏｎ，Ａ．Ｏ．）——

英 国内 务 大 臣 普 鲁斯 的 私 人 秘

书。——第２４９、２５０页。

拉羽尔，路易（Ｌａｈｕｒｅ，Ｌｏｕｉｓ１８５０左右

 —１８７８）——印刷《资本论》第一卷法

文版的巴黎印刷厂主。——第５９７、６３０

页。

腊祖阿，欧仁·昂惹耳（Ｒａｚｏｕａ，Ｅｕｇèｎｅ

Ａｎｇèｌｅ１８３５左右—１８７８）——法国新

闻工作者，曾为许多共和派报纸撰稿；

接近新雅各宾派，国民议会议员，巴黎

公社成立后辞职，公社的积极参加者，

任军事学校校长，军事法庭成员，公社

２４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被镇压后流亡日内瓦。——第３４３、３４７

页。

莱奥，安得列（Ｌéｏ，Ａｎｄｒé１８２９—１９００）

（真名莱奥迪耳·尚普塞 Ｌéｏｄｉｌｅ

Ｃｈａｍｐｓｅｉｘ）——法国女作家和政论家，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

瑞士，支持巴枯宁派。——第３３４、３４３、

３４７、３４９页。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Ｌｅｓｓｉｎｇ，

ＧｏｔｔｈｏｌｄＥｐｈｒａｉｍ１７２９—１７８１）——伟

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十八

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

３１８页。

赖利，威廉·哈里逊（Ｒｉｌｅ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ａｒ

ｒｉｓｏｎ生于１８３５年）——英国记者，共和

党人，社会主义者，《国际先驱报》的编

辑和发行人，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曾反对委员会里的

改良派；１８７３年脱离工人运动。——第

５３９、５４５、５４９、５５２、５５６、５９９页。

朗德克，贝尔纳（Ｌａｎｄｅｃｋ，Ｂｅｒｎａｒｄ生于

１８３２年）——法国首饰匠，未被国际接

受的伦敦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成员。

——第３４８、３６１、４９８、６８７页。

朗维耶，加布里埃尔（Ｒａｎｖｉｅｒ，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８２８—１８７９）—— 法国布朗基派革命

家，职业是装饰画家，巴黎公社委员，军

事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委员，公社被镇

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

表，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

纽约而退出国际。——第３１４、３４９、３６１、

４９２、５３６、５５９、５８９页。

勒·吕贝，维克多·普·（ＬｅＬｕｂｅｚ，Ｖｉｃ

ｔｏｒＰ．约生于１８３４年）——在伦敦的法

国侨民，和法英两国的资产阶级共和主

义激进派有联系；曾参加１８６４年９月

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１８６６），法国通讯书记（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由于进行阴谋活动和诽谤被日内瓦代

表大会（１８６６）开除出总委员会。——

第２１４、３４９、６７６—６７７页。

勒·韦德（ＬｅＶｅｒｄｅｔ）——在伦敦的法国

侨民，１８７１年秋参加《谁来了！》报的出

版。——第３４７页。

勒伯夫，艾德门（Ｌｅｂｏｅｕｆ，Ｅｄｍｏｎｄ１８０９—

１８８８）——法国元帅，１８６９年任法国陆

军部长，普法战争初期，在魏森堡、维尔

特和施皮歇恩失败后辞职，任巴赞部队

军长；战后退出国家活动。——第３４

页。

勒费夫尔（Ｌｅｆａｉｖｒｅ，Ａ．）——法国驻维也

纳领事（１８７０—１８７１）。——第２７９、２８２

页。

勒弗朗塞，古斯达夫（Ｌｅｆｒａｎ汅ａｉｓ，Ｇｕｓｔａｖｅ

１８２６—１９０１）——法国革命家，左派蒲

鲁东主义者，职业是教员；１８４８年革命

的参加者，六十年代末起为国际会员，

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

士，在那里加入无政府主义派。——第

３６３页。

勒基，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Ｌｅｃｋ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ｄｗａｒｄＨａｒｔｐｏｌｅ１８３８—１９０３）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唯心主义

者，写有许多历史著作；主张限制选举

权和资产阶级“自由”。——第２７５、２８８

页。

勒南，厄内斯特·约瑟夫（Ｒｅｎａｎ，Ｅｍｅｓｔ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２３—１８９２）——法国宗教史学

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以早期基督教史

方面的著作闻名。——第５３页。

勒穆修，本扎曼（ＬｅＭｏｕｓｓｕ，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版

３４８人 名 索 引



师，巴黎公社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

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在美国的

法国人支部通讯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海

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支持马克思和

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第９４—９６、

１０３、２８１、２８６、３３６、４３０、４３１、４７１、４７２、

４８２、４９１、４９２、５３５、５７６、５８０、５８３、６０２、

６２３、６２５、６３７、６４７页。

雷吉斯，维塔勒（Ｒｅｇｉｓ，Ｖｉｔａｌｅ）（假名埃蒂

耶纳·佩沙尔 ▍ＥｔｉｅｎｎｅＰｅｃｈａｒｄ）——意

大利革命家，在伦敦的国际意大利人支

部成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西班牙１８７３年各

次革命事件的参加者。——第４０２、４３４、

４４２、４４７、４８４页。

雷特兰热尔（Ｒｅｉｔｌｉｎｇｅｒ）——茹·法夫尔

的私人秘书。——第２８０页。

里果，拉 乌 尔（Ｒｉｇａｕｌｔ，Ｒａｏｕｌ１８４６—

１８７１）——法国布朗基派革命家；巴黎

公社委员，社会保安委员会代表，１８７１

年４月２６日起是公社的检察长；５月

２４日被凡尔赛分子逮捕，未经审讯即被

枪杀。——第３４８、６６２页。

里焦，安东尼奥（Ｒｉｇｇｉｏ，Ａｎｔｏｎｉｏ１８４２—

１９００）——意大利革命家，六十年代是

左派马志尼主义者，加里波第进军的参

加者；国际吉尔真提支部的组织者

（１８７１），曾同总委员会保持联系，１８７２

年加入巴枯宁派。——第５２３页。

里沙尔，阿尔伯（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４６—

１９２５）——法国记者，国际里昂支部领

导人之一，秘密同盟盟员，１８７０年里昂

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成为

波拿巴主义者；八十年代追随法国社会

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阿列

曼派。——第３３５、３５０、３９６、４０４页。

李贝尔斯，布鲁诺（Ｌｉｅｂｅｒｓ，Ｂｒｕｎｏ）——荷

兰工人，国际海牙支部的成员，曾积极

参加海牙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第

５１８、５１９、５７４页。

李卜克内西，阿利萨（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Ａｌｉｃｅ生

于１８５７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

大女儿。——第６７３、６７５、６８５页。

李卜 克 内 西，卡 尔（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Ｋａｒｌ

１８７１—１９１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

儿子；后为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杰出活动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

之一。——第２９４页。

李卜克内西，娜塔利亚（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Ｎａ

ｔａｌｉｅ１８３５—１９０９）——黑森法学家、自

由主义者特·雷的女儿，１８６８年起为威

廉·李卜克内西的妻子。——第１７０—

１７４、１８９—１９１、２０４、２０９、４５８、４７８、５７０、

５７１、６８３、６８５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２６—１９０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

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国际会员，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进行反

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斗

争，１８６７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

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

编辑（１８６９—１８７６）和《前进报》编辑

（１８７６—１８７８和１８９０—１９００）；普法战

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

卫巴黎公社；在某些问题上对待机会主

义采取调和主义立场；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和

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

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８、１８、４０—４５、５２、６４、６８、１０２、

１２２、１２６、１３４、１３６、１５７、１６５、１７０、１７１、

１７４、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７、２００—２０５、２０８、２０９、

２１４—２１６、２２１—２２３、２３７—２４０、２４６、

２４７、２５７、２５９、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２、２８３、２９２—

４４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２９４、３１１—３１４、３２７、３２８、３６０—３６４、

３７０—３７２、３７８—３８２、３８６、４０４—４０６、

４１０、４１４、４２０、４２９、４４６、４４９、４５０、４５５—

４５８、４６２、４６３、４６６—４６９、４７２—４７４、

４７７、４８２—４８５、４９４—４９６、５０７、５１７、

５６８—５７１、５８４、５８７、５９０、５９４、６１５、６１７、

６１８、６２１、６３８、６４６、６５６、６６４、６７３—６７５、

６８０、６８３、６８４页。

李嘉 图，大 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第５４９页。

利沙加勒，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Ｌｉｓｓａ

ｇａｒａｙ，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ｌｉｖｉｅｒ １８３８—１９０１）

——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巴黎

公社参加者，追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

“新雅各宾派”；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

国，著有《一八七一年公社史》（１８７６）。

——第７８、８１、８９、６４２、６７０页。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Ｌｅβｎ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５—１９１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

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的参加者，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中被判处三年徒刑，１８５６年起侨

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

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

１１月—１８７２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６５）、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布鲁塞

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巴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９）、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的参加者，不列颠联合会

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４）；在国际里为

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

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朋友和战友。——第７４、１２５、２７７、３２３、

４０７、４７７、４９２、５１２、５３０、５７４页。

林达乌，保尔（Ｌｉｎｄａｕ，Ｐａｕｌ１８３９—１９１９）

——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新闻工

作者和作家，《现代》杂志的发行人

（１８７２—１８８１）。——第５００页。

林德，珍尼（Ｌｉｎｄ，Ｊｅｎｎｙ１８２０—１８８７）——

瑞典女歌剧演员。——第７１页。

林肯，阿伯拉罕（Ｌｉｎｃｏｌｎ，Ａｂｒａｈａｍ１８０９—

１８６５）——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共

和党创建人之一，美国总统（１８６１—

１８６５）；美国内战时期在人民群众的压

力下，于１８６２年打消了与奴隶主妥协

的企图转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和

用革命的方法进行战争；１８６５年４月被

奴隶主的奸细刺杀。——第２５０页。

柳巴文，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

， １８４５—１９１８）

——俄国化学家；１８６７年毕业于彼得堡

大学，１８８６—１９０６年任教授，写有许多

化学方面的著作；六十年代曾参加一些

革命大学生团体，六十年代末参加《资

本论》俄文版的准备工作。——第５１４、

５４７、５６１页。

龙 格，沙 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３９—

１９０３）——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蒲鲁

东主义者，职业是新闻工作者；加入在

伦敦的国际法国人支部，在支部中捍卫

总委员会的路线，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和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比利时

通讯书记（１８６６），国际洛桑代表大会

（１８６７）、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伦

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巴黎保卫战的参加者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

镇压后流亡英国，后加入法国社会主义

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马克思的女儿

燕妮的丈夫。——第５７、６２、６４、７５、１０４、

１１５、１１７、２７６、２８３、２８４、３６１、４２８、４５８、

５４８人 名 索 引



５２９、５３９、５４１、５４６、５７６、６２４、６２５、６２８、

６３６、６４１、６７７、６８４、６８７页。

龙格，沙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７３年９月

—１８７４年７月）——沙尔·龙格和燕妮

·龙格的儿子。——第１１５、１１９、６２６、

６２８、６３７、６３９、６４１、６４２、６４６页。

娄，罗伯特（Ｌｏｗｅ，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１１—１８９２）

——英国政论家和国家活动家，辉格党

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财政大臣

（１８６８—１８７３），内 务 大 臣（１８７３—

１８７４）。——第２３７、６３７页。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１８０２—

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资产阶级激进派，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

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

领导人之一；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

人。——第３２、３５、１４０页。

卢恰尼，朱泽培（Ｌｕｃｉａ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意大利新闻工作者，国际会员，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年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罗马

的一些工人组织的参加者，曾为民主主

义报刊撰稿。——第２９８页。

鲁艾，欧仁（Ｒｏｕｈｅｒ，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１４—１８８４）

——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

从１８４９年起多次任部长，参议院议长

（１８６９—１８７０），帝国崩溃后逃离法国，

七十年代为法国波拿巴派的领袖之一。

——第８１页。

鲁耳埃，爱德华（Ｒｏｕｌｌｉｅｒ，Ｅｄｕａｒｄ）——法

国鞋匠，蒲鲁东主义者，１８４８年革命的

参加者，国际巴黎组织的成员，巴黎公

社的参加者，公社驻教育部的代表，公

社失败后流亡英国；反对国际总委员

会。——第３２６、３４２、３４８、３６１页。

鲁克拉夫特，本杰明（Ｌｕｃｒａｆｔ，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８０９—１８９７）——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

之一，职业是木器匠，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

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７１），国际布鲁塞尔代表

大会（１８６８）和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

代表；１８７１年反对巴黎公社和总委员会

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他的背叛行为遭

到总委员会的谴责，于是退出总委员

会。——第２６９页。

鲁特，奥古斯特（Ｒüｄｔ，Ａｕｇｕｓｔ）——德国

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家报》的撰稿

人。——第４５１页。

鲁瓦，约瑟夫（Ｒｏｙ，Ｊｏｓｅｐｈ）——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和费尔巴哈著作的法

译者。——第３６５、４０２、４１３、４３７、４７８、

５２８、５９７、６３０、６７７、６８１页。

路特希尔德，赫·伊·（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Ｈ．Ｊ．）

——在伦敦的德国侨民。——第１４４页。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吕肯——见波特耳。

律斯勒，海尔曼·卡尔·弗里德里希

（Ｒｏｓｌｅｒ，Ｈｅｒｍａｎｎ 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３４—１８９４）——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和法学家。——第１１页。

罗班，保尔（Ｒｏｂｉｎ，Ｐａｕｌ生于１８３７年）

——法国教师，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

义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１８６９年起），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巴塞尔

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代表。——第２６１、２９９、３４２、３４５、

３４６、３６７、３９２、６６４页。

罗伯尔，弗里茨（Ｒｏｂｅｒｔ，Ｆｒｉｔｚ）——瑞士

教师，巴枯宁主义者，国际布鲁塞尔代

表大会（１８６８）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９）代表。——第４４１页。

罗赫纳，格奥尔格（Ｌｏｃｈｎｅｒ，Ｇｅｏｒｇ约生于

１８２４年）——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

６４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者同盟盟员和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

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１８６７和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伦

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１８７１）代表，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２６９、

４７７、４９２页。

罗朗，奥古斯特（Ｌａｕｒｅｎｔ，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８０７—

１８５３）——法国化学家，同热拉尔一起

更准确地说明了分子和原子的概念。

——第３１９页。

罗 伦 佐， 安 赛 尔 莫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Ａｎｓｅｌｍｏ１８４１—１９１５）——西班牙工人

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西

班牙支部的组织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

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２），国际伦敦代

表会议（１８７１）代表。——第３４５、３４９、

３６９、４５９、６６４页。

罗奇，约翰（Ｒｏａｃｈ，Ｊｏｈｎ）——英国工人运

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不列

颠联合会委员会通讯书记（１８７２），曾领

导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１８７３年５

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

国际。——第２６９、５５６、５６５页。

罗沙，沙尔（Ｒｏｃｈａｔ，Ｃｈａｒｌｅｓ生于１８４４

年）——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巴

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的参加

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荷兰通讯书记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代

表。——第７４、７７、１２５、２８４页。

罗什弗尔，昂利（Ｒｏｃｈｅｆｏｒｔ，Ｈｅｎｒｉ１８３０—

１９１３）——法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政

治活动家；左派共和党人，国防政府成

员，巴黎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

多尼亚岛，逃往英国；八十年代末转向

教权主义保皇派反动势力阵营。——第

５７、６０、１１７、１４６、６３６、６５８、６６０页。

罗斯科，亨利·恩菲耳德（Ｒｏｓｃｏｅ，Ｈｅｎｒｙ

Ｅｎｆｉｅｌｄ１８３３—１９１５）——英国化学家，

写有许多化学教科书。——第８９页。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Ｒｏｓｃｈ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Ｇｅｏｒ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７—１８９４）——德国庸俗经济学家，

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

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第３８１页。

罗伊特，弗里茨（Ｒｅｕｔｅｒ，Ｆｒｉｔｚ１８１０—

１８７４）——德国幽默作家。——第２３７

页。

罗兹瓦多夫斯基，约瑟夫（Ｒｏｚｗａｄｏｗｓｋｉ，

Ｊｏｓéｆ生于１８４６年）——波兰革命家，

波兰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解放起义的参加

者，巴黎公社的积极参加者，公社被镇

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２）。——第７１、７２、２５６、２８８、３０２、

３０３、３５６、６０６页。

洛尔米埃，玛丽（Ｌｏｒｍｉｅｒ，Ｍａｒｉｅ）——居

住在伦敦的一个法国妇女，马克思一家

的熟人。——第２３２页。

洛帕廷，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

， １８４５—

１９１８）——俄国革命家，尼·加·车尔

尼雪夫斯基的学生，民粹派，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７０）；马克思《资本论》第一

卷俄译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

友。—— 第３０、９８、９９、１０２、１８９、２３０、

２５６、２７５、４７９、５４８、５６０、６５２、６７９页。

洛佩茨·德·拉腊（ＬｏｐｅｚｄｅＬａｒａ）——

在伦敦的西班牙商人。——第４１４页。

Ｍ

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

生于１８５３年）——亚历山大

二世的女儿，１８７４年起是爱丁堡公爵的

妻子。——第６３２页。

７４８人 名 索 引



马丁，孔斯旦（Ｍａｒｔｉｎ，Ｃｏｎｓｔａｎｔ）——法国

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

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１８７１年伦敦

代表会议代表。——第２８６、５１８、６４２

页。

马多克（Ｍａｄｄｏｃｋ，Ｇ．Ｗ．）——美国资产

阶级激进主义者。——第４７７页。

马尔尚，路易（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Ｌｏｕｉｓ）——法国

巴枯宁主义者，曾被巴黎公社派赴波尔

多，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任流亡者

协会的书记并为《社会革命报》撰稿，根

据波尔多支部的要求被开除出国际。

——第３８６页。

马克·冯·莱贝里希，卡尔·弗里德里希

（ＭａｃｋｖｏｎＬｅｉｂｅｒｉｃｈ，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２—１８２８）——奥地利将军，在１８０５

年反拿破仑第一的战争中，率全军在乌

尔姆投降（１８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第

４８页。

马克思 艾威林，爱琳娜（ＭａｒｘＡｖｅｌｉｎｇ，

Ｅｌｅａｎｏｒ１８５５—１８９８）（杜 西 Ｔｕｓｓｙ）

——八十至九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和

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的

小女儿，１８８４年起为爱德华·艾威林的

妻子。——第２８、４０、６６、７３、７４、７８、８１、

８９、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６、１１８、

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８、１４７、１７４、２０４、

２２３、２３１—２３３、２８３、２８５、２８９、２９６、２９８、

３７０、３８５、４２８、５７２、６１１、６２７、６２８、６３４、

６３５、６３７、６３９、６４０、６４６、６４９、６５１、６５７、

６５９、６６１、６６２、６６５、６７２—６７５、６７８、６７９、

６８２、６８５页。

马克思，燕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１８１４—１８８１）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ｖｏｎＷｅｓｔ

ｐｈａｌｅｎ）——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朋友

和助手。——第３９、４５、７２、７６、７７、７９—

８１、９５、１０５、１０６、１１６、１２６、１４５、１４７、

１７２、１７４、２３２、２８５、２８６、２９４、２９８、３６５、

３８０、３８８、４７２、６００、６０２、６０７、６０９、６２６、

６３８、６５０、６５５—６６３、６７２、６８２—６８５页。

马克思，燕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１８４４—１８８３）

——马克思的大女儿，国际工人运动活

动家，１８７２年起为沙尔·龙格的妻子。

——第２８、４０、７３、７４、９４、９５、１１４、１１５、

１１７、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６、１２７、１７４、１８４、１９０、

１９７、２０４、２２３、２３１—２３３、２５８、２８３、２８５、

２８９、２９６、２９９、３０５、３２２、３６０、３６９、３８５、

４１２、４２８、４５８、５００、５２９、５３９、５４１、５９６、

６０２、６２６、６２８、６２９、６３５—６３７、６３９—

６４２、６４６、６５５、６５７、６５９、６６１—６６３、

６６５—６７２、６７４—６７８、６８１、６８２、６８４—

６８７页。

马克西，弗雷德里克·奥加斯特斯

（Ｍａｘｓｅ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１８３３—

１９００）——英国政论家。——第３５页。

马隆，贝努瓦（Ｍａｌｏｎ，Ｂｅｎｏｌｔ１８４１—

１８９３）——法国社会主义者，国际会员，

１８６６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代表，１８７１年

国民议会议员，后辞职；国民自卫军中

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

镇压后流亡意大利，后迁居瑞士，追随

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成为法国社会主义

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流派——可能派首

领和思想家之一。——第３４２、３４７、３４９、

３５７、３６３、４０１、４３６、４５６、４７６页。

马 志 尼，朱 泽 培（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

运动领袖之一，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４９年为罗马共和

国临时政府首脑；１８５０年是伦敦欧洲民

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五十年代

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

８４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族解放斗争；１８６４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

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１８７１年反对

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

运动的发展。——第１３７、２０３、２４４、２６２、

２６８、２６９、２９８、３２１、３５９、３７１、３８８、３９２

页。

麦迪逊（Ｍａｄｄｉｓｏｎ）——在伦敦的苏格兰

医生，曾为马克思一家治病。——第７、

４９、５１、２０６、２１９、２３３页。

麦克马洪，玛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

里 斯 （ＭａｃＭａｈｏｎ，ＭａｒｉｅＥｄｍｅ

ＰａｔｒｉｃｅＭａｕｒｉｃｅ１８０８—１８９３）——法国

反动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元帅，波拿

巴主义者；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的

参加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军长，

后任夏龙军团司令，在色当被俘，镇压

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凡尔赛军队总

司令，第三共和国总统（１８７３—１８７９）。

—— 第３４、４８、５１、６１、８１、８２、８８、１１２、

１１３、６４１页。

麦克唐奈，詹·帕特里克（ＭａｃＤｏｎｎｅｌ，Ｊ．

Ｐａｔｒｉｃｋ１８４５左右—１９０６）——爱尔兰

工人运动活动家，芬尼亚运动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爱尔兰通讯书记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不

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２年

１２月侨居美国，积极参加美国工人运

动。——第２６９、２９１、２９４、３５４、３５５、４９２、

５３５、５３９、５４３页。

迈尔，卡尔（Ｍａｙ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１９—１８８９）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革命

失败后流亡瑞士。——第６２１页。

迈斯纳，奥托·卡尔（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Ｏｔｔｏ

 Ｋａｒｌ１８１９—１９０２）——汉堡出版商，

曾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许 多其他著作。—— 第１２４、１２５、

１２８、４７８、４８３、５０１、５６９、５７９、６４８、６６８、

６７７、６８６页。

迈耶尔，海尔曼（Ｍｅｙｅｒ，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２１—

１８７５）——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社会主义者，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参加者；１８５２年流亡美国，五十至六

十年代初曾领导亚拉巴马州争取黑人

解放的斗争，国际圣路易斯支部组织者

之一；约·魏德迈的朋友。——第５９９、

６０９页。

迈耶尔，鲁道夫·海尔曼（Ｍｅｙｅｒ，Ｒｕ

ｄｏｌｐｈ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３９—１８９９）——德国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保守党

人；《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德国政界

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等书的作

者。——第６１８、６３０页。

迈耶尔，齐格弗里特（Ｍｅｙｅｒ，Ｓｉｇｆｒｉｄ１８４０

左右—１８７２）——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

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职业是工程师，全

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反对拉萨尔主义，

国际会员；１８６６年侨居美国，纽约共产

主义俱乐部会员和国际在美国的支部

的组织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

者。——第１４９、１５０、１７６—１７８、３２４、３３１

页。

曼涅，比埃尔（Ｍａｇｎｅ，Ｐｉｅｒｒｅ１８０６—

 １８７９）——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

主 义 者，财 政 大 臣（１８５５—１８６０、

１８６７—１８６９、１８７０、１８７３—１８７４）。——

第１１４页。

毛奇，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

（Ｍｏｌｔｋｅ，ＨｅｌｍｕｔＫａｒｌ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１８００—

１８９１）——普鲁士元帅，反动的军事

活动家和著作家，普鲁士军国主义

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１８３５—

１８３９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曾任普鲁

９４８人 名 索 引



士总参谋长（１８５７—１８７１）和帝国总参

谋长（１８７１—１８８８），普法战争时期实际

上是总司令。——第１６、１７、４４、５０、６２０、

６５５页。

梅恩，亨利·詹姆斯·萨姆纳（Ｍａｉｎｅ，

ＨｅｎｒｙＪａｍｅｓＳｕｍｎｅｒ１８２２—１８８８）——

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和法学史家。——

第２７５、２８８、２８９页。

梅萨 伊 列奥姆帕特，霍赛（ＭｅｓａｙＬｅｏｍ

ｐａｒｔ，Ｊｏｓé１８４０—１９０４）——西班牙工人

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

业是印刷工人，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织

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解放报》编委（１８７１—

１８７３），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１８７２—

１８７３），曾积极与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

西班牙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

一，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

（１８７９），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

作译成西班牙文。——第１２０、３５８、３５９、

３８２、３８５、５２３、５３４、５３８、５４０、５５７、５５９、

６１２、６４５页。

门德尔森，莫泽斯（Ｍｅｎｄｅｌｓｓｏｈｎ，Ｍｏｓｅ

ｓ１７２９—１７８６）——德国反动的资产阶

级哲学家，自然神论者。——第６页。

米耳克，弗里茨（Ｍｉｌｋｅ，Ｆｒｉｔｚ）——德国社

会民主党人，印刷工人，国际柏林支部

的成员，曾任书记；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的代表。——第５２９页。

米 尔 柏 格，阿 尔 都 尔（Ｍüｌｂｅｒｇｅｒ，

Ａｒｔｈｕｒ１８４７—１９０７）——德国小资产阶

级政论家，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医生。

——第４６８、５５４、５９２页。

米尔纳，乔治（Ｍｉｌｎｅｒ，Ｇｅｏｒｇｅ）——英国工

人运动活动家，爱尔兰人，奥勃莱恩的

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全国改革同

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１８６８—１８７２），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

会议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反对委员会里的改良

派。——第５４５页。

米尔斯，查理（Ｍｉｌｌｓ，Ｃｈａｒｌｅｓ）——英国工

程师，１８７１年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第２６９页。

米凯尔，约翰（Ｍｉｑｕｅｌ，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２８—

１９０１）——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

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

民族自由党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第２０８、２０９、２２９页。

摩里，赛米尔（Ｍｏｒｌｅｙ，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０９—

１８８６）——英国工业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议会议员（１８６５、１８６８—

１８８５）；１８６９年起是《蜂房》报的所有者。

——第２２８、６１８页。

摩里，约翰（Ｍｏｒｌｅｙ，Ｊｏｈｎ１８３８—１９２３）

——英国政论家，后为国家活动家；资

产阶级自由党人；１８６７—１８８２年为《双

周评论》主编。——第１８７页。

莫尔，弗里德里希（Ｍｏｌ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３５

左右—１８７１）——佐林根工人，全德工

人联合会会员，１８６４年侨居美国，纽约

德国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回德国后

为国际会员，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代

表。——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莫尔，托 马 斯（Ｍｏｒ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４７８—

１５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曾任大法

官，人文主义作家，空想共产主义的早

期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

者。——第５６９页。

莫尔尼伯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

 约瑟夫（Ｍｏｒｎ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ｕｇｕｓｔｅ

ＬｏｕｉｓＪｏｓｅｐｈ，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８１１—１８６５）

——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

拿破仑第三的同母异父兄弟，立法议会

０５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议员（１８４９—１８５１），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

政变的组织者之一。——第８８页。

莫拉，弗朗西斯科（Ｍｏｒａ，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１８４２—１９２４）——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

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鞋

匠，国际西班牙和葡萄牙各支部组织者

之一，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０—１８７２），《解放报》编委（１８７１—

１８７３），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１８７２—

１８７３），曾与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积极

斗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西班牙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之一（１８７９）。

——第２１３、３５８、３６６、３６９、５１６、５１７、５３８

页。

莫拉 哥 冈 萨 勒 斯，托 马 斯（Ｍｏｒａｇｏ

Ｇｏｎｚáｌｅｓ，Ｔｏｍáｓ）——西班牙无政府主

义者，职业是雕刻工，西班牙的同盟创

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国际西班牙联合会

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国际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

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

——第３８４页。

莫 特 斯 赫 德，托 马 斯（Ｍｏｔｔｅｒｓｈｅａｄ，

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２５左右—１８８４）——英国织

布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

１８７２），丹麦通讯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伦

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领导不

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１８７３年

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

出国际。——第２２４、３７３、４１６、４１８、４１９、

４２９、４７３—４７５、５２１、５３３、５３８、５５６、５６５、

５８７、５９６、６０２页。

墨菲，威廉·马丁（Ｍｕｒｐｈ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ａｒ

ｔｉｎ１８４４—１９２１）——爱尔兰铁路企业

家和商人，《爱尔兰独立报》的所有者，

议会议员（１８８５—１８９２）。—— 第３５５

页。

默里，查理（Ｍｕｒｒａｙ，Ｃｈａｒｌｅｓ）——英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鞋匠，宪

章运动的参加者，全国改革同盟领导人

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２）

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

１８７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八十

年代积极参加社会民主联盟。——第

５４５页。

穆尔，乔治（Ｍｏｏｒｅ，Ｇｅｏｒｇｅ）——英国雕

刻家；同拉法格和勒穆修一起于１８７３—

１８７４年合伙经营石印雕版企业，马克思

曾一度参加该企业。—— 第９５、９６、

１０３—１０６、６２２—６２５页。

穆尔，赛米尔（Ｍｏｏｒｅ，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３０左右—

１９１２）——英国法学家，国际会员，曾将

《资本论》第一卷（与爱·艾威林一起）

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朋友。——第２４、３０、５６、７８—８０、

８２、８７、８９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

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

派的摹仿者。——第３４、１０５、２３０页。

Ｎ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Ｉ，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国皇帝（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

——第４６、４８、５２、１５９、１６８、３０７、３９３、

６２６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 拿破仑·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éｏｎⅢ，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８０８—

１８７３）——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

和国总统（１８４８—１８５１），法国皇帝

（１８５２—１８７０）。——第５、９—１１、１７、２２、

２５、２６、３１、３３、３４、３６、３７、４１—４４、４６、

１５８人 名 索 引



４７、５４、５９、６１、６５、８１、８２、８７、１３２—１３５、

１４７、１４８、１５２、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７、１７５、

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５、１８６、２０７、２１５、２２２、２７９、

３５０、３９６、４０３、６５１、６６４、６６８、６８０页。

纳布鲁齐，路多维科（Ｎａｂｒｕｚｚｉ，Ｌｏｄｏ

ｖｉｃｏ）——意大利新闻工作者，巴枯宁主

义者，秘密同盟的领导成员，意大利无

政府主义组织的创建人之一。——第

３９０页。

纳泽（Ｎａｚｅ）——在伦敦的巴黎公社流亡

者，伦敦法语支部的成员。——第２９７

页。

尼古拉一世（ Ⅰ １７９６—１８５５）

—— 俄国皇帝（１８２５—１８５５）。——第

１９４页。

尼科尔森（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在纽约的国际

爱尔兰人支部的成员，临时联合会委员

会的财务委员（１８７２年６月以前）。——

第４９３页。

尼约基 维亚尼，奥斯瓦多（ＧｎｏｃｃｈｉＶｉａｎ

ｉ，Ｏｓｖａｌｄｏ１８３７—１９１７）——意大利民

主主义者，加里波第的拥护者，七十年

代起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

家，政论家，积极参加国际在意大利的

活动（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意大利工人党创建

人之一（１８８２）。——第５２３页。

涅恰也夫，谢尔盖·格纳迪也维奇（

， １８４７—１８８２）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

者，１８６８—１８６９年彼得堡学生运动的参

加者，１８６９—１８７１年曾与巴枯宁有密切

联系，１８６９年在莫斯科成立密谋组织

“人民惩治会”；１８７２年被瑞士当局引渡

给俄国政府，死于彼得—保罗要塞。

——第７３、１７３、３０６、３３４、３７７、３９６、５４２

页。

诺布雷 弗朗萨，若瑟（ＮｏｂｒｅＦｒａｎ汅ａ，

Ｊｏｓé）——葡萄牙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

运动的参加者，国际里斯本第一批支部

的组织者之一，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同马克思

和恩格斯通信。——第９４、５２３、５３４页。

诺马耶，路德维希（Ｎｅｕｍａｙｒ，Ｌｕｄｗｉｇ）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国

际会员，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代表；

《维也纳新城周报》的编辑。——第５８１

页。

Ｏ

欧门，哥特弗利德（Ｅｒｍｅｎ，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

股东之一。——第１９３、１９４、６３２—６３４

页。

欧仁妮（Ｅｕｇèｎｉｅ１８２６—１９２０）——法国皇

后（１８５２—１８７０），拿破仑第三的妻子。

——第１４８、６５８页。

欧文，罗伯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１—１８５８）

——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第５６９页。

Ｐ

帕拉迪诺，卡尔梅洛（Ｐａｌｌａｄｉｎｏ，Ｃａｒｍｅ

ｌｏ１８４２—１８９６）——意大利无政府主义

者，职业是律师，秘密同盟的领导人之

一，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创始人之

一，国际那不勒斯支部成员。—— 第

２６７、３３８—３４１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ＪｏｈｎＴｅｍｐｌｅ，Ｖｉｓ

ｃｏｕｎｔ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活动

家，初为托利党人，１８３０年起为辉格党

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军务大

臣（１８０９—１８２８），外交大臣（１８３０—

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１８４６—１８５１），内

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首相（１８５５—

２５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５８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５）。——第１３、１５３、

１６９页。

培列，昂利（Ｐｅｒｒｅｔ，Ｈｅｎｒｉ）——瑞士工人

运动活动家，雕刻工，在瑞士的国际领

导人之一，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

（１８６８—１８６９），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总书记（１８６８—１８７３），《平等报》编辑，

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巴塞尔代

表大会（１８６９）和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

的代表；１８６９年和巴枯宁派断绝关系，

但在海牙代表大会后采取调和主义立

场。——第７、９０、９３、９７、１４３、２６０、２９８、

３０２、３０４、４９５、５２４、５７９、５８５、６０８、６１５—

６１７、６６４、６６９页。

佩察，文钦佐（Ｐｅｚｚａ，Ｖｉｎｃｅｎｚｏ１８４１—

１８７３）——意大利政论家，左派马志尼

主义者，七十年代初成为巴枯宁主义

者，国际米兰支部成员。——第４４８页。

佩恩，昂利·德（Ｐèｎｅ，Ｈｅｎｒｉｄｅ１８３０—

１８８８）——法国新闻工作者，保皇派，

《巴黎报》的创办人和主编（１８６８—

１８８８）；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２日巴黎反革命暴

乱策划者之一。——第１９８页。

佩里尼，鲁伊治（Ｐｅｒｒｉｎｉ，Ｌｕｉｇｉ）——意大

利工人，国际都灵支部成员。——第

５２３、５３４页。

佩普，弗莱彻（Ｐａｐｃ，Ｆｌｅｔｃｈｅｒ）——国际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

追随改良派，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

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５６５页。

佩沙尔，埃蒂耶纳——见雷吉斯，维塔勒。

佩斯卡托里，埃尔米尼奥（Ｐｅｓｃａｔｏｒｉ，Ｅｒ

ｍｉｎｉｏ１８３６—１９０５）——马志尼和加里

波第的拥护者，博洛尼亚工人联合会的

创始人，该联合会报纸的领导人。——

第３７５页。

佩特罗尼，朱泽培（Ｐｅｔｒｏ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１２—１８８８）——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

家，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马志尼

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１８５３年被判处无期徒刑，１８７０年获释，

《人民罗马》报编辑。——第３２５页。

佩脱拉克，弗兰契斯科（Ｐｅｔｒａｒｃａ，Ｆｒａｎ

ｃｅｓｃｏ１３０４—１３７４）——文艺复兴时期

杰出的意大利诗人。——第１１４页。

彭普斯——见白恩士，玛丽·艾伦。

皮阿，费里克斯（Ｐｙａｔ，Ｆéｌｉｘ１８１０—１８８９）

——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

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革

命的参加者，１８４９年起侨居瑞士、比利

时和英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有许

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谤马

克思和国际；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巴

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第３０、５７、８２、２１７、２１８、２２９、３６３、

６６２页。

皮奥，路易（Ｐｉｏ，Ｌｏｕｉｓ１８４１—１８９４）——

丹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

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国际丹

麦支部创建人之一（１８７１），《社会主义

者报》编辑；丹麦社会民主党创建人之

一（１８７６）；１８７７年侨居美洲。——第

３６２、４１６—４１９、４２９页。

皮尔（Ｐｉｈｌ，Ｓ．Ｆ．）——丹麦工人运动活

 动家，哥本哈根支部出席国际海牙

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第６００、

６０２页。

皮哥特，理查（Ｐｉｇｏｔｔ，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２８左右

—１８８９）——爱尔兰资产阶级政论家，

《爱尔兰人报》的出版者（１８６５—１８７９），

芬尼亚运动的拥护者，八十年代投靠英

国政府。——第５８、３５５、６５９页。

皮契尼，弗兰契斯科（Ｐｉｃｃｉｎｉ，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３５８人 名 索 引



——意大利鞋匠，左派马志尼主义者，

佛罗伦萨马志尼派的工人联合会的成

员，后为左派共和主义者国际民主协会

的成员。——第２５１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

政论家，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

人之一，１８４８年是制宪议会议员。——

第６、１４９、２４１、３３３、３４３、３８１、４１４、４６８

页。

普芬德，卡尔（Ｐｆａｎｄ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７６）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

动家，画家，１８４５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

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共产

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际总委

员 会 委 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７ 和 １８７０—

１８７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４７７、４９２页。

普拉特，弗拉基斯拉夫（Ｐｌａｔｅｒ，Ｗｌａｄｉｓｌａｗ

１８０６—１８８９）—— 波兰政治活动家，

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国

外。——第１１８页。

普兰德加斯特，约翰·帕特里克（Ｐｒｅｎ

ｄｅｒｇａｓｔ，ＪｏｈｎＰａｔｒｉｃｋ１８０８—１８９３）——

爱尔兰历史学家，资产阶级自由党人，

民族主主者，写有许多有关爱尔兰历史

方面的著作。——第４１５页。

普雷钦，查理（Ｐｒａｉｔｓｃｈｉｎｇ，Ｃｈａｒｌｅｓ）——

美国国际会员，临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和纽约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３年被开除出

国际。——第４８１页。

普里纽（Ｐｒｉｇｎｅａｕｘ）——在伦敦的法国侨

民。——第５０９页。

普律东（Ｐｒｕｄｈｏｍｍｅ约生于１８１３年）——

国际会员，国际在波尔多（法国）的通讯

员。——第１８７页。

普野 克尔蒂约，奥古斯丹·托马（Ｐｏｕｙｅｒ

Ｑｕｅｒｔｉｅｒ，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８２０—

１８９１）——法国大厂主和政治活动家，

保护关税派，财政部长（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曾在法兰克福参加同德国签订和约的

谈判（１８７１）。——第２２７页。

Ｑ

齐赫林斯基（Ｚｉｃｈｌｉｎｓｋｙ）（或：齐林斯基

Ｚｉｌｉｎｓｋｉ）——德国侨民，拉萨尔分子，伦

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由于发表诽谤总委员会的演说和进行

分裂活动于１８７１年底被开除出协会。

——第１２５、２８６页。

齐马晓夫，亚历山大·叶哥罗维奇（

， １８１８—１８９３）

——俄国内务大臣（１８６８—１８７７）。——

第１７７页。

契切林，波利斯·尼古拉也维奇（

， １８２８—１９０４）

——俄国法学家和国家学家，历史学家

和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１８６１—

１８６８），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在他的许

多著作中都证明，俄国的土地公社的产

生是沙皇政府赋税政策的结果。——第

５７７页。

乔治三世（ＧｅｏｒｇａⅢ１７３８—１８２０）——英

国国王（１７６０—１８２０）。——第６８页。

切雷蒂，切耳索（Ｃｅｒｅｔｔｉ，Ｃｅｌｓｏ１８４４—

１９０９）——米朗多拉人，加里波第的朋

友，曾参加多次战役，坚定的民主派，巴

黎公社后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巴枯宁的

亲密的合作者和通信人。——第３７５

页。

琴特纳里，列奥纳多（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ｉ，Ｌｅｏｎａｒ

ｄｏ）——国际罗马支部的成员。——第

５２３页。

４５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琼斯，爱德华（Ｊｏｎｅｓ，Ｅｄｗａｒｄ）——国际

曼彻斯特支部书记，１８７２年秋起是曼

彻斯特区域委员会书记；支持总委员会

反对改良主义者的斗争。——第５３５

页。

Ｒ

让罗，若尔日（Ｊｅａｎｎｅｒｏｄ，Ｇｅｏｒｇｅｓ１８３２—

１８９０）——法国军官和新闻工作者，普

法战争初期为《时报》的随军记者。——

第３７页。

热拉尔，沙尔·弗雷德里克（Ｇｅｒｈａｒｄ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ｒéｄéｒｉｃ１８１６—１８５６）——杰

出的法国化学家。——第３１９页。

日拉丹，艾米尔·德（Ｇｉｒａｒｄｉｎ，▍Ｅｍｉｌｅ

ｄｅ１８０６—１８８１）——法国资产阶级政论

家和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以政

治上毫无原则著称。——第４０３页。

荣克，海尔曼（Ｊｕｎｇ，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３０—

１９０１）——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侨居伦

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瑞士通讯书记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７２年），总委员会财

务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伦敦代表会

议（１８６５）副主席、日内瓦代表大会

（１８６６）、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巴

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以及伦敦代表会

议（１８１１）主席，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

员；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在国际里执行马

克思的路线，１８７２年秋加入不列颠联合

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１８７７年以后脱离

工人运动。——第７３、７４、１３８、１４３、１４５、

１７４、１７５、２２４、２２５、２３３、２６０、２８１、２８６、

２９７、３０１—３０６、３１０、３１１、３１４、３２６、３２９、

３６７、３８１、３８８、４０１、４０２、４１２、４２０、４７４、

４８８、５０４、５１８、５１９、５２４、５２５、５２９、５５１、

５５６、５６５、５６６、５７３、５７６、５８７、５９６、５９９、

６０２、６１２、６１７、６４６页。

荣克，萨拉（Ｊｕｎｇ，Ｓａｒｒａ死于１８９０年）

——海尔曼·荣克的妻子。——第２８１、

３２９、５２５页。

茹尔德，弗朗斯瓦（Ｊｏｕｒｄ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８４３—

１８９３）——巴黎公社活动家，右翼蒲鲁

东主义者，公社财政委员会领导人；巴

黎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

亚岛，１８７４年从那里逃脱；回到法国后

脱离工人运动。——第２８２页。

茹柯夫斯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３３—１８９５）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１８６２年起流

亡瑞士，巴枯宁的秘密社会主义民主同

盟的领导人之一。——第３４７、４０１、５４７

页。

若 昂 纳 尔，茹 尔（Ｊｏｈａｎｎａｒｄ，Ｊｕｌｅｓ

１８４３—１８８８）——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石印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８—１８６９、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和意大利通

讯书记（１８６８—１８６９），巴黎公社委员，

追随布朗基派，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

敦，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第

３１４、３２８、３６１、５９６页。

Ｓ

萨德勒（Ｓａｄｌｅｒ）——英国工人运动的参加

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第３１１页。

萨加斯塔，普腊克塞德斯·马提奥（Ｓａ

ｇａｓｔａ，ＰｒáｘｅｄｅｓＭａｔｅｏ１８２５—１９０３）

——西班牙国家活动家，自由派的领

袖，内务大臣（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外交大臣

（１８７４），内阁首相（１８８１—１８８３、１８８５—

１８９０、１８９２—１８９５、１８９７—１８９９、１９０１—

１９０２）。——第４６１页。

５５８人 名 索 引



萨 卡 兹，弗 朗 斯 瓦（Ｓａｃａｓ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８０８—１８８４）——法国法官，保皇派，

从１８７１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第

４３６页。

萨维奥，彼得罗（Ｓａｖｉｏ，Ｐｉｅｔｒｏ约生于１８４７

年）——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和巴黎公

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第４４３页。

赛拉叶，奥古斯特（Ｓｅｒｒａｉｌｌｅｒ，Ａｕｇｕｓｔｅ

生于１８４０年）——法国工人运动和国

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制楦工

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１８７２），

比利时通讯书记（１８７０）和法国通讯书

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１８７０年９月曾作为总

委员会全权代表被派往巴黎；巴黎公社

委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

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不列颠联合会

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３）；马克思的战友。

—— 第１８、２３、３０、５６、６０、６３、６９、９０—

９４、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４、１９５、２１７、２１８、２８４、

３０１、３０４、３３５、３４４、３５９、３６１、３８６、４６７、

４９２、５２２、５２３、５３５、５３６、５３９、５４３—５４６、

５５０、５５７、５５９、５７２—５７３、５８０、５８１、５８７、

５８８、５９６、５９８、６００、６０８、６１０、６１１、６６０、

６６１、６６７页。

塞西利亚——见拉·塞西利亚。

散蒂尼昂，加斯帕尔（Ｓｅｎｔｉｎ
～
ｏｎ，Ｇａｓｐａｒｄ死

于１９０３年）——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

职业是医生，西班牙同盟的创始人之

一；秘密同盟的领导成员；国际巴塞尔

代表大会（１８６９）代表；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

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

——第３６７页。

沙多勃利昂子爵，弗朗斯瓦·勒奈（Ｃｈａ

ｔｅａｕｂｒｉａｎｄ，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Ｒｅｎé，ｖｉｃｏｍｔｅｄｅ

１７６８—１８４８）——著名的法国作家，反

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第１０２

页。

沙兰，路易·德尼（Ｃｈａｌａｉｎ，ＬｏｕｉｓＤｅｎｉｓ

生于１８４５年）——法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职业是旋工，巴黎公社委员，公社社

会保安委员会、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委

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曾一度加

入未被国际接受的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

部，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第７４、

２８４、３４４、３４６、３６１页。

沙 佩尔，卡尔（Ｓｃｈａｐｐ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０年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

派集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６年起重新同马

克思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５），

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第

１９１页。

沙斯波，安都昂·阿尔丰斯（Ｃｈａｓｓｅｐｏｔ，

Ａｎｔｏｉｎｅ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１８３３—１９０５）——法

国军事发明家。——第４３页。

沙特兰，欧仁（Ｃｈａｔｅｌａｉｎ，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２９—

１９０２）——法国新闻工作者，巴黎公社

的参加者，靠拢新雅各宾派；公社被镇

压后流亡伦敦，未被国际接受的１８７１

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员；八十至九十年代

为法国社会主义报纸撰稿。——第３０

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５

６４—１６１６）——伟大的英国作家。——

第５０、１０８、１０９、１３５、６７２页。

舍尔尼埃（Ｃｈｅｒｎｉｅｒ）——在美国的法国侨

民，国际会员；酒商，维·伍德赫尔的拥

护者。——第１７６页。

申克，亨利希（Ｓｃｈｅｎｃｋ，Ｈｅｉｎｒｉｃｈ）——拉

萨尔分子，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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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协会会员；由于发表诽谤总委员会的

演说和进行分裂活动于１８７１年底被开

除出协会。——第４０６页。

圣贝夫，沙尔·奥古斯坦（ＳａｉｎｔｅＢｅｕｖ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１８０４—１８６９）—— 法

国批评家和作家。——第１０２页。

圣西门，昂利（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１７６０—

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３３３页。

施拉姆，卡尔·奥古斯特（Ｓｃｈｒａｍｍ，Ｋａｒｌ

Ａｕｇｕｓ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

主义者，《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

编者之一；曾抨击马克思主义，八十年

代脱党。——第５５３页。

施累巴赫，比埃尔（Ｓｃｈｌｅｈｂａｃｈ，Ｐｉｅｒｒｅ）

——德国工人，侨居比利时，国际佛尔

维耶支部的成员。——第４９７、５０８页。

施奈德尔，约瑟夫（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Ｊｏｓｅｆ）——

德国工人，拉萨尔分子，伦敦德意志工

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由于进行分

裂活动和发表诽谤总委员会的演说于

１８７１年底被开除出协会。——第２８６、

３６０、３６１、３８０、４９８页。

施佩耶尔，卡尔（Ｓｐｅｙｅｒ，Ｃａｒｌ生于

１８４５年）——德国细木工，六十年代为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书

记，国际会员，１８７０年侨居美国，国际海

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１８７２年起为总

委员会委员。——第３２３、３２４、３３１、４２０

页。

施塔尔，亨利希（Ｓｔａｈ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在芝加哥的德国社会主义者，芝加哥

《先驱报》的创办人之一。——第６４４、

６４５页。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Ｓｔｒａｕβ，

Ｄａｖｉ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７４）——德国

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

子之一；《耶稣传》的作者；１８６６年后成

为民族自由党人。——第５３、８９页。

施特龙，威廉（Ｓｔｒｏｈｎ，Ｗｉｌｈｅｌｍ）——在英

国的德国侨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曾受马克思之

托同奥·迈斯纳交涉出版《资本论》。

——第４８３页。

施梯伯，威廉（Ｓｔｉ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８—

１８８２）——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

察局局长（１８５０—１８６０），迫害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１８５２）的策划

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

普奥战争（１８６６）和普法战争（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在法国

境内的德国情报机关的头子。——第

１０、１２、１６、１３４、１８９、１９０、２０４—２０６、

２１５、２３６、３１３、４８２、６３６、６６１页。

施韦泽，约翰·巴普提斯特（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Ｊｏｈａｎ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１８３３—１８７５）—— 德国

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１８６４—

１８６７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全德

工人联合会主席（１８６７—１８７１）；支持俾

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

统一德国的政策，阻挠德国工人加入国

际，反对社会民主工党，１８７２年他同普

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因而被开除出

联合会。——第１２、１７１、３３３、３６１、３８５、

３９３、４１４、４９８、５１０、６１８页。

施维茨格贝耳，阿德马尔（Ｓｃｈｗｉｔｚｇｕé

ｂｅｌ，Ａｄｈéｍａｒ１８４４—１８９５）——瑞士工

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国际会

员，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和汝拉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海牙

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第１２５、３１３、

３６７、３７７、４４１、４６７、４８９、５１１、５２１、５２６、

６４５页。

舒托，昂利（Ｃｈｏｕｔｅａｕ，Ｈｅｎｒｉ）——法国彩

７５８人 名 索 引



画匠，国际巴黎支部成员，国民自卫军

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并加入１８７１

年法国人支部。——第３４８页。

叔本华，阿尔都尔（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Ａｒｔｈｕｒ

１７８８—１８６０）——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家，唯意志论、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

的鼓吹者，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

家。——第１２７页。

斯宾塞，赫伯特（Ｓｐｅｎｃｅｒ，Ｈｅｒｂｅｒｔ１８２０—

１９０３）——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

会学家；在哲学上是不可知论者，在自

然科学上是达尔文学说的拥护者。——

第３５７页。

斯蒂凡诺尼，鲁伊治（Ｓｔｅｆａｎｏｎｉ，Ｌｕｉｇｉ

１８４２—１９０５）——意大利作家和政论

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唯理论者，加

里波第进军的参加者，《自由思想》杂志

的创办人和编辑，支持巴枯宁派。——

第３８１、４０５、４０６、４５６、６８０页。

斯克列比茨基，亚历山大·伊里奇（

， １８２７—１９１５）

——俄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皇帝亚

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的作者。

——第５６０页。

斯密斯，阿尔丰斯（Ｓｍｉｔｈ，Ａｌｆｏｎｓ）——英

国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４９８页。

斯珀 吉昂，查理·哈登（Ｓｐｕｒｇｅｏ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ａｄｄｏｎ１８３４—１８９２）——英

国著名的洗礼教派传教士。——第１１１

页。

斯普林加尔，罗什（Ｓｐｌｉｎｇａｒｄ，Ｒｏｃｈ）——

比利时一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的代表，无政府主义者，１８７３年

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

出国际。——第５４７页。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得比伯爵（１８６９年

受封）（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ｄｗａｒｄＨｅｎｒｙ，Ｅａｒｌｏｆ

Ｄｅｒｂｙ１８２６—１８９３）——英国国家活动

家，托利党人，六十至七十年代是保守

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印度事务大

臣（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外交大臣（１８６６—

１８６８ 和 １８７４—１８７８），殖 民 大 臣

（１８８２—１８８５），爱德华·得比的儿子。

——第１１０页。

斯坦美兹，卡尔·弗里德里希（Ｓｔｅｉｎｍｅｔ

ｚ，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９６—１８７７）——德国

将军，１８７１年起为元帅，普法战争时期

任第一军团司令（１８７０年９月前）。——

第２５页。

斯特普尼，考威尔·威廉·弗雷德里克

（Ｓｔｅｐｎｅｙ，Ｃｏｗｅｌ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１８２０—１８７２）——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改革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６—１８７２）和财 务委 员（１８６８—

１８７０），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

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伦敦代表会

议（１８７１）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

员（１８７２）。——第２８６页。

斯廷斯，欧仁（Ｓｔｅｅｎｓ，Ｅｕｇèｎｅ）——比利时

工人运动活动家，左派蒲鲁东主义者，

职业是新闻工作者，国际会员，《人民论

坛报》编辑，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８）和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代表，

１８７２年支持无政府主义者。—— 第

３４２、３７１、３７９、４５１、４８０页。

斯图亚特，查理·爱 德华（Ｓｔｕａｒ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２４—１８８２）——英国

斯图亚特王朝的后裔，奥地利军队上

校，曾参加小唐·卡洛斯起义。——第

１０１页。

Ｔ

泰勒，阿尔弗勒德（Ｔａｙｌｏｒ，Ａｌｆｒｅ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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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第２６９页。

泰莉莎（Ｔｈéｒéｓａ１８３７—１９１３）（恩玛·瓦

拉东ＥｍｍａＶａｌａｄｏｎ）——法国女歌唱

家。——第１１页。

泰罗，爱德华·伯纳特（Ｔｙｌｏｒ，Ｅｄｗａｒｄ

Ｂｕｒｎｅｔｔ１８３２—１９１７）——著名的英国

民族志学家，文化史和民族志学进化论

学派的创始人。——第２７５、２８８页。

泰斯，阿 尔 伯（Ｔｈｅｉｓｚ，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３９—

１８８１）——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

是金属切割工，蒲鲁东主义者，巴黎公

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第７５、２７６、

２８４、３４４、３４６—３４８、３５０、３６１、３８０、３８５

页。

泰斯蒂尼（Ｔｅｓｔｉｎｉ）——意大利巴枯宁主

义者，国际米兰支部的成员。——第４４８

页。

坦尼森，阿尔弗勒德（Ｔｅｎｎｙｓｏｎ，Ａｌｆｒｅｄ

１８０９—１８９２）——英国诗人，反动浪漫

主义者。——第６２７页。

陶赫尼茨，卡尔·克利斯提安·菲力浦

（ Ｔａｕｃｈｎｉｚ， Ｋａｒ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７９８—１８８４）——莱比锡的出版

商和书商，曾大量出版各种语言的字

典。——第２７６、３６２页。

特耳克，卡尔·威廉（Ｔｏｌｃｋｅ，Ｋａｒｌ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８１７—１８９３）——德国社会民主

党人；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

人之一。——第６１８页。

特尔察吉，卡洛（Ｔｅｒｚａｇｈｉ，Ｃａｒｌｏ约生于

１８４５年）——意大利律师，都灵无产者

解放社书记，１８７２年成为警探。——第

３１４—３７８、３９８—４００、４３４、４４２、４４３、

４４７、４９０、５２３页。

特拉夫尼克，约翰（Ｔｒａｖｎｉｃｋ，Ｊｏｈａｎｎ）——

匈牙利工人，布达佩斯工人联合会会

员。——第２７７页。

特雷恩（Ｔｒａｉｎ１８２９—１９０４）——美国实业

家，在其《特雷恩同盟报》上支持维多利

亚·伍德赫尔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计

划。——第３５５页。

特雷特，威廉（Ｔｒａｔｅ，Ｗｉｌｌｉａｍ）——茹尔德

审判案的证人。——第２８２页。

特里东，埃德姆·玛丽·古斯达夫（Ｔｒｉ

ｄｏｎ， ＥｄｍｅＭａｒｉｅＧｕｓｔａｖｅ １８４１—

１８７１）——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布朗基主义者，国际会员，１８７１年国民

议会议员，后辞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

被镇压后流亡比利时。——第２１７、６６２

页。

特鲁拉夫，爱德华（Ｔｒｕｅｌｏｖｅ，Ｅｄｗａｒｄ）

——伦敦出版商，前宪章主义者，欧文

的信徒。——第３３０、５１８、５１９页。

特鲁索夫，安东·丹尼洛维奇（ ，

）——俄国革命家，曾

参加１８６３年波兰起义；流亡瑞士，并接

近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日内瓦《人民事

业》杂志编委（１８６８）和编辑部秘书，后

与巴枯宁决裂；国际俄国人支部书记。

——第９７、９８页。

特律希（Ｔｒｕｃｈｙ）（笔名木斯勒雷Ｍｏｕｓ

ｓｅｌｅｒèｓ）——法国新闻工作者，波拿巴

主义者。——第４０３页。

特罗哥，路易·茹尔（Ｔｒｏｃｈｕ，ＬｏｕｉｓＪｕｌｅｓ

１８１５—１８９６）——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

家，奥尔良党人，侵占阿尔及利亚（三十

至四十年代）、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

１８５６）和意大利战争（１８５９）的参加者，

国防政府的首脑，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８７１年１月），背叛地

破坏城防，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

９５８人 名 索 引



第５４、５９、１８０、１８５页。

梯布林，尼古拉斯·莱昂（Ｔｈｉｅｂｌｉｎ，

 ＮｉｃｏｌａｓＬéｏｎ１８３４—１８８８）——英国

新闻工作者，意大利人，曾在彼得堡的

军事学院学习；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曾为许多伦敦报纸撰稿，从１８７４年起

住在纽约。——第７、１２、１４、１６０、２４０

页。

梯尔泰（Ｔｙｒｔａｉｏｓ公元前７—６世纪）——

古希腊诗人，曾歌颂斯巴达人的军事功

绩。——第１７７页。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７—

１８７７）——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内务大臣

（１８３２、１８３４），首相（１８３６、１８４０），第二

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

员；政府首脑（内阁总理）（１８７１），共和

国总统（１８７１—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社的

刽子手。——第５７、７５、８１、８２、８７、８８、

１６２、２０２、２０７、２２７、２８０、２８３、３５０、３９６、

６２９、６３８、６６８、６７５、６８２页。

提巴尔迪，鲍洛（Ｔｉｂａｌｄｉ，Ｐａｏｌｏ１８２５—

１９０１）——意大利革命家，加里波第的

拥护者；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参加者。

——第７２、２４４页。

田格（Ｔｅｎｇｅ约生于１８３３年）——汉诺威

的库格曼一家的亲近女友。——第６３０、

６３２页。

图尔斯基，卡斯帕尔（Ｔｕｒｓｋｉ，Ｋａｓｐｅｒ

１８４７—１９２６）——波兰布朗基派革命

家，巴黎公社参加者，巴枯宁派在苏黎

世的斯拉夫人支部的成员（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曾同俄国革命运动保持联系，法

国和瑞士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九十

年代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党员，后为民族

主义者。——第３０５页。

托伦，昂利·路易（Ｔｏｌａｉｎ，ＨｅｎｒｉＬｏｕｉｓ

１８２８—１８９７）——法国雕刻工，右派蒲

鲁东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

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日内瓦

代 表大会（１８６６）、洛桑代 表大 会

（１８６７）、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巴

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的代表；１８７１年国

民议会议员；在巴黎公社时期投向凡尔

赛分子，被开除出国际；后为参议员。

——第３７５、３７７页。

托马诺夫斯卡娅，伊丽莎白·鲁基尼奇娜

（ ， 生

于１８５１年）（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

）——俄国女革命

家，１８６７年到１８７３年侨居国外，参加出

版《人民事业》杂志，日内瓦俄国人支部

的成员，支持马克思反对巴枯宁派的斗

争，马克思全家的朋友；积极参加巴黎

公社，公社被镇压后离开法国，流亡他

地；回到俄国后脱离革命活动。——第

２８１、６４２页。

托马斯，弗朗西斯科（Ｔｏｍａｓ，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１８５０左右—１９０３）——西班牙无政府主

义者，职业是泥水匠，国际西班牙联合

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西班牙无

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７３年５

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

国际。——第５２３、５３４页。

Ｗ

瓦尔兰，路易·欧仁（Ｖａｒｌｉｎ，Ｌｏｕｉｓ

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３９—１８７１）—— 法国工人运

动的杰出活动家，装订工人，左派蒲鲁

东主义者，国际在法国的领导人之一，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日内瓦代表

大会（１８６６）和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

代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

黎公社委员，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８日被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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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分子杀害。——第２２６、２２７、６６２页。

瓦尔特——见万 赫德盖姆。

瓦格纳，阿道夫（Ｗａｇｎｅｒ，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３５—

１９１７）——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家，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社会法律学派

的代表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第１０４、

５７７页。

瓦 亨 胡森，汉 斯（Ｗａｃｈｅｎｈｕｓｅｎ，Ｈａｎｓ

１８２３—１８９８）——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和作家。——第３０７页。

瓦克斯，奥托（Ｗａｃｈｓ，Ｏｔｔｏ１８３６—１９１３）

——普鲁士军官，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

争参加者；后为德军总参谋部少校，著

有许多有关军事、政治问题的著作。

——第１５、５９５页。

瓦累斯，茹尔（Ｖａｌｌèｓ，Ｊｕｌｅｓ１８３２—１８８５）

——法国政治活动家、作家和新闻工作

者，蒲鲁东主义者，国际会员，巴黎公社

委员，教育委员会和对外联系委员会委

员；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后迁

比利时；大赦（１８８０）后回法国。——第

３１４页。

瓦扬，爱德华（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Ｅｄｏｕａｒｄ１８４０—

１９１５）——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

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洛 桑 代 表 大 会

（１８６７）、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由于代表大会决定

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法国

社会党创建人之一（１９０１），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第７５、２７６、２８４、３６１、４８８、４９２、５１２、５３７、

５８１页。

万 赫德盖姆（ＶａｎＨｅｄｄｅｇｈｅｍ 约生于

１８４７年）（假名瓦尔特Ｗａｌｔｅｒ）——警

探，曾钻进国际巴黎支部，国际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１８７３年被揭露。

——第５３７、５５９、５７３、５８２、５８３、５８９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Ⅰ１７９７—１８８８）——

普鲁士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８８），德国皇帝

（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８、１２、１６、１７、３３、

３６、４２、４４、４８、４９、５４、６４、６７、１０７、１１２、

１１３、１３４、１５２、１５９、１６２、１６５、１８１、１８３、

２０３、５０７、６２９页。

威斯特，威廉（Ｗｅｓｔ，Ｗｉｌｌｉａｍ）——美国小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伍德赫尔银行职

员，国际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

第十二支部（纽约）书记，在海牙代表大

会（１８７２）上被开除出国际。——第３２３、

４７７、５２１、５３２页。

韦格曼，阿道夫（Ｗｅｇｍａｎｎ，Ａｄｏｌｐｈ）——

德国工人，侨居英国，国际曼彻斯特外

国人支部的成员。——第４０７、４０８、４６５

页。

韦济尼埃，比埃尔（Ｖéｓｉｎｉｅｒ，Ｐｉｅｒｒｅ１８２６—

１９０２）——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流

亡者，因诽谤总委员会于１８６８年被开

除出国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

后流亡英国；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组织

者之一，该组织反对马克思和国际总委

员会。——第２２９、２６８、３８０、３８５、４８０、

４９８页。

韦梅希，欧仁（Ｖｅｒｍｅｒｓｃｈ，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４５—

１８７８）——法国小资产阶级新闻工作

者，共和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巴黎公社

时期曾出版《度申老头》周报，公社被镇

压后流亡英国，在英国出版报纸《谁来

了！》，曾在报上对国际和总委员会进行

诬蔑。——第３１４、３４７、３４８、３６２、３８０、

３８５、４２０、６６９页。

韦努伊埃，茹斯特（Ｖｅｒｎｏｕｉｌｌｅｔ，Ｊｕｓｔ）

——巴黎莫·拉沙特尔图书出版社经

理。——第５２８、５９７页。

韦斯顿，约翰（Ｗｅｓｔｏｎ，Ｊｏｈｎ）——英国工

１６８人 名 索 引



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木匠，后为厂主；

欧文主义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１８７２），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会议代

表，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土地

和劳动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不列颠联合

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第７５页。

维贝尔，约瑟夫·瓦伦亭（Ｗｅｂｅｒ，Ｊｏｓｅｆ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１８１４—１８９５）—— 德国钟表

匠，１８４８年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

败后流亡伦敦；拉萨尔分子，伦敦德意

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１８７１年

１２月由于诽谤总委员会和进行分裂活

动而被开除出协会。——第２１４、３６１、

３８０页。

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国

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第６２、６８、１５２、

１６９页。

维耳马尔，雷蒙（Ｗｉｌｍａｒｔ，Ｒａｉｍｏｎｄ）

（假名维耳莫Ｗｉｌｍｏｔ）——法国革命

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波尔多支部出

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

１８７３年流亡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宣

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第５２１、５２６

页。

维尔茨（Ｗüｒｔｚ）——合众国国际会员，丹

麦流亡者。——第６００、６０２页。

维尔茨，沙尔·阿道夫（Ｗüｒｔｚ，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８１７—１８８４）——法国有机化

学家，原子分子学说的拥护者。——第

３１９页。

维凡蒂，安娜（Ｖｉｖａｎｔｉ，Ａｎｎａ）——德国新

闻工作者和作家保尔·林达乌的姐妹，

马克思家的熟人。——第２３３页。

维干德，奥托（Ｗｉｇａｎｄ，Ｏｔｔｏ１７９５—１８７０）

——德国的出版商和书商；在莱比锡开

有书店，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著作。

——第４６８、４９６、５６９页。

维克里，赛米尔（Ｖｉｃｋｅｒｙ，Ｓａｍｕｅｌ）——不

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书记（１８７２年１２月

—１８７３年５月），曾与委员会里的改良

派进行积极的斗争，曼彻斯特不列颠联

合会代表大会（１８７３）主席。——第５７４

页。

维南德，克里斯提安（Ｗｉｎ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拉萨尔分子。

——第４０６页。

维努亚，约瑟夫（Ｖｉｎｏｙ，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０—

１８８０）——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普法

战争时期任第十三军军长，后任巴黎第

二军团第一军军长和巴黎第三军团司

令，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２日起为巴黎武装力

量总司令；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

一。——第２０７页。

维沙尔，保尔（Ｖｉｃｈａｒｄ，Ｐａｕｌ）——法国工

人运动活动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国

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第

５９８页。

魏 德迈，约瑟夫（Ｗｅｙｄｅｍｅｙｅｒ，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１８—１８６６）——德国工人运动和美国

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

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影响下，转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

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责

任编辑之一（１８４９—１８５０）；革命失败后

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内战；为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６０９页。

魏斯，格维多（Ｗｅｉβ，Ｇｕｉｄｏ１８２２—１８９９）

——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

加者；六十年代属于进步党左翼，《柏林

２６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改革报》编辑（１８６３—１８６６）和《未来报》

编辑（１８６７—１８７１）。——第２２２页。

温菲尔德，路易斯·斯特兰奇（Ｗｉｎｇｆｉｅｌｄ，

ＬｅｗｉｓＳｔｒａｎｇｅ１８４２—１８９１）——英国旅

行家和作家，普法战争期间是《泰晤士

报》和《每日电讯》的通讯员。——第１２５

页。

文特霍尔斯特，路德维希（Ｗｉｎｄｔｈｏｒｓｔ，

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２—１８９１）——德国反动政

治活动家；分立主义者；汉诺威的司法

大臣（１８５１—１８５２、１８６２—１８６５），帝国

国会议员和中央党的首领之一。——第

１６９页。

沃尔弗，鲁伊治（Ｗｏｌｆｆ，Ｌｕｉｇｉ）——意大

利少校，马志尼的拥护者，伦敦意大

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会员，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５），１８６５年伦

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１８７１年被揭露为

波拿巴的警探。—— 第２４４、２５４、２６８

页。

沃尔弗，威廉（Ｗｏｌ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９—

１８６４）（鲁普斯Ｌｕｐｕｓ）——德国无产阶

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

西亚农奴的儿子；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１８３４—１８３９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

讯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年３月起为共产主

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克福国

民议会议员；１８５３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

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５９５页。

乌尔 卡 尔 特，戴 维（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ｄ

１８０５—１８７７）——英国外交家，反动的

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

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

策。——第１３、３５页。

吴亭，尼古拉·伊萨柯维奇（ ，

 １８４５—１８８３）——

俄国革命家，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土地和自由”社社员，１８６３年起流亡

英国，后迁瑞士；国际俄国支部的组织

者之一，《人民事业》编辑部委员

（１８６８—１８７０），《平等报》编辑之一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曾进行反对巴枯宁及其

信徒的斗争，１８７１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代表；七十年代中脱离革命运动，１８８０

年回到俄国。——第９８、１０４、２６０、２６１、

２９８、３０５、３４２、３４５、４０１、４０８、４１６、４８８、

５４８、５５８、５７９、５８５、５８６、６０８、６１２、６４２、

６６４、６６９、６８２页。

伍德赫尔，维多利亚（Ｗｏｏｄｈｕｌｌ，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１８３８—１９２７）——美国资产阶级女权主

义者，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企图夺取国际北美

联合会的领导权，组织了一批由资产阶

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支部，

曾领导被总委员会和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开除出国际的第十二支部；曾和

自己的妹妹田·克拉夫林一起出版《伍

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４１４、

４７６、４７７、５１０、５１１、５７６页。

Ｘ

西卡尔，奥古斯特·亚历山大（Ｓｉｃａｒｄ，Ａｕ

ｇｕｓｔ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生于１８２９年）——法

国鞋匠，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

公社委员，公社军事委员会和粮食委员

会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

第３１４、３４９页。

西蒙，路德维希（Ｓｉｍｏｎ，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０—

１８７２）——特利尔的律师，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曾流亡瑞士。

——第１６２页。

３６８人 名 索 引



西尼耳，纳骚·威廉（Ｓｅｎｉｏｒ，Ｎａｓｓａｕ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０—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

级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

士，反对缩短工作日。——第３１８、３１９

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

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ａｒｄＳｉ

ｍｏｎｄｅｄｅ１７７３—１８４２）—— 瑞士济学

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

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第２４５页。

西韦尔斯（Ｓｉｅｖｅｒｓ）——德国社会民主工

党出版社的印刷厂主。——第６６、１５４、

１５７页。

希尔德布兰德，布鲁诺（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

Ｂｒｕｎｏ１８１２—１８７８）—— 德国资产阶

级庸俗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政治经

济学中所谓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１８６３

年起出版《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

第６页。

希尔施，卡尔（Ｈｉｒｓｃｈ，Ｃａｒｌ１８４１—１９００）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

几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第

５０７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大的德国作家。

——第６页。

席利，维克多（Ｓｃｈｉｌｙ，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１０—１８７５）

—— 德国民主主义者，职业是律师，

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侨居法国，国际会员，１８６５年伦敦代

表会议的参加者，在巴黎的国际积极活

动家。——第１４８、１５０、１７７页。

肖耳（Ｓｃｈｏｌｌ）——法国工人，国际里昂支

部的成员，侨居伦敦，１８７２年支持波拿

巴主义者复辟帝国的计划。——第３９６

页。

肖莱马，卡尔（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Ｃａｒｌ１８３４—

１８９２）——著名的德国有机化学家，辩

证唯物主义者，曼彻斯特的教授；德国

社会民主党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

友。——第１８、５６、６０、６３、７８—８０、８２、

８５—８７、８９页。

肖塔尔（Ｃｈａｕｔａｒｄ）——法国奸细，曾钻进

工人组织，未被国际接受的伦敦１８７１

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员，后被揭露并开除

出支部。——第３１０、３４７、３４８页。

肖伊，安得列阿斯（Ｓｃｈｅｕ，Ａｎｄｒｅａｓ１８４４—

１９２７）—— 奥 地利 社会 主 义 运 动

（１８６８—１８７４）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活

动家，《平等报》的编辑；国际会员；１８７４

年侨居英国；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始

人之一，并且是它的积极参加者。——

第１２５、５８１、６００页。

肖伊，亨利希（Ｓｃｈｅｕ，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４５—

１９２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国际

会员，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

１８７５年侨居英国。—— 第１２５、４５１、

５８１、６００页。

谢尔策尔，安得列阿斯（Ｓｃｈｅｒｚｅｒ，Ａｎ

ｄｒｅａｓ１８０７—１８７９）——德国裁缝，拉萨

尔分子，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为属于

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

一个巴黎支部的成员，后流亡英国，伦

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１８７１年末由于发表诽谤总委员会的演

说和进行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协会。

——第３８０、４０５页。

谢夫莱，阿尔伯特·艾伯哈特·弗里德里

希（Ｓｃｈａｆｆｌｅ，Ａｌｂｅｒｔ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３１—１９０３）——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针对马克思的《资

本论》第一卷的出版，鼓吹在资产阶级

与无产阶级之间建立阶级和平和“合

４６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作”。——第６３、６５、６９页。

谢列布廉尼科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

奇（ ，

约生于１８５０年）——俄国革命家，由于

参加１８６８—１８６９年彼得堡的学生运动

而被捕，拘押在彼得—保罗要塞，后逃

脱；流亡英国和瑞士，涅恰也夫的拥护

者和助手。——第１４０页。

辛格尔，保尔（Ｓｉｎｇｅｒ，Ｐａｕｌ１８４４—１９１１）

——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８７

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

员，１８９０年起为执行委员会主席；１８８４

年起为国会议员，１８８５年起为社会民主

党国会党团主席；积极反对机会主义和

修正主义。——第５７６页。

休谟，大卫（Ｈｕｍｅ，Ｄａｖｉｄ１７１１—１７７６）

——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不

可知论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

家。——第１２７页。

休 谟，罗伯 特 ·威 廉（Ｈｕｍｅ，Ｒｏｂｅｒ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美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者，国际会员。——第１４７、１４９页。

Ｙ

雅科比，约翰（Ｊａｃｏｂｙ，Ｊｏｈａｎｎ１８０５—

１８７７）——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

国民议会左翼的领导人之一；《未来报》

创办人（１８６７）；１８７２年加入社会民主工

党。——第２６、１６２、１８３、１８８、１９７、６１９、

６２０、６２１页。

雅克 拉 尔，沙 尔 · 维 克 多（Ｊａｃｌａｒ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４３—１９０３）—— 法国

政论家，布朗基主义者，１８７０年起为

国际会员，马克思的拥护者，国民自卫

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时期为国

民自卫军军团指挥官，公社被镇压后流

亡瑞士，后迁居俄国。——第３１４、６６２

页。

亚历山大一世（ Ⅰ１７７７—

１８２５）—— 俄国皇帝（１８０１—１８２５）。

——第１８３页。

亚历山大二世（ Ⅱ１８１８—

１８８１）—— 俄国皇帝（１８５５—１８８１）。

——第３３、１１１、１５９、１８３、１８７、２０３、６３２

页。

亚历山大三世（ Ⅲ１８４５—

１８９４）—— 俄国皇帝（１８８１—１８９４）。

——第１８３、１８６页。

伊壁鸠鲁（Ｅｐｉｋｏｕｒｏｓ约公元前３４１—

２７０）——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

家，无神论者。——第１２７页。

伊曼特，彼得（Ｉｍａｎｄｔ，Ｐｅｔｅｒ）——德国

教员，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

居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国际会员。——第

７７、１６４、１６５、１９８、６６１、６６２页。

伊曼特，罗伯特（Ｉｍａｎｄｔ，Ｒｏｂｅｒｔ）——彼

得·伊曼特的侄子，普法战争期间离开

法国侨居英国。——第１６４、１６５、１９８

页。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

纳利斯）（ＤｅｃｉｍｕｓＪｕｎｉｕｓＪｕｖｅｎａｌｉｓ生

于一世纪六十年代，死于１２７年后）

——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第１４４

页。

于贝尔，阿道夫（Ｈｕｂｅｒｔ，Ａｄｏｌｐｈｅ）

—— 在伦敦的法国侨民，国际会员。

——第２７１、２７８、２８２、２９７、３２９、３３０、４０３

页。

雨果，维克多（Ｈｕｇｏ，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０２—１８８５）

——伟大的法国作家。——第６７、４４４

页。

５６８人 名 索 引



约策维茨，斐迪南（Ｊｏｚｅｗｉｃｚ，Ｆｅｒｄｉ

ｎａｎ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１８７２年

３月中以前是国际柏林支部的通讯书

记。——第３１６、３１７、４００、４０１、４１０、４１１

页。

约克，泰奥多尔（Ｙｏｒｃｋ，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３０—

１８７５）——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木器

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拉萨尔分子；全

德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年

加入反施韦泽派，并参加组织社会民主

工党；１８７１—１８７４年为该党的书记。

——第５６８、５８４、５９０页。

Ｚ

扎克斯，艾米尔（Ｓａｘ，Ｅｍｉｌ１８４５—１９２７）

——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４９６、５００页。

宰弗特，鲁道夫（Ｓｅｉｆｆｅｒｔ，Ｒｕｄｏｌｐｈ１８２６—

１８８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

家报》编委，木器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

之一。——第５２２、５９０页。

卓瓦基尼（Ｇｉｏｖａｃｃｈｉｎｉ，Ｐ．）——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７１年为意大利通讯书记。

——第２５１页。

宗卡达，鲁伊治（Ｚｏｎｃａｄａ，Ｌｕｉｇｉ）——国际

梅累尼亚诺支部的成员。——第６１３

页。

宗内曼，列奥波特（Ｓｏｎｎｅｍａｎｎ，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８３１—１９０９）——德国政治活动家，政

论家和银行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法兰克福报》的创办人（１８５６）和出

版者；民族联盟的创建人之一（１８５９），

六十年代持南德联邦主义者立场，曾接

近工人运动；反对以普鲁士为首统一德

国，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第５０７、

６１８、６２１页。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Ｓｏｒｇ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ｄｏｌｆ１８２８—１９０６）——国际

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

动的卓越活动家，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２年侨居美国，国际

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联合会委员会书

记，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纽约总

委员会总书记（１８７２—１８７４），马克思主

义的积极宣传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

友和战友。——第９１、１０９、１２７、１４７—

１５０、１７６—１７９、２１６、２８５、２８９、２９４、３１３、

３１５、３２０、３２２、３２４、３３０、３３１、３３５、３３６、

３５３—３５５、３８１、４１５、４２０、４２１、４３０—

４３２、４６６、４７０—４７２、４７６、４７７、４８１、４８２、

４９１、４９２、５１１、５１６、５１７、５１９—５２１、

５２５—５２７、５３１—５４０、５４３—５４６、５４９—

５５３、５５５—５６０、５６８、５７２—５７６、５７８、

５８０—５８３、５８６—５８９、５９８—６０２、６０７—

６１２、６１９、６２１、６２２、６３６、６３８、６４３、６４６

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Ａ

阿里 巴巴——阿拉伯故事《阿里 巴巴和

 四十个强盗》中的主人公。——第６３２

页。

Ｂ

巴汝奇——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

中的人物。——第３４６页。

６６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Ｄ

达辛尼亚——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唐·

吉诃德》中的人物。——第８０页。

Ｆ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

——第１２３页。

Ｈ

汉斯·海林——德国传说中的人物。——

第１２４页。

Ｊ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

始人。——第１０７、３６４页。

Ｋ

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中的

人物。——第１４４页。

Ｌ

兰斯——莎士比亚的喜剧《维罗那二绅

士》中仆人的名字。——第１０８页。

Ｍ

马凯尔，罗伯尔——著名法国演员弗雷德

里克·勒美特尔所塑造的和奥诺莱·

多米耶画笔下的一个狡诈奸商的典型。

罗伯尔·马凯尔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

时期金融贵族统治的讽刺。——第１３

页。

米歇尔——通常用来表示粗笨和愚昧无

知的德国庸人的代名词。——第８、３３３８

页。

摩西——据圣经传说，是从埃及法老的迫

害下解救了古犹太人的先知（《出埃及

记》）。——第４６８页。

Ｓ

圣詹纳罗（圣雅努亚里）——那不勒斯城

的保护神。——第２６７页。

Ｗ

文克里特，阿尔诺德——半传奇式的瑞士

武士，反对奥地利压迫的解放战争的参

加者。——第３２页。

Ｙ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的代名词；１７１２年启蒙作家

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

传》问世后，这个代名词就流传开了。

——第１３、５２、１６９、１８２、１８６、６３２页。

７６８人 名 索 引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６１

页）。

 载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４日《自由报》第１２

号。——第４３７、４５２页。

《比利时的屠杀。致欧洲和美国工人》（《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

３９５—４００页）。

 —ＴｈｅＢｅｌｇｉａｎｍａｓｓａｃｒｅｓ．Ｔｏｔｈｅｗｏｒｋ

ｍｅｎ ｏｆ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９．——第２４９页。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告国际不列颠联合

会各支部、分部、所属团体和会员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

第２２６—２３１页）。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ｒｉｔｉｓｈ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ｔｏ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ｒａｎ

ｃｈｅｓ，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２．—— 第

５５１、５５５页。

《答布伦坦诺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９７—１０１页）。

 —Ａｎ ｄｉｅ Ｒｅｄａｋｔｉｏｎ ｄｅｓ《Ｖｏｌｋｓ

ｓｔａａｔ》．

载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１日《人民国家报》第４４

号。——第４５０、４６９、４７０页。

《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１８—１２７

页）。

 —Ａｎ ｄｉｅ Ｒｅｄａｋｔｉｏｎｄｅｓ《Ｖｏｌｋｓ

ｓｔａａｔ》．

载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７日《人民国家报》第６３

号。——第５００、５０６页。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

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

卷第３３１—３８９页）。

 —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Ｗａｒ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Ａｄ

ｄ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７１．—— 第２１３、２１８、２２９、２３１、２３６、

８６８

用星花（ ）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

作，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２３７、２４０、２４１、２５０、２５８、２７０、２９０、

２９５、３２１、３２６、３３０、３５４、４２２、６６１、６６８

页。

 —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Ｗａｒ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Ａｄｄｒｅｓｓ

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ｓｅｄ．［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７１．—— 第 ２５０、２５１、２５７

页。

 —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Ｗａｒ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ｆ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ｒ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ｓｅｄ．［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７１．——第２６２、２６６—２６７、２６９、４４４

页。

 —Ｄｅｒ Ｂüｒｇｅｒｋｒｉｅｇ ｉｎ 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

Ａｄｒｅｓｓｅ ｄ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ａｔｈｓ 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Ａｓｓｏｚｉａ

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ｌｌｅ Ｍｉｔｇｌｉｅｄｅｒ ｉｎ Ｅｕ

ｒｏｐａ ｕｎｄ ｄｅｎ 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ｔｅｎ 

Ｓｔａａｔｅｎ．

  载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８日—７月２９日

《人民国家报》第５２—６１号。——第

２３７、２４０、２４６、２５０、２５９、２９２、４４４页。

 —ＬａＧｕｅｒｒｅｃｉｖｉｌｅｅｎＦｒａｎｃｅ．Ａｄｒｅｓｓｅ

ｄｕＣｏｎｓｅｉｌＧéｎéｒａｌ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

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ｖｕ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１８７２］．—— 第２５１、４７０、４９３、６８６

页。

《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３０—４３３

页）。

 —ＴｈｅｌａｓｔＬｅｔｔｅｒｆｒｏｍＣａｒｌＭａｒｘ．载于

１８７１年９月９日《太阳报》。——第

２８５页。

《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致〈每

日新闻〉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７卷第２９９—３０１页）。

 —Ｔｈｅ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ｏｆｄｅ

ｂａｔｅ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Ｔｏ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ｏｆ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９日《每日新闻》。

——第１８０页。

《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的被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

第２９５页）。

 —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Ｇｅｒ

ｍ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载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５日《派尔 麦

尔新闻》第１７４４号。——第６８、１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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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ｔ》．

载于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８日《东邮报》第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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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５０页。

《致〈纽约先驱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 １７卷第 ４２８—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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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

载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６日《旗帜晚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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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舆论〉周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２６—４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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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

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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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

第４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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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８９—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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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关于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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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关于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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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的成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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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７页。

《总委员会关于“在伦敦的法国人联合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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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第４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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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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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５７４—５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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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７日《东邮报》第

１８７号。——第４４５、４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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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

第３４５—３４９页）。

  载于１８７３年１月１１日，２月１、８和

１５日《国际先驱报》第４１、４４、４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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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协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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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论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９６—

４９８页）。

６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１日《人民国家

报》第９１号。——第３１３、３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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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来信。二、再谈海牙代表大会》（《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

１９８—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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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秘密通

告。１８７２年７月７日于瓦伦西亚》

（Ａｓｏｃｉａｃｉó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ｄｅｌｏｓ

Ｔｒａｂａｊａｄｏｒｅｓ．Ｆｅｄｅｒａｃｉó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ｓｐａｎ
～
ｏｌ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ｒｅｓｅｒｖａｄａ．Ｖａ

ｌｅｎｃｉａ，７ｄｅＪｕｌｉｏｄｅ１８７２）。——第

５３７、５６７页。

《国际工人协会。新马德里联合会。通告。

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２日于马德里》（Ａｓｏｃｉａ

ｃｉó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ｄｅｌｏｓＴｒａｂａｊａ

ｄｏｒｅｓ．Ｎｕｅｖａ ＦｅｄｅｒａｃｉóｎＭａｄｒｉ

ｌｅｎ
～
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Ｍａｄｒｉｄ，２２ｄｅＪｕｌｉｏ

ｄｅ１８７２）。署名：伊波利托·鲍利、

维克多·帕赫斯、安赫尔·莫拉、

霍赛·梅萨、瓦伦亭·萨恩斯、英诺

森特·卡耳耶哈、弗朗西斯科·莫拉、

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载于１８７２年

７月２７日《解放报》第５９号。——第

５１１—５１２页。

《国际工人协会。１８６９年９月在巴塞尔举

行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１８６９

年布鲁塞尔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Ｃｏｍｐｔｅ

ｒｅｎｄｕ ｄｕ Ⅳ ｅＣｏｎｇｒèｓ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ｎｕ à Ｂ氃ｌｅ，ｅ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１８６９．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６９）。——第３７５、

３９１—３９２页。

《国际工人协会。１８６６年日内瓦代表大会

决议和１８６８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

议》［１８６９年］伦敦版（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Ｇｅｎｅｖａ，１８６６，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Ｂｒｕｓｓｅｌｅｓ， １８６８．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９］）。—— 第１７５、２４９、２５１、２６２

页。

《国际工人协会。１８７２年４月４—１１日在

萨拉哥沙举行的西班牙第二次工人代

表大会的各项决议》（Ａｓｏｃｉａｃｉó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ｄｅｌｏｓＴｒａｂａｊａｄｏｒｅｓ．

Ａｃｕｅｒｄｏｓｔｏｍａｄｏｓｐｏｒｅｌｓｅｇｕｎｄｏ

ｃｏｎｇｒｅｓｏｏｂｒｅｒｏｄｅｌａｒｅｇｉóｎＥｓｐａ

ｎ
～
ｏｌａ，ｃｅｌｅｂｒａｄｏｅｎＺａｒａｇｏｚａｄｅｌ４ａｌ

１１ｄｅａｂｒｉｌｄｅ１８７２）。——第４５９、

４６７—４６８页。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５９９—

６０３页）。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ＳｔａｔｕｔｓｅｔＲèｇｌｅ

ｍｅｎｔｓ．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８６６。—— 第

１３８、２４２页。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创

建》［１８６７年］伦敦版（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ｔｈ，１８６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７］）。——

第１７５、１７６、２４２、２４９、２６５—２６６、２９５、

３３８—３４１页。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各

意大利支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８卷第７４０

页）。署名：弗·阿·左尔格，载于１８７３

年６月７日《工人报》第１８号。——第

４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５７５、５８５页。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西班牙工人

……１８７３年 ２月 ２３ 日 于 纽 约》

（Ａｓｏｃｉａｃｉó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ｄｅｌｏｓ

Ｔｒａｂａｊａｄｏｒｅｓ．ＣｏｎｓｅｊｏＧｅｎｅｒａｌ．Ｏ

ｂｒｅｒｏｓｅｓｐａｎ
～
ｏｌｅｓ．．．ＮｕｅｖａＹｏｒｋ，

２３ｄｅｆｅｂｒｅｒｏｄｅ１８７３），载于１８７３

年３月１８日《解放报》第８９号。——第

５７５、５７８页。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汝拉联合会。

１８７３年１月５日于纽约》（Ｃｏｎｓｅｉｌ

Ｇéｎéｒａｌ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 àｌａｆéｄé

ｒａｔｉｏｎ ｊｕｒａｓｓｉｅｎｎ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５Ｊａｎｖｉｅｒ１８７３）。由总委员会委员签

署，载于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５日《国际工人

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第４期。——第

５５９、５６７页。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所有工联和

工人团体。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６日于纽约》

（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ａｌｌＴｒａｄｅＵｎ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ａｂｏｕｒ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６ｔｈ，１８７３）。由总委员会委员签署，载

于１８７３年３月８日《国际先驱报》第４９

号。——第５７４页。

Ｌ

《林肯先生和国际工人协会》（Ｍｒ．Ｌｉｎ

ｃｏｌ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

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署名：查·

弗·亚当斯，载于１８６５年２月６日《泰

晤士报》第２５１０１号。——第２５０页。

《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桑维耳耶代表

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１８７１

年１２月２０日于日内瓦》（Ｒéｐｏｎｓｅｄｕ

Ｃｏｍｉｔéｆéｄéｒａｌｒｏｍａｎｄàｌ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ｉｒｅ

ｄｅｓ １６ ｓｉｇｎａｔａｉｒｅｓ， ｍｅｍｂｒｅｓ ｄｕ

ＣｏｎｇｒèｓｄｅＳｏｎ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Ｇｅｎèｖｅ，２０

ｄéｃｅｍｂｒｅ１８７１），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４

日《平等报》第２４号。—— 第３６６、

３７５、３７７、３８６、３９５页。

Ｍ

《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Ｒａｐ

ｐｏｒｔｄｅｌａ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ｅｎｑｕêｔｅｓｕｒ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ｌ’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ｅｃｒèｔｅ）。署名：泰·

库诺（主席）、吕肯（书记），载于１８７２年

１０月２０日《自由报》第４２号。——第

５１９、５４７页。

Ｎ

《纽约总委员会发给弗·恩格斯的委托

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８卷第７３３页）。署名：弗·阿·左尔

格。——第５３９页。

Ｐ

《朋友们，我们的协会经受着……》１８７３年

日内瓦版（Ｃｏｍｐａｇｎｏｎｓ，ｎｏｔｒｅ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ｖｅｒｓｅ．．．Ｇｅｎèｖｅ，１８７３）。署

名：昂·培列、克·贝尔纳、德·杜瓦

尔、马·若塞隆、普·德塔郎努尔、阿·

勒诺、拉普拉斯。——第９７、６０８、６１５—

６１６页。

Ｒ

《日内瓦联合会全体会议关于伦敦代表会

议的决议》（Ｒé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ｓｓｅｍ

ｂｌé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 ｄｅ ｌａ 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ｖｏｉｓ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ｎｔｌａＣｏｎｆéｒｅｎｃｅｄｅ

Ｌｏｎｄｒｅｓ），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７日《平

等报》第２３号。——第３６６、３７５、６６９

５９８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页。

Ｓ

《少 数 派 声 明》（Ｄé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ｌａ

ｍｉｎｏｒｉｔé）。署名：阿勒里尼、法尔加·佩

利塞尔、莫拉哥、马尔塞劳、布里斯美、

克楠，弗留兹、万 登 阿贝勒、艾伯哈

特、施维茨格贝耳、吉约姆、达夫、格尔

哈特、索瓦，载于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５日、１０

月１日《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

报》第１７、１８期。——第５２０页。

《社会民主党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决议》

（ＤｉｅＬａｎｄｅｓ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ｄｅｒＳａｃｈ

ｓｉｓｃｈ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ｅｎ．

Ｂｅｓｃｈｌüｓｓｅ），载于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０日

《人民国家报》第３号。—— 第３８１、

３８７、６８０页。

《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德国

工人！》１８７０年不伦瑞克版（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ｄｅｓ 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ｅｓ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

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ｐａｒｔｅｉ．Ａｎ ａｌｌ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

１８７０）。——第６２、６４、１５４、１５７页。

Ｔ

《条例》，载于《１８６６年９月３日至８日在

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

大会》１８６６年日内瓦版（Ｒèｇｌｅｍｅｎｔ．Ｉｎ：

Ｃｏｎｇｒèｓｏｕｖｒｉｅｒ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ｔｅｎｕ à

Ｇｅｎèｖｅｄｕ３ａｕ８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１８６６．

Ｇｅｎèｖｅ，１８６６）。——第４０９、４３８—４３９、

５２５页。

Ｘ

《新马德里联合会致国际协会西班牙各联

合会、支部和会员。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日

于马德里》（Ｌａｎｕｅｖａｆｅｄｅｒａｃｉóｎ

ｍａｄｒｉｌｅｎ
～
ａａｔｏｄａｓｌａｓｆｅｄｅｒａｃｉｏｎｅｓ，

ｓｅｃｃｉｏｎｅｓ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ｏｓｄｅｌａＡｓｏ

ｃｉａｃｉó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ｎＥｓｐａｎ
～
ａ．

Ｍａｄｒｉｄ，１ｄｅｎｏｖｉｅｍｂｒｅｄｅ１８７２）。

署名：维克多·帕赫斯，载于１８７２年

１１月９日《解放报》第７３号。——第

５３６—５３７页。

Ｙ

《１８６６年９月３日至８在日内瓦举行的国

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年日

内瓦版（Ｃｏｎｇｒèｓｏｕｖｒｉｅｒ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

ｔｅｎｕ à Ｇｅｎèｖｅｄｕ３ａｕ８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１８６６．Ｇｅｎèｖｅ，１８６６）。——第４０９、５０２、

５２５页。

《１８７２年６月２日和３日在斐维举行的罗

曼语区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第四项

决议。反对取消总委员会》（Ｒé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ｓｄｕｑｕａｔｒｉèｍｅＣｏｎｇｒèｓｒｏｍａｎｄ

ｔｅｎｕ à Ｖｅｖｅｙ，ｌｅｓ２ｅｔ３ｊｕｉｎ１８７２．

Ｑｕａｔｒｉèｍｅｒé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ｅｌａｓｕｐ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ｕＣｏｎｓｅｉｌＧéｎéｒａｌ），载于１８７２

年６月１３日《平等报》第１２号。——第

４９２页。

《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美国和汝拉的联

合会和支部的代表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５日

在圣伊米耶举行的国际反权威主义代

表 大 会 的 决 议》［１８７２ 年 版］

（Ｒé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ｄｕＣｏｎｇｒèｓａｎｔｉａｕ

ｔｏｒｉｔａｉ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ｎｕ à

ＳａｉｎｔＩｍｉｅｒｌｅ１５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１８７２

ｐａｒｌｅｓｄéｌéｇｕéｓｄｅｓ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ａｌｉｅｎｎｅｓ，ｆｒａｎ汅ａｉｓｅｓ，ｅｓ

ｐａｇｎｏｌｅｓ，ａｍéｒｉｃａｉｎｅｓｅｔｊｕｒａｓｓｉ

ｅｎｎｅｓ．［１８７２］）。——第５３７页。

６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Ｚ

《在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昨天召开的人民群

众大会上……７月１７日于不伦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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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ｐａｒｔｅｉｂｅｒｕ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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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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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页。

《告德国人民，告德国社会民主派》，［１８７０

年］巴黎版（Ａｕｐｅｕｐｌｅａｌｌｅｍａｎｄ，àｌａ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ｄｅ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

ｍａｎｄ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０］）。——第５７、５９、

６２、１５４页。

《国际工人协会。伦敦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

章程》（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ａ汅ａｉｓｅàＬｏｎｄｒｅｓ

ｄｅ１８７１．Ｓｔａｔｕｔｓ），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

８—９日《谁来了！》报第６号。—— 第

３４６页。

《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联合会。第一次代

表 会议。决议》［１８７２年版］（Ａｓｓｏ

ｃｉａｚｉｏｎ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ｉＬａｖｏｒａｔｏｒｉ．

ＦｅｄｅｒａｚｉｏｎｅＩｔａｌｉａｎａ．Ｐｒｉｍａ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ｚａ．

Ｒｉｓｏｌｕｚｉｏｎｅ．［１８７２］）。署名：卡洛·卡

菲埃罗（主席）、安得列阿·科斯塔（书

记）。——第５１５、５１７页。

《国际和革命。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公社

流亡者为海牙代表大会而作》１８７２年伦

敦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ｅｔ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

ｐｒｏｐｏｓｄｕｃｏｎｇｒèｓｄｅｌａＨａｙｅｐａｒｄｅｓ

ｒéｆｕｇｉéｓｄｅｌａＣｏｍｍｕｎｅ，ｅｘｍｅｍｂｒｅｓ

ｄｕＣｏｎｓｅｉｌＧéｎéｒａｌｄ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８７２）。——第５３６—５３７、５４３

页。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

［１８６８年］日内瓦版（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ｅｔ

Ｒèｇｌｅｍｅｎｔｄｅｌ’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Ｇｅｎèｖｅ，

［１８６８］）。由日内瓦发起小组成员签署。

——第２４３—２４４、３３３、５７９页。

Ｈ

《皇室文件和通信。按国家印刷所原件

校订本》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巴黎版第１、２

卷（Ｐａｐｉｅｒｓｅｔ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ｄｅ

ｌａＦａｍｉｌｉｅｉｍｐéｒｉａｌ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ａ

ｔｉｏｎｎéｅ ｓｕｒｌｅｔｅｘｔｅ ｄｅｌ’ｉｍ

ｐｒｉｍｅｒ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Ｔｏｍｅｓ１—２．

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０，１８７１）。——第１９０、２０５，

２０７、２１５、２２１页。

Ｋ

《抗议书》（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由１８７１年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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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６月１７日第８１期。“时事”栏（Ｃｈｒｏｎ

ｉｃｌｅ）。——第２３８页。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Ｎｅｕｅｒ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柏林出版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８日第６９号第２—３

版。——第３６１页。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８日第６９号。“政治评

论”栏（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Ｕｅｂｅｒｓｉｃｈｔ）。——

第３６２页。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０日第７０号。“政治评

论”栏。——第３６１—３６２页。

 —１８７３年４月２７日第４９号。《国际工

人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ａｓ

ｓｏｚｉａｔｉｏｎ）。——第５８２页。

《新时报》（《 β β 》），圣彼得堡出版，

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３日（５月５日）第１０６号

第１版。——第４７０页。

Ｙ

《舆论》（《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伦敦出

版，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９日。《德国对国际的

看法》（ＡＧｅｒｍａ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第７１页。

Ｚ

《自由思想》（《ＩｌＬｉｂｅｒｏＰｅｎｓｉｅｒｏ》），佛罗

伦萨出版，１８７２年１月４日和２５日第１

期和第４期。《国际和伦敦的最高委员

会》（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ｅｉｌＣｏｎｓｉｇｌｉｏ

ｓｕｐｒｅｍｏｄｉＬｏｎｄｒａ）。——第４０５—４０６

页。

文 学 著 作

Ａ

阿伦特《德国人的祖国》。——第１３４页。

Ｂ

《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老鼠与青蛙之

 战）》。——第９４页。

《北方人之歌》。——第６７１页。

Ｄ

但丁《神曲》。——第６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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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弗莱里格拉特《乌拉！日耳曼尼亚！》。——

第５０、１７７页。

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

一）》。——第２０８页。

弗莱里格拉特《致战场上的沃尔弗干格》。

——第５３、５５页。

Ｇ

歌德《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迷

娘》）。——第２０９页。

Ｈ

海涅《近卫兵》。——第５３页。

海涅《新春集。序章》。——第１６９页。

海涅《宗教辩论》（《罗曼采罗》诗集）。——

第１０４页。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３４４、４７９页。

Ｌ

拉伯雷《巨人传》。——第３４６页。

罗伊特《我的漫游》。——第２３７页。

Ｍ

《马赛曲》。——第１１、１２、１３４、１６７页。

Ｓ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５０页。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第１３５

页。

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第１０８

页。

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

１０８页。

《守卫在莱茵河上》。——第１６７页。

Ｔ

坦尼森《欢迎爱丁堡公爵夫人玛丽亚·亚

历山大罗夫娜殿下光临》。——第６２７

页。

Ｘ

席勒《哲学家》。——第６页。

《向叙利亚进发》。——第１２、１３４页。

Ｙ

《耶稣保佑我》。——第１２、１３４页。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 第１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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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爱北斐特日报》（《Ｅｌｂｅｒｆｅｌ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

 ——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３４年至１９０４

年在爱北斐特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喉舌，——第４３、３０７

页。

《爱尔兰共和国》（《ＴｈｅＩｒｉｓｈ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流亡的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１８７１

年至１８９８年在纽约出版的周报。——

第３３６、４３３页。

《爱尔兰人报》（《ＴｈｅＩｒｉｓｈｍａｎ》）——爱尔

兰的一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周

报，１８５８年至１８８５年先后在拜尔法斯

特和都柏林出版；该报曾经为芬尼亚社

社员辩护。——第３５５、６５７、６６５页。

Ｂ

《巴黎报》（《Ｐａｒ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一家和警

察当局有联系的反动日报；１８６８年至

１８７４年由昂利·德·佩恩在巴黎出版。

它支持第二帝国的政策，第二帝国崩溃

后支持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对国际

和巴黎公社进行卑鄙的诽谤。——第

１９５、１９７、１９８、２０５、６６６页。

《北德总汇报》（《Ｎｏｒ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保守派的日

报；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

政府的半官方报纸；１８６１年至１９１８年

在柏林出版。——第１３页。

《布鲁塞尔日报》（《ＬａＧａｚｅｔｔｅｄｅＢｒｕ

ｘｅｌｌｅｓ》）——自由派的法文日报，在布

鲁塞尔出版。——第１２５页。

Ｃ

《晨报》（《Ｍｏｒｇｅｎｂｌａｔｔ》）——文学日报

《知识界晨报》（《Ｍｏｒｇｅｎｂｌａｔｔｆüｒ

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Ｌｅｓｅｒ》）的简称，１８０７年

至１８６５年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

版。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１年，该报曾发表过

恩格斯的几篇有关文艺问题的通讯。

——第２０８页。

《晨邮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英国

保守派的日报，１７７２年至１９３７年在伦

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以帕麦斯顿为

核心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

第４５０页。

Ｄ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

ｂüｃｈｅｒ》）——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

主编是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１８４４

年２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杂志停刊

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

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

歧。——第２０９、４６８页。

《德意志邮报》（《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ｏｓｔ》）——

５０９



德文报纸，１８６９年１２月起在伦敦出版。

——第１３６页。

《德意志总汇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自１８４３年至１８７９年用

这个名称在莱比锡出版；１８４８年夏天以

前持保守方针，以后则采取自由主义方

针。——第１７３、３７０页。

《灯笼》（《ＬａＬａｎｔｅｒｎｅ》）——法国激进共

和派的周报，由昂·罗什弗尔从１８６８

年５月起在巴黎出版，被波拿巴当局查

禁后，从１８６８年８月至１８６９年１１月在

布鲁塞尔出版；该报尖锐地抨击第二帝

国。１８７４年至１８７６年，罗什弗尔再次出

版了该报。——第１１７页。

《邓第广告报》（《Ｄｕｎｄｅｅ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苏格兰的自由派报纸，１８０１年至

１９２６年出版，１８６１年起每日出版。——

第７７页。

《电讯》（《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见《每日电讯》。

《东部邮报》（《ＯｅｓｔｌｉｃｈｅＰｏｓｔ》）——德文

的民主派报纸，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７２年由德

国流亡者在纽约出版。——第５５０页。

《东邮报》（《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ｓｔ》）——英国

的一家工人周报，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７３年在

伦敦出版。从１８７１年２月至１８７２年６

月为国际总委员会机关报。——第２０４、

２２８、２３７、２７６、３０１、３１２、３１３、３３７、３５３、

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２、３８３、４０５、４１１、４１７、４１８、

４２５、４３１、４４５、４５０、４５２、４５６、４５８、４６７、

４６８、４７７、４８９、５８７、５９９、６７６、６７７、６８２

页。

《度申老头》（《ＬｅＰèｒｅＤｕｃｈêｎｅ》）——法

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７１年３月６日至５月

２１日在巴黎出版，发行人是韦梅希。该

报的方针接近布朗基派报刊。——第

３１４、３４７、３８０、６６９页。

《多事人报》（《Ｆｉｃｃａｎａｓｏ》）——意大利共

和派的讽刺性日报，左派马志尼主义者

的机关报，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７２年在都灵出

版。——第３９５页。

Ｆ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Ｚｅｉ—

ｔｕｎｇｕｎｄ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ｌａｔｔ》）——德国小资

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１８５６年至１９４３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１８６６年起

用这个名称）。——第２８、１４１、６１５、６３０

页。

《法兰西信使报》（《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ｄｅＦｒａｎｃｅ》）

——正统派报纸，１８７２年起在巴黎出

版。——第４９５页。

《法医学和公共卫生文库》（《 ｕβ

ǔ ｕｕ ｕ β ǔ

ιｕιｕ ）——俄国内务部卫生署刊物；

１８６５年至１８７１年在彼得堡出版，一年

出四次。——第１７７页。

《反基督者报》（《ＬＡｎｔｉｃｒｉｓｔｏ》）——意大

利的一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周报，１８７２年

在都灵出版。——第４４８页。

《费加罗报》（《ＬｅＦｉｇａｒｏ》）——法国的一

家反动报纸，从１８５４年起在巴黎出版；

该报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关系。——第

２７８、６４２、６５５、６６６、６６７页。

《蜂房报》（《ＴｈｅＢｅｅＨｉｖ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报）；从１８６１

年至１８７６年在伦敦出版。用过如下三

种名称：《蜂房》（《ＴｈｅＢｅｅＨｉｖｅ》）、《蜂

房报》（《ＴｈｅＢｅｅＨｉｖ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便士蜂房》（《ＴｈｅＰｅｎｎｙＢｅｅＨｉｖｅ》）；

该报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改良派的

强烈影响。１８６４年１１月该报被宣布为

国际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

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报道都刊登

在该报上面。但是刊登在该报上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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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常被篡改或删节，为此，马克思曾

一再提出抗议。从１８６９年起该报实际

上已成了资产阶级的喉舌。１８７０年４

月，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与《蜂

房报》断绝了一切关系。—— 第６８、

２２７、２２８、５５３页。

《佛 尔 维 耶 回 声 报》（《Ｌ’Ｅｃｈｏｄｅ

Ｖｅｒｖｉｅｒｓ》）——比利时资产阶级民主派

的日报，１８６４年创刊于佛尔维耶；该报

是伦敦的法国人支部中敌视马克思和

总委员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传声筒。

——第２６８页。

Ｇ

《高卢人报》（《ＬｅＧａｕｌｏｉｓ》）——法国保守

君主派的日报，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

的喉舌；１８６７年至１９２９年在巴黎出

版。——第２０５、６８７页。

《工程师》（《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英国的科

学技术周刊，１８５６年开始出版。——第

６２４页。

《工人报》（《ＤｅＷｅｒｋｅｒ》）——一家周报，

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１４年在安特卫普用佛来米

文出版；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７１年是国际佛来

米支部的周报，曾发表国际的文件；后

来改为每日出版，先后为佛来米社会主

义工人党、比利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

关报。——第１６６、２００、２７４页。

《工人报》（《ＤｅＷｅｒｋｍａｎ》）——荷兰的一

家工人周报，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７４年在阿姆

斯特丹出版，从１８６９年起成为国际阿

姆斯特丹支部的机关报。——第１６５

页。

《工人报》（《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一家

工人周报，国际在美国的联合会委员会

和德国人第一支部的机关报，１８７３年２

月至１８７５年３月用德文在纽约出版。

该报曾发表关于总委员会各次会议的

报道和国际的文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一些著作。从１８７４年夏天起该报

脱离国际。——第５７６、５８１、５８７页。

《工人联合会报》（《ＩｌＦａｓｃｉｏＯｐｅｒａｉｏ》）

—— 意大利的一家周报，１８７１年至

１８７２年在博洛尼亚出版；巴枯宁派的喉

舌。——第４４８页。

《公民和农民之友报》）（《Ｂüｒｇｅｒｕｎｄ

Ｂａｕｅｒｎｆｒｅｕｎ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日报，由卡·希尔施编辑，在克里米乔

出版。——第２４７页。

《共和国》（《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英

国的一家周报，是国际总委员会的机关

报，从１８６６年２月至１８６７年７月在伦

敦作为《工人辩护士报》（《ＴｈｅＷｏｒｋ

ｍａｎ’ｓＡｄｖｏｃａｔｅ》）的续刊出版。１８６６年

６月以前，马克思参加了该报理事会，

１８６６年２月至４月格·埃卡留斯任编

辑。该报刊载过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

道和国际的文件。由于参加该报领导工

作的工联领袖们的妥协政策，该报在选

举改革的斗争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方

针，实际上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的喉

舌。——第４５３页。

《观察家》（《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ｒ》）——英国自

由资产阶级的周刊，１８０８年至１８８１年

在伦敦出版。——第２９１页。

《观察家报》（《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英国保

守派的周报，１７９１年起在伦敦出版。

——第２３６页。

《观察家报。士瓦本人民报》（《ＤｅｒＢｅｏｂ

ａｃｈｔｅｒ．ＥｉｎＶｏｌｋｓｂｌａｔｔａｕｓＳｃｈｗａｂｅｎ》）

——德国的一家日报，从１８３３年起在

斯图加特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小

资产阶级民主派机关报。——第６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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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报》（《Ｄéｆｅｎ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左翼

共和派报纸，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１年由国际

会员参加，在波尔多出版。——第１６１、

１６４页。

《国家通报》（《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 见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国际报》（《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比利

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

报；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７３年在德·巴普的直

接参加下在布鲁塞尔出版。１８７３年时

该报持无政府主义立场。——第１５３、

３７１、４８０、５１５、５３１、５８６—５８８、６１７页。

《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Ｂｕｌ

ｌｅｔｉｎｄｅｌａ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ｊｕｒａｓｓｉｅｎｎｅｄｅ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

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的机

关刊物；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７８年由詹·吉约

姆主编，用法文出版，起初是半月刊，从

１８７３年７月起改为周刊。——第４６７、

４８９、４９５、５２５、５３１、５３２、５４５、５８６、６１８

页。

《国 际 先 驱 报》（《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ｒａｌｄ》）——英国的一家周报，１８７２年

３月至１８７３年１０月在伦敦出版；１８７２

年５月至１８７３年５月（间断地）是国际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该报发

表了关于总委员会会议和不列颠委员

会会议的报道、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后来由于该报

的发行人和编辑威·赖利脱离了工人

运动，从１８７３年６月起马克思和恩格

斯就不再替该报撰稿了。——第５３５、

５３６、５３８、５３９、５４３、５４５、５４９、５５２、５５５、

５７６、５７８、５８７、５９９页。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

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８４８年至１９１５年用

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１

年曾号召兼并法国领土，主张武力镇压

巴黎公社。——第７１、７２页。

《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ｕ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

德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杂志，双周刊，

１８６３年在耶拿创刊，出版至１８９７年。

——第６页。

Ｈ

《号召报》（《ＬｅＲａｐｐｅｌ》）——法国左翼共

和派的日报；由维·雨果和昂·罗什弗

尔创办；从１８６９年至１９２８年出版。它

曾尖锐地抨击第二帝国，在巴黎公社期

间主张支持公社。——第２８、１４１页。

《画报》（《Ｉｌｌｕｓｔｒｉｒｔ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

一家周报，１８４３年至１９４４年在莱比锡

出版。——第６７０页。

《画报》（《Ｌ’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法国的一

家文艺画刊，从１８４３年起在巴黎出版。

——第６７０、６７９页。

《回声报》（《ＴｈｅＥｃｈｏ》）——英国资产阶

级自由派的报纸，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０７年在

伦敦出版。——第６８、２３８页。

Ｊ

《激进党人报》（《ＬｅＲａｄｉｃａｌ》）——法国资

产阶级共和派的报纸，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７２

年在巴黎出版。——第４９５页。

《激进瑞士报》（《Ｓｕｉｓｓ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ｅ》）——瑞

士的资产阶级报纸，１８６６年起在日内瓦

发行。——第４０８页。

《吉伦特信使报》（《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ｄｅｌａＧｉ

ｒｏｎｄｅ》）——法国的反动报纸，１７９２年

起在波尔多出版。——第１９７页。

《解放报》（《Ｌａ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ｃｉóｎ》）——西班

牙的一家工人周报，国际马德里支部的

机关报，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７３年在马德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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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１８７１年９月至１８７２年４月是西班

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曾同西班牙

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１８７２年

至１８７３年，该报曾发表了《共产党宣

言》，还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和《资本

论》第一卷的个别章节，以及恩格斯的

许多文章。——第３５１、３５８、３６３、３６６、

３６９、３７９、３８２、３８６、３８７、４１８、４２５、４２７、

４５５、４５７、４９２、４９８、５０８、５１１、５２６、５３２、

５３６、５３８、５４０、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８—５５０、５５２、

５５５、５５９、５７６、５７８页。

《经济学家杂志。政治经济、农业、工业和

商业每月评论》（《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Ｅｃｏｎｏ

ｍｉｓｔｅｓ．Ｒｅｖｕｅｍｅｎｓｕｅｌｌｅ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ｄｅ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ｇｒｉｃｏｌｅ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èｒｅｓ ｅｔ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ｓ》）

——法国资产阶级的月刊，１８４１年至

１９４３年在巴黎出版。——第５２８、５６１

页。

《觉醒报》（《ＬｅＲéｖｅｉｌ》）——法国的一家

周报，从１８６９年５月起改为日报，左派

共和党人的机关报，从１８６８年７月至

１８７１年１月在巴黎出版，由沙·德勒克

吕兹主编。该报曾刊载国际的文件和有

关工人运动的材料。——第５、４３１页。

Ｋ

《科伦人》（《Ｋｏｌｎｅｒ》）——见《科伦日报》。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

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０２年起用这个名

称在科伦出版；莱茵大资产阶级和

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七十年代被

认为是俾斯麦的喉舌。——第１５９、

３０７、４８４、５０６页。

Ｌ

《莱茵报评论》（《Ｒｅｖｕｅ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

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新莱茵报。政治经济

评论》。

《劳动者同盟》（《Ｌ’Ｕｎｉｏｎ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

ｌｅｕｒｓ》）——瑞士的一家工人月报，１８７３

年至１８７４年在日内瓦出版，持机会主

义立场。——第６１７页。

《劳埃德氏新闻周刊》（《Ｌｌｏｙｄ’ｓＷｅｅｋｌｙ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英国资产阶级报纸；

１８４２年创刊；１８４３年至１９１８年用这个

名称在伦敦出版。——第２２页。

《雷诺新闻》（《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英国激进资产阶级的周报，由接近

宪章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

创办；从１８５０年起在伦敦出版。——第

２２、２３９、５５３页。

《里昂信使报》（《Ｌｅ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ｄｅＬｙｏｎ》）

——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日报，１８３４

年至１９３９年出版。——第１９７页。

《联盟》（《ＬａＦｅｄｅｒａｃｉóｎ》）——西班牙的

一家工人周报，国际巴塞罗纳联合会的

机关报，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７３年在巴塞罗纳

出版，受巴枯宁派的影响。——第２１３、

３５１、３５８、４４８、５２５、６１８页。

《农民报》（《ＴｈｅＦａｒｍｅｒ》）——英国的一

家农业月报，后改为周报，１８６５年至

１８８９年用这个名称出版；１８８９年起用

《农民和畜牧业者报》（《Ｆａｒｍｅｒ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Ｂｅｅｄ（Ｂｒｅｅｄｅｒ）》）的名称出版。

——第６２４页。

《伦敦新闻画报》（《Ｔｈ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Ｌｏｎ

ｄｏｎＮｅｗｓ》）——英国的一家每周出版

的画报，１８４２年起出版。—— 第２９、

６７０、６７９页。

Ｍ

《马赛曲报》（《Ｌａ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由法

国的一家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

关报，１８６９年１２月至１８７０年９月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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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布朗基主义者参加在巴黎出版；

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８日至７月２０日被波拿

巴政府查禁。该报曾刊载有关工人运动

和国际活动的材料。——第３６、６０、６３、

４３１页。

《曼 彻 斯 特 卫 报》（《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英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１８２１年创刊，自由贸易维护者（自由贸

易论者）的机关报，十九世纪中叶起是

自由党的机关报。——第１０、４７３页。

《曼彻斯特信使报》（《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Ｃｏｕｒ

ｉｅｒ》）——英国保守派的报纸，１８２５年

至１９１６年每日出版。——第１０、１６页。

《玫瑰小报》（《ＧａｚｚｅｔｔｉｎｏＲｏｓａ》）——意大

利的一家日报，左派马志尼主义者的机

关报，１８６７年至１８７３年在米兰出版；该

报在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７２年维护巴黎公社，

发表国际工人协会的报告和文件，从

１８７２年起，受巴枯宁派控制。——第

３０６、３２４、３２５、３７７、３９２、４４６、４４８页。

《每日电讯》（《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英国

自由派的日报，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

是保守派报纸；１８５５年至１９３７年用这

个名称在伦敦出版；１９３７年同《晨邮报》

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

（《Ｄａｉｌｙ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ａｎｄ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第４７、２３８、２８７页。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英国

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

１８４６年至１９３０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

版。——第１２、３９、４０、４７、６０、１３７、１６６、

１８０、２３８、２３９、２８７、３６１、４５０、４５２、４５７、

６４１页。

《米拉波报》（《ＬｅＭｉｒａｂｅａｕ》）——比利时

的一家周报，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７４年在佛尔

维耶出版；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

——第６１７页。

《莫斯科新闻》（《 βｕβ ｕ》）

——一家古老的俄国报纸，从１７５６年

至１９１７年出版；从１８５９年开始每日出

版；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具有反动性

质。——第３１８页。

Ｎ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美国的一家报纸，１８４１

年至１９２４年出版；在五十年代中期以

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

共和党的机关报。四十至五十年代，该

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

１８５１年８月至１８６２年３月马克思和恩

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１６４页。

《纽约世界报》（《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ｏｒｌｄ》）

——美国的一家日报，民主党的机关

报；１８６０年至１９３１年在纽约出版。——

第２９８、４７４、４８１、５６０、５７６页。

《纽约先驱报》（《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ｅｒａｌｄ》）

——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

报；１８３５年至１９２４年在纽约出版。——

第２８４、４１４页。

Ｏ

《欧洲通报》（《 ｕ βｎ》）——俄国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月

刊；１８６６年至１９１８年在彼得堡出版。

——第５１３页。

《欧 洲 信 使 报》（《Ｌｅ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ｄｅｌ’

Ｅｕｒｏｐｅ》）——法国奥尔良派报纸，１８４０

年至１８８９年用法文在伦敦出版。——

第１９５页。

Ｐ

《派 尔 麦 尔 新 闻》（《ＴｈｅＰａｌｌＭａｌｌ

Ｇａｚｅｔｔｅ》）——英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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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１９２０年在伦敦出版；该报奉行保

守的方针。１８７０年７月至１８７１年６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这家报纸保持联

系，这个时期该报曾刊载恩格斯一组文

章《战争短评》。——第７、１０—１２、１４、

１５、２１—２２、２４、２８、２９、３６、３７、３９、４０、

５１、６８、７０、７４、１３１、１３６、１６０、１７０、２３８、

２３９、２４７、２５８、６５６页。

《旁观者》（《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英国自

由派的周报，从１８２８年起在伦敦出版。

——第５１、７０、２３８页。

《喷泉报》（《ＤｅｒＳｐｒｕｄｅｌ》）——奥地利的

一家周报，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７６年在维也纳

出版。——第１１８页。

《平等》（《Ｌ’Ｅｇｕａｇｌｉａｎｚａ》）——意大利的

一家周报，１８７１年７月至１８７２年在吉

尔真提（西西里岛）出版，国际地方支部

的机关报。——第３９０、４４５、４４８页。

《平等报》（《Ｌ’▍Ｅｇａｌｉｔé》）——瑞士的一家

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

１８６８年１２月至１８７２年１２月在日内瓦

用法文出版。１８６９年１１月至１８７０年１

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佩龙、罗

班等人企图利用该报来攻击国际总委

员会。１８７０年１月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

会改组了编辑部，撤销了巴枯宁主义者

的职务，自此以后该报开始拥护总委员

会的路线。——第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１、１５８、

２６１、３３４、３６２、３６３、３６６、３７２、３７５、３７７、

３９５、４４６、４６８、４８８、４９２、５１２、５３６、５４３、

５５０、５５５、５７９、５８４页。

《普鲁士国家通报》（《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

Ａｎｚｅｉｇｅｒ》）——见《普鲁士王国国家通

报》。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

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 德国的

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该

报用这个名称从１８５１年至１８７１年在

柏林出版。——第５５、１５９、１９０页。

Ｑ

《旗帜报》（《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英国保守

派的日报，１８２７年在伦敦创刊。——第

２３８页。

《旗帜晚报》（《ＴｈｅＥｖｅｎ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旗帜报》的晚刊；１８５７年至１９０５

年在伦敦出版；１９０５年改名为《旗帜晚

报和时代新闻》（《Ｅｖｅｎ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ｎｄ

ＴｉｍｅｓＧａｚｅｔｔｅ》）。——第７７、２３８、６４１

页。

Ｒ

《人民报》（《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

一家日报，抱有反对派情绪的自由资产

阶级的机关报；１８５３年起在柏林出版。

——第１３７、５００页。

《人民报》（《ＬａＰｌｅｂｅ》）——意大利的一家

报纸，由恩·比尼亚米主编，１８６８年至

１８７５年在洛迪出版，１８７５年至１８８３年

在米兰出版；起初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

报纸，后来是社会主义派的报纸；１８７２

年至１８７３年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支

持总委员会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发

表过国际的文件和恩格斯的文章。——

第２６２、３０３、３２５、３９０、４４８、５２３、５３３、

５３９、５４０、５４３、５５０、５５８、５８６、６１２页。

《人民国家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德

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

机关报，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２日至１８７６年９

月２９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１８７３

年７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

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

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

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

１１９期 刊 索 引



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

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

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

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

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

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第８、１１、

１８、４１、５８、６４、７１、８９、１０１、１２６、１３４、

１３６、１３８、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１、１６５、１７１、１７３、

１９７、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３—２０５、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５、

２２２、２３９、２４０、２８２、２９２—２９３、３１３、３１６、

３２８、３７１、３７９、３８０、３８６、３８７、３９５、４００、

４０６、４１１、４２１、４２５、４４６、４５２、４５７、４５９、

４６６、４９５、４９７、５２２、５２９、５３２、５４０、５５０、

５５４、５６８、５７０、５８２—５８４、５８７、５９０、５９１、

５９３、５９４、５９７、６００、６１２、６１９、６３８、６４３、

６７３页。

《人民罗马》（《ＬａＲｏｍａｄｅｌＰｏｐｏｌｏ》）——

意大利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１８７１年

至１８７２年在罗马出版；左派马志尼主

义者的机关报，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

——第２６２、２６８页。

《人民意志报》（《Ｖｏｌｋｓｗｉｌｌｅ》）——奥地利

的一家工人报纸，１８７０年１月至１８７４

年６月在维也纳出版。——第１６１、２１５、

５２９页。

《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Ｇｅｎè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ｌｉｔｔé

ｒａｉｒｅ》）——保守派报纸，１８２６年出版。

——第３３４—３３５、３５０、６１２页。

Ｓ

《哨兵报》（《ＤｉｅＴａｇｗａｃｈｔ》）——瑞士的

一家社会民主派的报纸，１８６９年至

１８８０年在苏黎世用德文出版，１８６９年

至１８７３年是国际瑞士各德国人支部的

机关报，后来是瑞士工人联合会和瑞士

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第３７９、３８６、

４２５、５８９页。

《社会革命报》（《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ｅ》）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至１８７２年１月在日

内瓦出版的周报，１８７１年１１月起为巴

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机关报。——第

３３４、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８、３６２、３７５、３７８、３９５、

６６８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Ｄ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

ｋｒａｔ》）—— 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

合会的机关报。１８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

至１８７１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

１８６４年至１８６７年约·巴·施韦泽担

任编辑；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７６年用《新社会民

主党人报》（《Ｎｅｕ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

的名称出版。该报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许多文章和声明。——第３６１、３８１、

４１４页。

《社会思想报》（《ＯＰｅｎｓａｍｅｎｔｏＳｏｃｉａｌ》）

——葡萄牙的一家社会主义周报，１８７２

年２月至１８７３年４月在里斯本出版，

国际支部的机关报。该报经常刊登国际

的文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

章。——第４２９、４３３页。

《社会主义者报》（《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ｎ》）——丹麦

的一家工人报纸，１８７１年７月至１８７４

年５月在哥本哈根出版，自１８７２年４

月起改为日报。——第３２２、３６２、４１７、

４１８、４２９页。

《社会主义者报》（《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至１８７３年５月在纽约出

版的法文周报，国际法国人支部的机关

报；它支持国际北美联合会里的资产阶

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海牙代表大

会以后与国际断绝了关系。１８７２年１—

２月该报曾发表了《共产党宣言》。——

第４２５、４３２、５４０页。

《审判通报》（《ＧａｚｅｔｔｅｄｅｓＴｒｉｂｕｎａｕ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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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１８２５年在

巴黎创刊。——第２７６、２７８、２８８、３００、

３５６、３８３页。

《圣 彼 得 堡 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ａｉｎｔ

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俄国外交部的机关

报；１８２５年至１９１４年以这个名称用法

文每周出版三次。——第３３、１６２页。

《实证评论》（《Ｒｅｖｕ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见《实

证哲学。评论》。

《实证哲学。评论》（《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ｏ

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ｖｕｅ》）——法国的一家哲学杂

志，宣传奥·孔德的资产阶级实证哲

学；１８６７年至１８８３年在巴黎出版。——

第６７９页。

《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新普

鲁士报》。

《时报》（《ＬｅＴｅｍｐｓ》）——法国的一家保

守派日报，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刊物；

１８６１年至１９４３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

对第二帝国，反对同普鲁士作战；在第

二帝国覆灭后支持国防政府。——第３７

页。

《世界报》（《Ｗｏｒｌｄ》）—— 见《纽约世界

报》。

《首都报》（《ＬａＣａｐｉｔａｌｅ》）——意大利的一

家资产阶级民主派日报，１８７０年在罗马

出版。——第２９８页。

《双周评论》（《ＴｈｅＦｏｒｔｎｉｇｈｔｌｙＲｅｖｉｅｗ》）

——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问题

杂志，１８６５年由一批资产阶级激进派创

刊，后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

该杂志用这一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

１９３４年。—— 第３５、１６１、１６６、１８８—

１９０、２９０页。

《谁来了！》（《ＱｕｉＶｉｖｅ！》）——１８７１年在

伦敦用法文出版的一家日报；１８７１年法

国人支部的机关报。——第３２９、３３５、

３４６—３４８、３６２、３８０、６６８页。

《苏格兰人报》（《ＴｈｅＳｃｏｔｓｍａｎ》）——苏

格兰自由派报纸，１８１７年起在爱丁堡出

版，１８５５年起改为日报。——第３０３、

４７３页。

Ｔ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英国最大

的一家保守派日报，１７８５年起在伦敦出

版。——第１２、１６、２５、２９、４７、１２５、１３１、

１５９、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８、２０５、２３７、２３８、２４４、

２４８、２４９、２８０、２９１、３１２、３５０、４１２、４５０、

４７３、５６６、５８１、５８２、６４５页。

《太阳报》（《ＴｈｅＳｕｎ》）——美国一家进步

的资产阶级报纸，１８６８年起在纽约由查

理·德纳编辑出版。——第２８５、４１４

页。

《铁锤报》（《ＩｌＭａｒｔｅｌｌｏ》）——意大利报

纸，国际米兰支部的机关报；１８７２年

２—３月出版；该报在编委库诺的影响下

发表了许多反巴枯宁派的文章。——第

４４７页。

《通报》（《Ｍｏｎｉｔｅｕｒ》）——法国日报《总汇

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的简

称，１７８９年至１９０１年在巴黎出版；１７９９

年至１８６９年是政府的正式机关报。巴

黎被围困期间，该报在巴黎和图尔两地

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

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

——第１５９页。

《团结报》（《Ｌａ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é》）——瑞士巴枯

宁派的周报，１８７０年４月至９月用法文

在纽沙特尔出版，１８７１年３月至５月在

日内瓦出版。——第３０、１４３、１５５页。

Ｗ

《外省人报》（《ＬａＰｒｏｖｉｎｃｅ》）——法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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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保皇派日报，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１年在

波尔多出版。——第２０５页。

《韦梅希报》（《Ｖｅｒｍｅｒｓ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８７２年由法国流亡者在伦敦出版。

——第３８０页。

《维也纳医学报》（《ＷｉｅｎｅｒＭｅｄｉｚ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见《维也纳医学总汇报》。

《维 也 纳 医 学 总 汇 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Ｗｉｅｎｅｒｍｅｄｉｚ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奥

地利的一家周报，１８５６年至１９１５年在

维也纳出版。——第１２４页。

《未来报》（《ＤｉｅＺｕｋｕｎｆｔ》）——德国资产

阶级民主派报纸，人民党的机关报，从

１８６７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从１８６８年

起在柏林出版。——第６４、１４０、１６１、１９７

页。

《未来报》（《ＤｅＴｏｅｋｏｍｓｔ》）——荷兰的一

家工人报纸，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１年在海牙

每周出版三次，曾刊载国际的文件和材

料。——第１６５—１６６、２４０页。

《无产者报》（《Ｄｅｒ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ｅｒ》）——德国

的一家社会民主派周报，１８６９年至

１８７１年在慕尼黑和奥格斯堡出版。

——第２１５页。

《无产者报》（《Ｉｌ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ｏ》）——意大利

的一家报纸，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７４年在都灵

出版，该报袒护巴枯宁派，反对总委员

会和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第３７４、

３７６、３９２、４４３、４４７页。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Ｗｏｏｄｈｕｌｌ

ａｎｄＣｌａｆｌｉｎ’ｓＷｅｅｋｌｙ》）——美国的一

家周刊，于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６年在纽约由

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德赫尔和

田·克拉夫林出版。——第３２２、４３２、

４７６、５３４、５４０页。

Ｘ

《西班牙和美洲画报》（《ＬａＩｌｕｓｔｒａｃｉóｎＥｓ

ｐａｎ
～
ｏｌａ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西班牙杂志，

１８６９年起在马德里每月出版三次。

——第６７０、６７９页。

《先驱》（《ＤｅｒＶｏｒｂｏｔｅ》）——月刊，瑞士的

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机关刊物，１８６６

年至１８７１年在日内瓦用德文出版；主

编是约·菲·贝克尔。该杂志总的说来

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经常发

表国际的文件，报道协会各国支部的活

动情况。——第１３８、１４０、２３８页。

《先驱报》（《Ｈｅｒａｌｄ》）—— 见《纽约先驱

报》。

《小报》（《ＬｅＰｅｔｉｔＪｏｕｒｎａｌ》）——法国的资

产阶级日报，１８６３年起在巴黎出版。

——第２０４、２２１、２２３、２２４页。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Ｚｅｉｔ

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ｆｒａｇｅ》）——德国

大工业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刊物，创

办于１８７１年；在柏林出版到１８７６年。

——第４５０、４６９、４７０、５００、５０６页。

《写真》（《ＴｈｅＧｒａｐｈｉｃ》）——英国的一家

每周出版的画报，在伦敦出版。——第

２３８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Ｒｅｖｕｅ》）——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９

年１２月创办的杂志，该杂志由他们一

直出版到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共产主义者同

盟的理论刊物。——第１２６、２０８页。

《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

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４８年６

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

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该报在报头上印

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所以又有《十

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之称。——第

１３页。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ＮｅｕｅｒＳｏｃ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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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ｏｋｒａｔ》）——德国的一家报纸，１８７１

年至１８７６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拉

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

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萨尔派所执行

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

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的机

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该报站在宗派主义

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和德国社会民

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

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

会的活动。——第３６１、３６２、３８０、３８２、

３８５、３８６、３９６、４０４—４０６、４１４、４６６、５８２、

５８４、５９０、５９１、５９４、６８０页。

《新时报》（《 β β 》）——俄国温和自

由派的日报，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１７年在彼得

堡出版；七十年代末成为反动报纸；从

１９０５年起成为黑帮的喉舌。——第４７０

页。

《新自由报》（《ＮｅｕｅＦｒｅｉｅＰｒｅｓｓｅ》）——奥

地利自由派报纸，１８６４年至１９３９年在

维也纳出版。——第１３７、２０３页。

Ｙ

《阎王》（《Ａｓｍｏｄéｅ》）——荷兰的一家周报，

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１６５页。

《夜晚报》（《ＬｅＳｏｉｒ》）——法国资产阶级

共和派的日报，１８６７年起在巴黎出版。

——第２０５、６５５页。

《意大利无产者报》（《Ｉｌ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ｏＩｔａ

ｌｉａｎｏ》）——意大利的一家报纸，国际都

灵支部的机关报，１８７１年由特尔察吉编

辑出版。——第３２５页。

《邮袋报》（《Ｆｅｌｌｅｉｓｅｎ》）——瑞士的一家周

报，瑞士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机关

报，１８６２年至１８７４年在苏黎世和日内

瓦出版，１８６８年８月起接近国际。——

第１７４、１７５、５８３页。

《舆论》（《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英国资产

阶级自由派的周报，１８６１年在伦敦创

刊。——第７１、７２、７６、７７页。

《园艺纪事》（《Ｇａｒｄｅｎｅｒ’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英国农业问题周刊《园艺纪事和农

报》（ＴｈｅＧａｒｄｅｎｅｒ’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ａｎｄＡ

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Ｇａｚｅｔｔｅ》）的简称；１８４１年起

在伦敦出版。——第６２３、６２５页。

Ｚ

《真理报》（《ＬａＶéｒｉｔé》）——法国的资产

阶级共和派日报，１８７０年１０月至１８７１

年９月３日在巴黎出版，起初支持巴黎

公社，后来反对公社的社会措施。——

第２９１页。

《知识》（《 ｕ》）——俄国进步的科学通

俗月刊，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７年在彼得堡出

版。——第５６０页。

《钟声》（《 》）——俄国革命民主主

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

·奥格辽夫在１８５７年至１８６７年用俄

文出版；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６９年改用法文出

版，并附有俄文附刊；１８６５年前在伦敦

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第１４０、

４９５页。

《钟声报》（《ＬａＣａｍｐａｎａ》）——意大利的

一家周报，１８７２年在那不勒斯出版，巴

枯宁派的喉舌。——第４２７、４４７页。

《自然界。每周科学画报》（《Ｎａｔｕｒｅ．Ａ

Ｗｅｅｋｌｙ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英国的一家自然科学杂志，１８６９年

起在伦敦出版。——第１２７页。

《自由》（《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法国保守派的

晚报，大资产阶级的喉舌，１８６５年至

１９４４年在巴黎出版；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７２年

属艾·日拉丹所有，支持第二帝国的政

策，主张对普鲁士作战，反对国防政府。

５１９期 刊 索 引



——第１９７、４０３页。

《自由报》（《ＦｒｅｉｅＰｒｅｓｓｅ》）——见《新自由

报》。

《自由报》（《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比利时民主

派的报纸，１８６５年至１８７３年在布鲁塞

尔出版；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７３年每周出版；

１８６７年起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

的机关报之一。——第１５３、３９３、４３３、

４５６、４５７、４５９、４６６、４６７、４８０、５１５、５３６、

５４３、５７６、５８６、５８８、６１７、６５９页。

《自由报》（《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à》）——意大利民主

派的报纸，左派马志尼主义者的机关

报，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２年在帕维亚每周出

版两次，曾发表有关工人运动的材料，

维护巴黎公社。——第４４４页。

《自由思想》（《ＩｌＬｉｂｅｒｏＰｅｎｓｉｅｒｏ》）—— 意

大利的一家杂志，资产阶级唯理论

共和派的机关刊物，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７６

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第４０５、４５６、

６８０页。

《自由未来报》（《Ｌ’Ａｖｅｎｉｒｌｉｂｅｒａｌ》）——

波拿巴派报纸，在巴黎出版；巴黎公社

期间被查封。——第７６页。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

国保守派的日报，１７９８年创刊；１８１０年

至１８８２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１７

页。

《祖国垂危报》（《ＬａＰａｔｒｉｅｅｎｄａｎｇｅｒ》）

——法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７０年９—１２月

在巴黎出版，布朗基派的机关报。——

第３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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